

作者简介


彭志文，新浪军事名博主，自由撰稿人，网络作家，民间观察家，现代军事评论员，环球网博客名博主，中国军网、中思网专栏人物，湖南娄底一中历史教员。曾创办国内首家二战军人角色扮演军事论坛《帝国师》。著有《西线1944.6-1945.4：第三帝国B集团军群的覆灭》一书。


版权所有，翻版必究

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联系退换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希特勒的救火队员／彭志文著．—北京：中国长安出版社，2016.8

ISBN 978-7-5107-0990-6



Ⅰ．①希…　Ⅱ．①彭…　Ⅲ．①德意志第三帝国－史料　Ⅳ．①K516.4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208011号







希特勒的救火队员



彭志文　著



出版：中国长安出版社

社址：北京市东城区北池子大街14号（100006）

网址：http://www.ccapress.com

邮箱：capress@163.com

发行：中国长安出版社

电话：（010）85099947　85099948

印刷：重庆共创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787mm×1092mm　16开

印张：38.5

字数：580千字

版本：2016年11月第1版　2016年11月第1次印刷



书号：lSBN 978-7-5107-0990-6

定价：99.80元



版权所有，翻版必究

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联系退换



前言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迄今为止规模最大、危害最严重、持续时间最长、参战国最多、波及范围最广的一场战争，给世界历史造成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纳粹德国及“战争狂人”希特勒作为大战的策源者历来被人们所痛恨，为了警醒、防止法西斯及类似的邪恶势力祸害和平，研究、反思那一段历史一直以来都是世界各国史学界的热门选题，包括对一些反面的政治人物的探究，如希特勒、戈林和希姆莱等。在军史领域，人们也把触角探向一些德军中的名将，如隆美尔、曼施泰因、邓尼茨、龙德施泰特等。

瓦尔特·莫德尔被人们称为“防御大师”、“希特勒的消防员”，也被认为是最为凶残的陆军元帅。他倡导和实施了臭名昭著的“焦土政策”，奴役苏联人民，犯下了严重的战争罪行（根据纽伦堡的审判，其罪行够“乙级战犯”）。作为纳粹德国肆虐横行的“急先锋”，或苟延残喘时的“防御大师”，莫德尔的身形活跃在我们所熟知的几乎每一场大战中，包括闪击波兰、法兰西战役、海狮行动、莫斯科保卫战、勒热夫绞肉机、库尔斯克会战、诺曼底登陆战、市场花园行动、阿登反击战、莱茵兰战役、鲁尔战役等等。如果因为立场而避谈这么一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举足轻重的军事将领，我们在军事历史的研究中就会出现一些空白和盲点，也欠缺了另视角的折射和警醒。

本书中有相当部分的内容涉及苏联的卫国战争，苏德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重要的组成部分，苏联人民为了赢得最后的胜利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作者敬重也肯定苏联人民的贡献，立场鲜明地站在正义一边，因此法西斯的汹汹恶行是反面的教材，特此恳请读者吸收正能量的知识。

莫德尔本人虽然没有留下自传，但西方史学界关于他的著作林林总总有十几本，其中包括格尔利茨、莫德尔之子汉斯·格奥尔格等人的著作，而国内关于这一人物的研究却是一块空白。综观众多研究莫德尔的著作，笔者认为比较客观、影响较大的代表之作还是纽顿（Steven H Newton）的《希特勒的指挥官：希特勒最喜欢的莫德尔元帅》（2006年出版）。而另外一位美国犹太作家马塞尔斯坦写下的三本关于莫德尔的书亦颇有特色：马塞尔斯坦对莫德尔的认识有一个过程，譬如，他的第一本书《莫德尔元帅：神话与现实》更多的是侧重揭秘史实，而等到他写第三本关于莫德尔的书（2010年出版的《莫德尔元帅——一个有缺陷的天才》）时，则有相当多的篇幅是在探究莫德尔的战争罪行。他也得出了相对客观的结论：莫德尔是一个军事上的“天才”，不过有较大的“缺陷”。那些“缺陷”自然是指莫德尔对部下的苛刻、残酷（包括军事法庭审判），以及发布一些歇斯底里、违背客观实际的命令，称其“心理变态”和“丧失理智”；还有就是在苏联推行“焦土作战”，犯有战争罪行等等。

作为军史研究学者，笔者研究莫德尔这一历史人物十余载，查阅了大量相关的中外文献、史料以及影视资料等，在综合研判这些翔实资料的基础上进行了批判性的再创作。

全书秉持着唯物、客观、严谨的态度，以史实、战例为依据，观点鲜明地把莫德尔这位纳粹帮凶的一生呈现给国内的二战军史拥趸者，一方面是为研究二战的历史，填补空白，另一方面则是为了揭露纳粹在世界人民面前所犯下的累累罪行。本书的内容曾以分章节的形式在杂志《军事世界画刊》、《NASS海陆空天惯性世界》及港台军史繁体中文刊物《突击》上连载，因某些原因，本书的部分内容曾改正、扩展、演绎成30万字的《西线1944.6-1945.4：第三帝国B集团军群的覆灭》一书，得到读者的广泛肯定和不吝指正，特此说明和鸣谢。

本书的出版曾屡有波折，感谢指文图书编辑们的努力，方得以结集成书，以飨读者。唯作者水平不足、资料有限，书中定然会有谬误或不足之处，敬请各位专家学者、军事迷、史学爱好者批评指正为感。

彭志文于菊兰庑书斋

2016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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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鲤鱼池中的梭鱼”


 一战经历

1891年，德国的冬天特别寒冷，萨克森省（Provinz Sachsen）豪泽（Hauser）勃兰登堡（Brandenburg）门的水泵都被冰冻住了，1月24日这一天也不例外。瓦尔特·莫德尔（Walther Model）在寒冷中出生于马格德堡（Magdeburg）附近一个叫根廷（Genthin）的小镇上。这个小镇上有区法院、学校和教堂等建筑，人口不足5000，以盛产马铃薯粉、手套和纸板著称。这里的农民热情好客，贩马生意十分兴隆。

莫德尔家虽然是一个普鲁士人家庭，但是与容克贵族之间没有任何渊源。追溯到莫德尔的祖父和曾祖父，他们都跟军事扯不上任何关系，反而与宗教有缘，他们都是教堂里的手风琴管理员。他的父亲莫里茨·莫德尔（Otto Paul Moritz Model）时年35岁，其理想是成为一名路德教派的牧师，却鬼使神差地成了当地一所女子师范学校（修道院）里的高级教员（一说是校长），管理着学校里的合唱团和手风琴，另外还兼任普鲁士皇家乐队（合唱团）的指挥。莫德尔的母亲玛丽·宝琳（Maria Wilhelmine Pauline）出身于一个小资产阶级家庭，其父蒂莫尔（Timor）靠贩马和开旅店营生。宝琳因在唱诗班唱歌而与莫里茨·莫德尔相识相恋，而后结婚。他们婚后育有2个儿子，长子奥托（Otto Model）出生于1884年5月26日，次子莫德尔出生于宝琳31岁那年。莫德尔出生的那一天也是腓特烈大帝的诞辰，而这个特殊的日子没有成为纪念日的原因是3天后即是皇帝威廉二世的生日。莫德尔与哥哥奥托关系虽然密切，但后来却走上了完全不同的人生道路：一个成了军人、名将，因畏罪而自戕；而另一个（奥托）则成了律师兼公证员，活到1964年才善终辞世。

少年莫德尔的日子过得比较拮据，居住的环境也局促，饮用水不是很方便。母亲宝琳继承了商人家族的优点，是推动父亲莫里茨·莫德尔去奋斗、改变的动力，到1905年4月，莫里茨正式注册为埃尔福特（Erfurt）的牧师，家境开始有所改观。在这样一个收入中等偏下的神职家庭的熏陶下，少年莫德尔恪守着古板、保守的道德观，像父亲一样成了很虔诚的基督徒。

莫德尔是在根廷的一所公立小学里启的蒙，然后进入塞纳河（Saale）畔瑙姆伯格（Naumberg）的一所建立在天主教教堂体育馆里的慈善中学就读，他的同学中有几个是军官子弟，这是农家小镇根廷所不能比的。当时莫德尔因身材单薄、体质羸弱，很难引起师生们的注意。尽管后来举家搬迁，学校记录中依旧有莫德尔喜爱希腊文、拉丁文和历史达到痴迷的程度的记载，他还是学校科纳文学社（körner society）里最为活跃的会员之一。

1906年，莫德尔随父移居到维森费尔斯（Weißenfels）的教师培训学院，2年后才正式定居瑙姆伯格。在这里，他第一次学会去认识一个城市。他常去一所教堂，那所教堂附近有座兵营，里面驻扎着一支炮兵部队和一个步兵团，但此时的他对军事还没有什么兴趣，因此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莫德尔对这座兵营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这样一个普通而平凡的孩子，日后将被纳粹冠以“防御大师”的名号，将数以百万计的生灵推向战火的深渊，在当时就算是最有想象力的人也不可能预知到这一点。

一个很偶然的机会，经常到教堂做祷告（或礼拜）的莫德尔和同学一起观看了在瑙姆伯格兵营里1个德皇步兵猎兵营的操演，这肯定是一次非常精彩的演练，它给莫德尔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于是莫德尔开始有意识地经常去军营附近溜达，他的命运也因此而改变。此后，从军的梦想在莫德尔的心里播种、扎根了。

莫德尔想要从军的另一个原因是入伍参军是当时德国的一种时尚，青年们趋之若鹜。而这种潮流的兴起是因为当时的政治人物特奥巴登·冯·贝特曼·霍尔维格（Theobald von Bethmann-Hollweg）解散国会时穿着军人制服，他被人们称为该州的“第一男人”。

从军的梦想对于莫德尔而言原本是遥不可及的，直到中学的最后一年，它才被确定为莫德尔未来的职业。莫德尔的叔叔马丁·莫德尔（Martin Model）是德国国家银行（Reichsbank）的高级职员，他还有另一层身份——德皇陆军第52勃兰登堡步兵团的预备役军官。见到侄儿有从戎的志向，叔父马丁·莫德尔说服了莫德尔的父亲，父亲就顺势拜托这位兄弟帮忙运作。于是，在叔父的引荐下，莫德尔与父亲一起去科特布斯第52团见了团长海赛林（Henseling），经海赛林同意，莫德尔获准使用该团预备军官的名额报考军校。

1909年2月24日（复活节），17岁的莫德尔以合格的成绩参加了在教堂体育馆里主办的中学毕业典礼。毕业证书的成绩单上写着神学、德语、拉丁文、希腊语、历史、地理都是“好”，体育免考，音乐则标注为“有天分”——这是莫德尔家族的共性。然后他进入军营参加新兵训练，获得“军士”军衔。据说，莫德尔是9名（7人被录取）报名参考军校的毕业生中最具争议的，有位同学的家长后来回忆说，他认为莫德尔“视力不好，肩膀有点偏”，不是合格人选。但有叔父打通关节，11月，莫德尔如愿进入尼斯（Neisse）少年军官训练学校（Kriegsschule）学习。就这样，莫德尔开始了他那充满血腥的、长达36年的军事生涯。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德国的少年军官训练学校就像是一座监狱，不仅有屈辱的体罚与残酷的训斥，还禁止学生离开学校。因此，封闭、乏味和铁一般的纪律是莫德尔首先需要去适应的。那里权威无处不在，军校生无片刻的安宁。莫德尔身体依然那样单薄，在训练及各项军事科目考核中，他都表现平平，没有什么出彩的记录。军士长经常斥责他：“莫德尔，我不知道你是否选择了正确的方向，但你严重欠缺一名军官所必备的坚强意志！”很显然，传统的普鲁士士官培养体制不能使莫德尔的特长发挥出来，且畸形化了他的性格。

沮丧的莫德尔一度打算退学去银行谋职求发展，毕竟叔叔的职权让他有这种转行的可能，但最终他坚持了下去。而这一段军校的经历对莫德尔那日后倍受人们诟病的缺点——“粗鲁”、“好争吵”性格的形成，无疑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因为长官们以这样的方式告诉他，没有这种强硬态度，就管理不好你的士兵，也没有办法在军校里混下去。

莫德尔的同学中有后来跟他一样优秀的名将汉斯·瓦伦丁·胡贝（Hans Valentin Hube）。胡贝出身将门，显然比莫德尔更具有军人的气质，他的父亲当时是个上校。胡贝后来坦言，至少在那时，他是没有看出莫德尔身上有任何可以成为一代将星的潜质。莫德尔在尼斯的军校里平淡无奇、默默无闻地学习生活了2年，这期间，骑马成了他生活中最快乐的事。

1910年8月22日，19岁的莫德尔从军校顺利毕业，获得了陆军少尉军衔。然后，他被分配到驻扎在勃兰登堡州的科特布斯德皇陆军第5步兵师第10步兵旅第52步兵团。第52步兵团虽然不是“王牌团”，但也是一支有着光荣传统的部队，在普法战争中该团曾一天之内就牺牲了1597名官兵，所以其荣誉称号是以铁血宰相俾斯麦手下的一个军长冯·阿尔文斯勒本（von Alvensleben）步兵上将的名字来命名的。同学胡贝则被分配到第7步兵师第26团。

莫德尔的入役据说还要得到团里军官们的公认。冯·维尔纳（Estate Vierow）将军肯定了莫德尔的军事才华，他回忆了这期间莫德尔曾向他进言改进步兵战术的往事。当时一般的德国军官对时兴的步兵战术都很迷信，而莫德尔却大胆地提出了很多建议，有些很先进的理念在当时被认为是“乌托邦”式的空想，但后来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却证明了莫德尔看法的前瞻性。维尔纳还回忆说莫德尔对军事历史研究也很有激情，曾透彻地分析了1904年—1905年的日俄战争。


德意志帝国第5步兵师编制

第9步兵旅

第8柯尼格·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掷弹步兵团

第48冯·施图尔普纳格步兵团

第10步兵旅

第12卡尔·冯·普鲁士亲王掷弹兵团

第52冯·阿尔文斯勒本步兵团

第5轻骑兵旅

第2勃兰登堡龙骑兵团

第3俄罗斯皇帝亚历山大二世枪骑兵团

第5野战炮兵旅

第18炮兵团

第54野战炮兵团



备注：该师曾称为“第5师”，编制为15000人，驻扎在法兰克福，隶属于第3集团军。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多次大幅度调整构成，本表为战争爆发前夕的编制。



莫德尔当时的薪金约为75马克，这个荣誉团的花销比普通团要更高一些，尉官制服和其他设备的成本高达700马克。莫德尔的父母并不富裕，当时1个高档白领1个月的工资也就100马克左右，为了供养儿子的军事生涯，父母几乎每月负债200马克左右。

莫德尔在第52团里收获了第一份战友情谊，他与同团的另一名中尉通过打猎和骑马等共同的志趣建立起了深厚的情谊。

当时的第52步兵团由瓦尔特·弗洛姆（Walther Fromm）上校指挥，下辖3个营，每个营250名官兵，莫德尔少尉在第1营（示范营）任副官。副官是一个很关键的岗位，它是进阶参谋的重要平台，同时又避开了在战场上过高的死亡概率。营长马丁·雷曼（Martin Reymann）少校在被提拔到战争学院（Kriegsakademie）之际，向继任者冯·雅克比（von Jacobi）推荐了莫德尔，称他“出色地履行了职责，能完成各种复杂的组织任务”。雅克比不相信，说道：“这是不可能的！这家伙只是一个年轻人而已。”莫德尔就职后，果然能够胜任，到战争结束时，两位前长官再次会面，雅克比上校承认雷曼的推荐完全正确。

不过，更多的下级军官并不喜欢莫德尔，在他们眼里，莫德尔性格的弱点已逐渐显露出来——“暴躁，攻击性过强”、“咄咄逼人”等。一个叫威廉·伯恩施泰（Wilhelm Bohnstedt）的军官就认为莫德尔过于“雄心勃勃”，不好接近；而埃尔温·维洛（Lieutenant Erwin）中尉则回忆了莫德尔在步兵训练中吹毛求疵、小题大做的糗事，维洛中尉（后晋升为步兵上将）还特别提到莫德尔甚至敢指责高级军官们没有尽到责任。莫德尔就这样“有争议”地在第52步兵团度过了4年的和平时光。

1914年8月，莫德尔所在的第5步兵师隶属于第1集团军第3步兵军，随第3步兵军调往西线作战。众所周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惨烈超越以往任何一次战役，残酷的杀戮、肆意毁坏的暴行屡见不鲜。

莫德尔和第3军的战友们搭乘西行的列车开赴比利时，战友们传递的报纸把战争的血腥和残酷呈现在了莫德尔眼前，令人恐怖和不安，虽然有些也许是谣言。不过，现实的任务才是他们应该去优先考虑的。按照计划，冯·科卢克（Alexander von Kluck）将军的第1集团军每天至少要前进30~40千米。莫德尔所在的第10旅（由圭多·桑塔格少将指挥）在第一天的行军中超额完成了任务。日落前，该旅差不多推进了45千米，但仍然不能确保胜利。“施里芬计划”设计上的缺陷已开始显现，协约国的军队不会按照德军所预想的那样行动，德军一系列的错误行动让战争态势呈现出胶着状。第5步兵师在马恩河地区陷入苦战，停止了前进，随后又被撤下来，用去增援第4步兵军。

莫德尔在这些行动中狂热而无畏，表现出了一种很强的责任感，他无视伤亡和损失，不达目的决不放弃。9月20日，凭借优异的表现，莫德尔获得了一枚二级铁十字勋章。团长弗洛姆上校给了他很高的评价：“在1914年，他（莫德尔）表现出了高度的责任感与可信赖、可托付及永不放弃的精神。他是一个勇敢而无畏的军官，是所有下属的光辉榜样。”年底，弗洛姆还把莫德尔调到团部去任副官。

次年，莫德尔参加了苏瓦松（Soissons）等地的战斗，2月10日的激战中，他的膝盖负伤，一块弹片永远留在了身体里。2月25日，莫德尔晋升为中尉。此时，第5步兵师跟随第3步兵军调离第1集团军，被派往阿拉莫地区作战。3月29日，莫德尔赢得了1枚巴伐利亚四级佩剑战功十字勋章。在整个夏季战役中，德军伤亡惨重。9月，在兰斯德达尔甘山的作战中，时任旅长的德皇威廉第5子奥博斯坦亲王来到莫德尔所在的营视察，亲眼见证了莫德尔沉着、冷静地击退法军第2殖民军团优势兵力的进攻，大加赞赏，于是在备忘录里，亲王亲笔写下了推荐莫德尔的话（1940年法国战役中，亲王会反过成为莫德尔少将的部下。）。

10月19日，莫德尔又获颁一枚一级铁十字勋章（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德意志帝国总共只颁授出1914枚这样的勋章）。但11月13日，在战斗中莫德尔差一点送了命，一颗子弹（一说是弹片）穿透了他的肩胛骨，然后擦着脖子飞了过去，为此他在医院里住了6个星期。

与低迷的士气、普遍的厌战反差明显，莫德尔的事迹甚至引起了战区司令官的注意，尽管他的部下对他那种玩命的打法颇有微词，并给上级打了小报告，但是团部和师里的军官们都很欣赏莫德尔的表现，于是这类报告都不了了之了。

圣诞节前后，第3军又一次撤出了前线，其中第6步兵师一度乘上火车被调往巴尔干战区，第5步兵师则后撤到比利时境内，直到凡尔登战役开始。

1916年3月，第52步兵团投入了战斗，莫德尔仅仅参加了凡尔登战役前几轮的作战，但那也是一段地狱般的经历。在那几个月里（2月—6月），凡尔登战役中，法军阵亡179000人，德军损失了72289人，第52团的伤亡十分惨重。4月25日，莫德尔的右小腿负了重伤，这已经是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第3次负伤了。6月，尽管长官们认为莫德尔是个“让人心烦”的部下，仍然推荐伤愈归队的莫德尔去参加由总参谋部组织的参谋培训，因为惨烈的战争让各个单位的参谋军官严重匮乏。这次脱岗培训让莫德尔躲过了接下来的索姆河会战中的大屠杀，很多的校友、战友在那次战役中阵亡了，之前的军校同窗胡贝就是在此役中身负重伤，不得不截了肢，成了“独臂胡贝”。

在战争期间到柏林军事学院学完3年课程是不现实的事，因而参谋军官的课程被压缩成战略、战史、战术、筑垒防御工事、包围、测绘、参谋工作、拉练、通信等科目；而另一些参谋人员必须涉猎的课程由于战局的原因被省略了，比如政治、经济、公共社会学、国际法、化学、物理、外语等。所学的课程虽然枯燥呆板，却是一名参谋军官必须掌握的基础。这样，经过8个月（原本需要2年），培训结业，莫德尔重返作战部队。

莫德尔临时出任了第5步兵师第10旅的旅部参谋，骑兵监察官斯比曼（Speeman）少校说到莫德尔的表现时，称赞他“表现优异，总是在靠近最前线的地方……他的表现远远优于一个旅部副官的正常标准”。没多久，莫德尔又下到了一线部队带兵作战。幸运的是，不惧死亡、常常身先士卒的莫德尔奇迹般地再也没有负伤。1917年2月16日，莫德尔获得了在西线战区很少颁授，因而极其难得的普鲁士冯·霍亨佐伦皇家佩剑骑士十字勋章。5月18日，莫德尔调到了第8步枪团，6月，他甚至还代理了几天第1营营长。

7月，莫德尔被调到师部任职。他遇到了一个很难得的契机，适逢德军总参谋部高层进行人事调整，冯·兴登堡（von Hindenburg）将军出任参谋总长，埃里希·鲁登道夫（Erich Ludendorff）任军需总监，名将冯·希克特（von Seeckt）、乔治·维采尔（Georg-Wetzell）等人也得到了提拔。而希克特、维采尔均是从第3军起家的，晋升之后，他们回第3军选拔参谋官员充实机构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在第5师师部奔来跑去的莫德尔很幸运地被选中，调往最高陆军指挥部（德语Oberste Heeresleitung，简称OHL），临时参与弹药调配工作。后来，许多人认为，莫德尔自此成了希克特的门徒。

有人认为后来莫德尔任命党卫队副官的思路也是得益于这段经历，因为鲁登道夫也是在军中推行爱国主义教育。兴登堡否决了退守兴登堡防线的“阿鲁贝利西（Alberich）行动”，为了阻止协约国先发制人的攻击，鲁登道夫命令巴伐利亚王储鲁普雷希特（Pupprecht）将他的集团军群沿着70英里宽的防线后撤了20~25英里，撤往事先预设的防御阵地；并要求为抑制敌军的追击，须对途经地区实施破坏，制造障碍，进行“焦土作战”。鲁普雷希特反对这种野蛮的作战方式，但鲁登道夫不为所动。树木被砍伐，水井受到污染，城镇和村庄被摧毁，若干大型矿山则设置了诱杀陷阱，另外还驱逐了125000名法国平民……莫德尔对这次毁灭性的撤退行动的印象深刻，25年后，作为东线的集团军（群）指挥官，他命令部队去重新制造了眼前所见到的野蛮一幕。


德国总参谋部历任总参谋长及任期

卡尔·冯·米弗林（男爵）陆军中将（1821年1月11日—1829年1月21日）

威廉·冯·克劳泽内克步兵上将（1829年11月29日—1848年5月13日）

卡尔·弗里德里希·威廉·冯·赖赫尔骑兵上将（1848年5月13日—1857年10月7日）

赫尔穆特·冯·毛奇（伯爵）陆军元帅（1857年10月29日—1888年8月10日）

阿尔弗雷德·冯·沃尔德泽（伯爵）骑兵上将（1888年8月10日—1891年2月7日）

阿尔弗雷德·冯·施利芬（伯爵）骑兵上将（1891年2月7日—1906年1月1日）

赫尔穆特·冯·（小）毛奇陆军大将（1906年1月1日—1914年9月14日）

埃里希·冯·法尔肯海因步兵上将（1914年9月14日—1916年8月29日）

保罗·冯·兴登堡陆军元帅（1916年8月29日—1919年7月3日）

埃里希·鲁登道夫步兵上将（第一军需总监）（1916年8月29日—1918年10月26日）

威廉·格勒纳陆军中将（第一军需总395监）（1918年10月30日—1919年7月15日）

汉斯·冯·泽克特陆军少将（部队局局长）（1919年10月1日—1920年3月26日）

威廉·海耶陆军少将（1920年3月28日—1923年2月）

奥托·哈塞陆军少将（1923年2月—1925年10月）

格奥尔格·韦策尔陆军少将（1925年10月—1926年12月）

维尔纳·冯·布洛姆贝格陆军少将（1927年1月—1929年9月30日）

库尔特·冯·哈默施泰因·埃克沃德（男爵）陆军少将（1929年10月1日—1930年10月31日）

威廉·亚当陆军少将（1930年11月1日—1933年9月30日）

路德维希·贝克炮兵上将（1933年10月1日—1935年10月31日）

弗朗茨·哈尔德陆军大将（1938年10月31日—1942年9月24日）

库尔特·蔡茨勒陆军大将（1942年9月24日—1944年7月20日）

海因茨·古德里安陆军大将（代理）（1944年7月21日—1945年3月28日）

汉斯·克莱勃斯步兵上将（代理）（1945年3月29日—1945年4月30日）



备注：参照沃尔特·戈利茨所著的《德军总参谋部1650—1945》一书。



11月22日应该是莫德尔的幸运日，这一天他同时获颁了奥地利三级战功十字勋章、梅克伦堡施威林二级佩剑战功十字勋章、土耳其新月钢铁勋章。12月18日，莫德尔晋升上尉，他是那一年军中36名获得晋升的中尉之一，其优异表现赢得了长官的嘉许，长官特地向上级申请了银质战伤章，不过，他拿到战伤章时已经是1918年的事了。

值得一提的是，维采尔中将是一个很著名的人物，曾作为“德国军事顾问”来到中国，帮助蒋介石打赢了“中原大战”。此君对莫德尔青睐有加，曾罗列了好几个职位供莫德尔选择，并许诺日后给他好的去处。

1917年12月，莫德尔与另外几位低级军官参加了一个由冯·希克特少将领衔的赴土耳其考察的军事代表团。冯·希克特更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风云人物，他沉默寡言、谦虚保守，主张“少说多做”，人送绰号“斯芬克斯”（人面狮身的怪物），先后担任过德国、奥匈帝国、土耳其等军、集团军各种级别的参谋长，战功卓著，是德国参谋本部历史上最优秀的参谋长之一。在希克特的表率下，莫德尔无疑受益匪浅。

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战败，巴黎和会的《凡尔赛条约》只允许德国保留“10万陆军”。希克特担任德国国防军总司令，是这“10万陆军”的缔造者之一，奠定了德国陆军重新崛起的基础，因此被称为“二战德军之父”。

莫德尔上尉从土耳其回到德国国内，适逢德国正准备发起春季攻势。在维采尔中将的安排下，他来到了冯·波舍（Maximilian von Poseck）少将指挥的禁卫预备（Guard Ersatz）师任军需参谋官，日后莫德尔在作战中非常重视后勤，跟他的这一段经历是分不开的。当时这支部队隶属于第2集团军第14步兵军，正准备参加对贝洛尼（Peronne）的进攻。根据命令，禁卫预备师要移动攻击位置到后方担任第三梯队，莫德尔的任务很繁重，他必须保障物资（食物、弹药、马匹和饲料）到位，避免被弄得一团糟，而他手下仅有几名军士和士兵。这次进攻是鲁登道夫利用俄国崩溃后在西线的一次赌博，莫德尔所在的师承担着很次要的任务，对整个战局基本上没多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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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0年，候补军官莫德尔士官（后排中间）。
	◎1910年8月，戴着单片眼镜照相的莫德尔，他在极力模仿军官团的做派。
	◎1933年3月，莫德尔少校参加了好友施蒂尔普纳格尔将军的葬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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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4年5月以前的莫德尔陆军元帅照。
	◎1909年，莫德尔（左）与同学的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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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莫之战，莫德尔的敌人——英军已控制了战场上的局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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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皇军人们赖以固守的兴登堡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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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0年，连长莫德尔上尉在斯图加特。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在堑壕中严阵以待的德国步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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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年在德国城市巴特克罗伊茨纳赫（Bad Kreuznach），莫德尔（左一）与兴登堡、鲁登道夫等一战名将合影留念，丝毫没有怯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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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5年，冯·希克特（居中，年长者）在观摩德国国防军的演习。



3月中旬到7月底，德军对协约国发动了6次类似的进攻，甚至逼近到离巴黎仅39千米的地方，但最终仍是无功而返。美国远征军正在源源不断地抵达欧洲战场，德国总参谋部制订了新的“格奈森瑙计划”（Operation Gneisenau），希望能够拿下兰斯（Rheims），削除查梯里耶堡（Chateau-Thierry）的突出部，如果计划成功，或许可以通过打击法军来推翻克列孟梭（Georges Clemenceau）的政府。

根据这一新的计划，莫德尔所在的师转隶到第1集团军充任矛尖。此时德军面临着兵员、马匹不足及士气低落等诸多问题，莫德尔以及各级军需官们都在为大战不懈地努力，枪弹、粮秣等在开战以前就全部到位了。波舍少将对莫德尔等军需官们的工作很满意，认为物资协调工作做得极为出色。

依据纽顿的莫德尔传记的描述，德军的进攻依然连连受挫：首先是把毒气施放到了自己人头上，接着又中法军“诱敌深入”之计，而后又撞到法军坚固的工事上。法军的炮火极其猛烈，禁卫预备师的师部在激战中被炮火命中，有多人毙命，包括师长的副官。师长波舍仓皇逃遁，全师因而失去了指挥……

最终，德军在兰斯的西部取得了一些进展，但集团军司令冯·穆达（von Mudra）步兵上将却令人费解地命令停止进攻。这样，德军的大举进攻才开始3天就被瓦解了。法军抓住机会发起了反击，禁卫预备师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守住了自己的阵地。7月20日，该师奉命从火线上撤下来重新补充，以为反攻之用。

但是法军的反攻无论是规模、力度、时间都出乎了德军的意料，藏在维莱斯—科特雷斯（Villers-Cotterets）附近森林里的几百辆法军坦克发动了强大的攻势，伴随着飞机的超低空掩护，一队队的法国、美国步兵跟随着坦克叠浪般前推，立体的进攻让筋疲力尽的德军溃不成军，四散奔逃，脆弱的防线被快速撕裂。协约国军队占领阵地之后，就地构筑起新的防御，德军完全没有反击的机会。穆达上将不得不命令德军全线撤退，威廉王储重组第1、第3集团军力图稳住阵脚，包括禁卫预备师在内的兵力在溃败的德军后方重组战线。

1918年7月的兰斯战役是一战德军发动的最后一次大规模战略性进攻，这场攻势对那些在一战中默默无闻，但在二战中成为风云人物的德军指挥官、参谋长们有着非比寻常的影响。除莫德尔外，二战中的很多重要角色均不同程度亲身参与了这场战役，譬如克莱斯特、曼施泰因、曼陀菲尔、博克等人。

8月30日，莫德尔被派往第36预备役师任师部军需官。这支部队驻扎在平静的缪斯河至安特卫普（Antwerp）一线，战争的前三年里，第36预备役师在东线作战，1917年5月调至西线。虽然没有参加鲁登道夫的攻势。但在1918年秋季的某次惨烈的防御战中，第36预备役师表现得十分顽强。10月15号，该师在劳勒南部经过浴血奋战帮助巴伐利亚第16预备役师脱离包围圈，两天之后又在提尔特再次参战；10月26日和11月2日，部队分别在德勒兹和埃克附近与对手交战。在代理师长、炮兵指挥官弗朗茨·冯·兰陶（Franz von Rantau）少将的出色指挥下，第36预备役师成功地守住了阵地，剩余部队接到撤退命令之后完整地穿过布吕赫、提尔特，渡过里瑟河，在停战协议签署前一周回归到德军预备队的阵营。在撤退途中，军需官莫德尔上尉无疑又是师里面最忙碌的军官之一了。

11月停火时，第36预备役师已退守到安特卫普—默兹—斯登德尔蒙德（Antwerpen-Maas-Stellung）的位置。兰陶少将后来给莫德尔的评语是：“能够干事，工作主动积极，具有巨大的潜力。以他的天赋，他的表现，莫德尔上尉将来可以担当更高的指挥职务。”当时谁又能想到27年之后的鲁尔战役时，莫德尔会反过来成为炮兵上将兰陶的上级，然后一起在“鲁尔口袋”里覆灭呢？

作为基层军官，莫德尔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表现类似隆美尔（Elwin Rommel），是有可圈可点之处的。但他没有正确的信仰，盲目效忠德皇，草菅人命，不顾士兵的死活，凶残的本性已逐渐地显露了出来。只是他没有像隆美尔那样留下回忆录，且在二战结束前，为了逃避盟国的追究，利用职权对自己的档案进行了掩盖性销毁，因此有关莫德尔在一战中的表现及其家庭的资料实在少得可怜，现在人们能够看到的这些内容大多来自于莫德尔的妻子、儿子、战友或部下的描述，相对而言，并不一定准确、真实。


 灰色年代

在1918年最后的几个月里，莫德尔随着第36预备师忙着乘火车离开比利时，回到设在西普鲁士但泽的复员站。撤退过程是很艰难的，秩序混乱，补给匮乏。

莫德尔的哥哥奥托也曾以野战炮兵团后备中尉的身份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并在1916年12月3日获得了圣（军事骑士）十字勋章（dem Ritterkreuz des Militär-St）。但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奥托就转行做了税务律师和公证员，从此离开了军队，离开了这一高危行当。

在1919年初，莫德尔其实仍然没有最终决定是否继续留在军队里，他还有其他择业的可能，他认为自己可以成为一名医生，甚至还去哈雷大学填写了新学期的报到名册。

西方史学者认为，莫德尔在出访土耳其时给负责军官名单审核的希克特将军留下了较好的印象，冯·兰陶少将的评价也起了作用，另外那位马丁叔叔的暗中运作同样是不容忽视的。抑或是“导师”希克特大笔一挥，把本已对战败很沮丧、打算离开的莫德尔的个人资料投放到执行战后任务相关人员的档案中。就这样，他幸运地成为协约国允许德国保留的10万国防军里4000名军官中的一员。

当时的德国政局非常混乱，帝制与战争的结束以及魏玛共和国的成立并没有给德国人民带来和平与秩序，各种目的和原因的起义、暴动和政变此起彼伏。譬如，独立社会民主党在巴伐利亚州成立了效仿苏联“十月革命”的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Bayerische Räterepublik），并组建了由失业工人和志愿者构成的约2万人的武装力量——“红色卫兵”（Red Guards）。共和国的新领导人欧根·莱文（Eugen Levine）开始进行改革，实施了把豪宅提供给无家可归者、有计划地废除纸币等措施。

因为战败，德皇军队已经解散。为了镇压这场苏联式的革命，德国国内一个模仿18世纪七年战争期间的军事组织而形成的名为“哈克陶自由军团”（Freikorps Hacketau）的准军事组织应运而生。它是由一个叫哈克陶（Hacketau）的中尉发起组建的，很快就发展到6000多人，加上政府军“白色卫兵”等单位的兵力，叠加的镇压力量扩张到5万人以上。

莫德尔首先是到第17团任副官，然后以参谋人员的身份，加入到这个自由军团中的第7威斯特伐利亚旅，担任冯·斯帕尔（Baron von Sparre）男爵指挥的第3威斯特伐利亚步兵团（3rd Westphalian Infantry Regiment）的参谋官，旋即又被派往第14步兵团第2营第3连任连长。莫德尔等一批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有经验的军官成了“自由军团”中的骨干。

按照格兰茨的说法，此时的莫德尔还没有什么特别的政治倾向，只是在替政府维持秩序。然后，他又随部作为明斯特师（Munster Division）的一部分，参与了4月对鲁尔区（Ruhr）威尔赛、莱森等地工人暴动进行的镇压行动。这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最为残酷的暴行之一，这场短命的红色革命至少造成1000人被杀害，700人（含妇孺）被逮捕。1920年4月17日，莫德尔专门写了一篇详细介绍哈克陶自由军团的文章发表在比可堡（Buckeburg）当地的报纸上。

随后，莫德尔被调到第2步兵团第13步兵营的机枪（Machine-Gun）连；10月1日，他又被调往驻慕尼黑（Munich）第18步兵团的机枪连。

也是在这一年，莫德尔在埃尔伯费尔德（Elberfeld）遇到了他未来的妻子，美丽的赫芮塔·胡伊森（Herta Huyssen）小姐。胡伊森小姐的家庭属于德国的上流社会，她是著名诗人弗里德里希·吕克特（Friedrich Rückert）的孙女，父亲威廉·胡伊森（Friedrich Wilhelm Huyssen），母亲玛丽·路易斯（Marie-Luise Rückert），她还有2个姊妹。

在这期间，为了反对魏玛共和国签署《凡尔赛和约》，柏林发生了卡普政变（Kapp Putsch）。可惜没有任何资料显示莫德尔对这场政变的态度，仅在1920年10月21日莫德尔写给女友胡伊森小姐的一封信中有只言片语。莫德尔在信中写道：“卡普（政变）几乎是无法想象的，他们尝试了，也许会制造一些好的机会。”据此判断，莫德尔可能是持着一种理性的、不太赞成的旁观态度吧。

1921年5月11日（一说12日），30岁的莫德尔与29岁的胡伊森小姐结婚。婚礼在法兰克福（Frankfurt）的圣路加教堂举行。莫德尔邀请了团里相关的军官，有纳德罗斯基（Nadrowski）上尉、施纳舍（Souchay）中校等一批人，还有双方的父母、胡伊森的兄弟姊妹、莫德尔的哥哥奥托等，嘉宾中包括冯·兰戈（von Rango）将军。莫德尔还申请到了6天的假期，并把蜜月地点设在了海德堡。莫德尔不是一个“大男子主义者”，但他已经习惯了利用职权训人，他憎恶战争故事，从来不与妻子谈论政治或军事。妻子算是个贤内助，常常邀请那些被丈夫委屈了的下级军官到家中作客，平衡了许多矛盾。

新婚宴尔的莫德尔还重拾起年少时的爱好——宗教、骑马和打猎。机枪连有一两匹马，莫德尔每天会骑上几个小时，秋天则热衷于打猎及遛狗。但莫德尔很快被调到明斯特（Munster）的第6军区第6炮兵指挥部（纽顿的莫德尔传记里称是“第6步兵师”，这极有可能是个谬误）任参谋。明斯特的军官社交圈相对比较狭隘，但莫德尔家里却总是高朋满座，其中许多是后来被希特勒重用的人，包括另一个大名鼎鼎的另类人物——后来的参谋总长贝克将军，莫德尔夫妻的人缘由此可见一斑。

时任第6军区司令的是弗里茨·冯·罗斯贝格（Fritz von Loßberg）中将——一个颇具传奇色彩的人物，也是莫德尔一战时期的前上司之一。1868年4月30日，冯·罗斯贝格出生于巴特洪堡，1894年10月1日—1897年7月21就读于战争学院，然后在总参谋部及军、师、团各级别的单位任参谋长，先后获得过各种勋章22枚，是德皇时代的著名人物。罗斯贝格最出彩的一战是阿拉莫之战，而莫德尔恰好也参与了这次战役，且“光荣”负伤并获得了勋章。一战德国名将鲁登道夫在回忆录里曾经多次提到过罗斯贝格的大名，罗斯贝格被誉为第一次世界大战“西线的消防员”。罗斯贝格是当时非常有影响的防御战专家，曾写下了一本叫《步兵作战手册》的小册子，倡导“弹性防御”、区域防守等防御理论。

莫德尔参加过罗斯贝格指挥的几次军事演习，参与者中的名人还包括罗斯贝格的参谋长亚历山大·冯·法肯豪森（Alexander von Falkenhausen）上校——一个对中国人来说并不陌生的“德国顾问”。日后法肯豪森将来华协助我国发展自给自足的军火工业，帮助蒋介石建立了抗日之用的长江以南的防御体系。此君二战中更是晋升为步兵上将，并担任德国驻比利时的军事总督。

在第6军区，对在作战中集中使用炮兵，关注武器技术性能及配备，罗斯贝格鲜明的个性和他所倡导的崭新的防御理念都给莫德尔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并对他的一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莫德尔后来的很多防御理论都源自于罗斯贝格的军事学说，西方学者一般认为罗斯贝格是莫德尔防御理论的“启蒙老师”。

罗斯贝格在1926年被晋升为步兵上将。他的子女也非常出名，乌尔里希·格劳尔特（Ulrich Grauert）空军上将（1941年5月15日，他的飞机在圣圣奥马尔被英国飞行员击落而阵亡）、贝尔纳·罗斯贝格（Bernhard von Loßberg）少将都是他的儿子，另外还有几个女儿。罗斯贝格死于1942年5月4日的吕贝克（Lübeck）城。

1923年，32岁的莫德尔有了自己的第一个女儿——海拉（Hella Model）。

1926年（这一时间存有争议，有的西方书籍认为是在1925年），莫德尔被调往柏林（第3军区）驻格尔利茨（Gorlitz）的第8普鲁士团（8th Prussian Infantry Regiment）第3营第9连任连长，他的这个连有2名中尉和161名军士和士兵。而这个团隶属于第3步兵师，下辖的每个连队都是荣誉连队，第9连誉称为“女王奥古斯塔前卫的掷弹兵团第4号”。第3步兵师是德国国防军最优秀的部队之一，是一个精英荟萃的单位，曾参与了德国陆军军事新技术创新的大量实验。海因茨·古德里安（Heinz Wilhelm Guderian）也曾在该师的第3摩托化营任营长。莫德尔热情支持军队的现代化改建，到了这支部队之后更加是如鱼得水，忙得不亦乐乎。

1927年3月1日，莫德尔的儿子汉斯·格奥尔格（Hansgeorg Model）出生。

1928年，莫德尔兼职负责在军内教授战术、参谋的基本训练课程及战争研究。因为教学的需要，这期间莫德尔深入地研究了罗斯贝格的军事理论，他的“新式思想”开始引起人们的关注。

1929年，一场声势浩大的经济危机开始席卷全球，魏玛德国也未能幸免。阶级矛盾空前激化，执政党、在野党之间的权力争夺日趋激烈。也是在这一年，1月，莫德尔晋升为少校。同年，他的第三个孩子克丽斯塔（Christa Model）出生。

10月，莫德尔少校荣调柏林的国防部部队局第四处任职，具体分管德国军队组织和训练部门，而冯·布劳希奇（Walther von Brauchitsch）上校在1930年出任了第四处处长，两人因此熟识。能有幸在军队的中枢机构任职，为莫德尔的人脉关系、仕途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弗朗茨·哈尔德（Franz Ritter von Halder）、威廉·凯特尔（Wilhelm Keitel）等人都与他保持着良好的关系。

莫德尔参加了一次以军事改革家奥古斯特·奈哈特·冯·格奈森瑙（August Neidhardt von Gneisenau）伯爵为题的文学比赛。这位德国前辈出生于奥地利，曾作为英国雇佣军赴北美作战，然后又与沙恩霍斯特（von Scharnhorst）等人共同领导了普鲁士的军事改革，改编了普鲁士军队。格奈森瑙还参与过反对拿破仑的反法联盟，1830年出任普鲁士军队总司令，1831年参加镇压波兰人民起义，并于1835年擢升为陆军元帅。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国海军就以格奈森瑙的名字命名了一艘战舰。莫德尔的论文虽然不是那种将军角度的思维，但仍然入选了弗里德里希·冯·科恩豪森（Friedrich von Cochenhausen）将军主编的这一部选集，发表在第25章（1930年出版P280—307）。因为这本书的出版，莫德尔在军中名声大噪。

1931年8月22日—10月1日，根据苏德之间1922年签署的《拉帕洛军事合作协定》（Treaty of Rapallo），德国的军事代表团秘密前往苏联考察，成员中有布劳希奇、凯特尔和克莱斯特（Erich Kostring）等人，莫德尔有幸随团出访。他们参观了罗斯托克顿河附近的苏军第9步兵师和相关的军事设施，以及利佩茨克的红军飞行学校、喀山的坦克兵学校。此行同红军军官进行了冗长的交流，莫德尔的专业务实、严谨认真赢得了苏联同行的好评。回国之后，莫德尔还撰写了专门的苏军武器技术现状、运用的考察报告，提交给办公室主任威廉·亚当少将。当时他并不知道若干年之后他将率军和他考察的对象血战，而这些考察报告也在1945年德国失败前夕被销毁。莫德尔通过此行获得多大的情报或相关信息我们不得而知，从曼施泰因的收获和亚当后来的报告中也很难推导出来。

这一年，莫德尔和另外50名青年军官一起加入了一个叫作“帝国青年工作委员会”（Reichskuratorium für Jugendertüchtigung）的组织，这个组织主要负责德国青年军事训练与军事组织的各种联合，以及共同合作为基础的组织工作任务。它当时的领导者是魏玛时期的退役步兵上将、内政部长埃温德·冯·施蒂尔普纳格尔（Edwin von Stülpnagel），他也是保留莫德尔军籍的具体承办人。

莫德尔担任施蒂尔普纳格尔将军的参谋长，并与其成为好朋友，这对莫德尔后来的仕途无疑是非常有益的。但是在1932年，这位不幸的将军却死于一次失败的手术事故。莫德尔少校参加了这位“好友加上司”的葬礼，并继续在青年工作委员会中任职，直到这个委员会于同年解散为止。

莫德尔在1932年这一年里的系列军事演习中，把T-4中型坦克摆到了最佳的位置上，这一举动体现着十年以上的研究成果和实践经验，可以看出莫德尔并非停留在理论上，而是一位实际运用装甲联合作战的行家里手。莫德尔的另一部分工作是协调军事演习，帮助部队测试、推广、消化新技术装备和成果，这些经历对莫德尔未来成长为一名装甲作战专家是非常有益的。

莫德尔从基层到参谋，履历完整，是军官团的模板，他在1932年晋升为中校。

1933年10月，根据工作需要，莫德尔被调回部队任职，到驻东普鲁士奥尔什丁（Allenstein）的第1步兵师第2步兵团第2步兵营任营长。这个团正在进行大规模的培训新兵的活动，每一个连都热火朝天，莫德尔工作的重点是把数以万计的平民（新兵）轮训成能为希特勒所用的青年战士。一年之后，根据扩军的需要，这个团的3个营分别扩充为一个团，原来的营长升任团长，莫德尔晋升为上校，指挥新成立的第2步兵团，这个团已更名为第2奥尔什丁步兵团，转隶于冈瑟·冯·尼贝尔许茨（Günther von Niebelschütz）中将指挥的第11步兵师。

莫德尔制订的条令中有许多要求极高的命令，他性格中的阴暗面也开始显现了。对士兵、非现役军官和那些年轻军官，他非常照顾，密切地监督着他们的培训，看到他们就满脸笑容；而跟平级官员及直接下属之间的摩擦却在不断地增加，他大发脾气，其夸张的要求招致同僚们的批评。由于不够老练，缺乏处事的手段，莫德尔那些挖苦人的话已经很让人反感，也使他没少遭人白眼。

威廉·克尼佩尔（Wilhelm Knüppel）少将说：“他（莫德尔）可能对下属要求太多了，特别是他所需要的已超越战术问题，已超出他们的能力范畴。”特奥多尔·布塞少将（Theodor Busse）则称：“莫德尔的连队是最好的部队之一，尽管他那些夸张的要求往往会削弱士气。”

阿道夫·希特勒上台前后的那段时间，莫德尔基本上就待在柏林和东普鲁士，处在政治漩涡的中心地带，很容易被那个疯狂的年代所影响，跟当时的大多数德国人一样，他欢迎希特勒上台。但是当全德国上下进行宣誓效忠希特勒仪式，改行纳粹礼时，莫德尔却讽刺地称这种仪式是“一次小政变”（a small coup d' etat）。莫德尔被认为是一个政治上的“傻子”（Political Simpleton）。到莫德尔家里作客的官员一致认为，在他家里“政治从来就不是话题”，而且莫德尔也不愿意谈及自己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经历。莫德尔的夫人后来告诉历史学家格兰茨，她的丈夫会告诉那些第一次到他们家做客的青年军官：“你们来到我的家，请把那些客套、礼节和斯文之类的东西在门口的鞋垫子上擦干净，这里就是你们的家！”


德军第2步兵团的历任指挥官

欧文·福格特·劳斯特隆（Erwin Voigt Aufstellung）上校（？—1921年8月）

罗伯特·比尔克纳（Robert Bürkner）上校（1921年8月—1924年1月）

威廉·赖尼克（Wilhelm Reinicke）上校（1924年2月—1925年11月）

阿克瑟尔·冯·普拉滕（Axel von Platen）上校（1925年12月—1927年12月）

沃尔德玛·亨里契（Waldemar Henrici）（博士）上校（1928年1月—1929年1月）

卡尔·赫德（Karl Held）上校（1929年2月—1930年10月）

齐格弗里德·黑尼克（Siegfried Haenicke）上校（1930年11月—1932年9月）

弗里茨·屈内（Fritz Kühne）上校（1932年10月—1934年9月）

沃尔特·莫德尔（Walther Model）上校（1934年10月—1935年9月）

赫伯特·冯·伯克曼（Herbert von Böckmann
 ）上校（1935年10月—1938年10月）

欧文·劳赫（Erwin Rauch）上校（1938年11月—1940年10月）

恩斯特·迈克尔（Ernst Michael）上校（1941年5月—更名）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莫德尔对纳粹的支持符合当时德国军官团的主流立场，而莫德尔也和戈培尔、戈林等纳粹党魁保持着密切联系并成为好朋友。因此，跟他同时代的很多德国将领都认为，莫德尔在政治上的装傻充愣是不可原谅的。

莫德尔始终是一个虔诚的路德派基督教徒，并没有屈从于纳粹党的宣传，放弃自己的宗教信仰。为他的孩子做洗礼的牧师马丁·尼姆勒（Martin Niemoller）是他的挚友，也是一个反纳粹人士，后来被关进了集中营。

1935年3月16日，希特勒发表了重整军备的宣言，宣布恢复普遍义务兵役制，公开撕毁了《凡尔赛条约》。得益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优异表现，也是纳粹扩军的需要，莫德尔上校再次被调回陆军总参谋部八处（简称T8，训练局）任处长，主持研发突击炮和240毫米大口径火炮。当时德国陆军总参谋部由路德维希·贝克（Beck Ludwig）炮兵上将来领导，贝克受过良好的高等教育，性格冷静孤僻。当德国决心重整军备的时候，贝克决心以毛奇的精神为指导，来重建新的总参谋部。但是对这个时代出现的新技术，他明显缺乏必要的了解和认识，对航空兵和摩托化部队通过无线电保持紧密联系这些新概念没有明确的认识，对这些技术发展将会让战争形态发生革命性的变化大感头痛。人们曾感叹：“贝克唯一值得称道的是任命莫德尔为技术司司长。”

贝克对莫德尔比较器重，把他调到技术司任司长，负责重整德国军备技术方面的问题。莫德尔是新型机械化战争理论的积极支持者和倡导人之一，他主张增加装甲师在陆军中的数量，赞成古德里安、内林和曼施泰因关于进攻中以机械化部队为核心的理论。虽然有缺少技术知识的客观局限性，但想象力和旺盛的精力弥补了莫德尔的不足，儿子汉斯·格奥尔格则认为父亲有些“小智慧”（little acumen）。当然，莫德尔在重整德国军备技术方面仍存在被膨胀的热情引向错误方向的时候，“他的坏脾气让他的聪明显得如此的愚蠢！”但他在发展新武器类型的课题上确实做了很多的事，并不像埃里希·冯·曼施泰因在《失去的胜利》一书中的提法那么绝对，其实莫德尔也是运用突击炮的重要倡导人之一。1944年，莫德尔在北乌克兰集团军群（Army Group Nordukraine）就很好地利用了突击炮的火力优势，无论是防御还是反击。而这些贡献后来基本上被同行们（古德里安、曼施泰因）在回忆录里给抹杀掉了。

此时，莫德尔广泛地吸收国内外的先进技术完善自己的理论，对武器创新的痴迷为他在同龄人中赢得了“军队现代化盲信者”（Armee Modernissimus）和“军队现代化建设的狂热者”（The Army Modernization Fanatic）这样的绰号。

弗里德里希·霍茨巴赫（Friedrich Hossbach）将军称赞莫德尔是“非常有价值”的领导者；当时在总参谋部里任次长的曼施泰因将军也称赞他为“鲤鱼池中的梭鱼”（Like a pike in the carp pool of the ministry）。当然，这种赞誉实际上是含着贬义的，莫德尔的糟糕个性让他也结下了一些仇家，其中就有后来他的第41军参谋长，此刻的汉斯·勒蒂格尔（Hans Rottiger）上尉，他自称靠着“强壮的身体”才忍受了莫德尔两年时间的蹂躏。

1937年夏天，莫德尔曾秘密出访西班牙。这种出访在当时的德国是归档为“绝密”级别的。莫德尔此行的目的是观摩在西班牙的“野蜂”装甲部队（the Drohne group）的训练装备及战地状态下空地协同等情况，同时他还短暂地担任了该训练装甲部队的负责人。不知道是过于专注业务，还是别的什么原因，莫德尔的这次出使并没有见到那位西班牙“强人”佛朗哥（Franco）。11月，瓦尔纳·冯·勃洛姆堡（Werner von Blomberg）陆军元帅已提交了一份关于捷克的防御工事报告给希特勒。莫德尔的部门被责令提出一个示范性炮击方案。1938年3月，莫德尔晋升为少将。因为吞并奥地利之后的希特勒将下一个目标锁定为捷克斯洛伐克，所以凯特尔和约德尔（Alfred Josef Ferdinand Jodl）被暗中授意绕过总参谋部修订进攻捷克斯洛伐克的“绿色计划”。

莫德尔曾身着便装前往捷克斯洛伐克边境实地考察，认真研究了用重炮和迫击炮曲射攻克捷克防御工事等问题。不过，综合各方面的资料，1938年5月，莫德尔这次化装侦察的目标很可能是奥地利边境的林茨，而不是捷克边境。

莫德尔很“有幸”出席了希特勒的一次政治演讲，希特勒发表了关于政治局势的讲话，并强调指出，他已明确决定解决苏台德地区和捷克斯洛伐克的德裔侨胞的问题。

1938年8月，在柏林附近的容特伯格（Juterbog），希特勒意外地参加了由莫德尔主持的对捷克要塞的模拟进攻演习。演习的内容是用迫击炮袭击捷克的掩体和防御工事，位卑言轻的莫德尔利用这次作秀式的演练巧妙地表达了自己的想法，希特勒对此大加赞赏，并且改变了对捷克边境防御工事不重视的态度。最后，希特勒对武器装备的现状表示不满，要求改善武器性能和增加产量。

总参谋长贝克将军不赞成希特勒危险的政策，陆军总司令布劳希奇和手下的将军们在口头上支持贝克，但关键时刻他们退缩了，响应者寥寥，孤立无援的贝克不得不在8月18日悄然离职。莫德尔很清楚贝克将军的反纳粹立场，性格中复杂的一面让他缄默了。

贝克辞职以后，希特勒任命第1军军长弗朗茨·哈尔德（Franz Halder）中将为新的总参谋长，哈尔德也是莫德尔过去的同事，两人关系一直不错。但是哈尔德也看到了莫德尔的性格缺陷，“他（莫德尔）经常故意、不必要地粗暴无礼”。有一段时间，莫德尔有意识地想把自己装扮成一个绅士，很快便故态复萌了。

早在3月时，莫德尔就已升任少将。凭着良好的人际关系，莫德尔在总参谋部继续如鱼得水，参与到高度机密的入侵捷克的计划的修订。莫德尔一度非常有希望出任第7集团军汉斯·索特尔·冯·洛策恩（Hans Seutter von Lotzen）将军的参谋长（也有一种说是第7步兵军），只是因为这个集团军是支后备军，不是德军预设未来进攻捷克要动用的部队才作罢。

1938年9月，德国与捷克斯洛伐克的关系变得非常紧张，希特勒的态度非常强硬，战争随时可能爆发。不过，在英国首相张伯伦的“神奇斡旋”下，莫德尔参与制订的入侵捷克的计划基本上没什么用。9月30日，在英法的共同胁迫下，捷克斯洛伐克签订了割让苏台德地区的“慕尼黑协定”。10月2日，由古德里安将军指挥的第16军越过边境进占了苏台德区，和之前侵占奥地利一样，又是一次兵不血刃的“鲜花式进军”。

总参谋进行了改组，莫德尔所任职的那个处被解散了。根据本人的意愿，1938年11月10日，莫德尔来到驻扎在德累斯顿（Dresden）的第4军，在冯·施韦德勒步兵中将的麾下担任参谋长。被莫德尔所取代的那位前任参谋长其实也是“二战名人”，即弗里德里希·奥尔布雷希特（Friedrich Olbricht）少将。莫德尔举家搬迁到新的任地，整个二战期间，他的妻儿会一直住在那里。学者西顿和托兰在著作中盛赞莫德尔的这一举措，称他“选择了远离政治，宁愿专注精力于军中事务”。


 波兰战役

莫德尔与新上级——第4步兵军军长里奥波德·托马斯·亚历山大·维克多·冯·施韦德勒（Leopoid Thomas Alexander Viktor von Schwedler）的关系平平。施韦德勒出生在莱茵河谷一个叫圣果阿斯豪森（Goarshausen Duitsland）的小镇上，是一个具有反纳粹意识的老派军官，他已在第4军干了6年，这里基本上是他的地盘，而且因为资历老、人脉广，施韦德勒颇有权威。但是他的战术思想十分保守，因此整支部队暮气沉沉，毫无生机。莫德尔事必躬亲、雷厉风行的作风与整个军团格格不入，他“精力旺盛的胡闹”让军官们害怕，却得到士兵们的喜爱。军事训练是莫德尔最关心的问题，此时，争吵已经成为莫德尔工作的标准模式之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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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6年，团长莫德尔中校，这张照片来自汉斯·格奥尔格的莫德尔传记，此书有400多页，20多幅莫德尔的照片。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莫德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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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0年，魏玛政府“自由军团”的士兵在柏林设置防务。
	◎1920年，在多特蒙德的德国共产主义战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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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战期间，冯·罗斯贝格中将（左二）在向空军驾驶员询问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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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1年，莫德尔少校随军事代表团在俄罗斯参观学习。
	◎关于莫德尔最成功的画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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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纳粹夺取政权，希特勒宣誓就任德国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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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莫德尔的另一位“伯乐”——哈尔德。
	◎1936年的贝克上将。
	◎莫德尔的“贵人”布劳希奇元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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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4步兵军前任参谋长奥尔布雷希特少将，为了给莫德尔腾位置被调往第24步兵师任师长，同时晋升为中将。6年后，他是“七·二零”刺杀希特勒事件的主谋之一，事败后被纳粹杀害。
	◎1925年，在德国的明斯特，莫德尔与他的爱马在一起。




与莫德尔在第4军共过事的军官后来开玩笑说：“莫德尔在1939年就以元帅的方式在管理我们了。”诚然，在这里莫德尔也收获了一些可贵的东西，譬如第4步兵师的皮林（Pilling）少校，莫德尔很欣赏他，认为他年轻，有活力，有着非比寻常的灵活性。后来皮林一直追随莫德尔，担任他的第二副官，直至莫德尔自杀。

1939年1月，德国驻布拉格的离任武官图森（Toussaint）上校应莫德尔邀请来到德累斯顿访问。两人讨论的内容人们不得而知，但此时希特勒对肢解捷克斯洛伐克变得急不可耐了，处于捷克西部边境的第4军为此紧张地进行备战，以便随时越境发起突袭。3月，莫德尔又一次身着便衣，秘密前往布拉格访问，此行历时两天（莫德尔的夫人在3月6、7日的日历上记载着“瓦尔特在布拉格”），他侦察了通往布拉格的路线及那些可能被捷克军队设置为防御阵地的地点。诚然，这样的侦察并没有多大意义，但它体现了莫德尔的主观能动性和极强的责任心。

布拉格最终又以不流血的形式被德军占领，于是士兵们认为得到胜利可以轻而易举，对莫德尔苛严的训练方式更加不满，他的助手——作战参谋官奥托·波依德拉（Otto Beutler）中校是一个跟施韦德勒很相似的传统军官，也成了莫德尔开展工作的阻力。莫德尔觉得自己在第4军难以施展抱负。

在第4军，因为管理上的重叠，莫德尔无法真正地控制好分散驻扎在好几个地方的3个师和其他的一些单位。

波兰问题很快成为新的热点，妻子胡伊森曾就此问过莫德尔，莫德尔说：“这一次的情况太棘手了，很可能是战争。”胡伊森又问：“然后呢？”莫德尔说：“那我们就占领那里。”说这些话的时候，莫德尔是毫无罪恶感的。

根据8月20日第4步兵军提交的部署计划，他们将到达波兰下西里西亚（21日，莫德尔的妻子在日记里写道：“沃尔特离开了家。”）。因为要突然袭击，最高统帅部（OKH）一直在避免进行全国总动员，所以当最终的进攻波兰的命令在8月28日传来时，第4步兵军刚刚在过去的3天内完成了各种不同的任务，各个师能否如期移动到规定的集结地区，莫德尔的心里也没谱，他们的进攻区域是下西里西亚奥博莱（Oppeln）和萨克森的前国王城堡。

尤其是在29日，莫德尔发现原本隶属于该军的第24步兵师被调往第8集团军。但莫德尔和施韦德勒的疑虑在30日被消除了，无法及时归建的第14步兵师也被调离，另外从第13防卫区（Wehrkreis XIII）调来了第46步兵师。


第4步兵军在波兰战役前后的序列变更简表

1939年3月，第4步兵军（军长：施韦德勒步兵上将；参谋长：莫德尔少将）

下辖：

第4步兵师（指挥官：埃里克·汉森少将）

第14步兵师（指挥官：彼得·韦耶中将）

第46步兵师（指挥官：保罗·冯·哈瑟少将）



1939年9月，第4步兵军（军长：施韦德勒步兵上将；参谋长：莫德尔少将）

下辖：

第4步兵师（指挥官：埃里克·汉森中将）

第46步兵师（指挥官：冯·哈瑟少将）。



1939年12月，第4步兵军（军长：施韦德勒步兵上将；参谋长：奥托·波依德拉中校）

下辖：

第18步兵师（指挥官：卡尔·克兰茨少将，他的前任是名将冯·曼施泰因）

第35步兵师（指挥官：汉斯·沃尔夫·莱茵哈德中将）



进攻开始时，第4步兵军下辖着第4步兵师（师长埃里克·汉森中将，8月刚晋升）和第46步兵师（师长保罗·冯·哈瑟少将）。其中第4步兵师包括第10、第52和第103三个步兵团，虽然这些团队都是德军在30年代重建的部队，但第52团至少在番号上正是莫德尔一战时服役的那支部队。他们将参加波兰战役中南方集团军群的作战。

第4步兵军是正面攻击部队瓦尔特·冯·赖歇瑙（Walter von Reichenau）上将第10集团军摆开的“品”字形攻击的箭头，他们的任务是首先从上西里西亚的奥博莱和萨克森州的前国王城堡进攻，而他们作为步兵师的最首要的目标还是要吸引敌人，而不是吓跑敌人。这并不是什么十分复杂的任务，但因为对面波军的力量过于弱小，如何把敌人吸引过来，施韦德勒和莫德尔都颇费了一番脑筋。而最让莫德尔怒不可遏的是，该军的摩托化部队将全部调离，因为上级认为他们的任务不需要机械化；然后2个重炮团、1个工兵营及舟桥部队也被剥离了。

早在8月25日，第46步兵师就已经开始行动，它的一支突击队在卢布利茨附近被波兰军的一个碉堡所阻挡，按理说友军应该配合他们拿下这个据点，可友邻部队却没有任何动静，于是突击队不得不停止攻击（这个过失据说是影响德军闪击波兰奇袭效果的两个因素之一）。而后，德国空军的侦察就发现波兰军正沿着公路往国境线增兵。于是，集团军司令部修改了作战计划，坦克和机械化部队退到第二线，把步兵调到第一线，等打开突破口之后，再投入坦克群来扩大战果。

[image: ]
◎德军南方集团军群在波兰战役中的部署



9月1日凌晨4：45，德军轰炸机群呼啸着向波兰境内飞去，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地面战打响后，德军从北、西、西南三面发起了全线进攻，第4步兵军展开了它的2个师，经捷斯托恰尔等地进入波兰境内，尽管没有足够的架桥设备，他们还是渡过了瓦尔塔河。莫德尔在8月31日接到24小时后的进攻命令时，还曾为架桥问题与老朋友第10集团军参谋长保卢斯（Paulus）争吵。

在斯图卡飞机、坦克的冲击下，波军实际上已经被打得晕头转向，一片混乱，不能组织起有效的抵抗。当天下午德军前锋已深入到波兰境内24千米，然后每天前进16千米。第4军的任务不是战斗，而是尽快深入波兰腹地以形成对波军集团合围圈的北半部分及推进到瓦尔（Warthe）河，他们需要做的就是强行军。

在北部战线，博克元帅的北方集团军群以克卢格上将的第4集团军为主力向东直插“波兰走廊”，他们的攻击矛头是古德里安上将的第19摩托化军，其麾下就有后来莫德尔借以成名的国防军第3装甲师。“钢铁劲旅”第3装甲师同样是波兰战役中的明星部队之一，这支部队1935年10月15日成立于德国第3军区的温斯多夫（Wünsdorf），是纳粹德国首批组建的装甲部队，也是世界上最早的装甲师之一。第3装甲师因为驻扎在德国首都柏林，也被人们戏称为“柏林熊”（师徽之一）。首任师长是恩斯特·菲斯曼（Ernst Feßmann）骑兵中将，其兵员大都来自普鲁士。相比其他德军装甲师，除了原编制内的2个装甲团之外，第3装甲师还特别配属了1个由装甲兵学校教官组成的精英部队——装甲教导营。装甲教导营由3个连组成，其中2个连全部装备Ⅲ号坦克，1个连装备Ⅳ号坦克。由15个连组成的第3装甲师共装备各型坦克391辆，无论装备坦克的数量还是质量均遥遥领先于德国陆军其他装甲师。

1937年秋和1938年春，第3装甲师参加了一系列军事演习和外事表演，给到访的意大利独裁者墨索里尼、佩特罗·巴多格里奥（Pietro Badoglio）元帅、英国迪弗瑞尔（Deverell）将军等外国元首或武官留下了深刻印象。

战役开始时，第3装甲师拥有12545名官兵、42门火炮、18门迫击炮（80毫米以上）、45门反坦克炮、372辆坦克（含16辆指挥坦克）和20辆装甲车。时任师长是施韦彭堡（Leo Geyr Freiherr von Schweppenburg）将军。此君之前曾两次担任第3装甲师的师长，他举止优雅，谈吐不俗，是位有着男爵头衔的贵族。1886年3月2日施韦彭堡出生于普鲁士王国的波茨坦，1904年加入德国军队，担任骑兵指挥官。1933年—1937年，他先后在英国、比利时和荷兰等国任武官，长期居住在伦敦。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施韦彭堡将军是一位优秀的装甲战指挥官，最后位列装甲兵上将。诺曼底登陆战前夕，施韦彭堡一度担任西线德军装甲兵总监。他幸运地活到了战后，以87岁的高龄善终于德国的慕尼黑。

作为第19摩托化军的主力，它的任务是首先围歼波兰西部“波兰走廊”地域的波军，然后向波兰东部边境穿插，构成对波兰全境的战略合围。战斗打响之后，古德里安兴冲冲地亲临第3装甲师督战，恰遇浓雾弥漫，担任支援火力的重炮部队不遵命令开火射击，险些打死了古德里安。为躲避炮火，古德里安的座车倾覆，“闪击英雄”弄了个灰头土脸，十分狼狈。

此时第3装甲师的先锋第5装甲团在团长威廉·孔兹（Wilhelm Conze）中校率领下已经越过了边境，展开每千米50～80辆的密集队形向前推进，当面波军的抵抗非常虚弱。在上罗腾堡（Oberst Rothenburg）北面的大克罗尼亚（Gross-Klonia）附近，第3装甲师和波军发生了第一次较大规模的交火，第6装甲团有1名军官、1名士官和8名士兵阵亡。到中午时，第3“柏林”摩步旅和第6装甲团已经楔入波军防线30千米，突进到了波拉希（Brother）河流域。

18：00左右，古德里安更换车辆后再次来到普鲁什奇（Pruszcz）视察第3装甲师，时值师长施韦彭堡中将去了集团军群司令部汇报战况，部队暂时失去了指挥。第6装甲团团长罗滕堡（Rothenburg）中校并不认为部队能在当天抵达波拉希河的西岸，而且天黑后装甲部队要渡河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因此下令装甲部队就地扎营。结果侦察营传到师部的报告恰好被前来视察的古德里安获悉，报告内容是河对岸的波军力量比较弱小。在“愤怒的海因茨”的亲自过问下，第3步兵旅旅长君特·安格恩（Günther Angern）上校组织部队开始渡河。第3摩步营的官兵乘坐橡皮艇，冒着波军炮火，率先渡过河去，旋即打垮了对岸的波兰守军，俘获了1个自行车连。天黑后，第3装甲师的大部分步兵部队已渡河完毕。

值得一提的是前西线德军总司令威廉·亚当（Wilhelm Adam）大将的二儿子沃纳·亚当（Werner Adam）少尉正在第3装甲师服役。9月2日，在维斯瓦河畔的波莱德诺（Poledno）战斗中，亚当少尉和他的连长冯·皮特维茨（von Prittwitz）上尉均负了重伤，送到救治站后即不治身亡。

第3装甲师于9月3日抵达希维兹，同第23步兵师、第20摩托化步兵师等部队一道构成了对波兰走廊的合围态势。波兰军队不甘于束手待毙，波莫骑兵旅第16枪骑兵团在团长阿诺德·罗瑟科（Arnold Russocki）上校的指挥下向第3装甲师发动了猛烈反攻。激烈的交火持续了好几个小时，波兰枪骑兵团的进攻被击退，有131人战死，60％的马匹被击毙；第3装甲师也有8辆坦克被摧毁，其中5辆是被波军马炮营赛格拉斯基（Ceglarski）下士指挥的火炮给敲掉的。打到最后，这个波兰骑兵旅的主力大都被消灭了，仅有少量的兵力逃脱。这个骑兵团后来仍有150人参加了最后一役——科克（Kock）战役，不过兵力很可能增补自后备单位。


波兰军克拉科夫（Kraków Army）集团军的战斗序列

集团军司令：安东尼·希林格（Antoni Szylling）将军



陆军部队（Army units），由希林格将军指挥

下辖：

第6步兵师，师长：贝纳德·蒙德（Bernard Mond）

第7步兵师，师长：雅努什斯坦·格斯奥洛斯基（Janusz Gąsiorowski）

第10摩托化骑兵旅，旅长：斯坦尼斯瓦·毛采克（Stanisław Maczek）

第22山地步兵师，师长：利奥波德·恩格尔·卢戈斯（Leopold Engel-Ragis）

克拉科夫骑兵旅，旅长：齐格蒙特·皮亚塞茨基（Zygmunt Piasecki）



司拉斯卡突击集群（Śląsk Operational Group），由约翰·杰艮恩·萨多斯基（Jan Jagmin-Sadowski）指挥

下辖：

第23步兵师，师长：瓦迪斯瓦夫·多尤哲（Władysław Powierza）

第55步兵师，师长：斯坦尼斯瓦·卡拉宾斯基（Stanisław Kalabiński）



别克尔突击集群（Bielsko Operational Group），由密策拉瓦·勃鲁塔·斯皮科维茨（Mieczysław Boruta-Spiechowicz）指挥

下辖：

第21山地步兵师，师长：约瑟夫·阔斯特恩（Józef Kustroń）

第1山地旅，旅长：雅努什斯坦·格拉迪克（Janusz Gaładyk）



回到在波兰的南部战区，在9月3日，第14步兵师调回到第4军的建制，不过保卢斯也带来了修改后的任务方案。莫德尔所在的第4军当面的波军正在向拉多姆（Radom）集结。拉多姆在华沙以南约100千米，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小城，人口不过数万，遍布的教堂修道院大都是哥特式建筑，该城因为生产波兰制式的手枪而著名。从军事角度而言，这里是波兰的国家军火基地，乃兵家必争之地。波军在边境一带被击败后，根据9月5日波军最高统帅部的撤退命令，许多波军部队退守到了拉多姆周围，成了华沙和维斯瓦河之间的最后一支波军主力。

德第10集团军快速挺进，从两翼迂回，第4军与第15、第14摩托化军紧密配合。训练有素、装备精良的德军首先在里萨戈拉的森林山地中击溃了在拉多姆地区固守的波兰重兵集团，然后乘胜在基尔斯—拉多姆地区合围了波兰的克拉科夫集团军7个师（指挥官安东尼·希林格将军），形成了“拉多姆口袋”（Random Pocket）。

德军从南、北、西3个方向对合围圈里的波军施压。力量悬殊，背靠着维斯瓦河，波军突围失败之后就陷入无路可退的窘境。德国空军暂停了对华沙的空袭，转而轰炸“拉多姆口袋”里的波军。合围圈里的波军在拉多姆进行了不屈的抵抗，有好几支波军部队设法突围，逃到了附近的森林地带。波军的顽抗在吸引住大批德军部队的同时，也给对手造成了不小的损失。

据德国战报称，第10集团军在拉多姆“取得了重大胜利”，到13日战役结束时，德军在合围圈内俘虏了大约6万波兰军人，缴获130门火炮。然而，事实上，直到9月18日，第4军第46步兵师还被黏在拉多姆地区激战，某些顽强的波军官兵一直战斗到了10月。最让莫德尔无法忍受的是，战役刚一结束，第46步兵师就被剥离开第4步兵军的节制，整个第4步兵军只剩下一个第4步兵师和一些独立的炮兵、工程兵单位，而且被调动得七零八落，用于巩固第10集团军已控制的后方地区。

9月1 7日凌晨5：40，随着由谢苗·康斯坦丁诺维奇·铁木辛哥（Tiemuxinge）指挥的乌克兰方面军和米·普·科瓦廖夫（Kovalev）指挥的白俄罗斯方面军的7个集团军60万苏联红军进入波兰境内，波兰战役出现了新的格局。据统计，截止到9月18日，莫德尔所在的第10集团军已取得了俘虏波军9万多人，击毁（或缴获）火炮320门、飞机130架和坦克40辆的辉煌战绩。

而在北部战区的第3装甲师继续在波兰境内高歌猛进，13日拿下了里托弗斯科城，14日抵达莱希（Lesna）河流域建立了一个桥头堡，坦克集群丝毫没有停歇，继续向前挺进。该师前锋部队在运动中击毁了1列载有20辆轻型坦克的火车，随后跨越布列斯特大桥，逼近到布列斯特的城区。第75炮兵团穿插到城市的东面，切断了波军的退路。经过激烈的战斗，第3装甲师于17日攻占了重镇布列斯特。

9月18日，师长施韦彭堡中将奉古德里安的命令向海乌姆（Chelm）、卢布林（Lubelski）地区派出了一个强大的战斗群，由第6装甲团、第75炮兵团、第3摩步旅各一部以及第39反坦克营等单位组成。战斗群的任务是与莫德尔麾下的第4步兵师建立联系，以围剿波兰第22军、第19军，这是德军“秋季9月5日”（“Fall 5 September”）计划的一部分。后来，波兰称这次战役为“索温战役”（Battle of Sawin）。

施韦彭堡并不知道第3装甲师即使占领了海乌姆、卢布林地区，也不可能完成“秋季9月5日”计划，因为第4步兵师已经于2天前撤离了沃齐米日—沃拉恩斯克（Wlodzimierz-Wolynski）地区，转进到下波兰的克拉斯内斯塔夫（Krasnystaw）等地与波军的第39步兵师作战。

18日中午，第3装甲师的战斗群在攻占海乌姆时没有遇到任何困难，但在随后的战斗中遭到了波兰威林斯卡骑兵旅第13枪骑兵团的拦截。波军最初虽然只有几百人，但组织严密，设置了路障，依托精心构筑的工事和有利地形拼命抵抗。波兰骑兵中还有由悍勇的鞑靼人组成的“塔塔尔”中队，他们宁死也不愿后退。大量的路障让德军进展缓慢，这一天是第3装甲师在波兰战役中损失最为惨重的一天。

19日上午，第3装甲师恢复了对海乌姆、卢布林的攻击，战斗群在索温以北19千米的郊区遇到强力拦截。当瓦茨瓦夫·皮耶卡尔斯基（Waclaw Piekarski）准将指挥的波军第41步兵师也投入战斗后，胜利的天平终于向着波兰人倾斜了。波军30门重炮在索温郊区构筑成一道火力屏障，第3装甲师的坦克无法前进。随即波军转入了反攻，德军被迫向后撤退。

激烈的战斗持续到19日傍晚，第3装甲师尽管占领了一些阵地，但仍未能突破波军的主防线，自身已经有4辆坦克彻底报废，10多辆坦克受损，不少卡车被打坏；波军则声俘虏了“许多德国士兵”。

天黑之后，德军主动撤出战斗，与波军脱离了接触。第3装甲师未能达成占领海乌姆、卢布林地区和友军建立实质性联系的目的，仅保持着无线电的通联，“秋季9月5日”行动失败了。但是第3装甲师第5装甲团、第75炮兵团一部等兵力在鲁波尔（Luboml）的战斗中，得到了乌克兰（犹太人）“盟军”的协助，俘虏了3000名波军，在师史上，算是取得了一个挽回颜面的胜利。

当然，这并不是1939年9月海乌姆、卢布林地区的最后战斗，拉多姆之战结束后，第4军第4步兵师渡过了维斯瓦河，一直推进到卢布林，那里驻扎着波军中规模最大的一支装甲部队——华沙装甲摩托化旅。9月25日，苏军出动200多辆战车试图拿下海乌姆、卢布林。历经5个小时的激战，苏军不得不求助于德军的帮助，苏德联军最终攻占了卢布林地区，俘虏了8000名波军。

9月27日，华沙守军投降，德国和苏联第四次瓜分波兰。根据美国史学家格兰茨著作里的说法，莫德尔对纳粹在波兰的战争罪行和对犹太人的屠杀并不知情；而纽顿的说法则完全相反，他认为莫德尔作为参谋长，亲自签署过屠杀波兰人民的命令，而且还替德军的暴行辩护，称这种屠杀行径“难以避免”，所以，莫德尔不仅知情，而且是屠杀的参与者。战争结束时，在写给岳母的信中，莫德尔这样写道：“很遗憾，那些波兰士兵和波兰民众都具有优良的素质，但是领导人和部队却糟透了……穷人和富人因恐惧而出逃，只有牧师还坚守在岗位上……”

从军事角度分析，在1939年的波兰战役中，机械化战争的战术和战法的运用在战场上得到了较为完美的体现。德国陆军中一大批有实战经验的青年军官和将领脱颖而出，被提拔到了领导岗位上。他们能与时俱进，接受古德里安提出的“闪击战”的装甲作战理论，也能继承传统，吸纳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一些宝贵战场经验，譬如由奥斯卡·冯·胡蒂尔（Oskar von Hutier）提出的“胡蒂尔战术”（Hutier tactics）。胡蒂尔曾赞扬莫德尔，称“他是德军指挥官里很罕见的实用主义者之一”。

莫德尔在被占领的波兰国土上没待多久就离开了。因为有良好的人脉，10月20日已有消息传来，莫德尔将被提拔为“集团军的参谋长”。莫德尔起初很意外，也很惊喜，不过最初的晋升任命有些含糊，他并不知道自己会到哪个集团军去任参谋长，还一度传闻他会担任屈希勒尔的参谋长。经过一番周折，25日（一说是23日），消息被确认，莫德尔最终升迁到恩斯特·布施（Ernst Busch）上将指挥的第16集团军司令部任参谋长，这个新成立的集团军由第3集团军驻波兰的部队抽调组成。此事老友布劳希奇绝对功不可没。而后，次年4月，莫德尔晋升为中将军衔。

而那位第4军的前任长官兼莫德尔家庭（莫德尔把家安在了德累斯顿）的“守护神”——施韦德勒也于1940年6月29日获得了铁十字骑士勋章的嘉奖。看似一个皆大欢喜的局面，但施韦德勒的仕途实则已走到尽头，他虽然后来又出任了第4军区（德累斯顿）的司令，1941年还短暂地调任到东线的南方集团军群，但1942年10月就转入预备役。1943年3月，施韦德勒再度出任第4军区司令直至德累斯顿大轰炸。1月31日，以在德累斯顿大轰炸事件中失职为借口，施韦德勒被希特勒解职，转入预备役。直至战争结束，他也再没有获得起用。1945年8月5日，施韦德勒被关进了美军的战俘营。1954年10月30日，施韦德勒病逝于弗赖堡（Freiburg）的布赖斯（Breisg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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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冯·施韦德勒步兵上将。
	◎莫德尔参与制订计划的德军进占苏台德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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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9年8月的第3装甲师第5装甲团。原来坦克上涂有醒目的白色十字，闪击波兰时，白十字车辆很容易成为波军反坦克炮的目标，因此后来这种白十字的涂装被废除。
	◎1939年，波兰克拉科夫集团军的军官们正在森林地带商议如何突破德军的包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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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9年9月1日，集结在波兰边境普鲁什奇（Pruszcz）的德军。
	◎1939年9月在波兰境内挺进的德军第3装甲师的装甲侦察车。
	◎1940年，第4步兵军军长冯·施韦德勒（右一）陪同希特勒进行视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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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盖尔·冯·施韦彭堡中将。
	◎大肆吹嘘的波兰骑兵是敌不过德国的机械化战争机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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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9年9月1日清晨6：00，德国步兵正在进入波兰境内。
	◎携带反坦克枪的波兰步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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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参谋长，莫德尔（右二）可以很好地介入军机。
	◎1940年，莫德尔（右一）与布施出席某次会议时的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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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韦德勒陪同希特勒进行视察。



莫德尔抵达第1 6集团军司令部摩泽尔（Moselle）河谷的比特堡（Bitburg）时，进攻法国的“黄色方案”已经在传达。

莫德尔的新上级布施身材魁梧，思想保守，推崇步兵至上，靠着支持纳粹而平步青云，因为能力实在有限，往往被列在高级军事指挥官列表的最末位，战争期间，他指挥的每一次大的行动都会搞砸。莫德尔继承了参谋部的优良传统，至少在理论上，已是个诸兵种合成作战的专家，他与布施认识将近十年，能弥补布施在运动战中的迟缓和木讷，算是布施的好助手，他们俩还有着类似的身世（布施是一个孤儿院院长的儿子）。布施曾试图撇开莫德尔单干，因违反程序被总参部的将军们否决了。


 1940年的西线

1940年5月10日，德国再次高举屠刀，突袭低地国家，西线战役全面打响。隶属于冯·龙德施泰特（Gerd von Rundstedt）大将A集团军群的第16集团军下辖着15个步兵师共20多万人马，不过这些兵员中充斥着预备役人员和刚入伍的新兵，装备是老旧的“万国牌”，且弹药不足，还缺少训练有素的军官和士官。他们展开在阿登山区的南麓，负责掩护克莱斯特（Ewald von Kleist）装甲集群的进攻，需要撕裂的是一段75英里的防线。因为缺乏卡车等交通工具，道路又被装甲部队霸占，作为参谋长，莫德尔需要绞尽脑汁来设计本集团军的行军线路和怎样去按时完成任务，于是进行了兵棋推演：布施指挥“法国步兵”缓慢地推进，莫德尔则扮演“第16集团军司令”，在合成兵种联合作战方面莫德尔是一个专家，至少理论上已经是了。

而莫德尔即将接手的第3装甲师却是另一番际遇，它此时隶属于B集团军群第6集团军第16摩托化军，人事方面也进行了调整，第3步兵旅旅长施图姆普夫（Horst Stumpff）接任师长，装甲学校的教官弗里德里希·库恩（Friedrich Kühn）接任第3步兵旅旅长，冯·丰克（Hans Freiherr von Funck）男爵任第5装甲团团长。

战争开始之后，第3装甲师在亚琛（Aachen）地域越过了边境。5月11日，第3装甲师穿过马斯特里赫（Maastricht）市，随后经由浮桥渡过运河向比利时腹地推进。5月12日黄昏，第3装甲师和第4装甲师在阿尼（Hanut）地区与法军的轻型机械化师交火，第二天战斗就升级为一场大战。2个德军装甲师在13日的坦克大战中击退了法军第3轻型机械化师的阻击，击毁法军105辆坦克（德军损失了164辆坦克），其中就有被称为“最漂亮坦克”的“索玛”S-35“重型”（重20吨，以现在的标准衡量，只能称为中型）坦克（法军每个轻机械化师配备有87辆），这种坦克配备了一门47毫米口径的大炮，既能发射普通炮弹，又能发射高爆炸弹。可法军无法回收那些损失了的坦克，其第2轻型机械化师的侧翼又出现了严重的危机，法军装甲部队被迫于13日当晚全线后撤。

14日和15日，2个德军装甲师继续在让布卢（Gembloux）地区与法军第1集团军所属的第3军和第4军展开拉锯战。到5月15日日终时，第4装甲师只有137辆坦克可以继续执行任务（包括新型的Ⅳ号坦克），而这个师的编制是331辆坦克，也就意味着有194辆坦克受损了。根据战斗后的维修、回收记录，在阿尼和让布卢的作战后，第4装甲师只剩下55％的兵力，即182辆坦克。相对而言，第3装甲师的状况要好一些，仍有75％的坦克可用，另外的85辆坦克或被摧毁，或滞留在维修工厂里待修复。修复这些坦克，德军需要花费好几周的时间。

在德军付出惨痛代价的同时，损失惨重的法军率先崩溃，他们又一次遗弃了那些毁坏在战场上的坦克，撤离了阿尼地区。

装甲部队的推进并非一帆风顺，布施和不少老资格的德军将领一样，并不看好庞大的装甲集群在阿登地区的突破会取得多么惊人的效果，他们认为最终突破与否取决于步兵部队能不能及时地跟上。布施和古德里安争吵：“好吧，我不相信你能突破所有的障碍。”古德里安也不客气地回道：“你又不是那个实践过的人。”


法国战役中的第16集团军作战序列（1940年2月）

德国第16集团军

司令：恩斯特·布施步兵上将

总参谋长：瓦尔特·莫德尔少将；首席参谋：汉斯·巴克贝伦斯上校



第7步兵军

军长：欧根·冯·舒伯特步兵上将

第16步兵师，师长：海因里希·卡普夫少将

第24步兵师，师长：贾斯汀·冯·奥博内特兹少将（1940年6月1日，由汉斯·瓦伦丁·胡贝少将接任）

第36步兵师，师长：格奥·林德曼中将

第76步兵师，师长：马克西米利安·德·安格利斯少将

第299步兵师，师长：亚威利·莫泽少将



第13步兵军

军长：海因里希·冯·菲廷霍夫中将

第17步兵师，师长：赫伯特·洛赫炮兵中将

第21步兵师，师长：奥托·斯博赫曼少将

第160步兵师，师长：奥托·许内曼少将



第23步兵军

军长：阿布雷契·舒伯特中将

第73步兵师，师长：布鲁诺·比尔中将

第82步兵师，师长：约瑟夫·莱曼少将

第86步兵师，师长：约阿希姆·魏托夫少将



预备队

第6步兵师，师长：阿诺德·冯·毕格里本骑兵中将

第26步兵师，师长：西吉斯·蒙德·冯·福斯特中将

第71步兵师，师长：卡尔·弗朗茨·阿明·魏森贝格尔中将



作为集团军参谋长，莫德尔对装甲集群的信心显然要比长官们充足得多，他的建议有助于防止布施犯那些一贯性的失误。为此，莫德尔实际上负责起了集团军作战计划的制订及具体指挥的双重工作，开战前夜，他在司令部狂躁地踱来踱去，毕竟这对他来说是一次很难得的锻炼。而最令莫德尔开心的是，第16集团军是被优先补充卡车的部队之一。

A集团军群发起进攻后不久，仅有30万人口的卢森堡就宣布投降了。克莱斯特装甲集群的推进非常顺利，赫尔曼·霍特（Hermann Hoth）的第41摩托化军和古德里安的第19摩托化军穿越了崎岖的阿登山区，以闪击突进、摧枯拉朽的气势一路冲到了马斯河畔。法军的主力堆积在前沿，防线几乎没有纵深，一旦某个地方被突破，则会全盘崩溃。伴随着漫天斯图卡俯冲轰炸机尖锐的啸叫，守卫在马斯河防线的法军第9集团军和第2集团军的大批部队还没有及时展开，就被突进的德军装甲集群打得溃不成军。

但龙德施泰特的进攻因为布施、莫德尔的进攻而取消，因为太多的道路被第16集团军所占据，龙德施泰特原本是要扑向法国的海岸线的；冯·李布（Ritter Wilhelm von Leeb）的C集团军群的进攻甚至也受到了影响。哈尔德在日记中暗示，第16集团军是在故意超区域行动，想在战争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而这些不必要的攻击造成了大量的伤亡，官司甚至打到了希特勒面前。这一插曲的出现，还是布施木讷、愚蠢的传统理念在作祟。

当德军在色当（Sedan）地区完成决定性突破之后，法兰西战役的结局已经毫无悬念了。德军装甲部队狂飙突进地朝着大海狂奔，在法国北部和比利时的西方联军正在被逐渐装入到口袋中，第16集团军下阶段的任务是配合友军围歼正被装入包围圈的几十万联军，而法军还可以孤注一掷，对军团的侧翼发起反扑，因此，这段时间莫德尔像是个拿着一副好牌的赌徒。

就在德军将大批联军装入口袋，行将围歼之际，希特勒发出了二战史上很著名的“装甲部队停止前进”的命令。一场对德军来说原本可成就的“大捷”就此留下了一个充满遗憾的大缺口。于是，截至6月4日，30多万联军主力从敦刻尔克（Dunkirk）渡海撤回了英国。德军虽然占领了荷兰、比利时、卢森堡和法国北部，但消灭西方联军主力的设想落空，对德军来说，其贻害是无穷的。

德军重整旗鼓开始了新的进攻，6月1日—2日，莫德尔和布施参加了希特勒在沙勒维尔（Senior）召开的军事会议。随后，陆军总司令布劳希奇还专门视察了第16集团军，莫德尔热情地接待了自己的“大恩人”。

6月5日，德军发起了代号“红色方案”（Rot Fall）的法国战役第二阶段的作战。在这新一轮攻势中，莫德尔和布施争取到了比其他军团早48小时行动的特权。不过让莫德尔最为恼火的是集团军的编制始终在变化，一会调过来几个师，一会又调走几个师，最后连集团军直属的14个重炮营都有6个被调走。早先制订的作战计划没有了用武之地，没有空中支援，火炮掩护的时间也很短……莫德尔在发了通牢骚之后，因陋就简地修改了新的作战计划，寄望于稳住科布伦茨（Koblenz），然后全力主动出击。

第16集团军选择了马其诺防线比较薄弱的阿尔萨斯与洛林筑垒地域的结合部展开了攻势。果然，当面的法军部队士气低落，即便拥有不错的防御条件，但战斗力基本没有发挥出来，只打了2天法军就全线崩溃了，第16集团军突破了马其诺防线。

不过，在向纵深发展的时候德军遇到了一些麻烦，部分法军官兵表现出了誓死的勇气，进行了不屈的战斗。莫德尔曾一个晚上都在电话旁呼叫友军索登斯坦恩（von Sodenstern）将军，他们的进攻不被重视，龙德施泰特否决了莫德尔的计划，进攻迟滞不前，实则间接地导致了古德里安兵团陷入苦战。曼施泰因将此归咎于莫德尔是有失公允的。当然，此时莫德尔的指挥及其“天才理论”还不成熟。在6月9日—10日两天里，第16集团军的第36步兵师和第299步兵师在埃纳（Aisne）河流域与法国第6步兵师的作战中，损失了约2500人，其中包括580人失踪。法军第14步兵师也曾一度给第23军造成了极大的麻烦，法国人不但漂亮地打了场反击战，还俘虏了1000名德国士兵，并占领了艾纳河上的几个桥头堡，第23军军长阿布雷契·舒伯特（Albrecht Schubert）中将在回忆录里对法军第14师的表现极尽溢美之词。

在佩罗讷（Peronne）西南郊区作战的第3装甲师所在的第16摩托化军又是另一番局面。进攻开始后，德军就遭遇了法军的顽强抵抗。法军依托村落构筑了棋盘式据点群（“刺猬”防御体系），成功分割了德军装甲部队和步兵之间的联系，在那些被摧毁的村庄里，法国士兵顽强地拼杀到了最后一个人。德军装甲集群前进的步伐被拖住了，仅第6装甲团当天就损失了约30辆坦克。

但德军更善于捕捉法军防线中的漏洞，战至7日，第3步兵旅超越装甲部队，成功地形成了突破。法军统帅部悲观失望，错误地估计了形势，命令一线部队放弃索姆河防线后撤。这给了克莱斯特装甲集群更多的活动空间，于是一度被牢牢缠住的钢铁怪兽再次发威了。在高温和无云的天空下，第3装甲师奋起向南追击。起初法军还能依托地形和一些预先构筑的工事群迟滞德军的前进速度，到后来，节节抵抗逐渐演变成了大溃退，德军则演绎了横扫法国的大进军。

在凡尔登、南希和埃皮纳勒等地区作战，德军也都多多少少遇到了一些抵抗，当然，法军这类个别单位的英勇战斗难以扭转整体战局中的颓败之势。在莫德尔所在的第16集团军和第1集团军所构成的包围圈里有40~60万法军被围，含2个集团军司令和4名将军，这些法军最终除极少数逃往瑞士之外，大都向德军打出了白旗。在莫德尔的遗物中有一个没有任何标识、题为“摩泽尔（Mosel）的军队”的打印文稿，介绍了1940年5月10日—6月22日第16集团军在摩泽尔的活动。据幸存者回忆，这应该是当时的参谋长莫德尔中将的行政报告，即使不是他本人所写，也是他批阅过的。整个集团军最终俘虏法军军官7498人，军士和士兵180598人，其中大约11000人是经过激烈战斗后被俘。

1940年6月23日法国投降，法兰西战役落幕。这次战役对莫德尔的触动应该是比较大的。在战役中唱主角的是德国空军和装甲部队，莫德尔所在的第16集团军虽然是德军最大的1个步兵集团军，但只起到辅助作用，莫德尔不愿意接受一个被冷落的角色，所以没少和曼施泰因等人争吵。格尔利茨在书中坦言：“可能是莫德尔直率的性格，让他的敌人越来越多。”因此，应有的晋升并没有很快到来，希特勒封了12位元帅，一大批的军长、师长得到嘉奖，参谋长们却大都没有提拔，莫德尔的表现虽然可圈可点，但是他的颐指气使和粗鄙被人诟病，也就没有什么特殊化，他还需要耐心地等待。

法国战事结束以后，第16集团军被调到法国北部，司令部设在南希（Nancy），它们将作为登陆的主力部队准备入侵英伦三岛。重组后的集团军兵力病态性地膨胀到6个军，其中只有2个装甲师。因为龙德施泰特等陆军高层将领对入侵英国没有信心和兴趣，所以登陆战计划——“海狮行动”（Operation Sealion）的制订工作被推给了第16集团军，于是，作为集团军参谋长，莫德尔主导了这项工作。

按照大纲，登陆由龙德施泰特的A集团军群负责，攻击将在1940年9月展开。莫德尔计划首先出动突击队、摩托艇和“第五纵队”抢占英国的战略要点，防止英军破坏港口，随后第16集团军担任主攻，渡过多佛尔海峡抢滩登陆。集团军所属的6个军分成3个波次：第一波次由第13军和第7军的3个步兵师以及1个山地师来承担，第二个波次由第5军和第41军的3个步兵师、2个装甲师和2个独立团组成，第三个波次由第4军和第37军的4个步兵师跟进。与此同时，阿道夫·施特劳斯（Adolf Strauss）上将指挥的第9集团军的4个军将在另一处地点登陆，德国空军和海军也将全力参战……整个“海狮行动”计划大气磅礴，有主攻有佯攻，分工明确而细致，至少看起来挺像那么回事。莫德尔与很多人都很看好这次登陆。

考虑到率先登陆的第一攻击波将独立面对敌人的围攻至少18个小时以上，每个师又分为前后两个攻击波，其中第一攻击波的战斗群由2个突击团组成，总兵力6762人，装备机枪372挺、迫击炮226门、反坦克炮27门、榴弹炮22门、高射炮12门、装甲战车58辆、卡车127辆、摩托车181辆及自行车1908辆。“突击团”实质上已改组成“十八般兵器样样齐备，能高接低挡”的综合战斗群。第二攻击波则以火炮、支援单位为主，特设了一个增强的运输队。纽顿在他的作品中不客气地批评道：“说到开着装甲车去海滩登陆的现代战术，莫德尔一直是一个彻底的学生。”

因为对第16集团军获得的100艘登陆驳船性能不满意，莫德尔还曾设立了一个3000马克的悬赏，来奖励那些能提出重大改进的人。为了获得更多的增援和补给，莫德尔不断地向最高统帅部提出要求，与布舍奇斯（Ulrich von Busekist，两兄弟，是知名的军火商，还曾与蒋介石交易军火）交流对话。显然，如果希特勒真的考虑实施登陆计划的话，那制空权和制海权的争夺将会异常复杂和艰辛。莫德尔有一些战略思想，但对物流、后勤似乎知之甚少。

在1940年的英伦空战中，英国皇家空军表现英勇，不畏强敌，敢打善拼，加之希特勒及戈林的错误指挥，导致德国空军遭受惨重损失。平心而论，作为一支战术空军力量，1940年的德国空军无论是机种设计、航空兵编制，还是战术运用方面都不适合去争夺战略制空权。为实施“海狮行动”，空军勉为其难地投入战斗，基本上没有占便宜的可能。在蒙受了几次大空战的重创之后，希特勒和戈林不得不接受德国空军不可能获得英伦制空权的这一事实。而弱小的德国海军根本无力去面对英国皇家海军的大舰巨炮，更别说把如此众多的陆军部队通过航运的方式送到不列颠岛上去。

希特勒身边的参谋总长哈尔德在日记中记录了“入侵英国似乎已经没有可能了”，由莫德尔主导、参与制订的“海狮计划”胎死腹中。希特勒已经把目光转向了东方。哈尔德在日记里很露骨地写道：“这是两种意识形态的冲突。我们必须忘掉战士间的友谊这样的理念。在战斗结束前后，共产主义者都是没有战友的。这是一场灭绝战争……我们不发动战争，就是保护敌人。”

莫德尔在德累斯顿的家庭生活已经在适应战争的标准了，家里不再开车，冷清的大别墅也换成了温馨的小户型。节日里，莫德尔会把自己“关闭”起来，消费很节约。看场电影，看出戏剧，或者和好朋友聚个餐，“最奢侈”的消费，莫德尔首选的是去德累斯顿的左派葡萄酒吧喝酒。

11月上旬，在老朋友陆军总司令冯·布劳希奇的关照下，莫德尔终于获得了新的任命，他将接替霍斯特·施图姆普夫（Horst Stumpff）中将任第3装甲师师长，而施图姆普夫则被调去指挥新组建的第20装甲师。

施图姆普夫的仕途之路实则因为这次调动而走到了尽头，他曾先后3次担任第3装甲师师长的职务，与该师有着深厚的感情，因此比较有趣的一幕出现了：第20装甲师的师徽和第3装甲师的师徽是一样的，都是一个倒置的字母“E”，直到“巴巴罗萨”行动前，第3装甲师才启用新的师徽以避免这种尴尬。

第3装甲师历经波兰、法国作战的淬炼，奠定了在德军中主力装甲师的地位，获誉为国防军中的“尖刀”部队，在最新拟定的各种计划里，这支部队全都“榜上有名”。莫德尔能担任这个师的师长，体现了高层对他的充分信任。战后，第3装甲师的老兵撰写师史时，提到莫德尔担任师长时，风趣地写道：“官兵们开始说，第3装甲师已经被重塑了！”莫德尔被委任为第3装甲师师长一事在当时很轰动，人们都很惊讶，“装甲师长”是要求相当高的岗位，连隆美尔也曾被认为不够资格，莫德尔以前没有过实战经验，对装甲战术所知也很有限，他唯一的经验来源于总参第8处对装备的改进。但是对被这么大一块蛋糕砸中，莫德尔本人却很坦然，欣然前往柏林郊外的拉特诺（Rathenow）上任，他的职业生涯自此开始飞黄腾达。

西线战事结束之后，第3装甲师隶属于第11集团军第46军，驻扎在德国本土休整。莫德尔上任伊始，就在全师展开了大规模的军事训练，他是个优秀的步兵将军，却承诺要给装甲部队“最先进”的战术；技术层面，他的生疏众所周知，但他有善于听取他人意见和鼓动士气的一面，言语不多却简明扼要，常常会笑着指出：“你是相当不错的，但你必须这么去做……”莫德尔的记忆力相当好，目光毒辣能洞悉人心，这使得他能够得心应手地支配麾下的那些参谋人员，尤其是专业领域的负责人，譬如火炮、交通、后勤运输和通讯等部门。

不过，莫德尔的坏脾气依然没有收敛，那些有关系的军官纷纷请求调离。一个叫海因茨·泊莫托维（Heinz Pomtow）的少校到该师来担任首席参谋官（在主官不在时，将接替指挥），可能是迟到了一点，莫德尔的欢迎词就充满了挖苦：“原来你就是新任的Ia（参谋官），你为什么现在才到啊？你应该在很久之前就到位的啊！”莫德尔的粗鲁其实是不必要的。不过，后来当泊莫托维调动到另一个师去任职时，在告别晚宴上，莫德尔却给予了客观的评价：“回顾所有说过的和做过的，他确实是一个优秀的装甲参谋官！”1943年，泊莫托维上校晋升为第5装甲集团军的参谋长。

莫德尔的上级盖尔·冯·施韦彭堡（Geyr von Schweppenburg）曾担任过第3装甲师两任师长，他在战后这样写道：“莫德尔无疑是一个优秀的军人。尽管我们的观点完全不同。他的勇敢堪称典范。有时，他也很粗心。我在伦敦担任武官期间，就经常与莫德尔往来。我很欣赏他对军事新技术的发展的开明态度。他已经死了，我尊重他，因此对我们的意见分歧我保持沉默。”

为了将第3装甲师的战斗力尽快提升一个台阶，莫德尔忽视手续和陈规旧制，无视正式的编制和指挥系统，创造性地打乱了各单位间的隶属关系和日常的战斗序列，随机组建多兵种（装甲兵、步兵、炮兵和工兵）混编的战斗群，细化到营、连和排级单位，还把他的助手安插到各个战斗群担任指挥。这一系列改革打乱了整个装甲师的内部管理秩序，麾下的军官们不理解他的做法，难免有诸多的抱怨，当时的支持者只有装甲旅长布赖特少将。但最重要的是，陆军总司令是支持莫德尔的，所以其地位无人可以撼动。布劳希奇在报告中就这样批示：“你要给我拿出最先进的分工来。”


1940年德军装甲师的基本编制

1个坦克旅（下辖2个装甲团，每团2个装甲营，每营4个装甲连）

1个摩步旅（下辖1个摩托车营和1个摩步团，每个摩步团2个摩步营）

1个炮兵团

1个侦察营

1个反坦克营

1个通讯营

1个工兵营



于是，即使恶化与军官们的关系，莫德尔亦坚持己见，不断地变更着武器的组合，测试战术效果，他会亲自检查每一个单位，不仅仅是士兵，还有军官。当这些来自不同兵种的部队进行拉练和混合训练后，各部队从陌生到熟悉再到相互配合，直至发展出新的战术战法，越来越多的人渐渐地认同了新任师长的做法，于是怀疑和抱怨渐消，剩下的是理解和赞赏。第一个认同莫德尔做法的是维廷霍夫将军（Heinrich Gottfried von Vietinghoff），1941年2月14日，他在报告中指出，莫德尔的做法是符合指挥部的要求的；第11军军长冯·舒伯特（Eugen Ritter von Schobert）将军则在报告中补充说莫德尔是“一个优秀的师长”，这样的评价出现在对苏作战之前，当时莫德尔没有装甲作战的实战经验，也没担任过师级主官，能给上司们留下深刻而良好的印象，实属不易。不过，更多的人当时并不能彻底了解莫德尔进行这类训练的真正意图，即便这种战斗群模式日后将成为德军在东线战场上很重要的一种战时编制。在1940年时，确实没有几个将军能有莫德尔这般的远见卓识。

莫德尔刻苦练兵的另一层重要原因是，他已经私底下通过总参谋部的那一班朋友了解到了希特勒进攻苏联的计划，因而才未雨绸缪。

1941年2月12日，德国最高统帅部决定派遣非洲远征军前往利比亚，支援盟友意大利抵抗英军愈演愈烈的进攻，争夺非洲，特别是北非的控制权。德国远征军由艾尔温·隆美尔少将任指挥官，新组建的非洲军第一支部队就是从莫德尔的第3装甲师抽调的，被选中的是第3“柏林”装甲旅第5装甲团，以该团为班底扩建为第5轻装甲师，这支劲旅成了非洲军的主力王牌第21装甲师的基干力量。因此隆美尔的非洲军团有不少的将领都是来自于第3装甲师，譬如第90师师长乌尔里希·克利曼（Ulrich Kleemann）、第21装甲师师长维斯特·埃文（Franz Westhoven）等人。

3月，莫德尔向哈尔德抱怨，说没有了装甲部队，第3装甲师已经无法正常运转了。于是，第5装甲团调往非洲后不久，陆军总部给第3装甲师调来了第5装甲旅，这个旅成立于1938年，建军地是德国第13军区的班贝格。第6装甲团划归第5装甲旅后，并没有保留原先1个旅2个装甲团的编制，而是拆散了第5装甲旅的原部队，并入到第6装甲团。于是，第6装甲团有了3个装甲营，每个营的兵力在改编过程中都得到了增强。

1941年4月7日，第3装甲师划归第24摩托化军，军长即施韦彭堡将军。当时纳粹德国已经在紧锣密鼓地秘密策划对苏联的战争，大批部队源源不断地在波兰境内进行着秘密集结。希特勒宣布第三帝国最终的目标是要“建立一条从伏尔加河一直延伸到阿尔汉格尔斯克的防御阵地，以此来对抗来自亚洲的斯拉夫蛮族”，德国恶毒的计划是仅在乌拉尔山脉以西，为被征服后的俄国保留一块工业基地。

根据作战的需要，第24摩托化军先后隶属第11集团军、第4集团军。直到开战前夕，该军才调拨到中央集团军群第2装甲集群。第2装甲集群司令官古德里安大将的指挥部就设立在华沙城外，突袭苏联的“巴巴罗萨”已经是如箭在弦了。跟其他师长相比，莫德尔要求的可能并不多，但一切都是为了部队。

“我们这是要去哪里？土耳其？波斯？非洲？”第12装甲师侦察营一个叫雷格（GotzHrt-Reger）的士兵坐在去东普鲁士的军列上一头雾水，他说，“我们什么都不知道，直到（战争）开始……”

5月31日，师一级的指挥官莫德尔得到命令，他的第3装甲师奉命往东移动。经过4天3夜的行军，第3装甲师抵达了波兰的拉曾（Radzyn）地区。此时，其主力第6装甲团拥有209辆坦克，但其中只有140辆先进坦克（Ⅲ号和Ⅳ号），另外的是58辆Ⅱ型及11辆没有作战能力的指挥坦克，集结区距离苏德边境仍有约100千米那么远。

因为莫德尔很沉默，也没留下信件，所以很难确定莫德尔对德国背信弃义与苏联开战是什么态度。在1941年6月的一些记录中，莫德尔曾建议把军政分开，他对后方发生的及他视线以外的事不关心，认为那不是他该管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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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莫德尔与布施在第16集团军的拍档堪称完美。
	◎战斗间隙，第3装甲师的官兵正在战场上休息，他们的身后就是被摧毁的法军第3军的索玛S-35坦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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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0年5月13日，第3装甲师第5装甲团在阿尼地区损失的Ⅱ号坦克。
	◎1940年5月17日，第3装甲师的先头部队抵达布鲁塞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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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0年6月，第16集团军参谋长莫德尔中将在法国的图勒。
	◎1940年6月，在法国战役第二阶段进攻开始前，第3装甲师正在佩罗讷地区休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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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0年春，德军在法国的村镇，他们竟能与法国平民“和平共处”。
	◎为“海狮行动”苦练两栖登陆作战的德军第197步兵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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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0年6月6日，第3步兵旅旅长弗里德里希·库恩少将指挥的步兵超越装甲部队突破了“魏刚防线”，获得了骑士十字勋章。
	◎从左到右：冯·舒伯特上将、未知名的军官、布施上将、汉斯·菲格骑兵上校、库尔特·普夫利格尔上校、海因里希·布格拉夫上校和莫德尔少将（时任第16集团军参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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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莫德尔在规划“海狮”计划时，依然闲不下来，喜欢到处奔走。
	◎德军为了“海狮”行动专门生产了一款Landwasserschlepper水陆两栖车（设计是在1935年），原计划生产100辆，但1940年只生产了3辆原型车。该车的基本数据——重量：34吨；全体人员：2名驾驶员、20名乘客；装甲：无；武器：无；发动机：迈巴赫HL120-V12发动机；耗油：11867毫升；功率：300马力（224千瓦/3000转）；陆上速度：35千米/小时，水上速度：12千米/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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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0年，第16集团军参谋长莫德尔陪同布施上将检阅部队，他们已经做好了实施“海狮”行动的准备。
	◎第3装甲师的师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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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霍斯特·施图姆普夫：1887年11月20日出生，参加过两次世界大战。波兰战役开始时，他指挥第3装甲旅。1939年9月27日起开始指挥第3装甲师，此后两次离职又再次担任该师师长。1940年11月起担任第20装甲师师长，苏德战争爆发后指挥该师在东线作战。1941年9月29日他被授予骑士勋章，1944年7月任装甲兵总监，11月9日晋升为装甲兵上将。施图姆普夫幸运地活到了战后，1958年11月25日死于汉堡，享年71岁。
	◎莫德尔在第3装甲师进行军事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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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莫德尔少将在摆弄相机，享受着最后的和平时光。
	◎莫德尔的第3装甲师是德军入侵苏联4300辆坦克群的组成部分。事实证明，莫德尔是一名敢于且善于使用坦克的将军。






第二章　装甲先锋


 闪击矛头

1941年6月5日，第2装甲集群专门召开了师以上军官的会议，古德里安明确地给各军、师级主官部署了在“巴巴罗萨”行动中的进攻任务。

担任中路主攻的德国中央集团军群是三路对苏作战部队中兵力最为雄厚的一路，它又分成南、北两路：北路的第9集团军和第3装甲集群将从东普鲁士的苏瓦乌基地区发起进攻；南路的第4集团军和第2装甲集群则从布列斯特地区实施突击，以40个师的兵力对明斯克（Minskaja）地区的苏军44个师实施向心突击。施韦彭堡将军指挥的第24摩托化军则处在第2装甲集群的右翼，第24摩托化军把斯鲁克（扎住“明斯克口袋”的口子）确定为初步的进攻目标。人们不得叹服这种赌徒般的胆略及突破性的闪击理念，因为这个目标距离边境有310千米之遥。

第3装甲师的任务是从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以南展开进攻，撕开缺口之后则向里直插，在白俄罗斯的斯鲁克（Sluck）河对岸建立一个桥头堡，这是能产生“矛尖效应”的任务。50岁的莫德尔是17个装甲师中5位没有指挥过装甲师的“菜鸟”之一，所以人们或多或少地会投来疑虑的目光。冯·勒佩尔（von Loeper）少将指挥第10摩步师作为掩护部队紧随在第3装甲师后面跟进。6月17日，第3装甲师进入攻击位置，其侦察部队已先行开始对地图中的苏联边境地区的桥梁进行实地勘察。古德里安也特意来到该师视察，对这支自己昔日曾服役过的部队，他有着一种很特殊的感情。希特勒也在关注着这支以“柏林熊”为名的装甲师。据说在1940年的某次与高级将领们的座谈会上，为了打消将军们对苏开战的疑虑，希特勒甚至专门提到了当时驻扎在柏林的第3装甲师，认为这是一只“饿虎”，可以“撕碎布尔什维克分子们的身体”。

在莫德尔的陪同下，古德里安甚至秘密抵达了苏联国境线的布格河一线视察敌情。通过望远镜，他们清晰地看到河对岸坚固的堡垒和工事里并没有进驻军队，那些毫无防备的苏军官兵们还在营房、驻地以排为单位随着军乐队的演奏进行训练，对即将降临的灾难全无觉察。

莫德尔并不看好对苏作战能够速胜，他私下曾谈到战争如果在春天开始，必须在圣诞节之前打败苏军，否则德国将会失败。一个叫斯塔汉贝格（Stahlberg）的装甲兵上尉说：“6月时就已经很清楚了，我们能想象到这是一个怎样的计划，每个士兵和指挥官都必须学会些简单的俄语，每个人都必须能看懂俄罗斯路标和地图。……但实际上，还不到两年，希特勒和斯大林曾隆重地签订了互不侵犯的条约；去年11月，希特勒和莫洛托夫不还在讨论如何瓜分英国的殖民地吗？”

莫德尔曾问第3步兵团一个叫默滕斯（Mertens）的中尉：“战争爆发的时候，你打算怎样告诉你的人？”中尉犹豫着没有回答，于是莫德尔提了个愚蠢的建议：“你只要告诉他们，对英国的战争需要食物，我们正在进入俄罗斯去夺取（这些资源）。”第6装甲团第4连的鲁德斯（Drews）回忆说，在和莫德尔有过一次谈话之后，他明显感觉到上级的意思是在战场上不想要战俘。

6月21日黄昏，德军的首批攻击部队悄悄地进入了出发阵地，他们把隐藏在谷仓或建筑物里的火炮推了出来，由马匹或半履带车牵引，向预设的出击阵地开拔。在“巴巴罗萨”行动中，以“闪电战”著称的德国陆军当时至少还用了60万匹骡马来牵引火炮和运输车，只有少数精锐部队才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摩托化，但他们已经集结到120个师。

汉斯·施密特（Hans-Jochen Schmidt）少尉的排也在黄昏时抵达了集结地域，他说：“每个人都领到了60发实弹，还有被装和步枪。士兵们都很紧张，整个晚上没有人睡觉。那些平常很好动的人也趴在那一动不动，等待着信号然后向上移动到攻击位置上去。”

第3装甲师早已打乱了正常编制，按照作战的需要进行了整编，分成4个战斗群，共装备有215辆坦克，包括58辆Ⅱ号、29辆37毫米口径火炮的Ⅲ号、81辆50毫米口径火炮的Ⅲ号、32辆75毫米口径火炮的Ⅳ号及15辆没有战斗力的指挥坦克（Bef-PZ）。天黑以后，他们从波兰的布列斯特（Brest）出发，沿着寇登（Koden）北面的道路向布列斯特－科布林的公路悄然挺进。

6月22日，星期天，凌晨3：00，第3装甲师第39工兵营3连的一支先遣队在莫尔霍夫（SeymourHoff）中尉的率领下，在中央集团军群的战线上发起了首轮攻击。他们利用黑夜的掩护，制服了4名哨兵，夺取了南布格（Iuzhnyi Bug）河上一座叫寇登的桥梁，并拆除了桥上安装的炸药，随后军官用野战电话向上级报告偷袭得手，第24摩托化军首席参谋奥托－赫尔曼·布吕克尔（Otto-Hermann Brücker）中校把这条好消息一直传递到了总参谋长哈尔德那里。

3：15，德军的炮火准备拉开了人类战争史上最为惨烈的苏德战争的序幕，古德里安乘车来到他在布列斯特附近的指挥所，极目所见仍是一片漆黑。

3：30，德国空军派出的150架由顶尖的飞行员驾驶的飞机飞越荒无人烟的森林或沼泽地段，对苏联边境浅近及纵深地带的重要目标实施了空中打击；随后又出动868架飞机进行第二波次的打击，苏方停机坪上大量呈“完美阅兵队形”的飞机被摧毁在地面。在接下来的9个小时内，苏军至少有1200架飞机被击毁（德方的数据为1811架，其中1489架为地面目标），德军的损失据说只有10多架（数据来自于《哈尔德战争日记》）。边境地区的苏联空军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在现代化战争中丧失了制空权，地面战的胜负也将会毫无悬念地被提前确定下来。

一般的战史都认为，当4：15炮击停止后，率先大规模涉渡布格河的是德军第18装甲师的前卫部队，他们迅速冲垮了苏联边防军的防线，占领了桥头堡。可第3装甲师的捷报在4点以前就已经开始了：“3：25，克莱曼（kleemann）战斗群报告，没有遭遇敌人的抵抗。”“3：30，奥多尔希（Audörsch）战斗群报告，在他们的区域敌人无反应。”“3：50，第3步兵团已经超过了走在前面的装甲团。”

纳粹德国背信弃义，蓄谋已久，不宣而战地突然袭击。苏军最高统帅部在战前错误地判断，未来德国的主攻方向会在乌克兰，因此苏军西部特别军区各集团军的基本兵力都配置在比亚威斯托克（Bialystok）突出部，东线的兵力部署是失衡的；而且，由于苏军一贯强调进攻，所以边境线及浅近纵深地区的苏军虽然有些增兵，但大多是以进攻态势驻防，而不是按纵深防御来部署工事；再加上遭到突袭之后，领导人提出了“向德国本土挺进”的错误口号，政工指挥员越权瞎指挥等等因素，加速了开战之初苏军的混乱与崩溃。

第3装甲师的先头部队快速通过占领的桥梁，然后又迅速突破了布格河防线，驱逐着那些毫无组织的散兵游勇。勤奋的工兵在河边立即开始架设浮桥，以便通过更多的军马。在此过程中，在河边待命的第3步兵旅里出现了各种各样荒诞不经的谣言。据马丁·西尔舍（Martin Hirschel）上等兵后来回忆说，传言包括“东线将不会发生大的战争”，“英国军队将和我们一道把苏军给包围起来”，从而“将世界从共产主义中解救出来”等等。古德里安在6：15接到报告：“无线电监听及审讯被俘人员得出的结论，敌人十分惊讶。正在尽力进攻，所有的部队都行进有序。”

8：40，莫德尔将军乘坐着一辆Sd.Kfz.232重型8轮装甲车随同施耐德·科斯塔斯克（Schneider-Kostalski）上尉指挥的第6装甲团第3装甲营、利奥波德·林纳尔茨（Leopold Linnarz）上校指挥的林纳尔茨战斗群、齐福格尔（Ziervogel）上尉指挥的第1侦察营、考文·维尔斯比茨基（Corvin-Wiersbitzki）少校指挥的第3摩托车步枪营先后越过了布格河。但是这支第3装甲师的“先头部队”前进了几千米之后就难以动弹了，因为德军的军用地图不靠谱，跟现实的地貌并不一致，甚至是完全错误的，那些标记为主干道的公路实际上只是沙质小道，坦克在上面无法通行。

而且，苏联的地貌迥异于西欧，正如布吕门特里特（Gunther Blumentritt）所描绘的那样：“大片的原始森林、宽广的沼泽地、松软的路面，还有根本无法承载坦克重量的桥梁……”即使是履带车辆，包括由SdKfz Sd.Kfz 232或SdKfz Sd.Kfz 222装甲车组成的摩托化步兵营都会举步维艰。因为长时间的夏季阵雨，那些未经修缮的东欧土质道路在和平时期可以通行，但现在，因坦克、炮车等重型车辆的超负荷碾压，道路变得泥泞不堪，无法通行。莫德尔目睹了需要通过地区的“灾难性”路况，及预想之外的遍布的沼泽后，他有一个判断：必须有一个新的前进路线。于是他亲自给施韦彭堡将军打去电话，请求变更线路。逐级上报后，哈尔德对被森林地形阻挡表示怀疑，但认为无法避免。下午14：30，请求得到了批准。莫德尔命令组成莱温斯基（von Lewinski März）战斗群，由师侦察营、1个摩托化步兵营、1个装甲营和2个反坦克炮连构成。然后，第3装甲师又开始向前推进了。但相比其他3个装甲师的推进来说，第3装甲师慢了很多，没能完成第一天应该推进的进度。

“这是一年中最长的一天”，哈尔德在日记中写道，“第一个苏维埃口袋——布列斯特形成了。”士兵们甚至没有时间吃饭，经历了一天的“战斗”之后，有的人已经觉得自己是个老兵了。6月22日临近午夜时，莫德尔命令第6装甲团必须在第2天推进到最远的距离，并要求全师在6月23日凌晨前尽快行动起来，力争把浪费的时间补回来。

第三天4：30，第3装甲师的坦克群出现在布列斯特以东大约20千米的地方，莱温斯基战斗群遭遇了苏军的第22坦克师，这个坦克师实际上已经被德国空军给摧毁了，所剩无几的坦克又遭到第3装甲师的屠戮，战场上留下了197辆坦克残骸，不过大部分是T26之类的轻型坦克。

然后莫德尔亲自整队马不停蹄地奔着科布林（Kobryn）方向推进，那是苏军第4集团军的司令部所在地。莫德尔组成了一个流动的师指挥部跟随部队前进，有趣的是情报、后勤、人事、督察等各个部门都跟随在师长的左右。

已经被德军第18装甲师严重削弱的苏军第30坦克师残部在波格丹诺夫（Bogdanov）的指挥下又进行了顽强的狙击，迟滞了德军推进，以掩护第4集团军司令克洛伯科夫（A. A. Korobkov）的撤退。

24日8：15始，第3装甲师前进了48千米。14：45后，第3装甲师再次加速推进。15：30，第6装甲团第2装甲营逼近了斯凯纳（Shchara）河畔的斯洛尼姆（Sonim）。河床虽然只有约15米宽，但桥梁已被摧毁，沼泽地形和断裂的桥梁都没有办法绕过。苏军要阻挡德军坦克的推进难度并不大，因为只剩下很少的几条道路可供坦克行驶。

第3装甲师被迫停止了前进。随军行动的莫德尔乘坐着指挥车来到前沿了解情况。因为指挥车的军用电台故障、烟火干扰视野及道路阻塞等等原因，无法了解到最前沿的情况，性急的莫德尔按捺不住了，他跳下指挥车，朝着前沿阵地奔去。就在莫德尔离开指挥车后的一瞬间，一枚炮弹直接命中了那辆指挥车，指挥车被炸成碎片，车内的4名军官全部阵亡，莫德尔就这样侥幸地逃过一劫。在那个下午，第3装甲师又推进了18千米。

19：00，莫德尔遇到了军长施韦彭堡将军。听完汇报后，施韦彭堡命令莫德尔必须在当日内尽一切可能在斯凯纳河上建立一个桥头堡。于是，19：30，第3装甲师又一次向前推进了30千米。到这一天结束时，第3装甲师由第3侦察营的摩托车、卡车及第6装甲团第3装甲营的坦克等重型武器组成的战斗群如愿以偿地在斯凯纳河上建立了一个桥头堡。

24日夜，第3装甲师终于停了下来，从“巴巴罗萨”行动开始算起，他们已经深入到苏联境内165千米，走完了初步目标的一半路程。

25日，第3装甲师主力冲过了斯凯纳河，莫德尔乘坐的那辆Ⅲ号坦克在战斗中受损，被迫撤出了战斗，而莫德尔本人则毫发无伤。26日，当第3装甲师推进至施特纳德茨附近时，普里皮亚特沼泽地的边缘地带又一次迟滞了全师的推进速度。此前军部要求该师在下午之前必须行进80千米，但目前他们只走完了不到1/4的路程。

15：00，军部命令第3装甲师停止前进，原地待命，但很快新命令又传来了——全师先向北绕过沼泽，再向东高速挺进。于是，第3装甲师的官兵先回头向西行军，然后再沿着沼泽地附近的科布林－别廖扎－巴拉诺维奇公路继续向东北方推进，越过巴拉诺维奇后再向东，这样，他们就脱离了第24摩托化军的纵队，在莫吉廖夫（Mogilev）和罗高寿（Rogachev）之间，寻找着突破第聂伯（Dnepr）河的缺口，目标直指斯卢茨克（Slutsk），而它的部分兵力则还要协助第18装甲师攻打巴拉诺维奇。

斯卢茨克的苏军也是奥博林（Oborin）少将第14机械化军一部，兵力早已经消耗殆尽，莫德尔打算从该城的右翼绕过。在苏联境内，一些城镇的名称相同并不罕见，在列宁格勒方向也有一个叫“斯卢茨克”的城市，后来同样成了苏德双方争夺的焦点。此处的斯卢茨克虽说只是个小城，但就在明斯克正南方，距离博布鲁伊斯克也不算远，第3装甲师的行动意味德军在态势上将迂回包围还在边境线附近抵抗的大批苏军，只要再向前一步，白俄罗斯首府明斯克也将落入德军的包围圈（此时霍特的第3装甲集群已经迂回到了明斯克的东北方），所以苏军的抵抗很顽强。26日下午，莫德尔汇报说在所突破的方向（南翼）上受阻，但是不久，斯卢茨克还是被他拿了下来，这是一个有战略意义的占领。


苏军第14机械化军编制（1941年6月22日）

下辖：

第22坦克师

第30坦克师

第205机械化师

第20机械化团

 

全军共36000人、1031辆坦克、208辆装甲车及300多门火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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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长奥博林（S.I. Oborin）少将，此君于1941年7月8日被苏联内务部逮捕，就地执行枪决。





就整条战线而言，到处都是可以供德军装甲师长驱直入的突破口，个别地段发生的激烈战斗只是吸引到了苏军机动部队，1941年的苏军步兵部队的手中还缺乏有效对付装甲集群的武器，也欠缺抗击坦克冲锋的经验，再加上仓促集结，缺少可以依托的坚固阵地，结果被德军坦克冲垮的部队单位比比皆是，即便少数苏军英勇的炮兵进行了顽强的抵抗，但除了给德军造成一些损失之外，于整个大局是毫无裨益的。

然后，莫德尔继续向东进攻，他还留下4辆坦克及一部分军队来策应巴拉诺维奇以北到明斯克之间的这一区域，当然他的这点兵力是远远不够的。27日11：00，施韦彭堡在给莫德尔的无线电中重申了维持向莫斯科方向前进步伐的战略意义，要求第3装甲师快速向第聂伯河（Десныи
 ）方向挺进。于是，莫德尔亲自指挥部队向前挺进。在通往博布鲁伊斯克（Bobruisk）道路的丛林地区，第3装甲师遭到苏军的伏击，这是来自苏军第4集团军的部队。没有做好战斗准备的苏军中不乏英勇、老练的战士，他们一直等到第3装甲师的行军纵队非常接近了才猛烈开火。这样，在步枪、机枪极近距离的猝然扫射之下，德军成片地被撂倒，车辆则被摧毁，死伤惨重。

在突袭之下，莫德尔亡命徒般的性格就彰显了出来，他不畏矢石，挺立在那辆敞篷的指挥车上，大声地号召那些乱作一团的德国士兵就地还击。一番交火之后，第3装甲师凭借装甲车、火炮、坦克的联合火力及相比之下更加训练有素的步兵，最终把设伏的苏军步兵打散。这一事件留下了深远的影响。第3装甲师的士兵掩埋好阵亡的同伴，认真地吸取了教训，开始思考快速挺进时的防御问题，因为没有人愿意在日后的作战中再出现这一事件的后续。

莫德尔命令第6装甲团第1装甲营火速赶到现场，加入重组的装甲纵队中以加强火力。新组成的战斗群坦克与轮式车辆混合编队，保持车距l00米左右。16：00，第3装甲师重新出发了，但是德军官兵们都提心吊胆，忐忑不安，行军速度较前已有所放缓。

得到第3装甲师的捷报，古德里安非常高兴，他用无线电和施韦彭堡将军直接通话，对第3装甲师的表现大加赞扬，许诺为之请功。

闻讯之后，莫德尔倍受鼓舞，当即督促疲惫的部下朝下一个目标博布鲁伊斯克前进。第394步兵团率先出发。博布鲁伊斯克（Babruisk）位于白俄罗斯中部莫吉廖夫州别列津纳（Beresina）河畔，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名城，在苏联西部边境地区也算得上是一座军事要塞了。1812年时，俄军曾凭借此城成功抗击了拿破仑的大军长达4个月的进攻。在古德里安的计划中，同北面的第3装甲集群收拢包围圈并攻占明斯克的任务被交给了第46、第47摩托化军，第24摩托化军的目标是拿下博布鲁伊斯克后向莫吉廖夫（Mogilew）地区挺进。

苏联西方面军的司令员是巴甫洛夫大将，他于1897年4月11日出生在俄罗斯的一个农民家庭，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曾在在伏龙芝军校骑兵科学习。而后参加了西班牙内战，指挥一个坦克旅，获得过苏联英雄称号，负责苏联装甲兵管理，又参加苏芬战争，任军团司令。1941年晋升大将，作战经验还是相当丰富的。苏德开战之后，巴甫洛夫坐在第13集团军司令部里，与部下失去联系，在撤退胜过死撑的现实面前，他却优柔寡断，贻误战机，对战事失利负有一定责任。

6月29日，巴甫洛夫下达的撤退命令为时已晚，苏联西方面军主力第3、第10集团军大部，两翼的第4、第11集团军一部以及第13集团军大部，总计22个步兵师、7个坦克师以及6个机械化旅约40万人被德军围在了明斯克以东的2个包围圈内。德军在攻占明斯克之后，能迅速地调集25个师来形成围歼之势，不能不说是指挥官的问题。

尽管第3装甲师的官兵已经连续8天不眠不休地作战，但莫德尔仍然在敦促他们前进。把那些挡路的法国造、捷克造报废军车从路面上推开，为继续前行扫清障碍，不过，该师下属装甲营的坦克数量已经下降到惊人的地步了。

第3装甲师朝博布鲁伊斯克方向挺进，让即将离职的巴甫洛夫很是不安，虽然此时西部军区协调、调动自己的部队已非常困难，但意识到博布鲁伊斯克的危险时，巴甫洛夫在电话中要求：“敌人的装甲突破预计会在博布鲁伊斯克方向，要求所有的空军对博布鲁伊斯克方向实施突击。”哈尔德也在这一天的日记中长篇大论地谈论向博布鲁伊斯克推进的意义，认为第3装甲师“如果不能抓住机会”，将会“铸成大错”。

6月30日这一天德军宣称共击落200架苏军飞机，其中在第3装甲师的上空就击落20架左右。苏军方面，接替巴甫洛夫的是来自远东地区的红旗独立第1集团军司令叶廖缅科（Aндpeй Ивaнoвич Epeмeнкo
 ）中将。随后，斯大林又进行了更多的人事调整，铁木辛哥（Сeмён Кoнcтaнтинoвич Тимoшeнкo
 ）被扶正，叶廖缅科改任为副司令员。不管是谁来当司令员，对博布鲁伊斯克方向都不敢大意，于是，接下来的两天，地面的军事行动反而比较平静。

7月2日凌晨，第3装甲师的先头部队冒着猛烈的空袭，推进到了博布鲁伊斯克城外，随即展开强渡别列津纳河的攻势。德军挑选的渡河地点是河流的狭窄之处，在这里，别列津纳河看上去只是条数米宽的水沟，但河对岸的苏军火力相当猛烈，苏军主力都被吸引到了这个方向上。

第39工兵营在弗里茨·贝格（Fritz Beigel）少校的指挥下尝试渡河，结果人员伤亡惨重，部队停滞不前。莫德尔及时派出了1个连的援兵，获得增援的贝格少校将所有的机枪集中起来攻击苏军火力点，密集的弹雨终于压制住了守军的火力，步兵和工兵则趁机攻上了对岸，用炸药炸掉了苏军的河岸工事，然后冲进博布鲁伊斯克城内。

古城的建筑在战火中熊熊燃烧，据苏联方面记载，党卫军特别行动队后来在此城屠杀了2万犹太人。据史学家们调查，莫德尔和第3装甲师没有参与1941年夏、秋季的大屠杀。

当天日落之前，第3装甲师的先头部队马不停蹄地挺进到第聂伯河畔的罗加乔夫（Rogachev）城下。7月3日的整个白天，第3装甲师在罗加乔夫城郊与苏军装甲部队展开激战。黄昏时分，苏军40辆新型的T-34坦克突然在战场上出现，打了德军个措手不及。其实，哈尔德的战争日记中6月25日就已经提到这种武器。德军步兵装备的37毫米反坦克炮根本无法击穿T-34的正面装甲，这个王牌师的士兵首次在战场上惊慌失措地溃退了。

摩步旅的安格恩（Günther Angern）少校冒着生命危险用相机摄下了这些钢铁怪兽的照片，把它们摆到莫德尔的面前。莫德尔对苏军新型坦克的出现难以置信，因为战前一点风声都没有听到。尽管开战后卡尔·冯·维贝尔（Karl Ritter von Weber）将军的第17装甲师已经在鲍里索夫遭遇了T-34危机，但情报并没有及时传达到第3装甲师。于是，忧心忡忡的莫德尔搭乘着1辆Ⅲ号坦克来到正在激战中的最前沿，通过望远镜亲眼看见T-34坦克刀枪不入，如入无人之境般地冲杀……他当即下达了撤退的命令，并给古德里安打去电话，请求用第4航空队的轰炸机来摧毁这些“打不烂”的苏联坦克。实际上，这只是苏军阻击德军向斯摩棱斯克挺进的开始。

第6装甲团某坦克排的霍斯特·佐贝尔（Horst Zobel）少尉所部已经连续奔波了12天，走了600千米，其中许多是因为走错了路，或者绕过河流走了冤枉路。他们有时一连24小时都坐在坦克里，包括吃喝拉撒和睡觉，平均每天要跑约50千米的路。无论职务高低都没有特殊待遇。佐贝尔少尉认为驾驶员特别需要休息。

克利曼、奥多尔希两个战斗群的指挥官都在请求暂停进攻，认为至少需要24小时的休息时间来重组人马、补充弹药等。莫德尔对他们的意见不予理睬。于是，奥多尔希中校派出一个营长去恳求，可能是想下级军官更容易打动历来对士兵很有亲和力的莫德尔。汉斯·克拉森博格（Hans Kratzenberg）少校介绍了当时的情况，在一个无名的十字路口，师部在移动的指挥车上，旁边围着一群参谋。莫德尔听说过克拉森博格的名字，也同意他的理由：“克拉森博格，你说得完全正确！”但随后他解释了为什么要全师继续前进的理由。“耽搁一分钟，我们可能就会失去战机，付出巨大的损失。而那是我们所承担不起的。”莫德尔说，“我们现在必须推进，不顾一切。赶紧解决那些技术问题，（我们）已经失去了太多的时间了。”


1941年德国国防军第3装甲师编制

师直属

第543反坦克营、第1侦察营、第39通信营、第39工兵营、师直属后勤单位



第3步兵旅

第3步兵团：第1步兵营、第2步兵营

第394步兵团：第1步兵营、第2步兵营、第3摩托化营



第5装甲旅

第6装甲团：第1装甲营、第2装甲营、第3装甲营

第75炮兵团：第1炮兵营、第2炮兵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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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一个移动指挥部里，莫德尔身边环绕着各种参谋。
	◎1941年夏天的德军装甲纵队不用担心空袭，他们在苏联境内肆无忌惮地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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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6月22日，第3装甲师控制了南布格河上的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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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6月22日，德军正在越过苏德边境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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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联西方面军司令巴甫洛夫大将，1941年6月30日被召回莫斯科然后逮捕，7月22日，以叛国罪执行枪决，1957年因“证据不足”平反。
	◎莫德尔在“巴巴罗萨”行动中获得的褒誉是“前进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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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1年6月22日，第3装甲师的摩步旅官兵在布列斯特以南的立陶夫斯克。
	◎1941年，第3装甲师在苏联境内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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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1年7月9日，莫德尔为第3装甲师第6装甲团第2连连长布赫特基希中尉、排长莱尼克中士授勋。
	◎第3摩步旅旅长乌尔里希·克利曼少将，后调往非洲指挥第90轻步兵师，日后晋升为上将。1941年，在突袭苏联时，以他名字命名的战斗群第一天就成立了，打了不少的恶仗、硬仗，是莫德尔的重要爪牙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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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6月，第3装甲师师长莫德尔中将在俄罗斯前线留影。




 “前进，通过”

破损的路面也是一个巨大的考验，第3装甲师在罗高寿地区取得了一个立足点，它作为第2装甲集群的右翼引领着整个军团缓慢地向前推进，引爆着别列津纳和第聂伯河之间的激烈战斗。而他们中央集团军群的友军霍斯集群等部队则在后方进行着大屠杀，在一个叫泽尔巴（Zelbacher）的小镇附近，苏军投入了骑兵甚至装甲列车来掩护突围，但那是一种错误的战术，哈尔德在日记里进行了描述：第一步3分钟是火力急袭；然后是一个停顿；第三步密集的步兵排成人浪，高呼着“乌拉”，反复地（最多12个轮次）冲击德军防线，再没有重火力的掩护了。于是在德军猛烈的火力压制之下，损失惨重，遗尸遍布……

根据费多尔·冯·博克（Fedor von Bock）元帅制订的中央集团军群的作战计划，苏军西方面军主力会在比亚威斯托克—明斯克之间陷入2个包围圈。据说最初的合围点原本是设在斯摩棱斯克，只是希特勒担心张开过长的铁钳会被苏军给折断，于是他进行了干预，将合围点改在了距边境线350千米的明斯克。平心而论，不能说希特勒的顾虑没有道理，德军步兵跟不上装甲师的前进速度，更别提运送补给品的车队了，如果真的以斯摩棱斯克作为包围点，那么包围圈的窟窿会大得多。但即便范围缩小，这张撒开的大网仍很稀疏，漏掉了太多的鱼儿。借着夜色的掩护，苏军从包围圈的缝隙中撤走，他们利用熟识、茂密的森林作为掩护，拉开了与追击者之间的距离，向着自由东方奔去……

很显然，第3装甲师及整个古德里安集群都推进得太快了，它们突出并孤立了出来。7月6日，苏军抓住了这一战机，格拉西缅科（Gerasimenko）中将第21集团军第5、第7机械化军（拥有1036辆坦克）在第2、第44步兵军的支援下从日洛宾渡过第聂伯河向位于德军战线右翼的第24摩托化军发起了攻击。首当其冲的是冯·朗格曼·埃伦坎普（von Langermann und Erlencamp）少将指挥的第4装甲师，友邻的第3装甲师也两周以来首次转入防御，他们必须守住第聂伯河畔的桥头堡，随着罗科索夫斯基加大及修正突击力度和方向，防御的正面又逐渐转向右翼。

莫德尔分离出来70辆坦克或反坦克炮及几个步兵连组成一个战斗群，他们得到了第10摩步师的配合，德军的俯冲轰炸机群也飞蝗般涌来，肆无忌惮地打击着地面目标……但德军的伤亡还是很大，莫德尔部就损失了21辆坦克，这一天他不得不放弃桥头堡等地域的阵地。大草原成了坦克的坟场，当枪炮声停息时，战场上横七竖八地堆满了被击毁的坦克残骸，德军宣称击毁830辆。苏军的损失的确有点大，盲目的指挥及没有空中掩护是酿成这一悲剧的源头。第24摩托化军暂时击退了苏军的反击，绝不言败的苏军在重新集结力量，准备着再一次的反击，在斯摩棱斯克战役中，第24摩托化军还将不断受到冲击，其锐气也将会这样一点点地被消磨掉。

7月7日，第3装甲师继续朝新贝霍夫（Staryy Bykhov）方向推进。但根据军部的情报，从缴获的苏军地图分析，苏军已制订了从罗高寿（Rogachev）到戈梅利（Gomel）地区发起反击的详细计划。在他们的后方，7月8日，德国媒体宣称在明斯克以西的包围圈里俘虏了29万人，苏军西方面军的44个师中有24个被“完全歼灭”，击毁坦克2500辆、火炮1500门。因为各方的争议比较大，所以以上数据仅供参考。

第3装甲师自然完全没有参与包围圈里的扫尾工作，对此古德里安的上级——第4集团军司令京特·冯·克卢格（Günther von Kluge）很不满，他认为第3装甲师等部队的缺席削弱了德军围歼包围圈中苏军的部队实力，特别是古德里安居然还瞒着集团军司令部偷偷发布命令，要求在7月9、10日，第3装甲师继续前进，再加上一些其他原因，克卢格遂与古德里安交恶，莫德尔的这两位上级吵得不可开交。

7月9日（一说7月4日），莫德尔获得了骑士勋章，授勋是表彰他率部挺进到第聂伯河流域。同莫德尔一起获得表彰的还有第39工兵营的弗里茨·贝格少校、第6装甲团第1装甲营第2连的格哈德·莱尼克（Gerhard Reinicke）上士等。

按照计划，中央集团军群的下一个目标是横渡第聂伯河，第2装甲集群将攻占莫吉廖夫和奥尔沙地区。严阵以待的苏军击退了德军的几次试探性进攻，古德里安及时调整了部署，更改了部队的渡河地点，做好了更大规模进攻的准备。

施韦彭堡很勉强地把任务下达给了莫德尔，莫德尔又一次对第3装甲师进行了重新编组，分成3个战斗群：克利曼战斗群（Gruppe kleemann）是配属了突击工兵和侦察营的步兵部队，负责渡河并建立桥头堡；莱温斯基战斗群（Gruppe Lewinski）是装甲快速部队，将通过桥头堡，向纵深挺进；第三个战斗群是火力支援组（Artillery），集结了第3装甲师几乎所有的火炮。

第二天，第聂伯河两岸出现了一眼望不到边的德军机械化部队和步兵部队，数十万德军组成的洪流浩浩荡荡地向东推进，没有谁去理睬那些困守在河岸防御要塞中孤立的苏军单位。第2装甲集群麾下的机动兵团组成5个战术集群扑向各个交通枢纽，意图切断苏军西方面军各部队之间的联系。察觉被合围的威胁，苏军陷入了混乱。铁木辛哥设在莫吉廖夫的西方面军司令部也遭到2个德国摩托化军的迂回，他没有办法再待下去了。

7月13日，博克电告布劳希奇，提出了“尽一切手段抢占斯摩棱斯克以东”的想法。而铁木辛哥放弃莫吉廖夫城向东撤退的命令下得太晚，苏军第13集团军的4个师和第20机械化军一部陷入德军第46、第24两个摩托化军的合围，从两翼迂回上来的德国人切断了他们的退路。1941年夏天的苏军将领存在很多问题——僵化的指挥、非理性的决策，带来很大甚至是灾难性的后果。

这一次，莫德尔的第3装甲师同样没有陷入跟被围苏军的缠斗之中，继续马不停蹄地朝着乔瑟挺进。他们下一个目标是突进到索日河流域的洛布科维奇（Lobkovitchi）地区，为保障中央集团军群占领斯摩棱斯克，分割当地苏军，建立外圈防御的外围正面。与此同时，斯大林不断地从莫斯科发出新的指令，督促铁木辛哥再次组织反攻。铁木辛哥从布琼尼（Сeмён Mихáйлoвич Бyдённый
 ）的预备队方面军里抽调了库兹涅佐夫（Bacилий Ивaнoвич Кyзнeцoв
 ）上将指挥的第21集团军（第66、63、67）3个步兵军的“强大”兵力，在别列津纳河与第聂伯河交汇地区侧击了第24摩托化军的南翼防线，希望能把德军第2装甲集群的后方搅个天翻地覆。这是一次计划周密的攻击，但苏军的力量实在是不够强大。

在格拉希缅科将军的指挥下，军官们身先士卒带队冲锋，试图为被围在莫吉廖夫（Могилев
 ）、克里切夫（Kricheff）地区的苏军打开一条生路。在反击初期苏军确实如入无人之境：第66步兵军第232步兵师几乎向前推进了80千米；第63步兵军在收复了罗加乔夫和日洛宾后直逼博布鲁伊斯克；第67步兵军更是在新贝霍夫地区撕开了德军的包围圈，接应第13集团军主力突出了重围。激烈的战斗持续了几天几夜，双方都为此付出了沉重代价。

在这些缠斗中，第3装甲师的弹药、燃料都告罄了，损失很大。第394步兵团2营7连所有的军官非死即伤，阿图尔·贝克尔（Arthur Becker）下士挺身而出，带领着全连奇迹般地守住了洛科沃（Lykowo）森林里的阵地，在友邻部队的配合下竟然打退了苏军的多次进攻。惨烈的战斗中，阿图尔·贝克尔也身负重伤，后来他被授予骑士勋章并被召回柏林，受到了希特勒、戈林等纳粹党政要员的接见。

血腥的搏杀之后，胜负的天平逐渐向着更凶残的一方倾斜了。在为期一周的战斗中，施韦彭堡将军很多时候都依靠莫德尔第3装甲师。莫德尔用克利曼战斗群坚守住自己的阵地，另外派出莱温斯基战斗群充当“战场消防队”（fire-brigade），援救那些出现危机的地段，主要是第1骑兵师、第10摩托化步兵师防区。从7月19日—23日，第1骑兵师也并入到第3装甲师作战序列，组成一个“莫德尔战斗群”（Gruppe Model）。莫德尔仿佛是无处不在，除了在自己的师部，他还不断地出现在每个危机的地点，最大的跨度超过了50千米。他戴着单片眼镜，却粗俗地诅咒和呵斥，督促官兵去战斗。

第3装甲师在洛布科维奇地区的战斗有力地阻挡着铁木辛哥的援兵和苏军第13集团军第61步兵军的突围，第6装甲团因此损失相当惨重，其下辖的第2装甲营基本上拼光了。除了第24摩托化军负责阻击之外，魏克斯的第2集团军也投入了第43和第53军，此外凯塞林（Albert Kesselring）的第2航空队仅仅在7月16日就出动了600多架次，猛烈地轰炸了苏军的集结地，极大地杀伤了苏军反击的有生力量。

德军还逐次地在南翼投入了第12军和第13军等部队，莫德尔的部队终于有了一次难得的休息机会。

尽管陆续投入战斗的苏军番号不少，其实双方兵力对比并没多大悬殊，苏军各部队之间既缺少协调，又缺乏支援火炮，后勤补给更是跟不上来，因此攻势很快就难以为继了。德军在索日河地区与苏军打成了胶着状态，从莫吉廖夫突围出来的苏军和第24摩托化军纠缠在一起，迫使德国人放慢了前进的步伐，起码第3装甲师迅速拿下罗斯拉夫尔（Roslavl）的目标成了泡影。为了尽快解决莫吉廖夫包围圈里的苏军，更多的德军部队被投入到战斗中，被围的苏军一直顽强地死拼到了7月26日。

斯摩棱斯克素有“莫斯科门户”之称，两城之间的距离不足400千米，1941年的斯摩棱斯克是一个拥有大约15万居民的城市，该城被第聂伯河分成两部分，大约2/3的市区在河南部，包括老城、大部分居民区和商业区；另外的1/3在河北部，主要是工厂区。7月16日，瓦尔特·冯·勃尔滕施特恩（Walter von Boltenstern）少将指挥的第29摩步师攻占了斯摩棱斯克城区的南部，取得了斯摩棱斯克会战中最为关键的胜利。一名苏军军官自作主张，在最后关头炸毁了第聂伯河上的所有大桥，使北部城区暂时幸免于被攻占。不过，德国人当天对外宣称的是攻占了全城，情况不明的莫斯科居然也被德军的宣传给忽悠了，斯大林为该城的“陷落”大发雷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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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的斯摩棱斯克战役示意图。



德国宣传机构宣称的一个个胜利让希特勒陶醉，7月23日，在凯特尔签署的一项指令中，要求由中央集团军群组成步兵编队，“击破位于斯摩棱斯克和莫斯科之间的敌人。如果可能的话，同一时间他的左翼要占领莫斯科”，“第3装甲集群计划暂时重新分配从属北方集团军群，以确保拿下列宁格勒”。令人惊讶的是这竟是德国最高指挥部做出的决定。当时斯摩棱斯克附近的战斗正如火如荼，德军遭受了显著的人员和兵器损失，在这种情况下，设置的任务中要突破到苏联首都的只有步兵集群，至少是太自不量力了。现实的状况是德军虽然取得了重大进展，但短时间内无法消化从莫吉廖夫到斯摩棱斯克之间被包围的苏军部队，而斯摩棱斯克包围圈（The Smolensk pocket）本身也没有完全合拢，留下的缺口至少有数十千米宽，糟糕的乡间路况和泥泞难行的道路严重影响了德军的推进速度。

性急的古德里安没有派出部队去和北面霍特的第3装甲集群会合，而是命令冯·菲廷霍夫－谢尔装甲兵上将的第46摩托化军继续向东进攻，在冲破加里宁中将的第24集团军4个师的阻击后，于7月20日占领了斯摩棱斯克东南70千米处的叶利尼亚（Yelnya）。这样，战场上形成了一个狭长的突出部。战场的态势对德国人来说并非十分乐观，斯摩棱斯克地区的苏军包括得到加强的卢金的第16集团军（科涅夫的第19集团军被拆散后增补到了该集团军）和库罗希金的第20集团军的大部分兵力，此外还有诸多从白俄罗斯战场上退下来的其他部队。这些部队建制尚存，部队主官也没有惊慌失措，相反，他们斗志昂扬。苏军第20集团军甚至于7月15日在奥尔沙附近的战斗中首次使用“喀秋莎”火箭炮，将德军第5步兵师炸了个人仰马翻。而斯摩棱斯克城内的巷战更是令攻城的德军第47摩托化军损失惨重，苏军第16集团军记录共击毁德军坦克113辆，德军第18装甲师因为损失过重退出战斗，第17装甲师师长冯·维贝尔（Karl Ritter von Weber）也在战斗中负伤，几天之后死在了医院里。

就在希特勒和他的高级将领们为了是否分兵争论不休的时候，苏军的军事行动阻止了这场难有结果的“口水仗”。在弄清楚斯摩棱斯克地区的真实战况之后，斯大林要求铁木辛哥尽快发动反攻，寄望在吃掉叶利尼亚突出部的同时，将战线平推到斯摩棱斯克南北两翼，彻底击溃德军中央集团军的主力。苏军用20个师的兵力组成了5个战役集群，反攻于7月23日打响。

在叶利尼亚突出部里的德军第46摩托化军立即遭到了苏军至少2个战役集群从南、东、北三个方向的猛攻，立足未稳的党卫军“帝国”师、第10装甲师、大德意志摩步团（旅级）等部陷入了苦战，伤亡惨重。但德军很快做出反应，以第2、3装甲集群和第9集团军的主力顶住苏军的反击，霍特的第3装甲集群一部迅速南下封闭斯摩棱斯克包围圈的东部出口，包围圈周边的德军各部则加紧进攻，加速了肃清包围圈内的苏军部队的行动。

7月26日，德军终于封闭了包围圈，当天中午，古德里安来到第3装甲师设在洛布科维奇的师部，在共进午餐时祝贺莫德尔不久前获得了骑士勋章，然后两人详细研究了第3装甲师下一步的任务。古德里安认为现在的首要目标是保证叶利尼亚突出部的安全，同时也要考虑在新贝霍夫—克里切夫以北的第24摩托化军的防线（得到了步兵部队的加强）不能被库兹涅佐夫将军的苏军中央方面军（7月24日组建，辖第13、第21集团军）的反击部队冲破，至于斯摩棱斯克城，损失颇重的第47摩托化军已经完全攻占了该城，只要留下部分部队继续挤压包围圈，歼灭被围苏军的任务可以交给友军去完成，第18装甲师在获得补充后必须迅速南下。

7月27日，根据希特勒的要求，第2装甲集群更名为“古德里安”集团军级集群，随即又调整了部署，陆军总部命令古德里安集群向罗斯拉夫尔方向突击，以便由这个公路枢纽控制东、南和西南的通道，尽快在南边拉平叶利尼亚突出部。根据这一新的变化，古德里安能抽掉的机动部队只有第24摩托化军了，其中第3装甲师将向东挺进占领罗斯拉夫尔城，巩固同赫尔曼·盖尔（Hermann Geyer）中将指挥的第9步兵军之间的联系。7月26日—30日，随着莫吉廖夫地区的苏军停止抵抗，德军第2集团军终于能把更多的步兵部队调出来加入到古德里安集团军级集群。最后该集群有7个军的兵力，其中4个步兵军。

这是一个“漂泊的口袋”（Wandering Pockets），德军对苏军第16、20集团军的压力也在逐渐增大，是那种完全失控的超现实主义的战斗，卢金的部队退出斯摩棱斯克之后，在向东撤退的途中又被德军包围在了亚尔采沃西南地区，罗科索夫斯基战役集群正在设法从东面打开一条通道。而在叶利尼亚突出部，苏军的攻势仍在继续，仅在30日这天他们就发起了13次冲锋，战场就像但丁笔下的“地狱”。

第3装甲师经过一番休整，尚有50辆坦克可以投入战斗，拥有0.5个基数的弹药、3.25个基数的燃料和4天的食物供应。7月31日，他们从洛布科维奇出发与第4装甲师组成了一个装甲攻击群，没费太多周章就打败了苏军卡恰洛夫（Kachalov）战役集群（主力是第28集团军，辖第149、第145步兵师和第109坦克师）的左翼，苏军则利用一些天然屏障进行着抵抗。

8月1日，第3装甲师的先头部队夺下了奥斯乔尔河上一座完整的桥梁，并俘获了1个苏军炮兵连。接着根据上级新的命令，第3装甲师的装甲矛头突然折向了东南方向，苏军的防线在德军这一突如其来的变化面前反应不及，竟然瞬间就崩溃掉了。在第10摩步师等部队的配合下，第3装甲师的坦克迅速攻陷了米洛斯拉维奇，苏军在这一地区的防御体系基本上没有发挥出应有的作用。

在第3装甲师的左翼，第9军第263、第292、第137步兵师以及第197步兵师在第4、第18装甲师的配合下，仍按照原计划向罗斯拉夫尔（Roslavl）地区推进，空中掩护始终伴随着步兵和坦克集群的攻击。双方实力对比悬殊，又消息闭塞，卡恰洛夫战役集群不幸被德军包围。8月3日，德军监听到苏军无线电，知道苏军骑兵已经消耗殆尽，于是大胆占领了罗斯拉夫尔城。苏军第28集团军司令卡恰洛夫中将在8月4日牺牲了，而他的英勇事迹却一直被苏联方面所误解。

在斯摩棱斯克以东的包围圈里，苏军2个集团军的抵抗被逐渐摧毁，残余部队在寻求着向东突围的最后机会。到8月4日晚间，苏军终于在罗科索夫斯基所部的接应下突出了重围，遗憾的是包括第16集团军司令卢金将军在内的许多人被俘了。局面在朝着有利于德军的方向演变，中央集团军群改善了两周来的窘境，尽管他们的后勤、弹药依然短缺。

第3装甲师占领了米洛斯拉维奇，除了留下部分兵力驻守之外，主力继续朝克里切夫东南方的克利莫维奇推进。莫德尔的主要任务是配合第7军第7、第258步兵师和第12军第34步兵师来稳定中央集团军群在索日河一带的防线，切断苏军第13集团军一部的退路，缓解了苏军中央方面军对克里切夫地区的威胁。克里切夫的战斗正进行得异常惨烈，苏军不断地组织集团冲锋，伴随有大量的T-34坦克，德军的反坦克炮严重不足，苏军试图从这个方向打开缺口。当大批德军坦克突然出现在战场上时，形势逆转了，原先还在冲锋的人群开始溃散，苏军被迫放弃突围往后撤退。

古德里安要求他的部队撤出前线休息，希望时间是8月15日。但第二天他又命令第24摩托化军和第7步兵军联袂南下，攻击克林奇—乌涅恰一线；第2集团军从博布鲁伊斯克地区出发，向东南方的戈梅利出击。战态上苏军第5集团军、第21集团军所属的数个师已经被打散，约有16000多人被俘，丢失了大量火炮。苏军第21集团军司令（未到任）列昂尼德·格里戈里耶维奇·彼得罗夫斯基（Пeтpoвcкий，ИвaнГeнpгиeвич）——一个从上校直接提拔为中将的“军事天才”也在指挥第63步兵军突围时牺牲了。西方资料更是诋毁性地介绍，说这个顿巴斯（即彼得罗夫斯基）人和他的参谋长费金上校是被一群埋伏在灌木丛里的穿着红军制服，甚至是穿着女式连衣裙的人给打死的。牺牲于此役的还有第63步兵军的炮兵主任卡扎科夫少将，身负重伤的他所乘坐的马车被地雷炸毁。总之，苏军的损失很大。

第24摩托化军在击退了克里切夫地区苏军的第13集团军之后，尾随撤退的苏军一路南下，作为先锋的第3装甲师先是拿下科斯秋科维奇（Kostiukovitchi），接着又在第10摩步师的配合下于8月17日攻占了乌涅恰（铁路中心），切断了戈梅利－布良斯克（Bryansk）之间的铁路联系。这场戈梅利的攻防大战持续到8月19日。

于是，乌涅恰又成了新的争夺焦点，莫德尔不得不放弃那些计划中侵略性的想法。苏军T-34坦克冲击而来，第3装甲师本来缺乏有效的应对手段，但战术弥补了武器的缺陷。苏军的进攻越来越没有章法，一个叫尼基谢夫的少将被打死。第13集团军损失过重（逃出德军包围圈的部队并入了新组建的由叶廖缅科中将指挥的布良斯克方面军，保留着第13集团军的番号），整个中央方面军的战力都在萎缩，当然，德军夸大宣传的所谓的“全歼”了中央方面军则绝非事实。

第二天，已经被防御战弄得疲惫不堪的第3装甲师强打精神继续南下，又占领了斯塔罗杜布（Starodub）。22日，第3装甲师的那3个战斗群表现得很疯狂，挫败了苏军打破戈梅利（Gomel）包围圈的努力。

获悉苏军第5集团军的一部正在从该城南方突围，莫德尔再次不知疲倦地挥军南下40千米，抓到突围苏军的殿后部队，咬上了一口。23日5：00，莱温斯基战斗群抢先展开了进攻，他们利用苏联的路标来指示进攻。路面状况非常糟糕，又缺少汽油，路况迫使卡车和坦克的速度只能在70千米以下。苏军且战且退，一番消耗之后，莱温斯基仅能派出第6装甲团第2装甲营第7连的一支部队作为追击先锋了。

大约17：30，在诺夫哥罗德（Novgorod）杰斯纳（Desna）河西侧接近地的谢韦尔斯基（Severskiy）发现苏军强大的防御阵地后，第3装甲师在此进攻的战斗群随即暂停了进攻。莫德尔闻讯之后立即赶到最前沿的第2装甲营视察，然后在火线上召开了军事会议。与会的军官包括第2装甲营营长、战斗群指挥官等军事主官。在会议上，莫德尔下达了攻打苏军防御阵地的口头命令。苏军的炮兵观察员注意到了德军的这次会议，于是召唤炮火进行覆盖。不一会儿，苏军的炮弹就准确地命中了这个德军的前敌指挥所。与会人员中1名德国军官被炸死，另外2名军官被严重炸伤，但装甲营营长只负了些轻伤，莫德尔更是毫发未伤，他再一次幸免于难。因为糟糕的路况及摩托化步兵未能及时赶到指定的攻击位置等原因，这次筹谋中的进攻又被推迟到第二天才得以实施。

在东线战役开始以后的2个月里，莫德尔因指挥第3装甲师屡次上演迅猛突进的战例，获得了军中同僚给予的“前进将军”（Durch und vorwärts）这样赞誉性很强的绰号。到1944年的西线，有人更是把莫德尔吹捧为“德国的巴顿”，这样的称呼应归功于他在1941年指挥第3装甲师期间的突出表现。战后，古德里安的儿子在给莫德尔的儿子的信中回忆说这期间古德里安在写给他妻子的信中还专门提到了莫德尔，称赞他“无论是作为个人还是指挥官，都已经出色地证明了他自己”。

根据俄罗斯1993年的数据显示，整个斯摩棱斯克战役（1941年7月10日—9月10日），苏军共损失了76万人、1300多辆坦克、上万门火炮及迫击炮、近千架飞机，虽然比德军当年宣传的数据缩水了很多，但真不是一个小数目。德军巅峰时投入了32个师，占到中央集团军群60％的兵力，损失大约在15万人左右，虽然已面临诸多的问题，但他们依旧保持着盲目而高昂的士气，及相当的战斗力。一个叫卡尔·富克斯（Karl Fuchs）的坦克炮手写信给他的妻子马迪（Madi），谈到斯摩棱斯克战役时说：“我们的损失已经很小了，我们的成功却很大，这场战争很快就会结束，因为我们已经在干一些打扫战场的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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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7月，被德军俘虏的苏军士兵和军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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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1年7月，俄罗斯糟糕的路况，第2装甲集团军的一辆坦克在一个狭窄的桥上撞掉护栏滑了下来，坦克兵正在想办法施救。
	◎1941年7月（有人说是1942年6月1日）的斯卢茨克附近，莫德尔中将（左二）在与第6装甲团的布奇特尔科尔茨中尉（左一）交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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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1年7月9日，莫德尔获得骑士勋章，随军的摄影记者要给他照相。
	◎苏军第21集团军司令格拉西缅科中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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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1年，德国步兵在向斯摩棱斯克方向推进。
	◎1941年7月，莫德尔与他第3装甲师的参谋们，从左到右依次为：军需官巴特上尉、莫德尔、首席参谋海因茨·泊姆图中校、人事参谋欧普少校和情报官克内瑟贝克少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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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7月10日，德军步兵正在监视苏军战壕的动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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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铁木辛哥。
	◎1941年8月，莫德尔中将与古德里安上将在讨论军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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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1年8月，莫德尔在向古德里安汇报军情。
	◎苏军士兵用重迫击炮轰击德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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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3装甲师第394掷弹团第2营第7连的阿图尔·贝克尔下士。他参加过法国战役，在1941年东线的莫吉廖夫表现优异并光荣负伤，1941年8月25日获得骑士十字勋章。
	◎布莱希军士长在法国首次负伤，1941年2月3日，他被提升为第6装甲团第3营第12连第3排排长。到“巴巴罗萨”行动时，他的胸前早已挂满了各种勋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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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3装甲师的另一位王牌指挥官——第394步兵团团长奥斯卡·奥多尔希中校，这是他担任第25装甲师师长时（时为少将）的照片，此君高寿，直到1991年才辞世。
	◎莫德尔与古德里安将军在研究军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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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1年8月，古德里安（左一）、莫德尔（右一）和第6装甲团的冯·奥本中校（中）。
	◎1941年夏天，第3装甲师师长莫德尔中将在莫吉廖夫州的南部指挥作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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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1年，走在路边的苏军战俘，路中间是德军坦克的通道。
	◎1941年8月，斯摩棱斯克战役中的苏军士兵和坦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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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1年夏天，典型的俄罗斯土路上，救护车、卡车和摩托车骑手（边三轮摩托车）在颠簸前行。
	◎1941年7月28日，德军控制下的斯摩棱斯克在燃烧。





 “回头一笑百媚生”

第3装甲师的官兵们枕戈待旦，仍然斗志昂扬，甚至已制作好了“向莫斯科前进”的路标。就在准备向莫斯科进军之际，“停止东进”的命令突然传来。连续搏杀了2个月的士兵们没有多想，喘口气稍作休整，维修连队的技师们则依然在忙碌着。

8月23日12：00，陆军总参谋长弗朗茨·哈尔德大将携着希特勒的密令来到中央集团军群的司令部。在由冯·博克元帅主持召开的集团军群会议上，哈尔德传达了元首新的作战计划，即首先夺取乌克兰和克里木。古德里安装甲集团为此将被调往南方作战。显然，一直主张在基辅地区实施包围战的克卢格的意见占了上风，不过克卢格试图摆脱难以相处的博克元帅指挥的个人算盘却未能得逞。此前，霍特装甲集团军的主力已被调往北部战线，帮助围攻列宁格勒。

新的作战计划让前线的军官们议论纷纷，包括莫德尔在内的绝大多数将领都反对放弃对近在咫尺（前方大约200英里）的目标莫斯科的进攻。据说在一次高级将领的会议上，莫德尔直言不讳地表达了他的态度：“我们的坦克向南开进，在道路和补给方面都存在问题，尤其是部队的装备和人员状况，是否有能力在乌克兰东部进行了一次战役之后再赶回斯摩棱斯克地区，并在入冬之前向莫斯科进军，我对此表示怀疑。我们第24军从对俄战争开始以来，就没有休息过一天，如果要他们进行长距离的行军后，再进行大规模的战役，我认为是力不从心的！”

哈尔德在日记里提到，对希特勒的调转命令，古德里安只提出了两点：第一，完全是不适合的公路，没有燃料，也没有多余燃料去这么做；第二，由于自己的部队没有休息，也没有补充，所以根本不可能去参与南下基辅的行动。哈尔德表示同意，希望古德里安能够出面，以客观实际为佐证，说服希特勒放弃南下基辅的决定。这是德军将领们在1941年秋“先基辅，还是先莫斯科”这个关键性时刻的最后一搏了。随即古德里安和哈尔德一起飞回了东普鲁士的“狼穴”。此后的会谈颇具戏剧色彩，尽管古德里安所陈述的前线实情让希特勒连连颔首，但所有的这一切都抵不过“全歼苏军西南方面军”和“乌克兰大粮仓”的诱惑，他们的慷慨陈词不足以改变希特勒的决心。最终结局是古德里安向冥顽不灵的希特勒那滔滔不绝的“政治、军事、经济学说”屈服了。这样的结果让许多人大失所望，包括哈尔德在内的国防军将领因此迁怒古德里安，仿佛这一结果都是古德里安酿成的。

向南方进军的命令已经下达，谁也无权再更改最高统帅部的决定。德军的计划是北面古德里安的第2装甲集群从斯塔杜罗布出发，渡过杰斯纳河向南挺进，直插基辅东面的公路枢纽罗姆内；西北方向的第2集团军从戈梅利向东南运动，掩护古德里安集群的右翼，压缩苏军在基辅西北方的防御圈；南方的第17集团军负责击破苏军在切尔卡瑟—克列缅丘格之间的第聂伯河防线，渡河后将把苏军牵制在切尔卡瑟以北地区，掩护第1装甲集群的左翼；然后克莱斯特的第1装甲集群利用打开的通道，从克列缅丘格向北进攻，最终实现与第2装甲集群在卢布内和洛赫维察地区的会师。这样，最终将切断苏拉河西岸苏军向东的退路，等到东面的第6集团军渡过第聂伯河，基辅和聚集在这里的苏军重兵集团都将被歼灭掉。

根据最新的作战需要，“古德里安集团军级集群”恢复了原来“第2装甲集团军”的番号，兵力却遭到削减，前期配属的第7步兵军归还了先前的建制，负责把守现有的占领区。让古德里安耿耿于怀的是，其麾下的第46摩托化军被博克元帅抽调去担任了集团军群的总预备队，3个军（5个装甲师）总共只有252辆坦克；整个中央集团军群的补给每天至少需要30列火车，但事实上每天平均只有18列左右。

8月24日，第2装甲集群南下参加基辅会战的命令还是下达了，第47摩托化军作为左翼，第24摩托化军仍为右翼。到晚上的时候，第24摩托化步兵军军长冯·施韦彭堡上将的命令传达到莫德尔的手中，第3装甲师的任务是作为军团的左翼，经霍尔梅—诺夫哥罗德谢韦尔斯基一线，向南突击，以分割戈梅利西南之敌，他们的行动将得到第2航空队的空中支援。此时，第3装甲师的兵力只有正常编制的45％，且离终极目标基辅尚有360千米之遥。

实际上，早在6天以前，第3装甲师就已占领了出发地域，奥多尔希战斗群则刚刚拿下侬沃茨贝克夫（Novozybkhov）。“这是德军官兵以大无畏精神、果断和勇敢换来的战争中为数不多的幸事之一。”维尔纳·豪普特（Werner Haupt）在他所著的《基辅会战》中这样评价道。莱温斯基战斗群向南行进了40千米，看到了第一个路标，上面写着些十分显眼的西里尔字母，说明他们已进入苏联的乌克兰境内。

1941年秋天天气晴朗，东欧的森林镀上了一层金黄色，枫叶红芳草萋，麦穗沉沉，果实成熟，路况良好，是典型的最适合装甲坦克运动的天气，而对于身处卫国战争中的苏联人民来说，这将是一个灾难性的季节。第3装甲师师史记载，他们向前推进了3个小时，随处可见苏军遗弃的军马、军车和其他货运车辆。

对于德国中央集团军群分兵南下的可能性，朱可夫（Georgy Konstantinovich Stavka）做了充分的预计，然而，斯大林虽然认可了朱可夫的预判，但却拒绝放弃基辅，还解除了坚持己见、个性强硬的朱可夫总参谋长的职务，调任他为预备队方面军总司令，去负责叶利尼亚地区的反击战。

作为统帅及政治领导人，斯大林和希特勒的想法不谋而合，基辅地区的决战不仅仅是出于军事目的，乌克兰的资源和工业区更是难以割舍的宝藏。尤其，西南方面军成功地挫败了克莱斯特的坦克群，波塔波夫（M. M. Potapov）第5集团军的“沼泽防御战”让人们眼前一亮。为了阻止古德里安坦克群南下，斯大林一方面命令西南方面军沿着杰斯纳河布防，另一方面则命令在外圈新组建的由叶廖缅科指挥的布良斯克方面军负责打击德军第2装甲集团军的侧翼，拖住德军南下的步伐。

其中莫德尔所在的第24摩托化军的正面，苏军2个方面军布设有第21、第40集团军两个集团军的庞大兵力。而在前阶段作战中让龙德施泰特元帅吃尽苦头的苏军第5集团军则负责挡住德军第2集团军的第43、第13步兵军渡过杰斯纳河。考虑到这些军团的实力已被严重削弱，苏军出动了大批的飞机来支援地面的作战，基辅大战就以空地搏杀的形式拉开了帷幕。

8月25日下午，莫德尔的师指车队追上了莱温斯基中校的部队，莫德尔询问了进展情况，中校通过地图汇报说已经到了诺夫哥罗德（Novgorod）地域。这时参谋报告说在诺夫哥罗德遭遇了顽强的抵抗，苏军重兵守卫着杰斯纳（Desna）河桥梁。莫德尔命令莱温斯基，虽然苏军凭借杰斯纳河“天堑”构筑防线，但必须完整地拿下桥梁，否则为这条河就得花上好几天的时间。然后莫德尔的师指车队沿着一条森林小径继续前行，此时他们已经深入到敌后30多英里，随时都有被苏军攻击的可能，但是却没有一个人去考虑这些。

枪炮声骤起，几十分钟之后，第3装甲师的第一次进攻失败了。黄昏时分，师指进抵谢韦尔斯基城郊的杰斯纳河西岸，莫德尔用望远镜观察敌情时，苏军设在城里的152毫米重炮和迫击炮猛烈地开火了，莫德尔的一只手不幸被榴弹炮的弹片击中，而他仅在伤口上涂了点药膏（古德里安的回忆录里，莫德尔负伤的日期是9月2日）。不过，第75炮兵团的团长戈特弗德·里斯（Gottfried Ries）上校就没这么走运了，他被炮弹击中之后，在送急救站的途中伤重不治而亡。

听完侦察营的汇报之后，莫德尔下令停止对这座有众多教堂和修道院的城市的夜间攻击，因为在漆黑的夜晚，想要攻下这座由重兵把守的城市是不太现实的。

次日拂晓，第3装甲师以2个战斗群向诺夫哥罗德－高韦尔斯基城发起了猛攻，其中北路战斗群由第6装甲团第1营、第394步兵团第1营和工兵排等部队组成，由弗培尔（Fauper）中校指挥。德军坦克和搭载着步兵的装甲车大胆地向前穿插，他们动作迅猛，绕过了苏军设下的障碍物，发动了出其不意的袭击，因此苏军预设的炮群基本上没发挥作用，等到调整炮口时已经来不及了。

措手不及的苏军试图用集束手榴弹来攻击敌方车辆，但在第3装甲师车载步兵的火力压制下，仅仅炸趴下一辆坦克就被打退了，这些苏军士兵其实都只是些预备役人员，训练及素质都不怎么样。德军趁势突入到了市中心，然后又穿城而过，很快控制了城北一座长700米的罗马大桥，守桥的苏军一哄而散。一名叫布奇特尔科尔茨的中尉（lt.Buchterkirch）跳出自己的战车，率领着3名士兵全面拆除了桥上安放的炸药；弗培尔中校则不等工兵拆除完桥上的炸药，便指挥着他的Ⅳ号坦克冒着对岸的炮火和冷枪，抢渡到了杰斯纳河的南岸。

随着第6装甲团主力和德国步兵的入城，城里的苏军被迫撤退。第6装甲团第1营营长施密特·奥特（Schmidt-Ott）中校命令坦克纵队向大桥方向开进，至少有2个营的德军到了杰斯纳河的南岸。此后不久，莫德尔也乘车亲自来到了大桥之上。他还不太相信能够完好无损地夺下这么重要的大桥，在现场，莫德尔承诺将为夺桥有功的先锋排长申请授予骑士勋章，称“这座桥可以顶得上一个师”。

随后，简单地了解了战况之后，莫德尔命令部属“不惜一切代价守住桥梁”，继续扩大桥头堡，以夺占尽可能大的地盘。

苏军第293步兵师尽管挡不住德军的突进，但用炮火的轰击却不惜成本，加上苏军飞机不断地袭扰，德军车队遇到了不少的麻烦。

27日拂晓，第3装甲师继续向前推进，其前锋横穿基辅－布良斯克铁路线，直扑绍斯特卡（Shostka），南路的战斗群在诺夫哥罗德－谢韦尔斯基以南的皮罗戈夫卡附近建立了第二个桥头堡。友军第10摩托化步兵师在其西南方的科罗普夺占了第三块登陆场。苏军的杰斯纳河防线已然被打穿，这些突破为第2装甲集群继续向南突击创造了条件。

第二天，莫德尔派出的战斗群以惊人的速度恢复了进攻，他们成功地渡过了列季河，然后攻进到克罗洛韦兹（Krolevetz）附近。第3装甲师逼近到谢伊姆河时，战局出现了微妙的变化，苏军的反击对该师左翼的第47摩托化军形成了越来越大的压力，防线几近崩溃。原来在斯大林的严命之下，叶廖缅科中将受命要堵住这些已经被打开的突破口，他的这个方面军主要有第21集团军（下辖3个军）的79575人及499门大炮，但却几乎没有坦克，仅有8辆轻型坦克和15辆装甲车，实际上并不具有阻挡德军装甲集群突击的能力。

但是，苏军依然开始了一系列的迅猛反击行动，攻击波一浪高过一浪。虽然未能“彻底地粉碎古德里安和他的整个集群”，但在强大的压力之下，德军不得不放弃某些已占领的地段。古德里安一方面命令施韦彭堡及莫德尔守住自己的阵地，然后再尝试渡河，另一方面向博克元帅请求增援，于是第2集团军的一些步兵师、第46摩托化军、“帝国”师等一些部队将逐次增援过来。

苏联空军的舍命强击对德军的后勤构成了极大的危害，冲在最前面的第3装甲师明显感到了补给的紧张和燃料的不继。特别是坦克、装甲车零配件的损耗远远高于补充的速度，坦克行驶在尘土飞扬或泥泞的道路上，部件损耗是平常的好几倍，坦克保养和维修效率直线下降；再加上糟糕的路况，供养卡车在未铺设、被破坏的路面上举步维艰，给养不能送达到最需要的地方，部队的战斗力、士气都在急剧下降。

苏军从南面的反击迫使第3装甲师暂时转入防御。古德里安不得不叫停了整个第24摩托化军，以避免左翼缺乏掩护的部队被苏军截断吃掉，他调派和部署大批的高射炮驻守在各个渡口和桥头堡，既对抗了苏军飞机的袭扰，又对叶廖缅科那些“纯步兵性质”的援兵形成了扼制效果。

在第3装甲师的正面防御的苏军第40集团军防线也非常脆弱，虽然扛着个集团军的番号，当时的实际兵力却只有31950人及248门大炮、1辆重型坦克、14辆中型坦克、40辆轻型坦克、69辆装甲车或超轻型坦克。值得肯定的是，这一回苏军的战法比较灵活，譬如，苏军第293步兵师在第10独立坦克旅的配合下，不断地袭扰着已停止进攻了的第3装甲师和第10摩托化师。为了迷惑德军，苏军采取的是“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游击战术，不胜其烦的德国人很后怕地认定自己遭到了苏军4个师的进攻。

莫德尔派出了加强有坦克的侦察营在驻地周围进行巡逻，等到第3装甲师拿下克罗列韦茨之后，苏军的士气才被压制了下去，偷袭的次数也锐减。第4装甲师的到来，更是替第10摩托化师解了围，这个摩步师一度被苏军从杰斯纳河东岸赶回到西岸，直到“每一个能拿枪的人”都投入战斗之后，才没让战线彻底地崩溃掉。等到大德意志摩步团（旅级规模）的增援到位之后，第3装甲师终于可以把分散在诺夫哥罗德—谢维尔斯基登陆场的兵力收拢起来。更重要的是，又可以利用这难得的、短暂的休整契机。维修人员则加紧修理那些损坏的车辆和战车，不过，因为零配件匮乏等因素的制约，到9月4日时，迭经恶战的第3装甲师尽管不断地得到优先的补充，但仍只剩下41辆坦克（有一些是反复修复的再生坦克）。军籍上已经损失掉了157辆坦克，其战损比率占到东线德军装甲师损失排行榜的第二位。

9月3日，第6装甲团在克罗列韦茨抓到了2名非常重要的俘虏，一个是作为最高苏维埃全权代表正在杰斯纳河（Десны）畔领导工事构筑的齐斯托夫（Tschistoff）总工程师，其携带的文件显示苏联打算调动100万工人来构筑杰斯纳河防线。另一名苏军师参谋乘坐的飞机被德军高射炮击落，跳伞之后被俘虏，这名苏军军官携带着第3装甲师当面苏军的兵力部署地图。莫德尔亲自把缴获的文件送到了施韦彭堡将军的手里，古德里安知道后决定恢复进攻，他打电话到第3装甲师，说：“这是我们的机会，莫德尔。”

9月5日，古德里安电令大德意志团从诺夫哥罗德-谢维尔斯基登陆场出发，由第3装甲师左翼进发直取格鲁霍夫（Glukhov），右翼的第2集团军的部队在停滞了一周之后也活跃了起来，他们在切尔尼戈夫（Chernigov）以东的两河交汇处夺取了登陆场。莫德尔将军根据缴获的苏军文件、军用地图侦查核实，敏锐地发现苏军第21集团军与第13集团军之间有着巨大的空隙，在谢伊姆河地段的防御比较薄弱，于是他向古德里安将军建议从这里实施突破，越过科诺托普（Konotop）后，直取基辅以东的重镇罗姆内（Romny）。这样的提议太具有诱惑力了，因为罗姆内是交通枢纽，数条公路在此交汇，占领它再拿下南边的卢布内，基辅以东的公路线就全部被切断了，基辅地区会战的胜负就会因此见分晓。古德里安将军慎重考虑之后，同意了莫德尔的建议。

9月7日，莫德尔获得了骑士勋章的褒奖，他是德军中第344位获此荣誉的人。黄昏的时候，博克陆军元帅也核准了第2装甲集群的作战计划，但强调第24摩托化军占领罗姆内后必须停止前进，等待第1装甲集群北上。古德里安不以为然，他在下达的命令中强调继续南进，直到与友军会师。7日—8日两天，苏军一直在试图压制德军那些孤立的桥头堡，但适得其反，德军的斯图卡轰炸机阻止了苏军的兵力调动。

9月9日清晨，德军的战车再次运动起来，莫德尔给的命令很简单：“尽量地往前推！”苏军兵力不足，难以阻挡德军的突击。第2装甲集群很快就撕裂了一个宽度达60千米的口子。下午，经过休整和补充的第3装甲师莱温斯基战斗群组成了一个由海因茨·维尔纳·弗兰克（Heinz Werner Frank）少校任指挥官的先遣支队，第543反坦克营成了这个战斗群的主干，另外加强有一个配备着中型坦克的装甲连，一个配备着轻型坦克的坦克排和一个摩托化步兵连。莫德尔下达给弗兰克少校的任务是尽可能地向前推进。

弗兰克少校率领着他的战斗群风驰电掣地从巴赫马奇（Bachmach）与科诺托普（Konotop）之间的缺口处杀入，直奔罗姆内而去。他们的穿插行动得到了德国空军的鼎力配合，博克满意地指出：“挡在第2装甲集群前面的阻力轰然崩塌了。”

为了阻止莫德尔部的前进，苏军对后续跟进的德军进行了炮击、轰炸和拦截，第24摩托化军的军部也险些被苏军给敲掉。惊慌失措的施韦彭堡上将请求古德里安允许转攻为守，让自己收拢已散得过开的部队，这个时候的第24摩托化军各部队之间稀稀拉拉，绵延达数百千米，苏军如果大反攻的话，第24军将会非常危险。古德里安表示，希望在见到莫德尔了解完情况之后再做决定。可这个时候，第3装甲师的师部已经找不到莫德尔的身影，莫德尔正跟着部队的前锋在挺进。

实际上，经过两个半月的激战，在被打穿的战线后方，苏军能够用于机动防御的坦克早已所剩无几，那些刚穿上军服没几天的新兵蛋子在乌克兰大平原上成为任人宰割的羊群，布良斯克方面军无力再阻止古德里安装甲集群的南下。可惜叶廖缅科在他的回忆录里没有提及基辅会战的只言片语，因此无法得知这位苏军将领内心的真实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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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基辅大会战示意图。



直到傍晚时分，弗兰克少校才在一座桥梁的附近停止了前进，他必须要确保这座桥的安全，让第3装甲师的其他单位能继续跟进，这里距罗姆内已不足一半的路程。曼陀菲尔中校的战斗群在午夜时分移动到了这座桥的北面，然后也停了下来，他们在等待着师长莫德尔的协调，以便有组织地在第二天早晨6：00发起攻击。

9月10日，第3装甲师得到了南方集团军群在与他们对进的情况通报，大受鼓舞。弗兰克少校指挥着他的战斗群亡命地朝罗姆内挺进。此时开始下雨，越下越大，俄罗斯泥泞而糟糕的道路给第3装甲师造成了很大的麻烦，提供后勤补给的轮式运输车队举步维艰，第3装甲师因此放弃了一些暂时不要的东西轻装前进。当然，苏军方面也存在同样的困难。

弗兰克战斗群在极端困难的路况中冒雨前进，中午时分到达了一个相对干燥的高地，从这个高地可以俯瞰到罗姆内城和罗姆河，以及北郊的桥梁。罗姆内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城市，200多年前曾是瑞典国王查理十二世抗击彼得大帝的大本营。

弗兰克少校没有看到苏军有任何的动向，显然，城内的守军对第3装甲师的逼近依然毫无察觉。于是，弗兰克少校决定立即发起行动，从桥的两端发起攻击，然后从北郊攻入城内。参战的兵力为一个摩托化步兵连、一个反坦克营、一个装甲步兵连和一个炮兵连。

他们大胆的突击几乎没有遇到抵抗，守城的苏军第10独立坦克旅等部队虽然构筑了大量的铁丝网、反坦克陷阱等防御设施，但第3装甲师来得实在是太快，太突然了，苏军根本就没有来得及进入到阵地。第3装甲师从西北方向突入城中，一直打到该城的东南出口，城里、城外的防御工事大都成了摆设，苏军被快速出现的德军装甲纵队打懵了。

弗兰克少校命令部下必须拿下南郊的苏拉大桥，林克（Lingk）中尉率领着反坦克连率先穿越了苏拉大桥，到达了河的彼岸。虽然第3装甲师完整地占领了桥梁，但此时苏军从震惊中回过神来，于是枪声四起，激烈的战斗在城市里及桥的四周展开。不过，随着莫德尔亲率的第3装甲师后续兵力的抵达，苏军本来就组织得不怎么好的抵抗被压制了，德军开始清除城里和桥四周的苏军残存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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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1年9月，德军坦克正行进在通往莫斯科的公路上，希特勒突然下令转向南方。
	◎1941年，苏军士兵在很不利的地形中发起反击，向上仰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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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布良斯克方面军司令叶廖缅科，他的部队是莫德尔挺进基辅的最大障碍，但他没有守住西南方面军的后方。
	◎布琼尼元帅，“过气”的骑兵将军，听闻西南方面军覆灭的噩耗，他几次欲自杀，斯大林劝阻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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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莫德尔在听取装甲指挥官的汇报。
	◎1941年，德军向乌克兰平原急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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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军在杰斯纳河架设浮桥。
	◎若干年之后，两位第3装甲师的老师长——莫德尔（左）和布莱特（右）再次重聚时的留影。






	[image: ]

	[image: ]




	◎1941年9月，德军一个步兵连的士兵穿越第聂伯河后，在构筑机枪阵地，他们的任务是搜捕、拦截基辅战役中漏网的散兵游勇。
	◎第6装甲团团长莱温斯基（Werner von Lewinski März）中校，在第3装甲师，他的这个战斗群作战任务最繁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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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往基辅的道路并不通畅，德军的炮车、骡马常常会拥堵在一起。
	◎被摧毁在科布林（Kobryn）的苏军T-26坦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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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543反坦克营营长弗兰克少校（左三）与古德里安（右二）。基辅会战后，弗兰克少校调到第6装甲团第2营，参加攻打图拉的战役，后转战库尔斯克、哈尔科夫等地，他的战斗群都是充任矛尖角色。但1944年5月以后，就再也没有他的任何消息了。
	◎莫德尔在向古德里安将军汇报军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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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9月，德国步兵正在向南进发，他们前往“基辅口袋”形成合围。



眼看罗姆内的陷落已成定局，苏联空军出动了大批的轰炸机，在10日的白天就实施了25次空袭。城市被炸成一片废墟，电力供应完全中断，正赶到城里来与莫德尔商议军情的古德里安也差一点葬身于这狂轰滥炸之中。

见到莫德尔之后，古德里安详细询问了他的意见，尽管此时第3装甲师的前锋兵力充其量不过一个团，但莫德尔对转攻为守的建议不屑一顾。

莫德尔告诉古德里安，虽然给第3装甲师运输弹药、燃料和其他补给品的车队挣扎在泥泞的道路上迟迟不能抵达，但德军困难苏军就会更困难，在第3装甲师周围聚集的苏军主要是后勤部队，只有少数部队具有野战能力。目前已经出现的苏军坦克大都是为了掩护撤退从附近的维修站里临时调来的，要么缺油少弹，要么开不了多远就会趴窝，威胁非常小。根据已经掌握的情报，第3装甲师占领罗姆内之后，苏军第40集团军的防线业已被切成了两半，不可能再组织起有效的防御，更别奢谈什么反攻了。古德里安非常赞成莫德尔的看法。


 基辅口袋

德军中央集团军群总部的气氛十分紧张，博克曾回忆说：“中午传来消息，列克列缅丘格（Kremenchug）和罗姆内之间尚有200多千米宽的缝隙，大批的敌人从那里往东突围了。从南方集团军群打来了3个电话，通话将近一个半小时，都是在询问洛赫维察（Lokhvitsa）是否被拿了下来。”古德里安还接到了博克元帅的通知：“由于天气不好，预计第1装甲集群只能缓慢前进，因此第2装甲集群必须越过本应是南方攻势终点的罗姆内，推进至洛赫维察（Lokhvitsa）。”

其实克莱斯特的坦克群正是利用坏天气躲开了苏军的监视，秘密北上。古德里安通过无线电一再催促施韦彭堡督令后续部队赶快跟进。要等到第10摩托化步兵师赶上来，莫德尔的部队方能继续向南方挺进。

罗姆内的失守意味着基辅地区的苏军大势已去，因为德军南北对进会合已近在咫尺，苏联西南方面军耗尽了最后的预备队也无力去阻止了。除斯大林以外，苏军高级将领都意识到了基辅已危在旦夕，华西列夫斯基（A.M.Vasilevsky）、沙波什尼科夫（B.M.Shaposhnikov）、布琼尼、朱可夫、铁木辛哥、基尔波诺斯等人纷纷面呈或者发报，请求同意放弃基辅，允许西南方面军向东撤退。斯大林拒绝了这些请求，他认为苏军如果撤退，有可能会被敌人追上，然后会在野外被击溃消灭，于是责备华西列夫斯基等人“只想避开敌人，而不是打击敌人”。

苏联西南方面军司令员米哈伊尔·彼得罗维奇·基尔波诺斯（Киpпoнoc Mихaил Пeтpoвич
 ）上将原本在沙皇军队服役，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还是个很不错的军医。国内战争时，基尔波诺斯是乌克兰起义组织的缔造者之一，曾担任过卡赞步兵学校的校长。然后，因为在苏芬战争时，他率领第70师突破了芬兰湾而一举成名，此后官运亨通，升任军长、列宁格勒军区司令。1941年，基尔波诺斯调任到基辅特别军区任司令，被认为是将星中最有潜质者之一，9月9日他开始接手基辅苏军的指挥权。

其实，基尔波诺斯一直都在请求撤退，也许是斯大林一贯断然拒绝的印象让他心灰意冷了，所以在9月11日晚上，通过电传打字机与最高统帅部的交谈中，他在关键性时刻作了妥协，表示将遵循最高统帅部的指示，坚守基辅，不会后退一步。斯大林据此也坚定了死守基辅的决心，没多久就撤换了仍在喋喋不休地请求撤退的布琼尼元帅的职务，改由铁木辛哥来接替。这次会谈铸成了基辅苏军的悲剧，西南方面军的命运也就此被确定了下来。

9月12日天气放晴了，第3装甲师能动的坦克只剩下30多辆，由于缴获了苏军坦克旅的油料库，燃料是充足的。下午，莫德尔对部队进行了整编，弗兰克战斗群重组后由第521反坦克营第3连、第3步兵团第1营第2连、侦察营第1连、第75炮兵团第2营第6连，另加强有第6装甲团第2营的2辆II号坦克、2门轻型高炮和1个工兵排。黄昏时，这个机动性非常强的先遣支队沿着苏拉河的东岸前进了，他们的目标是洛赫维察，苏军的抵抗没能起到阻挡作用。天黑的时候，弗兰克战斗群已南进了45千米，抵达了小镇达姆里尼。趁着夜色掩护，他们偷袭夺占了小镇附近苏拉河上的一座桥梁。苏军为守住东撤的出口，四处调兵前往堵截和反击，希望能复夺失守的桥梁，形势一度变得很紧张，战斗一直持续到天明。弗兰克少校向师部请求增援，莫德尔答应他，援兵会尽快赶到。

13日中午，莫德尔派出了一支实力更为强大的战斗群，由第6装甲团团长冯·莱温斯基中校指挥。一架德军侦察机率先发现了正在被苏军坦克群围攻的弗兰克战斗群，增援部队全速前进的同时，德国空军的斯图卡俯冲轰炸机对正在围攻弗兰克战斗群苏军的坦克纵队实施了密集轰炸，苏军的围攻因而成效微小却伤亡惨重。第3装甲师的2个战斗群会师之后，坦克及自行火炮交替掩护，沿着苏拉河攻击前进，苏军撤了下去，他们又夺取了3座桥梁。

黄昏，第3装甲师已经到了洛赫维察的郊外，他们借着玉米地和草堆的掩护接近了城镇，夜幕降临时他们占领了洛赫维察的东部。因为考虑到天黑后坦克在巷战中难以发挥作用，于是莫德尔同意将坦克装甲车全部撤到城外，仅留下第3步兵团第1营（由韦尔曼少校指挥）驻守已经拿下的城区部分。

14日清晨5点多，第6装甲团第3营的数辆坦克回到城内，协同第3步兵团第1营向城西的苏军阵地发起攻击。战斗十分激烈，第3步兵团第1营第3连在佩舍克（Peschke）上尉的指挥下穿城而过，插到苏军的背后，占领了城北的大桥，俘虏了一个苏军的高炮连。当第6装甲团第2营的坦克抵达后，苏军的抵抗意志彻底崩溃，官兵们纷纷举手投降，战略要地洛赫维察就这样被莫德尔的部队给拿了下来。西方军史专家特别提到，第3装甲师之所以屡屡突袭得手，是因为苏军的行动总是慢了半拍。譬如，弗兰克战斗群的机械化部队在冲过桥梁和主要街道时，至少经过了6个苏军重型高射炮阵地，而当时的苏军都还在睡梦中毫无反应。

城内的战斗刚一结束，第3步兵团第1营迅速占领了洛赫维察以南的亚什尼基高地以及城西郊的哈里科夫奇高地，构筑工事以防苏军可能发动的反击。

第3装甲师主力在中午时分进驻洛赫维察，并立即在城外构筑环形防御阵地，这为后来顶住苏军的狂攻守住该城做了准备，莫德尔抵达之后，将他的指挥所设在了一所学校里。当天下午，古德里安也赶到这里，他发现莫德尔已经只剩下10辆坦克和不到一个团的兵力。

距离包围圈合拢的时间已越来越近了，然而经历了11日晚上与斯大林的那次电报交谈之后，苏联西南方面军司令基尔波诺斯上将、西南方面军军事委员布尔米斯坚科（Бypмиcтeнкo Mихaил Aлeкceeвич
 ）已经不敢再向莫斯科提撤退的事了。倒是参谋长瓦西里·伊万诺维奇·图皮科夫（Тyпикoв Bacилий Ивaнoвич
 ）少将在获悉了接二连三的噩耗之后忧心忡忡，14日一大早他就拟定了一份报告发给斯大林。在文件中，图皮科夫直言不讳：“目前的形势证实西南方面军的处境十分危急，假如部队不能及时撤出第聂伯河东岸，那么将在接下来的一两天内被德军合围，届时，西南方面军将面临一场大灾难，再没有办法去避免它的发生……就在今天，9月14日，让部队撤到第聂伯河东岸，明天一切都晚了！”

半个小时后，莫斯科来电要求与基尔波诺斯、布尔米斯坚科、图皮科夫谈话。谈话的结果却令人失望，方面军司令员和政治委员再次表示会誓死保卫基辅，只有差一点被扣上了“惊慌失措”帽子的图皮科夫坚持自己的观点，斯大林只留下一句话：“等我们的答复……”而莫斯科的答复并没有很快地传来，西南方面军再次与最高统帅部谈论是否撤退已经是9月17日的事了，那时候几十万大军已经陷在重围之中。

在斯大林犹豫不决之际，第3装甲师的铁轮再次向前碾进。9月14日下午，莫德尔在与古德里安商议之后，派出了由第6装甲团第3营第9连连长瓦特曼（Waterman）中尉指挥的侦察分队前往卢布内寻找南方集团军群的北上兵团。这支小分队里仅有1辆III号坦克、一辆没有战斗力的指挥坦克以及几辆搭载着45名步兵的装甲运兵车，但是他们大胆的穿插行动却完全在苏军的意料之外。莫德尔用无线电与这支特遣队保持着时断时续的联系，当联系中断时，焦虑不安的莫德尔甚至派出侦察机寻找他们的踪迹。

18：20，瓦特曼中尉率领的小分队不负众望，在卢布内城郊遇到了南方集团军群第16装甲师工兵营的士兵。在工兵的引导下，瓦特曼的小分队涉渡过河，进入卢布内城内，当2辆分别涂装着“G”字（代表古德里安装甲集群）和“K”字（代表克莱斯特装甲集群）标识的坦克迎面相遇时，意味着第3装甲师和第16装甲师（这个师的师长正是莫德尔的军校同窗汉斯·胡贝少将）胜利会师了，冯·博克当天就宣布了这一消息，把这一胜利与汉尼拔的坎尼会战相提并论。纽顿在他的书里称“莫德尔个人系上了基辅包围圈的口子”其实并不过分。至此，至少形式上“基辅口袋”锁底边的任务是完成了，包围圈正被封闭着。

9月15日上午，第3装甲师仍在辽阔的地区孤军作战，未能与南方集团军群建立更牢固的联系。于是，莫德尔向各个方向派出侦察分队，希望能更充分地了解洛赫维察周边友军和敌军的态势。根据掌握到的情况，莫德尔调整了兵力部署，其中第3步兵团往洛赫维察南北方向扩张阵地，第394步兵团则奉命向西扩展，侦察营在第6装甲团所剩无几的坦克协同之下担任机动力量，随时准备应付危急事态的出现。

中午，南方集团军群阿尔弗雷德·冯·胡贝基（Alfred Ritter von Hubicki）中将指挥的第9装甲师的坦克从洛赫维察东南方向疾驰而来，与第3装甲师第394步兵团第1连会合，“基辅口袋”在第二个地点完成了封闭。下午，由克莱奇默尔（Kretschmer）二等军士长和鲍坦因（Baotein）上士指挥的第3步兵团第1连的一个班与第16装甲师侦察营的尖兵相遇了，基辅合围圈又在第三个地点完成了封闭。

随着时间的流逝，口袋越扎越紧了，尽管仍有诸多的缝隙可乘，可消息闭塞、指挥僵化的苏军并没有抓住这最后的机会突围。夜幕降临时，越来越多的苏军出现在洛赫维察的外围，但这些部队大都是对战局不甚了解的后勤部队，直至稀里糊涂地闯入了德军的火力圈，才知道自己的后院已出现了敌军。所以，真正值得一提的激战并没有发生，莫德尔仍有充裕的时间让他的部队集中到洛赫维察城内或在其周围构筑防御工事。

第39通信营营长冯·贝尔（Von Bell）少校临时担任了城防司令官。德国国内及友邦国家的电影界、广播电台和报刊的战地记者纷至沓来，东线德军两大集团军群在乌克兰大地上“历史性”会师的场面是个很不错的新闻题材，洛赫维察突然间成了全世界关注的焦点。当晚最大的战斗是弗兰克少校的战斗群又打掉了一个由15辆卡车组成的车队，挫败了苏军填补突破口守备力量的图谋，同时还俘获了苏军第21集团军后勤部的副部长。

9月16日，在波尔塔瓦苏军西南方面军总司令部，副参谋长兼作战处主任巴格拉米扬（Ивaн Хpиcтoфopoвич Бaгpaмян
 ）少将看到了整个西南方向的作战汇报，其中基尔波诺斯在给西南方向总司令部的汇报中最后总结说：“我准备把指挥所转移到基辅，这是能指挥军队的唯一场所了。我请求采取必要措施，利用空中运输对方面军所属各集团军进行弹药供应。”形势已危若累卵，季莫申科也撤离了，巴格拉米扬在向新任西南方向总司令铁木辛哥与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乌克兰第一书记、西南方向军事委员赫鲁晓夫汇报时，却表示即便地面道路被封锁，他仍将飞回包围圈内，与西南方面军的战友共存亡。

这让铁木辛哥和赫鲁晓夫十分感动。铁木辛哥决心一方面竭尽全力打开缺口救出被围的西南方面军，另一方面他将努力说服最高统帅部同意西南方面军突围。铁木辛哥还请巴格拉米扬口头转达，让基尔波诺斯“发挥最大积极性，向罗姆内和卢布内方向更坚决地实施突围，而不要坐等我们把他从包围圈里拉出来”。

飞回包围圈的巴格拉米扬在皮里亚京（Piryatin）北面一个叫普里卢基的小村子里找到了西南方面军的临时指挥部。由于德军的迅猛攻击，撤回基辅的道路已经被切断。因为巴格拉米扬带来的是口讯而不是书面命令，基尔波诺斯害怕承担责任，认为“问题过于重大”，拒绝执行撤退命令。不过，他还是决定向最高统帅部请示。

35个师的德军开始挤压包围圈，第2、第4两个航空军的斯图卡轰炸机、Bf110如影随形，苏军第5、第21集团军向罗姆内、洛赫维察撤退，第37集团军终于放弃基辅的要塞，向第5集团军靠拢，第26集团军向卢布内撤退，很快也腹背受敌了，集体农庄里的农民、妇孺焦虑而伤感地送别了自己的子弟兵，希望他们能突围出去。

到17日凌晨，总参谋长沙波什尼科夫才代表最高统帅部发出了撤退命令。得到撤退许可后，基尔波诺斯快速下达了一系列的撤退命令。这些命令所勾勒的突围方案基本上符合当时的客观实际，但问题是实在太晚了，也许再提早24小时或48小时形势就会不一样。17日深夜，西南方面军的大多数集团军都得到了撤退命令，只有困守基辅的第37集团军无法通知到，方面军与该集团军的无线电通讯已经中断，派去的联络参谋均未能抵达城内。直到次日，该集团军才通过西南方向总司令部的电台获悉了撤退命令。

9月18日清晨，西南方面军各部按照命令开始突围，进攻首先从东面发起，苏军第2骑兵军在别洛夫将军的指挥下，以第9骑兵师配合预备队的几个坦克旅向罗姆内发起猛烈的进攻，试图从此处打开一个缺口。

德军第2装甲集群司令部在16日就搬迁到罗姆内城内，古德里安此前正在视察攻占了普里卢基的党卫军部队“帝国”师，天快亮时才回到罗姆内。就在他风尘仆仆地回到司令部打算要休息一下时，苏军的反攻开始了。

古德里安亲临一线督战，他在郊外一所监狱的瞭望塔上居高临下目睹了苏军第9骑兵师英勇无畏地与德军第10摩托化步兵师的2个营上演的连续攻防大战。激烈的战斗中，苏军一度冲入罗姆内城内，但最终被88毫米高炮群猛烈的火力给驱逐了出来。为了防止苏军在这里形成突破，施韦彭堡上将急令“帝国”师和第4装甲师各抽调一支部队驰援罗姆内，古德里安被迫把他的司令部撤往科诺托普。

苏军第2骑兵军的进攻虽然失败，但它对罗姆内的攻击策应了苏军第21集团军的突围行动，当晚该集团军一部在司令员库兹涅佐夫将军的率领下成功突围。而跟在第21集团军后面的第5集团军则遭到了德军的强力拦截，除第15步兵军一部设法突围外，集团军司令部和伤亡惨重的其他部队与西南方面军司令部会合，被迫转向南面的皮里亚京。而且总体来说，苏军的突围是没有组织的，4个集团军很快被分割成6个部分。

在皮里亚京东面大约50千米处就是莫德尔第3装甲师据守着的洛赫维察。按照先前的计划，第1装甲集群第48摩托化军下辖的第25摩托化步兵师接手此地的防务，坦克及各种车辆均损失惨重的第3装甲师将撤下去休整。苏军的突围转向这个方向之后，休整计划就不得不放弃了。此时第3装甲师第6装甲团（冯·莱温斯基中校指挥）仅剩下10辆完好的坦克（1辆IV号、3辆III号和6辆II号）。莫德尔决定把装甲力量集中起来使用，由施纳德·科斯塔尔基（Schnyder Costakere）少校统一指挥。防御的重担便落到了掷弹步兵的肩上。由于第394步兵团的阵地已经在朝着皮里亚京方向扩展，因此洛赫维察地区的主要兵力只剩下第3步兵团了。值得一提的是该团的团长是一个名叫哈根斯·冯·曼陀菲尔（Günther von Manteuffel）的中校（后晋升为少将，指挥第16步兵师），他的弟弟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索哈·埃卡德·冯·曼陀菲尔（Hasso-Eccard von Manteuffel）上将。

苏军朝这个方向突围的是第5集团军，因而第3步兵团和第394步兵团都受到了不少的冲击。莫德尔接到了形势危急的报告，他以固有的冰冷口吻说：“现在我们正在给破旧的、行将崩塌的房子加上最后的一脚！”第1装甲集群派出了第9装甲师的坦克进行驰援，才令第3装甲师的阵地避免了更严重的危机。

9月19日，苏军西南方面军司令部的电台在突围途中被炸毁，无法再有效指挥各个集团军作战。到处都是苏军的散兵游勇，西南方面军作为建制军团实际上已不复存在。司令部本身也在遭遇战中失去了第289步兵师这一支唯一的掩护部队。中午，方面军司令部与第5集团军司令部会合，这支3000多人的混编纵队拥有的全部重武器仅为6辆装甲车和2门反坦克炮。随后他们遭遇了德军第25摩托化步兵师，激战中又有大批人员掉了队。当然，也有运气好的阴差阳错地冲出了包围圈，其中就有巴格拉米扬少将所率领的一个连（约120人），他们原本是作为诱饵可能被牺牲掉的，却歪打正着找到了德军防御的薄弱点。

20日黎明，苏军西南方面军司令部转移到了洛赫维察西南约15千米的德柳科夫西纳（Dryukovschina）镇附近。为了隐蔽行军及躲避空袭，这支1200余人的部队停止了前进，在一个叫舒梅伊科沃（Lokhvytsya）的森林里休息，基尔波诺斯的意图是等到天黑后再向德军的封锁线实施最后一次冲击。可队伍中的大多数人是司令部里的军官或文职人员，这些人平日里养尊处优，天刚刚亮就迫不及待地跑到附近的镇子里洗漱或弄吃的，结果暴露了部队的行踪。

获悉大批的苏联军官出现在德柳科夫西纳镇附近，莫德尔命令第394步兵团抽调第3摩托车营前往围剿。第6装甲团仅有的10辆坦克也调了过来，第25摩托化步兵师也派出一部协同作战。德军就这样包围了西南方面军司令部，激烈的战斗持续了一整天，苏军数次突围都没有成功，第5集团军参谋长皮萨列夫斯基少将在战斗中牺牲。晚上19：00左右，正在与部下商讨突围计划的司令员基尔波诺斯上将被德军的迫击炮弹炸死。天黑以后，埋葬完基尔波诺斯的西南方面军司令部成员再次突围，方面军军事委员布尔米斯坚科、参谋长图皮科夫先后阵亡，好在终于有一些人冲了出去。

在莫德尔部鏖战苏联第5集团军的同时，德国南方集团军群的第29步兵军（由冯·奥布斯特费尔德将军指挥）攻陷了基辅城。9月20日，德国国防军统帅部的报告指出：“正如专题报道所宣布的，德国步兵师在空军的支援下，经过一整天的奋战，已突破第聂伯河岸上坚固的基辅筑垒地域。昨天，他们大胆突击，驱走苏军，攻入了该城，并在城堡上升起了帝国的战旗……”

12日—21日，德国空军飞出了1422架次，投掷燃烧弹和炸弹，炸毁了23辆坦克、2171辆军车、6个高炮阵地、52列火车和28列机车。此外还损坏了355辆军车，切断铁路线和桥梁18处。苏军的损失还包括65架飞机被击落，42架毁在地面。而德国空军的损失相比之下就比较轻微了，有17架飞机被毁，14架损坏，18名机组人员失踪，9人战死。

21日清晨，第3装甲师和友军对树林里的苏军余部进行了清剿，战斗又持续了5个小时才平息，第3装甲师在基辅会战中总共俘虏苏军18000人（其中第394步兵团报告说，仅9月18日—22日该团就俘虏苏军约9000人），第394步兵团第3摩托车营第1连的工兵在地洞中俘虏了重伤昏迷的“红军中最有才干的战略家之一”、“苏联人的防御大师”——第5集团军司令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波塔波夫少将及西南方面军军事委员会委员师级政委叶溥根尼·巴浦诺维奇·雷科夫、第5集团军参谋长皮萨列夫斯基少将等高级军官。随着苏军的“防御大师”波塔波夫的陨落，德军版的“防御大师”新星正在冉冉升起，而他将带来更多的死亡。

太阳照耀着遍地尸体的战场。第3装甲师的伤亡也很惨重，一位军医在日记中这样写道：“一幅令人毛骨悚然的景象。在各种武器和装备之间横七竖八地躺着人和马的尸体。其中有一辆修理车，上面装有电动机床和钻床等机械。这种东西我之前从未见过。装满医疗器械的救护车翻倒在地。重型高炮、加农炮、榴弹炮、坦克、卡车和轿车，一部分陷在沼泽里，一部分撞进房屋和树丛中，有的则从斜坡上倾翻而下，摞在一起，还有的被烧毁……”

也是在这一天，第2装甲集群得到了最高统帅部关于向莫斯科进攻的预先命令：9月23日起开始变更兵力部署；迄今一直指向西方和南方的各师，现在开始转而向东方和东北方向进军，进入罗姆内—格卢霍夫地区待命。

在惨烈的突围战中，苏军付出了巨大的牺牲，西南方面军主力始终都没能突出重围，仅有少量的部队脱险。到9月26日战役结束时，德军以损失15万余人的沉重代价，消灭了苏联三个方面军共约70万人，其中俘获了665000人；德军还击毁或缴获苏军884辆坦克、3718门火炮及3500辆各种车辆（这些数据二战结束后一直争论不休，德军显然有所夸大，但苏军的损失确实是相当巨大的）。一个叫伊万·克雷洛夫（Ivan Nikitch Krylov）的苏军军官见证了“基辅口袋”里最后几天的战斗，他说：“我们寡不敌众，德国人的弹药几乎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他们的设备没有故障，他们也大胆和勇敢，这无可厚非。但是，德国人的尸体和我们牺牲的人一样并排躺着，并没有什么区别。战斗体现着无情的两面性。”通过此役，苏军获得了很多宝贵的经验，他们把德军在基辅战役中的战术称之为“锤子和铁砧”，日后会加倍奉还。

德国媒体当时一片欢腾，《人民观察家报》报道称“一百万苏军被消灭了”，“基辅灾难结束了”；而《法兰克福日报》则相对简单（也不无夸大）地说：“苏军5个集团军全军覆没了。”莫德尔和第3装甲师获得了胜利，但是损耗之大无疑也将影响以后的战斗；德军还因此失去了在冬天来临之前攻下莫斯科的宝贵时机。而且，这支王牌部队很可能还参与了臭名昭著的乌克兰巴比雅对犹太人及战俘的大屠杀，即“巴比雅大屠杀”（The Massacre of Babi Y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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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9月，德国步兵正在围捕试图逃离“基辅口袋”的苏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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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联西南方面军司令员基尔波诺斯上将。
	◎1941年9月，隶属于弗兰克战斗群的第1侦察营第1连的装甲车和第521反坦克营第3连的坦克歼击车。






	[image: ]

	[image: ]

	[image: ]




	◎莫德尔在使用望远镜，可事实上，莫德尔并不喜欢望远镜，也很少使用。
	◎德军中央集团军群司令冯·博克陆军元帅。
	◎军官奥托·高夫曼（左）、第3装甲师师长莫德尔（中）和第2装甲集群司令古德里安（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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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战火中的乌克兰小城洛赫维察。
	◎1941年9月，“基辅口袋”里战场上的惨状，被摧毁的军车、兵器一片狼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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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基辅附近的德国步兵正在准备一次进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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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的基辅战役中，藏身于荒草中的苏军士兵和军官向德军装甲部队投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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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联西南方面军为了突围，出动骑兵部队冲击德军阵地，这种战法一般被认为比较鲁莽，效果不佳。
	◎波塔波夫少将，他被第3装甲师俘虏，不知道莫德尔从这位红军的“防御大师”身上学到了多少。波塔波夫在战俘营里度过了余下的二战时光，幸运地活到了战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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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辆完好无损的T-34/76B坦克被遗弃在基辅以东的大草原上。
	◎1941年9月，基辅包围战中德军正在越过第聂伯河边的一个反坦克壕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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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军西南方面军司令员基尔波诺斯上将、西南方面军军事委员布尔米斯坚科和西南方面军参谋长图皮科夫少将在1941年8月的留影，他们均在突围途中光荣牺牲了。
	◎1941年，德军摩托化步兵营的士兵在罗夫诺的森林地带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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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1年10月，苏军的85毫米高射炮变种为反坦克武器，已成为莫斯科防御的象征。
	◎1941年9月战火笼罩下的基辅。






第三章　冬天的童话


 停歇的“台风”

苏德战争爆发3个月以来，苏军已损失兵力280余万人，德军在战场上节节胜利，深入苏联腹地数百千米，而且在拿下乌克兰的基辅之后，基本上抹平了数千千米的战线。威胁中央集团军群侧翼安全的隐患被消除了，看上去形势一片大好。整个德国都沉醉于对速胜的憧憬之中，希特勒尤甚。有这样一个故事（出处已不可考）：在9月的某一天，腊斯登堡的“狼穴”大本营里的希特勒一时心血来潮，15：00的时候，破天荒地给前线的一个装甲师的师长莫德尔打去了长途电话。希特勒劈头就问：“将军，莫斯科的太阳是不是红的啊？”莫德尔被问得莫名其妙，支支吾吾半天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希特勒希望他的将军对下一个目标莫斯科充满进攻欲望，而莫德尔的回答显然是不能令他满意的。

为了保卫莫斯科，斯大林在莫斯科的周围重建了两道由125万人、990辆坦克、7600门火炮及677架飞机组成的新防线，分别由伊凡·斯捷潘诺维奇·科涅夫（Ивaн Стeпaнoвич Кoнeв
 ）上将、叶廖缅科上将两位将军来担任司令员。

在希特勒看来，斯大林已经把最后一支预备队都消耗殆尽了，特别是莫斯科方向，只要把这批挡路的苏军给消灭掉，胜利就会随之而来，于是希特勒开始重新加强中央集团军群。早在9月6日，《在中央集团军群方向的决战》的第35号训令中，他就要求中央集团军群尽快发起进攻，在维亚济马（Vyazma）方向形成双重包围，歼灭斯摩棱斯克以东的苏军。

攻击莫斯科的计划被希特勒命名为“台风”行动（“operation taifun”）。根据艾伯特·西顿所著的《苏德战争》一书的介绍，德军第一阶段的作战计划是以斯摩棱斯克—莫斯科这条线作为中央基准线，兵分两路进行钳形包围，在苏军西方面军后方约80英里的维亚济马会合，这种两翼包抄的战术是基辅会战的重演。此次充当主角的是第3装甲集群和第9集团军，都是莫德尔未来要去任职的部队，第4集团军和第4装甲集群则负责配合，攻击苏军预备队方面军，从南面实施深远迂回。

希特勒要求在9月中旬就发起对莫斯科的进攻。不过，当时中央集团军群的主要兵力还深陷在基辅会战当中无法抽身；德军后勤系统问题层出不穷，为下一阶段作战准备的弹药和物资没能到位；苏联境内大批被破坏的公路和桥梁需要时间来修复；最重要的是，大伤元气的机械化部队需要时间来休整……这一回轮到陆军将领们来请求希特勒推迟对莫斯科的进攻。

姑且不论部队数十万兵员的减员，坦克的大量损耗已令战斗力严重下降了。譬如，第3装甲师能用的坦克数量已经下降到了个位数，“台风行动”开始时，补充到古德里安的第2装甲集群的坦克也只有100辆，其中50辆还运错了地方，发往了奥尔沙（Orsha），等到再运回来的时候已经很晚了。

9月23日起，第2装甲集群就开始重新整编，部队逐渐向罗姆内—格鲁霍夫地区集结，但是有些部队却撤不下来，譬如第25摩托化师的一个团，这导致第9装甲师不得不重新投入战斗。24日，回到集团军群司令部开会的古德里安获悉了“台风”行动的一些细节，整个行动计划定于10月2日开始，为了利用9月的好天气和空军的支援，第2装甲集群在9月30日就将开始行动。整个第2装甲集群其位置有些偏南，且实力受损严重，因此在“台风”计划中沦为了配角，主要起助攻的作用。按照计划，他们的任务是参与围歼苏军的布良斯克方面军，攻取奥廖尔（Orel）和图拉（Tula）两个重要目标。

“台风”行动对于第3装甲师而言，意味着再次疯狂地重组，留给莫德尔及第3装甲师的休整时间其实很短暂，大约只有3天时间。维修人员竭尽全力进行抢修，他们幸运地分配到了一批新的发动机，因而修理的效果大增，让坦克的数量又恢复到了两位数；另外，他们还用拼凑零件的方式重组了约100辆装甲运兵车。为了弥补第2装甲集群的损失，总部将原隶属第1装甲集群的由肯夫（KenFu）装甲兵上将指挥的第48摩托化军（第16装甲师除外）划到古德里安集群的麾下，这样，整个第2装甲集群勉强恢复到450辆坦克的水平。

莫德尔再次重组了他的三个战斗群：第一个是克利曼战斗群，坦克基本上集结在这里，负责全师的突击任务；第二个是曼陀菲尔（Mantueffe）战斗群，指挥官是后来的名将曼陀菲尔的哥哥，它由装甲掷弹兵和反坦克炮组成，主要负责侧翼的保护；第三个是莱温斯基战斗群，这位传奇的团长刚从医院伤愈归队，在他负伤期间，该战斗群由在基辅战役中大放异彩的营长弗兰克少校暂代指挥，这个战斗群的配备比较均衡，拥有各种武器。像往常一样，莫德尔仍把工兵营作为师级的预备队。莫德尔和他的第3装甲师将很沮丧地面对三周的雨、泥、雪，以及越来越多的苏军士兵和伪装得很好、很坚固的碉堡。

1941年9月30日，希特勒正式签发“台风”行动的命令，第24摩托化军在施韦彭堡上将的指挥下立即投入新的战斗。布良斯克—维亚济马合围战役（Battle of Vyazma-Bryansk）就这样开演了。

第3装甲师从格卢霍夫出发进攻，它不再是第24摩托化军的矛头，这一次矛头换成了第4装甲师，空军掩护也更多提供给了他们。莫德尔的第一个目标指向谢夫斯克（Севска），军事上的意义更多的是保障第4装甲师侧翼，因为他们的目标——重镇奥廖尔要重要得多，该镇是一个铁路和公路的枢纽。

他们当面之敌是苏军布良斯克方面军第13集团军，由戈罗德尼扬斯基少将指挥，仅辖5个步兵师，另有一个第1近卫步兵军正在组建中，尚需4天的时间。苏军没有料到德军会这么快转入进攻，双方在好几个地方激烈地交火，战斗中苏军还使用了反坦克犬（在训练过的军犬背上绑上炸药，让其跑到敌方的坦克底下，军犬定位后即引爆炸药来破坏坦克），但效果并不好，第3装甲师的士兵大都能在犬接近坦克前将其击毙，而且很多犬炸掉苏军自己的坦克，因为苏军坦克燃料是柴油，德军坦克燃料是汽油，军犬训练时嗅的是柴油。

几个小时之后苏军就丢掉了险要之地希拉西西（Hilchichi）。据说，莫德尔乘坐着指挥车穿过这片森林之地时，极目所见硝烟弥漫，地上杂乱地堆放着各种坦克和汽车残骸，数以千计的苏军尸体横七竖八地躺倒在地……没有剩余的弹药，也没有俘虏，苏军展示出来的是一种空前的顽强。

莫德尔所部打穿的这个地方是苏军2个集团军的结合部，苏军第3集团军缓过神来，迅速调集机动兵团叶尔马科夫集群对第2装甲集群的南翼展开进攻，他们集结了近百辆坦克、2个步兵师和1个骑兵师，与德军跟进部队及在周围的第47摩托化军打成一团，从农场一直打到火车站。T-34坦克的性能胜过当时德军的任何一款坦克，所以德军一度很是狼狈。

10月1日，第24摩托化军的第3装甲师和第4装甲师齐头并进，这两个师大约有150辆坦克，空中由第2航空队30~40架飞机提供掩护。在它们后面是第10摩托化步兵师。苏军错判了德军坦克的突击方向，只能调空军来狙击，但这是远远不够的。莫德尔报告说：“卡拉奇乌（Karatschew）之间的道路被秋雨给破坏了。”13：00，经过激战后拿下了谢夫斯克，这里的苏军力量比较薄弱，只有一个团的兵力。

而这时他们左翼的第47集团军仅仅突破了苏军防御20千米，有的部队前进速度达几千米。根据古德里安的回忆，谨慎的施韦彭堡担心完全空白的右翼会遭到苏军的集中攻击，于是以缺油为名建议暂缓前进，古德里安却不以为然，左翼虽然进展比较慢，但德军展开了8个步兵师的兵力，苏军绝对不敢大意。

到天黑时，第3装甲师的一支尖兵部队在这一天里甚至挺进了136千米，创下了二战中单日挺进距离的最高纪录，这项纪录一直保持到1945年3月30日才被打破，这样的推进速度在当时条件下是令人震惊的。

10月2日，天气晴朗，整个中央集团军群全线进攻的序幕其实才算真正拉开，190万大军的进击让苏军一线部队承受着巨大压力，主攻方向还不是古德里安这边，苏军预备队方面军司令叶廖缅科请求适时撤出部队，但遭到斯大林的断然拒绝。

为了包围布良斯克方面军，左翼第47集团军的两个装甲师（第17、第18装甲师）夹击了卡拉切夫（Karachev），意图切断布良斯克—奥廖尔之间的铁路线。莫德尔的第3装甲师在两天时间里突进了60千米，协同第18装甲师对卡拉切夫方向的攻势，还扑向布良斯克—奥廖尔之间的铁路线，吸引着苏军的注意力，也进一步保障了第4装甲师的侧翼。

第4装甲师强劲前推，在攻取了德米特洛夫斯克（Dmitrovsk）和克罗梅（Kromy）之后，分兵组成2个战斗群直取奥廖尔，他们在郊外的一个森林中灭掉了苏军一个700人的民兵营，然后悄悄地杀入城中。苏军在奥廖尔有5个反坦克炮兵团及1万多枚燃烧瓶，但基本上没发挥作用。

当第4装甲师的先遣队——由第35团为基干力量组成的埃伯巴赫团级战斗群的坦克冲入奥廖尔市中心时，城里的居民浑然不觉，还在按照正常的节奏上班，行驶的有轨电车上的乘客把德军坦克当苏军部队挥手致意……大批等待东运的拆卸的机械设备与物资堆积如山，拿下这个12万人口的交通枢纽后，第2装甲集团军获得了2周的燃料和粮食补充。

苏军严重低估了德国装甲部队的持续战斗能力，叶廖缅科在兵力有限的状况下将主力集中在布良斯克方向，苏军第13集团军防线的背后极度空虚，防线被打穿之后，德军的装甲纵队就如入无人之境了。苏军后方200千米的纵深没有什么像样的防御部队，因而不可能组织起有效的抵抗。斯大林只能寄望于大批的飞机空袭来阻止德军挺进，伊尔2强击机像黑色的死神般盘旋在德军的头顶，然而虽然它们也能给德军制造一些麻烦（古德里安本人就遭到多轮空袭），但苏联空军仍是落后、弱小的，终究无法抑制德军坦克的前进步伐。

此时，德军已嵌入布良斯克方面军防线后方约200千米。奥廖尔易手的消息传到克里姆林宫，斯大林紧急调来第5空降军第10空降旅、第201空降旅等部队实施反击，苏军伞兵在奥廖尔机场实施了空降，想要夺回奥廖尔市。但德军第10摩托化步兵师增援了上来，第3装甲师在奥廖尔的西部防御，这支6000人的苏联伞兵部队不得不放弃原来的计划，撤往了奥廖尔西北部。第24摩托化军很艰难地顶住了苏军的反击。这个时候，总部来电，古德里安的兵团已更名为“第2装甲集团军”。

在协同友军攻取了卡拉切夫之后，第3装甲师又拿下了战略要地博尔霍夫（Bolchov），切断了卡拉切夫—别列夫之间的铁路线，然后朝着奥卡（Оки
 ）河前进。

可是从4日起，奥廖尔方向第4装甲师就停滞了，他们在城市前方40千米远的姆岑斯克（Mzensk）公路上遭到卡图科夫（M. E. Katukova）上校（到战争结束时，他担任到第1近卫坦克集团军司令的职务）所指挥的第4独立坦克旅的屠戮。卡图科夫明智地放弃了夺回奥廖尔的计划，改为在德军的前进道路上设伏，且每伏击一次之后就转移了阵地，变幻多端的战法，甚至不惜用一个摩托化步兵师来做诱饵，还用了新型的“喀秋莎”火箭覆盖德军的集结地……这些花样翻新的战法，让第4装甲师无所适从，寸步不前，稀里糊涂地在8昼夜里损失掉了133辆坦克、49门火炮、15辆弹药车以及大约一个团的步兵。

卡拉切夫地区则森林密布，苏军控制着森林的西面和西北面，并企图从这里向东突围，“大日耳曼”机械化步兵团在这里堵截，陷入了苦战，第3装甲师也被卷入这里的战斗。德军向莫斯科推进的迅猛势头因此全线被拖慢了步伐。

10月6日气温骤降，俄罗斯的第一场大雪落了下来。身着夏装的德国士兵一边哆嗦一边抓着虱子。空中侦察发现苏军在古德里安集群的右翼集结，但随着德国第47装甲军第17装甲师占领布良斯克，实际上，苏军第13集团军、第3集团军和第50集团军各一部大约10万人深陷在了布良斯克合围圈（Bryansk pocket）中。而在另一个更大的维亚济马的包围圈里，苏联刚刚重组起来的西方面军66万官兵及1200辆坦克也面临着又一次被歼灭的命运。叶廖缅科一度与部下失去联系，斯大林在完全不了解情况的状况下亲自指挥该部。

第二天，天气很糟糕，德军中央集团军群总部召开会议，划分任务“解决”包围圈里的苏军。

8日，天气依然很糟，空中侦察暂停。但在中央集团军群的战区里德军已集结了677架战斗机、168架轰炸机、77架运输机，苏军则已获准突围。9日，德军发布公告宣布“击毙了季莫申科元帅”。

10日开始，战斗开始激烈起来。命运就是这样无常，罗科索夫斯基本来是西方面军第16集团军司令，却突然接到命令：“将部队转隶给友邻，带着集团军司令部到维亚济马去接收新的部队。”可那些理论上应该出现在那里的师竟然不知道去了哪里。原来，他前脚刚走，德军后脚就展开了突击，他原来的部队和他应该在维亚济马接收的部队全部被合围，罗科索夫斯基和他的司令部成了前线部队的幸存者。当然，被围的苏军没那么好对付，不停地向外突围，虽然第4装甲师已经扎紧了口袋，三次大的突围行动仍把第3装甲师给卷了进去。

天气继续恶化，冒着纷纷扬扬的大雪，无数车辆停滞在被人们戏称为“滑雪的跑道”的积雪道路上，而这些积雪融化之后的泥泞将使德军机械化部队的前进变得更加艰难。第2装甲集团军在格扎北方行动时，一枪未发就损失了50辆坦克，其中30辆是在3天之内损失掉的，原因是没有可以更换的配件或零部件。

10月11日，纳夫利亚河两岸的苏军开始突围，并且一度从2个德军摩托化师的结合部打开缺口。古德里安认为有约5000人突围成功，叶廖缅科就在这股突围的苏军里头（见古德里安回忆录《士兵的职责》）。第二天，叶廖缅科在第268步兵师指挥部视察时遭遇了空袭，右腿和右肩被炸伤。在请示斯大林后，叶廖缅科被空运回莫斯科治疗，但飞机飞行了三个小时后发动机出现了故障，不得不于暗夜里在一个老农的菜地里迫降，又经过一番周折，叶廖缅科幸运地脱险。

莫德尔第3装甲师的一部和第10摩托化步兵师被加强给第47装甲军，而其主力则从泥泞中拖了出来，准备用于对姆岑斯克西北的进攻，但直到10月10日，德军才最终攻下姆岑斯克。

整个第24摩托化军的坦克全部集中到第3装甲师，在姆岑斯克—图拉的公路右侧，莫德尔部与“大日耳曼”机械化步兵团打算从姆岑斯克城郊出击，攻下东北部苏军高地，那里碉堡林立，堑壕工事密布。斯图卡轰炸机飞过来时，莫德尔已经拿下了本应该很难啃的骨头，因为苏军的主力早就已悄悄地撤走了。于是，第3装甲师的坦克搭载着步兵朝着查切姆（Tscheme）前进了。一番激战之后，查切姆很快被拿了下来，古德里安也来到了这里。苏军退到小镇外的村庄里继续抵抗，斯图卡飞机再次飞过来支援。第3装甲师与友军摧毁村庄里的抵抗花去了一整天的时间，但终于在姆岑斯克西北方向形成了突破，打开了通往图拉的道路，至此德军已走完了通往莫斯科三分之二的路程。

截止到10月13日，在“台风”行动的第一阶段，德军取得了较大的胜利。希特勒自信满满，建立了一个特别工程兵指挥部，其任务是炸毁克里姆林宫。早在10月7日，希特勒甚至专门签署过不准中央集团军群冯·博克元帅接受苏联人投降的命令。两天后，戈培尔发表了“战争的结局已定，苏联已经完蛋了”的乐观讲话。

10月17日，被围在布良斯克以北地区的苏军停止了抵抗，莫德尔所在的第2装甲集团军宣称收容了“5万战俘和400门大炮”，“俄国的第15集团军覆灭了”。10月20日，在杜布奇弗斯克附近的苏军也放下了武器。但这次红都前面的“围歼战”持续到26日才最终尘埃落定，苏军的总损失大约在50万人左右（德军宣称俘虏有接近80万人）。从战略层面上看，这是德军在东线的最后一个“闪击”战例，莫斯科方向的苏军在这一系列代价沉重的攻防战中赢得了时间，数十万战俘加重了德军后勤的负担，还牵扯到运输、看守等一大堆问题，于是，苏军的新防线又重新构筑了起来，抵抗也愈发顽强。从技术层面上看，数量越来越多的T-34坦克将逐渐成为战场上的霸主，当时除88毫米高炮之外，德军没有更好的能与之抗衡的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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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风”行动示意图。



因为胜利，论功行赏是很自然的事。第3装甲师第3摩步旅旅长乌尔里希·克利曼少将（随即被调往非洲指挥第90轻装师）等一批将士获得了勋章。从10月8日起，为了完成对莫斯科的最后一击，希特勒对军中的人事进行了调整，格奥尔格·汉斯·莱因哈特（Georg-Hans Reinhardt）上将取代赫尔曼·霍特（Hermann Hoth）大将成为第3装甲集群的司令，而莱因哈特所留下的空缺先是由第36摩托化师师长奥托·奥腾巴彻尔（Otto-Ernst Ottenbacher）中将暂代，而奥腾巴彻尔中将的表现不能让希特勒满意，于是另换他人。

据说，当时有5名将军适合担任此职，分别是鲁道夫·法伊尔（Rudolf Veiel）、费迪南德·沙尔、汉斯·于尔根·冯·阿尼姆（Hans-Jurgen von Arnim）、瓦尔特·莫德尔、弗里德里希·基什内尔（Friedrich Kirchner）。凭借对苏作战以来一系列的出色表现以及老朋友布劳希奇（Walther von Brauchitsch）的照顾，莫德尔再一次优先获得提拔。10月21日，莫德尔接到了调令，将接任第41摩托化军军长的职务。

这样的提拔，在中央集团军群的陆军将领中引起了争议，因为莫德尔由少将晋升为中将仅有一年的时间，人们认为这是布劳希奇的私心。根据马塞尔斯坦的介绍，莫德尔从中将晋升到上将花了18个月，但还有比他更短的例子，如莱因哈特只用了8个月，隆美尔只用了6个月，弗里斯纳也是6个月，哈尔佩只用了3个月，而魏瑟则更是只用了1个月的时间。

不管有多大的非议，次日，莫德尔正式卸任第3装甲师师长，由赫尔曼·布赖特（Hermann Breith）少将——一个来自最高统帅部的参谋军官——接替了他的职位。

战后的某些学者（或前德国军官）以莫德尔指挥1943年库尔斯克北部攻势失利为由，称莫德尔在进攻方面的水平是“军以上的规模就表现平平了，他只具有指挥一个师进攻的能力”。

第41摩托化步兵军成立于1940年2月24日的德国第8军区，在“巴巴罗萨”行动的初期，该部曾摧毁了苏联第3、第12机械军近300辆战车，为德国北方集团军群打开了胜利之门。不过，被一辆俄制KV-2坦克阻挡了48小时的故事同样发生在该军第6装甲师身上。

在莫德尔赴第41摩托化步兵军上任之前，该军刚刚经历了一场血战，它是作为第3装甲集群的侧翼，协同第9集团军企图从莫斯科北部实施突破，这是东线的另一个包围圈——“勒热夫—维亚济马”包围圈，这里是莫斯科的接近地，要围歼的是苏军绝对主力部队，所以意义上要更加重大一些。

第41摩托化步兵军好不容易击退了苏军第5步兵师，拿下了距莫斯科西北350千米的重镇加里宁（kalinin）。因作战任务的需要，该军的编制已进行了大幅度的调整，第6装甲师在“台风行动”开始时已被调往第4装甲集群，当时该军正下辖着精锐的第1装甲师、第14摩托化步兵师、第6步兵师和第36摩托化步兵师等4个师，是第3装甲集群的主力军团之一。

第41摩托化步兵军拿下加里宁之后，它的部分兵力（第1装甲师充任先锋）继续前进。然后，迎头撞上了刚刚开拔上来隶属于瓦图京（Nicolay Fiadorovish Vatutin）集群的苏军第8坦克旅。虽然由罗特米斯特洛夫（Павел Алексеевич Ротмистров
 ）将军指挥的该苏军坦克旅随后被击退，但德军因此而受阻于格尔巴特桥一线。

第41摩托化步兵军的主力沿着加里宁—别热茨克公路发起了进攻，苏军第256步兵师挡在了那里。加里宁攻防战中第1装甲师已疲惫不堪，抵达托尔佐克（Torzhok）时仅剩9辆坦克，第36摩托化师也同样疲惫，而这一线的第900莱布旅、第6装甲师先头部队和第129步兵师不仅兵员枯竭，而且车辆损耗严重。加里宁的德军机场被苏军重炮轰击，17架飞机在地面被打成碎片，第8航空军被迫撤离，空中支援就这样逐渐消失了，弹药补给也突显不足。

10月26日，莫德尔仍在第3装甲师叫嚣着“追击—围歼”，他的部队推进到了托尔季迪斯切（Toljsche）。同时，一纸任命传达到第41摩托化军军部，莫德尔被晋升为装甲兵上将。其实早在10月1日，他的名字就已列在二级上将的花名册里了。28日，莫德尔终于离开第3装甲师，前往加里宁方向的战区赴任。

而他们的对手——丢失掉加里宁的苏军第30集团军司令霍缅科（Василий Афанасьевич Хоменко
 ）在严令下，召返弃守加里宁的第5步兵师等部队实施反击，降职为副司令的科涅夫甚至亲临第256步兵师阵地督战，依靠着炮兵的强力支援，以及更多援兵部队的抵达，苏军终于挡住了第41摩托化军及其他德军的继续推进，德军宣称的所谓“围歼”显得那样虚幻和一厢情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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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风”行动中的第41摩托化军（选自纽顿的《莫德尔传记》第15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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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3装甲师的一辆挎斗摩托车陷在泥泞中，士兵们试图把它挖掘出来。
	◎1941年秋，莫斯科市民在莫扎伊斯克防线协助修建防御工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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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1年，德军早就“预算到”从缴获的运载燃料的列车上卸载燃料以补充7月以来就不足的燃料。
	◎第3装甲师师长莫德尔（左一）与第6装甲团第2连连长布奇特尔科尔茨中尉（右一）谈话，这位连长是全德国第44位获得橡树叶骑士勋章的人，比莫德尔还早。也有人说这次相遇发生在1942年4月1日，有待考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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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10月，在奥廖尔西部，一辆被摧毁的苏制T-34/76型坦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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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10月4日，苏军KV-1坦克被打爆在奥廖尔的东北郊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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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1年10月6日，苏联的第一场雪正在纷纷扬扬地飘落。
	◎晋升为第41装甲军军长的莫德尔二级上将（左）和第11装甲团的科尔上校（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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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军在操作一门ZIS-30自行火炮射击。这种武器是把一门57毫米炮装在一辆“共青团员”拖拉机底盘上，从1941年9月开始生产，到1941年10月15日，总共生产了101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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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10月3日，德军第4装甲师的III号坦克纵队正在开进奥廖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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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任莫德尔第3装甲师师长职务的布赖特少将。
	◎1941年10月，德中央集团军群的装甲纵队正在行进。





 冰原折戟

10月29日，莫德尔已出现在上伏尔加（Wolga）河第36摩托化步兵师的师部里，他和师长戈尔尼克（Hans Gollnick）一起去一个团部的观察所视察。步兵将军戈尔尼克也是个一战老兵，跟莫德尔有许多类似之处；而第1装甲师师长克吕格尔则是个装甲战专家，资历很老，莫德尔有点不太好意思去见他。莫德尔没有急于去军部履职，而是想在一个新的高度（军长）上来了解东线德军的状况。当时士兵们仍洋溢着盲目的乐观情绪，仿佛莫斯科唾手可得，在他们看来，苏军在崩溃重组之中，没有什么值得一提的力量可以阻挡德军的挺进。

然而，俄国的雨季悄然来临，而秋雨只是严寒和冰雪的前奏而已。一夜之间，俄罗斯的旷野就变得泥泞不堪，“泥泞将军”开始发威了，德军的坦克再也无法自如地运动。“俄国的道路难以用笔墨来形容”，德国军情谍报局威廉·弗兰茨·卡纳里斯（William Franz Canaris）派往前线视察的助手如是说，他很难找到适合的字句来形容。

冰冷的秋雨就这么不紧不慢、稀稀拉拉地下着，德军坦克只能放弃机动，回到通往莫斯科的大路上来。而公路上的情形同样十分糟糕，由于长时间的炮击和俯冲轰炸，路面上密布着各式弹坑，坑内灌满了泥浆和冰水。后面的炮车和运输车也全都陷在田野里更深的泥潭中，举步维艰。50万辆德国军车中有15万辆就这样在泥沼里报废了，还有将近一半需要修理。铁路运输中央集团军群最低限度的31列补给仍只有17列。

糟糕的天气困扰着后勤和行军，“台风”行动停滞不前了，中央集团军群在蜿蜒1000多千米的战线全线停止进攻，“这一次上帝站在了俄国人的一边”。“雪上加霜”这个成语用在1941年秋冬的德军身上恰如其分。

每个德军都深知莫斯科已经近在咫尺，只要把这个目标拿下来，战争就可以结束了。苏军更加深谙这一道理，“俄罗斯虽大，但我们已经无路可退，我们的身后就是莫斯科”。在斯大林的严令之下，莫斯科人民积极响应号召，同仇敌忾，誓与德寇决一死战。苏军的抵抗变得越来越顽强，甚至超乎想象。一位俄国军事天才——朱可夫此时接过了保卫莫斯科的重任。

到12月初时，苏军总共会拥有200个步兵师、35个骑兵师和40个坦克旅。他们还可以新组建63个步兵师、5~6个骑兵师，并从俄罗斯的其他地方搜罗到11个坦克旅。不过，德国情报分析部门也不用被这些数据吓倒，因为“大多数的苏军师的作战实力比较弱，编制不太合理”，“他们没有配备足够的重武器和火炮”。

此消彼长，德军方面，其步兵师平均只有其正常实力的三分之二，处于“饥饿状态”。德军方的评估系统专门有一个计算公式，直接将生病、伤亡的人员数量和车辆损失代入公式中，核算下来，当时的步兵师被认为还有65％的作战潜力；装甲师则失去了40％的实力，尚存50％。德军当时的101个步兵师、17个装甲师和13个摩托化步兵师，根据这些公式，只相当于65个步兵师、8个装甲师、8个摩托化步兵师又2个团。综上所述，德军136个师的纸面战力已经缩减到现实中的83个师了。

莫德尔所在战线当面之敌——科涅夫的军团得到了大量的增援，来自西伯利亚的新生力量和大量武器源源不断地开了上来，包括根据苏联特殊地形设计的宽履带KV-1、KV-2等重型坦克。KV和T-34联袂猛烈冲击德军防线，旋转的炮塔喷吐着复仇的怒火……德国士兵则拼命地发射着37毫米、50毫米反坦克炮弹，但是这些炮弹只能在对方坦克的甲板上撞出一道火花，随后便被弹开很远，毫无作用。真正能克制苏联坦克的75毫米反坦克炮仍在德国本土研发制造当中。于是，在番莱亚，德军的第7步兵师完全被T-34坦克给打穿了防线，大炮被坦克履带碾碎，德军肝胆俱裂。这标志着“东线坦克恐惧症”的开始。


德军第3装甲集群的战斗序列

司令：汉斯·莱因哈特装甲兵大将；参谋长：沃尔特·许纳斯多夫上校

 

下辖：

第60步兵军（威廉·福尔斯特步兵上将）

第20摩托化步兵师

第110步兵师



第41摩托化军（沃尔特·莫德尔装甲兵上将）

第36摩托化步兵师

第1装甲师

第6步兵师

第900莱布旅



第56摩托化步兵军（费迪南德·沙尔装甲兵上将）

第14摩托化步兵师

第129步兵师

第6装甲师

第7装甲师



第50步兵军（理查德·鲁奥夫步兵上将）

第35步兵师

第5步兵师

第106步兵师



备注：第60步兵军留下第110步兵师作为集群预备队，其余调往第9集团军；第50步兵军则调往第4装甲集群。



苏军在战斗中还再次使用了非常规的战术，即反坦克犬。最后，德军还是靠着第8航空军2个攻击机大队的猛烈轰炸来填补火力上的空缺。不过，飞机的数量在急剧下降，而且靠近前线的地方缺少可着陆的场地。尤其是在秋雨季节，地面条件差，飞机起飞和着陆等飞行事故频发。于是，空援逐渐消失的第41摩托化军终于蒙受了本可以避免的重大伤亡。

早在11月3日第一次寒潮袭来时，气温就陡降到零度以下了。严寒的天气，为了避免坦克被冻住，莫德尔不得不像其他军官一样，命令战车的发动机整夜保持空转，无暇顾及已经很短缺的燃料供应。虽然当时苏军的战略战术还非常低劣、笨拙，以及缺乏整体的筹划，但就是那种“永不投降”的意志（苏军在11月7日举行的红场阅兵式上表达了这种意志）也终将拖垮问题缠身、行将崩溃的德军。11月5日，在斯摩棱斯克中央集团军群的总部，莫德尔与莱因哈特都主张暂停进攻，参谋长汉斯·勒蒂格尔（Hans Rottinger）上校也很难得地在备忘录里表示完全支持莫德尔。但是博克元帅不同意，他依然希望在初霜封冻来临之前拿下莫斯科。在日记里，博克懊恼地记载着：“有34个西伯利亚的精锐师调到了中央集团军群当面。”

11月13日，为了尽快攻占莫斯科，德国陆军参总长弗朗茨·哈尔德亲自来到前线督战，和博克元帅商议，制订了“最后一击”的作战计划，德军将兵分三路：中路是克卢格的第4集团军及埃里希·霍普纳（Erich Hoepnner）的第4装甲集群，从正面突向莫斯科；南路古德里安的第2装甲集团军则进攻图拉；莫德尔所在的北路也是德军的主攻方向，由施特劳斯的第9集团军、莱因哈特的第3装甲集群等雄厚兵力组成，归博克元帅亲自指挥，他们的目标是歼灭伏尔加河水库附近的苏军第30、第16集团军，占领莫斯科东北方向的交通枢纽克林，以达成从北面迂回莫斯科的战略目的。

11月14日晚上，莫德尔抵达加里宁的第41摩托化军军部，开始直面他的参谋长——老熟人勒蒂格尔。他们俩在30年代就曾在一起共事，但是勒蒂格尔及第41军的许多军官对莫德尔并无好感，他们更喜欢前任莱因哈特；另外，他们还为资历等同的第1装甲师师长弗里德里希·基什内尔中将鸣不平。基什内尔中将时任第1装甲师师长，师史中称之为“部队的父亲”，按照就近原则，他是莫德尔提拔为第41军军长的最大障碍。为平息部队的不满，11月13日，莫德尔抵达加里宁军部的前一天，基什内尔升迁为第57摩托化军军长，并在后来的战争中一直指挥着那支部队。此君日后晋为装甲兵上将，但直到1945年1月底，才获得宝剑橡树叶骑士勋章。1960年4月，基什内尔病逝于富尔达。

勒蒂格尔上校同时还是第41军前任军长莱因哈特的死党，因此他和另外几个高级参谋与莫德尔的关系闹得很僵，并申请调职，但未获准。

莫德尔是一个从下级军官做起，凭着战功一路升迁上来的军官，他显然没有适应这种角色转换，在第3装甲师，他常常跟随着前卫部队冲在第一线，在野战部队士兵和下级军官面前吃得开的直率、粗鲁，在知识分子成堆（特别是德军中有相当比例的贵族军官，而莫德尔是平民出身）的军司令部里，在行政事务、规矩条令面前行不通了。

不过，第41军的经历对于莫德尔的军事生涯来说意义重大，他学会了军、师指挥之间的区别，懂得了怎么通过部门指挥官和他们的下属去贯彻自己意图。

糟糕的天气情况让“台风”行动停滞不前。除天气因素外，兵力及兵器的损失更是不容忽视。中央集团军群在“台风”行动中已损失了114865人，其中有22973名士官丧生或受伤，这是一个很可怕的比例，严重地侵蚀了前线的战斗力量，相当于从战斗序列中完全剔除6~8个师的兵力。装甲团的情况更糟，到“台风”行动的第二阶段，它们被评估为只剩下正常强度的35％，中央集团军群最惨的时候只有1个师的预备队。第41摩托化军当面之敌就已经组建成加里宁方面军，由科涅夫（Ивaн Стeпaнoвич Кoнeв
 ）上将任司令员，下辖第22、第29、第30和第31集团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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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11月15日，莫德尔指挥的第41军参加的克林之战。



11月15日，第41摩托化步兵军作为汉斯·莱因哈特第3装甲集群的主力进攻了苏联的第30集团军。差不多同一时间，在斯大林的严令下，在这里指挥的朱可夫也命令苏军逆势展开了反攻。由于这一地区的红军预备队已投入对沃洛科拉姆斯克的反攻中，德军3个装甲师、3个摩托化师、3个步兵师、300多辆坦克和900多门火炮等形成了较大的优势，力量相对薄弱（2个师又1个旅、56辆坦克、200多门火炮）的柳列申科（Дмитpий Дaнилoвич Лeлюшeнкo
 ）少将领导的苏军第30集团军终于撤退了。

莫德尔在第41军的“处女战”获胜了，他不愿再坐视苏军逐渐强大，亲临一线督促部队继续进攻。跟前任不同的是，莫德尔在进攻的同时也开始着手改组部队的防御。他还像在第3装甲师那样漠视正规单位的组织结构、指挥体系和这些链条之间的所有细节，任意地将师、团、营根据需要重组成战斗群，并下令所有车间开始修理坦克，不管这些坦克是本单位的，还是友盟的，也不管周围的敌情是否紧急。

莫德尔不按正常程序办事，在命令中不止一次直接忽略勒蒂格尔，根本没有尊重他的权力，他这么做，日益恶化了与参谋长之间的关系。莫德尔要求严格，言语粗鄙，得罪了不少同僚。在他担任军长以后，整个军部的工作人员都要求调职。

莫德尔不仅满嘴脏话，还带有“虐待倾向”。他不讲情面，也无视礼仪细节，常常当众斥责或挖苦那些做错了事的下属军官。莫德尔对于负责后勤的军官梅尔茨（Merz）的态度很是古怪，他常会去军需、粮食部门查看，似乎总在怀疑梅尔茨会克扣军饷，中饱私囊。据说有一次，勒蒂格尔就把莫德尔拉到一边，讽刺地建议：“最好更换所有的工作人员。”莫德尔以很经典的语句回答说：“我不是真的这么认为的。”此事之后，莫德尔有所收敛，但不久后类似的事件又继续上演。

莫德尔不愿意依赖手下人的报告，事必躬亲，他喜欢做私人侦察，从不通报行程。在纽顿的《莫德尔传记》中提到，有一天，莫德尔花了几个小时的时间来到部署在伏尔加河畔的一个步兵营，第二天早晨，他又出现在一个反坦克连的炮位前指挥作战，用他那尽可能大的声音来指示攻击目标。这样一来，那些师长、连长们都糊涂了，不知道莫德尔什么时候会来干预他们的指挥。莫德尔还喜欢不断地变更计划，不厌其烦地进行协商，然后采取他认为最为合理的方案，参谋们不胜其烦。精力充沛、疑心病重的莫德尔就是这样微观地管理着他的下属。

也许其他地段的寒冷没那么厉害，但加里宁地区连续几天都是-30℃，连沼泽都被封冻住了。严寒给德军带来了无尽的麻烦，但也有一个好处，就是这样的封冻很利于坦克运动。于是，莫德尔督促部队向着克林前进，其麾下的第23步兵师突入到苏军第30集团军与第16集团军的结合部，有力地配合了友军的行动，苏军第126骑兵师投入了所有的预备队也仅能固守住某些据点，克林及索尔涅奇诺格尔斯克（Solnechnogorsk）等战略据点都暴露在德军的火力之下。

德军的战术相对更高明一些。他们绕过坚固设防的居民点，沿着小树林、矮树丛前进；如果无法迂回了，就集结坦克实施突破，俯冲轰炸机从空中打击，火炮和迫击炮就近支援。为了阻止德军，大量的苏联骑兵被用来作无谓的冲锋。譬如，来自中亚塔什干的第44骑兵师英勇无畏，挥舞着马刀与德国第106步兵师的2个团抗衡，在火炮和机枪的扫荡之下，人和马被撕成了碎片，硝烟散尽之时，这个骑兵师毫无意义地被牺牲掉了，最终只有一个人生还，取得的战果却是零。

11月19日，第41摩托化步兵军向洛布尼亚（Lobnya）扑去，第二天即突破了苏军第30集团军仓促建立的防线，其司令——苏军版的“前进将军”柳列申科也差一点阵亡了。莫德尔所部的进攻还配合了第4装甲集群的作战，动摇了苏军第16集团军的梯次防御阵地，苏军司令罗科索夫斯基（Poкoccoвcкий Кoнcтaнтин Кoнcтaнтинoвич
 ）被迫放弃了有关纵深防线的大部分计划。虽然苏军很顽强，譬如“近卫第1坦克旅表现得英勇无比”（据《朱可夫元帅回忆录》），但德军仍从西南和东北两个方向迂回了克林。

斯大林同意向克林前线增调大量的援军（第20集团军、第1突击集团军）和200辆坦克，不过技术兵器仍严重不足。于是，斯大林又投入了由贝罗勃罗多夫（Beloborodov）将军指挥、拥有15000人的第78西伯利亚步枪师（Siberian Rifle Division），这个师正确地从侧翼发起了反击，然后横扫正沿着公路推进的德军纵队，德军被打得落花流水，溃败了下去。罗科索夫斯基暂时稳住了第16集团军的防线。

伊斯特拉河和伏尔加河水库是进入莫斯科最后的天然屏障之一，德军司令部最新的指示是命令朝着伏尔加河水库地区进军，为此需要对伏尔加河畔的西方银行下面进行一次攻击。莫德尔与勒蒂格尔研究了地图和敌情之后，提议第41摩托化步兵军在这次进攻中修改他们的出击路线，因为水库周边的苏军（第30集团军）比他们前进线路上的要少。但是第9集团军司令阿道夫·施特劳斯（Adolf Strauß）上将是一个保守的高级将领，他对陆军中装甲部队取代步兵的优势地位这种趋势非常不满意，基于此，他拒绝了莫德尔等人提出的建议。施特劳斯的解决方案是由步兵来进攻伏尔加水库，因而任务被分配给能力平庸的阿尔伯特·沃德里格（Albert Wodrig）炮兵将军指挥的第26步兵军。

罗科索夫斯基察觉到第16集团军受到来自两翼被突破及包围的危险，请求后退到伊斯特拉构筑防线，遭到朱可夫的拒绝，于是罗科索夫斯基越级请示总参谋长沙波什尼科夫，得到后者允许。闻讯后朱可夫愤怒地发电报进行干预，要求罗科索夫斯基必须就地坚守，不得后退，因此苏联第16集团军待在了原地。为了统一指挥结合部的苏军，罗科索夫斯基派出了他的副手扎哈罗夫（Maтвeй Bacильeвич Зaхapoв
 ）少将。

德军坦克搭载着步兵朝太阳山城急进，然后转向，从北面迂回伏尔加河水库，威胁到了莫斯科。但德国步兵军团的动作迟缓，进击不力，很多苏军士兵都得以渡过伏尔加河撤退，他们还焚烧了身后的桥梁。同时，因为沃德里格不愿意承担协助向克林方向突击的第41摩托化军负责攻击的一个关键的十字路口的行动，苏军依然坚守在克林方向。直到沙尔中将的第56摩托化军抵达后，这种胶着状况才有所改观。那时进攻已经开始4天，莫德尔很不满他的军分配到的任务只是追随在其他单位的后面，负责保障后方或侧翼的安全。

直到11月23日，沙尔的第56摩托化军的进攻才取得进展，第6装甲师攻取了克林，守城的苏军第16集团军被迫撤出，罗科索夫斯基的司令部成员分乘2辆小车成功脱险。但军民皆蒙受了惨重的伤亡。华西列夫斯基的回忆录中提到，激战中苏军有一个团的兵力全部阵亡了（包含最后3名自杀的重伤员）；科涅夫则在回忆录里提到第30集团军司令部遭到了德军飞机轰炸，加里宁方面军参谋长茹拉夫廖夫负伤，西方面军军事委员列斯捷夫牺牲……

11月24日，比平时多一些的后勤列车到达了中央集团军群区域，24列列车第一次拉来了冬季军装。但是如何分配却是个大问题，因为平均5个人才能共享1件大衣。其实早在11月17日，苏军坦克驾驶员本杰明·瓦特杰（Benjamin Iwantjer）就发现了这个问题，“德国人还穿着夏天的衣服”，他们还抓到了一名“衣着单薄、肮脏、饥饿的”18岁的德国士兵。德军在寒夜里又展开了进攻，甚至是踩着自己人的尸体在推进。这样惨烈的战斗实际上比比皆是。

德军的损失也很大，平均每一个月要伤亡3600名军官，到1941年底，博克元帅抱怨其集团军群出现了严重的人员短缺，称“有超过20个营是由中尉级别的军官在指挥”，尽管他们有实战经验，但跟校级军官比，指挥能力、战略视野方面有相当大的差距，并不是合格人选。

罗科索夫斯基放弃了新指挥部所在地佩什基村。在朱可夫、索科洛夫斯基在不了解战场实际情况的干预下，罗科索夫斯基违心地组织了3个骑兵师试图从东南、西南两个方向夺回太阳山城，苏军的反击虽然击溃了德军第240步兵团等部队，取得了一些进展，但随后德军即组织坦克、飞机进行联合反击，好几个居民点数次易手，苏军损失很大且攻击乏力，不得不转入防御。

11月25日，苏军又被迫放弃了索尔汉奇诺戈尔斯克城。博克元帅亲自督促第7装甲师的卢克战斗群抢占伏尔加河上的大桥，然后越过冰封的运河，夺占了为莫斯科供电的大型电站。第7装甲师第25团第3侦察营在汉斯·冯·卢克（Hans von Luck）少校的指挥下抵进到伏尔加河流域的亚赫罗马（Yahkroma），距离莫斯科仅25千米之遥。

苏军指挥员罗科索夫斯基和朱可夫在撤退还是坚守的问题上进行了激烈的争论，甚至把官司打到了斯大林那里。为了堵住缺口，苏联方面军军事委员会把能够调来的部队都拉了上去，直至谢尔普霍夫地区的近卫第7步兵师、最高统帅部总预备队的最后2个坦克旅又2个反坦克团调上来。罗科索夫斯基的副手扎哈罗夫到处搜刮人手，组织部队且战且退，其设在利亚洛沃的司令部靠着一个85毫米反坦克炮营的出色防御才得以保全，夜幕下德军坦克焚毁时的熊熊大火预示着德军的突进终于被遏制了。

11月27日，又一场突如其来的凛冽寒风，在2个小时内让莫斯科的气温陡降到-40℃。然后，气温始终在-22℃~-8℃之间徘徊。长达1000多千米的运输线经常遭到游击队的袭击，糟糕的后勤保障让数以万计的德国部队饱受饥饿和寒冷的折磨，部分德国士兵在原来夏装的外面套上了一件呢制大衣，但是这种大衣不可能人人都有。因为交通中断，飞机也无法起飞，后方不可能往前线运输军队所急需的棉衣。数以千计的官兵没有领到雪地伪装用的罩衣和冬装，许多人连干净完好的内衣和结实一点的靴子也没有了。寒流来袭时，成千上万的士兵被冻伤，或是感染上了各种冬季里的疾病，甚至有人被冻致残。有时，仅仅是为了得到一件过冬的大衣，德国军队开始寻衅，对周边的苏联平民进行随意的劫掠、屠杀……

由于食用了冰冷的食物，有些人在餐后呕吐，有些人则得了胃病，有些人得了斑疹伤寒……士兵们外出，或执行任务至少要有两人以上结伴而行，这样可以观察对方是否出现了冻伤的症状。伤员一旦倒下就会死亡，并不是由于伤势过重，而是由于失血引起休克或冻伤。

可怕的严寒冻坏的不仅仅是士兵的身体，还使机器停止运转，武器失灵。一度划拨到莫德尔麾下的第1装甲师汇报说：严寒使武器装备故障、损耗及燃料浪费大幅度增加，没有防寒罩，车辆的发动机就会在行驶过程中被冻坏；火炮助退辅进器里的液体都凝固了，光学瞄准仪和望远镜的镜片模模糊糊失去了作用，履带式车辆没有防滑剂就会在冰上打滑，各种车辆、武器因为没有防冻设备而无法使用，唯一好用的就只剩下迫击炮了，最后是靠着强行起飞的斯图卡飞机的疯狂轰炸才勉强守住了阵地。

与之相反，苏军则完全是另外一副样子：红军战士头戴皮质棉帽，身着棉装，又配大衣，足蹬高帮的军靴，武器全部有冬季特制的润滑油保护着。生力军第1突击集团军、第10集团军增援了上来，新配备当时德军坦克根本无法匹敌的T-34和KV-1坦克，直到德军调来88毫米速射高射炮，才缓解了T-34的危机。苏联的严寒与泥泞、自身的疲惫与伤病，以及源源不断、无穷无尽的重组和从西伯利亚调来的苏军师都成了德军致命的困难，希特勒的闪电战最终在1941年的冬天陷入了泥淖。

苏军忘我而顽强的抵抗给莫德尔的第41摩托化军造成了毁灭性的损失，各个师都很疲弱，伤亡很大，补给日益减少，燃料弹药的运输也中断了。及至-52℃时，冰天雪地里，德军完全不能作战，坚硬如铁的冰封地面根本无法构筑工事，甚至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反击的苏军冲向阵地，把自己打死。

第3装甲集群是德军在北部最接近红都的部队，他们依然士气高昂。因为施特劳斯的谨小慎微，不愿冒险，所以受他指挥的第41摩托化军一直被留在加里宁附近攻防，巩固现有防线，直到11月29日莫德尔才获准向前移动。

莫德尔是当时德军装甲将领中对胜利信念最为坚定的人之一，他试图通过赞美、咒骂、恫吓、催促来激励士兵们继续进攻，他不仅语言粗俗，还夹杂着一些纳粹国家社会主义的偏激说词。有人告诉他，第41摩托化军只剩下41辆能用的坦克时，莫德尔回答说：“41辆坦克是我在基辅作战时的4倍，胜利会在我们一方的！我们应该像在乌克兰作战那样无情地向前压……”他坚信苏军的反扑已经是最后一击了，于是又打乱编制，把这些坦克编成“作战部队”来应对危机。就这么几天的时间，莫德尔又赢得了新的绰号——“野生乐观主义者”（Zweckoptimisimus）、“乐天派”（the wild optimist）——这一绰号被认为是一个极其精准的定义。也许是叫起来太过拗口了，真正流传开来的是“前线猪”（Frontschwein）这个绰号。

莫德尔对部下，尤其是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要求“非常严厉”，这被认为是他的缺点之一，但很多时候，他是正确的。譬如，因为暴风雪，参谋长勒蒂格尔上校请求推迟进攻，莫德尔说：“为什么要这么做？明天，后天，也不会暖和一些的！我们去莫斯科过冬多好啊！”

诚然，莫德尔还需要完善他的指挥艺术，军、师两级主官的职能是不一样的，在第3装甲师时，莫德尔认识每一个团、营的指挥官，甚至是连排长，但现在他需要通过部门指挥官去贯彻他的意愿了，奥地利人埃哈德·劳斯（Erhard Raus）少将就是这期间莫德尔最为赏识和倚重的部将。他们俩的合作和友谊建立在1941年的岁末。当时的劳斯不仅指挥着第6装甲师，还节制第1装甲师的艾文（Westhoven）战斗群和第23步兵师的第68步兵团。劳斯是个很善于与参谋打交道的人，还发明了一种“刺猬”战术。

但莫德尔与劳斯之间也会经常争吵，莫德尔第二次去第6装甲师视察时，看到一个美丽的乡村别墅，觉得很适宜作为军级指挥部。劳斯不同意，他认为这个农庄太靠近前线了，很容易暴露。于是两个人开始争吵，劳斯毫不相让，他喊道：“你想你的司令部被炸飞吗？”莫德尔终于笑了，劳斯赢得了这场争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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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线奇寒，莫德尔戴上了耳套。这张照片应该是摄于1942年。
	◎同样陷在泥泞中的苏军军车，有利的是苏军的后勤补给线比德军要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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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冬天，顽强防御的苏军，他们甚至用了一战时的马克沁M1910重机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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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1摩托化军参谋长汉斯·勒蒂格尔上校（中），他与莫德尔的关系很糟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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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泥泞将军”投入了战斗，德国卡车车队在莫斯科附近的道路上挣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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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10月，德军在准备进攻，一个81毫米迫击炮火力支援组正在搭乘IV号坦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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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坦克陷在泥沼中，既耗油又损坏零部件，同时路面进一步遭到破坏，形成一种恶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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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历深厚的基什内尔中将。
	◎加里宁方面军司令员科涅夫上将。






	[image: ]

	[image: ]




	◎莫德尔在东线。
	◎1941年11月10日，通往莫斯科的道路虽然很泥泞，但中央集团军群的士兵还能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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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汉斯·莱因哈特上将（左二）、克卢格元帅（左一，背影）在听取一位校级军官的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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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里宁地区的德军正乘坐着一辆Sd.kfz.251半履带式装甲车，车上安装有小口径的步兵炮，这种型号的装甲车主要用于东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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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11月的最后几天里，第7装甲师的战斗群在冯·曼陀菲尔的指挥下，一举突破了亚赫罗马。





	[image: ]

	[image: ]




	◎莫斯科战役中的苏军防线正遭受着德军火炮轰击，苏军士兵都穿着冬季雪地伪装服。
	◎1941年年底，来自西伯利亚的苏军第112步兵旅正在开赴莫斯科前线的途中。当时铁路已成为苏军长距离调遣机动部队的重要手段。





 雪地穷途

12月1日，克卢格的第4集团军在北翼取得了较大的进展。而第3、第4装甲集群则在激战中缓慢地推进，苏军的抵抗非常顽强，作战的不只是士兵，还有工人和农民。莫德尔麾下的第23步兵师一度被包围在费奥多罗夫卡（Fedorovska），后来被第1装甲师解救，他们逼近到洛布尼亚（Lobnya），是离莫斯科最近的德军部队。

12月2日，第6装甲师则经历了一次“伞兵降落的恐慌”，苏军轰炸机空投补给品给这个师后方地域的游击队，另外还空投了伞兵。于是，公路、桥梁等地都有德国军车被袭击，军官被杀的事件时有发生。这其实是大规模反攻的征兆，但当时的莫德尔却没有重视，错失良机。

12月3日是最后的进攻阶段。与莫德尔部齐头并进的第4集团军第20军第258步兵师第258侦察营在付出重大代价之后攻占了距离莫斯科大约17千米远的红波利亚纳（Кpacнaя Пoлянa
 ）镇。博克元帅随即赶到该地，他在塔楼顶部用望远镜观看到了克里姆林宫尖顶的红星。这也是博克元帅本人，乃至整个德国军队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以“征服者”的身份看到莫斯科。

第1装甲师则在别雷—拉斯特（Bely-Last）进行了一次坦克、步兵的协同进攻，但到处都是沼泽和雷区，好不容易才推进到运河的渡口，距离克里姆林宫仍有32千米远，守住这个桥头堡是莫德尔给他们的新任务。军官们用望远镜能远远看到城市的轮廓。到晚上时，其先头部队甚至可看到苏军防卫克里姆林宫高射炮部队射出的炮火。第1装甲师一个叫古斯塔夫·施罗德克（Gustav Schrodek）的军官在日记里写道：“坦克停滞在1小时能抵达莫斯科的地方，指挥官与士兵之间的信任迅速地消失了。”在他看来，“士气已经崩溃了”。


第6装甲师作战序列（1941年春）

师部直属

第41反坦克歼击营

第76防空营

第82通讯营

第57工兵营

第76防空营

第57侦察营



第11装甲团

第1装甲营（每个营下辖2个轻型坦克连、1个中型坦克连）

第2装甲营

第65装甲营



第76炮兵团

第1炮兵营

第2炮兵营

第3炮兵营



第6步兵旅

▲第4步兵团

第1步兵营（每个营下辖3个步兵连、1个机枪连、1个重武器连）

第2步兵营

第11（炮兵）连

▲第114步兵团

第1步兵营（每个营下辖3个步兵连、1个机枪连、1个重武器连）

第2步兵营

第11（炮兵）连

第6摩托车营



备注：该师在1942年1月最后集中部队的时候，只剩下不到1000名战斗人员和3门大炮。



12月4日，在探知到苏军在莫斯科前面尚有5道防线时，莫德尔不再一如既往地乐观，博克元帅已开始下令停止进攻了。苏军已完成秘密集结，在朱可夫的指挥下开始了反攻。双方在红波利亚纳（后改名为希姆基镇）地区的激战最为吸引眼球，苏军在“喀秋莎”火箭炮的火力掩护下冲向小镇，德军则出动斯图卡轰炸机来狂轰滥炸。你来我往，惨烈的战斗持续了一整天。红波利亚纳镇内是血腥的巷战，镇外则是坦克战。这个小镇几易其手，厮杀持续到天黑，胜负才最终有了定论：德军被狼狈地逐了出来，丢盔弃甲，后退了6千米。罗科索夫斯基的第16集团军与莫斯科防区的联军解放了该镇。这一胜利有着全局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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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12月苏军大反攻示意图。



12月5日被称为整个莫斯科战役中“最关键的一天”（或“最黑暗的一天”），气温-36℃，大雪铺天盖地，整个战区银装素裹。穿着白色伪装服的苏军要冲到目视距离内才会被发现，然后海啸般的“乌拉”声震耳欲聋，支援的排炮打得地动山摇。苏军投入了每一支能用的军队及每一架飞机，据统计，苏军共计有350架保养良好的战机对德军的机场发起了突袭，而长期处于作战状态的德国飞机因得不到养护，在恶劣的天气中无法起飞，所以很多被摧毁在地面。

德军计划中的进攻被取消了，但是仍有一支工兵部队突进到莫斯科郊外5英里的地方。莫德尔接到第1装甲师的报告：“炮塔因机油凝固而转不动了……光学瞄准镜也已经模糊，看不清，机枪只能触发式单发，不能连续开火。要2~3个乘员使劲压，才能压低坦克炮……而且，后勤部门没有应对这些状态的配件……冻伤病例也开始出现了。”最后的结论是：“（部队）几乎动弹不得了。”第1、第6装甲师都只有几辆坦克在雪地里驰骋，劳斯将军还回忆说：“步兵们甚至都拉不动步枪的枪栓了。”

莫德尔上将来到第6装甲师师部视察，他发现10个小时之内“其位置发生了令人吃惊的变化”，于是，莫德尔认可了师首席参谋官的评估——整个第3装甲集群都没有足够的力量来突破苏军的防线。“苏军补充兵力之多令人吃惊。”他下令以劳斯为核心，组成战斗群，加强东北翼的防御。莫德尔还指示：“必须要收缩前线了。”他还责令“工兵部队立即侦测后方的线路和清除障碍以保证退路的通畅”。他还要求负责后勤的参谋，通知运回和遣返伤员，并开始在后方建立必要的后勤支援服务的小组。莫德尔的第41摩托化军即将开始苏德战争之后的第一次撤退。这也是第6装甲师经历了短暂胜利之后的第三次失望——第一次是1940年停滞在敦刻尔克，第二次是1941年9月止步于列宁格勒之前，第三次则是莫斯科的“铜墙铁壁”阻挡了他们。

苏军的进攻果然很快就展开了，延绵600英里，首先遭到打击的是亚赫罗马（Yakhroma）第56摩托化军的第36摩托化师第87步兵团，然后在伏尔加水库附近，第14摩托化步兵师也全面接火了。一个乘坐着雪橇和滑雪板的滑雪营汹涌而至，后面还伴随有重兵，苏军展开的是一种“苏式的闪电战”。参谋长勒蒂格尔对司令官一直不满，他认为莫德尔没有预见到苏军可能的反攻，掉以轻心了。第6装甲师等都被动地遭到了围攻，又是彻夜的激战，37毫米反坦克炮对T-34坦克完全无效，德军遇到了“大麻烦”。

比起莫德尔部，第56摩托化步兵军更是苏军打击的重点之一。形势紧急，防线被撕裂，参谋人员、文员，包括集团军司令费迪南德·沙尔（Schaal，Ferdinand Karl Erwin）将军都不得不拿起枪加入战斗。于是，莱因哈德将属于莫德尔指挥的第1装甲师紧急划拨给了第56摩托化军，第14摩托化师第1团和第1装甲师的韦斯特霍（Westhoven）战斗群连夜回援。第二天早晨8：30，第1装甲师与第7装甲师第25装甲团配合，打击了苏军的侧翼，那气势汹汹的围堵才终于被逼退，第56摩托化军军部得以撤入克林城内。

最具威胁的苏军部队还是从侧翼迂回过来的列柳申科少将的第30集团军。这支部队有10个师，其中有6个是西伯利亚的精锐师，他们的目标是切断克林以北的加里宁—莫斯科公路，同加里宁方面军的第31集团军一道割裂德军第3装甲集群与第9集团军，然后各个击破。围攻莫德尔第41摩托化步兵军的是库兹涅佐夫中将第1突击集团军和弗拉索夫（Андpeй Aндpeeвич Bлacoв
 ）少将第20集团军，尤以第20集团军为主，该军下辖第331、第352两个步兵师，第28、第35和第64三个步兵旅，第134和第135两个坦克旅，另有炮兵、工兵等部队，空中还有3个航空队在提供掩护。而莫德尔2个师的力量过于薄弱，仅有数辆坦克。海因茨·海尔曼茨（Heinz Hellmich）少将的第23步兵师没能守住他们的防线，又一个结合部被苏军打穿了，大股的坦克通过缺口涌入，然后水银泻地般地向前突进，很快就占领了罗加切沃、亚摩加，冲向克林地区，威胁到了德国第3、第4装甲集群的后方，相关的补给线也同时被切断了，莫德尔把能用的军队都派往了“克林口袋”的袋口。

苏军宣称共击毁了1400架敌机，绝大部分是地面目标。这是战争爆发以来苏军飞机第一次大规模地出现在东线的天空中，极大地鼓舞了苏军的斗志。焦头烂额的德中央集团军群司令博克元帅不得不下令：“与苏军脱离接触，撤退到伊斯特拉至克林以东的防线！”

德军开始全线撤退，沙尔的第56摩托化军在向着克林城龟缩溃退，防御的战术纵深已经被突破了，留给整个第3装甲集团军的只剩下一条退路。为了避免被截断、合围，莫德尔率领着第41摩托化军放弃德米特洛夫附近的阵地后撤，但是库兹涅佐夫中将指挥的第1突击集团军在后面紧追驱赶。

12月8日，一支苏军出现在克林以北5英里的地方，整个第3装甲集群的问题是如何避免被围，然后找一个地方停止撤退。时值漫天大雪，堆积的雪达到10~12英尺高，雪深路滑，冰冻的河仍是坦克车辆的障碍，周围的沼泽还没有被冻上，重型设备无法通过。双方的速度都快不起来。为了加快撤退速度，莫德尔展示出了一种“非凡的鲁莽”（außerordentliche Rücksichtslosigkeit），他命令部下丢掉那些贵重的物资和装备，轻装撤退。友军第7装甲师的汉斯·冯·卢克（Hans von Luck）回忆说，士兵们用枪对准那些装甲车的驾驶员喊道：“带上我们，否则我们就开枪！”为了腾出空间，很多的物资被扔掉。苏军第1突击集团军后来宣称缴获了65辆德军丢弃的坦克、167辆汽车及其他装备。

当时的局面相当混乱，兵败如山倒，德军军心已散，莫德尔不止一次担任“交通警察”。德军能得以逃脱要感谢天气过于恶劣，大雪将道路封堵，以及苏军指挥员尚不够成熟，指挥思路僵化、战术呆板等。

此前莫德尔颇有远见地提前要求部下建立防御阵地，这些阵地现在开始发挥作用了。他命令殿后部队在道路上布设地雷，并安装了地雷防拆装置。“希特勒匪徒一路上焚烧村庄，如果什么地方还残存着没有被烧毁的房子，那就一定会布上地雷。”罗科索夫斯基在回忆录里说，“在我们的工兵还来不及拆除地雷障碍物的道路上推进，那种提心吊胆的感觉是无法令人愉快的……”

第41摩托化军好不容易才退守到索尔汉奇诺格尔斯克构筑工事，但天寒地冻，铁锹毫无用处，莫德尔命令工兵用炸药开掘工事，依靠这样一条由弹坑连接而成的防线抵御着苏军的进攻。莫德尔手中的兵力几经更替，只有第6装甲师和第23步兵师2个师，却要守卫一条近50千米的线路。第41摩托化军能归他调度的仅剩下4辆坦克。

在此期间，莫德尔注意到苏军进攻时整体协同、战术配合的缺陷——他们往往围绕着德军的据点防御缠斗，而不是去切断整条防线。此外，苏军糟糕的后勤补给不足以支撑其军队成为一个战斗整体快速移动。因此，对德军来说，即使有兵力上的差距，防线被突破，也并不意味着一定会是一场危机。

于是，莫德尔命令部下不再一味撤退，而是把防线展开，利用摩托化军的优势，先用火炮拦截苏军的进攻，然后再组建一些小型的装甲战斗群来应对任何的突破，甚至是拼凑起由预备役人员组成的战斗群来实施反击。譬如1941年年底，他指挥的第6装甲师就组建过1000人的战斗群，兵员中包括了前线、后勤和机关的工作人员。莫德尔的战术是成功的，多次打退了苏军第30集团军等部队的追击，不过，代价也是高昂的。类似的防御策略将贯穿莫德尔的整个职业生涯，给周围的人带来了很大的伤害。

12月10日，苏军切断了通往克林的公路，把德军第3装甲集群的逃生路线彻底掐断了。此时，苏军的战略意图显露无遗，就是要利用第1突击集团军、第30集团军的四面合围，将德军围歼在克林地区。

克林城里乱作一团，充斥着数以千计的伤员，城防编成了3个临时集群，组织工兵来构筑街垒和反坦克，防空阵地、自行火炮则组成机动火力群，德国空军的地勤人员和车间的技工在努力抢修一些坦克。接下来的几天里，每一个可用的人都被征用来参与防御，包括第25装甲团的乐队成员都被作为步兵编入了守备营。因为苏军炮火的轰击，城里燃起大火，硝烟随处可见。其实到底是坚守还是突围，克林城里的沙尔等人仍犹豫不决。苏军对困守克林的第56摩托化军下达了最后通牒，不投降即歼灭。

12月13日，希特勒下达了撤离命令。为了帮助友军撤出克林，莫德尔督令又回到他建制的第1装甲师在西北部发起了4次反冲锋，第14摩托化师和第2装甲师一部在东面攻击，跟苏军第8近卫坦克旅等部队在冰天雪地里展开了激战……掩护行动持续到14日中午，莫德尔的进攻最终被击退。科涅夫在回忆录里认为：“德军最后一点预备队就这样被消耗光了……”但有一点无法否认，这些攻击确实为克林德军的撤出争取了时间。

第1装甲师一部也被合围在克林城里，苏军专门派出3名军使，下了最后通牒，要求德军在1个小时内投降，这是第一次“苏军要求德军投降”。德军则书面回复予以拒绝。克林城里的德军随即开始了突围，冯·维特斯海（von Wietersheim）少校指挥第1装甲师的一个摩托化步兵营在前面开路，突破了正在合围的苏军侧翼，从西北方向打通了一条通道，然后各部都从这里撤了出来，整个行动可以说是有惊无险。第1装甲师的参谋长温克中校给莫德尔拍去电报称：“19：00，各部已成功突围了。”

沙尔中将在战争日记是这样描述溃退时的凄惨境况：“纪律涣散，越来越多的士兵徒步向西行进，手里没有武器，而是用绳子牵着一头小牛，或拉着（装着）土豆的雪橇，公路时常遭到飞机轰炸……没有给养，天寒地冻，他们奋力地奔跑着……”

14日夜，第56摩托化军狼狈地撤出克林，还带走了大部分的伤病员。而在他们身后，上万具遗尸留在冰冷的雪地里，德军攻击莫斯科的跳板——克林城则永远地丢掉了。

克林的弃守让被恐慌感染了的军队变得混乱不堪，必须用残酷的方式来加以控制。在好几个场合，莫德尔不得不再次亲自提着手枪来到拥挤的十字路口，试图恢复撤退中的秩序。面对混乱的局面，他表情严肃，默不作声，看到那些因缺乏燃料的卡车和其他车辆堵塞道路，就命令部队把那些车顺着陡峭的山崖往坡下的沟壑里推……而后他要求守住拉马（Lama）河和雅乌扎（Yawuza）河之间的防线，不过，-40℃河流是被封冻上的，于是维索科夫斯克（Vysokovsk）很快也变得无法立足了。唯一的好消息是厚厚的积雪使大路小道均无法通行，对苏军来说也是如此。

德国人没有雪犁，只能用两只手和铲子来清理道路。车辆不能发动，除非事先用临时搭好的炉子或柴火来预热。车辆的移动需要“panje”马拉着的雪橇，运输车辆完全失去了作用。莫德尔麾下曾经的主力第6装甲师此时已成了“第6步行装甲师”，虽然拥有1000~2000匹“panje”马，但是仍不足以拉动那些无法动弹的车辆。马拉雪橇被优先用来拖曳大炮的部件、弹药、配给品和伤员。那些因劳累过度倒毙的马匹虽然很快被冻僵，依然被路边饥肠辘辘的人们给剥皮去骨，当作美味饱餐了。

第41摩托化军随着败兵一直后退到洛托希诺才稳住了阵脚，后卫部队到处埋设地雷，这是一种有效阻止苏军追击的办法。但是整个德国中央集团军群筋疲力尽，丢盔弃甲，在10天之内全线溃败，后撤了100英里。

莫斯科城下的惨败，德军“不可战胜”的神话破灭了。一大批德军将领被作为失败的替罪羊解职，其中就有陆军司令布劳希奇元帅、中央集团军群司令博克元帅（因病）、北方集团军群司令李勃元帅等人；甚至还有人被枪毙，一个曾在海牙空降战中获得过骑士勋章的叫冯·斯波纳克（Hans Graf von Sponeck）的将军因为在克里米亚半岛的作战中擅自撤出一个师而被判死刑。

12月19日，德国中央集团军群的司令换成了冯·克卢格元帅，命令下达后，与博克的权力移交几个小时后就完成了。克卢格跟莫德尔一样是从参谋部里走出来的元帅，他出生于普鲁士波兹南的一个军人世家，人们称之为“聪明的汉斯”。克卢格也参加过一战中的凡尔登战役并“光荣”负伤。一战后，克卢格在总参谋部训练局供职，之后官运亨通，由少校一路飙升到炮兵上将。56岁时因受“弗里契事件”的牵连，克卢格一度被迫提前退役。1938年10月，克卢格被重新启用之后，怀着对希特勒的赤胆忠心，参加了闪击波兰、入侵法国，成为纳粹对外侵略战争的“急先锋”。克卢格所学的是炮兵专业，擅长于步兵指挥，敢于坚持自己的主张，是一个勇于负责任的元帅，能力毋庸置疑，不过他在战术方面有些保守和落后，尤其对现代化装甲战争的认识略显不足。

克卢格上任后即竭力执行着希特勒的命令，主张部队原地固守；古德里安大将则认为，军队必须撤退，撤到能安全过冬的有利地形坚守，两位主官的意见相左。

1941年东线的圣诞节是黑暗的，但不妨碍莫德尔惯有的那种乐观态度，他讽刺地成为整个东部战线唯一在抗议撤退的将军。他反对撤退，还指责那些擅自撤退的友军将领，把自己的部队置于危险当中。

第41摩托化军往往被派往那些仓促构筑的防线，甚至是根本不可能成为阵地的茂密森林。勒蒂格尔后来回忆说“莫德尔非常不快乐”，而那些新的命令又没有选择的余地，莫德尔强烈要求上级对那些新的防线必须要事前侦察，做好准备，但是他的申诉根本就没有人去听。

两位上级——克卢格与古德里安在“撤退还是坚守”问题上的矛盾难以调和，但克卢格的意见更加迎合希特勒的意愿。12月26日，古德里安将军被解除了职务。中央集团军群（共63个师又3个旅）仍将竭力地坚守在斯摩棱斯克以东的地区，以便伺机再次对莫斯科发起进攻。莫德尔与克卢格也相互看不顺眼，但彼此又不得不忍受着对方，两个人之间并没有发生过个人冲突。克卢格不喜欢莫德尔，却不妨碍他曾两次不带私心地高度赞扬莫德尔。后来，莫德尔常常绕过克卢格，亲自去向希特勒报告，事实上，克卢格多数时候是支持莫德尔的，因此莫德尔为人诟病，但是后来莫德尔反对克卢格对第9集团军的指挥方式，事实证明莫德尔是对的。


1941年12月第41摩托化军的战斗序列

军长：瓦尔特·莫德尔装甲兵上将；参谋长：汉斯·勒蒂格尔上校；首席（作战）参谋官：克劳斯·特曼少校


第1装甲师
 （师长：瓦尔特·克吕格尔中将；参谋长：瓦尔特·温克中校）

下辖：

第1装甲旅

第1步兵旅

第73炮兵团

第4侦察营

第37反坦克营

第37工兵营

第81补给部队




第2装甲师
 （师长：鲁道夫·费尔中将；参谋长：维克多·冯·夸斯特上校）

下辖：

第2装甲旅

第2步兵旅

第74炮兵团

第5侦察营

第38反坦克营

第38工兵营

第82补给部队




第36（莱茵-普法尔茨）摩托化步兵师
 （师长：汉斯·戈尔尼克少将；参谋长：海宁·伦克尔中校）

下辖：

第87摩托化步兵团

第118摩托化步兵团

第36摩托化炮兵团（第1、第2、第3炮兵营，第75炮兵团第1炮兵营）

第36反坦克营

第36工兵营



备注：本表仅列出第41摩托化军下辖师、旅和部分独立的直辖单位，第6装甲师以及第23、第26步兵师也曾短暂入列，本表仅供参考。



当时，莫德尔竭力保持着坚守，他用严苛有时甚至恐吓威胁的方式来要求部下，第41摩托化军的防线很少被突破。莫德尔组建了小型的机械化战斗群，可随时封闭出现的缺口。当然，莫德尔也有失算的时候，譬如，他坚持把4个摩托化步兵营的装备运回前线，而事实上这一天里德军完全没有运动的可能，想要到达12英里以外去接受这批装备，需要克服重重困难，并花费48小时的时间。随后，第23步兵师一部在28日晚及次日中午被苏军合围，这些德军后来被苏军消灭在一个村庄里，剩下的德军只能待在村外寒风瑟瑟的旷野中。莫德尔不得不同意放弃这个村庄，在那个被突破的地段弯曲了他的防线。

新年伊始，战场上的局势继续朝着不利于德军的方向发展，第4装甲集群司令埃里希·霍普纳大将不顾希特勒的命令坚持自己的立场，撤回了部队。于是，霍普纳立即被解除了职务，第二天又被开除军籍。史学家们专门调查过霍普纳与莫德尔的关系，发现他们之间没有任何交集，就是那种冷冰冰的上下级关系。

据《哈尔德日记》称，截止到1942年1月5日，德军在东线共损失了26755名军官和804148名士官和士兵。凭借严冬和源源不断的补充，苏联已逐渐取得了战场上的主动权。此刻莫德尔的军只剩下1821人尚可投入战斗，其麾下的装甲师、摩托化步兵师几乎被剥夺了所有的坦克、卡车和有经验的步兵。隶属于他指挥的第6装甲师所有的人，包括杂役、护士总共不到1000人；第23步兵师仅剩3个步兵营、1门50毫米火炮和3门榴弹炮了，师长亨兹·海尔迈克（Heinz Hellmich）筋疲力尽，在1月中旬称病辞职。

莫德尔申诉、抗议、呼吁，要求有更多的燃料、弹药和增援部队，但他的要求无人理睬，因为太多的部队比他的情况更糟糕，连第3装甲集团军总部都一直在抱怨，抱怨缺少武器，特别是反坦克武器。集团军群的每个军长都在申诉。整个第3装甲集群也仅剩63门轻型榴弹炮和21门重型榴弹炮，曾经威风八面的装甲军团成了饥寒交迫、连生存都难以为继的“叫花子兵团”。第41摩托化军下辖的最后一个装甲师又被调走，莫德尔非常不满。就在他牢骚满腹、打算自认倒霉的时候，新的任命却到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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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56摩托化军军长沙尔上将。
	◎第6装甲师师长埃哈德·劳斯中将。
	◎苏军第20集团军司令弗拉索夫少将，被俘后投降德军，组建了俄罗斯解放军。






	[image: ]

	[image: ]




	◎德军狙击手在战壕里抵挡苏军的进攻。
	◎向苏军投降的德国士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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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1年苏军在莫斯科战役中反击。
	◎1941年12月，在奇寒中，IV型坦克的引擎几乎要保持连续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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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1年至1942年冬季，苏军骑兵部队正在征途上。
	◎第9集团军司令莫德尔上将走访部队，向前线的军官了解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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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11月，中央集团军群司令克卢格在视察法国志愿兵第638步兵团。




 “一个烂摊子”

1942年初，苏德战场莫斯科方向的战局又出现了重大的转折，数百万苏军依次从西方、西北和西南等几个战略方向展开大规模的进攻。1月8日，随着几枚红色信号弹的升空，科涅夫指挥的加里宁方面军（5个集团军、1个骑兵军）各型大炮及威力惊人的“喀秋莎”火箭炮咆哮了起来，山崩地裂般的巨响震耳欲聋，轰炸机群同时实施着密集轰炸，他们利用冬季的有利气候，率先打响了瑟乔夫卡—维亚济马战役。

苏军攻击的是鲁扎（Ruza）河、拉马河以及加里宁以北的地区，目标是突破德国中央集团军群的边缘地区，对其主力第9集团军后方实施一次深远的包围运动。德军阵地上火光四起，硝烟弥漫。很快，苏军第39集团军就在勒热夫（Rzhev）西北15千米的地方达成了战略突破，深入敌后80千米，他们的目的就是破袭德军的交通线。这一天，克卢格多次提出撤退，希特勒、凯特尔等打爆了电话，哈尔德在日记里慨叹：“这是非常艰难的一天！”

一天以后，苏军西北方面军的第3、第4突击集团军8个师又10个旅约12万人左右的兵力，从奥斯塔什科夫（Ostashkov）发动了配合性的攻势。而这里是德国中央集团军群与北方集团军群的结合部，防御兵力比较薄弱，绵长的地幅内仅有3个步兵师又1个骑兵旅。在苏军强大的攻击之下，德军脆弱的防线坚持了相当长一段时间。不过，T-34坦克群最终还是突破了德军的防御，深入到德军后方的霍尔姆、大卢基（Welikije Luki）地区，甚至能遥遥看见德国中央集团军群司令部所在地斯摩棱斯克。其实早在1941年12月19日，博克离职时就曾提醒过，苏军可能会合围第9集团军，可惜克卢格没有引起足够的警觉。

[image: ]
◎1941年底苏军的冬季攻势。



第三天，新的打击又接踵而至，由朱可夫指挥的西方面军以非常强大的快速兵力（9个集团军和2个骑兵军）实施了勒热夫—维亚济马战役。在猛烈的炮火掩护下，搭载着步兵的中重型坦克冒着风雪朝德军的防御纵深挺进，接着，由轻型坦克、骑兵和滑雪部队组成的快速部队也投入了战斗，他们的意图是打掉德国中央集团军群的右翼，攻占维亚济马，这里担任主攻的是弗拉索夫将军的第20集团军。

苏军共计用到了4个方面军共20个集团军的优势兵力，从两翼迂回包抄了德国中央集团军群的主力，意图将它聚歼在勒热夫、维亚济马和斯摩棱斯克地区。即使是最蹩脚的指挥员站在地图前，也能判断出苏军几大方面军合击的中心就是勒热夫。

勒热夫是一个有900多年历史的俄罗斯古城，1939年时这里居住着大约5万多居民。伏尔加河穿城而过，为工业的发展提供了难得的水源。这个城市的亚麻产量在苏联排第一。而且这里交通发达，里加、莫斯科、布良斯克等地的线路都交汇在勒热夫，俨然是个铁路和公路交汇的交通枢纽。

先前基辅大会战结束后，德军又在“台风”行动中的布良斯克和维亚济马两个包围圈里歼灭了大量的苏联军队，向莫斯科发起了最后的冲刺。那时（1941年10月13日），第9集团军施特劳施步兵上将的部队攻击锋芒直指勒热夫。当时军团右翼第23步兵军的第206步兵师承担了攻取城市的任务，苏军起初进行了英勇的抵抗，但3天之后就放弃防守，炸毁了一个大型的弹药库，然后撤退了。据苏联档案显示，弃守勒热夫的苏军将领马斯连尼科夫（苏军中著名的少壮派，后晋升为大将，此人与科涅夫的关系非常糟糕）事后一度被苏联内务部逮捕。

胡戈·霍夫（Hugo Höfl）中将第206步兵师第312步兵团一个营和第26步兵师的侦察营很顺利地占领了勒热夫。此即“第一次勒热夫战役”。

1942年年初，“第二次勒热夫战役”打响。勒热夫——这个曾经轻易易手的小城，却成了苏德双方争夺的焦点，它的得失甚至关系到整个中部战局的成败。德国第6步兵师师长格罗斯曼将军在他的回忆录里指出：“勒热夫地区是东线的基石。”希特勒则把勒热夫称为“触角伸向莫斯科的飞地”，并多次在严令中指出：“为了保住勒热夫，可不计任何成本。”勒热夫不再是一城一地的得失，而是保持对胜利的希望或者放弃。

早在1942年1月3日，严峻的形势就让第9集团军司令阿道夫·施特劳斯（Adolf Strauß）大将心力交瘁，因病辞职。同一天，莫德尔将军被任命为继任者（这一动议可以追溯到1月1日），不过他却要到1月16日才会正式到任，彼时，“第二次勒热夫战役”已经打得不可开交了。此时，他在第41摩托化军军长的位置上甚至还没有坐热，当时在中央集团军群里至少还有15位将军的资历比莫德尔高，有的甚至已经当了许多年的军长也没有得到提拔，如冯·舒伯特骑兵上将等人，而莫德尔仅仅当了不到3个月的军长就升迁为集团军司令，这不符合军中晋升的规矩，因此晋升被认为是一种“跳跃”。不过，人们在分析完当时邻近各支部队的状况之后，只能慨叹是机缘巧合，毕竟莫德尔的履历确实是完整的，没有人去特别关照，而且第9集团军这个烂摊子在当时没有几个人愿意接，或者说能够接，像莫德尔这样能力突出的人确是不二人选。自克林防御之战以来，莫德尔特立独行、与众不同的表现也给他加了不少分。

路德维希·库伯勒（Ludwig Kübler）山地兵上将资历深厚，性情耿直，因为在乌曼战役中的出色表现，刚被提拔为第4集团军司令。据说，库伯勒认为莫德尔的提拔不公正，于是在向希特勒汇报时专门提出了此事，让负责提拔的总参谋长哈尔德很不高兴。当时希特勒其实并没有特别关照莫德尔，因此也很不高兴。1月20日，库伯勒被找茬（莫德尔的问题应只是小部分原因）免去了职务，调往次要战区法国担任第7军区司令。而后，他被辗转派往巴尔干组建新的安全部队。1947年，库伯勒被南斯拉夫政府处死。1964年11月，西德陆军以库伯勒的名字命名了一座兵营以资纪念。这位因莫德尔而走向仕途低潮的上将，其实同样是位一战老兵，在一战就获得了一级、二级铁十字勋章和黑色战伤勋章。1935年10月起，库伯勒担任德国国防军第一个山地步兵团的首任团长，随着山地部队的不断壮大，库伯勒还先后担任过第1山地旅旅长、第1山地师师长、第49军山地军军长等职务。他曾率部参与了吞并奥地利、波兰、法国、巴尔干等战役或行动，战后被人们称为二战德军“山地兵之父”。库伯勒被调离后，第4集团军司令的职务改由第43军军长戈特哈德·海因里希（Gotthard Heinrici）将军接替。


1942年1月中旬第9集团军作战序列

司令：瓦尔特·莫德尔装甲兵上将；参谋长：汉斯·克莱勃斯少将（首席）作战参谋官：埃德蒙·布劳洛克中校




第27步兵军
 （司令：约阿希姆·魏茨霍夫特步兵上将；参谋长：格哈德·费耶阿本德上校）

下辖：

第86步兵师（赫尔穆特·魏德林少将）

第129步兵师（斯蒂芬·芮塔中将）

第162步兵师（赫尔曼·弗兰克中将）

第251步兵师（卡尔·布尔达赫中将）



第6步兵军

（司令：布鲁诺·比勒步兵上将；参谋长：沃尔特·杜韦特少将）

下辖：

第6步兵师（霍斯特·格罗斯曼中将）

第26步兵师（沃尔特·魏斯中将）

第110步兵师（恩斯特·弗赛特中将，2月由马丁·吉尔伯特中将顶替）

第161步兵师（奥托·沙维少将）

第339步兵师一部（库尔特·普夫卢格拉特中将）




第23步兵军
 （司令：阿尔布雷希·舒伯特步兵上将；参谋长：埃里希·布兰登贝格尔少将）

下辖：

第102步兵师（约翰·安萨特中将）

第206步兵师（胡戈·冯·霍夫利中将）

第253步兵师（奥托·舍勒特中将）

第256步兵师（冯·韦伯中将）

第81步兵师一部（埃里希·绍珀尔中将）

党卫队“菲格莱因”骑兵旅（赫尔曼·菲格莱因一级突击队大队长）



话题回到战场，前方的德军部队守不住希特勒指定的防线，中央集团军群的第2装甲集团军及第2集团军为了躲避合围，撤向了西南方向。正在撤退中的德第4集团军陷入巨大的威胁中，勉强拼凑起来的防线背后存在着难以估测的危机。对德军唯一的利好是戈特哈德·海因里希指挥第4集团军与第2装甲集团军放缓了溃退的步伐，连接上苏希尼奇（Sukhinichi）以西的地域，堵住了战线缺口，协同左邻第4装甲集团军一起组织起了从尤赫诺夫（Yukhnov）到格扎茨克（Gzhatsk）的防御，迟滞着苏军从南面慢慢封闭包围圈的行动。

1月16日，莫德尔的妻子在日记里写道：“沃尔特成了军团司令。”哈尔德在记载这一事件时，只言简意赅地用了几个字——“莫德尔·鸵鸟”（Model.Strauß）。莫德尔就这样开始了他任职时间最长、最幸福的时光！

在勒热夫时任党卫队第8骑兵旅旅长的赫尔曼·菲格莱因（Hermann Fegelein）是个传奇人物，人称“黄金男孩”，希特勒的情妇爱娃·布劳恩（Eva Braun）对他非常钦慕。为了能够让菲格莱因时常待在自己身边，布劳恩甚至把自己的妹妹嫁给了他。菲格莱因后来回忆说：“莫德尔将军来到瑟乔夫卡第9集团军司令部时，他见到的是一张张沮丧而绝望的脸……”莫德尔到任的前一天希特勒就已下令，中央集团军群可撤退到勒热夫以北的格尼斯堡—祖布佐沃—格扎茨克一线，莫德尔完全可以随波逐流，但他从没考虑过撤退，声称“将以无可动摇的信心和坚定的意志，与官兵们并肩战斗”。

友邻的第4装甲集团军同样刚刚经历了人事的更迭，原第5步兵军军长理查德·鲁奥夫（Richard Ruoff）将军现在指挥着第4装甲集团军。莫德尔没有对施特劳斯表示出应有的尊重，让后者感觉到自己被轻视，施特劳斯很是不高兴。莫德尔昂首阔步地走进瑟乔夫卡的第9集团军总部作战室，没有任何的欢迎仪式，仅是门口的卫兵高喊了一声“莫德尔将军到”。

莫德尔穿着一件老式的长大衣，耳朵上戴着耳罩，脚穿柔软的高筒靴，右眼上不可或缺地戴着单片眼镜。他与军官们一一握手，其中就有第1装甲师师长克吕格尔和他的参谋长温克。然后，莫德尔把外套、帽子和耳罩这一大堆东西放在椅子上，房间里的温暖让单片眼镜上有些水汽，他擦拭了眼镜。对着墙上巨幅的战场形势地图，他说了一句：“这是个烂摊子！”

接下来，莫德尔听取了作战参谋官埃德蒙·布劳洛克中校（Edmund Blaurock，一个月之后晋升为上校）的简要介绍：现在大约有10个步兵师、4个骑兵师的苏军兵力围在第9集团军的周围，最近的苏军甚至攻击到了离集团军司令部几千米远的地方。已经分不清哪里是前方哪里是后方，部队之间的联系中断了。在了解战场态势之后，尽管麾下的编制为260800人、165辆战车、864门火炮，但现实仅有不足6万的残兵败将及少量的坦克（能动的只有4辆StGIIIs自行火炮和1辆III号坦克），莫德尔仍胸有成竹地向部下阐述自己的作战思路。

“我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缩小这种差距……”他在地图上给司令部的军官们讲解着迎敌之策：目前的计划是不再从铁路线附近撤退，而要设法击退苏军，不要消极地防守。他将指挥部队从苏军侧翼发起反击。

莫德尔看上去既像个潇洒的指挥官，又像个精于算计的参谋，最后他把手放在地图上的瑟乔夫卡地名上，道：“然后我们打击俄军的侧翼，将他们包围并绞杀！”

听到这样的宏伟蓝图，克吕格尔、温克等人都是惊讶远大于欢欣。布劳洛克中校终于忍不住了，小心翼翼地问：“那么，将军阁下，您带来了多少部队用于执行您的计划？”

莫德尔回答说：“就我自己。”说完之后，莫德尔哈哈大笑起来，其他人也跟着他笑了起来。这是很多天来，瑟乔夫卡的第9集团军总部作战室里第一次有了响亮而快乐的笑声，一种新的精神面貌出现了。这是二战史上非常著名且广为流传的关于莫德尔的一则轶闻，有学者认为，这是一个虚构的故事。

当然，莫德尔带来的远不止他一个人，还有新上任的参谋长汉斯·克莱勃斯（Hans Krebs）少将，希特勒还在源源不断地把增援部队派遣过来。但是莫德尔的这一豪言对德军起了稳定军心和鼓舞士气的积极作用。

莫德尔给第9集团军官兵们的印象是：“个头虽小，但却是一个很强大的人。他头发灰黑，尽管戴着一块厚厚的玻璃镜片，但难以掩饰目光里的那种开放性，灰蓝色眼睛表露出他的内心。带着些褶皱的嘴唇及瘦削的下巴都凸显着他坚定的意志及倔强的性格。他动作优雅，手势丰富的手传递着力量的信息……”

“人们喜欢莫德尔所有的气质。他有一种神奇的能力，赢得了第9集团军官兵们的热爱和尊重。他会卧倒在肮脏的泥土上，聆听士兵们的心声；他关注并理解士兵们的遭遇，还关心士兵们的亲人。他的关心能让士兵们得到真正的实惠。官兵们也分担着莫德尔的责任。莫德尔可以要求他们去支援最近、最激烈的战斗而毫无怨言。”第6步兵师师长格罗斯曼（Horst Großmann）将军在回忆录里这样给我们描绘他初次见到的莫德尔，虽然其中不乏夸张、谄媚之词，但第9集团军官兵对莫德尔的拥戴和信服却毋庸置疑，因为他仿佛无处不在。

莫德尔即刻指挥部队展开反攻，阿尔伯特·舒伯特（Albrecht Schubert）步兵上将的第23步兵军与来自第6步兵军的莱克战斗群（由第161步兵师师长亨利·莱克中将指挥）一东一西，展开了向心突击，其意图是将勒热夫地区的苏军部队切为两段。而这是一件很困难的事，幸运之神首先并没有眷顾到他，第6步兵军的矛头——党卫队第8骑兵旅是一支菜鸟部队，补充给它的党卫队扎哈德尔（Zehender）战斗群的攻击力也不足，进攻因暴风雪不得不推迟好几个小时，然后被苏军击退，奥列尼诺（Olenino）方向的攻势就这样停了下来。

莫德尔没有放弃，他到处搜罗资源，要求扩大进攻的规模。莫德尔对桌面的文件不感兴趣，他每天会在地图前待上一小时，研判战局，分析形势。其余的时间他会去前线，或是乘坐他的“鹳”式（Fi-156）侦察机做空中俯瞰，或者驱车，或者乘雪橇，或者骑马，或者步行，他会走访很多的部队单位。莫德尔可能不会出现在最关键的时刻，但他大部分时间都在前线的各个师、团的指挥部间走访，了解第一手的资料，而不是坐在总部机关里凭着想象指挥。莫德尔不讲情面，他总是以身作则，把自己的“光辉榜样”示范给了全军，以鼓舞士兵们的斗志。

莫德尔还很喜欢打猎，即使战斗很紧张，他也会抽空去附近的森林中打猎，有一次他打到三只黑松野鸡，那是一个难忘的上午，两年以后，库尔斯克会战时，一个曾同去打猎的军官给莫德尔送来军情报告，莫德尔立即就认出了他，笑着说：“我们都认识对方的！”那个军官回答说：“是的，在勒热夫狩猎松鸡。”

在德国城市腊斯登堡（Rastenburg）和波兰城市肯特申（Coontsoon）之间，有一个小城叫格罗德（Gerald）。从小城再行驶几个小时，就会看到一座森林——二战期间，这里是绝对不许普通人进入的禁区——这座森林的名字叫作“沃尔弗尚采”。一条单线轨道通向森林深处，当年，铁路两边由“希特勒”警卫旗队的士兵在守护着。因为要减少来自空中的注意，森林里没有高高的守卫塔和防空塔。铁轨在高大的树木中间伸向一个小小的车站“格尔利茨”。从那里下车，就会看见两座竖立在林间的特别的铁塔，那是通讯塔。在两座铁塔中间的一小片空地上，可以看见一个由巨石和混凝土构成的巨大入口。从那里进去，就是腊斯登堡的“狼穴”大本营。

1月17日，莫德尔来到这里，第一次以集团军主官的身份面见希特勒。莫德尔绕过克卢格，递交了战况形势的简要报告。与会的克莱勃斯作了简要介绍，莫德尔也发表了高见，简单明了，一目了然，希特勒印象深刻，但很难说这是一次愉快的会面。会议结束后，望着莫德尔离去的背影，希特勒对施蒙特（Schmundt）说：“他（指莫德尔）是个真正的军人！你看见他的眼神了吗，我很信任他，但我不会愿意在他的手底下工作。”

这天晚上，在与希姆莱（Heinrich Himmler）共进晚餐的时候谈到了白天的事情，希特勒慨叹着说：“做将军必须冷酷无情，得像獒一样威猛、倔强……我不欣赏那些夸夸其谈的将军们，我希望看到的是理论如何贯彻于实际。如果一个将军胜任的话，他就应该得到与身份相符的指挥权限。”

实际上，希特勒在二战开始以前就知道有莫德尔这个人，但对他赏识却是从这时候才开始的。诚然，也有学者对此提出了质疑，他们认为莫德尔与希特勒的第一次正式会面发生在2月17日授予银橡树叶勋章的那个晚上，并有施蒙特将军、埃德加·勒里希特（Röhricht）将军的证言为佐证，并提到莫德尔用铅笔在纸上画防线，轻描淡写地认为可以“守住”，并“继续前进”，震撼到了希特勒等内容。

苏军对斯摩棱斯克—维亚济马—勒热夫—奥列尼诺铁路构成的暴露的大四边形地区的进攻，以勒热夫西北最为猛烈。此时，加里宁方面军的第39集团军（每个师约9000人）已深入到第9集团军后方80~90千米，第22集团军、第29集团军（每个师约5500人）在奥列尼诺包围了德军第9集团军第23步兵军等部约7个师。德军的后勤仍然比较糟糕，很多士兵的制服里填充着报纸，用以御寒，有的士兵甚至大白天被冻死在散兵坑里。有人劝谏莫德尔等到天气好转时才转入进攻，莫德尔回答说：“为什么？明天或过几天，天气也不会变得更温暖。俄国人更不会停止进攻。”

莫德尔的个性就是进攻。1月21日10：30，德军冒着-42℃的严寒和风雪，再次在奥列尼诺发起反击。莫德尔的计划很简单，增强了兵力的第1装甲师和“帝国”师的部分兵力对奥苏斯科耶（Osuyskoye）西北方向发起攻击，打击苏军纵队的侧翼。虽然德军投入的兵力并不多，甚至只有4辆StGIIIs突击炮（隶属于第189突击炮营，1944年6月，该营扩充为突击炮旅），但是在近似结冰的天气里依然得到了空军的近距离配合。而此时的苏军已成强弩之末，他们没有大规模的坦克部队（在1941年开战之初就损坏殆尽了），快速部队以骑兵为主；而且缺医少药，弹尽粮绝，补给不继，尤其火炮缺少穿甲弹，因而此战苏军的反击很快就失去了力度。

为了加大突击力量，22日，斯大林下令把第3、第4突击集团军转隶给科涅夫的加里宁方面军，想通过不断地冲击来突破第9集团军的正面。苏军第43集团军向尤赫诺夫发起进攻，第49集团军、第50集团军、近卫第1骑兵军和第10集团军共同对德国第9集团军、第4装甲集团军一部约9个师的残兵败将形成了合围。其中近卫第1骑兵军还配合第33集团军朝维亚济马方向突进。为了加大攻击力度，苏军甚至还在热拉尼耶（Zhelaniya）空投了第201空降旅和第250步兵团的1643名官兵。索科洛夫（Sokolov）上校指挥的第11骑兵军几乎已经突破到维亚济马以西的汽车公路，目的是和朱可夫的部队取得会合。当时，朱可夫麾下的第20集团军刚刚拿下莫扎伊斯克（Mozhaysk）。这么多的措施终于有了一个好的结果，突入纵深的苏军部队不断威胁到德军第4集团军与第9集团军间唯一的交通线斯摩棱斯克—维亚济马铁路，拦截德军的后勤补给纵队，把一条条的公路、铁路给切断。中央集团军群的防线已经被肢解。

能否在最困难、最残酷的战斗中守住交通线，已成了这场生死大战的关键。莫德尔的策略已经变了，在这个方向转攻为守。那些新增援的和搜刮来的师拆解团、营甚至连级单位填补漏洞。如第1装甲师那些失去坦克的坦克兵就转型成为滑雪步兵，戴里斯（Darius）中尉就指挥着一个这样的“滑雪连”，他们通过大胆主动的出击和不间断的巡逻，覆盖了瑟乔夫卡—勒热夫间的铁路线，甚至又成了铁路养护工，苏军对铁路的破坏行动终于被扼制了。

当然，这是相当长的一段线路，想要保护勒热夫的铁路交通必须用到一些非常规的方法。负责的里希特少将麾下只有2个营和1个第4高射炮团，他的部下就发挥聪明才智建造了一列可移动的“AA连”（列车）：在若干节车厢里架设2门88毫米防空炮、4挺机枪和2门20毫米防空机关炮；这列土制的“装甲列车”共载有41名士兵，由汉默中尉来指挥。当负责运输的军官给这辆列车挂上一节装满弹药的车皮后，汉默中尉嘟囔道：“你们应该派一艘U型潜艇更适合些。”列车上的高射炮手很快都成了勒热夫的明星。这列火车专门跑勒热夫—瑟乔夫卡之间的“班车服务”，在最艰难的时候发挥了重要作用。

24小时后，即1月22日，莫德尔又命令第6步兵军从勒热夫以西发起攻击，打击苏军突破区域的西北方，这一进攻主要是由格哈德·考夫曼（Gerhard Kauffmann）中将的第256步兵师来承担的，它加强有其他4个师的炮兵营、反坦克营和高炮营。在“帝国”师的师部，莫德尔命令马蒂亚斯·克莱因海斯特坎普（Matthias Kleinheisterkamp）旅队长将一个团的兵力增援给第6步兵军，以堵住苏军向伏尔加河方向突围的缺口。“元首”团后来被挑选出来承担了这一艰巨的任务。然后把部分主力从相对平静的战线上撤了下来，再加上希特勒调来的援兵，莫德尔有了6个师的兵力填补勒热夫以北贝里（Berry）附近的缺口，用以截击已成突破之势的苏军。

冯·里希特霍芬（Wolfram von Richthofen）的第8航空军炸毁了苏军的火炮阵地。23日12：45，第9集团军孤立的左翼第23步兵军设法与第6步兵军、“菲格莱因”骑兵旅等部恢复了接触。而来自南面由维廷霍夫上将指挥的第46摩托化军第86步兵师、第1装甲师等部牢牢地牵制着苏军，使其无法快速地撤退。局面反转了，而且莫德尔的部队还缴获了21门大炮、20门反坦克炮、10门迫击炮、17挺重机枪和64辆军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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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军控制下的勒热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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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寒冬里，莫德尔与一名王牌坦克车组的车长进行沟通。
	◎路德维希·库伯勒上将曾在战斗中被手榴弹严重炸伤了左脸和下颚，因此脸上留有一道可怕的伤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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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1月，第9集团军司令施特劳斯上将在指挥作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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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9集团军首席作战参谋官埃德蒙·布劳洛克上校。
	◎党卫队第8骑兵旅旅长赫尔曼·菲格莱因（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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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莫德尔经常乘坐他的“鹳”式（Fi-156）侦察机到各部队视察。
	◎1942年2月1日，希特勒第一次正式接见莫德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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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苏联前线的莫德尔也戴上了护耳。
	◎1942年初，莫德尔上将乘战地飞机在“帝国”师视察。





 “伏尔加河的奇迹”

从1942年1月25日起，“帝国”师“元首”团的官兵在伏尔加河畔用炸药炸出弹坑来构筑阵地，而这样一道简陋的防线却隔绝了苏军加里宁方面军第29集团军、第39集团军与外围第30集团军的联系。为了解救处于包围态势中的部队，苏军不断增兵以加强第30集团军，然后实施内外夹攻，试图打破勒热夫以北的德军防线，开辟出一条通道，而“元首”团的阵地无疑将是苏军首选的突破节点。

莫德尔指示“元首”团团长——党卫队一级突击队大队长奥托·库姆（Otto Kumm），“死守，不惜一切代价！”离开之前，他又再次强调了“不惜一切代价”的命令。

“元首”团当时只有650人，没有任何的援军或预备队。外圈的苏军决心从这里打开缺口，于是奋不顾身地对库姆的阵地发起突击。但党卫队员人虽不多，却装备精良，而苏军人数虽多，却用了错误的战术，每次一个营或一个团轮番进攻，连续三周的冲击，每一次都无功而返，想从内圈突围出去的苏军碰着这帮由杀红了眼的亡命徒组成的部队同样是一筹莫展。这场旷日持久、血腥的阻击战无论是对苏军还是“元首”团来说，都是一场灾难。当时的战线犬牙交错，在-52℃的恶劣环境下，遵照莫德尔的死命令，库姆率领着士兵们寸步不让，冒着严寒，日日夜夜，不知疲倦地抗击着数倍于己的苏军。“元首”团像钉子一样钉在伏尔加河河曲地区的阻击阵地上。

正是有了这样的保障，莫德尔才能放胆地叫嚣：“进攻，就能化被动为主动，要把我们的意志强加给敌人！”1月25日，莫德尔命令第46摩托化军必须在3天之后投入进攻。该军的军部当时设在瑟乔夫卡（Sychy）附近，45岁的普鲁士将军维廷霍夫在1940年法兰西战役时就曾与莫德尔同时服役于第16集团军布施将军的麾下，算是老熟人了，相互之间很了解。尽管莫德尔不情愿，但是也不得不同意把进攻再推迟24小时，因为维廷霍夫的部队需要时间来到达攻击位置。

26日，尽管苏军正在展开大规模的反攻，莫德尔仍下令攻击勒热夫南部及其周围地区，战斗非常激烈，白雪皑皑的森林、村落变成了地狱。

27日中午，莫德尔在诺什基诺（Noshkino）村召开了一次军事会议，参加会议的有第6步兵军、第23步兵军的将军们，他们在讨论战局的走势。但会议被打断，一股苏军部队突然逼近了指挥部。在这一天里，苏军沃斯特鲁霍夫（V.I.Vostrukhov）少将指挥的第22集团军（下辖2个军6个师和其他一些部队）包围了别雷。为了救援，莫德尔把刚从法国调来的由马克西米利·西瑞（Maximilian Siry）中将指挥的第246步兵师给顶了上去，这个新到的师当时拥有3个步兵团、1个炮兵团，实力不容小觑。经过两天的厮杀，第246步兵师如莫德尔所愿，挡住了苏军第22集团军的挺进。这一天里，希特勒还专门给莫德尔的司令部发来了贺电，表示对第9集团军的“敬意”和“感谢”，称：“敌人的后方交通线已经被切断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只要你们能在未来的几日内保持住局面，大量的敌军师必定会被消灭！”

27日夜，苏军还在维亚济马以西的尤赫诺夫地区空投了第8空降旅的1500名伞兵。不过，因为只征集到40架IIC-84运输机、TB-3轰炸机，苏联伞兵是分批穿梭空投的，所以着陆分散，联络不畅，未能形成战斗力。先前苏军已在1月3日夜空投过一个伞兵营共416人。因为积雪太深，天气过于恶劣，苏军后续机降行动只能放弃，这些努力显得有些虎头蛇尾。

28日大雪纷飞，冒着飘飞的雪花，维廷霍夫上将的第46摩托化军如期发起了攻击。开始时他们只有老式的II号坦克和一些缴获的涂着纳粹标徽的T-34S坦克（由克吕格尔中将指挥的第1装甲师的第1、第2装甲团），那些失去了车辆的装甲兵就蹬着滑雪板作战。2月2日，增加了31辆坦克，实力大增。这次袭击算不上闪击战，两三个由坦克、装甲车、半履带输送车、挂斗摩托车、步兵混编组成的战斗群虽然零碎，但却实用而高效，第46摩托化军在卢巴宁（Lubany）、卡拉巴洛夫（Karabanowo）接连取胜，完全切断了被围苏军的补给线。

“元首”团第1营的官兵俘虏了苏军集团军参谋部的一名无线电员，这个人有罕见的价值，他认识这一地区的许多军官。莫德尔恰巧在该团部视察，根据这名俘虏的供述得知，苏军7个步兵师又6个坦克旅的兵力将于次日上午发起攻击，将不惜代价与包围圈里的苏军会师。莫德尔在结束视察时对库姆说：“旗队长，我现在全靠你了。”然后又笑着补充说：“也许，我们会被这个俄国佬给骗了。”

第二天，苏军果然发起了传说中的进攻，攻击连绵不绝。起初库姆等人很好地利用地形，用88毫米高炮和50毫米反坦克炮打毁T-34坦克如同撕纸。但惨烈的战斗中有的连队全连战死，苏军趁机打开一个缺口，突破了德军的防线。德军第6军派出援军——一个后勤连来补缺，全部战死，然后又顶上去一个名不副实的团，又基本上拼光。库姆团部外的雪地里尸体堆积如山，双方都死伤惨重，阵地在易手11次之后缺口终于被堵上了。

马斯连尼科夫中将的第39集团军最终未能突围。德军截获的苏军无线电称：“弹药虽然充足，但严重缺乏燃料和食品。”因此尽管连续的低温，天气特别寒冷，而且狂风、降雪不断来袭，苏军仍在彻夜空投补给，希望能增补大损的元气。

突围行动依然连续不断，不分昼夜。布鲁诺·比勒尔（Bruno Bieler）步兵上将的第6步兵军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压力，因为兵力不足，莫德尔于30日19：00下令，暂停对包围圈的压缩，以腾出兵力去增援那些受到威胁的地段，这样几乎耗尽了第9集团军的每一个作战单位。劳斯少将麾下的第6装甲师（转隶给了第56摩托化军）原本兵力极其薄弱，以后勤部队为主，要保护瑟乔夫卡—维亚济马之间长达65千米的交通线——它正受到来自西伯利亚的苏军步兵和骑兵的威胁——如果不是因为苏军同样饱受供应短缺的折磨，劳斯原本是做不到这一点的。除了机场附近的拖曳式高炮外，劳斯麾下甚至没有一门大炮，侥幸的是在他附近的苏军战士也没有子弹了。

劳斯拦截了一些度假或伤愈归队的人加上战斗，靠着这些散兵游勇，用一种全新的进攻形式——不讲究时间，速度像蜗牛一样，因此被命名为“蜗牛攻势”——发动攻击。但仅仅是对他们认为最值得而且不会遭到反击的目标发起进攻，一旦进攻受阻便会立即撤回——缩回到“蜗牛壳”里。而这类行动的目的是迫使苏军回收到重要的交通要道一侧15~30千米的范围内。在经过充分的准备之后，劳斯用这种方法出其不意地重新占领了苏军战线一个突出部上的3个小村庄，然后立刻在这些收复的村庄里做好防御准备。

就这样，不同地区的村庄一个接一个地被德军不定期地重新占领。第6装甲师就这样占领了其中的80多个村庄。如果不是第56摩托化军守住了阵地，莫德尔的反攻将变得毫无意义。莫德尔很清楚这一点，在他的整个任期内，他都倚重并提携像劳斯这样尽职的将领，在日后的几年内这批将领将会成长为东线德军的栋梁。

31日，因为无法筹备到用于进攻的兵力和装备，德军的攻势暂停，防线暂时趋于平静。外围的苏联援军历经长时间的作战后，存在着补给困难、疲劳低迷、伤亡惨重等难题，需要休整。

被围的苏军虽然同样饱受燃料匮乏和食品短缺的困扰，但他们知道不能坐以待毙，于是工兵努力地清除地雷，以突围为目的的冲击又不知疲倦地开始了。但这样的冲锋又一次被占据着有利地形、伪装得很好的德军突击炮所扼杀，那些盲目行驶、弥足珍贵的苏军坦克一辆辆（至少有7辆）毫无意义地被敲掉了。

2月初，东线德军停止了退却，把更多的部队和装备调遣了上来。第9集团军就增加了莫德尔的老部队——哈尔佩将军的第41摩托化军（下辖第2装甲师、第36摩托化步兵师）、沙尔将军的第56摩托化军（下辖第7装甲师、第14摩托化步兵师）等。另一方面，德军在尤赫诺夫西南公路线的反击恢复了交通线，第4装甲集团军和第4集团军之间的联系在2月3日得以建立，这也意味着他们的对手——苏军第29集团军、第39集团军及第11骑兵军9个师被包围了。

2月5日，最高统帅部命令莫德尔摧毁所包围的苏军。傍晚时分，莫德尔调动了第46摩托化军、奥列尼诺和勒热夫附近被围的德军（第6步兵军、第23步兵军等）都参加了战斗。第256步兵师协同“帝国”师“元首”团从缺口东面向西进攻，而党卫军骑兵旅和第206步兵师则从西向东进攻，从东、西两面收缩包围圈。德国坦克的履带卷起了飞溅的雪块和冻土，高速扑向苏军的阵地；步兵则在高射炮的掩护下，展开散兵队形向前推进；德国空军也赶来支援，斯图卡轰炸机俯冲呼啸着……

苏军几乎没有反坦克炮弹了，他们依托村镇为据点顽强地固守着，因为后勤不继，陷入了巨大的困境之中。由于弹药供应短缺，前线部队的火炮射击被严格限制，只能进行零星的炮击实施骚扰，甚至窘迫到规定每天只能发射一二枚的境地。这样的作战，苏军完全是被动挨打。而德军的炮弹储备充足，加上坦克、火炮和空军的有力支持，被围的苏军集团军与伏尔加河东岸的2个集团军之间，与前敌指挥部的通讯全被切断了。莫德尔的战术有效地突破了苏军的防线，苏军第29、第39两个集团军9个师被分割在勒热夫以西的瑟乔夫卡，面临着全军覆灭的命运。

莫德尔一如既往的精力充沛，他亲临前线，常常出现在最为关键的地段。这期间还发生了一个小插曲。莫德尔命令第7装甲师发起进攻，但第7装甲师第6步兵团的团长以积雪太深、道路阻塞为由拒绝执行命令。莫德尔大怒，差一点就撤了这个团长的职，而这位抗令不遵的团长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哈索·埃卡德·冯·曼陀菲尔。当格哈德·考夫曼（Gerhard Kauffmann）中将指挥的第256步兵师的防线出现危机时，莫德尔亲自来到该师的师部，根据需要，他下令调来了第251步兵师全部火炮进行支援。

2月11日、12日的战斗最为惨烈，某些重要的阵地多次易手。苏军冒着彻骨的严寒对第6步兵军的阵地发起了猛攻，苏联空军也赶来支援。德军的某些营连几乎拼光，列布希诺的局势一度变得非常紧张。苏军除了第359步兵师以外，又新投入了第24滑雪旅、第174步兵师等部队，同时在对诺什基诺等地攻击中投入第371、第171步兵师，另外还增加了第21坦克旅……虽然枪炮声彻夜不息，苏军也取得了一些进展，但仍然无法形成真正的突破。

苏军之所以不能突围，除了德军的指挥及策略得当、士兵死硬顽抗等因素外，自身的战术错误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军官们缺乏训练，只有勇武没有经验，不懂得为一次突破集中全部的兵力，反而将兵力零散地投入战斗，也不重视不同兵种之间的协同作战，这样的恶果是那些早已断粮的士兵为了突围在严寒中盲目地奔跑，体力迅速衰竭，然后毫无意义地牺牲在了德军的火力之下，突围就这样一次次地失败了。在持续打击看不到前途的情况下，士气终于崩溃了，士兵们开始溃逃。

2月16日晨，莫德尔特意来到库姆的指挥部，再次要求死守，以免围歼计划落空。此时苏军舒维特索夫（Shvetsov）将军指挥的第29集团军被压缩到一个东西宽8千米、南北长7千米的狭小地带内。这个苏军集团军1941年7月组建于莫斯科军区，下辖第245、第252、第254、第256步兵师及另外的一些独立或附属单位，在1942年的勒热夫战役中大部分被消灭了。第39集团军在勒热夫以西防御体系中的走廊被德军切断，在维亚济马西北被半包围，仅靠着别雷和涅利多沃2个通道与加里宁方面军保持着脆弱的联系。

斯大林从预备队调来2个近卫步兵军、7个步兵师和4个航空兵团补充到加里宁方面军，科涅夫命令第30集团军向勒热夫以北的地区发起攻击，试图打开一个缺口。

在列布希诺，有6辆苏军坦克突破了防线，绝尘而去。莫德尔以最快的速度通知相关部队小心苏军坦克。1942年2月17日是一个转折点，里克集群（含库姆的“元首”团）守住了关键性的阵地，胜负的天平向着德军一方倾斜了。莫德尔下达了总攻的命令，要消灭瑟乔卡夫包围圈里的苏军。第9集团军的战斗报告称：“苏军被挤压到一块日益缩小的区域里，但在军官和政委们的率领下，苏军依旧斗志昂扬……位于包围圈西部的苏军试图朝西南方向突围，他们大规模地集团冲锋，但每一次都遭遇到德军火力的拦截，人员大量死伤却徒劳无功，特别是在斯图皮诺（Stupino）的外围。”德军曾散发传单尝试劝降，但根本没有什么作用，苏军是宁死也不愿意投降的。

据个别逃兵供述，他们收到了“德国法西斯的将军莫德尔会枪毙所有的战俘”之类的警告。不过，这很快就失去了意义，全军已然溃散了，谁的命令也没人会去听。也是在这一天，莫德尔将军获得了武装部队司令部（OKW）授予的银橡叶骑士铁十字勋章（Eichenlaub）的表彰，他是德军中第74位获得这一荣誉的军人。希特勒赞誉他为“转危为安式的人物”，他将得到了元首更大的信任和器重。

党卫队总指挥豪塞尔在他的著作中把这次冬季战役称为“伏尔加河奇迹”，并赞扬了莫德尔将军，称“最后的胜利他也要占一份大功劳”，“如果没有才华横溢的德军指挥层，那么后果将不堪设想。见机行事与变幻莫测是他们的野战法宝，上述技能在莫德尔手中已臻完善，他是具有奇特指挥魅力的人”。危机解除之后，莫德尔在回忆战前同希特勒的争执时说：“我这样做完全是为了获得战场上的自主权。因为一个指挥官如果失去自主权，充其量只能打赢顺利的仗，但永远不能打赢硬仗和恶仗。”

2月18日，莫德尔向全军官兵下达了以下训令：

第9集团军的全体官兵们！

我久经考验的东线的将士们！

在勒热夫西部缺口被封堵之后，尽管俄军自北面、西南方发起了强劲反击，企图为被困的俄军解围，但第9集团军历经数周的艰苦战斗，已将突入我军防线的俄国集团军歼灭，并重创了另一个俄国集团军。

消灭俄国集团军的功勋，第9集团军的官兵人人有份！如果没有东面、北面的铜墙铁壁般的防御，我们怎么可能积蓄力量实施凌厉的反击？第9集团军的每一位军官都起到了模范表率作用。友军在战斗中也功不可没，特别是空军，若没有他们就没有胜利。

每一个人，无论他是前线的士兵，还是后方的勤杂人员，都证明了一点——无论是武器质量，还是人员的素质，我们都比俄国人要强，尽管俄罗斯严酷的冬天给我们带来了极大的麻烦。

元首已经为我颁授了橡树叶骑士勋章，我佩戴它时将以你们为荣！第9集团军的官兵们，还有你们中间那些为完成任务而付出了生命的人们，这是你们所有人功勋的明证。

你们在1941年—1942年冬所表现出的英雄壮举，必将载入我们伟大的日耳曼民族的历史，作为战功彪炳的凭证。它将让我们人人充满着坚定的信心，我们可以打败任何敌人，应对任何的局势，完成未来元首将下达给我们的每一项任务。只要把这种战斗精神传承下去，自然会取得更伟大的胜利。

莫德尔装甲兵上将

2月19日，莫德尔上将来到“帝国”师师部表彰了“元首”团在勒热夫纳兹维附近的英勇战斗。见到团长库姆时，莫德尔感谢并赞赏了库姆和“元首”团将士们所取得的令人瞩目的战果，并提出要接见全团的官兵。莫德尔关心地问：“我知道，您的团必定遭到了不少的损失。可是，库姆，我现在还缺不了你们……您的团还有多少人啊？”

库姆指着窗外对莫德尔说：“上将阁下，我的团都在外面。”

莫德尔朝外望去，只见那儿仅仅站着35个衣衫褴褛、大都满身伤创的党卫队队员。这是关于那场恶战最脍炙人口的一个场景。平心而论，“帝国”师并未真正地孤军奋战过，莫德尔曾不断地给他们派遣援军，才有了这样辉煌的战绩。

2月20日，第9集团军在战报中宣称：“苏军整个第29集团军和第39集团军大部已被歼灭，6个步兵师被歼灭，4或9个步兵师被击溃，另外的5个坦克旅也不复存在了。苏军兵员的损失是4888名被俘虏、26647丧生；被击毁或缴获坦克187辆、大炮343门、反坦克炮256门、防空炮7门、迫击炮439门和机枪711挺，还包括数以百计的机动车辆、雪橇和其他装备。除此之外，德国空军在这一区域内击落51架飞机，攻击地面目标17架，另摧毁4辆坦克及2个炮兵连28门火炮、300多辆机动车和200多具雪橇，以及难以计数的马车。”一天后，克卢格在给希特勒的最终报告中称，莫德尔的第9集团军在4周的战斗中，尽管天气很恶劣，但依然打败了苏军，“重创苏军第39集团军，全歼第29集团军。截止到1月21日，抓获4833人，杀死26647人，缴获或摧毁187辆坦克、1037门火炮或迫击炮”。

当然，德军付出的伤亡同样惨重，不到2周的战斗，第9集团军伤亡5000人（1月19日时，集团军的战力已不到10％）。莫德尔将军凭此役以“作战残忍”而闻名，他一旦选择了目标，就会不惜任何代价非要达到目的不可，即使把部队拼到所剩无几，血溅自己的军装，也绝不会改变自己的决心。此战中下列德军单位的损失尤为惨重：第86步兵师、第256步兵师、第251步兵师、“菲格莱茵”骑兵旅和“帝国”师。第9集团军的战报中还指出：“勒热夫战役在2月20日画上了休止符，此战堪称东线冬季战役的转折点，德军的高素质在作战中再一次得到了印证。”

苏军方面则宣称德军的战报是“夸张”的。2月19日，科涅夫向斯大林报告，第29集团军在第204空降旅一个营约500名空降兵的接应下，“有3500人成功突围，骨干尚在”。为了补充实力，3月9日，第31集团军把部分兵力补充给了第29集团军，所以这个集团军并未像德国媒体宣传的那样被消灭掉。

2月25日，莫德尔向克卢格报告，在“冰雪解冻之前不可能再采取新的行动了”，但“解冻之后可能会对北方（指莫斯科）发起突然袭击”。

2月28日，希特勒召开了一个扩大的军事会议，参加的都是中央集团军群上将级的主官，有第2、第3和第4装甲集团军司令，以及第4和第9集团军的司令。会议上还颁授了橡树叶骑士十字勋章，但对于莫德尔来说，他的奖励不是勋章，他被授予了大将（即一级上将）的军衔。

在接下来的讨论中，在场之人各抒己见，充分讨论、分析了各个部队、各条战线的军事形势。莫德尔此行的另一个目的是要请求希特勒把增派的第46摩托化军调归他来指挥。这个军实际上是一个装甲军，当时下辖着第5装甲师、第11装甲师和“帝国”师，以及第10装甲师的一部分，是一股相当强悍的力量。希特勒答应了莫德尔的请求，但却指定要把这个装甲军用于格扎茨克地区，因为此时苏联第33集团军已经威胁到了德军唯一的运输补给线。根据战场实际，莫德尔将军主张集中兵力稳固北面防线，而不是分散兵力去向南北两个方向进攻，因此新锐兵力应投放到勒热夫地区。为此，莫德尔与希特勒之间发生了激烈的争论。

终于，固执的莫德尔闷声闷气地反问道：“我的元首，到底是您在指挥第9集团军还是我在指挥？”

希特勒惊诧地抬起头，还从来没有哪个将军敢跟他这样说话，语气仍然十分强硬：“我命令你把装甲军用于格扎茨克地区！”

“我不会执行这一命令的！”莫德尔拒绝服从，并坚决反对希特勒干涉他的指挥权。他说：“元首是依赖地图，而我是前线指挥官，所以我比您更了解前线！”

希特勒终于让步了，但他强调说，莫德尔必须承担由此而引发的一切严重后果，而最终战争的进程则应验了莫德尔的判断是正确的。

此次会议还明确，所有已交付的作战任务依然有效，必须完成。

这一天，莫德尔还在柯尼斯堡见到了自己的妻子，从1941年5月—6月的短暂假期之后，他们夫妻就从未谋过面。3月1日，莫德尔就又重返前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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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帝国”师“元首”团团长奥托·库姆。
	◎苏军第29集团军军长舒维特索夫少将。
	◎克卢格元帅身后的人影即莫德尔上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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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6月11日，莫德尔在勒热夫前线参与授勋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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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军控制下的勒热夫。





	[image: ]

	[image: ]




	◎东线严寒的天气，穿着棉大衣的莫德尔在享受很难得的阳光。
	◎1942年2月17日，莫德尔再次见到希特勒，他是来领取橡树叶骑士铁十字勋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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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军在勒热夫的战斗列车。





第四章　“勒热夫绞肉机”


 “防御大师”的舞台

1942年春，德军中央集团军群漫长而蜿蜒的防线总算暂时转危为安，形成了南北长150千米、东西宽约100千米的勒热夫突出部。但1941年年底在莫斯科郊外被冰雪严冬及苏军大反击重创的德国军队并不能掩盖它的巨大伤口，兵员和物资的损失根本不可能得到充分的补充。

“元首”团团长库姆提到一个细节，莫德尔亲自把一枚骑士勋章挂在他的胸前，要他讲述战斗的经历。谈话期间，莫德尔递给库姆一瓶酒并问他还有什么愿望。库姆答道：“我要重建‘元首’团。”莫德尔随即回答说：“不可能！我只能给你相应的补充人员，这样，短期内你的团能恢复一定的战斗力，但重建是另外一回事，我不能给你承诺，集团军群也不能。”但是随后，莫德尔提了一条建议：“明早，你乘飞机去见希姆莱吧，也许他能给你帮助。”果然，在希特勒和希姆莱的关照下，“元首”团在吕纳堡（Lueneberger）完成了重组，“帝国”师又重新长出了“牙齿”，但这般的优待仅限于少数的王牌部队。

3月3日，劳斯少将把“蜗牛攻势”的经验总结报告呈送到莫德尔的办公桌上。莫德尔在这一天发布命令：“席卷摧毁苏军第39集团军和恢复第23步兵军与西部侧翼之间的连接之后，我们会从第23步兵军地域向北方进攻……”

3月9日，在苏希尼奇（Sukhinichi）的苏军第39集团军的兵力有了显著增加，这是莫德尔所不愿意看到的。两天之后，希特勒召集克卢格和莫德尔开会，会议有2个议题：第一是评估情况，克卢格是个着眼于现实而不考虑未来的人，他依赖着意志坚强的莫德尔；第二是讨论第9集团军防线正面、西部的防御计划。因为当时希特勒把扭转对苏作战态势的希望寄托到了战线的南段和北段，于是德军主力便向着上述地区集结。东线的中段将处在防守地位，要等到苏军的重兵调往两翼时再转入进攻。根据这一作战思路，对于肩负防御重任的德国中央集团军群，抑或是莫德尔个人而言，必须想方设法，不惜一切来度过这艰险的一年。

勒热夫的态势对于防守一方是非常不利的，守军三面受敌。略有军事常识的人都懂得，一旦苏军补充完毕，从两肋发起强大的向心突击，突出部脆弱的第9集团军将会被围歼。为了重新夺回苏德战场的主动权，希特勒颁发了第41号作战命令，即“蓝色方案”，秘密地把战争的重心转向南方，确定了进攻高加索，夺取石油，占领顿涅茨盆地工业区、库班的小麦区以及斯大林格勒等目标。北方、中央集团军群的绝大部分火炮和坦克被调往南方集团军群，即便这些调动只是暂时的，也没有办法阻止第9集团军兵员的持续萎缩。截止到5月10日，隶属第9集团军的有13个步兵师、2个摩托化师、1个装甲师及几个临时组成的战斗群、独立旅、独立团的实力。步兵师的核定人数应该为117个步兵营，每个营有400~500人，而莫德尔实际拥有的只有97个，其中大多数的营只有250~300人。5月时步兵的缺额就接近28400人，大约占到战斗力量的46％，因此一些师级单位是纯粹意义上的空架子“骷髅（影子）师”，譬如第256步兵师。

第9集团军的总兵力约5万人，不到60辆的坦克却在扼守长达280千米的弧形防线，这是非常危险的。鉴于此，莫德尔和他的上司克卢格几次向希特勒进言，要求放弃勒热夫突出部，但都被希特勒严词拒绝。希特勒的理由有两点：第一，勒热夫突出部距离莫斯科不足200千米，像是把插向苏俄心脏的尖刀，军事上、政治上意义都很重大，一旦撤退，会极大地损害德国的“国际威望”，动摇盟友们的信心；第二，勒热夫突出部的存在至少牵制着苏军百万大军不能用于其他战线，这样有利于德军在南线的攻势。很显然，在这个问题上，希特勒的考量比莫德尔更具有全局观。

为了掩盖德军在南线的真实意图，柏林方面炮制了大量的假情报来迷惑苏军，制订了所谓的“克里姆林宫”作战计划，虚构了一场逼真的战役。这一虚构的计划宣称，德中央集团军群将以4个集团军（第2装甲集团军、第3装甲集团军、第4集团军、第9集团军）及1个步兵军（第59步兵军）发起进攻，“包围莫斯科，牢固地控制莫斯科及其周围地区，使俄国人在战略上失去利用这一地区的可能性”。据说，斯大林居然相信了。战后苏联方面对误判德军的主攻方向进行了否认，把苏联最高统帅部的失误归咎于斯大林个人的独裁。苏军在整个莫斯科方向积极备战，却是在准备防御，没有抓住战机去进攻实力孱弱的莫德尔第9集团军。

斯摩棱斯克中央集团军群总部的军官间关系十分冷淡，克卢格能喜欢莫德尔是件不容易的事，因为有克卢格的信任，莫德尔及他所擅长的作战模式有了一个尽情释放的舞台。诚然，莫德尔的防御学说从来就没有被正式命名，但那却是一种真正的“弹性防御”。在勒热夫，同事及下属对莫德尔那种不同寻常的“天才战术”有了更深层次的认知。那时，他靠着冷酷指挥所累积起来的“防御之狮”的名声也越来越大。

3月15日是星期天，因为大雪，德军中央集团军群的战线是平静的，唯有第9集团军的北段，苏军仍然发起了几次猛烈的局部进攻。战斗持续了2天，然后攻势逐渐衰竭下去。到20日，除了第35步兵师西段还有些战斗外，其他地段的交火基本上平息了。苏军似乎正在积攒力量准备下一次的攻击。

勒热夫地区有了一个短暂的平静期，莫德尔仍然会经常到下属部队走访、视察，给士兵们灌输他的防御理念。第6装甲师师长格罗斯曼在《勒热夫：东线的基石》一书中回忆了一个有趣的细节：有一次第9集团军的官兵看电影，电影院的门只开了半扇，管理员要求排着队入场的士兵后退，以便他打开另外半扇门，士兵们齐声回答：“莫德尔告诉我们，不准后退！”最后那半扇门最终没能打开，士兵们皆从拥挤的入口进场看电影。

莫德尔视察每个地方的时间不一定很长，但与士兵们关系很融洽。据说有一次，莫德尔去淋浴室洗澡，由一个军医下士负责守门，以确保没有人打扰。但还是被3个士兵闯了进来。当时莫德尔只穿着内衣裤。下士怒气冲冲地大骂那3个士兵，莫德尔却笑了：“好了，到最后，你们将看到一个赤身裸体的男人，而不是上将。”

莫德尔深得罗斯贝格的真传，尤其擅长筹划，德军历来把侦察放在一个很重要的位置，包括无线电侦测、派出侦察小分队到敌人阵地捕捉“舌头”等，而莫德尔在第9集团军时加深了这一理念。莫德尔要求他的情报官格尔奥格·邦特罗克（Georg Buntrock）上校不要单纯、简单地利用陆军情报局的资料，而要发展自己独立的评估系统，即前沿的观察。历史学家大卫·格兰茨在他的书中特别指出，邦特罗克缺乏资源和纵观全局的能力，但是他的信息却总是最新的。这绝不是靠单纯的夜间巡逻得来的，它是双重侦察和反游击渗透所带来的成果。莫德尔甚至会把步兵师的资源调配给侦察部队优先使用，这样做的好处是合理分配了紧张的燃料等资源。

莫德尔还根据在法国作战时的经验，要求他麾下的步兵师挖掘多个备用的发射点，在防御阵地的节点处则挖掘、开辟更多、分布更广的交通壕、交叉式战壕，其数量要求已远多于德军教程所要求的，他要求不管防线多么薄弱都必须是一条线而不是一个点。当部下抵触时，莫德尔就强迫他们这么做。对那些丧失武器的炮兵、装甲兵，莫德尔会把他们整合成步兵师，这也许是对人才的一种浪费，却能立竿见影地达到增兵的效果。不过这些权宜之计仍不能改变第9集团军步兵数量日渐萎缩的趋势，所以节点上的守备队都是最低配置，要守住阵地寸步不退无疑会伴随着高概率的伤亡，也是很困难的事。

尽管希特勒反对在后方构筑后备防御阵地，莫德尔仍命令部下在后方构筑碉堡，挖掘战壕，以便防线被突破之时使用。这些工事有的在后来的战事中起了很大作用，有的则没有任何用处。

预备队是莫德尔防御成功的另一个关键因素。师一级的预备队一般被称为战略级别的，综观莫德尔守卫勒热夫突出部的整个任期，他总是能够争取到这样的预备队，所以他从不常备那种空置的预备队师，而对那些临时借调过来的部队，莫德尔的使用方法耐人寻味。

莫德尔强调的是那种战术级别预备队，就是当每个连、每个营、每个团遭到敌军攻击时，能有预备队可用，其规模可能是一个排，一个连，师长的预备队也就是一个营。譬如1942年5月，莫德尔就把整个第9集团军军、师下辖的60辆坦克召集过来，组成一个装甲营，然后把这个装甲营分解成连、排单位配置了下去。他的这种做法很多人不理解，那些装甲战专家、装甲营以上的军官们更是强烈反对，纷纷向陆军总部提出抗议。而且他的这种做法与曼施泰因大相径庭，其实，莫德尔从不曾拥有过曼施泰因那么多的坦克，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他只能以他自己的方式来解决。所以莫德尔不理会那些反对意见，他坚持认为装甲机动力量过于弱小，根本无法应对大规模的突破，为防止这种突破的发生，不如直接把坦克配备到第一线去防止出现任何突破口，即把突破扼杀在萌芽状态。他的这一战术后来在德军装甲机动力量衰竭之后，进行阵地防御时被推广。

集中使用炮兵是莫德尔的创新及最惯用的方法。他将炮兵团拆解成3个营，加强给步兵团，团级单位有了火力支援，但师级就没有了，因此德军师级编制其实并不支持他的这一创新。于是，莫德尔就组建成一个加强的“307高级炮兵指挥部”，下辖炮兵团或装甲炮兵团，包括他自己的集团军级别炮兵部队、军一级炮兵部队，制订统一的火力计划，根据需要，全部配给某一个师来使用。譬如，第41摩托化军哈尔佩麾下的第74、第78炮兵装甲团就被他归拢过来组成了“第30炮兵指挥部”，然后根据需要加强给第161步兵师使用。莫德尔这些措施是不受欢迎的——至少在实施的最初阶段，但它可以使特定的师级单位也能够拥有足够火炮的支援。

莫德尔这样的人哈尔德从来没有遇到过，他在3月31日的备忘录里写道，克卢格陆军元帅和莫德尔陆军上将都拒绝了希特勒要求的进攻，理由是奥斯塔斯科夫的资源匮乏。他们提出的解决方案是减少第9集团军在勒热夫地区的军事行动，进攻的先决条件是“针对桥梁”发起有限的攻势，清理后方的游击队，最好是等到春季解冻之后再行动；此外，还应该补充自身兵力和资源，阻止苏军增援补充第33集团军和第39集团军。哈尔德指出，第9集团军只守住了它的阵地，像蜗牛一样一动不动。

斯大林及大部分的苏军将领都确信德军迟早会再次发动对莫斯科的进攻，因而大量的军队集结在这个方向。当时的加里宁方面军拥有601894人，西方面军则有823101人。1942年2月28日—7月10日（一说12日），在勒热夫地区发生的战事被叫作“莫扎伊斯克—维亚济马攻势”，又叫“木星行动”（Operation Jupiter）。

值得一提的是，4月，苏军中将埃夫雷莫夫（Eфpeмoв，Mихaил Гpигopьeвич
 ）和他的第33集团军在这期间消失了。埃夫雷莫夫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军事家，本可以乘飞机撤离，但他选择了和士兵们在一起，因此需要通过150千米远的敌占区突围，突围中不幸被德军7个师包围，他不愿被俘，举枪自杀了。埃夫雷莫夫赢得了德军的尊敬，德军以英雄的礼遇厚葬了他，并以此为例教育官兵“这才是真正的军人”。拥有10万人的第33集团军最终突围成功的只有6000人，一般的军史研究者都认为，这支部队的丢失朱可夫负有一定的责任。

5月12日，铁木辛哥元帅指挥的苏军西南方面军2个突击集团从哈尔科夫地区抢先展开了进攻，苏德双方随即爆发了激烈的战斗，保卢斯的第6集团军堪堪不敌。17日，希特勒亲自下令，克莱斯特集群（11个师）从侧翼向苏军猛攻，以攻对攻。不到2个小时，德军就打散了苏军第9集团军，突入俄方纵深40多千米，把苏军突击集团拦腰截为两段。斯大林和铁木辛哥元帅对危险都认识不足，仍然在命令苏军继续向前突进。苏联的西南方面军和南方面军因此陷入了合围圈，然后遭受了惨重的损失，计有10位将军阵亡，共损失了277000人，还丢失掉775辆坦克和5000门火炮；而德国南方集团军群的损失据说只有2万人。苏军这场失败对东线产生了全局性的影响。

德军最高统帅部据此认为苏军主力已经被吸引到了南部地区，莫斯科方向的军力应该有所削弱。于是着手制订了“龙卷风”战役计划，准备由中央集团军群来消灭掉尤赫诺夫（Yukhnov）、基洛夫（Project）及别廖夫（Belyov）地区的苏军军团。为了保障“龙卷风”（Wirbelwind）战役的实施，首先还设计了一个规模较小一点的“小龙卷风”作战来消灭苏希尼奇地区的苏军，该计划预定在8月7日—9日执行，目标是建立起进攻莫斯科的前进基地。

莫德尔部在勒热夫、斯摩棱斯克等地区的军事行动，德军方面的代号叫“汉诺威1”、“汉诺威2”，主要目标是消灭散布在后方的苏军第39集团军、别洛夫的第1近卫骑兵军和第4空降军。别洛夫是一个老资格的红军将领，也是基辅会战中的幸存者，根据他后来的回忆录（他书中很多观点都是错误的），5月4日，苏联最高统帅部就向他发出指示：“指挥您的第1骑兵军和游击队坚守你们的阵地，不论发生什么状况，都不得放弃！”最高统帅部还打算给别洛夫空投增加9000人以及武器、食品和燃料，要求空军必须照办。但是从5月10日—30日，最终只运去了1663人，斯大林显然错估了当时的形势。

此战是正规军和游击队之间的一场混战。莫德尔以残酷著称，或者说臭名昭著，对抵抗者的打击，莫德尔历来是很彻底的。德军出动了11个师对别洛夫的部队进行“清剿”，别洛夫的骑兵部队加上游击队大约有17000人，寡不敌众。当时别洛夫有2种选择：第一种是突围，去与加里宁方面军会合；第二种是留在敌后打游击。而别洛夫做了第三种选择——向南方叶利尼亚西南部挺进，同那里的第10集团军汇合。

苏军的骑兵从未被正确使用过，其实很少见苏军骑兵列阵集团冲锋的战例，战马主要被用于运输了，作战时骑兵下马步行，战马则集中起来归驯马员看管。而德军还拥有空中优势。激战中苏军被分割成3个部分，仅有少量人员突围成功。苏军被围者有约1万人（含3000名伤员）。被围的伞兵和骑兵虽然缺乏食品、弹药、饲料和医药，但还是很团结，他们利用森林中的医院救治伤员。尽管不断地减员，他们还是设法修复了一些毁坏的坦克，恢复了电话通讯，占领了一些农庄，修复和利用一些1941年时曾遗弃的设备，甚至机场，退守到了华沙公路等杳无人烟的地方继续战斗。别洛夫将军就这样在敌后坚持了5个月，他后来担任到苏军第61集团军军长，还参加了进攻柏林的作战。

其实，对莫德尔第9集团军构成最大威胁的不是当面苏军的重兵集团，而是1月份突进到第9集团军侧后的苏军第39集团军。灭掉别洛夫之后，第9集团军就开始启动“清理后方”的第二阶段。这支苏军的指挥官是参加了“第一次勒热夫战役”的马斯连尼科夫中将，其麾下有约6万人，控制着勒热夫南部维亚济马、斯摩棱斯克之间的地区，即斯摩棱斯克铁路之间的那片长80千米、宽50千米、被称为奥斯塔什科夫（Ostashkov）的椭圆形区域，这里遍布沼泽、山林和小河，覆盖着茂密的植被，易守难攻。

斯大林曾在一次会议上提出撤回部队，但科涅夫反对，朱可夫也支持科涅夫，于是斯大林收回了自己的主张。不过，奥斯塔什科夫地区有着炽烈的阳光照耀，闷热的丛林，雨水连绵，那些林间土路都成了泥淖。蚊子的袭击也是很让人烦心的事情，蚊帐无济于事。苏军第39集团军、第11骑兵军加强了在公路两侧建立的防御工事，苏军还花了很大的力气来修建野战工事、碉堡以及各种伪装，铺设雷场，甚至有好几个飞机场。通过别雷、涅利多沃之间的“走廊”，他们和游击队及当地的平民联系密切，甚至还恢复了政权的框架，也得到了方面军的支援，以及百姓提供的物资，包括粮食、家禽、家畜等。5月15日—6月15日期间，特别委员会还亲临督察，在政治委员的鼓舞下，处于敌后的这支苏军部队的士气很是高昂。一些经验丰富的军官在传授巧妙地利用地形的方法，譬如，隐藏在沼泽或树林里对德军的交通线和运输部队进行伏击或夹击。


“塞德利茨行动”中苏军部队的简表


第39集团军
 （马斯连尼科夫中将）

下辖：

第21、第41等2个近卫师，第252、第256、第262、第357、第373和第381（一部）

等6个步兵师，1个炮兵团，3个近卫迫击炮营（或坦克营），2个工兵营


第11骑兵军
 （索科洛夫中校）

下辖：

第18、第24、第46、第82等4个骑兵师，1个迫击炮团，1个独立马炮营

 

另有友军北面的第22步兵军（尤什克维奇少将）、南面的第41步兵军（塔拉索夫少将）也在扼守奥斯塔什科夫对外沟通的走廊。



斯摩棱斯克—维亚济马的铁路原本是德国中央集团军群最重要的补给通道，现在却因这支苏军部队的活跃而瘫痪了4个月。中央集团军群的作战日志多次提到关于那条铁路的事，德军将领巴特勒说：“敌军驻扎在多罗戈布日（Dorogobuzh）的几个月里，制造了一个真正的威胁：（苏军在）第4装甲师和第9集团军的后方，有时甚至切断了他们的联系，同时还牵制了大量的德军部队从兵力匮乏的前线调回来在这里布防。”

眼看侧翼的苏军力量在日益坐大，且频繁地主动出击，骚扰着德军的后勤补给线，莫德尔及第9集团军的官兵如芒在背，但由于兵力不足，无法有效地切断这些苏军与其后方的联系。最终，德军制订出了清理奥斯塔什科夫苏军的作战方案，称之为“塞德利茨行动”（Operation Seydlitz）。

为了拔掉这颗钉子，莫德尔频繁地研究地图，发现苏军占据着有利地形，处于易守难攻的态势当中，唯一能减少伤亡的捷径就是穿越人迹罕至的森林沼泽，迂回到苏军防线的后方发起奇袭。第30军军长弗雷特·皮科（Maximilian Fretter-Pico）炮兵上将提出了使用骑兵和机械化部队协同作战的建议，有“即兴大师”之称的莫德尔接受了建议，决定组建一个以他本人名字命名的“莫德尔骑兵旅”（Cavalry Brigade Model），这支部队在德军中的正式番号叫“骑兵旅战斗群”（Kavallerie-Brigade zBV）。

根据知名的Osprey军事图书《对俄作战时的军事创新》（Military Improvisations During the Russian Campaign）一书的介绍，“莫德尔骑兵旅”是从第6、第8和第27军抽调8个步兵师的8个侦察营，然后再抽调步兵团的骑兵（通讯）排来组成，但因为在1941年—1942年冬季，德军大量马匹死亡，所以有的团是没有骑兵排的，被自行车（排）中队或汽车通讯排（装载着些重武器）替代，所以莫德尔的幻想部分破灭。

莫德尔索性顺其自然，自行车中队10个人一组，每组2挺轻机枪，每个中队2挺重机枪，每个团有一个重火力中队，配备75毫米的骑兵炮，由汽车车载或马拉车拖曳。然后经过了约4~6周的训练。骑兵们使用的是生活在俄国丛林中矮小的Panje野马（或理解为农家马），因为这种Panje野马属于哈萨克名马特雷克纳马血统，以越障而闻名，很适应当地的地形，可穿越沼泽和松软地形，Panje野马及马车可以负重并去到苏联几乎任何的地方，因而被东线德军广泛征用。

这支部队后来也被用于侦察和反游击队行动，确实发挥过一些作用。

5月18日，希特勒先后打电话跟屈希勒尔、莫德尔商谈，莫德尔提出了消灭别洛夫部队的“汉诺威”计划，并打算在5月24日开始实施该计划。可5月23日，莫德尔将军乘坐他的专机——一架“鹳”式轻型飞机到别列伊前线视察，返回途中经过勒热夫西南方的森林上空时，遭到隐蔽在森林里的俄罗斯游击队的机枪扫射，飞机立即被击中起火，一颗子弹击中了莫德尔的髋部，然后穿过胸膛从肩部射出，随行的飞行员汉斯特·费德贝勒（Feldfebel Hayst）也负了伤。费德贝勒驾驶着冒烟的飞机在附近一个德军装甲师的师部紧急降落。

受了重伤的莫德尔立即被送往一家野战医院急救，并进行了输血。幸亏抢救及时，一个年轻的德国军医救了莫德尔的命。这是他第5次受伤。然后，莫德尔在前线又坚持了一段时间，他留在前线的这段时间里几乎无事可做，暂代指挥的是资历深厚的第23步兵军军长阿布雷契·舒伯特上将。


莫德尔骑兵旅（Cavalry Brigade Model）编制

旅部直辖通讯连、摩托化步兵连、工兵连、卫生队、马车辎重连各1个

下辖：

第1骑兵团：劳布纳（Laubner）少校

第2骑兵团：冯·巴特（von Baath）中校

第3骑兵团：布利格里布（Briegleb）少校

另有6个炮兵连和1个装甲连（该连来自第5装甲师，有14辆坦克）



备注：总兵力约2000人，每个团2个骑兵中队、2个自行车中队和1个炮兵中队。这支部队在实战中没有达到预期的成功，“塞德利茨”攻势结束后就解散了，侦察营各自归建，但骑兵团被最高统帅部划拨给了第9步兵师，后来回到前线，被作为战场消防队频繁征用，一直到战争结束。



舒伯特将军并非莫德尔的嫡系，两人曾在晋升问题上有过嫌隙。十几天之后，莫德尔回德国之际，向总部力荐第46摩托化军军长冯·维廷霍夫·谢尔将军来接任。谢尔的资历很高，早在1940年5月时就已是第13步兵军军长，1941年6月，任第46装甲军军长、装甲兵上将。维廷霍夫·谢尔将军日后更是官运亨通，1943年8月任第10集团军司令，9月1日晋升为大将，参加意大利战役，1944年10月曾代理C集团军群司令，1945年1月26日任库尔兰集团军群司令，1945年3月10日任C集团军群司令，5月2日在意大利向盟军投降。获得过橡树叶骑士铁十字勋章。

伤情稳定之后，莫德尔才被送回德国本土疗伤及休养。6月16日，莫德尔从斯摩棱斯克回到德累斯顿的家“白鹿”（weißen Hirsch）。后方这个“和平”的城市沸腾了，连第4军区的驻军司令也来拜访了莫德尔，而莫德尔本人却比较低调。假期间，莫德尔夫妇出游会去弗罗伊登施塔特（Freudenstadt），下榻在瓦尔德克（Waldeck）酒店。酒店老板是参加过法国战役的原第16集团军的老部下贝斯勒，斯派达尔少将的家也在这里，斯派达尔的妻子邀请莫德尔到家里做客，其间他们一起回忆了过去莫德尔在部队办公室上班时曾教过斯派达尔历史课的往事。


作家纽顿在他的《莫德尔传记》一书中指出，莫德尔担任第9集团军司令期间先后提拔、重用了一批将领，在他的身边形成了一个人才队伍——“莫家班”。这些人大多是1942年第9集团军下辖的军、师一级的主官，他们随着莫德尔的升迁、调动而盘旋向上，每逢战事，莫德尔就会对这批人委以重任。这些将领则凭借战功获得更大的重用，大都在东线或非洲等战区担任要职。尤其到1944年6月下旬之后，莫德尔更是向最高统帅部建议：任命主官不要局限于军阶。德国最高统帅部也多次在任命军官征求意见时第一个邀请对象即是莫德尔的总部。根据西方学者们的统计，由莫德尔推荐出去的将军，最著名的有4个人，都升任到陆军大将，集团军群司令级别，他们分别是：非洲集团军群司令汉斯·于尔根·冯·阿尼姆（HansJuergenVonArnim）陆军大将、北方集团军群司令约翰内斯·弗里斯纳（Johannes Friessner）陆军大将、东线A集团军群司令约瑟夫·哈尔佩（Josef－Harpe）陆军大将，以及文中提到的维廷霍夫·谢尔。

非洲集团军群司令汉斯·于尔根·冯·阿尼姆陆军大将，1939年9月任第52师师长，1940年6月任第17装甲师师长，1941年12月任第39装甲军军长，晋升为装甲兵上将，1942年12月3日晋升为大将，12月9日任第5装甲集团军司令，1943年3月9日任非洲集团军群司令，指挥突尼斯战役，5月13日向盟军投降。获得过骑士铁十字勋章。

北方集团军群司令约翰内斯·弗里斯纳陆军大将，1942年5月1日任第102步兵师师长，少将军衔，10月1日晋升中将，1943年1月19日任第23军军长，4月1日晋升为步兵上将，1944年2月23日任纳尔瓦集群司令，7月1日晋升为大将，7月4日任北方集团军群司令，同月24日任南乌克兰集团军群司令（9月改称南方集团军群司令），12月22日被解职。获得过橡树叶骑士铁十字勋章。著有回忆录《被出卖的战役》。

东线A集团军群司令约瑟夫·哈尔佩陆军大将，曾任第41装甲军军长，装甲兵上将，1944年4月1日晋升为大将并任第4装甲集团军司令，8月16日任北乌克兰集团军群司令（9月改称A集团军群司令），1945年1月被解职，3月任第5装甲集团军司令，4月在鲁尔合围圈中被盟军俘虏。获得过双剑橡树叶骑士铁十字勋章。

另外还有至少4个“莫家班”成员担任到集团军或军级司令的主官，他们分别是：艾哈德·劳斯（Erhard Raus）陆军大将、汉斯·约尔丹（Hans Jordan）步兵上将、汉斯·佐恩（Hans Zorn）步兵上将。

艾哈德·劳斯陆军大将，曾任第6装甲师师长（时为中将），第47装甲军军长，装甲兵上将，1943年11月任第4装甲集团军司令，1944年4月任第1装甲集团军司令，8月15日晋升为大将，8月17日，任第3装甲集团军司令，1945年3月被解职。获得过橡树叶骑士铁十字勋章。劳斯还被看成是莫德尔“区域联防”战术的共同创立者，虽然官拜大将，行政职务却止步于“集团军司令”，非常让人遗憾。

汉斯·约尔丹步兵上将，1941年指挥第7步兵师，1942年11月指挥第6步兵军，1944年指挥第9集团军。

约阿希姆·莱默尔森装甲兵上将，他的资历其实比莫德尔还深，但却升得慢。

汉斯·佐恩步兵上将，1940年，指挥第20步兵师，1942年6月任第46装甲军军长，1943年8月被俄军飞机炸死，死后追授橡树叶骑士十字勋章。



这段日子，莫德尔过得很是惬意，直到7月31日才返回德累斯顿。但8月1日，他就去了柏林，希特勒又开始召唤他了。抵达柏林后，副官博宁（Bonin）中尉建议莫德尔邀请他夫人的一个亲戚——卡斯科比（Gisbert Cascorbi）上校在酒店共进晚餐。这个叫卡斯科比的表弟在祝酒时，提议莫德尔趁机离开军队，莫德尔愣住了，然后冷冷地说：“我是个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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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维廷霍夫上将在1944年8月的留影。
	◎莫德尔在勒热夫固守一年之后的又一个冬天，和士兵交谈时的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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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勒热夫战役中，苏军步兵在雪地里发起冲锋，没有坦克的配合，这样的效果其实是很糟，一挺M34或M42就能造成很大的伤亡。
	◎勒热夫地区的阵亡德军官兵墓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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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2冬天，德军一个88毫米高射炮组正在烤火。
	◎莫德尔上将在与空军王牌飞行员沟通，探讨空地协同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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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莫德尔与普通士兵探讨如何发挥“装甲拳”最大功效的问题。
	◎莫德尔在视察一个师指挥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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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9集团军司令莫德尔与第46步兵师师长阿图尔·豪夫将军在一起，豪夫后晋升为上将，担任第13步兵军军长，战死于白俄罗斯战役。
	◎第1近卫骑兵军军长别洛夫中将（194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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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战中苏军的火炮很有名，被称为“战争之神”。1942年，苏军用伪装得很好的火炮轰击德军阵地。
	◎莫德尔（左）和古斯塔夫·哈特内克骑兵上将（右）在谈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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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1骑兵军司令索科洛夫。
	◎莫德尔在勒热夫战役中与党卫队骑兵旅的军官商议进攻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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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德尔元帅的拍档之一——汉斯·克莱勃斯（Hans Krebs），他后来晋升为步兵上将。此公曾在莫斯科当过助理武官，会讲一口流利的俄语，他因曾在莫斯科火车站受到斯大林的拥抱而轰动一时。克莱勃斯从1942年起担任第9集团军参谋长、中央集团军群参谋长、B集团军群参谋长。1945年，他顶替古德里安出任德国陆军总参谋长。德国投降后，克莱勃斯将军绝望地自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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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莫德尔骑兵旅”正在穿越苏联境内那些难以通行、不是道路的道路。
	◎“莫德尔骑兵旅”旅长弗里德里希·冯·曼德上校。
	◎莫德尔（左二）事必躬亲，喜欢乘坐他的专机到前线视察。





 生死交通线

因为天气恶劣，莫德尔因伤缺席的“塞德利茨”攻势推迟到1942年7月2日。凌晨3：00，经过短暂的炮火准备，在Ju87轰炸机的掩护下，德军兵分两路攻击“走廊”最狭窄部分。东集团是舒伯特上将指挥的第23步兵军，以第5装甲师、莫德尔骑兵旅为第一波次，随后是第2装甲师、第246步兵师先向东再折向北；西集团同时展开的包括第110步兵师（吉尔伯特将军）、第1装甲师的一部分（克吕格尔将军）和第102步兵师（弗里斯纳）等部队单位。

德军首先攻击了苏军第41步兵军第17近卫步兵师的阵地，随后战斗发展到其他地区。克吕格尔将军的第1装甲师是沿着道路进攻的，他们遇到了构筑良好、火力威猛的苏军阵地，只能慢慢地、一步一个脚印地向前推进，防御的敌人仿佛无处不在，他们在埋设地雷。苏军在一天前就已经预见到德军可能发起的进攻将会针对“走廊”的最窄处，他们打退了德军的多次进攻并给予其重创，但是苏军的弹药、炮弹和地雷都严重不足。

德军第102步兵师很意外地取得了较大的进展。战斗打响之后，他们一度受阻于猛烈的炮火，但是依靠着一名叛逃的苏军士兵指引，第102步兵师找到了一条避开雷区的“通道”。到中午时，他们终于突破了苏军的防线，损失惨重的苏军开始撤往森林地带。下午，第2装甲师从这个打开的缺口突入，第102步兵师则转向侧翼接应。德军空军的活动也非常活跃，侦察机及时发现了苏军的应对行动——有30辆苏制IS-2坦克正从西方开过来，想要堵住被撕开的缺口。德军猛烈的轰炸阻止了苏军的企图。

“莫德尔骑兵旅”是作为一支奇兵出击的，它们在大雾中沿江而下，走过一段没有改良的乡村公路，然后穿越潮湿的沼泽，以及卢切萨山谷的森林、小溪流等。因为有过周密的侦察，所以避开了苏军的防御阵地和雷区。根据先前的空中侦察，以装甲攻击支持是绝对可行和必要的，所以“莫德尔骑兵旅”中有一个坦克连（14辆坦克）。这样一来，他们穿越复杂地形首先遇到的难题就是如何隐藏坦克的行踪，以及避开苏军的雷区。为此，工兵们想办法在森林中开辟了一条通道。茂密的森林地形给予了足够的掩盖，坦克发动机的噪声也被低空飞行的侦察机噪音所遮盖。每辆坦克上还搭乘着经验丰富的扫雷工兵。伴随在坦克两翼的是骑兵部队，这是一种很奇怪的战争景象。

“莫德尔骑兵旅”没有任何损失就通过了苏军的雷区，这支坦克、骑兵和摩托化兵组成的混合部队突然出现在苏军的后方，使苏军十分惊慌。不过，“莫德尔骑兵旅”并没有取得什么决定性的战果。

7月5日（一说6日），德军增加了新的坦克部队，缺乏反坦克武器的苏军只能撤退，两路德军在普希卡里村会师，终于切断了那条连接敌后苏军与后方加里宁方面军的走廊。马斯连尼科夫下达撤退命令时为时已晚，第39集团军、第11骑兵军全部及第41、第22集团军一部被合围（根据苏军官方资料显示，战前数据是187690人）。

7月6日上午，索科洛夫指挥的第11骑兵军撤离营地，向西北方向移动，他们炸毁了身后的桥梁和其他设施，不能带出的设备也都砸烂焚毁了。不幸的是，德军侦察机发现了这个在森林北部和西北部长达几千米，由骑兵、步兵、坦克组成的行军队列。然后，德军快速地从四面围堵了过来，空中轰炸也如影随形。大量的苏军军车、装备被炸毁或遗弃，第39集团军的司令部后来也被打掉了。

7月7日，德军推进到了别雷，形成第二层包围圈。此时，苏军被分割成北、南2个部分，没有弹药，没有援兵，也没有空中掩护，食品只有没放盐的马肉，因而士气低落。德军还派出了苏军叛徒、讲俄语的德国人及来自高加索和中亚国家的亲德国的民族主义者散布谣言，编造虚假的军事形势，而那些在树林中游荡的苏军散兵游勇又累又饿，电台没有了电源无法联络，情况不明，于是更加绝望了。苏军军事委员会做出了撤退的决策，此时第135步兵师一部1000多人已冲出了德军的包围圈。7月10日，波格丹诺夫中将组织了7000人向外突围，其中有数千名骑兵，苏军高呼着“乌拉”往外突围，德军用迫击炮、机枪和大炮进行阻击，到晚上时，战斗即接近尾声，突围企图在德军装甲部队、第102步兵师以及第20、第87摩托化步兵师的阻击下，再次失败。为了防止新式武器落入德国人之手，8架“喀秋莎”火箭炮被炸毁，党政文件和档案也被销毁，印刷机等设备则沉入河中或扔在沼泽里。苏军西北的防线整个瓦解，并引发了雪崩效应。

11日晚上，德军继续向西攻击，与对攻的第1装甲师会师，随后开始对包围圈的苏军进行清理。战场上到处都是被摧毁的、燃烧着的坦克残骸。渐渐的，神情沮丧、衣着褴褛的苏军士兵从隐蔽点跑出来投降了，而且人数越来越多了。苏军失败的根源在于决策的错误，而不应怪罪普通士兵。当然，这种挫败只是暂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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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德利茨”攻势德军的行动路线图。



7月12日，第9集团军司令部向中央集团军群司令部报告：“‘塞德利茨’行动今天结束了！”第二天的报告宣称：“7月2日开始的对勒热夫西南的进攻，得到了德国空军的有效支持，全面进攻后，突破了广阔的森林及敌人的阵地，合围并歼灭了几个苏军步兵、骑兵师及一个坦克旅。在11天的战斗中，共俘虏30万名苏军，摧毁了218辆坦克、591门大炮、1301挺机枪以及许多其他武器和各种军事装备。敌人的损失是惨重的，俘虏和战利品的数量仍在继续增长和统计中……第9集团军实现了发动战役的目标，解除了后方的威胁，积蓄了力量，再次建立起一个永久性的防御战线。”

14日，苏联的报纸驳斥了德国人的“无耻谎言”，承认“有7000人死亡，5000人失踪”，并认为“这些人（失踪的人）大都加入了游击队，在继续战斗”。加里宁方面军一直在努力向包围圈里进攻，试图打开一些缺口，通讯也部分恢复。7月19日，在包围圈的南面，苏军用U-2飞机运走了一些伤员，包括腿部受伤的第39集团军司令马斯连尼科夫中将。当时还有8000人被围，副司令波格丹诺夫中将被留下来继续指挥，部队十分疲劳，且处于饥饿中，波格丹诺夫重伤后才被用飞机送到加里宁，然后牺牲在医院里。包围圈的北部，苏军仍有1500多人，虽然缺少弹药和机枪，但有组织的抵抗仍在顽强地进行。7月21日傍晚，一场残酷的血战之后，苏军第18骑兵师有460人战死，170人被俘，师长伊万诺夫少将重伤后落入德军之手，他拒绝德军的医疗，自杀身亡，德国人尊他为英雄。

依据一份较全面的数据，此役第9集团军兵力达到25万人，共俘虏了50131名苏军，摧毁226辆坦克，763门大炮、反坦克炮或防空火炮，1995挺机枪和迫击炮。7月23日，苏军的序列中不再有第39集团军（后又重组）和第11骑兵军的番号。当然，这还不是1942年夏天勒热夫战役的最终结果，“汉诺威”行动和“塞德利茨”行动吸引了德军20个师的兵力，这些部队伤亡惨重，疲惫不堪，那些散落在德军后方的游击队仍然是一个巨大的威胁，而苏军新的大反击马上就要接踵而来了。

7月25日起，苏军就不再掩饰自己的进攻计划，7月29日，苏军甚至用前线的喇叭广播2次通知对面的德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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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30日8点，苏德中部战线的战火再次被点燃了。在左翼，朱可夫指挥西方面军第30集团军、第29集团军等3个集团军从基洛夫、博尔霍夫地区向布良斯克方向展开进攻；右翼则由加里宁方面军第20集团军向瑟乔夫卡、勒热夫突出部地区实施进攻。根据苏联方面的数据统计，在力量对比上，苏军在兵员、坦克、飞机和火炮密度上拥有着巨大的优势。德军起初认为苏军不会投入太多兵力，因为这个时候斯大林格勒方向的苏军正在溃败之中。但是猛烈的炮火甚至完全摧毁了德军的第一道防线，苏军使用了“斯大林之锤”、“喀秋莎”火箭炮等众多型号的重炮，多达35万的苏军士兵从潮湿的森林里出人意料地冒了出来，他们冒着小雨，以极高的热忱，较为迅猛的战术动作，快速地突破了德军的防御。

几个星期连续阴雨之后又来了一场暴雨，苏军军官赫列勃尼科夫（Khlebnikov）回忆着当天的情形：“在勒热夫的低地和沼泽推进的日子是谁也难以忘怀的。水流从高处奔流而下，瞬间就填满了沟壑……浑浊的黑色泥浆沉渣泛起，又快速地沉了下去，从里面踩过，篷布的靴子上满是泥浆……”勒热夫的很多道路被洪水冲毁，河流水位猛涨，战斗就是在这么糟糕的情况下展开的。

苏军的轰炸机铺天盖地而来。“斯大林之锤”及美国提供的各种大炮和迫击炮弹多如雨点；由10~30辆T-34或KV-1坦克组成的坦克群支援苏军步兵营一拨一拨地向德军冲杀过来。哈尔德回忆说：“苏军的炮火如此之猛烈，以至于我们的火炮零星地还击之后就沉寂了，有的工事被直接炸成碎片，前两道防线的主阵地被摧毁了，苏军趁势占领了几乎完全被摧毁了的防御阵地，在一天结束时，第6步兵军已经被突破达到宽9千米、纵深6千米。”

苏军有条不紊地啃向德军的防御纵深，步兵师每天以高昂的代价缓慢地移动1~2千米。格尔尼策的第36摩托化师死守着斯托伊科，第2装甲师试图给予支援，但依然被苏军隔断。惨烈的战役中不乏令人咋舌的例子：勒热夫北部4千米处的普诺宁（Polunin）村因恶战而留名史册。在这里，德军设置了广阔的雷场和强大的防御体系，德军第6步兵师第58步兵团发挥着屏障的作用，8月5日这一天，一个叫舒尔特的军官引爆了2枚地雷，炸毁了2辆苏军坦克，第18团的兹卡曼上士摧毁了3辆T60步兵战车，第6工兵营的狄格普尔中校打掉了2辆T-34……统计起来，该团一天内就击毁苏军21辆T-34坦克。

在得不到第6航空队充足的支援时，德国步兵部队的最强大后盾是75毫米口径的防空炮和M42机枪，他们竭力保持着自己的阵地。苏军先后有73个番号的师（或旅）轮番上阵，德军也不断地增兵，最惨的时候把空军预备营也拉了上去，“绞肉机”的说法实不为过，战场上尸横遍野，还留有臭名昭著的“万人坑”。

8月6日，朱可夫又增加了第6、第8坦克军和第2近卫骑兵军的兵力，到晚上，苏军打开的突破口已延伸至宽30千米、纵深达25千米。德军第9集团军被迫撤过伏尔加河，放弃了要地苏布佐乌（Subzow）；苏军前趋到勒热夫城南的勒热夫—维亚济马铁路沿线。这条遭到威胁的铁路线是整个勒热夫地区德军的生命线，第9集团军的补给、弹药和燃油全依靠它。另外在波戈列洛耶戈罗季谢（Pogoreloye gorodishche）、瑟乔夫卡地域，德军损失尤其惨重，第9集团军有的步兵团在一周之内就更换了8名指挥官。当时，德国统帅部通过电台广播呼吁士兵们死拼到底，说勒热夫是“坚不可摧的”，“丧失勒热夫就相当于失去半个柏林”，勒热夫被称为“俄罗斯与柏林之间的一块跳板”。

8月7日，在东北部，苏军波波夫上校的第342步兵师突破了多处阵地，深入到敌后，德军专门抽调第36摩托化师的部分兵力来对付它。到8月9日，才终于堵住第342步兵师所造成的缺口。但苏军方面不知道这些真相，以为波波夫指挥不利，导致了全师的覆灭，宣布解除了波波夫上校的职务。第342步兵师1943年被授予“戈梅利师”的称号，改称“近卫第121步兵师”。

克卢格来到希特勒的总部，非常惊讶地得知希特勒和哈尔德都认为苏军的攻势已经结束了，德军要做的不再是防守而是进攻。因天气恶劣，进攻推迟了一天，按照希特勒的命令，8月11日，德军发起了“小龙卷风”作战，鲁道夫·施密特上将指挥的第2装甲集团军进攻苏军防线的突出部——瑟乔夫卡西部地区的苏希尼奇。这里由苏军第16集团军重兵把守，阵地坚固，雷场遍布，所以进攻的德军第9、第11两个装甲师很快步入了泥沼，伤亡惨重，行动无法继续。

8月13日，朱可夫毫不示弱地在南方展开了新的攻势，由米哈伊尔·谢苗诺维奇·霍津中将指挥的新组建的第33集团军9万多人、400辆坦克攻击了沃诺（Voria）河流域的德军阵地，威胁到了德军第3装甲集团军的南翼及包括维亚济马的铁路枢纽。同一天，莫德尔匆匆结束假期，重返前线指挥了第9集团军。在此之前，莫德尔担任了一回审判官。8月2日，格奥尔格·施图姆（Georg Stumme）、博伊内堡·伦斯费尔德（Hans Reichsfreiherr von Boineburg-Lengsfeld）两位将军及另一参谋军官被控玩忽职守，泄露了“蓝色夏季作战计划”。军事法庭设在赫尔曼·戈林（Hermann Göring）的庄园里，莫德尔与冯·托马（Wilhelm Ritter von Thoma）将军担任陪审员，3位被审者被判了一个短期徒刑，但一个月之后就被释放了。

回到前线之后，莫德尔发现唯一有利的因素是德军提前获得了苏军的作战计划。他的命令简单明了，要求坚决而严格地执行死守，在危急情况下，指挥官必须在最危险的地方出现，正如他自己所做的那样，他要求军官和士兵们共同去面对死亡。在莫德尔的强迫下，士兵们别无选择，只能成为炮灰。这期间格鲁斯曼的第6步兵师表现得像一支救火队，但苏军的战术错误和莫德尔集中使用的炮群才是德军能稳住防线的最重要原因。

中央集团军群司令克卢格元帅请求希特勒取消计划中的“小龙卷风”作战，将原本打算用于“小龙卷风”的第2装甲集团军的500辆坦克用来救援第9集团军。希特勒拒绝了克卢格的请求，第9集团军没有援兵，不得不独自面对苏联两个方面军的进攻，他们以绝对劣势让进攻的苏联红军蒙受惨重的伤亡。但是莫德尔最终说服了希特勒把第9装甲师、第11装甲师调配给他，首先调来的是第9装甲师和第95步兵师。“小龙卷风”就这么无疾而终了。

格罗斯曼写道：“在勒热夫的战斗持续了一天又一天……那里已经不可能找到一栋完整的房子或一条完整的街道了，其景象无异于火山口，就像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索姆河战役那般惨烈。”勒热夫地区沼泽密布，灌木丛生，并非使用坦克的理想场所。但在瑟乔夫卡、祖布佐夫、勒热夫铁路线几千米的地域内，德军和苏军都把主力派向这里，于是德军700辆坦克（第35摩托化步兵军、第47装甲军）组成的2个装甲军与苏军800辆坦克在非常狭小的开阔地上展开了一场“钢铁大绞杀”。也有学者质疑这场坦克战的规模，但交通线是生死攸关的命脉，所以这里的交战从11日一直延绵到29日。据记载，9日—10日是坦克战的高峰，战斗呈白热化。空战同样十分激烈。苏军战术方面依然不够成熟，每推进100米都要付出沉重的代价。

综合各方面的资料，7月30日—8月14日，莫德尔在这里的损失是15000人，平均每天损失1000人。在8月14日与哈尔德的电话交谈中，克卢格把局势描绘成“非常严重的图画”，而哈尔德对莫德尔防守成功比较满意。这次谈话又为第9集团军争取来了2个师的援兵，一个是原本要调往列宁格勒的第72步兵师，另一个是“大德意志”师。这2个师在8月17日抵达前线，但是仍保留着由希特勒直接调动的控制权，因为希特勒不想这2个师被困在防御战中。

8月16日，莫德尔在给克卢格的电文中称：“第9集团军几乎被摧毁了，需要3个师的援兵。如果没有，集团军群司令部就应承担由此引发的一切后果。”克卢格手头只有一个师，却不得不承诺会满足莫德尔的要求。两人的关系因战局的恶化有了裂缝，莫德尔对克卢格的命令一再阳奉阴违，然后搬出希特勒来发布相反的命令，第9集团军甚至脱离中央集团军群的建制，直接归最高统帅部指挥了。

库尔特·皮弗里格（Kurt Pflieger）中将的第31步兵师在苏军第33集团军南侧发起了反击，一番激战后，苏军在此地的攻势逐渐瓦解。17日被称为“安静的一天”，苏军的攻击组织得很糟糕，极不协调，似乎也已经用尽了全部的力量。哈尔德在战争日记中2次提到第9集团军对面的苏军似乎很“疲惫”，猜测他们也许是忙于从周边地区调兵遣将。

事实上，是朱可夫下令停止了前推，以避免不必要的高额损失，转而攻取德军的防御枢纽卡尔马诺沃（Karmanov），以挫败德军夺取苏希尼奇的“龙卷风”计划。卡尔马诺沃地势险要，易守难攻，森林在这里消失，前面是河流，侧翼是沼泽，建筑物都是砖混结构，俨然是个在高地上的要塞。但德军第46装甲军却未能久守，苏军2个师又2个旅在地空火力掩护之下围杀而来，一天之内就砸下了9000多枚炮弹，建筑物成了废墟，伤亡惨重的德军被迫撤退，卡尔马诺沃被苏军突击队拿了下来，希特勒的“龙卷风”计划彻底地被釜底抽薪了。

8月21日，朱可夫在给斯大林的报告中也宣称：“我第16集团军和第9坦克军打退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进攻，战斗中敌人损失坦克达300辆，留下了25000~30000具尸体。”8月23日，战斗暂时平息了下来。格拉斯曼称：“24日是伟大的、战斗的一天。”哈尔德在日记中写到这一天时也称：“严重打击了……第9集团军，（该军）在部分地区略微往回收缩了战线。尽管有第72步兵师的到来，局势依然很紧张。在西段，白天的攻击尤为猛烈……”而德军国防军的战报则宣称：“摧毁了约500~700辆苏军坦克。”

8月26日，朱可夫被调回莫斯科，然后派往斯大林格勒方向指挥战斗，科涅夫再次担任西方面军司令员。在回忆录里，科涅夫解释了发动攻势，只是为了牵制德军增援斯大林格勒战场。当时斯大林格勒战役正如火如荼，德军确实不能从中央集团军群调走哪怕一个师去增援南部战线。科涅夫继续进攻的目标不再是瑟乔夫卡—勒热夫的铁路线，而是直指勒热夫城本身。

莫德尔再次补强了3个师的兵力，其中就包括“帝国”师。“帝国”师师长乔治·克普勒（George Keppler）很了解莫德尔的一贯做法，就特地去拜谒他，提醒说最高统帅部有命令，不得拆散预备师的编制。莫德尔却再一次无视这一规定，把包括“帝国”师在内的精锐部队拆得七零八落，用以填补防线的缺口。

8月31日的德军公报中提到：“在勒热夫战区……8月29、30日两天，激烈地战斗后共击毁苏军坦克48辆，其中38辆竟为兵力仅有一个营的突击炮单位（第667营）所取得的战果。”

苏军在伏尔加河右岸建立登陆场的计划无法实现是一个不争的事实，2个方面军凌厉的进攻最终被遏制住了。当然，莫德尔的“胜利”所产生的仅只是暂时性的局部效应，也不是靠他的个人能力所取得的，而是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从1942年7月开始的这一次战役，德军有约16个师损失了50％~80％的人员，还牵制着原本打算要调往斯大林格勒战场的第1装甲师、“大德意志”摩托化步兵师及另外数个步兵师，并让希特勒最终放弃了“龙卷风”等作战计划。戴维·欧文《希特勒的战争》一书中写道：“德国统帅部因‘小龙卷风’作战的失败而发生了激烈的争吵，让第9集团军从现有阵地上后撤的意见逐渐成了主流。”希特勒本人更是承认“小龙卷风”作战是自己在1942年最大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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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7月30日—8月23日勒热夫战场作战地图。



苏军在解放了大片土地之后，离瑟乔夫卡—勒热夫铁路已经很近了。

7月底—8月底的这次进攻中，苏军的损失是阵亡51482人，负伤142201人。勒热夫战役的幸存者大都认为，在整个战役中，看不到战斗的结束迹象是他们最为痛苦的事。1942年夏季和秋季，仅在勒热夫这一方热土上，人们就处理了数百辆坦克残骸、炸弹、炮弹和地雷。小河流里流淌着的都是红色的血水，某些地域葬满了阵亡者的尸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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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莫德尔在乘坐这架飞机巡视时被苏军狙击手击伤，其实克卢格也有过类似的经历。
	◎1943年1月，莫德尔在勒热夫前线他的总部附近的雪地上与同僚热聊。
	◎1942年7月，“塞德利茨”攻势中，左边是第1装甲师师长沃尔特·克吕格尔少将，右边是第46装甲军军长维廷霍尔二级上将（暂代第9集团军司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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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的勒热夫地区，被击毁的苏联T-34坦克和英制坦克成了摄影的背景，这里显然已被德军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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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2年祖布佐夫方向，加里宁方面军的司令员科涅夫在第31集团军视察。
	◎B-4型M1931式203毫米自行榴弹炮，因威力巨大，被称为“斯大林之锤”。该榴弹炮由列宁格勒的波尔舍维克兵工厂制造，在勒热夫战役中苏军曾使用此炮，一弹命中可瞬间摧毁一个碉堡或一段战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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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可夫在西方面军的前敌指挥所指挥作战。最左边是他的参谋长索科洛夫斯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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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7月31日，德中央集团军群机动部队利用浮桥来运动。





	[image: ]

	[image: ]




	◎德军第2装甲集团军司令鲁道夫·施密特上将。
	◎第40装甲军军长施图姆，因渎职罪被军事法庭判刑5年，但1个月后，因非洲战事吃紧而被释放，获释后被调往非洲装甲集团军任军长，在战斗中突发心脏病猝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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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右至左分别为：贝泽尔、莫德尔、米伦坎普和一位不知名的军官。
	◎1942年8月，苏军突击队正在夺取德军“龙卷风”作战的枢纽卡尔马诺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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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军坦步协同，正在勒热夫—维亚济马战线展开进攻。
	◎中央集团军群司令克卢格元帅到维廷霍夫的部队视察。





 “火星”行动

8月的进攻狂潮过去之后，9月9日—30日，勒热夫地区的战斗从未停歇。9月初，苏军空投了300~400名伞兵，而后这些伞兵不知所踪，莫德尔不得不派出第328步兵师和第1装甲师的部分兵力去清剿。第78、第86、第110、第197、第253等步兵师则不断地面对苏军的进攻，第9集团军没有几个师是清闲的，一会儿是游击队，一会儿又是正规军，一会儿要坚守农场和砖厂，一会儿又是争夺居民点，忙得不亦乐乎。

不过，无休止的缠战中，大量的苏军坦克也被消耗在了这里，前段的战斗中就摧毁了460辆，其中131辆是第78步兵师一支二流部队取得的战果。以德军第667突击炮营为例，9月9日，该营第3连的维特（Werther）军士长单车单日击毁13辆坦克；而维特军士长的嗜杀记录在15日又被一个叫胡戈·普利莫茨（Primozic，Hugo）的中士给刷新了，这位中士在一天之内干掉了24辆坦克，该营的歼击记录也被刷新到1000辆。

最能体现勒热夫防御战艰巨性的代表是“大德意志”摩步师，它和第6步兵师配合，打退苏军几个师的进攻，该师在9月15日这一天里就取得了毁伤102辆坦克的战绩，但在这噩梦般的一个月中，其本身的兵力也最终被削弱到只相当于一个团的地步，战斗之惨烈由此可见一斑。希特勒原本是禁止把“大德意志”摩步师拆散使用的，但莫德尔为了自己军团的利益，不惜牺牲那些临时调配到本军团的部队的利益。因此，对莫德尔的指挥方式，“大德意志”师、“帝国”师的官兵都颇有微词。据说，在9月30日，当“帝国”师再次接到拆散使用的命令时，差一点发生暴动。

从10月1日开始，勒热夫地区的战斗又趋于平缓了。游击战，挖掘工事，积极地备战成了战地的主旋律。据《“大德意志”师史》介绍，9月30日，莫德尔曾组织了一次名为“秋风”行动（Operation Herbstwind）的师级规模的进攻，试图改善勒热夫突出部的态势，“大德意志”摩步师长瓦尔特·霍尔莱恩（Walter Hörnlein）中将认为进攻没有意义，于是通过第48军军长海因里希·埃博巴克（Heinrich Eberbach）提出进攻不合时宜，建议终止攻击。莫德尔驳回了霍尔莱恩的请求，理由是“命令是元首亲自下达的，希望‘大德意志’师能一如既往地履行他们的义务，不辜负元首和国人对他们的信任”。

于是“秋风”行动如期进行。经过一天的激战，“大德意志”摩步师又损失了1个团长和3个连长，而战果只是歼敌数百人。莫德尔进行了礼节性的褒扬，而希特勒、德国国内的宣传部门则予以了高调、大肆的宣传和奖励，授予该师的2个团“掷弹兵团”和“燧发枪兵团”的称号，勒热夫的炼狱之旅换来的“王牌师”的威名自此传遍德国。当然，莫德尔带给该师的绝不仅是荣誉。

1942年夏天，东线南部战况之激烈显然更让人瞩目。德军在冯·博克元帅、冯·魏克斯（Maximilian von Weichs）大将的指挥下乘胜挺进到了顿河河曲。7月，威廉·保卢斯（Friedrich Wilhelm Ernst Paulus）上将指挥的第6集团军突破了红军在斯大林格勒的防线和顿河防线，冲向斯大林格勒。苏联再次面临险境。斯大林发布了著名的第227号命令，强调“决不后退一步”。苏德双方在斯大林格勒城下进行20世纪最为惨烈的战斗，很快就变化成规模空前、无休无止的城市巷战，斯大林格勒变成了“东方的凡尔登”。

为了保证包围斯大林格勒城下保卢斯的德第6集团军“乌拉诺斯计划”的成功，转移德国人的视线，同时也阻止德国的中央集团军群增援南方集团军群，9月，由朱可夫策动了一次重大的针对德中央集团军群的进攻，叫作“火星行动”（Operation Mars，又称“马耳斯计划”）。当然，我们现在所说的苏联这次战役的企图，是依据战争结束后苏方军史及战后资料所披露的解释，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苏方的军史甚至拒绝承认有这么一次大规模的进攻存在。

“火星”行动是在斯大林格勒大反攻开始后一周内发动的，旨在像“乌拉诺斯计划”合围第6集团军那样歼灭莫德尔的第9集团军，继而南下再围歼德军第3装甲集团军，这已是苏军第3次做出这样的尝试了。战后朱可夫的回忆录中对这次失败的对决仅有寥寥数语的记载。“马耳斯计划”战役德军胜利的意义被胜利方的史学家给扼杀了。同时期进行的斯大林格勒战役苏军的胜利及苏联强大的国力，抵消了莫德尔军事生涯中“最辉煌”的一次防御战的成功。

德国军事情报局东线敌情处的莱因哈德·格伦上校对这次即将展开的进攻进行了预警，他是通过无线电侦听、航空侦察和审问俘虏得出的结论。据格兰茨的作品指出，有一个叫“海涅”的双重间谍向德国人提供了相关的情报。德军的准备实则比获悉情报的时间还要更早一些，早在9月24日，哈尔德在战争日记中就提到了必须谨防苏军在勒热夫地区展开进攻。10月中旬，德国空军侦察发现加里宁等地区的苏军在大量集结，得出结论：“很明显，敌人是在准备一个大型的冬季行动，目标是打击我中央集团军群，它应该会在11月完成各项攻击准备……”


“火星”和“天王星”行动都开展得比原计划要晚，主要是因为天气和后勤等缘故。“马耳斯计划”由朱可夫统筹指挥，包括科涅夫的西方面军、普尔卡涅夫的加里宁方面军2个方面军，并投入了190万人的军队及红军火炮的30％、装甲车的50％，计拥有11个诸兵种合成的集团军和红军中最优秀的部队，另有2个坦克集团军的强大预备队。进攻的目标是德国中央集团军群没有掩护的伊祖姆（Izium）突出部。斯大林格勒战役则由华西列夫斯基（Vasilevsky）指挥，对德B集团军的反攻只有110万人。战役的规模相比“乌拉诺斯计划”（俗称“天王星计划”，即斯大林格勒反击战役）显得更加宏大，更具有雄心。在效果上，苏联发动的这两次进攻战戏剧性地出现了截然相反的结果。有人曾对指挥官们进行过比较，称“相比隆美尔和莫德尔，保卢斯更像一位科学家，而非军事家”。



第9集团军经历几场大战的消耗，兵力反而增加到29万人。莫德尔加强了受到威胁的地段的防御。尤其是在由冯·阿尔尼姆装甲兵上将的第34装甲军驻守的关键性地段瓦祖拉河方向上，他在此处构筑了2道由碉堡、火力点构成的防线，埋设了大量的地雷，并砍伐树木以扫清射界。这期间，莫德尔每天都会对关键地段进行视察，有时乘着半履带车穿过雪地亲自去确认防御的准备工作。

11月初，莫德尔曾亲临“大德意志”师观摩了该师突击工兵营的操演。期间，莫德尔询问了冬季的备战情况，霍尔莱恩信心满满地回答：“请上将阁下放心，我的部队已经做好了一切必要准备。”

莫德尔当时用来应对这次攻击的兵力是14个步兵师、2个装甲师、2个摩托化师和1个党卫队骑兵师，不过很多单位缺编严重，在以往战役中的损失还没来得及补充。根据一些零碎的文件统计，第9集团军的初始兵力不超过9万人、200辆坦克和1800门火炮。莫德尔还与克卢格元帅商讨了应急方案，如有必要，将从中央集团军群的其他地段抽调3个装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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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星”行动的作战形势图。



11月25日，勒热夫上空阴云密布，狂风吹卷着雨雪，能见度极低，所以没有空中支援。苏联7个集团军从东、西、北3个方向对莫德尔第9集团军展开了向心突击，其主攻方向在勒热夫突出部的东、西两侧的铁路交通线上。科涅夫指挥西方面军重建的第39集团军佯攻北部，但前进了10千米即被扼制，再无作为；另外第20、第31集团军20万大军、500辆坦克攻击突出部东侧德军第27步兵军。在突出部西侧普尔卡耶夫（Maкcим Aлeкceeвич Пypкaeв
 ）中将的加里宁方面军第41集团军、第22集团军则攻向别雷（Bely）的第41装甲军，这是苏军惯用的“钳形攻势”，这次战役也被称为“第5次勒热夫战役”。战役开始之后，希特勒就亲自致电莫德尔，要求不惜任何代价，坚决顶住苏军的这次进攻。

在科涅夫方向，苏军在浓雾中穿过开阔起伏的地形进攻，大雪也降低了炮火准备的效果，侦察不够细致，疏漏了很多点，而且苏军在1942年的梯形进攻队形存在很大的问题，如一个师3个团展开进攻，排在第一线的只有2个团，第二线1个团，呈倒“品”字形。按照相同原则，分解到连级单位以后，一个师27个连排在第一线的实际上只有8个连，而其他的连跟在后面，在还没有和敌人接触之前，就已经被炮火给炸死了一大半。莫德尔的集中炮火威力巨大，暴露在雪原上的苏军死伤惨重，尤其是骑兵部队，一架Ju88对地攻击机用炸弹和机载加农炮就消灭了5个中队的哥萨克骑兵。

沿着冰冻的瓦祖扎（Vazuza）河岸进攻的苏军第20集团军仅取得了有限的胜利，他们突破了阿尔尼姆在河岸的防守，并在河的西岸包围了2个德军筑垒防御的村庄。突入10千米的纵深，但宽度仅为3~4千米。负责突破的是第2道防线的第8近卫步兵军、第2近卫骑兵军和第6坦克军。完成突破后，苏军指挥员优柔寡断，军队拥挤在一条狭窄的走廊里。

克卢格和莫德尔在第一天就投入了所有的预备队。德军就以连、营为单位，组成步兵、坦克和炮兵等小规模战斗群，顽强地守住了散布在瓦祖扎河西岸无数村庄周围的环形防线。苏军包围了这些防线并攻克了其中一些据点，但更多的留在他们后方的德军阵地成了致命的障碍。

苏军第6坦克军在26日的战斗就损失了50％~60％的物资和人员，如果它有足够的步兵掩护，悲剧本来是可以避免的。德国步兵亡命地用炸药包、地雷近距离地摧毁了这些坦克，很快就只剩下20辆。到30日时，苏军第6坦克军（后来斯大林下令重建该军）和第20骑兵师的兵力已基本上消耗掉了，仅有少量的兵力得以撤走。

而在普尔卡耶夫中将攻击的这个方向，第41集团军索洛马廷（Mихaил Дмитpиeвич Сoлoмaтин
 ）少将的第1机械化军沿勒热夫突出部左翼击溃了贝里的筑垒城镇以南的德军空军野战师前沿防线，在别尔伊（Belyi）南面打开了一个宽20千米、纵深40千米的大缺口，突入到德军防御的深远后方。并肩作战的第22集团军卡图科夫（Mихaил Eфимoвич Кaтyкoв
 ）的第3机械化军则突破了卢切萨河谷的德军防线，打开了一个宽8千米、纵深15千米的缺口。但是德军防线弹性十足，虽然身陷重围，却依托坚固工事亡命应战，尤其是威廉·法利（Wilhelm Falley）中将的第246步兵师，它吸引着苏军大量预备队的兵力。

克留科夫的骑兵军及坦克虽然切断了勒热夫—瑟乔夫卡铁路，但却无法守住它。洛尔夫·里帕特（Rolf Lippert）少将第5装甲师和保罗·沃尔卡斯（Paul Völckers）中将第78步兵师沿勒热夫—维亚济马铁路南北对攻，发动了凌厉的反击，德军的装甲列车又打通了铁路线。

中央集团军群司令克卢格元帅给莫德尔派来了新的援兵，莫德尔将军可指挥6个装甲师与2个摩托化师来抗击朱可夫的进攻。斯帕宁（Max Sperling）上校（此君后来被飞机炸伤，由欧根·约勒斯装甲兵中将接任）第9装甲师机动到突破口堵住了缺口，突入的苏军陷入混乱，进退维谷，大部分兵力被损耗掉了。29日晚，已突破的苏军不得不放弃原计划，调头向东突围，经过一番苦战后才撤回到苏军防线。科涅夫在东部的凌厉进攻就这样虎头蛇尾地瓦解了。

勒热夫西部卢切萨（Luchesy）河谷和别雷两地成为最关键的战场，德军战略储备优先供应斯大林格勒，剩余的资源分配给那些还可以使用步枪的士兵，并抽调受到较少压力的部队来支援。第9集团军的储备几已耗尽，莫德尔大将发出了呼吁：“搜罗每一个能够作战的士兵，全部送往卢切萨河谷前线，时间就是生命！”值得一提的是，莫德尔被普通士兵所拥戴，不是因为他总在第一线的“亲民”做法，更多的是他能“塑造”局势，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

克吕格尔中将的第1装甲师和霍尔莱恩中将的“大德意志”摩步师被莫德尔派往这个方向。另一个对苏军很不利的是后勤问题：“根本没有路，运输车辆无法自由开动。敌军在撤退时炸毁了所有的桥梁。厚厚的积雪和纷飞的大雪中极差的能见度严重阻碍了部队的机动。”

防守重镇别雷的是莫德尔颇为信任的第41摩托化步兵军军长约瑟夫·哈尔佩上将，他指挥部队在城南构筑支撑点。面对苏军猛烈的进攻，他得到了“大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师及第1装甲师的“魏特瑟姆”（Weitersheim）战斗群的增援。

“大德意志”摩步师被要求向西勒热夫的危急地区派出“独立的战斗群去稳定局面”，这是莫德尔的惯用“短促突击”和“战斗群”战术。“大德意志”师早在南方集团军群作战时就习惯了曼施泰因的那些战术，所以很抵触莫德尔对该师的分割使用。师参谋长冯·弗伯少将不断地打电话向莫德尔申诉，痛陈分割使用的危害性，莫德尔不为所动。因为希特勒对“大德意志”师的表现不满，第23步兵军与第9集团军司令部经过合议，弗伯少将因在卢切萨河谷的战斗中“指挥不力”，被莫德尔大将解除了职务，改由冯·纳特兹梅尔（Otto von Natzmer）上校来接替，这么做极大地伤害了“大德意志”师官兵们的感情。莫德尔的许多命令不切实际，不顾“大德意志”师士兵的死活，所以他是该师官兵们最痛恨的人。

虽然有好几次第9集团军都处在崩溃的边缘，但德军超乎想象的疯狂给苏军造成了重大的伤亡，雪地上铺满了身穿褐色和白色伪装服的苏军尸体，一个超过12500具西伯利亚士兵尸体的“死亡之谷”后来成了此役的纪念地。

这时，斯大林格勒战场上，曼施泰因正在准备发动“冬季风暴”的救援行动，需要大量的兵力，但是能调动的却都被吸引在了勒热夫战场，克卢格后来又给莫德尔派来了第12、第20和第19装甲师等部队。靠着大量的增援，终于迫使苏军转入防御。莫德尔抓住机会，在12月7日发起了反攻，第1装甲师和“大德意志”师一个团从北面，第19、20装甲师从南面，向苏军发动钳形攻势。3天以后，德军南北两路会师，苏军第41集团军有约4万人被包围了。

朱可夫投入了战略预备队第5、第6坦克军350辆坦克，试图再次从勒热夫的东侧击破莫德尔的防线，与索洛马廷的第1机械化军形成对进之势。但德军早已严阵以待，残酷的战斗在12月11日展开，莫德尔以攻对攻，发起了反冲锋，苏军前仆后继的波次冲锋在德军严密的防线和猛烈的炮火面前被撞得粉碎。经过3天激战，苏军又损失坦克300辆，官兵伤亡达数万之众，丧失了进攻锐气。16日凌晨，索洛马廷待援不及，在西伯利亚师的接应之下，放弃重武器向西突围了……

朱可夫元帅下令结束进攻。苏军在“火星”行动中付出的牺牲是沉重的，大约有10万人死亡，23.5万人负伤，1847辆坦克被摧毁，127架飞机被击坠。不过，在战略上，苏军却是成功的，他们阻止了德军中央集团军群向南方战区提供增援，保证了斯大林格勒战役的胜利。

德军在勒热夫的损失要远小于苏军，仅有4万人伤亡。莫德尔的成功来之不易，却证明了他一贯的看法：“坚守勒热夫突出部是一个战略上的错误。”如果德国中央集团军群早些弃守勒热夫突出部缩短防线，就能省下十几个师的防守兵力来增援第6集团军，那么，也许德军在斯大林格勒的悲剧就不会上演了。因此，有史学家认为，莫德尔的战术胜利导致了第三帝国的战略失败。

在北线，经过长期准备的苏联沃尔霍夫、列宁格勒两个方面军也相继展开了攻势。其中的第2突击集团军、第67集团军分别突破了德军在拉多加湖（Ladoga）以南地区申里塞尔堡（Schlüsselberg）以南12千米的防御。经过7天的战斗，苏军的两大方面军在锡尼亚维诺（Siniavino）以北完成了会师，解除了德军对列宁格勒的长期封锁。


1943年初，苏德双方首先在南部展开了高加索会战，这一场大战包括了库班（Kouban）空战、克拉斯诺达尔（Krasnodar）战役、新罗西斯克（Novorossiisk）—塔曼（Taman）战役等一系列的战役，直到10个月以后才结束。最终苏军歼灭了德军28万人，且战且进地推进了800千米，解放了约20万平方千米的国土。尤其是沃罗涅日方面军，该军收复了库尔斯克、别尔哥罗德（Bieergeluode），暂时占领了哈尔科夫（Kharkiv）。这些胜利让“从斯大林到前线的普通士兵们坚信，只要继续挥师西进，红旗终将会飘扬在柏林上空”。



中部战线上，受到胜利鼓舞的苏联布良斯克方面军及西方面军再次在2月初以前的3个月里对德国的中央集团军群发动了大卢基战役、沃罗涅日—卡斯托尔诺耶战役等攻击行动。不过这些进攻在德中央集团军群早有准备的防御面前，除了惨重的损失，都没有什么太大的进展。不甘心于这样的结果，苏联最高统帅部把刚刚在斯大林格勒城下歼灭了保卢斯元帅第6集团军33万德军的罗科索夫斯基的部队改组为中央方面军调往中部战线。

尽管在“火星”行动中败给了中部战线的德军，但因为其第2装甲集团军右翼的奥博扬（Oboyan）地区被苏军占领，交通线也就拉通了，苏军可以不受限制地集结重兵，然后是多种选项的进攻套路，这样，整个中央集团军群的南翼都潜藏着巨大的危机。莫德尔在1月中旬的报告中承认：“我军防线已经承受不起另外一次冲击。”苏联的德国军事历史学家厄尔·齐姆克（Earl F. Ziemke）也在他的作品中指出：“虽然德国中央集团军群防线在1942年—1943年初冬看似比较平静，但这种态势从长远来讲，显然是站不住脚的。”

事实上，德国夺取最富饶的产粮区和石油产地以及打入近东、中东地区的计划已经彻底破产了，大量的资源和预备队被牵制。如果德军放弃杰米扬斯克退却，就不必再扼守200千米的正面；同样，莫德尔将军指挥的第9集团军如果主动放弃勒热夫—维亚济马等地区收缩防线，后退到斯帕杰缅斯克、别雷一线，将使战线总长度缩短200千米。这样，至少可以腾出约10个师（甚至21个师）的兵力，然后在德军防线的后面集结起一支强有力的预备队。

1月26日，克卢格就向希特勒建议大规模撤军缩短战线。同时，南方集团军群司令曼施泰因元帅也提出了“继续撤退，以便诱敌深入”的建议。但是，因为勒热夫突出部是德军进攻莫斯科的前进基地，当时有着“对准莫斯科心脏的手枪”这么一种说法，放弃勒热夫突出部就意味着放弃进攻莫斯科，所以希特勒迟迟难以做出最后的决断。

但是随着苏军加里宁方面军占领了勒热夫突出部后方的铁路枢纽大卢基城以后，这种撤退的必要性变得愈发迫切。继续坚守要冒巨大的风险，因为任何时候的战术失误或苏军的大规模进攻不能被击退，那整个中央集团军群就可能会全面崩盘。克卢格、莫德尔、第9集团军参谋长克莱勃斯（1943年1月被提拔为中央集团军群参谋长）及继任参谋长哈赫尔特·冯·埃弗费尔特（Freiherrvon Elverfeldt）上校（前56装甲军参谋长）都一直在要求最高统帅部注意这种危险的态势，趁早调整部署。2月6日，总参谋长库尔特·蔡茨勒（Kurt Zeitzer）再次提出同样的要求。固执的希特勒终于同意放弃勒热夫突出部以拉直战线。这样，腾出来的第9集团军的兵力可加强到中央集团军群危机四伏的南翼去。这次撤退行动德国方面称之为“水牛”行动（Büffel-Bewegung）。


战后，苏联方面解释说“火星”行动是为了让德国人犯错，要让德国法西斯认为苏军在斯大林格勒地区的反攻只是一次辅助性进攻，真正的攻击是“马耳斯计划”。根据国内知名二战军事研究学者mars（火星）提供的资料，苏联的情报机构策划了一切，让德国人最信任的苏联两栖间谍德姆雅诺夫（Demianov）故意给格伦的情报机构提供“火星”行动的情报，以掩盖即将在斯大林格勒展开的大反攻，使德军不敢往南部调兵，从而误导了德国人的判断，以达到声东击西的效果。连朱可夫也被蒙在鼓里。




关于苏军在马耳斯计划中参战人数的说明：

本书数据来自《东线战场》和《火星行动1942/11～12》这两本书，作者分别是英国的安德森（桑德赫斯特皇家军官学院战争研究系主任）等三人组与美国二战东线史大师格兰茨上校（原美国陆军外国军事〔苏军部分〕研究办公室主任）。当然还有另外一份数据供读者参考——由苏联方面提供——参战兵力只限于第20、第24、第29、第30、第31、第41集团军，共计兵力54.507万。

苏军在马耳斯计划中伤亡的人数同样是争论的焦点。苏军战时称歼敌7.7万，毁获敌坦克610辆、火炮2091门、飞机200架；己方纯减员70373人，伤145301人。德军战时称苏军损失50万人，损毁坦克1700辆；己方损失4万人。而格兰茨显然认同德军的数据，据说他还查阅了苏联的绝密档案，该档案称苏军有近50万人伤亡或被俘。纽顿的《莫德尔传记》的说法是歼敌33.5万，击毁坦克1600辆。鉴于各方争议很大，本书采用了与第三方哈佛大学版本《赢者之师》的数据接近的传记数据。



也是在这一天，苏军统帅朱可夫发出了准备反攻的命令：“中央方面军将发起进攻以击退勒热夫—维亚济马和布良斯克地区的敌人……”苏军这次攻势的左翼（即西部战线的攻势）由布良斯克方面军来承担。因而命令中还指出：“为了配合你部的攻势，布良斯克方面军将以斯摩棱斯克进攻线为过渡，从戈梅利主动出击；通过罗斯拉夫尔的西线向斯摩棱斯克地区推进；加里宁方面军则从维捷布斯克、奥尔沙出击，成为斯摩棱斯克地区苏军兵力的一部分，已达成出其不意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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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集团军司令莫德尔与驻勒热夫的第6步兵师军官在研究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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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战斗在勒热夫的“大德意志”师师长霍尔莱恩中将。
	◎在勒热夫防御战中，普利莫茨军士长（打毁苏军战车的战果最终累积为60辆）获得假期奖励，回到德国后与母亲、妻子团聚。
	◎德国军事情报局东线敌情处处长莱因哈德·格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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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3年，莫德尔视察第252步兵师时与师长梅尔策少将会谈。
	◎加里宁方面军司令普尔卡耶夫中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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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军副总司令朱可夫在“火星”行动中指挥西方面军和加里宁方面军。
	◎1942年12月21日，勒热夫的“坦克公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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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中央集团军群司令克卢格（右二）陆军元帅在勒热夫地区视察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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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莫德尔在勒热夫前线视察。
	◎1942年12月12日，莫德尔给第20步兵师的士兵授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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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联军官给下属下达作战任务。
	◎1942年11月，在勒热夫西部进攻的苏军第158步兵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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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12月，第9集团军总部，从左到右分别为：第6步兵军军长汉斯·约尔丹步兵中将、第9集团军司令莫德尔大将、第7伞兵师师长理查德·海德里希空军少将和第197步兵师师长埃伦弗里德·博格步兵中将。




德国第9集团军的战斗序列（1943年2月）

司令：沃尔特·莫德尔陆军大将

参谋长：哈赫尔特·冯·埃弗费尔特上校（男爵）

下辖：

第307炮兵司令部（约翰·安萨特少将）

第582陆军后勤司令部（奥托·居尔曼中将）

第511集团军新闻团

师属第655、第236、第632、第62工程营

第85山地工兵营

第17搜索侦察营

第57、第91建设营

第532道路养护营

第531军队供给中心




第6步兵军
 （汉斯·约尔丹步兵上将）

下辖：

第197步兵师，师长：埃伦弗里德·博格步兵中将

第330步兵师，师长：冯·罗特基尔克骑兵中将

第83步兵师，师长：谢勒中将

第7伞兵师，师长：理查德·海德里希空军中将

第20装甲师（被调走）




第41装甲军
 （约瑟夫·哈尔佩装甲兵上将）

下辖：

第2空军野战师，师长：卡尔·贝克尔少将（后调往第253步兵师）

党卫队骑兵师（一个月后更名为党卫队第8“弗洛里安格耶”骑兵师）：弗里茨·弗赖塔格旅队长

第52步兵师，师长：鲁道夫·佩舍尔中将

第246步兵师，师长：马克西米利·施恩少将

第256步兵师，师长：保罗·丹霍伊泽中将




第23步兵军
 （约翰内斯·弗里斯纳步兵上将）

下辖：

第253步兵师，师长：汉斯·容克少将（后由卡尔·贝克尔中将接任）

第110步兵师，师长：马丁·吉尔伯特中将

第86步兵师，师长：黑尔姆特·魏德林少将

第12装甲师（后被调走）




第39装甲军
 （罗伯特·马蒂尼克炮兵中将）

下辖：

第2装甲师，师长：福尔拉斯·拉贝上校

第102步兵师，师长：奥托·希斯菲尔德步兵少将

第216步兵师，师长：维尔纳·冯·吉尔萨少将

第337步兵师，师长：奥托·许内曼步兵中将

第14步兵师，师长：鲁道夫·霍尔斯特中将



布尔达赫集群




第27步兵军
 （卡尔·布尔达赫步兵中将）

下辖：

第95步兵师，师长：埃德加·卢维中将

第72步兵师，师长：冯·奥洛拉中将

第6步兵师，师长：霍斯特·格罗斯曼中将

第129步兵师，师长：阿尔伯特·布劳恩中将



备注：军级的部队直辖的单位过于繁多，没有详列，所以本编制并非完整版本。




 “水牛”行动

撤离勒热夫的命令在德军指挥官圈子里引起了轰动，蔡茨勒事先没与克卢格沟通好。莫德尔大将指挥的第9集团军24个师虽然已经在历次的战斗中被严重削弱，但仍然是一股不容小觑的力量。需要在苏军的注视之下撤下来的兵力包括8691名军官、2325名文职人员、57083名士官、256825名士兵，以及接近4万名的、有用的俄罗斯劳工，另外有超过400件的火炮、反坦克炮，第2、第9两个装甲师（加上各类的小型单位）约100辆坦克等装备。如此庞大的规模，其难度是可想而知的。

莫德尔提出了强烈抗议，但决定已不可更改。德国人的严谨、仔细等特点在“水牛行动”中体现无遗。这次撤退行动与25年前莫德尔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经历的“阿鲁贝里希（Alberich）行动”十分相似，当时德皇将军鲁登道夫为了避免被协约国击破战线，把70英里宽的防线后撤了20~25英里，进入事先预备好的防御地域，撤退途中实施坚壁清野、“焦土”作战以抑制敌军的追击。那时莫德尔正在预备师（oberste heeres leitung）任参谋，耳濡目染，受教颇多，因而25年之后，他操作同样的战术时，经验丰富，有过之而无不及。

在很短的时间内需要完成大量的工作。莫德尔反应迅速，他立即命令所部进行了近4周认真而细致的准备工作：第一，考察了退却线路上的各条道路、桥梁和河流渡口，并针对性地对撤退干道上的各种设施进行修补和加固；第二，规划、预设了各支部队各阶段的集结地域，先行伪装；第三，详细计算了需要运出的装备数量，准备了运输工具车辆；第四，向后方腹地约100多千米纵深地域派遣了警卫部队，构筑防御阵地；第五，修筑了一条新的200千米的汽车公路和600千米的供雪橇和马车运输的便道；第六撤回占领区内的经济设施（如牲畜、工具和粮食等）及军事装备（如200列火车或车头、民用卡车车队等）；第七收回1000千米长的铁路轨道和1300千米长的电线电缆，并在新占领区重新铺设450千米长的电缆；第八，运回6万名“愿意离开”的俄罗斯居民，开始在新占领区慎重地构建军营和住房。

约翰内斯·弗里斯纳（Johannes Friessner）步兵上将后来回忆说：“在‘水牛’行动中，莫德尔就像个规划大师，他让所有的行动都那么有序，像钟表一样精准。当然，莫德尔是一个很难伺候的上司，属下们感到害怕，因为他的训斥总是很严厉，接近于人格侮辱了。”

为了防止撤退时部队陷入溃败，德军在中间地段设置了一些用于过渡的筑堡和基地，所有的这一切必须在3周内完成。莫德尔专门成立了一个特别行动机构来负责整个行动，整个计划被分解成很具体的行动方案。全军的工兵、建筑工程师、战俘营的技师等被命令首先经营韦利日（Velizh）和基洛（Kirow）之间的铁路，在这一地带的步兵、炮兵和反坦克阵地都进行了认真的清理和修缮。在完成这一段的任务之后，所有的情况要上报、汇总到特别行动机构，该机构由一个高级参谋和一个工程师负责。然后再下达新的任务，分解到每一个分区。那些伤愈归队、休探亲假的官兵也被动员了起来。每个师及炮兵指挥部的任务，特别是建立新火力防御的计划被要求最迟不得超过3月1日递交到陆军总部。

由于每个师的工作组接管了新防线的责任，各项工作全面启动。军队里的工程师们开始搭建桥梁，铺设新的电源线，放置完整的电话网络，这个新的电话网络是安全撤退的重要组成部分。然后工兵们返回突出部铺设雷场。炮位、固定的铁丝网及碉堡亦在一一到位。

这一年的2月，天气特别冷，下了多场雪，厚厚的积雪（后来又突然解冻了）妨碍着部队的机动，构建足够多的雪橇及马车是必不可少的，德军后勤单位被迫加大了雪橇的产量，以及能够运输1万吨的200列次的火车和大型车队。

莫德尔曾特别下令，禁止在无线电通讯中提及“水牛行动”这个代号，与上级沟通时，也会使用代码，如蔡茨勒发来的电文“塞瓦斯托波尔505”（sewastopol 505）的意思就是“禁止军事行动，进一步的考量正在评估当中”；而实际执行撤退时，也会尽可能通过有线电话来通知，以避免泄密。但无孔不入的间谍还是侦缉到了一些蛛丝马迹。2月18日，苏军阵地上的广播喇叭在喊话：“德军第9集团军的官兵们，你们的军官已经在收拾行李了，别让他把你给丢下了，收拾好你们的行李，滚蛋吧！”

为了清除障碍，第9集团军加强了在辖区内的反游击行动。在勒热夫的地图上密密麻麻地拥挤着德军的单位，但还是有大片森林、沼泽地是德军力量达不到的，在那些地方活跃着大量的在勒热夫历次战斗中被打散或被切断了归路的苏军游击队。譬如，在2月份，第9集团军的报告中称可能有多达12000人的游击队潜伏在德军撤退必经的线路上。阿尼姆将军的第39装甲军受命进行了为期两个星期的清剿行动，为此调动了党卫队骑兵师和其他4个单位，组成了数个由党卫队特别行动队、盖世太保、警察及俄罗斯志愿军组成的清剿队。

这一时期的第9集团军的每一份报告都会提到战斗结束之后对尸体数量的统计，报告同时还默认了许多所谓的“游击队员”是手无寸铁的。报告最后说消灭了3000人，却总共只缴获了277支朱诺步枪、41支手枪、61挺机枪、17门迫击炮、9支反坦克枪、16门小口径火炮，显然有许多无辜的平民被杀害了。诚然，德军高层难以控制反游击行动中的暴行，但难辞其咎，这些暴行也对“水牛行动”性质的转变产生了新的影响。

反游击行动不是在此期间莫德尔犯下的唯一罪行，他还曾亲自下令，撤走所有的男性居民，以免这些人成为苏军的兵源，同时没收所有的粮食，甚至往井里投下毒药……至少22个村庄被夷为平地。“焦土”作战（Scorched earth）虽然是一种军事战略，也曾被许多军事家采用过，包括中国古代的廉颇就用此策对付过王翦的秦军，但纳粹用此计带有种族灭绝的意图，因而是反人类的。

大概就是这一年的春季，斯大林格勒战线保卢斯元帅被俘的消息传到了德国国内，莫德尔16岁的儿子汉斯·格奥尔格问在家休假的父亲，是什么原因使保卢斯成了俘虏，莫德尔回答说：“德国的陆军元帅不应该成为阶下囚。”

疏散车辆和平民的行动，大多是在夜间进行的。苏军虽然不知道德军的计划，但是他们也在积极地行动，进行着各种侦察，试图寻找出德军防线的薄弱之处，以期发动攻势时切断德军中央集团军群的退路，将其围歼于勒热夫地区。

2月21日，德军从杰米扬斯克开始退却。苏联最高统帅部曾命令加里宁方面军和西方面军务必要拖住莫德尔的第9集团军后撤的步伐，以阻止德军收缩防线。苏军不断地炮击那些他们认为是德军指挥所的地方，前沿攻击、战斗侦察等活动也在加剧，但他们决计想不到德军会做如此长距离、大范围的转移。

2月27日，勒热夫的德军部队接到了最高统帅部的撤退命令：从28日起，主力部队在19个小时内全部撤离。这个时间限定要求部队有非常快的撤离速度。“水牛行动”正式启动了！这时，恰巧苏军集结了1000名士兵和20辆坦克正准备对第206步兵师阵地进行战斗侦察。尽管面临着很多的困难，德军仍按照计划，带走尽量多的物资和设备。

3月1日19：00，最前线的部队开始撤退，但后卫部队仍保持着与苏军的接触。连夜的行军，携带着各种装备、弹药和工具让人疲惫不堪，长期的阵地战，长期的蛰伏，士兵们腿脚已经不灵便了，这些部队抵达第一道即设拦截阵地时，前线部队已经撤出了20英里。后卫阵地上的9个战斗群也只剩下了3个。天亮后，他们在空旷的阵地间流窜，东开一枪西打一炮。苏军进行了战斗侦察，但被德军后卫部队打退，于是没再生疑。

3月2日，德军最高统帅部并不认为放弃勒热夫是失败，坚信这是胜利的开始，要求后卫部队必须留守到晚上。于是，后卫部队再次击退了一支200人的苏军突击部队。16：00，最后一支德军部队撤离了。第9集团军的日记里这样写道：“1943年3月2日，德国在勒热夫的最后一个晚上，在没有敌人压力的情况下我们放弃了这个城市……”最后撤离前，德国最高统帅部要求炸毁伏尔加河上的勒热夫大桥。这次爆破任务是由希特勒亲自督办的，为此专门拉了电话线直通元首大本营，希特勒通过电话亲耳听到了工兵们炸毁大桥时的巨响声。

德军撤出了很长一段时间后，苏军方面才得到消息。3月3日，晚上降雪停止，天空中万里无云，但是却异常寒冷。奇怪的沉默，没有声音，第215步兵师的一名通讯兵H.H.肯亚回忆说，士兵们开始走出战壕，这般勇敢的人越来越多了。然后他听到了喊声：“弗里茨逃跑了！”令人难以置信，要知道，弗里茨曾在2月22日随部队去勒热夫左翼侦察，全军覆没，仅有他一个人辗转逃回，刚刚回到阵地，德国人就跑光了。营长核实后打电话向团长报告，团长科皮勒拉夫（Kupriyanov）上校立即上报给军团司令，语气中仍难以置信。

斯大林连夜命令尽快拿下勒热夫。苏军指挥员们回答说：“司令员同志，明天我们会在勒热夫向您汇报！”几个军的苏军立即分头向勒热夫逼近，第1、第3航空军在空中掩护，他们很快就歼灭了几个村庄和车站里的德军守备队。苏军第30军第215、第274步兵师率先从左翼突入城中.至此，纳粹德国对莫斯科的威慑被彻底解除了。苏军报道称：“数天前，我们的军队开始对城镇发动决定性进攻……经过几天的激战，我军对勒热夫的进攻在今天取得了决定胜利，士兵们解放了这个城市。”

苏军进入勒热夫，整座城市满目疮痍。城市躺在废墟当中，产业和基础设施全毁，全城5443所房屋仅存297所。遍地坑洼，到处是烧毁的房屋，电线和反坦克障碍散落各处，乡民及德军的尸体随处可见，死一般的沉寂和苍凉。3月1日，德军撤离前进行了围捕，带走了包括教会信徒在内的所有人，只有248名妇女、儿童和老人幸免于难。整座城是一个大雷场，清除地雷是一个长时间的工程。

直到德军已经撤出去50千米远，苏军的西方面军司令科涅夫才得到这些情报，他立即命令切列维琴科将军指挥的第5集团军实施追击。苏军的追击速度很慢，第9集团军经验丰富的工兵们用心良苦地构筑了一大片的“魔鬼的花园”：德国人炸毁了所有桥梁，道路全部被挖烂或炸烂，第聂伯河以西地区已转化为“沙漠地带”，德军的后卫部队监听到陷在雷区的苏军部队五花八门的呼救、告急的明码电报。于是苏军“禁止士兵进入任何建筑物”，一种“地雷精神错乱症”在蔓延，而这，正是莫德尔想要的效果。

从莫斯科到明斯克的公路上的所有桥梁皆被炸毁，许多路段上，连高路堤都被水淹没，铁路完全被摧毁。

第9集团军是分阶段逐次实施退却的，有条不紊地退向“弦阵地”（又称“水牛阵地”）。德军的后卫部队按照莫德尔的防御战术，边打边退，不断地炸毁桥梁，快速地布雷。第14（萨克森）步兵师巧设雷场，多次引诱追击中的苏军坦克陷入雷区，苏军遭受惨重的损失。这支部队来自莫德尔的家乡。德国步兵还很好地利用雪橇、军马这两种运输工具来实施转移。莫德尔要求各个师在中间区域利用提前构筑的工事扼守一两天。3月5日，第9集团军安全地退到了瑟乔夫卡（Sychovka）的“白色防线”。

苏军第5集团军在追击中损兵折将，包围德军的企图一再失败。科涅夫在回忆录里称：“（西方面军）不仅没有坦克，就连足够数量的炮兵和弹药都没有。尽管我很想也很努力，但在要突破的主要地段，甚至无法集中到每千米正面100门火炮。”因此，他不能拖住莫德尔第9集团军的撤退。反而是塞乔夫卡附近的原始森林里的苏军游击队相当活跃，给德军造成了很大的麻烦，他们切断敌人电话线，扒铁轨，射击过往的车队和行人。

苏军的滑雪部队率先追了上来，他们装备着一种装甲雪地摩托，上面有2挺机枪。但苏军的8次突击都被击退。德军节节抵抗，处处迟滞苏军的推进速度。3月8日，莫德尔放弃了瑟乔夫卡逐次后撤。如果苏军的追击过猛，或试图突破，他就命令部队进行反冲锋，杀一个“回马枪”。几天时间里，苏军就这样损失了132辆战车。

3月中旬，春天开始解冻，积雪融化，山洪暴发，地形崎岖，众多的溪流和峡谷增加了苏军的追击难度。3月12日，德军放弃了维亚济马。克卢格元帅称“没有人员伤亡”，而第6步兵师的战史上则记载了该师第18步兵团获得骑士十字勋章的施纳德战死的事件。苏军紧咬着德军不放，但最终仍被击退。3月13日下午，希特勒莅临斯摩棱斯克的中央集团军群总部，很满意地看望了各位将军。

莫德尔与参谋长埃弗费尔特（Freiherr von Elverfeldt）上校彼此是对方的“伊万”（Iwan），二者的关系已经到剑拔弩张的程度，莫德尔不想要埃弗费尔特，埃弗费尔特求之不得。但命运的安排，作为第9装甲师师长的埃弗费尔特少将在莫德尔出任西线总司令后再次成为他的部下，并于1945年3月16日阵亡在科隆。

在南部德军重占哈尔科夫的同一天，莫德尔将军指挥的“水牛”撤退行动也已经完成了。他率领着整个第9集团军及第4装甲集团军的一大半兵力在苏军重兵的眼皮底下撤退了，并破坏了全部的桥梁、车站、水塔、铁路轨道、公路路面，缩短战线230千米，使苏军蒙受了损失10万左右兵力（官方数据是38862人死亡，99715人重伤）的损失，相当于6个整编步兵师被歼灭掉了。第9集团军被重新部署到库尔斯克北部的奥廖尔地区，腾出21个师的机动兵力。

在蒂佩尔斯基希所著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史》中，他很自豪地写道：“德军虽然实施了退却，但他们表明自己在任何方面都不比俄国人逊色。他们在战术上显示了无可争议的优越性，短促的退却行动进行得十分迅速，有条不紊。”

斯大林对西方面军没能拖住莫德尔的第9集团军非常生气，因此解除了科涅夫西方面军司令的职务，称他“不胜任方面军司令员职责”，由参谋长索科洛夫斯基将军来接替。科涅夫觉得遭到了“不公正的对待”，他在回忆录里为自己做了辩解，认为自己未成功阻截敌军的原因首先是情报工作的严重失误，其次是第5集团军司令切列维琴科将军的指挥有失误，以及西方面军追击的地段是德军主力莫德尔部第9集团军，有约30个师，而沃罗涅日方面军追击地段是德军附庸国的军队，战斗力弱。

早在2月25日（已比计划攻击的时间晚了10天），罗科索夫斯基指挥的中央方面军（辖第21、第24、第62、第64、第65、第66集团军和第16空军集团军）7个集团军就转入了进攻。但是罗科索夫斯基的部队刚刚结束了在斯大林格勒城下的围歼战，仅有3个星期休整和调动的时间，准备十分仓促，后勤运输拖沓而低效，譬如其所部阿列克谢·格里戈里耶维奇·罗金将军的第2坦克集团军的408辆坦克经过200千米急行军之后，有将近一半抛锚在路上。不过俄国中央方面军的参战完全出乎德国人的意料，苏制坦克高速地向前推进，德军的防线被迅速地突破了。

3月2日，俄国中央方面军第2坦克集团军突破了匈牙利守军（第105、第108步兵师）的防线，并从突破口投入了预备队骑兵步兵集群，朝着德军的后方挺进。3月10日，这支苏军将从北诺夫戈罗德以北前趋到迭斯纳河，最远已经深入到德军的后方120千米处。但是在罗格维斯克，苏军遇到了不小的麻烦，德军第707警卫师在师长汉斯·冯·费尔肯斯坦（Hans von Falkenstein）中将的指挥下，拼死防守着这个要塞。

第707警卫（步兵）师1941年5月2日成立于波兰的维勒，下辖第727、第747步兵团。从“巴巴罗萨”行动开始时起，第707警卫师就在中央集团军群的序列里，只是一支承担清剿游击队、保卫交通线之类工作的二流部队。该师1941年—1942年的秋冬在白俄罗斯屠杀了1万名犹太人，很多人都背负着血债，所以作战很疯狂。罗科索夫斯基调集了1个坦克军又2个步兵师，用了5天5夜的时间才最终摧垮了第707警卫师的抵抗，而这个师的部分兵力竟然还突围回到了德军的防线，师长费尔肯斯坦将军战后被提拔到正规的步兵师——第45步兵师任职。第707警卫师起到的作用是为德军调整兵力部署赢得了时间，所以被誉为“光辉的步兵师”，这个“屠夫”师要到1944年8月3日才会毁灭在“巴格拉季昂”战役里。

这次挫折只是苏军一系列挫败的开始。首先在南部战线，曼施泰因元帅已经开始了收复哈尔科夫的作战，“帝国”师与“骷髅”师从苏西南方面军侧翼发起反击，T-34根本不是新式的虎式坦克的对手，常常被逐一击爆，再加上德军控制着制空权，俯冲轰炸机肆虐，德国取得了一边倒的胜利。“帝国”师更以惊人的速度推进了100千米，“大德意志”师甚至以损失1辆虎式、12辆IV号、1辆III号坦克的微小代价就击毁了269辆苏军坦克。3月16日，党卫队地区总队长保罗·豪塞尔指挥的党卫军装甲军重占了哈尔科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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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牛行动”的形势图。



斯大林不得已调走了中央方面军的第21集团军。虽然补充给了罗科索夫斯基原属于布良斯克方面军的第3、第48和第13集团军3个集团军，但是这3个集团军实际上早已经遭到了重创，兵力和装备都所剩无几，因此根本没有太大的用处。接下来的半个月，斯大林格勒战役胜利的光环从罗科索夫斯基的头上逐渐地褪去，对他来说，这一场噩梦不亚于科涅夫的霉运。

德军第9集团军撤离勒热夫所腾出来的兵力逐次加入这场大战，尤其是第78“风暴”师等主力部队在战场上的出现令苏军惊诧不已。莫德尔所部对深入腹地的克留科夫的苏军骑兵群实施了打击，他首先命令第4装甲师在杰斯纳实施拦截，然后从侧翼及后方发起猛攻，苏军的损失很大。依仗罗科索夫斯基及时增援的第65集团军和第2坦克集团军，这个苏联骑兵、步兵集群才幸运地突围出来。

随后德第2装甲集团军（2个师）由东往西、第2集团军（4个师）由西往东、第9集团军（9个师）从正面攻击。苏军中央方面军终于后撤了，还从大本营预备队调来新锐第70集团军。

莫德尔的这种“转守为攻”的防御模式节省了自己的兵力，迫使苏军在不利的形势下发起浴血冲击，德军士气大振，防守更加坚决且有信心。苏军3个方面军的兵力分散在长达150千米的弧形战线上，尤其布良斯克方面军因为损失太大，基本上丧失了进攻能力；由于缺乏燃料和弹药、糟糕的路况及恶劣的天气等因素，苏军中央方面军锐气尽失。从3月21日起，苏军在姆岑斯克（Mtsensk）、诺沃西尔、布良策沃、谢夫斯克和雷尔斯克一线转入防御，构成了库尔斯克突出部北部的正面。德军好不容易才暂时避免了被围歼的命运。

战斗于3月底逐渐平息，在这1个月的战斗里，苏军中央方面军就损失了27~28万人，其中阵亡、失踪及被俘的人数有约9万人之众。名将罗科索夫斯基还从来没有打过这样的惨仗。

赖希黑尔姆在回忆录里把成功完全归功于莫德尔，显然有失公允，中央集团军群司令克卢格为协调第4和第9集团军的行动也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战役名称
	斯大林格勒战役
	勒热夫战役



	参战的苏军方面军
	西南、中央、斯大林格勒
	加里宁、西方、莫斯科防区



	战线长度
	850千米
	1050千米



	战斗持续时间
	7个月
	15个月



	参加战役的军级单位
	27个
	42个



	参战的兵员
	1690500人
	2825300人



	官方数据损失
	1129619人
	1325823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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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9集团军群司令莫德尔大将（左一）与第197步兵师师长埃伦弗里德·博格步兵中将（左二）、第7伞兵师师长理查德·海德里希空军中将（右一）相遇。
	◎被炸毁的勒热夫大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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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军伤兵能够享受到这般的撤退待遇，在二战东线较少见。
	◎1942年—1943年冬季，莫德尔大将与他的参谋长克莱勃斯中将在前往视察第2装甲师的途中打雪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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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军在悄然有序地撤退。
	◎格罗斯曼·霍斯特，1941年12月25日担任第6步兵师师长，1942年1月1日晋升为少将，1943年1月1日晋升为中将，1943年2月获得金质德意志十字勋章。






	[image: ]

	[image: ]




	◎图中戴眼镜的军官是汉斯·约尔丹（Hans Jordan，1892年12月27日—1975年4月20日），1941年11月13日—1942年10月30日任前第7步兵师师长；1942年11月晋升为中将，同时晋升为第6步兵军军长；1943年1月晋升为步兵上将，担任第9集团军司令。本图是1944年3月15日，他在为第519重型反坦克营的埃里希·班森上士授勋。
	◎德军正在撤离勒热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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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3年3月，德军正在离开勒热夫。
	◎罗科索夫斯基在通过电话指挥作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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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西伯利亚的苏军士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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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军解放勒热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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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莫德尔在前线视察时总能引起人们的关注。
	◎1944年2月，莫德尔与北方集团军群一辆Stug III G型自行突击炮车的车组交谈，探讨撤退到“豹”防线的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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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707警卫师师长汉斯·冯·费尔肯斯坦男爵，这是他以中校身份参与入侵捷克苏台德地区期间的留影。
	◎“水牛行动”中德军正在撤走不必要的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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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成功的战场撤退“水牛行动”之策划及执行者——瓦尔特·莫德尔陆军大将。
	◎为了撤退得更顺利一些，德军给后卫部队配备了小型车辆。






第五章　“堡垒”作战


 “堡垒”计划

1943年库尔斯克的春天姗姗来迟，连绵的雨季让战场变得泥泞不堪。对于“堡垒”行动（Zitadelle）的可行性，德军高级将领中一直存在较大的分歧。在整个东线的德军18个装甲师只剩下495辆坦克，平均每个师只有27辆，以数量如此少的坦克投入库尔斯克突出部的争夺，想要获胜，无异于痴人说梦。而且在质量上，德军现役坦克已远远比不上苏军的坦克。当时德军装甲师的主力坦克Ⅲ号、Ⅳ号根本就不是T-34的对手；而新研制的Ⅴ号（豹式）、Ⅵ号（虎式）虽然在质量上有些优势，但产量却少得可怜。

从“堡垒”行动战前的态势地图上看，库尔斯克突出部就像伸入德军防御线的一个巨大的拳头，这里集结着苏军40％的野战集团军及几乎全部的坦克部队，对德军的防线构成严重的威胁。当然，这也是个机会，如果能歼灭这里的苏军，东线就会崩溃掉，因此在哈尔科夫战役还没有结束的时候，埃里希·曼施泰因元帅就已提出消灭库尔斯克弧形地带的苏军的作战计划，他的战术并不高明，就是个简单的钳形攻势，识破它不需要太多的军事理论水平，因此除极个别人之外，绝大多数德军将领都反对实施这一计划。2月刚刚复出、被任命为装甲兵总监的古德里安就是持强烈反对态度的人之一。莫德尔亦反对发起“堡垒”攻势，他甚至反对这一计划第一版的所有部分。但他只是以第9集团军面临的问题为出发点，在他当面的苏军军团无论是步兵数量，还是坦克数量都是他的2倍以上，以其麾下的第18装甲师为例，4月时含修理中的在内总共也只有39辆坦克和29门反坦克炮，不到正常编制的1/4……他认为，第9集团军将被赋予的任务是目前条件下无法完成的，莫德尔是能预见未来行动实施难度的战地指挥官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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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堡垒”行动战前态势图。



但是希特勒却支持曼施泰因的计划，尽管希特勒似乎知道这一计划的成功率很低。面对古德里安的反对，希特勒曾说：“这一作战的每个行动方案都会让我反胃。”但基于政治、外交等方面的考量，希特勒别无选择，必须博一把。第三帝国的最高统帅部开始计划发动以消灭库尔斯克弧形地带的苏军为作战目标的代号为“堡垒”的攻势。3月15日，希特勒签署了第6号作战命令。

希特勒还确定了5月5日为进攻日期。在“堡垒”的作战计划中，莫德尔大将指挥的第9集团军是库尔斯克突出部北面德国中央集团军群的主力部队，其下辖的8个主力师“战斗力量”只有24934人，每个师平均大约3300人，仅相当于一个正常师（6个营）的60％。他们领受的任务是从奥廖尔北部向库尔斯克突进；而南方集团军群曼施泰因元帅则应派遣所属坦克第4集团军（由赫尔曼·霍特大将指挥）从南方对同一目标实施突进。

据说在柏林3月24日的一次会议上，希特勒对莫德尔说：“如果我这么做的话，亲爱的沃尔特，至少会有一个师的苏军将像在斯大林格勒一样毁在库尔斯克，那么，我就可以征服全世界了。”

莫德尔命令情报官邦特洛克（Buntrock）中校着手评估、分析自己的实力、军队的构成及苏军的兵力，跟曼施泰因相反，莫德尔从未低估过苏军。他绕过克卢格的频繁进言增加了希特勒的疑虑。为了等待新型虎式、豹式坦克及“斐迪南”自行火炮的参战，德军不得不将进攻日期一变再变，进而导致了“堡垒”作战的连续性推迟。

3月30日，莫德尔获得一个任命，曼施泰因元帅因扁桃体炎和日益严重的白内障疾病住院了，莫德尔短暂地接任了南方集团军群司令的职务，任职约2周。第9集团军则由瓦尔特·魏瑟（Walther Weiss）步兵上将来指挥。魏瑟当时正负责在中央集团军群的后方扫荡游击队。南方集团军群司令部设在扎波罗热，利用这段时间，莫德尔对库尔斯克德军的整体情况有了更全面的了解。

4月2日，为了表彰莫德尔在前期战役中的优异表现，希特勒授予了他一枚钻石银橡叶骑士十字勋章，在整个纳粹德国，莫德尔是第28位获得这一殊荣的人。利用这次授勋被希特勒接见的机会，莫德尔侃侃而谈，跟希特勒进行了长时间的交流。莫德尔态度鲜明，言辞凿凿地反对发动“堡垒”作战，因为依据情报显示，第9集团军对面罗科索夫斯基的苏军部队到5月份时将补强到31个师、1200门大炮、1500辆坦克、200具“喀秋莎”火箭炮，形成2倍于莫德尔的优势……这次会谈应该给希特勒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促使希特勒愈发萌生了退意。

在“堡垒”作战的准备阶段，德军还进行了一系列的欺敌行动，发布了一些假命令，这些命令皆由魏瑟上将来签发，试图糊弄苏军情报部门。作假部分还包括将主要进攻的单位冠以看上去明显是防守性质单位的名称，譬如第9集团军曾被命名为“第2要塞参谋部”（Festungsstab II）和“魏斯集群”（Gruppe Weiss）2个代号。莫德尔还下令将德军战车引擎的声音录下、用扬声器在特定地点播放，让苏军无法确定何处是德军装甲部队真正的集结地。许多德军装甲战斗车辆也换上只用于本次行动的师徽标志。然而这些劳民伤财的欺敌措施被普遍认为几乎没有效果。

4月4日，莫德尔与赫尔曼·霍斯（Hermann Hoth）将军进行了交谈，他们告诉他，装甲部队的豹式坦克根本没有部署到位。第二天，莫德尔又与肯普夫（Kempf）将军及他的参谋们交谈，再次证实了霍斯的说法。然后，莫德尔命令空军做了一系列的空中侦察，情报显示苏军已经建立了一个巨大的防御网络阵地，延伸到20千米外的后方。

到4月8日时，莫德尔对“堡垒”作战的评估终于有了一个正式且谨慎的结论：“我们用来进攻的部队也仅是刚刚足够而已！”4月17日，在给中央集团军群的报告中，莫德尔则明确写道第9集团军的作战能力不足，他无法在预定的日期展开进攻。当第9集团军只收到所要求的一小部分战略军需储备之后，莫德尔的报告又送到了克卢格的司令部，后面附了一句：“我请求元首立即做出决定！”4月18日，莫德尔直接写信给希特勒，强调苏军的防御阵地很坚固，必须增加更多、更先进的坦克来应对苏军的新型反坦克炮。

4月20日，莫德尔和中央集团军群的参谋长克莱勃斯有过一次激烈的争论。克莱勃斯认为，第9集团军从来没有这么强大过，已经达到了最佳状态；莫德尔则强调，部队处在疲惫当中，当务之急是训练部队和磨合新装备。莫德尔显然比克莱勃斯更了解自己的部队。而且克莱勃斯要维护克卢格的立场，不可能那么客观。这极有可能是莫德尔后来绕过集团军群司令部，直接向希特勒进言的原因。莫德尔随后指示副官赖希海尔姆撰写一份全面的评估报告，报告长达7页，除了莫德尔的签名外，还有4个军长——弗里斯纳、哈尔佩、莱默尔森和佐恩的签名，这份报告最终为莫德尔又争取了2个师的兵力。

尽管莫德尔的意见看起来理由充分，但推迟“堡垒”行动却是一个致命的错误。库尔斯克突出部的苏军加强的速度比德军集结兵力的速度要快得多。4月，罗科索夫斯基的中央方面军兵力是538480名士兵，到7月初，已经达到711575名士兵（不含大本营预备队）、1785辆装甲战斗车、12453门大炮和1050架飞机。

4月27日，莫德尔乘飞机飞越德累斯顿，在那里降落并待了一个小时，看望了家人，然后继续飞往慕尼黑。4月28日，希特勒特地询问了莫德尔的情况。5月2日，德军在慕尼黑召开了第一次作战会议。会后，莫德尔绕过顶头上司克卢格直接再次向希特勒进言。于是，在第二天的第二次会议上，希特勒首先作了45钟的长篇讲话，然后莫德尔获得了发言机会。
(1)



莫德尔把一叠航拍照片展示在希特勒及众人面前，他指出苏军恰恰在中央方面军群2个集团军准备进攻的地段采取了周密的纵深防御措施，第9集团军将很难在这种遍布野战工事的地形上前进。而且苏军已经将大量的机动兵力从这个突出部撤出，并可能在己方将实施钳形攻势的突破地段部署了十分强大的炮兵及反坦克部队。

莫德尔强调指出：“进攻的最佳时机已经失去，俄国人预计到了我们的进攻，准备迎击我军进攻的俄国军团业已从失败中恢复了元气，这将使进攻成功的可能性大大降低，所以‘堡垒’攻势应该放弃。如果我们不想放弃这次进攻并要取得胜利，就必须运用其他的战术，至少推迟1个月以上。”

莫德尔的慷慨陈词甚至打动了希特勒，后者显现出了犹豫的表情，不断地向莫德尔提问。在接下来的会议上，莫德尔的意见得到装甲兵总监古德里安上将的附和。古德里安直言不讳地指出对库尔斯克突出部的进攻“没便宜可占”，坦克将蒙受巨大的损失，装甲兵的改编计划也会因此而破产。

克卢格元帅原本是反对发动“堡垒”攻势的，他曾拒绝了曼施泰因元帅要求的分兵合击库尔斯克苏军的建议，不知出于何种考虑，至少现在他的部属莫德尔越级向希特勒建言已经深深地激怒了他，况且古德里安历来被克卢格视为宿敌。于是，克卢格坚决要求立即实施“堡垒”攻势，声称他坚信德军一定能击溃甚至歼灭库尔斯克的苏军。

参谋总长蔡茨勒将军、曼施泰因元帅站到了克卢格元帅一边，根据曼施泰因参谋长特奥多尔·布瑟（Theodor Busse）少将的记录，他们甚至认为莫德尔的情报“严重夸大事实”，地图上的某些苏军作战单位并不准确，有些是以前战役中的单位等等。第9集团军的O 1（操作员）克劳斯·吕特切克（Klaus Lütticke）上尉则监听到了莫德尔与蔡茨勒之间的电话交谈。蔡茨勒说：“元首已经下令，要实施进攻计划。”莫德尔说：“我不打算这样做！请告诉我们的元首，我（的军团）很好，但执行的东西是毫无意义的，从一开始就会耗费我士兵宝贵的生命。”双方进行了激烈的辩论，分歧始终无法统一。

战争一结束，中央集团军群的作战军官彼得·冯·格若本（Peter von der Groeben）上校就辩解说，莫德尔的意图并非是推迟进攻，而是想破坏它。格若本认为莫德尔在试图说服希特勒拖延进攻，希望通过拖延让苏军失去耐心而主动进攻，这样，德军就有机会打一场防御战而不是进攻战了。格若本上校还指出，莫德尔早已在奥廖尔地区着手构建防御体系。最后，库尔斯克会战的时间被确定在6月10日，显然元帅们的意见被采纳了。又经过若干次会议的商讨，在曼施泰因元帅的一再催促下，希特勒犹豫不定。

高级将领们的争论和分歧搅得希特勒心神不宁，患得患失。一边是他最信任的陆军大将莫德尔和“闪电战”的首创者古德里安，另一边是两位元帅级的主官和参谋总长。争论还演变为私人恩怨，会议之后的几天，克卢格竟然提出要和古德里安进行决斗，并邀请希特勒做他们的见证人。

因为攻击时间表再度推迟，所以莫德尔又一次获得休假，他回到了德累斯顿。这时，他们家已经搬离，搬到街上一个叫“白鹿”的别墅里。莫德尔夫妇又去了一趟维也纳，带着副官阿尔博恩少校等人，跟旅客们同乘一趟列车。这是莫德尔在战争中最后一个真正的假期了。

为了保障后方的安全，中央集团军群在辖区内曾组织了若干次反游击行动，调动了10万左右的兵力。其中最有名的一次是“吉普赛男爵行动”（Operation Gypsy Baron），“魏瑟集群”（即第9集团军）出动了第4装甲师、第18装甲师、第10摩托化师、第7步兵师、第292步兵师和第102匈牙利步兵师来扫荡那大片失控的沼泽地、森林和山脉，据悉有6000名游击队隐藏其间。除了轰炸之外，德军还撒下了84万张传单，呼吁游击队投降，可这些行动收效甚微，虽然消灭游击队员1584人，俘虏1568人，但德军的主要补给线从布良斯克到奥廖尔段仍然只能间歇地使用。

6月2日，德国空军出动了567架飞机（其中437架轰炸机、130架战斗机）大规模地空袭了库尔斯克地区的铁路枢纽。苏联空军立即起飞迎战，出动了386架飞机进行拦截。大约有100架左右的德军飞机突破拦截进行了投弹，轰炸造成库尔斯克地区铁路运输中断12个小时左右。苏联空军后来宣称，在这一天的空战中，他们以损失27架飞机的代价击落了145架德国飞机（估计这一战果有所夸大）。这次空袭是整个二战期间纳粹德国在日间最后一次大规模地空袭苏联后方的战例了。

6月10日，莫德尔带着他的爱犬“恩泽萝”（Enzio）离开德累斯顿，重返前线了。

6月20日，莫德尔对自己的军团进行了评价：“现有的攻击力足够了，还有优越的地理位置，计划的实施主要看行动中的表现了。”第二天，希特勒把进攻日期改到7月3日。6月25日，在莫德尔的建议下，希特勒最后一次决定在7月5日发起攻击。

其实，德军并没有真正做好作战准备，第9集团军的作战方案直到6月倒数第二个星期才确定下来。在这期间，莫德尔额外得到了200辆装甲车和362门火炮，不过相比他当面之敌罗科索夫斯基，只是小巫见大巫，因为苏德坦克数量差距已拉大到500辆，斯大林还给罗科索夫斯基增加了6000门火炮。到5月31日，整个东线的德军可以开动的坦克也只有1846辆，有363辆在修理中，有216辆在调拨运输当中。大部分的重型坦克和自行火炮要到6月份才能运抵前线，譬如第9集团军唯一的重型坦克部队第505重装甲营的25辆虎式坦克要6月29日才会运抵前线，其中第3连的14辆虎式更是要等到7月8日（即开战后的第3天）以后才会运抵。

曼施泰因等人所盼望的战机其实从来就没有出现过，苏军一直在不断地加强兵力，已集结到了130万大军、19000门火炮、3444辆坦克或自行火炮、2000架以上的飞机，还构筑了大量的工事和雷场，至少构筑有8道防线，纵深达到250~300千米。仅苏联的沃罗涅日方面军就挖了2120千米的战壕和交通沟、28000个步兵掩体、55860个反坦克枪与机枪掩体、53000个指挥所和观察所、17500个地下室与掩蔽部，还设置有600千米铁丝网。
(2)



这样看来，“堡垒”攻势是完全没有成功希望的自杀行为！

4月25日—7月18日，第9集团军补充加强了308辆坦克、140门自行火炮，共计6个装甲师、14个步兵师和1个独立的虎式重装甲营，以及335000名官兵、1009辆突击战车（其中273辆Ⅳ号坦克、32辆虎式坦克、90辆“斐迪南”自行火炮）。这些部队编成4个军，其中就有精锐的第41摩托化军、第47装甲军与第20步兵军、第23步兵军。另有一个第46摩托化军也归莫德尔调度指挥。不过，德军中最骁勇善战的党卫军装甲部队及“大德意志”师之类的王牌师俱在南方集团军群。

在苏军的眼里，曼施泰因元帅、莫德尔大将谁更让他们害怕？这样的问题也许根本就不用回答，因为答案是显而易见的。莫德尔大将将要突破的地段被苏军统帅部判断为德军的主攻方向，因此北部是苏军重兵设防区域，由中央方面军司令罗科索夫斯基大将来指挥。第一梯队部署着第13集团军（114000人）和第70集团军（96000人），在它们的后方是315000名士兵和840辆坦克以及自行火炮（罗金将军的第2坦克集团军）组成的第二梯队，另外还有由鲁德钦科将军、瓦西里耶夫将军指挥的第9与第19坦克军（390辆坦克组成的预备队）、炮兵部队和兵团共18500人组成的第三梯队，更远一点的后方还有科涅夫指挥的草原方面军的1500辆坦克和50万士兵组成的第四梯队在等待着莫德尔。朱可夫元帅为对付莫德尔的进攻总共设置了四道保险。苏军的准备相当充分，甚至连伤员的床位、血浆、毛巾、汤匙、杯子、盘子等等各项细微的工作都面面俱到。

7月2日，在腊斯登堡希特勒的“狼穴”大本营，德国针对该战役召开了最后一次的战前会议，希特勒宣布作战日期确定为7月5日，然后做了冗长的解释。据说希特勒并不自信，有点心不在焉，直到谈论细节时才慷慨陈词起来。曼施泰因和克卢格仍然坚称，只要展开进攻，苏军的防守就很快会崩溃。其实，只要看一看侦察机带回来的照片就知道这种说法是不攻自破的，绝大多数的德军将领保持着沉默。莫德尔将军愁容满面，疑虑重重，但是相比之下，他人微言轻，无权去改变希特勒的决定，库尔斯克大会战如箭在弦。


 北部攻势

也许是注定了不会成功，为进攻做前期准备的德军第6步兵师工兵营一个排雷工兵组在覆灭之后，唯一幸存的一个叫布鲁诺·费曼罗（Bruno Femaro）的下士被苏军俘虏，他的口供，再加上南部战线向苏联投诚者的告密，还有苏联通过其他渠道侦察到的情报，苏军已准确地掌握了德军攻击的时间，所以，莫德尔的进攻没有任何秘密可言。






	
第9集团军第41摩托化军和第47装甲军的“战斗力”（1943年7月4日）




	第20装甲师
	2831人



	第4装甲师
	3549人



	第2装甲师
	4062人



	第6步兵师
	3121人



	第9装甲师
	3571人



	第18装甲师
	3479人



	第86步兵师
	3650人



	第292步兵师
	3714人



	备注：南方集团军群的“帝国”师“实战数字”7350人，第3装甲师5170人，第167步兵师6776人；“军事实力”可能要更高一些。而第9集团军的战力比1941年6月和1942年夏季显著降低。因此，1943年7月，莫德尔的部队“作战能力”是在“最好的年代、最好的军队里战斗力最弱的”。





第9集团军在“堡垒”行动中的作战序列（1943年7月7日）

司令：瓦尔特·莫德尔（Walther Model）大将

参谋长：埃弗费尔特·哈赫尔特（Elverfeldt Harald）上校（9月晋升为少将）

首席（作战）参谋官：约翰·赫尔茨（Johannes Hölz）上校



第20步兵军

指挥官：鲁道夫·冯·侬马（Rudolf von Roman）炮兵上将

下辖：

第251步兵师

第137步兵师

第45步兵师

第72步兵师



第46摩托步兵化军

指挥官：汉斯·佐恩（Hans Zorn）步兵上将汉斯·戈尔尼克（Hans Gollnick）步兵上将（8月20日接任）

下辖：

第102步兵师

第258步兵师+冯·曼陀菲尔战斗群

第7步兵师

第31步兵师



第47装甲军

指挥官：约阿希姆·莱默尔森（Joachim Lemesen）装甲兵上将

下辖：

第20装甲师

第6步兵师

第2装甲师

第9装甲师



第41摩托化军

指挥官：约瑟夫·哈尔佩（Josef Harpe）装甲兵上将

下辖：

第18装甲师

第292步兵师

第86步兵师



第23步兵军

指挥官：约翰内斯·弗里斯纳（Johannes Frießner）步兵上将

下辖：

第78突击师

第216步兵师

第383步兵师+第36步兵师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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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库尔斯克会战中的莫德尔，左边是第2装甲师师长卢伯中将。
	◎1943年，约瑟夫·菲茨弗恩（左一）、莫德尔（左二）、集中营建造者汉斯·卡姆勒尔（左三）和希姆莱（左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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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3年3月13日，希特勒接见中央集团军群的德军将领克卢格、莱茵哈德、莫德尔（右四）、魏瑟等人。
	◎莫德尔与第46装甲军下辖的各位师长在研究军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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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难得一见的莫德尔暂代南方集团军群司令时的留影。
	◎第2集团军司令瓦尔特·魏瑟上将。
	◎中央集团军群司令冯·克卢格元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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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23步兵军军长弗里斯纳步兵上将。
	◎第47装甲军军长莱默尔森装甲兵上将。
	◎第41摩托化军军长哈尔佩装甲兵上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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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46摩托化军军长佐恩步兵上将。
	◎苏联游击队训练有素，装备精良，很多人是被打散的正规军士兵。






	[image: ]

	[image: ]




	◎莫德尔（右三）很少待在集团军指挥部，他总是在前线各个军、师指挥部视察。
	◎步兵兵员的枯竭也是“堡垒”作战中让莫德尔很头疼的事情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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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军在库尔斯克的弧形阵地上修筑反坦克支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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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军在库尔斯克地区集结了海量的兵力，构筑了深远的防御阵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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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军在修补将用于“堡垒”作战的野战机场。



1943年7月5日2：20，莫德尔第9集团军的部队还在集结，苏军中央方面军第13集团军及近卫第6、第7集团军的2460门火炮、迫击炮、火箭炮（76毫米以上口径）就先发制人地对第9集团军进行了2次共60分钟的火力急袭，火炮密度达到每千米60~70门。按照苏联军史的说法：“德军的前沿阵地被炮火轰平，许多德军尚在列队之时就死于非命，伤亡惨重。”苏联的资料还称，其空军的417架强击机和歼击机先发制人地突击了德军7个机场，消灭了机场上的60架德军飞机。

另一种说法：苏军先发制人的炮击，轰击的主要是德军的炮兵阵地，因为苏军的侦察没有明确德军的集结点，所以炮击只干扰了德军的观测及通讯系统，引爆了6个弹药库，德军装甲车辆及步兵大多还在攻击发起线后方的集结区，未受损害。

莫德尔的北部攻势确实推迟了两个半小时（电影《解放》中有莫德尔去拜见克卢格，请求再次推迟进攻的情节）。当时的情况其实很混乱，德军的前敌指挥官不清楚发生了什么事，而第9集团军的相关档案资料在1944年6月毁于战火，因此没有官方版本，也许德军是不能确定苏军是否要转入进攻吧。

4：25，北路德军的空援第1航空军的300架飞机开始起飞，指向主攻轴前方的苏军第13集团军阵地以及两边的第48集团军和第70集团军，在6个小时内出动1000架次，其中800架次是轰炸机。与之相反，苏联空军在最初4个小时内全无动作，直到中午以后才开始活跃。苏军的强击机首次使用了新式反坦克聚能炸弹。“这种炸弹重1.5~2.5千克，投到坦克装甲上不反跳，好像粘在了装甲上一样，能烧穿德军虎式和豹式新式坦克的装甲。”原苏空军第16集团军司令C.N.鲁坚科（Сepгeй Pyдeнкo Игнaтьeвич
 ）空军元帅后来回忆说。一天之内，苏联空军出动了1720架次，损失了98架。德军第6步兵师师长格罗斯曼将军承认：“俄国人使用这么多的飞机，我们还从来没有在东方见到过。”德军在北线的空中攻势是由古恩特·科尔登（Günther Korten）空军上将的第1航空军来负责，其下辖700架飞机。这一天里，他们出动了2088架次，损失21架（3架Ju88、8架Ju87、1架He-111、7架FW190、1架Bf110、1架Bf109），德军掌控着北部的制空权。

4：30，第9集团军开始了80分钟的炮火准备，5分钟后苏军火炮予以还击，但30分钟后就沉寂了。5：30，莫德尔大将以弗里斯纳步兵上将的第23步兵军（第216、第383、第78突击步兵师）佯攻苏军第13集团军与第48集团军结合部，因为没有坦克的掩护，推进举步维艰，有的连队在阵地前就已经损失了所有的军官和一半的士兵，好不容易突入到第一道壕堑，又被新的雷区和苏军的顽强阻击所阻。德军的牵制行动除了惨重的损失以外，并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

而担任主攻的第9集团军的第41军和第47军的4个装甲师（第20、第2、第9、第18装甲师）、3个步兵师（第6、第292、第86步兵师）在猛烈的空中火力支援下，以542辆战车组成一个楔形战车梯队（动用的兵力占到所有可用的战车数量的57.7％），从90千米宽的正面实施了突击，其主攻方向上，坦克的密度达到每千米18~25辆。当时的攻击方向是奥利霍瓦特卡（Olkhovatka），可眼前就是一个布设有50700枚反坦克地雷、28000枚以上的反步兵地雷的大型雷场，难以计数的反坦克炮支撑点、反坦克壕沟、屏障、陷阱等等设施掺杂其间，构成了一个庞大的防御体系。

纽顿的作品中提到，有一本残缺、污损的第9集团军司令部的作战日志铅笔速记本，它记载了莫德尔的行程。莫德尔大约在5：30离开他的司令部，也许是想尽快去要求缩短炮火准备的时间。跟随莫德尔的只有一名副官、一个警卫和一辆无线电指挥车，他首先来到莱默尔森的第46摩托化军指挥部，要求报告所取得的进展。

这里的第6步兵师和第20装甲师的目标是奥利霍瓦特卡。莱默尔森采取了步兵、工兵走在最前面，坦克随后的新战术。德国工兵使用了B4型无线电操控坦克进行排雷，效果并不理想，好不容易才开辟了4条通道。英勇的苏军工兵迎着炮火，投掷燃烧瓶和炸药包，并在德国坦克的履带前放置了地雷。

第6步兵师得到了第505重装甲营（由斯瓦特少校指挥）2个虎式坦克连的强力支援。该营参战的27辆虎式坦克击毁了42辆苏军坦克，虽然所有的虎式都被苏军坦克或反坦克炮火多次击中，但仅有一辆被摧毁。德第6步兵师终于艰难地突破了右翼苏军第15步兵师（由占吉加瓦上校指挥）的防御。

俄中央方面军指挥部加强了第13集团军地带内的防御，增援了第1、第13反坦克歼击旅和第21迫击炮旅的兵力，因而莫德尔的进攻势头很快被遏制住了。虎式坦克是用装甲把7吨重的88毫米高射炮包裹起来所形成的70吨重的产物，并不适合近战，车上没有配备机枪，只能靠火炮来消灭敌人，一旦陷入步兵防御阵地，用火炮打步兵效果很差，起不到歼灭和压制敌人的作用，并不适合掩护步兵前进。另一方面，当坦克接近敌人炮兵阵地，而步兵却又跟不上来，突进中的德国坦克群就会遭到地雷及反坦克炮的大量杀伤。于是，损失大大地超出了莫德尔的预期。

然后，莫德尔驱车往东，来到第41摩托化军指挥部。哈尔佩这个方向的佯攻是以第292、第86步兵师为主导的，原本并不被看好。他们得到了90辆“斐迪南”自行火炮猛烈火力的掩护，这种钢铁怪物后改名为“象式”，可以在3000米远的距离上击碎当时任何一款苏军坦克，这让苏军士兵深受打击。第292步兵师第508掷弹兵团的推进首先超出了其预设目标，但是随后也陷入一个未被发现过的雷区当中。9：00，该团第I营遭到苏军巴里诺夫（A.B. Barinov）上校指挥的第81步兵师的反击，战斗异常激烈，哈尔佩被迫将第二攻击波的第18装甲师第101装甲团提前投入战斗。经过5次冲锋，德军终于摧垮了苏军第81步兵师及第129坦克旅等部队的防御，他们突破了3道堑壕，打开了通向波内里（Ponyri）的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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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莫德尔回到司令部，看到由参谋们绘制的战场简报地图，第20装甲师依然寸步不前，战况没有任何值得乐观的迹象。第6步兵师把第322步兵团投入第18掷弹兵团和第58掷弹兵团的阵地，在重迫击炮的掩护下，又开始了血腥的进攻。莫德尔要求保证第6步兵师侧翼，继续扩大突破口，并把所有能用的工兵营都调到第6步兵师的方向来扫雷。这是第一次，但不是最后一次，莱默尔森将军对莫德尔很不满，因为莫德尔变更了军长的主攻、佯攻命令，又没有增加预备队，也没有增加或修改火力支援计划。

然后莫德尔花了2个小时来到第46摩托化军的指挥部，14：00左右抵达。他挥手推开那些战况简报，指出第7、第31步兵师应保护好第20装甲师右翼，辅助攻击，而这是第46军所做不到的，因为这2个师正陷在雷区中，寸步不前。半个小时之后，莫德尔离开了，临走前要求佐恩将军保护好第47装甲军的侧翼，保持对苏军第7近卫机械化军的压力。佐恩虽然很不满，但却不敢去与莫德尔争论。

90分钟后，莫德尔又出现在莱默尔森的指挥部，第78突击“风暴”师和第216步兵师并没有攻占预定目标，莱默尔森警告手下的师长，如果在剩下的时间里不能拿下该目标，莫德尔将会取消炮火支援。

波内里方向，魏德林第86师的步兵们表现得十分勇敢，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但仍然无法扩大战果，增援部队无法及时部署到位，工兵的排雷速度也跟不上来，大片的雷区是无法逾越的屏障。苏军退守到火车站北面的第三道防御线，战斗演变成一场看不到任何前景的装甲消耗战。德军付出的代价是惊人的，2个“斐迪南”重驱逐战车营的自行火炮虽然拥有着最厚的装甲，但设计时没有配备近战机枪，突破时一旦近距离遭遇苏军步兵，就像待宰羔羊般毫无生还的希望，第653独立战车营的49辆“斐迪南”最终损失了37辆。

16：30，莫德尔第二次抵达哈尔佩的指挥部，哈尔佩承认，在黄昏之前不可能拿下奥利霍瓦特卡镇，莫德尔承诺将增拨额外的坦克。2个人站在地图前研究了20分钟，对敌情和第二天的行动进行了分析和安排。哈尔佩建议，他已经把第18装甲师投入战斗，所以7月6日，莫德尔应考虑加强第6步兵师、第292步兵师的第51掷弹兵团和第101步兵团已经衰竭了的兵力。这样做显然会肢解掉第18装甲师，哈尔佩认为这样有利于用步兵抓住任何突破罗科索夫斯基第二道防线的机会。莫德尔未予置评，承诺会根据实际需要来调动部队。

17：00，第47装甲军记录着莫德尔第二次巡视时的情况，莫德尔命令莱默尔森——不再是征询意见——在第二天的战斗中要调走第2、第9装甲师，尽管这两个师本来是要在完全突破了苏联防御之后才使用的。然后，莫德尔浏览了莱默尔森7月6日的作战命令，跟他进行了讨论，大约花了一个半小时。在离开47装甲军之前，莫德尔还下令印发一些给军队的指令，做出一系列规定，譬如假设的夜间防御，包括用炮兵拦截敌军反击的细节、使用装甲营来构筑安全线等等。不过后来记录中的符号显示，参谋人员并没有接受莫德尔的这些教条式的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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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堡垒”作战的北部攻势图。



到日终前，北线德军的300辆坦克及自行火炮中有2/3因各种原因退出了战场，至少有70辆是永久性的损失，第9集团军当天的损失粗略统计就已经达到7223人，却只楔入苏军第13和第70集团军之间防御阵地12千米。

19：00左右，精疲力竭的莫德尔终于回到了集团军司令部，他与参谋长哈赫尔特上校密谈了1个小时，讨论了是否在翌日将现有的空军支援完全提供给第47装甲军，或是分散飞机架次给哈尔佩和莱默尔森的部队。莫德尔本人更倾向于支持哈尔佩，但他无法改变参谋们的坚持，他们更看好莱默尔森所要突破的方向。后来的空中支援被用于第47装甲军方向，莫德尔几乎全盘接受了哈尔佩的建议，把第18装甲师肢解掉增援给2个步兵师。

8：40左右，莫德尔与顶头上司克卢格简单交流后，在他喝了几杯酒准备睡觉时，忙碌的参谋人员找到他，想要明确莫德尔下达的那些冗长的命令。

北部德军的进展不大，希特勒很不满意。德国最高统帅部通过克卢格元帅敦促莫德尔加大进攻的力度。7月6日凌晨4：20，莫德尔已站在第9集团军司令部的地图前听取参谋们介绍各个军的战况和攻击目标等。因为只有3个小时睡眠，莫德尔比平常更加乖戾和粗暴，他打电话给哈尔佩，要求第41摩托化军的几个营在攻击的最后1分钟变更阵地；然后检查了攻击计划，并打电话给炮兵司令，要求炮火重点支持第23步兵军的第292步兵师。

5：20，莱默尔森打电话给莫德尔，提出第20装甲师的装甲力量过于薄弱，要求至少增加1个师或把第505重装甲营给他。莫德尔同意，并告诉他增援的是2个师而不是1个。莫德尔还亲自审核了命令的落实情况，具体细致到营连一级了。10分钟之后，5：30左右，第41装甲军的参谋打来电话，说根据他们的前沿观察哨观察和集团军群司令部发来的空中侦察报告，苏军将从第13集团军地域内发起进攻；如果在苏军攻击之时发起攻击，第292步兵师则必须保护好第46摩托化军的左翼。显然哈尔佩在索要他想要的，以确保第18装甲师的大部分在他的指挥之下，而不是调去保护第6步兵师的侧翼。莫德尔再一次同意了哈尔佩的请求，还把一些火炮支援调拨给了第41摩托化军。

5：40，莫德尔打电话给克卢格元帅，介绍了本集团军的攻击计划和情况。他自信地预测将在日终前拿下波内里、奥利霍瓦特卡等地周围的高地，然后就可以向罗科索斯基的主防御阵地发起攻击了。但那样仅靠第9集团军的兵力是不够的，需要增调集团军群预备队中第10掷弹兵师、第12装甲师与第4装甲师组成一个装甲突击集群，他建议由冯·埃塞博克（von Esebeck）中将来指挥。克卢格对莫德尔的提议犹豫不决。

苏联最高统帅部原本要把预备队特洛费缅科中将的第20集团军调过来，但南线的情况更加紧急，罗科索夫斯基不得不另做打算。早在7月5日傍晚，罗科索夫斯基就已在筹划着第二天的逆袭了，他准备投入第13集团军第17近卫步兵军、第2坦克集团军第16坦克军，外加方面军预备队中的第19独立坦克军，共计有600辆坦克。不过事实证明，他是在下一招“臭棋”，因为反击的时机并未成熟，而且黑夜太短暂（3：50就天光大亮了），苏军既没有时间探明德军雷区的位置，也没有在自己雷区开辟一条通道，因而苏军的反击从一开始就陷入了混乱。

8：30，莫德尔要求第46摩托化军提供关于3个装甲师的最新兵力报告。不久，莱默尔森的指挥部打来电话，说凯塞尔将军指挥的第20装甲师已进入古拉特茨（Gnilez）——而实际上要到9：00以后，凯塞尔才会完全肃清苏军的抵抗。莫德尔闻讯后很高兴，自信地认为这一天的战斗最终会突破苏军的防线——其实，作战参谋们忘了告诉他们的军长，情报显示大批的苏军坦克正在源源不断地开来，因此莫德尔不可能知道自己的前锋部队将与海量的苏军坦克相逢。莫德尔的最后一个电话是打给第9集团军工兵指挥官的，他在询问奥卡河上架桥的问题。8：45，莫德尔乘坐他的指挥车离开司令部奔赴前线视察去了。

德军把第2、第9装甲师（共188辆坦克）投入了对奥利霍瓦特卡方向的进攻，库尔斯克会战中的第一次大规模的坦克战不期而遇地在波内里以西展开。“德军的尖刀”第505重装甲营在伯恩哈德·施瓦特（Bernhard Sauvant）少校的指挥下用了16辆虎式坦克排成楔形战斗队形，88毫米炮在1500米的距离远程发炮，像开罐头一样，半个小时之内就击毁了苏军第16坦克军的先头部队第107坦克旅50辆坦克中的46辆，随后跟进的第164坦克旅有23辆坦克也被打毁。而第505重装甲营仅有一辆坦克被击毁。

第505重装甲营6个月之前才在德国法林波斯特尔（Fallinbostel）市组建，原本打算用于北非战场，库尔斯克会战是它的处女战，却这般惊艳。这个王牌装甲营到战争结束时，总共摧毁了大约900辆苏军坦克及1000门火炮，涌现出了威廉·克劳斯中尉（战绩68辆）、卡尔·马斯贝格军士长（战绩50辆）等一批王牌陆战反坦克杀手。

苏军虽然损失很大，但赢得了时间，而且增援了第15步兵师和第81步兵师那些被包围着的分队，使他们能有序地后撤到第二道防线。依靠着雷场和快速设置的障碍，苏军重新迟滞了德军的推进。2天激战下来，苏军原有8000人的第81步兵师仅剩下2500人左右，基本丧失了战斗力。但第二梯队的第307步兵师和第6近卫步兵师担负起了防御重任，同时第3坦克军也进入战场，更多的部队正在源源不断地赶来。苏军的防线终于稳住了。

莫德尔让司机绕过莱默尔森的指挥部，直接把车开到了第2装甲师的师部。这个师有140辆坦克、50门突击炮，战力是相当可观的。莫德尔大约在上午10点左右抵达该师，师长福尔拉斯·卢伯（Vollrath Lübbe）中将赶紧过来拜谒。莫德尔通过地图，检查了团、营级单位对自己命令的执行情况，发现卢伯中将的表现很是糟糕：通过团、营长们的汇报，莫德尔知道了苏军罗丹中将的第2坦克集团军抵达了战场，团、营长们不知道师长的意图，因而反应过分谨慎。但莫德尔并没有指责卢伯。

然后，莫德尔乘车去了第6步兵师师部，在那里，第46摩托化军的参谋正与师部工作人员在地图上标注战况，冯·克卢格元帅和莱默尔森也来到了这里，众人一起听取了师长格拉斯曼的汇报。大约在10：20，莫德尔终于认识到了真实的战况及苏军第2坦克集团军的存在。在这里，莫德尔至少待了2个小时，他的态度没有被记录下来，但他显然是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因此同意调上预备队的第10装甲掷弹兵师和第12装甲师。

苏联空军已逐渐取得库尔斯克北部上空的制空权，大量的苏军飞机在战场上空穿梭，德军地面部队将不再有在白天自由行动的权利，莫德尔乘车去往前方4千米远的第20装甲师的师部，用了1个小时。第20装甲师的师长是凯塞尔将军，军官们正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认为不久将会拿下前方的目标，不过关于大量苏军T-34S坦克出现的情报给他们心头蒙上了一层阴影。

莫德尔离开第20装甲师返回第2装甲师，此时，他的担心是双重的：如果罗科索夫斯基的预备队没有被吸引到第20装甲师的方向，或者凯塞尔不能凭自己的兵力顶住进攻，那么卢伯的第2装甲师极有可能不能突破苏军最后的防御线；另一方面，莫德尔担心过度的谨慎可能会让卢伯不能抓住战机，所以必须督促他采取更积极的行动。

莫德尔于13：00左右抵达第2装甲师，并在那里待了6个小时。莫德尔有些粗暴地斥责了莱默尔森，并督促卢伯采取行动，但没有被记录下来，这可能有2个原因：第一，战后苏军缴获了第9集团军的战争日记，出版定稿时把它删除掉了，因为那是对苏军不利的言词；第二，莫德尔在为进攻失败撇清关系，故意不记录。

不过，莫德尔整个下午都待在第2装甲师的行为也是值得商榷的，很多军史专家对此提出了批评。因为师级前进指挥所甚至装甲师部里，皆不具备与集团军司令部等同的通讯、联络设备，对战场的监察范畴不会超过30千米。一些关键性信息的传递会延误，决策时可供参考的信息源远比不上在集团军司令部里。

当天下午，第2装甲师并没有形成突破，苏军第70近卫步兵军炮火相当猛烈。瞬息万变的战报首先不是传达给第2装甲师师部而是第9集团军司令部，因此莫德尔得到的信息大都是滞后、零碎的，基于此的指挥也会是错误的。譬如，16：30，莫德尔试图把第9集团军的全部炮火用来支援第20装甲师的进攻，实际上战机早已经丢失。2个小时以后（18：30），通过了自己设置的雷场阻拦的苏联第19坦克军的150辆坦克伐木铺路，姗姗赶来，从西面猛烈地攻击，阻止了第20装甲师的继续挺进。激战之后，第20装甲师能动的只有50辆坦克了。

莫德尔打电话到克卢格的司令部，要求在第二天把绍肯中将的第4装甲师投入战斗。很显然，莫德尔已迫不及待要打出最后一张王牌了。第4装甲师原本是要加强给第9装甲师的，现在则要用于第2装甲师这条攻击轴线了。

19：00左右，莫德尔开始返回司令部，但2个小时过去了，他都没有到达，这段时间里，没有人知道他在哪里，应该到哪里去找他。其实，莫德尔是作了一次计划之外的逗留，他去了第12高炮师，与空军方面的炮兵中将讨论了第二天对第47摩托化军的火力支援和第12重型防空炮团的空中掩护问题。而那里的通讯联系不到陆军部队，所以对于第9集团军的官兵而言，莫德尔已经“蒸发”了。

21：30左右，莫德尔回到了第9集团军司令部，他终于了解到了当天攻击的全面情况，第9集团军的推进限制在2千米左右，兵员损失有所减少，当日阵亡2996人。22：00，莫德尔打电话给集团军群司令克卢格元帅，但克卢格不在。于是，莫德尔与克卢格的副官进行了商谈。7月6日关于莫德尔的最后记录是，他指示参谋长哈赫尔特，重申了将增援的第9装甲师用于第18装甲师作战方向的命令。

我们能找到的记录莫德尔详细行程的这一没有作者名字、残缺的记录本记载的内容截止到7月7日。莫德尔通常是在清晨就离开他的司令部，一天的大部分时间在各个集团军司令部和师部之间视察或往返，不到黄昏时候他是不会回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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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库尔斯克会战很大气的一幅油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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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堡垒”攻势中，正在发射的苏军“喀秋莎”火箭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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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7月，攻击波内里之前的德军“费迪南德”重型突击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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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莫德尔（右）与克卢格元帅（左）在策划北部攻势。
	◎莫德尔（右）与第46摩托化步兵军军长佐恩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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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军的对地攻击机PE-2成为库尔斯克北部德军地面部队的噩梦。
	◎在库尔斯克会战期间的莫德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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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的库尔斯克会战中，莫德尔在军车上听取前线指挥官的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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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中一张很有名的照片，它讲述的是1943年7月6日或8日，德军步兵在波内里作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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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尔斯克会战的经典照片之一：一辆“虎王”坦克从坦克坟场中突围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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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德尔（左三）与第2装甲师师长卢伯（左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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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3年，莫德尔与第20装甲师师长凯赛尔在一起，但从他身着的皮大衣看，应该不是“堡垒”作战期间。
	◎莫德尔把指挥车驶到最靠近前线的地方，去听取那些校级军官的汇报。






	[image: ]

	[image: ]




	◎莫德尔在库尔斯克会战前视察部队。
	◎战斗在波内里城外的第505重装甲营的虎式坦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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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库尔斯克北部战场上的莫德尔装甲部队。




 钢铁熔炉

莫德尔已经把北线的主攻目标改到了波内里方向。6：30左右，在短暂的炮火和空军火力准备之后，德军第292步兵师的2个团和第18装甲师的100辆坦克及自行火炮对波内里火车站发起了进攻。苏军中央方面军司令部早就预计到德军会选择这里作为突破口，在波内里地区建立了强大的防御阵地。在波内里的苏军共有15个炮兵（或迫击炮）团，这些火炮成了德军前进道路上“强大的炮火屏障”，第6近卫迫击炮团火箭炮几次齐射曾造成了大量杀伤，直接瓦解了德军的进攻，有一辆重70吨的“斐迪南”自行火炮甚至被一枚203榴弹炮弹炸成了碎片。随后，苏军轰炸机的空中打击也接踵而来。苏军工兵连夜部署的雷场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德军的装甲突击阵型不断地发出爆炸的巨响，腾起高高的火焰，总计有22辆德军坦克被毁伤。

10：00，德国步兵依靠密集的炮火和空中掩护，在50辆坦克的支援下一度突入了波内里西北部，他们的目标是要夺取斯诺瓦河上的桥梁。俄国工兵及时炸掉了大桥。随后，苏军两个团展开反击，顽强地把德国人赶了出去。德军的4次突击皆被瓦解掉。中午时，莫德尔又调上了黑尔姆特·魏德林（Helmuth Weidling）中将（此人后来成为柏林保卫战的卫戍司令）的第86步兵师和汉斯·特劳特（Hans Traut）中将的第78突击“风暴”师。尽管苏军叶恩申（M.A.Yenshin）将军的第307步兵师消耗殆尽，但苏军新增调了第5突破炮兵师、第13独立歼击反坦克炮兵旅、第11迫击炮旅、野战火箭炮近卫第22迫击炮旅，以及约费将军的近卫第1工程兵旅等部队来加强防御。双方不断地投入预备队，在建筑物的废墟间进行着惨烈的战斗，每一栋房子都拉锯式地反复争夺，波内里火车站反复易手。该战俨然是一个小型的斯大林格勒战役。

黄昏时，德军用2个步兵营和12辆坦克终于拿下了东郊的五一农场。随后，增加到60辆坦克及2个步兵团，终于占领了波内里的北部和部分市中心地区。另外的一小股德军则穿透苏军的防线，突入到波内里的南部。但德军的胜利是暂时的。利用夜色，苏军不停地调兵遣将，这座燃烧的城市整晚都在激战当中。

右翼的奥利霍瓦特卡村被莫德尔看成是通向库尔斯克城的钥匙，为了攻占西南部4.5千米的274高地，莱默尔森有意组成了一个以第2装甲师为核心的战斗群，调动了第2、第20两个装甲师以及第505重装甲营等部队约300辆坦克，但那里的苏军同样部署有重兵——第17近卫步兵军和第2坦克集团军。围绕着这个高地的争夺十分激烈，双方都伤亡惨重，德国人后来伤心地称274高地为“坦克的高地”。

双方在奥利霍瓦特卡、萨莫杜罗夫卡（Shabolovka）、索洛施恩基等地反复地进行着拉锯式的争夺，战斗异常惨烈，第505营也有3辆虎式被毁。德军空军竭力提供掩护，但13次冲锋都被打退。夜里，罗科索夫斯基又调上来一支预备队——博格丹诺夫将军的第9坦克军。日终时，第9集团军的坦克炮弹已消耗殆尽，莫德尔请求蔡茨勒紧急给他的部队运送10万发坦克炮弹（以每辆坦克200发来计算）。

苏军依然在不断地反击，第74步兵师、第12炮兵师对保护第9集团军东部侧翼的第78突击师的阵地进行了反复攻击，这个突击“风暴”师的很多营连都拼光了，但始终没有后退一步，这是德军维护莫德尔“战果”的保障。在这一天里，第9集团军总共损失了2861人，三天累计伤亡达到了13080人。诚然，这些数据不是很准确，但这样的损失使莫德尔那些本就不满员的步兵师更加徒有虚名了。

7月8日，莫德尔又把主攻方向改回了奥利霍瓦特卡，新锐力量第4装甲师将用于这个方向。8：30，莫德尔、莱默尔森与第4装甲师师长冯·绍肯（Dietrich von Saucken）进行了电话会议，主要讨论了该部的攻击轴线的问题，即怎样辅助第20装甲师拿下萨莫杜罗夫卡。第4装甲师是莫德尔最后一张装甲王牌了，该师曾转战波兰、法国和莫斯科等地，有着“优良的传统”，当时拥有130辆坦克及自行火炮。绍肯虽然新近才担任师长，但素以“坚韧不拔”、“血胆正直”著称，是国防军将领中少数几个敢于跟希特勒对抗的人之一。

当时的态势是卢伯的第2装甲师以118辆坦克主攻奥利霍瓦特卡，凯塞尔的第20装甲师正在试图打开特普鲁的通道，于是绍肯的第4装甲师被要求沿着特普鲁方向突进，务必要拿下272高地。

但罗科索夫斯基早已在此布下了重兵，严阵以待，炮兵、重机枪和埋伏的T-34坦克形成了多层交叉火力网，隐蔽的反坦克炮直到德军走近到650~750码的距离才开火。绍肯的进攻撞在了火网上，如同飞蛾扑火。糟糕的天气还打乱了莫德尔的空中支援计划，没有轰炸机的开路，突击伤亡更加惨重，密集的炮火吞噬着突击地域里的一切生物，第4装甲师第33装甲掷弹兵团在瞬间就死了百十号人。而且莱默尔森在如何使用第4装甲师的问题上有自己的想法，在他的干预下，第4装甲师第35装甲团被用于第2装甲师的作战方向，改由第904突击炮营来配合绍肯，这样一来，第4装甲师的力量弱化到只有4个步兵营的程度。

德军不顾伤亡继续猛攻，空军终于利用仅有的好天气赶来支援。

莫德尔四处巡察，不在集团军司令部，得不到这些信息。直到中午12：30，莫德尔来到第4装甲师前进指挥所才获知这些变化。在那里，他只能听取参谋们对战况的介绍，因为经过4个小时的激战，负责此事的军官已死于苏军的空袭，绍肯和第33掷弹兵团的指挥官（2人均负了伤）还在前线指挥作战。参谋告诉莫德尔，该师的最后一支预备队已投入了战斗。此时还出现了过剩的掷弹兵部队被撤下，而第35装甲团却因没有步兵掩护停滞在苏军阵地前的奇特景象。德军最终虽然拿下了乔普洛耶（Teploye）村，但代价是绍肯受伤及第33掷弹兵团数百人伤亡，而这个村子周围的高地仍被苏军控制着，所以根本没有可能再向前突破了。

这样的结果让莫德尔震怒了！

莱默尔森解释说：“关于第35装甲团的战况尚没有很准确的信息。”参谋人员也说：“情报是自相矛盾的，依据地图已无从判断了。”

几个电话沟通之后，确定了第2装甲师即使增加了200辆坦克，仍然无法突破，莫德尔暴跳如雷。

“不说别的，第2装甲师师长和第12旅旅长必须被追究责任！”莫德尔怒不可遏。然后，他命令所有的坦克回到自己的部队，没有集团军司令部的明确命令，不准再私自调离。第47装甲军的首席参谋官安德鲁斯（Drews）少校则据理力争：“不，上将，我刚从前线回来，他们（坦克部队）已经出发了，正在作战中，陷入了僵持，根本就撤不下来！”

莫德尔问：“真的是这样吗？”

安德鲁斯说：“上将，你知道的，我们有多少坦克都会倾力投入到装甲突击中去，所以，真的是撤不下来。”

莫德尔若有所思：“安德鲁斯，他们告诉我的，一般都是夸大了的，而你不得不相信，但我不会采信。”

不管莫德尔信不信，他的命令在晚上之前是无法执行的，而第9集团军的突破机会早已经失去了。

272高地上的厮杀持续了48小时，曾两度易手。257高地的争夺同样白热化，苏军第70近卫步兵师宣称打退敌人16次冲锋，一个叫伊吉舍夫的苏军大尉指挥的火炮一天内就击毁了19辆坦克；第3反坦克歼击旅宣称摧毁了146辆德军坦克，当然，这个苏军反坦克旅也基本上被消灭了。直到17：00，德军增兵之后才夺取了257高地。虽然在苏军的防线上打开了一个缺口，但德军无力向前突破了，因为大量的苏军援兵在前方地域构筑了新的防线。

波内里的争夺则从未停歇，苏军利用凌晨发起反击，夺回了波内里的北部，德军仍控制着部分街区。苏军就在进攻的正面补充敷设了大量的地雷（据苏联的军史资料介绍，大约有8000枚反坦克地雷），至少有68辆德国坦克（含无敌的“斐迪南”自行火炮）被诱入雷区摧毁。广阔而深远的雷区、强大而绵密的防御体系让莫德尔继续进攻的梦想被无情地击碎了。

参谋长哈赫尔特报告说当天有3220名官兵伤亡，那些还活着的步兵也疲惫不堪，很多人已经连续96个小时没有合过眼了，取得的战果仅是数十或数百米的推进。莫德尔沮丧地向中央集团军群司令克卢格报告，第9集团军由于损失惨重及缺乏油料，已经到了行动的极限。

但克卢格元帅命令必须继续进攻，因为曼施泰因的部队已打到了奥博扬附近。

莫德尔根据战场的变化不断地修改着主攻的方向，冀望以尽可能小的代价突破苏军防线的某一点来打破战场的僵局.为此，他勉为其难地制订了一个继续进攻奥利霍瓦特卡的计划。

第4装甲师师长绍肯中将很好斗，虽然知道他的师会在继续进攻时首当其冲，仍然渴望继续进攻，他要求调离的部队在早晨之前归建，得到莫德尔的初步同意。

7月9日，莫德尔大将以第47装甲军5个师（第2、第4、第20装甲师，第505营第3连，新调来的第36步兵师）的兵力以及约300辆坦克向奥利霍瓦特卡发动了最后一次进攻。暴风骤雨般的火力覆盖了防守者的阵地，希特勒甚至命令把南方集团军群1/3的空军转隶过来支援莫德尔，但苏军始终牢牢地控制着北部的制空权。

罗科索夫斯基调来了重型反坦克炮，增加了第140步兵师和第11近卫坦克旅等兵力，德军攻占了萨莫杜罗夫卡南面一个很次要的高地以后，就寸步不前了，损失惨重，一无所获。

在奥利霍瓦特卡方向受挫后，莫德尔又向波内里增派了总预备队第10装甲掷弹兵师，而苏军在这一重点方向同样增加了第3、第4近卫伞兵师等援兵。“斐迪南”战车火力强劲，1000~2500米内的坦克或地堡均可一炮摧毁。经过血腥的战斗，付出惨重的代价（德军统计的伤亡是4500人阵亡）之后，德军终于占领了大半个波内里。但苏军仍然控制着部分市区，通往该市的铁路、公路始终处在苏军的火力控制之下，无法启用。

骁勇的苏军空降兵第4师在晚上增援了过来。在这一进攻方向，废墟间遍布着各种德军、苏军的战车残骸。德军精疲力竭，无力再继续前进。为防不测，罗科索夫斯基下令开始构筑面积超过20平方千米的延长防线，巩固防御体系。通过空中侦察，莫德尔认识到了这一点，他意识到战斗继续下去很可能会演变成一场消耗战，但克卢格认为数字被夸大了。希特勒更是不顾战场实际，反对任何形式的撤退或者防御。


在库尔斯克南部，苏联沃罗涅日方面军计划以突袭方式轰炸德军哈尔科夫的机场，摧毁德国第4航空军的战力。但德军装有先进的雷达系统，预先发出警报，苏德双方在库尔斯克南部上空展开大规模空战，苏联空军损失惨重。据德国新闻局7月6日公布的战报，德军击落了400架俄国飞机（这一数字基本准确，得到了朱可夫的侧面认可），取得了在南部的制空权。支援莫德尔的第1航空军只有700架飞机，而支援曼施泰因的第4航空军各类飞机却有约2000架，所以德军可以将南线1/3的空军暂时调往北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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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堡垒”开战后苏军在北部大反攻的地图。



莫德尔命令第23步兵军和第41摩托化军采取严格的防御战术，不得擅自进攻。莫德尔后来承认，这个决定几乎等于取消整个北线的“堡垒”作战行动。其实，克卢格也是相同的看法，但他知道，南线曼施泰因正在突破沃罗涅日方面军的防御，希特勒和蔡茨勒不会同意中央集团军群转入防御。于是他让莫德尔带着哈尔佩、莱默尔森去第47装甲军军部见他，以敲定翌日早晨的进攻计划。

这不是一个乐观的会议，哈尔佩认为罗科索夫斯基的增援火炮已进入阵地，继续在波内里缠战、消耗，他的步兵很快就会耗尽。莱默尔森的部队则仍有些余力，第二天的目标是拿下乔普洛耶周边的几个高地，从第2、第4、第20装甲师里抽调的力量可能只够组成一个装甲突击旅。莫德尔坦言，不能奢望第9集团军能有什么大的突破，即便第10装甲掷弹兵师、第12装甲师和第36步兵师这些机动兵力全部调过来。莫德尔承诺，为了配合南部的攻势，把苏军的预备队吸引过来，会实施“滚动的消耗战”（a rolling battle of attrition）。

莫德尔制订了尽可能符合第9集团军实际的、可行的进攻计划。克卢格立即同意了莫德尔的意见。其实，莫德尔和克卢格都已注意到了苏军日臻明显的反攻迹象，但都不敢吱声，身不由己地继续误导着最高统帅部和希特勒的进攻。

7月10日早晨，依据莫德尔的命令，第46摩托化步兵军、第47装甲军的部队归莱默尔森将军指挥，攻击苏军在乔普洛耶的防线及第70集团军的侧翼。莫德尔疯狂地投入了所有的坦克和自行火炮，但进攻遭到了苏联空军的猛烈轰炸。经过激烈的战斗，德军前进了5千米，攻占了一个不太重要的高地。莱默尔森将军向莫德尔报告，部队伤亡惨重，无法继续前进了。第46摩托化步兵军在佐恩将军指挥下，对苏第70集团军的侧翼的进攻同样除了占领了一两个无关紧要的高地外，也没有取得什么值得一提的进展。莫德尔下令停止了进攻，撤回出发阵地，但在战报中他对撤退只字不提。

也是在这一天，传来了美英盟军在西西里岛登陆的消息。

据后来的统计，为期4天的坦克战中最高潮时，有大约2000辆坦克在战场上同时厮杀，其惨烈的程度和规模丝毫不亚于南部战线后来被西方史学家以及苏联史学家夸大了的“普罗霍罗夫卡坦克大决战”神话。根据德国方面的统计，7月5日—10日，莫德尔的部队最多只推进了10千米，第9集团军损失了20189人，德中央集团军群则总共损失了42000人、600多辆坦克与自行火炮、500架飞机。
(4)

 苏联中央方面军损失34000人（阵亡或失踪18000人，另有超过15000人受伤），而此时苏联草原方面军的兵力几乎还没有被触动到。

7月11日，苏军首先在波内里方向开始了规模空前的大反攻，意图将德军驱逐出波内里。莫德尔恰巧把伤亡惨重的第292步兵师换了下去，新换上的第10装甲掷弹兵师先期抵达的炮兵部队对瓦解苏军的反击起了很重要的作用。然后苏军的进攻狂潮波及了整个库尔斯克北部的德军防线，兵力枯竭、重兵器损失惨重的第9集团军依托着地形节节抵抗，第41摩托化军等部队都守住了阵地，而第23步兵军则放弃某些阵地后撤了。

苏军的进展很小，但罗科索夫斯基已经很满意了，他们在寻找着德军防线的薄弱之处，很快目光就锁定在了奥廖尔的第2装甲集团军身上。

日暮时，莫德尔与克卢格讨论了战场的形势，莫德尔认为11日的反攻显示红军的力量仍然非常强大，德军应该放弃进攻转入防御。克卢格则反对放弃进攻，他答应将加强第12装甲师、第36步兵师到第46摩托化军的地段，建议莫德尔在夜间再次进攻奥利霍瓦特卡，他认为这样一定能打苏军个措手不及。莫德尔不得已组织了一次夜袭，但是在苏军铜墙铁壁般的防御面前，夜袭被击退。随即，莫德尔命令所部官兵转入防御，等待克卢格许诺的2个师的援兵的到来。库尔斯克北部的攻势就此停止了。

史学家们是这样记载的：“莫德尔叫停了所有的攻击行动，根本没与克卢格元帅商量或请示。”虽然这充分表现了莫德尔的果决，但他忽视了上下级的关系这是不争的事实。正如在勒热夫、奥廖尔防御战一般，莫德尔总是自行其是，因而戴上了“不可否认的合理”（plausible deniability）（拒绝上级的命令）的帽子。克卢格则一方面按照最高统帅部的旨意，严令第9集团军必须遵照希特勒的意愿行事，另一方面当莫德尔自作主张时，克卢格对他相当宽容，称这是一种“战术即兴”。这两位将帅之间可以说配合默契，北部的转攻为守，因为有他俩，损失才降到了最低。

而这一时期，根据战后的一些回忆录称，中央集团军群的军官中已有人在图谋暗杀希特勒，试图推翻纳粹政权。但是，就其中提到的参与谋杀的某些人员，无论是莫德尔的老朋友克莱勃斯，还是作战军官海宁·冯·特莱斯科夫（Henning von Tresckow）上校等人，在战争如火如荼的情况下做出这种事情都是不合逻辑的，这几乎是不可思议的事。此为题外话，不赘述。

7月12日3：20，由朱可夫组织西方面军、中央方面军和沃罗涅日方面军从3个方向对德中央集团军群的第2装甲集团军发起了反攻，这次攻势的代号为“库图佐夫”。这一攻势已筹划2个月之久。10日，莫德尔的攻击受挫之后，苏军认为时机已经成熟，预计48小时内可完成对德军的分割。猛烈的炮击持续了2个小时又40分钟，然后，苏军第11近卫集团军（加强有第1、第5坦克军）和第50集团军，第11集团军和第4坦克集团军，第3、第63、第61集团军，第1近卫、第20坦克军和第3近卫坦克集团军所组成的4个突击集群，共1400辆坦克势如破竹地突入德军的纵深。

但是在南部，苏军却遇到了大麻烦，他们撞在了德军第35步兵军的枪口上。守军奥地利将领洛塔尔·伦杜利克（Lothar Rendulic）步兵上将早就预见到了苏军会试图突破他的阵地，直扑奥廖尔以切断德军的交通运输线。于是，在他估计的攻击线路上10千米区域内部署了6个步兵营和18个炮兵营，其中有24门88毫米高炮，而另外130千米的战线也只有等量的兵力，这样的部署是一种赌博。侥幸的是伦杜利克赌赢了，苏军攻击的正是伦杜利克重兵设防的区域，构筑有4道防线。

炽烈的炮火佐以广阔的野战工事、工程障碍物和雷场，6个师（每个师的兵力据说已经恢复到8000人）的苏军被无情地堵截了，枪林弹雨，炮火纷飞，然后尸横遍野，支援进攻的60辆KV-1重型坦克被击毁。苏军不得不提前投入第二梯队的第11集团军的步兵军和第5坦克军，老练的伦杜利克也将预备队第36摩托化步兵师投入战斗。不过，空战中德军有86架飞机被击落，丧失了制空权，如此一来，苏联的远程航空兵和夜间航空兵可以长时间、大规模地彻夜空袭，轰炸德军的防御支撑点、火炮阵地、兵力集结点，伦杜利克的防线处于崩溃的边缘。

在奥廖尔突出部的北部，德军没有伦杜利克的好运，巴格拉米扬的第11近卫集团军采取了新的战术，在炮火结束前20分钟，步兵已跟着弹着点前进了，在狭窄的正面实施强攻，步兵师的正面甚至只有2000码，苏军很快就撕开了口子，击溃了第一道防线的2个德国步兵团，冲向第二道防线。德军投入了第5装甲师（有102辆坦克，其中76辆是长炮管的IV坦克）进行反冲锋，与俄国的第1坦克军、第5坦克军（这2个坦克军至少有400辆坦克和自行火炮）绞杀在一处。

苏军第70坦克旅的第263坦克营在丘布科夫少校的指挥下，夜间突入了乌里扬诺沃市，“希特勒匪徒乱作一团，丢下武器奔逃”。然后这个坦克营又马不停蹄地连续攻陷了3个村镇，歼灭掉德军的一个司令部。到13日黄昏时，德军的防御地幅已被突破25千米之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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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3年7月，莫德尔在指挥库尔斯克会战。
	◎会战期间，苏联士兵在检查德军遗弃的“斐迪南”重型自行火炮。有趣的是，照片左边这位苏军士兵戴的头盔型号在1943年是很稀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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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尔斯克战役时，莫德尔在第47装甲军召开军事会议。从左到右分别为：第47装甲军军长莱默尔森装甲兵上将、第9集团军司令莫德尔陆军大将、第9装甲师师长沃尔特·施勒中将、第9装甲师首席参谋官冯·洛克上校。



[image: ]
◎1943年7月，根据租借法案，美国提供给苏军美制“李将军”坦克，图即“李将军”坦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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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内里攻防战被称为“库尔斯克的斯大林格勒”，巷战和壕沟战在拖拉机厂、火车站和水塔等地激烈展开，甚至用上了刺刀、匕首、折叠工兵铲等。德军抱怨说只能用喷火器才能把苏军赶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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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7月，战斗在波内里的苏军炮兵师，他们有力地支援了第307师，是保卫这个小城的功臣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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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死在波内里郊区的德国步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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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堡垒”作战中，苏军在实施反击。





	[image: ]

	[image: ]




	◎1943年7月，莫德尔与第53步兵军军长汉斯·戈尔尼克上将聊天，“堡垒”作战中该军隶属于友邻的第2装甲集团军，司令施密特被解职后，莫德尔接管了第2装甲集团军。
	◎德军第35步兵军军长伦杜利克步兵上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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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莫德尔指挥的库尔斯克会战后的防御，显然要优于曼施泰因。
	◎苏军近卫第7集团军第270步兵师在库尔斯克突出部防守反击。
	◎1943年冬天，勒热夫前线，莫德尔在骑马视察。





 “焦土”作战

第2装甲集团军司令鲁道夫·施密特（Rudolf Schmidt）上将因涉嫌谋反，于7月10日被逮捕，暂代司令不到2天的海因里希·克勒斯纳（Heinrich Clößner）步兵上将应对复杂局面的能力弱，辜负了克卢格的期望，克卢格示意第2装甲集团军由莫德尔来指挥（希特勒的正式任命2天之后才会到来。事实上，此时莫德尔正焦头烂额，无力兼顾），于是，莫德尔获得了整个奥廖尔突出部防御的指挥权，而苏军负责指挥“库图佐夫”攻势的却是3个不同的方面军司令员，这是对德军颇为有利的一个变化。莫德尔得到了第2装甲集团军，因此，克卢格从莫德尔的攻击集团中调回4个师的兵力（第2、第12、第20装甲师，第36步兵师）去协助防守，莫德尔也没有任何怨言。


德军第2装甲集团军战斗序列（1943年7月）

司令：海因里希·克勒斯纳步兵上将（7月13日，由莫德尔接替指挥，正式任命是7月15日）参谋长：奥古斯特·温特尔上校

第5装甲师，师长：恩斯特·范肯施泰德装甲兵中将

第8装甲师，师长：塞巴斯蒂安·菲克特装甲兵中将

第707警卫师，师长：鲁道夫·巴姆勒中将




第55步兵军
 （指挥官：埃里希·加施克步兵上将）

下辖：

第321步兵师，师长：库尔特·西弗斯中将

第339步兵师，师长：马丁·洛林克少将

第110步兵师，师长：冯·库洛维斯克中将

第296步兵师，师长：阿瑟·库尔姆中将

第134步兵师，师长：汉斯·施纳姆山地兵中将




第53步兵军
 （指挥官：弗里德里希·戈尔维策步兵上将）

下辖：

第211步兵师，师长：亨利·埃克哈特少将

第293步兵师，师长：赫尔曼·阿恩特少将

第208步兵师，师长：汉斯·皮克布鲁克少将

第112步兵师，师长：罗尔夫·乌特曼炮兵中将

第25装甲掷弹兵师，师长：安东·格拉塞尔中将




第35步兵军
 （指挥官：洛塔尔·伦杜利克步兵上将）

下辖：

第34步兵师，师长：弗雷德里希·霍赫鲍姆中将

第56步兵师，师长：奥托·吕戴克少将

第262步兵师，师长：尤根·沃布内中将

第299步兵师，师长：拉尔夫·冯·奥里奥拉少将（伯爵）

第36步兵师，师长：汉斯·戈尔尼克中将



备注：总兵力16万人，203辆坦克，约780门火炮。



唇亡齿寒，莫德尔很清楚第2装甲集团军兵力薄弱的情况，示意哈尔佩上将的第41摩托化军军部和3个装甲师、1个摩步师、2个装备“斐迪南”歼击坦克的反坦克营当天就撤出库尔斯克前线，北上驰援。

此时，苏军对第9集团军的攻击依然凌厉，轰炸机把波内里周边的森林烧成了一片火海，为了把部队从波内里市区撤出来，莫德尔煞费苦心，因为战线犬牙交错的市区废墟间有200多辆坦克和自行火炮亟待回收或维修。

7月13日清晨，绍肯的第4装甲师正在竭尽所能地做着又一次撕开苏军防线的努力。经过一个小时的炮火准备，正准备出击时，军长莱默尔森来到该师，亲自宣布：“敌人昨天袭击了奥廖尔突出部我军的多处阵地。他们强大的装甲部队已经形成了纵深突破。”然后，他传达了莫德尔的指示，第4装甲师转入防御，去接替第20装甲师的防区，第20装甲师将撤出重新部署（实则是调往第2装甲集团军增援）。莫德尔本人早已得到克卢格的委派，坐飞机赶往奥廖尔指挥第2装甲集团军。

莫德尔和克卢格都在等待着希特勒、蔡茨勒的清醒，停止没有希望且代价沉重的进攻，但是南线“普罗霍罗夫卡坦克战胜利”的假象却迷惑了他们。当天在东普鲁士“狼穴”的紧急会议上，希特勒指出因为盟军进攻西西里岛，将危及第三帝国在欧洲南翼的安全，必须调兵往意大利和巴尔干半岛，但其他战线已无兵可调。因此，唯今之计只有停止“堡垒”作战，调回兵力用于最迫切的地方。

克卢格元帅深表赞同，他指出苏军西方面军第11近卫军的突破已严重威胁第2装甲集团军的安全。基于这个原因，莫德尔军队的进攻已无法继续，而且以后也无法恢复。曼施泰因则主张继续进攻，称现在放弃进攻就是放弃唾手可得的胜利，他提议，莫德尔应固守突出部的北面，牵制苏军，霍特集团军和肯普夫集群则继续歼灭南部苏军的残余兵力。希特勒听信曼施泰因之言，决定南方集团军群继续进攻，中央集团军群就地转入防御。同时，希特勒正式决定，第2装甲集团军和第9集团军合并，由莫德尔统一指挥。

14日早晨，莫德尔发出了这一天“联合指挥”的第一道命令：“俄军对奥廖尔突出部展开了全面的进攻，在我们面前的，是可以决定生死存亡的战斗。在这个时刻，需要付出超常的努力。我已经接管了第2装甲集团军的指挥权。”莫德尔把大部分的精力用来指挥第2装甲集团军，他要求军队坚持到最后一个人，还发出了著名的，也是最能代表他性格的呼吁：“士兵们，我将与你们在一起！”

第一次见到伦杜利克，这位奥地利将军很酷的举止、大胆冒险的军人风范都让莫德尔很是欣赏，莫德尔还欣赏其别具一格的赌博战术。伦杜利克告诉莫德尔，如果没有足够的增援，他不可能再顶得住24小时。莫德尔同意伦杜利克的说法，但他向伦杜利克详细介绍了北线哈尔佩的情况同样危急。莫德尔解释说，他所能做的是给他现有的大部分增援，第35步兵军必须阻挡住敌人的突破，这要求伦杜利克像莫德尔一样冷酷无情，与苏军斗智斗勇，不够坚定或计划失误对德军而言都是毁灭性的后果。

莫德尔最后决定“流动增援”第35步兵军，即所有的增援部队最多在东线战斗2天，然后立刻北上驰援第41摩托化军。在没有增援部队可派的时候，莫德尔便派出几个中队的斯图卡轰炸机去迟滞苏军坦克集群的推进。

7月15日，奥廖尔突出部的战斗异常激烈。罗科索夫斯基在回忆录里这样写道：“每前进一千米，进攻军队都要做出很大的努力，而且要有顽强的精神和战斗技能，中央方面军右翼（第43、第13、第70集团军全部）在前几天的激烈防御战中受到很大削弱。敌人善于利用工事良好的地区进行顽抗，我军转入反攻，进展缓慢，简直是要一道道阵地钻过去。敌人采取了机动防御，一批部队进行防御，另一批便占领距离5~8千米的新地区，敌人不断地把剩余的坦克部队投入反冲锋。”

“屠夫”级部队第505重装甲营也再一次大开杀戒，它仅用2辆虎式坦克进行阻击，在短短一个小时之内就击毁了32辆T-34坦克，且自身毫发未损。不过，这类的战术胜利不足以阻止全局的崩溃。莫德尔对第41摩托化军军长哈尔佩非常器重，将他的指挥部队升级为“哈尔佩集群”，且不断地调入增援部队，使其规模一度比整个第9集团军的兵力还多，而哈尔佩也没有辜负莫德尔的期望。希特勒还特地调来了增援部队“大德意志”师。

17日，激烈的空战之后，苏联空军完全把德国空军清除出奥廖尔空域。德军处境艰难却依然亡命地抵抗。第8、第2装甲师惊人地摧毁了苏军第3近卫坦克集团军约70％的中轻型坦克；第78突击师一个叫沃尔特·霍尔兰德（Walter Hollberg）的上校更是疯狂地亲自上阵，干掉了21辆坦克，据说他爬上坦克，然后把手榴弹塞进去炸死坦克乘员，共杀死了约百人。“屠夫”级的霍尔兰德得到了莫德尔和克卢格的嘉奖，然而讽刺的是，这个带犹太人血统的上校回到德国休假时才知道他的亲人全部被送进了集中营。

到19日，随着雷巴尔科将军的第3近卫坦克集团军1000多辆坦克及自行火炮加入战场，此时，苏军兵力已达84个步兵师、14个坦克军、12个炮兵师及大量独立坦克部队。胜负的天平彻底倾斜了。

苏军各个攻击方向的激烈程度在22日达到了顶峰。尤其在波尔克霍夫（Bolkhov）西北，苏军撕开了一道30千米宽的口子，威胁到德军的后方补给线，奥廖尔已经很难守住了。莫德尔组建的“哈尔佩集群”已经拥有3个军部、6个装甲师、3个装甲掷弹兵师以及8个步兵师，但每个师的人数都减少到一半以下，总兵力仅为25万人。希特勒终于收回禁止后撤的命令，同意了莫德尔“弹性防御”的请求。德军开始向布良斯克方向的“哈根”（Hagen）防线缓慢撤退，苏军随即展开了追击行动。苏军游击队对德军撤退的铁路交通线实施了集中破袭，对德军而言无异雪上加霜。

26日，在“狼穴”的军事会议上，希特勒与克卢格意见相左，针锋相对，希特勒要求撤出奥廖尔突出部，以便调出几个师去意大利，克卢格则表示反对：“我的元首，请注意，这个时候，我不可能从前线撤下任何一个兵团！绝对不可能！”

克卢格的理由使莫德尔的撤退行动不得不推迟，因为没有足够的劳工，“哈根”防线还没有准备就绪，卡拉切夫附近的阵地没有足够的防御设施可供2个集团军使用。鉴于苏军坦克和空军的巨大优势，仓促撤退很可能会演变成“溃逃”。希特勒气急败坏，大骂克卢格，称其只会夸夸其谈，他强调必须尽快撤出奥廖尔突出部，而奥廖尔城则必须作为一个要塞来固守。

莫德尔在战斗报告中提出了“焦土作战”策略，即在放弃地区的“破坏工作”。克卢格命令莫德尔必须固守“要塞”奥廖尔城。莫德尔坦陈不会为此而牺牲自己的部队，守奥廖尔需要额外的部队。克卢格非常生气，却无可奈何。8月1日，莫德尔把2万名伤员撤出了奥廖尔，他还授意部下烧毁待收割的农作物和建筑物，拆卸机械设备等，强迫25万苏联居民携着牲畜随军撤退，沿途焚烧并破坏了一切。莫德尔在自己的战争罪行上又加上了一笔。

莫德尔让司令部成员撤往布良斯克组建新指挥部，自己和一名参谋留在奥廖尔最后撤离。这次撤退与“水牛行动”不同，苏军在寸步不离地追击着德军。第6航空队竭尽所能地提供了掩护，倒霉的第46摩托化军军长汉斯·佐恩步兵上将被苏军飞机炸死，莫德尔因此折了一臂。第36步兵师师长戈尔尼克中将临时接替了佐恩军长一职。面对苏军的步步紧逼，殿后的德军不断组织反冲锋进行逆袭。如在8月2日这一天，第505重装甲营第3连就以损失1辆坦克的代价将摧毁苏军T-34坦克的数量累计到29辆。

8月3日，苏军顽强地从北、东、南3个方向突入了奥廖尔城。4日，奥廖尔城内爆发了激烈的巷战，守军秉循着“莫氏风格”，并没有溃散，他们埋设地雷，炸毁、焚毁了市政建筑、住宅和工厂等，且战且退。傍晚时分，苏军占领了奥廖尔城的东部。入夜之后，苏军开始强渡奥卡河，其第3集团军第269、第308步兵师从北部、东北部突入奥廖尔市。西城区的德军虽腹背受敌，仍在疯狂地顽抗。希特勒命令莫德尔立即炸毁奥卡河上的桥梁，但莫德尔不予理睬，直到把装甲部队撤过河之后才执行命令。莫德尔甚至敢于向希特勒呈上报告，指出后者指挥上的重大错误，并亲自来到元首的统帅部面陈己见，而希特勒竟然采纳了他的意见，这样的信任关系按希特勒的性格来分析是极其罕见的。

到5日拂晓，苏军解放了整个奥廖尔市。克卢格因此向希特勒告状，称莫德尔必须为奥廖尔的失守承担责任，但希特勒此时暂时无暇谈什么追究责任的问题。为了填补曼施泰因失利后的缺口，希特勒不顾克卢格、莫德尔的抗议，把刚调到中央集团军群的“大德意志”师和第7装甲师又调回了南方集团军群。

8月17日夜，德军中央集团军群2个集团军残部狼狈地后撤到了“哈根”防线，他们付出了损失10余万人的代价，但给苏军造成的损失约47万人，击毁坦克（或自行火炮）3000余辆。相较之前，德军已经败退了150千米。

综观莫德尔在“堡垒”作战中的表现，确有可圈可点之处：他是德军将领中理性地反对发动进攻，认为“攻势没有成功希望”的人之一，表明他还是有一定的战略眼光和大局观；进攻时，莫德尔负责北路攻势的具体指挥，他竭心尽力，亲临一线，调研督促；能够听取部将的意见，敢于跟克卢格对抗，有自己的想法和打法。不过，苏军官兵众志成城，严阵以待，战术战法合理正确，工事坚固、绵密，且力量对比悬殊，所以德军的失败是必然的。此战莫德尔的第9集团军损失了约3万人及650辆左右的坦克或自行火炮，占到其集团军2/3的装甲力量。

库尔斯克大会战是一次坦克大战，坦克和自行火炮始终是作战中的主角，没有足够的坦克是无法突破苏军纵横交错、火力强大的防御体系的。另外，油料短缺、制空权丧失、苏军防御体系过于庞大、损耗与进展不成比例等等原因也让德军举步维艰，莫德尔适时地停止进攻转入防御，这为他在后来的防御战中赢得了主动。

在接下来的奥廖尔防御战中（即苏联所称的“库图佐夫战役”），莫德尔及时地把装甲部队抽出来投入反击，挽救了第2装甲集团军，有效地阻止了突入德军阵地的苏军坦克战果的扩大，防止了灾难的蔓延。随后，他又不断地反冲锋逆袭，顽固而韧劲十足地节节抵抗，在重创苏军的同时，成功地将2个集团军安全撤出了奥廖尔突出部，还带走了11732名苏军战俘，对于一支被追击的战败部队而言，这是不可思议的。

比起曼施泰因，莫德尔的军团无论是数量、质量都远远不及，而苏军的力量却更加强大（莫德尔攻击的方向被苏军预判为主攻方向）。在绝对劣势的情况下，莫德尔以伤亡约10万人的代价，歼敌47万，击毁3000辆坦克，虽然不足以反败为胜，但他为德军中央集团军群建立的是一条新的、完整的防线。反观曼施泰因的南方集团军群，虽歼敌约40万人（自身伤亡25万人），击毁坦克4000辆左右，但该集团军群“很多的师”已经被击溃了，需要从本土或其他战线抽调大量的、新的师去填补缺口。

1943年8月，苏联最高统帅部命令叶廖缅科的加里宁方面军、罗科索夫斯基的西方面军进攻斯摩棱斯克，开始了新一轮的大反攻。苏军的进击采取了“先南后北”的策略，当面之敌德军第4集团军缺乏机动装备，主要是依托工事顽固防守，其“乌格拉河（Ugra river）防线”很快被突破。战至30日傍晚，斯摩棱斯克的大门——叶尔尼亚遂告易手。此役中，莫德尔的第9集团军主要是在协防，他和第2装甲集团军的部队退向布良斯克，暂时把防线稳定在杰斯纳河以西。

从9月初起，打击开始轮到第9集团军头上，波波夫（Markian Popov）中将指挥的苏军布良斯克方面军发起了进攻。苏军开始时进展顺利，拿下了杜布罗夫卡（Dubrovka）的北部，有些德军甚至没有抵抗就被俘虏了。莫德尔指挥所部依托坚固的工事进行顽抗，苏军每天前进1~2千米，激烈的战斗在亚罗特泽沃（Yartzevo）森林、纳夫利亚和叶尔尼亚森林等地展开，苏军伤亡很大且无法前进。

在严令之下，波波夫突发奇想，采取“声东击西”的策略，一面把莫德尔的注意力吸引到交通枢纽洛科季（Lokot），另遣重兵借道西方面军防地对莫德尔部发动奇袭。在这个意想不到的方向，布良斯克方面军打开了缺口，突入第9集团军防线纵深70多千米，斯摩棱斯克—布良斯克的铁路线被切断，第9集团军面临着被迂回歼灭的危险。于是，莫德尔命令部队撤往杰斯纳河的对岸。可他尚未站稳脚跟，苏军已经从布良斯克南部横渡了杰斯纳河，整个布良斯克地区的德军都有被合围的可能，莫德尔不得已下令放弃重镇布良斯克，继续撤退，那些修建得很好的工事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

希特勒不允许莫德尔后撤，他要求第9集团军必须沿着杰斯纳河构筑一条新防线，但莫德尔没理会希特勒不切实际的指令，他对负责东线军务的蔡茨勒大将及顶头上司克卢格元帅说：“请您报告元首，莫德尔不会执行这种命令！”苏军的凌厉攻势再次展开，强大的骑兵群和坦克群分路席卷而来。莫德尔的第9集团军被迫从杰斯纳河大步后撤到索日（Сoж
 ）河的新防线。9月24日，苏军拿下了斯摩棱斯克，围绕这个城市历时2个月的争夺终于落下了帷幕。

9月28日，强大的苏军突击兵团已切断了莫济里（Mozyr）至日洛宾（Zhlobin）的铁路线，第9集团军的翼侧大范围裸露，与第2装甲集团军的联系被切断。莫德尔果断命令他的军团后撤。然后，苏军又向普罗波伊斯克地域发起新的突击，在20千米正面上楔入德军防御，并推进了10千米。而另一部苏军则向西南罗加乔夫（Rogachev）方向进攻，第9集团军左翼再次出现了危机，莫德尔又授意放弃重镇克里切夫（Kricheff），全线撤出了索日河地区。至此，第9集团军已经损失了8万人。

第聂伯河防线被称为“东方壁垒”或“东墙”，是希特勒的心理底线。10月，苏军又展开新一轮的进攻，他们在第聂伯河西岸建立了几处登陆场，并在戈梅利以南，第聂伯河与索日河之间站稳了脚跟，第9集团军虽然接收了一些由第2装甲集团军转隶过来的部队，但在戈梅利地域的突出部面临着被苏军2个集团军合围的险峻形势。27日，已经失去了希特勒信任的中央集团军群司令克卢格元帅乘车从奥尔沙前往明斯克，在明斯克—斯摩棱斯克的公路上意外翻车受伤，希特勒顺势解除了他的职务，由第16集团军司令布施元帅来接任。

此时的中央集团军群正如离任前夕克卢格所描述的那样：“缺额达到20万人以上，与当面苏军力量对比太过悬殊，而且在连续的作战中伤亡很大，作战人员数量下降得令人吃惊。补充进来的人员的质量很不理想，其中许多人既缺乏训练，又缺乏军人素养。”

德军的防线更已是千疮百孔，莫德尔和“老拍档”新司令布施及陆军总参谋长蔡茨勒尽了最大的努力，也未能获得希特勒的撤退许可。自库尔斯克会战后，第9集团军连续后撤了200千米，虽然仍保持着一个完整的正面，但希特勒对于莫德尔放弃第聂伯河地区的做法很不满，他认为莫德尔的撤退是轻率的。11月5日，希特勒解除了莫德尔大将的第9集团军司令的职务，由其麾下——也是莫德尔的“门徒”——哈尔佩上将来接替指挥。当然，这样的解职理由是来自于人们的猜测，希特勒的解职命令里并没有给出任何的解释。莫德尔曾请求过休假。

更换第9集团军司令（当时中央集团军群的2号人物）这么大的事件，在中央集团军群的作战日志里也只字未提，那天的记载是：“11月5日，这一天基本上是安静的，有小雨，因而天气很凉爽，布施元帅打算从后方单位里梳理1万人补充到前线……”

莫德尔当日就乘飞机回到德累斯顿的家中，他所担任的军职是“预备役指挥官”（只是个虚衔），等候使用（东德的某些战史资料称莫德尔直到1944年1月初才被希特勒解职）。一般来说，类似的人事安排意味着莫德尔已经“退休”了，不会再被启用，但是1943年底，德军人事部门的负责人鲁道夫·施蒙特（Rudolf Schmundt）步兵中将向希特勒及蔡茨勒建言：应储备一些年富力强、精力旺盛的干部随时准备介入，以取代像克卢格、曼施泰因等“年老”、“疲惫”的指挥官。这是一种委婉的说法，希特勒对曼施泰因、克卢格已经失去了信心。

莫德尔的名字高居这份备份名单的榜首，随后才是费迪南德·舍尔纳（Schorner，Ferdinand）。最高统帅部希望他们好好休息，以待重要时刻来临时可以立即接任。

虽然这次不是休假而是被“炒鱿鱼”，但这确是很难得的3个月假期，莫德尔看望了去年圣诞节见过面的家人，同时也规划着要整饬一番他德累斯顿的这个家。他生性好动，精力充沛，每天都有新的想法。

不过，对一个铁血军人来说，莫德尔本人不习惯，也不喜欢这种赋闲在家的日子。这期间，莫德尔写信的数量明显增加了，字里行间充满着渴望、苦涩与无奈。譬如在12月8日写给部属弗里斯纳将军的信中，莫德尔这样写道：“尽管我希望很快重返岗位，但没有什么积极的事情发生。有一架‘秃鹫’飞机在警报演习期间降落，可它并不是为我而来。”12月30日，给戈尔尼克将军的信中则写道：“我没有什么要告诉你的，自从所预计的接任没有了下文。我可以享受一个漫长的假期了。作为一种变化，这也是令人愉快的。”

莫德尔的想法显然是一厢情愿，他还不知道自己是被指定为“预备役指挥官的第一人”。希特勒当时也不知道莫德尔是“预备役指挥官”的第一选择，他让莫德尔待在德累斯顿的家里“休息”了2个月，打算让他取代曼施泰因。还有传言，说莫德尔将取代弗洛姆出任后备军的司令，莫德尔自己也在做这方面的展望。

这一次，莫德尔是和家人一起过年的。妻子很开心，和莫德尔一起出席了德累斯顿附近的各种文化、社交活动。她炫耀着自己的名贵首饰和将军丈夫。儿子汉斯·格奥尔格则告诉父亲，他准备来年参加军官志愿者的培训……这个家庭的欢乐结束于1944年1月28日，一份来自于东普鲁士元首大本营的紧急命令。而他这一离开，就再也没有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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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莫德尔与轴心国盟友罗马尼亚的军官在交谈。
	◎“堡垒”作战中，苏军步兵在坦克的掩护下向前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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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图是莫德尔与他的“得意门生”哈尔佩，右图是莫德尔和他最为倚重的劳斯大将。
	◎中央集团群司令克卢格元帅与第9集团军司令莫德尔大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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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3年8月，撤退中的德军第9集团军士兵。
	◎奥廖尔前线，莫德尔和格奥德·尼波德（Gerd Niepold）中校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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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雷巴尔科，苏军第3近卫坦克集团军司令，有着“装甲先锋”的美誉，奥廖尔战役中，正是他的部队给了莫德尔致命一击。
	◎莫德尔大将与卡尔·霍利德（Hollidt）步兵上将研究战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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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3年秋，莫德尔与部下在研究战局。从左到右依次为：第299步兵师师长冯·奥廖奥拉中将、第129步兵师师长卡尔·法比翁克上校、第9集团军司令莫德尔陆军大将、第211步兵师师长海因里希·埃克哈特少将、第286步兵师师长乔治·里克特中将。
	◎莫德尔在和第211步兵师的官兵谈话，他左手边的将军是该师师长海因里希·埃克哈特少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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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莫德尔在勒热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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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3年8月，莫德尔与第2装甲师师长卢伯在指挥艰苦的防御战。
	◎卢伯中将在告诉莫德尔本师在地图上的位置，这位师长很快就因病离职了。






	[image: ]

	[image: ]




	◎接替莫德尔指挥第9集团军的哈尔佩陆军大将。
	◎波波夫，因此役获胜成为战时第6个被晋升为“苏联陆军大将”的人，后来在北方集团军群作战又败给莫德尔，被免职降衔。1969年，此君因宇航员遇刺案离奇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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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9月，经过2年的磨砺，针对苏联的严寒，德军冬季装备已有了长足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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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德尔休假期间的一则轶事：解职赋闲在家的莫德尔在德国国内某个风景区拍照休闲，立即被人认出，然后一群军官“粉丝”围住了他，不断询问，毕竟“陆军元帅”的显赫身份摆在那里，他仍然是公众人物，是“明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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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3年的莫德尔。
	◎莫德尔在北方集团军群。






————————————————————


(1)
  国内某知名军史研究者认为，1943年4月27日，莫德尔是在希特勒的私人别墅中觐见了希特勒，并没有参加5月的讨论库尔斯克会战的慕尼黑会议，笔者认为这只是一种争鸣观点，并无切实依据。


(2)
  数据资料来源于苏联国防部中央档案馆。


(3)
  苏军预见到德军突击的最大可能是经波内里直取库尔斯克，因此在第一梯队部署了由罗曼年科、普霍夫、加拉宁、巴托夫、切尔尼亚霍夫斯基5位将军指挥的第48、第13、第70、第65、第60等5个诸兵种合成的集团军，但是莫德尔将军攻击地段只经过了苏军第13、第70集团军的防御区域。见科尔图诺夫和索洛维约夫合著的《库尔斯克会战》一书。


(4)
  有一种观点认为德军伤亡的数字不真实，以莫德尔的顽强，不可能因为2万多人的伤亡（第9集团军共有335000人，这点伤亡不能称为“兵力枯竭”）而停止进攻，认为第9集团军至少伤亡6万人左右。笔者认为“兵力枯竭”只是莫德尔停止进攻的一个原因，而且“兵力”并非单指人员数量，它还包含着技术兵器在内。“2万多人的伤亡”应该是指阵亡或负伤确认的数字，至于走失、离队、被俘、失踪、联系中断等情况在当时德军连续恶战的情况下，是不可能准确统计出来的。



第六章　“东线救星”


 “剑与盾”

1944年初，苏德对峙的战线从北到南，大体是经拉多加湖南岸，过斯摩棱斯克，南下沿第聂伯河，以此为界。该线以西的列宁格勒州、白俄罗斯、第聂伯河西岸的乌克兰和克里米亚等广大地区仍然在德军的占领下，为了彻底解除德军对列宁格勒的封锁，苏军3个方面军相当于105个步兵师和12个坦克旅的兵力将从北面、东面发起对德国北方集团军群（40个步兵师、2个山地师、1个装甲护卫师）的“火花行动”（Spark）。1月5日，苏军的炮兵单位已经就位；1月10日，朱可夫来到列宁格勒前线督战；11日，苏军的各个步兵师进入冲击阵地；隔日，第一梯队的支援坦克也进入了阵地。

北方集团军群的德军对苏军这次磨刀霍霍的进攻是有所觉察的，格奥尔格·冯·屈希勒尔（Georg von Küchler）元帅早在1943年年底就向希特勒提出，在苏联发起进攻以前，有步骤地后撤到波罗的海国家与苏联边境线附近的“美洲豹”防线（Panther-Wotan line）的请求，但其麾下的第18集团军司令格奥尔格·林德曼（Georg Lindemann）将军却不同意屈希勒尔的悲观论调。同时，因为这条防线只完成了一半，刚愎自用的希特勒驳回了屈希勒尔的建议。当然，希特勒还有政治上的考量——德军一旦撤退，芬兰可能会因此对德国失去信心。这样一来，倒霉的屈希勒尔只能回去坐等着俄国人的进攻了。

1月12日，苏军用近2000门火炮进行了长达140分钟的炮火准备，为了避免损坏冰层，炮火线设定在离河岸200米处，炮火主要集中在德军第一道防线上。随后戈沃罗夫（Лeoнид Aлeкcaндpoвич Гoвopoв
 ，此君有“列宁格勒守护神”之称）大将统领的列宁格勒方面军从左翼进攻，梅列茨科夫（Киpилл Aфaнacьeвич Mepeцкoв
 ）大将率领的沃尔霍夫方面军从右翼突破，苏军很明显是要包围歼灭德国第18集团军。屈希勒尔请求撤退以避免被合围，但希特勒冰冷地拒绝了。

翌日，莫德尔拜访希特勒的总部，见到党卫队官员菲格莱因时，他开始表达他对配备党卫队副官被拒的不满。菲格莱因已不是勒热夫时的那个小旅长，他听后很高兴，终于可以把党卫队官员安插到高级将领（陆军司令）的身边了，于是即刻向希姆莱做了汇报。希姆莱不久就派遣突击队大队长鲁道夫·马克尔（Rudolph Macker）来担任莫德尔的副官。莫德尔的这一做法，一直以来，史学家们都褒贬不一，见仁见智，但他得到了纳粹的信任，可以把更多精力用于军事指挥，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莫德尔立即飞赴前线，在午夜时分抵达北方集团军群司令部所在地普斯科夫（Pleskau）。集团军参谋长埃伯哈德·金泽尔（Eberhard Kinzel）将军是前“东方外籍军团”情报分局的局长，此君对1942年前苏军实力的错误评估，给“巴巴罗萨”行动带来了无法估量的损失。这一次，他又算错了莫德尔抵达的时间，从梦中被叫醒来见莫德尔，莫德尔见到穿着睡衣、胡子拉碴的参谋长时大发雷霆，他发布命令，称没有他的直接允许，任何级别的指挥官都不得批准后撤，甚至禁止在通讯中提及“美洲豹”防线，另外还特别禁止军官们穿睡衣睡觉，莫德尔希望用这种严厉的方法来确立他的指挥基调。

“他完全是个疯子，现在只有他自己还不知道这一点。”金泽尔觉得被羞辱了，认为自己无法再与莫德尔共事，后来见到蔡茨勒上将时，他称与莫德尔的分歧无法弥合，指责莫德尔朝令夕改，请求调职，蔡茨勒回答说：“这种话我听了很多次了！元首总是派他去救火，我不能莫德尔一出现在哪里，就更换哪里的工作人员吧！”但最后蔡茨勒还是答应金泽尔，不会让他总待在莫德尔手下工作，这事才算平息。

局势仿佛2年前勒热夫战役的翻版，德军第18集团军（原有21个步兵师，其中有5个战斗力很弱的空军师，没有装甲师）已经被严重削弱，总兵员从58000人下降到17000人。其中，第38步兵军由原有的6个师又一个西班牙团缩减到一个5516人的战役集群，守卫着一条40英里的战线；堂堂的第28步兵军能放在战壕里驻守的只剩下6660名士兵。莫德尔给北方集团军群司令部发去电报，并让转达给林德曼将军：“我下午将前往第18集团军，请告诉林德曼将军，请信任我，我们曾一起战斗过。”但是林德曼对莫德尔的认可程度远不是他所想象的那样。

莫德尔到任后的第二天，苏军第8集团军发起了新一轮进攻，试图迂回切断德第18集团军的退路，莫德尔把从中央集团军群调来的第12装甲师投入战斗，让它与第8歼击师形成两路逆袭之势。苏军在连胜之后轻敌，因而反应迟缓，其第7步兵军一部（第256步兵师、第372步兵师2个团和第5游击旅1个团）竟然被德军给合围了。不过，这一次莫德尔没有足够的力量来消灭包围圈中的苏军，吃了一惊的苏军突围而走。寒冷的气候对机场影响之大也是莫德尔在勒热夫作战时所不曾经历的；资源枯竭，兵力不足则是另外的、无法避免的潜在灾难之源。

莫德尔以他那了雷厉风行的作风，到处穿梭走访，他视察了纳尔瓦（Narwa）的防线，奥托·施蓬海默（Otto Sponheimer）步兵上将报告说，他的军只剩下4500人，除非有增援部队，否则该市肯定会陷落。于是莫德尔派来了“统帅堂”装甲掷弹兵师和第502重装甲营等部队，终于守住了这个关键性的节点。

莫德尔一边强调援兵已经在路上，不准后撤，一边授意参谋们四处搜罗人手，将后勤辅助、防空炮兵、文职辎重、轻伤休假等人员编入战斗部队，重组那些已经被击溃了的部队。

在莫德尔的逐级严令下，德军士兵以很职业和疯狂的作风，亡命地抵抗着，他们毕竟有一些战术素养上的优势。如扼守在纳瓦以西最关键阵地的马西米兰·汪格尔（Maximilian Wengler）预备役上校指挥的第227步兵师第366步兵团，实力不济的他们却奇迹般地顶住了苏军一个坦克旅、大量步兵和炮兵部队的冲击，这个战斗群在两天之内就击毁了73辆苏军坦克。空军联络官报告说，因为天气原因，重压下的第121步兵师将不会有空中掩护，莫德尔立即咆哮了起来，于是几个小时之后，飞机在恶劣的气候里起飞了。机场指挥官还发现，用于防空的高炮和其他武器已经被莫德尔征用去应对地面作战了。

莫德尔还抽调出第12装甲师在卢加城附近投入战斗，虽然在某种程度上阻止了苏军的前进，但是要固守卢加河一线已经为时太晚，在苏军强大的压力之下，党卫队第3装甲军被迫放弃了卢加河阵地撤向纳尔瓦。

根据大卫·格兰茨的说法，苏军2个方面军的实力也下降得很厉害，“并不具有明显的优势”，而且后勤不继，火炮缺乏现代化运输工具，到不了最需要的地方。但是德军的情况应该更糟一些，如在列宁格勒地区，德军后方的苏军游击队不断地倾覆列车，破坏铁轨及桥梁，搅得德军不得安宁。

为了阻止苏军在波罗的海方向的突破，莫德尔要求有更熟悉的指挥员来贯彻他的命令。就这样，他不断地从前方工作人员中“挖人”，如老部下第9集团军第23步兵军军长约翰内斯·弗里斯纳将军等被调了过来助战。莫德尔是比较尊重弗里斯纳的，但有时候，弗里斯纳也难免会成为他坏脾气的受害者。

希特勒害怕撤退会导致芬兰退出战争，基于这个总原则，莫德尔倡导创建了一个新的战术理论——“剑与盾”（shield and sword）。这一名词首先出现在给陆军总部要求援兵的电文中，莫德尔向希特勒解释，暂时地后退，以“诱敌深入”，然后集中部队突然反击，不但可恢复防线，歼灭敌有生力量，还可伺机推进。鉴于最高统帅部没有更多增援部队可以提供，这种冠冕堂皇的“进攻性策略”赢得了希特勒的赞成。史学家们则对莫德尔的这种策略颇有争议：有的人认为，此构想实则源于希特勒；而有的人又提出，这是莫德尔别有用心的计划，将德军撤至豹防线才是他的真正目的。

2月10日，一个被严重削弱的师——东线第96步兵师需要顶住苏军一个集团军，西线第16集团军党卫队第4警察师和第250西班牙蓝色师则经受着苏军第2波罗的海方面军（由波波夫大将指挥）、西北方面军7个师又6个旅的冲击。西班牙蓝色步兵师在20英里的阵线里只有4500人及一些特别部队、25门大炮，没有坦克，却挫败了苏军33000人、60辆T-34、1000门大炮的多次进攻。当然，该师也遭受了惨重的损失，有3200人战死或负伤，且防线最终还是被肢解了，但苏军的伤亡是11000人左右。糟糕的天气、地形，不期而至的泥泞以及西班牙人的殊死抵抗，为德军赢得了喘息时机，莫德尔及时往突破地点调去了第212、第215步兵师及第502重装甲营的一个连，苏军的突破部队终于被打了回去。


第250西班牙蓝色师

为了报答纳粹德国在西班牙内战时期给予的支援，弗朗哥组建了一支西班牙志愿师帮助德军在东线作战，其人员从西班牙陆军和长枪党党徒中挑选，征召得到了很多人的响应，人数远远超过了一个师的需要，不得不打发多余的1万多人回家。该师组建于1941年6月末的西班牙，全师兵员17046人。1941年7月20日，蓝色师正式加入德国武装力量，并获得了第250步兵师的番号。经过两年多东线战火的洗礼，蓝色师于1943年10月撤回西班牙。该师在东线的最终伤亡数字为：3334人阵亡，8466人负伤，326人失踪。321人被苏军俘虏，其中有94人在战俘营中死亡，有230名西班牙战俘（包括之前的一些“失踪”人员）直到1954年才从苏联遣返回国。



苏军对党卫队第4警察师的进攻同样未取得成功，莫德尔命令弗里斯纳组建一个战役集群，让部队短暂地撤退，然后发起反冲击。这个方向，莫德尔增援了第24步兵师、党卫队第2摩托化步兵旅和佛兰德斯（Flanders）外籍志愿兵团的一部，2天的激烈战斗，甚至是肉搏白刃，然后，第11、第21、第227步兵师的残部（这些部队在之前锡尼亚维诺高地的战斗中被严重削弱）也被投入到该地段的搏杀中，这是莫德尔的惯用手法。苏军在14千米宽的正面最大楔入德军的纵深大约7千米，但没能形成突破。此后，苏军每天的前进甚至只能以米来计算，为了这样微小的进展，付出的也是1万人以上的损失及投入的大部分重型坦克毁伤的高昂代价。进攻演变成一场惨烈而残酷的屠杀，沼泽、森林都成了可怕的屠宰场。

林德曼照令把撤退出来的残部加上周围原来的部队布防在卢加河一线，弗里斯纳战役集群则在希姆斯克及其西北防守，而第11“北欧”志愿装甲掷弹兵师依旧顽固地扼守着雅姆堡（Yamburg）的阵地。在左翼主攻的地段，苏军集中了第54集团军的第166、第198、第311，第378等4个步兵师，第14、第14，步兵旅，第6海军陆战旅和第124坦克旅等众多的部队，进攻已蒙受重创的德国第96步兵师（由理查德·魏瓦茨中将指挥）阵地。然而，这个已饱经战火洗礼的德国步兵师巧妙地利用地形和泥泞的道路拖住了苏军前进的步伐。

奥托·卡尔尤斯（Otto Carius）在回忆录里记载了这样一桩事情：“我驾驶着自己的坦克退回了（纳瓦）河西岸（没有得到允许），正在寻找合适的隐蔽地点，突然一辆大众轻型军车停在了我的眼前，莫德尔陆军大将跳车下来，未等我行军礼，他就开始破口大骂了：‘你他妈的为什么不把坦克开到距离敌人更近的地方？你们的责任就是要保证不让俄国人的坦克从这里突破。当然，任何虎式坦克都不能白白牺牲掉！我们现在需要每辆坦克发挥最大的作用！’元帅的命令当然无法违背，我又把坦克开回了河东岸，并摧毁了4门苏军的自行火炮和若干反坦克炮，暂时稳定了形势。”

在3天激烈的战斗中，虽然第96步兵师的防线基本上被撕裂，但靠着第61步兵师胡赫芮少将的战斗群，以及从沃尔库霍夫河战线调过来的第121、第217步兵师及其他友邻部队的增援，到15日时，终于把战线基本上给稳定了下来。而用苏军的话来说，是他们也需要“调整”了。

不过，因为没有更多的预备兵力，德军阵地始终不堪一击，整个北方集团军群仍然面临着全军覆灭的危险。希特勒终于又从中央集团军群调来了2个师供莫德尔调遣，但这些还是远远不够的。莫德尔向希特勒建议，发动进攻以恢复第18集团军沿卢加河一线的攻势，因为进攻是最好的防守，德军破绽百出的防线按常规是无法防守的。这一次，谨慎的希特勒否决了莫德尔的提议。于是，莫德尔硬着头皮向希特勒请求撤退到“美洲豹”防线，类似于勒热夫战役中的“水牛行动”，缩短战线以腾出数个师的兵力来作为预备队。

局势已危如累卵，再不撤退整个北方集团军群将会被击溃。2月15日，希特勒不得已批准后撤到“美洲豹”防线，莫德尔立即组织实施了大规模的机动退却，他早已委任施蓬海默步兵上将指挥“纳尔瓦分遣军团”（Army Detachment Narva）在最高统帅部不知情的情况下修建了好几个过渡阵地。

2月18日，莫德尔首先撤出了旧鲁萨（Staraya Russa）地区的部队；2月21日，放弃了霍尔姆（Kholm），又将第18集团军在中央地段的部队撤离了卢加，将其右翼和第16集团军也撤过了波尔霍夫（Pohlhof）。撤退途中，莫德尔还组织了一系列小规模的反击，由于兵力及火力的严重不足，这些反击基本上无效，还导致了10000~12000人左右的惨重损失。譬如，第12装甲师在3天的战斗中就损失了24辆坦克和千余人，却没能收复丢失的阵地。

因此，莫德尔的反击策略遭到了司令部及军一级参谋军官们的强烈反对，战后他们更是口诛笔伐，认为莫德尔是为了讨好希特勒而让部队去做无谓的牺牲。不过，莫德尔的这种机动退却和收缩反击使苏军没办法将北方集团军群分割吞吃，苏军想要通过深远穿插、迂回包围的围歼战消灭北方集团军群的企图亦不能实现。基于此，笔者认为，在某种意义上，德军代价虽然沉重，但效果上莫德尔用1万人的代价拯救了20万人。

苏军飞机向德国境内和前线的德军阵地上空投了由斯大林格勒战役中的降将塞德利茨·库尔茨巴赫（von Seydlitz-Kurzbach）等人署名的传单，其中有专门致莫德尔的一封信，这在德军中产生了强烈的影响。希特勒紧急约见了希姆莱。“为了让元首放心”，希特勒的侍卫长施蒙特将军发起的向希特勒个人宣誓效忠的信中，德国元帅龙德施泰特、隆美尔、凯塞林、布施、克卢格、魏克斯和曼施泰因都签了名，而当时还只是大将身份的莫德尔也被列入只有元帅才有资格签字的名单中。注意到这细节的曼施泰因元帅在回忆录中认为这是希特勒迫不及待地要提拔莫德尔的一个重要信号，接下来发生的事果然应验了曼施泰因元帅的猜想，不过也有一种说法，认为曼施泰因“故意”记错了莫德尔提升为元帅的时间（相关的资料比较混乱）。

莫德尔的成功有其侥幸之处，列宁格勒战线上苏军方面军在机械化程度上弱于其他战线，随着战局的发展，战线拖长，后勤补给跟不上，大量重炮无法跟进支援，于是苏军只能眼睁睁看着德军撤走。战线已接近德国本土的东部各州，情况十分危急，德军北方集团军群在莫德尔的率领下信心重新建立了起来，抵抗的决心变得更加坚定。在3月初以前，北方集团军群靠着党卫队第3装甲军（由菲列克斯·施坦因纳将军指挥）等部队在纳尔瓦等地成功地终结了苏军的凌厉攻势，死里逃生，建立起新的防御地区。这个新地区在南面涅韦尔西南与中央集团军群坦克第3集团军阵地相连，沿韦利卡亚（Velikaya）河向北经奥波契斯卡（Opochetsky）、奥斯特罗夫（Ostrov）伸延到普斯科夫（Pskov）。莫德尔在楚德湖（LakePeipus）以北狭窄地域击退了突入阵线后方的苏军的冲击，扼守住了新的防线。

斯大林派出铁木辛哥和什捷缅科（Сepгeй Maтвeeвич Штeмeнкo
 ）2员大将前往督战，希望能有所突破。波波夫则保证波罗的海第2方面军将拿下德第16集团军“伊德里察”集群固守的普斯科夫和奥斯特罗夫等要塞。于是斯大林同意了这次进攻。结果，苏军对“伊德里察”集群的突击受挫，损失了大量兵力和支援兵器，更重要的是使梅茨列科夫领导的卡累里阿方面军失去了进攻芬兰军团的有利时机。曾因打败过莫德尔而晋升为大将的波波夫，因为此战的失利而被斯大林免去了方面军司令的职务，降衔为上将，不再被重用。

德军北方集团军群从极端不利的战局中摆脱出来，莫德尔的威望在军中迅速地提高，重新获得了希特勒的信任，戈培尔在媒介上吹捧其为“防御之狮”。3月1日，莫德尔顺理成章地晋升为陆军元帅。保卢斯投降之后，希特勒便发誓不再分封元帅，自莫德尔开始破例，此绝非易事。据莫德尔的儿子回忆，因为当时普通德军官兵退役后，没有养老金制度，所以莫德尔在得知自己被封帅之后的第一句话是：“我现在可以永远留在现役了。”

莫德尔从上校升到元帅只花了6年的时间，是纳粹德军中最年轻的陆军元帅之一。他没有参加过国内大型的庆典或游行，授予的元帅权杖几乎从来没有使用过，哪怕是临时使用也似乎没有，他不喜欢它，还嘲笑过它的样子。莫德尔的元帅权杖在战后就一直下落不明，直到1976年10月底，在慕尼黑的一次拍卖会上，突然有人拿出了莫德尔元帅的权杖进行拍卖，最终这根权杖被德国政府收购，具体价格不明，现收藏于德国英戈尔施塔特（Ingolstadt）的巴伐利亚军队博物馆里。

不过，如果德军在一月份就撤退的话，原本可以避免沉重的损失。苏军虽然未能击溃北方集团军群，但歼敌9万人，俘虏7200人（苏联战史的数据），解除了德军对列宁格勒长达2年的封锁，将德军驱逐到了波罗的海沿岸国家的边境，仍然取得了巨大的战果。芬兰因此对德国能否取得胜利产生了动摇，开始向莫斯科询问停战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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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战局吃紧，有一段时间，不擅休息的莫德尔（左一）瘦了许多。
	◎莫德尔乘飞机离开，让他身边的工作人员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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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4年冬，德军在爱沙尼亚边界构筑“美洲豹”防线。
	◎德国北方集团军群司令屈希勒尔陆军元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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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方集团军群参谋长金泽尔将军，他与莫德尔的关系非常糟糕。1945年5月，金泽尔率部向蒙哥马利投降，随后自杀。
	◎北乌克兰集团军群司令莫德尔在视察友盟的匈牙利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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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莫德尔与第12步兵师师长恩格尔。也有人认为这幅图出现在“鲁尔口袋”中更为合理。第12步兵师后来变为“国民师”，覆灭在“鲁尔口袋”战役中。
	◎莫德尔（左一）与下属谈笑风生，可又有人攻击他重用党卫队官员。不过，很显然，莫德尔与下属的关系并没那么糟糕，一个中肯的评价是：“懒惰、无能的部下，在他那里得不到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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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尔瓦战线上在第502重装甲营“虎王”坦克掩护下的德国步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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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3月，北方集团军群司令莫德尔元帅在第59步兵军的阵地视察，图片左边是该军军长弗里德里克·舒尔茨装甲兵中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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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4年2月，莫德尔在北方集团军群，他左侧的是第81步兵师师长埃里希·肖伯尔（Erich Schopper）中将。
	◎德军第1 2装甲师师长冯·勃登弗森。
	◎莫德尔在党卫军部队视察，听取下级军官的敌情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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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莫德尔（右四）与林德曼大将（左二）在研究军情。
	◎莫德尔（右一）与施蓬海默上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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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苏军正在凌厉的反击中，他们的战术、战法有了长足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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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方集团军群司令莫德尔（中）与第16集团军司令克里斯蒂安·汉森（Christian Hansen）炮兵上将（左）及他的参谋长保罗·莱因霍德·赫尔曼（Paul Reinhold Herrmann）少将（右）在研究战局。
	◎1944年3月，莫德尔与弗里斯纳（左二）、劳斯（右一）等将军在研究军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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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列宁格勒战线，2支苏军部队胜利会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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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莫德尔的元帅节杖。
	◎1944年1月，北方集团军群司令莫德尔在指挥作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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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德尔的元帅旗。




 乌克兰的阴霾

莫德尔还曾有过建立波罗的海志愿军的想法，毕竟1941年德军进占这些地方时，人们是欢迎的。于是，他在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的德军占领区发布了总动员令（General Mobilization）。史学家们一般认为，这是莫德尔政治上无知的一个体现，党卫队在这些地区的恐怖反犹及德军战场上的失利，早已经尽失民心，因此那些篇幅宏大的历史著作也大都忽视了莫德尔的这个严重脱离实际的“白日梦”。

因为与司令部参谋人员的关系很糟糕，所以莫德尔要求调动第9集团军的参谋人员来加入，冈瑟·赖希海尔姆等人因此在3月来到了北方集团军群。8天之后，施蒙特来到莫德尔面前，他告诉莫德尔，他将去接任北乌克兰集团军群司令这一新职务。当时莫德尔正在撰写一份备忘录，说明北方集团军群何以只能勉力向南方集团军群提供2个师，听了施蒙特的话，他马上摒弃原来那份草稿，又写了一份新的备忘录，提出北方集团军群事实上可以向南方集团军群提供5个师的兵力。他的这一举动，被认为是很不光彩的行为。

在列宁格勒战役进行得如火如荼之际，苏联最高统帅部开始部署新一轮的打击，这次选择的是乌克兰的南方集团军群和A集团军群。德军有93个师，其中18个装甲师，约180万人，装备着火炮和迫击炮16800门、坦克和强击火炮2200辆、飞机1460架。苏军方面也是尽遣精英上场，朱可夫、华西列夫斯基、科涅夫、瓦杜丁（最后牺牲在这场大战中）、托尔布欣、马利诺夫斯基等名将悉数登场，4个方面军177个师，共有220余万人、火炮和迫击炮28654门、坦克和自行火炮2015辆。苏联空军（含远程航空兵）有作战飞机2600架。这场大战从1月末打到4月初，在科涅夫的回忆录中占到了约1/4的篇幅，他也正是因此战而晋升为苏联元帅，被称为“另一个涅夫斯基”。

著名的战役还有科尔孙—舍甫琴科夫斯基合围战、利沃夫—桑多梅日战役等，因为这些战役与莫德尔关系不大，这里不展开叙述。

在苏军发起的第二次突击中，寡不敌众的德南方集团军群在布格河、德涅斯特河和普鲁特河的三河流域崩溃了，A集团军群也从因古列茨（Ингyлeц
 ）河往季利古尔河败退，被撕开了一个宽650千米、纵深450千米的巨大突破口，2个德军集群2/5以上的兵力（66个师）被击溃，10个师被全歼，德军完全被驱逐出苏联国土，一败涂地。为了恢复防线，德国不得不从匈牙利、保加利亚、南斯拉夫、德国本土以及预备队调来40个师又2个旅，大大地削弱了其他防线的防御力量，严重影响了尔后的全线防御作战。

希特勒把失败的责任归咎于冯·曼施泰因元帅、冯·克莱斯特元帅两位集团军群总司令。

1944年3月30日，当莫德尔乘坐着Ju52飞机飞离时，送别他的只有1名军官。参谋长金泽尔发出消息给部队：“Schweinfurt。”这是一个隐晦的意思，莫德尔此前在第41摩托化军有一个“前线猪”的绰号，金泽尔在暗示“猪已经走了”，对于他及部分北方集团军群的军官来说，这是一种解脱。

莫德尔乘飞机飞抵东普鲁士的“狼穴”大本营，据说莫德尔在这里遇到了一些熟人，其中有个叫鲁道夫·巴泽（Rudolf Balzer）的，勒热夫战役时曾是他的手下，严重负伤后转行在元首大本营搞宣传工作。巴泽到处宣传，暗示莫德尔会成为“欧洲要塞的指挥官”。

在大本营里，莫德尔与费迪南德·舍尔纳山地兵大将一起见证了曼施泰因、克莱斯特两位将军被希特勒授予勋章的过程。希特勒同时还宣布，南方集团军群更名为北乌克兰集团军群，A集团军群则更名为南乌克兰集团军群。曼施泰因、克莱斯特两位元帅都被变相地解职，因为这2个新改名的集团军军群司令的继任者分别是莫德尔大将和费迪南德·舍尔纳大将。这一人事变动，史学家一般认为意味着带着普鲁士贵族背景的将军在纳粹德国的失宠，以莫德尔为代表的中产阶级出身的将领则得到了重用。

3天后，曼施泰因与莫德尔短暂会晤，他们的会见很冷淡，但没有争吵。当明白莫德尔是希特勒派来接替自己的时候，曼施泰因说了一些居高临下的话，莫德尔则显得更谦卑和有礼仪一些。

莫德尔成为北乌克兰集团军群司令，其北方集团军群司令一职则由林德曼陆军大将来接任。莫德尔利用北方集团军群司令的职权最后下达的那些调兵令，林德曼将军委婉地不予执行。莫德尔为了那5个师与林德曼进行了冗长的电传沟通：

莫德尔：

北方集团军群采取了截然相反的立场，我已经上报给元首了。

林德曼：

我只是在重复汉森将军告诉我的内容。

莫德尔：

（过去）集团军群的命令已明确各个师的移交最迟只能到4月20日，昨天才4月5日；（现在）集团军群不能对命令做这么大的改动。

林德曼：

集团军群的命令并没有改变，我们必须遵循我电报中所说的地点，这是汉森将军一直在解释的。

莫德尔：

4月20日是不可能的，我呼吁你能多一些大局观和理解。

林德曼：

4月15日是最早期限。此外，最高统帅部已下令，未经元首批准，不能调动任何部队。

莫德尔：

我从未下令调动任何部队，我只是在履行之前的准备措施。我不知道我们之间谁在干涉谁，但我会发现的！我必须把各种可能性报告给元首，然后由他来发布命令，但在他做决定之前，你必须有充分的了解。

林德曼：

我认为4月15日是可能的。

莫德尔：

但在该日期之前一切都必须准备好！形势也许会需要在更早的时间把部队调过来。把部队留在北方没有任何意义，这样可能会导致南方战争的损失。我将向元首报告这一想法。

林德曼：

但我所说的问题是客观存在的，在没有得到元首的命令之前，我什么也不会做！

莫德尔：

很明显，需要有一个制度（秩序）。你将承担因此而可能出现的责任。让我们等待4月15日那个日子，或元首的命令吧。

林德曼：

是的，我正在等待元首的命令。

希特勒几乎被莫德尔说服，但是陆军总司令部的参谋长蔡茨勒将军进行了干预，将调防的师最终减少到1个。

原南方集团军群的部分将领爱戴曼施泰因元帅，对这一新的任命颇有微词。《坦克战》的作者梅林津（Wilhelm von Mellenthin）在其作品中说其上司赫尔曼·巴尔克（Hermann Balck）将军对莫德尔很喜欢过问具体的事务表示不满，认为他“尽管能给士兵们很大的能量和动力，但是却取代不了曼施泰因”。军官间流传着莫德尔“出身低微”、“与纳粹关系密切”之类的传言。卢赫特（Reuter）将军曾在曼施泰因和莫德尔手下都待过，有人要他对两位上级进行比较，他是这么说的：“我感觉，我不能给出一个很明确的看法，这是2种不同的价值取向。只要局面没有失去控制，曼施泰因从指挥部发出命令总是最好的；当出现大的混乱时，莫德尔在前线的指挥则显得不可或缺。”

莫德尔发布了一系列的命令，很多都是在简单地重申法令，要求部队无保留地执行他的命令。莫德尔沿用他惯用的那种带来最少灾难的战术，他不顾及个人安危，尽可能和战斗部队待在一起。莫德尔还喜欢亲自过问及处理后方勤务，他深悉越是现代化的战争，后勤越重要的道理。

4月2日，到任后，莫德尔元帅立即着手指挥北乌克兰集团军群解救被苏军围困的第1装甲集团军的行动。这个集团军当时被苏军2个集团军围困，挣扎在卡梅涅茨—波杜尔斯基包围圈（Kamenez-Podolsk，又称“胡贝的口袋”）里，外围的劳斯第4集团军能够给予的帮助很有限。这一天，朱可夫把一份最后通牒送到德军指挥官汉斯·瓦伦丁·胡贝陆军大将（4月1日刚刚晋升）手里，恐吓说，如果到晚上还不停止抵抗，未来被俘的所有德国军官都将格杀勿论，士兵战俘则将会被枪毙掉1/3。按照这样的说法，被俘将是比战死更为糟糕的选择，德军于是更加疯狂地作战。

胡贝是莫德尔在军校的同学，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他失去了条胳膊，装上了黑色的义肢，人称“独臂将军”。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中，胡贝曾指挥第16装甲集团军直到最后阶段才撤出来。胡贝深得希特勒的赏识，在军中威望很高，已经被最高统帅部列入待提拔为集团军群司令的名单中。

对于苏军的通牒，胡贝不予理睬，他派出许多侦察部队寻找苏军的薄弱点。觅得机会就组织剩余的作战部队分成2列庞大的纵队平行移动，突击炮和步兵为先锋，装甲部队殿后，拼死地往利沃夫方向突围。为了争取最大的机动可能，胡贝下令所部丢弃所有不必要的负载，包括军人的私人用品和档案资料，每一滴燃料都配属给坦克或自行火炮。更重要的一点是，朱可夫对胡贝突围方向的判断是错误的，他认为德军会沿着大道往南撤向罗马尼亚，所以把重兵部署在那个方向上；而且苏军的无线电文已被德军破译。

莫德尔派出了保罗·豪塞尔副总指挥的党卫队第2装甲军、第100猎兵师及第367步兵师等部队投入到救援战斗中。党卫队第2装甲军是刚从法国新调来的，下辖第9“霍芬斯陶芬”师、第10“弗伦茨贝格”师2支劲旅，他们一下火车就投入了战斗。

胡贝面临的困难很多，冰雪、泥浆、车辆拥堵的道路，还缺乏燃料。4月5日，大地开始解冻，使得交通问题雪上加霜，整个地区很快就变成了大泥潭，除了履带车辆之外的任何交通工具都不可能在这样的环境中移动。尽管困难重重，在莫德尔的督促下，援兵仍然展开了进攻，沿德涅斯特河北岸突向布恰奇（Brzenany），还增加了第509重装甲营的虎式坦克等兵力。苏军第11近卫坦克军有35辆坦克被摧毁。

朱可夫和科涅夫依然在错误地加强南翼的兵力，直到几天之后才把2个步兵军各一部调到德军撤退线路上来。苏军第4集团军进行了不屈的抵抗。除此之外，只要天气许可，苏联空军也会对德军防线背后地面上任何移动目标进行扫射，所以德军的损失也很大。

4月6日，经过激烈的战斗，党卫队地区总队长冯·特罗伊恩费尔德（Fischer von Treuenfeld）指挥的第10“弗伦茨贝格”师第10装甲团一部攻占了利沃夫东南地域的布查兹（Buczacz）镇，跟第1装甲集团军冯·瓦尔登费尔斯（Rudolf Waldenfels）少将第6装甲师的先头部队会师。这意味着被切断了14天之久的胡贝军团终于与外界恢复了联系，20万德军获救了。

胡贝的突围战并未就此结束，苏军第4坦克集团军再次冲杀了上来。但德军似乎运气更好一些。4月9日，胡贝的第1装甲集团军终于同劳斯将军第4装甲集团军的部队会合，苏军被迫转入防御。莫德尔在布查兹和老同学胡贝见了面，然后两人共进午餐（据说胡贝有个习惯，每隔3个时辰要吃一餐饭，多年不变，这大概是他精力充沛的秘诀之所在）。

这次突围战因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最后一次大规模的突围战”而载入了史册。

遵照希特勒的指示，莫德尔命令第1装甲集团军（3个军）在谢列特河（Sereth）一线构筑了一条坚固的防线，这条防线的南端一直延伸到谢列特河和德列斯特河的交汇处。因为根据最高统帅部、希特勒及莫德尔的结论，1943冬—1944年未来的这几个月，苏军的主要攻势都将会集中在东线的南部。

胡贝突围的同时，捷尔诺波尔（Tarnopol）要塞有4500名德军在牵制着3个军的苏军，经过这个小城的铁路是南方德军后勤的大动脉，希特勒严令莫德尔必须打通这条交通线。然而捷尔诺波尔根本不适合坚守，且兵微将寡，武器稀缺。莫德尔并未盲从希特勒的命令，但他也认为不救援将会挫伤德军的士气。为了救援捷尔诺波尔，莫德尔与第4集团军司令——由他一手栽培起来的劳斯将军进行了研究，两人达成共识：救援的前提是希特勒答应放弃这个“要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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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军围剿胡贝集团军事行动示意图。



德军第4航空队提供了空中支援，但当晚就有报告称强大的苏军装甲部队正在从捷尔诺波尔以南35千米处的捷列博夫利亚方向逼近谢列特河。党卫队第2装甲军、第100猎兵师受命即刻出发，去摧毁这支新出现的苏军坦克力量，为解围行动扫清障碍。

但是豪塞尔的攻击遭到了苏军的顽强抵抗，毫无进展，而且情报显示苏军第10近卫坦克军和第6、第9机械化军正在向德军防线的缺口推进。在塔尔诺波里地区，苏军近卫第11重型坦克团的斯大林2号重型坦克首次出现在战场上。如果再不撤退，好不容易才突围出来的第1装甲集团军也有可能再次被合围。胡贝请示莫德尔元帅批准他将防线后撤至斯特雷帕河一线，这甚至获得了希特勒的亲自首肯。匈牙利第1集团军则负责掩护喀尔巴阡山的隘口，以维持同南乌克兰集团军群的脆弱联系。

4月10日，莫德尔元帅不得不把救援捷尔诺波尔的任务转交给巴尔克将军第48装甲军，并把比特里希指挥的第9“霍芬斯陶芬”师给加强了过来，第8航空军也予以全力配合。捷尔诺波尔的守军在电文里得知这一消息，对莫德尔寄予厚望。

此时苏军的力量非常强大，战技也日臻纯熟，而德军的解围行动又开始得太晚，因此“霍芬斯陶芬”师和第48装甲军战斗群的进展很是缓慢。也因为攻击面狭窄，无法机动迂回，又适逢大雨，道路泥泞，机械化部队移动困难，救援捷尔诺波尔的希望变得越来越渺茫了。

直到14日，德军才在沃苏兹卡河上架设起人工桥梁，巴尔克兴奋异常地打电话给劳斯：“将军，沃苏兹卡河前线的僵局已打破，请您转告莫德尔元帅，我的坦克将出现在捷尔诺波尔的街头！”

但为时已晚，在苏军31小时的长时间炮击后，守军已几近崩溃，最多能再坚持几个小时。巴尔克要求“不分昼夜地进攻”，莫德尔甚至亲临第一线，坐在装甲车里实地指挥。

15日，援兵仅仅前进了9千米，距离捷尔诺波尔城仍有11千米，城池终于被苏军的第9近卫坦克军、第15和第19步兵军攻陷，守城司令埃贡·冯·赖因多尔（Egon von Neindorff）步兵少将在突围途中被苏军炮弹击中阵亡，大约有1500名幸存者携带着将军的遗体及700名伤员向西突围。苏军可能忙于庆祝这一胜利，忽视了对突围者的穷追，他们本可以在河边全歼这些漏网者。

劳斯将军得知噩耗，黯然神伤；莫德尔亲自来到巴尔克的指挥部，督令第48装甲军不惜代价，一定要接应到从捷尔诺波尔出来的突围者。这是一场代价高昂的营救行动，战斗在最前线的“霍芬斯陶芬”师和弗里贝（Friebe）战斗群得到了空投的油料，继续向前推进，终于接应到第一批10名衣衫褴褛的突围者，他们宣称在3天的战斗中共击毁苏军坦克74辆、自行火炮48辆、反坦克炮21门，自身的兵力被削弱到仅剩下50辆坦克或突击炮。莫德尔元帅又增加投入了第7装甲师、第507重装甲营等兵力。

但是在苏军近卫军团的截杀之下，最终只有55名捷尔诺波尔的突围者（没有一名是军官）得以逃回到德方的战线。莫德尔、劳斯和巴尔克等人的抑郁是可想而知的。尽管空军报告，捷尔诺波尔地区已经没有任何战斗的迹象，但几乎所有的德军将领都一致认为捷尔诺波尔的守军仍在突围的途中，于是在接下来的一天里，德军又顽固地把战线向前推了1千米。随后，苏军开始了更加猛烈的反击，德军才被迫后撤，逐次退回到出发阵地。

此战之后，莫德尔来到劳斯的司令部，听取了劳斯等人的意见。他否决了巴尔克继续固守目前战线的建议，并且强调指出“霍芬斯陶芬”师将被派出执行更加紧迫的任务。救援的失败加剧了莫德尔和巴尔克等人的不和，因此梅林津在回忆录里诋毁莫德尔变得理所当然。

劳斯根据莫德尔的指示，下达了撤军命令。

巴尔克在回忆录里把解围失败的责任推卸给“霍芬斯陶芬”师和比特里希可能有失偏颇，其实，希特勒的“要塞战术”才是悲剧的根源所在，这一战术导致北乌克兰集团军群（要塞守军及援军）共损失了5800人。而莫德尔与部属们“区域防御”、“弹性防御”孰优孰劣的争论仍将继续。

4月20日，在党卫队第2装甲军和第4装甲军的配合掩护下，第1装甲集团军约20万人经过260千米的长途行军，终于脱离了危险，安全地抵达了斯特雷帕河防线。胡贝的部队共摧毁了357辆苏军坦克，42辆突击炮和280门火炮。只是，他们自己也丢弃了几乎所有的（含虎式坦克、轮式车辆、维修器材等）重型装备，据说脱险时仅剩下了45辆装甲车。在后来政治失意的日子里，苏军元帅朱可夫一直因为没能歼灭胡贝及第1装甲集团军受到政敌们的指责。

20日这一天也是希特勒的生日，胡贝奉召飞往“狼穴”大本营。在那里，希特勒亲自授予他钻石双剑橡树叶骑士十字勋章。然后，胡贝又连夜乘坐一架He111轰炸机回到柏林，途中飞机坠毁在上萨尔茨堡（OberSalzburg）附近的山上，胡贝遇难。据说他本是要去接任中央集团军群司令一职。莫德尔与胡贝在此前的军旅生涯中几乎没有见过面，而在1944年4月一个月里却见了2次面。听闻老同学殒命的消息，莫德尔不知会做何感想。

莫德尔本来希望由哈尔佩来接替胡贝的空缺，但集团军司令的晋升存在个资历的门槛，当时有好几个军长资历比哈尔佩深，于是莫德尔向最高统帅部推荐把劳斯调到第1装甲集团军接替胡贝，哈尔佩则调到没那么惹人注目的第4集团军接替劳斯。这样，北乌克兰集团军群下辖的2个集团军的指挥官就都是莫德尔“莫家班”的人，而那些反对莫德尔的人日子将变得更加不好过。

巴尔克对莫德尔简单粗暴的指挥方式及作战理念都十分抵触，该集团军群有一大批资深且优秀的将军，如劳斯、哈尔佩、巴尔克、内林和布赖特等人，个个都桀骜不驯，粗暴的方式是不适合他们的。“在部队中贯彻莫德尔在重要地段‘区域防御’的战术是一件很困难的事。”劳斯后来承认。以前第1装甲集团军胡贝不愿意采用新的策略，巴尔克也坚决反对，他们偏好曼施泰因的“弹性防御”。巴尔克认为乌克兰战场的地形特点更适合“弹性防御”及机动作战，如把步兵主力部署在前沿，会遭到苏军炮兵火力的毁灭性杀伤，因而应当建立纵深梯次配置的防御体系，在纵深20千米的范围内组建炮兵群，将自行火炮和突击炮编成快速反应部队，集中炮火打击突破的敌军。装甲师作为战略预备队部署在炮兵群后面，随时准备反击苏军的坦克集群。莫德尔则认为德军的装甲部队实力今不如昔，已经无力进行大范围机动作战，因此必须把苏军进攻挫败在防线以外。“区域防守”理念立足于精心构筑的纵深防御体系，集中炮火进行支援；前方阵地必须竭力固守，炮兵和坦克配置在防御纵深，而且是在全线均匀地部署，负责各自防区的多兵种战斗群实施短促反击及时堵住防线上的缺口。平心而论，莫德尔的这种反冲锋战术，以攻对攻，在兵力差距不大时不失为一种好的战术，苏军一度对其比较惧惮。但不能生搬硬套，当年第5次反围剿，德国顾问李德（奥托·布劳恩）在中央苏区也是用这种“短促反击”战术对付蒋介石的“堡垒战术”，结果输得很惨。

莫德尔的作风历来粗暴，有一次，他到巴尔克的防区视察，在那里指手画脚，下了一大堆自相矛盾、违背客观实际的命令，于是巴尔克再次表达了不满，二人甚至关起门来进行了沟通，据说巴尔克指出了莫德尔很多缺点，莫德尔静静地听着，承认巴尔克说得有道理。

其实，莫德尔对桀骜不驯的部下早已经失去了耐心，他不再造访巴尔克的部队，还把第48装甲军的坦克全部都调到了赫尔曼·布莱斯（Hermann Breith）的第3装甲军，巴尔克麾下只剩4个可供调遣的步兵师。后来的“西乌克兰战役”中，科涅夫的第1乌克兰方面军出动了2200辆坦克，苏军的坦克是德军的4倍。巴尔克所期望的大纵深机动作战最终成了不切实际的幻想。


德国陆军北乌克兰集团军群战时序列1944年4月

指挥官：莫德尔（1944年3月30日—1944年6月28日）、哈尔佩（1944年6月28日—1944年9月30日）

参谋长：提奥多尔·布赛（Theodor Busse）中将



第4集团军

指挥官：艾哈德·劳斯装甲兵上将

下辖

第48装甲军，军长：赫尔曼·巴尔克（Hermann Balck）

第13步兵军，军长：约翰内斯·布洛克（Johannes Block）

第42步兵军，军长：弗朗茨·马滕克洛特（Franz Mattenklott）



第1装甲集团军

指挥官：瓦伦丁·胡贝（Hans-Valentin Hube）陆军大将

下辖

第24装甲军，军长：瓦尔特·内林（Walther Nehring）

第59步兵军，军长：库尔特·冯·德·切瓦勒里（Kurt von der Chevallerie）

第46装甲军，军长：弗里德里希·冯·舒尔茨（Friedrich Schulz）



第1匈牙利集团军

指挥官：盖佐·拉卡托斯（Géza Lakatos）陆军中将

第6匈牙利步兵军，军长：费伦茨·法卡斯（Ferenc Farkas）

第7匈牙利步兵军，军长：伊什特万·克斯（István Kiss）

第11匈牙利步兵军，军长：资料欠奉



备注：北乌克兰集团军群总兵力约44万，拥有坦克811辆、突击炮426辆、火炮1100门。匈牙利军的详细资料欠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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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乌克兰集团军群司令莫德尔在指挥匈牙利军队实施一次反击。
	◎1944年的维捷布斯克，远处地面上一列德国战俘正在被押解到后方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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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4年4月8日，莫德尔正在指挥解救同学胡贝的军事行动。
	◎第1装甲集团军司令汉斯·胡贝陆军大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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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冯·赖因多尔步兵少将，后被追授为中将并授予橡树叶骑士十字勋章。
	◎1944年，北乌克兰集团军群司令莫德尔元帅在友盟军队视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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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4年4月，在捷尔诺波尔的德军虎式坦克。
	◎北乌克兰集团军群司令莫德尔（左一）与第291步兵师师长奥斯卡·伊科霍特（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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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4年3月，北方集团军群司令莫德尔元帅在第59步兵军阵地视察，左一是该军军长弗里德里克·舒尔茨装甲兵中将。
	◎北乌克兰集团军群司令莫德尔（中）、第24装甲军军长内林（右）和内林的参谋官梅津上校（左）在研究军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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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莫德尔（左一）与鲁道夫·冯·布瑙（Rudolf von Bünau，左二）步兵上将在接见匈牙利军官。
	◎1944年4月28日，北乌克兰集团军群司令莫德尔元帅在与一名上士谈话。





 崩塌的阳台

1944年6月14日，德国陆军参谋总长库尔特·蔡茨勒大将召集各集团军群和集团军参谋长参加会议。在会上，北方和南部战线均表示没有发现苏军有任何进攻的迹象，而中央集团军群的参谋长们则一致报告说苏军已经在该集团军群正面完成了战役展开。

他们特别提到，6月13日，第3装甲集团军发现了苏军在斯摩棱斯克—明斯克公路奥尔沙段以北的一次兵力集结；第4集团军更早就注意到苏军在奥尔沙公路上的集结行动是为一次主力进攻做准备。苏军备战的思路清晰、明确，部队番号在大量增加，电讯联络频繁，还进行了火力试射，应该很快就会展开进攻。中央集团军群的许多军级以下指挥官和他们的情报人员认为苏军会发动进攻。在进攻开始前的一周，第12步兵师的一个营长向正在巡视的第39装甲军军长罗伯特·马蒂内克（Robert Martinek）炮兵上将描述了这种威胁，马蒂内克完全同意他的说法，但却用了一句谚语来回答这位营长：“上帝总是首先惩罚那些熟视无睹的人。”

德国陆军总参谋部和希特勒本人认为苏军在白俄罗斯的进攻只是牵制性的辅助进攻，真正的主攻方向是北乌克兰集团军群的当面。这里曾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加里西亚旧战场，1914年曾爆发过俄国西南方面军各集团军对奥匈军队进行的200万人参加的加里西亚大会战。而科韦利更被认为会是苏军的突破点，上一轮战役苏军曾在此围困了“维京”师，为了打破合围圈，德中央集团军群曾调动8个师前往增援。

当时的莫德尔元帅偏执地认为苏军一定会重演历史，为此早在5月中旬就建议在北乌克兰集团军群的左翼建立一支预备队，他希望得到第56装甲军（辖6个师，其中2个装甲师），先于苏军发动一次反击。针对苏军在南方可能展开的进攻，莫德尔提出了“盾与剑”策略，即以防御战、反击战作为阻挡苏军进攻的最佳手段。

希特勒批准了莫德尔的建议，在5月底，第56装甲军划拨给了北乌克兰集团军群。这次调兵行动，装甲部队、突击炮火力及直属炮兵大量调离，实质上对中央集团军群的力量构成了极大的伤害。中央集团军群仅剩下3个装甲师的装甲力量，却有16个装甲师集中到了南、北乌克兰集团军群，准备要跟苏军玩“以突击对付突击”的好戏。可在6月11日，希特勒又下令取消“科韦利攻势”，而中央集团军群被调走的兵力还没有归建。根据英国作家艾伯特·西顿（著有《苏德战争1941—1945》一书）的说法，到此时，连莫德尔也不再相信苏军会在北乌克兰西部发动进攻了。

德国的情况已经江河日下，人力资源极度匮乏。截止到6月，德国全部武装力量的总人数是910万人，盟军的空中打击及战略轰炸让德国不得不投入大量的人力（甚至从东线抽调部队）用于本土的空防作战。这样，仅有313万人部署在东线，共计179个师又5个旅，且兵力的分布非常不均衡。综合各方的数据，德国中央集团军群4个集团军有58万人左右，守着长达1046千米的战线，比一战时整个西线还长402千米。大片的地区上只有88000名士兵在守卫，还严重缺乏装甲机动力量以及反坦克火炮。按照西方著作的通常说法，负责空中掩护的德军第6航空队当时“只有40架完好的战斗机”。

莫德尔对东线全局的战略短视或者说自私，极大地影响着希特勒及德军最高统帅部的决策，另一方面，希特勒还综合考量了政治因素、巴尔干地源效应和白俄罗斯的地形特点等。因此他无视中央集团军群当面苏军活动频繁的客观事实，拒绝了向这一地域增加预备队的请求。

事实上，苏军乌克兰第3方面军采取了故意在南方频繁地调动坦克、汽车、火炮和人群，设置模拟的坦克大炮阵地，高官频繁地巡视等欺敌手段来迷惑德军，而且苏联空军的强力巡航把德军的空中侦察阻隔在最前沿。这样一来，德军的情报系统基本上被苏军给欺骗了。

6月21日，希特勒才预感到形势不妙，向空军发出通知：“总的估计是，对中央集团军群的攻击会在明天开始。”22日凌晨2：00，他再次命令第6航空队全部进入战备状态。希特勒突然开窍估计是因为进攻开始前夕苏联的游击队对德军的交通线、通讯设施进行的大规模破袭，尽管这些破坏活动大都被挫败，但是苏联游击队的规模空前，且有超过1000个交通节点被破坏，使德军无法进行撤退、补给和调动。

22日，苏军开始了战斗侦察，其强度之大是脆弱的中央集团军群所承受不了的。23日，经过精心准备的苏军展开了全面进攻：4个方面军166个师、5200辆坦克（10：1的优势）与火炮、7000架飞机（7：1的优势）、31000门火炮从德国中央集团军群防御的当面发起了代号为“巴格拉季昂”行动（Operation Bagration）的进攻，攻击的目标就是“白俄罗斯阳台”。与正面进攻红军相配合的还有活跃在德国人后方的30万苏联游击队。之所以挑在这个时间，因为那是德国入侵苏联的3周年纪念日。

苏军用24000门大炮和重型迫击炮进行了长达2个小时的炮击，猛烈的炮火像一道道闪电，急速穿过厚密的云层，德军阵地上的爆炸声山崩地裂。因为事前苏军已经过周密而卓有成效的侦察，德军整个纵深的军火库、指挥中心、屯兵掩体、火力点很多都被猛烈的炮火直接摧毁，德军伤亡、损失惨重。

苏军的攻击有3个主攻方向：波罗的海第1方面军和白俄罗斯第3方面军对维尔纽斯总方向实施突击，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对巴纳诺维奇实施突击，白俄罗斯第2方面军在白俄罗斯第3方面军的左翼集团和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的右翼集团的协同下对明斯克总方向实施突击。

仅白俄罗斯第3方面军、波罗的海沿岸第1方面军的突击集团就一下展开了13个师的兵力，这时苏军一个师达到8000人，密密麻麻的士兵和坦克不断涌来，枪炮声和喊杀声震耳欲聋。德军的50毫米口径的反坦克炮根本无法击穿T-34的正面装甲，只能用反坦克地雷、炸药包、铁拳以及其他类似的近程武器来抗击进攻，难度很大，无法扼制苏军的挺进。

面对来自被攻击阵地千篇一律的告急求援、请求撤退，中央集团军群司令恩斯特·布施完全搞不懂战局的规模了，也分不清哪里是主攻方向，哪里是佯攻，只是机械而盲目地按照希特勒的要求，命令部下“坚守每一寸土地”。

6月23日，巴格拉米扬指挥的波罗的海沿岸第1方面军已突入到德军第3装甲集团军左翼的纵深16千米，苏军的攻击取得了完全的突然性。莱因哈德愤怒地对他麾下的指挥官们说：“仅2天时间就蒙受了这么大损失，丢失了这么多阵地，这是防御战的耻辱！”希特勒坚持命令1个师坚守维切布斯克，另外2个师向主力靠拢。而这样的决定已经太晚，莱因哈德第3集团军的第53步兵军已然被包围在维切布斯克（Vladivostok）附近。

苏联空军集中了2900架飞机对维切布斯克要塞进行猛烈的轰炸，阵地上的德军尸体不计其数，要塞里的军械库被炸毁之后，本已处于绝对劣势的德军又出现了弹药短缺的情况。但是苏军近卫第6集团军和第39集团军仍需要经过激烈的战斗才能逐步地摧垮德军的顽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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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白俄罗斯战役地图。



6月24日，罗科索夫斯基指挥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越过罗加乔夫西北的沼泽地，出其不意地对德国第9集团军和第4集团军发起了攻击，但是苏军很快被压制在泥地里无法前进。第9集团军司令汉斯·约尔丹（Hans Jordan）步兵上将调动麾下唯一的装甲力量——冯·凯塞尔（von Kessel）将军的第20装甲师前往增援。苏军通过空中侦察发现了德军的调动，于是加大了西北方向的突击力量。由于无法确定苏军的主攻方向，约尔丹优柔寡断，凯塞尔的装甲师在自相矛盾的命令下，来回徒劳地行军，白白浪费了时间。这个师第21装甲团第2营的舒尔茨少校果断出击，击毁苏军第1近卫坦克军约60辆坦克，而自身力量也下降到40辆，但以1个装甲师对抗6个坦克军本来就毫无胜算可言。另外，东北部的德军第134步兵师也没能顶住苏军的进攻。德军在西北、东北的防线就这样迅速地全面崩溃了，第9集团军残部向博布鲁伊斯克城逃窜。

为了给失败找“替罪羊”，布施以约尔丹使用第20装甲师不够迅速为借口解除了他的职务，起任尼古拉斯·冯·福尔曼（Nikolaus von Vormann）装甲兵上将来指挥第9集团军。福尔曼将军曾任第23装甲师师长，在切尔卡瑟合围圈作战中表现优异而声名鹊起。布施还更换了生病的第4集团军司令哥特哈德·海因里希（Gotthard Heinric）步兵上将，由库尔特·冯·蒂佩尔斯基希（Kurt von Tippelskirch）步兵上将接替其职务。

6月26日，切尔尼亚霍夫斯基的白俄罗斯第3方面军对第4集团军发动了进攻，其右翼兵力实施深远迂回，跟波罗的海第1方面军会师。在蒂佩尔斯基希指挥第4集团军溃退的同时，苏军同步从莫吉廖夫与奥尔沙之间渡过第聂伯河，三面合围了奥尔沙。因为希特勒要把奥尔沙作为一个要塞来防守，因此出现了2个师的德军对抗13个苏军步兵师、1个拥有超过300辆坦克的坦克军，以及一个骑兵机械化集群的态势（相当于“一个苏军师对一个德军营”）。而且1944年苏军的战术已经升级了，不会再去强攻那些“要塞”，希特勒的这一策略除了让这些守备师“慢性自杀”外，于大局没有任何作用。德第9集团军主力第35步兵军、第41装甲军一部和第20装甲师约7万人在博布鲁伊斯克绝对劣势地被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合围，然后遭受到地空联合火力的屠戮。针对该口袋，苏军原计划为8天，而实际上4天就完成了。

明斯克的公路线也很快被切断，而希特勒仍在命令莫吉廖夫城里的守军必须战至最后一人。有一部分部队执行了这个命令，而更多的人则置若罔闻地继续撤退。这样，第4集团军在别列津河附近被打败之后，中央集团军群的主力完全被打垮，德国的整个东线都在崩溃中。

大溃败让希特勒非常恼火，他决定走马换将，让莫德尔接替布施。6月28日夜，布施被解职，成为中央集团军群大崩溃的替罪羊。布施很吃惊，感到很屈辱，他觉得他只不过是在执行希特勒的命令而已。史学家格尔利茨认为，在这种状况下移交指挥权，布施和莫德尔虽然是“老拍档”，但很难有友好的交谈。史学家赫尔曼·卡根霍兹（Hermann Gackenholz）写道：“蔡茨勒却建议布施去与莫德尔沟通一下，被布施拒绝，他悄然离开，避免了可能的尴尬。”

随后（7月3日）被解职的还有不肯向东南进攻支援白俄罗斯战局的北方集团军群司令格奥尔格·林德曼（Georg Lindemann）大将。

莫德尔仍然同时兼任着北乌克兰集团军群总司令。一个人指挥着2个集团军群，在德军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当然，这个时候，北乌克兰战线暂时相对平静，这种委任有利于兵力的统筹调遣。莫德尔私人委任哈尔佩负责北乌克兰集团军群。这种混合指挥的局面直到8月17日莫德尔调往西线时才结束，哈尔佩迟至此时才被正式任命为北乌克兰集团军群司令。

哈尔佩正式被任命前，莫德尔知道他并非集团军群司令，于是专门给最高统帅部发去电文：“所有的给北乌克兰集团军群的文件必须发送给莫德尔元帅。经莫德尔元帅同意后，这些命令在北乌克兰集团军群才有效。莫德尔元帅没有同意之前，哈尔佩不得签发任何命令。必须明确这一点，莫德尔元帅报告给最高统帅部的，即是他在下达的命令。”这样的一个指挥系统原本很荒谬，所幸哈尔佩有一个优秀的参谋长冯·克叙兰德（Rudolf Ritter von Xylander）和首席参谋官赖希海尔姆（Reichhelm，后随莫德尔调往西线）协助他工作。

史学家们在评论莫德尔的这次任务前景时，结论几乎一致：救赎中央集团军群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他所能做的是努力减缓苏军的推进及派遣一些新的部队来填补缺口。保罗·卡瑞尔（Paul Carell，曾担任纳粹德国的外交部部长里宾特洛甫的首席新闻发言人，二战结束后，成为一名成功的作家）这样写道：“没有空军的支援，没有足够的反坦克武器，更没有最起码的机动预备力量及步兵师，即使是以果敢及善于挽救危局而著称的莫德尔也不能挡住苏军的冲击。”史学作家塞缪尔·米查姆（Samuel Mitcham）则指出，作为一个战术现实主义者，莫德尔甚至没有去企图重组中央集团军群的残余，建立一条新的防线。莫德尔做得很简单，迅速地撤退，努力地保存兵力和武器等，直至苏军的攻击超出他们的补给极限，然后在撤退中逐渐加固自己的防御。

中央集团军群的首席参谋官格若本（Peter von der Groeben）少将并不喜欢莫德尔，他说：“我们知道莫德尔，尤其是他在北方集团军群的业绩。我们相信，他能够获得来自‘上面’（指希特勒）的支持。他到任后，中央集团军群立即获得了布施曾徒劳地要求了数次都没有得到的2~3个（实际上是4个）增援师。但我们主要批评的是他为了避免与希特勒意见相左（而干的那些事）。”

当时莫德尔也许还没那么绝望，他按照希特勒6月27日签发的第8号战役指令（Operations Order No.8），要求固守被围的据点，调集了一切的力量企图在明斯克南北建立起新的防线。为此莫德尔首先从北乌克兰集团军群调来了德科尔（Karl Decker）中将的第5装甲师和第505、第507虎式重装甲营来填补鲍里索夫（Borisov）方向的缺口。第12装甲师的首席参谋官盖德·尼耶珀德（Gerd Niepold）认为：“人们很难相信莫德尔真的以为他能实现拖延的目的，仅靠3个装甲师来防御100千米的突破地幅，毕竟莫德尔的作战经验是相当丰富的。即使他没有看到那些不可能，但怎样调动军队，还有那些集团军、师级的指挥官在做着判断。因此，人们认为莫德尔三令五申地要求攻击，实则是做给希特勒看的，他真实的目的是为了给撤退做准备。他可能认为，有限、短促及积极的反击，能保持部队的主动态势。因此，为了节约兵力和保存实力，同时又满足上级的要求，他仅派出1个装甲师用于进攻。莫德尔展示了他作为德军中最有价值的指挥官的能力，在希特勒乌托邦式愿景和下级指挥官们的反对之间取得平衡；还表现出他准确判断和随机应变的能力，他总是能找到最佳的解决方案。但是，解救中央集团军群和东部战线是超出了他能力范畴的。”

莫德尔调上来的这支装甲劲旅果然起了一些作用，他们埋伏在树林或者村庄里，近距离伏击了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的先头部队。第505重装甲营的虎式坦克在贝雷苏维泽（Beresowize）周围地区的反击中一举摧毁了295辆坦克，当然，第505重装甲营自身亦损耗殆尽，不得不撤回后方休整。苏军指挥部曾在电台中警告部下：“一旦遇上德国的第5装甲师，就尽力绕过他们……”但是，这样的战术胜利最多只能迟滞苏军几个小时，根本不足以阻挡苏军强大的西进铁流。莫吉廖夫丢掉之后，溃退的德军就拥堵在道路上，任凭苏军飞机的扫射和轰炸。在最需要空中掩护的时候，德军弱小的第6航空队却近乎瘫痪，缺油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原因。

被包围在维切布斯克要塞的德国第3集团军最终于6月29日全军覆灭，奥尔沙的2个德军师（其中一个是著名的第78突击“风暴”师）也同时被歼灭，另外第501重装甲营也遭受了惨重的损失，到7月5日，这个“虎营”已基本上被消灭了，仅有少量的残余逃脱。不日还将有大批的德军俘虏成为莫斯科街头的“展品”。

苏空军第14师的侦察机发现了被围德军在森林中有一个巨大的筑垒兵营，驻守的德军有几百辆坦克、大量的火炮和几千辆装甲车。根据这一略微夸大的情报，苏军出动了强大的轰炸机群（400架轰炸机、126架战斗机），对那片森林进行了轮番轰炸和扫射，共投下12000枚炸弹。“（苏联空军）一次又一次突击，战场上燃起了大火，成千上万辆汽车、坦克以及大量的燃滑油料在熊熊地燃烧。……德国士兵疯狂地四处逃窜……成千上万地死去。”
(1)

 在整个白俄罗斯战役期间，苏联航空兵总共出动153000架次，在整个苏德战争乃至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这样的频率都是空前的。

据说“只有最坚韧、最幸运的人才能侥幸地躲避掉这一场大空袭，从西北方向逃离了博布鲁伊斯克”。苏军宣称炸毙德军5000余人，击毁各种车辆5000余辆。这次空中打击对被围德军精神上是一个巨大的打击，逃出森林后的第35步兵军残部约6000人随即就缴械投降了。

苏联方面已经在祝捷了，罗科索夫斯基被提升为元帅，切尔尼亚霍夫斯基则被授予大将的军衔。苏军官兵倍受鼓舞，加紧了博布鲁伊斯克包围圈的“清剿”。被围在那里的德国第9集团军是莫德尔的老部队，与之有着深厚的袍泽情谊。第9集团军的官兵听到莫德尔来指挥的消息一度非常高兴，满怀信心。在战争日记中他们这么写道：“（我们）对莫德尔元帅的到来表示满意，充满信心！”他们也曾打退苏军的第一次进攻，但是这种希望在残酷的现实面前只能是昙花一现。希特勒还没有意识到局势的严重性，要求第4、第9集团军沿着别列津纳河构筑防线，称博布鲁伊斯克是这条新防线的基石。在28日的集团军日记里，福尔曼承认：“作为一支作战力量，第9集团军事实上已经不存在了。”

为了替第9集团军解围，莫德尔派出了格哈德·米勒（Gerhard Müller）少将指挥的第1 2装甲师。但为时已经太晚了，这个师在奥希波维契（Osipovichi）下车时，第9集团军参谋长赫尔默特·施泰特克（Helmut Staedke）少将迎接时说了一句颇讽刺的话：“很高兴见到你们，但是第9集团军已经不存在了。”从这里到博布鲁伊斯克有50千米的漫长距离，而且这支援军本身力量就比较薄弱，仅有44辆IV号或III号坦克。

6月29日10点，苏军发起了总攻，巴托夫上将第65集团军负责拿下城池，罗曼连科中将第48集团军歼灭城东南方的德军。博布鲁伊斯克的守军已无力防守，龟缩到市中心、城西和城北，趁着夜色往外突围。浓烟滚滚的城内外上演着惨烈的杀戮战，第35军军长冯·吕特佐夫（Freiherr von Lützow）步兵中将等德军将领被俘虏，附近的旷野、河畔和公路上则伏尸累累。第41装甲军军长埃德蒙·霍夫曼斯特（Edmund Hoffmeister）步兵中将为首的约5000人企图从西北方向突围，他们付出了巨大的损失之后才得以突破苏军第356步兵师的阻拦，冲入附近的森林中，但最终没有人能够活着走出森林……此役共计有5万名德军丧生。6月30日，第12装甲师的一个战斗群经过激烈的战斗，打开了一条撤出博布鲁伊斯克的通道，救出了大约1万名丢弃了重武器的残余部队，逃到了巴纳诺维奇。但第9集团军的主力（10万人）已经不复存在了，莫德尔十分伤感。据他身边的人后来回忆说，在第9集团军覆灭后的那一段日子里，莫德尔酗酒特别厉害。视察战斗区域是莫德尔宣泄的方式之一，因不再有完整的指挥结构，他会对本不该他管的事指手画脚。

德军“弹性防御”战术的最大特点是不计一城一地的得失，以杀伤苏军有生力量为目标，这不仅可以使德军避免被围歼，同时又能发挥机动性、灵活性的特长。其具体做法是，一旦某一地区的德军受到苏军合围的威胁，德军会立即主动撤离那一地域，并在撤离时保持反击的态势。一旦苏军突入或因战线拉长而分散兵力，德军就会发起短促而有力的反击，给苏军以大量杀伤。但这一次失手了，朱可夫已吸取了历次行动的经验教训，不给中央集团军群“弹性防御”的机会。苏军没有进行战斗侦察就直接发起总攻，德军的机动能力已比不上苏军，苏联空军又对道路实施了轰炸和迟滞，“弹性防御”就失去了“弹性”，“巴格拉季昂”攻势中出现那么多的围歼战例，其实不能简单地归罪于莫德尔的“区域联防”战术。

莫德尔来不及调整防线，明斯克及其周围德军的兵力只剩下几个不满员的团，白俄罗斯第1、第3方面军2个方面军从南北两个方向对明斯克实施了迂回。莫德尔不得不承认守住明斯克及援救第4和第9集团军那些被围部队都是无法完成的任务，他向陆军总部报告说，需要更多训练有素的部队才能阻挡莫洛叠奇诺和巴纳诺维奇以西的苏军。莫德尔与希特勒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最后终于说服希特勒同意让守军突围。而更多的时候，莫德尔是在自行其是。

切尔尼亚霍夫斯基的第3白俄罗斯方面军和罗科索夫斯基的第1白俄罗斯方面军像2把巨大的钳子碾向明斯克，莫德尔终于明白不可能再守得住这座城市。7月1日夜，莫德尔下令炸毁了明斯克的军用、民用建筑，弃城撤退。7月2日，苏军先遣部队穿过了明斯克城。7月3日，明斯克失守，但是莫德尔仍成功地撤出了8000名伤员、12000名后勤人员和众多的妇孺。

第4集团军大部分军队已被苏军围困在别列津纳河东岸，第4集团军司令蒂佩尔斯基希将军因为飞机失事而遇险，身负重伤，不得不离职，接替他的是弗雷德里希·霍斯巴赫（Friedrich Hoßbach）装甲兵上将。天空中几乎看不到德国战机，往来穿梭的苏军飞机持续不断的轰炸造成了大量的伤亡（其中有3个将军被炸死），还炸断了别列津纳河大桥。在德军工兵抢修大桥时，大队的人马和运输车辆堵塞在桥东，遭到苏联空军猛烈的轰炸和扫射，伤亡惨重。

莫德尔把从北乌克兰调来的施密特·胡伯（Gerhard Schmid huber）少将第7装甲师支援给立陶宛方向，克莱门斯·贝特泽尔（Clemens Betzel）少将的第4装甲师增援巴纳诺维奇。很难说这样的部署有什么不妥，只是德第4集团军与第9集团军残部突围的速度跟不上主力溃退的速度及苏军的挺进速度，7月5日，上述2个集团军的相当一部分兵力（大约11万多人）在明斯克以东又被切断退路，陷入新的包围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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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布鲁伊斯克战役形势图。



很快，被围者就被切割成2个部分，一部分由第12军军长文森特·米勒（Vinzenz Müller）指挥，另一部分则是第78突击师师长汉斯·特劳特（Hans Traut）中将在率领。苏军的火炮、“喀秋莎”火箭炮轰击，加上成批的轰炸机猛烈地轰炸，包围圈就像是一个煮沸的大锅，许多人被炸死或被俘虏。抵抗没能持续多久，7月8日，走投无路的米勒中将等12位将军（3名军长与9名师长）向白俄罗斯第2方面军1个步兵军军部投降，有的人后来加入了统战性质的“自由德国”。而那些溃散的年轻士兵单独，或者组成小群，有的人丢弃了武器穿着便装，徒劳地向着不可能到达的己方战线（德军主力已溃退到了东普鲁士）靠拢，他们的命运没有任何战报报道过，这支约1万人的“鬼魅之旅”历经七八周左右的生死奔逃，最终只有800人成功逃脱。

南翼的第2集团军和北翼的第3装甲集团军暂时还未溃灭，3个苏联方面军继续追歼着溃败的德军，深远迂回，德国中央集团军主力面临全军覆灭的危险。

苏军在5周内推进了435英里。德军中央集团军群有28个师被击溃，伤亡30万人以上，31名军、师长被俘虏或阵亡，防线被撕开了一个宽达400千米的大缺口，通往波罗的海各国及东普鲁士的道路都已敞开，这次惨败的程度不亚于1942年的斯大林格勒战役。德国本土的边防部队和训练团，甚至元首的警卫营都奉命立即奔赴东部战场去堵塞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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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莫德尔在劳斯、舒尔茨两位将军的陪同下视察部队，他误判苏军会在北乌克兰发动主攻，加剧了中央集团军群的危机。
	◎1944年5月8日，莫德尔在塔诺波尔的一个党卫队战斗群中指挥作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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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4年5月13日，莫德尔认为苏军会在北乌克兰发动主攻，他询问士兵们构筑工事的进度。
	◎“巴格拉季昂”攻势中，苏军的“喀秋莎”火箭炮群在怒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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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施元帅（右三）在视察炮兵阵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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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解放的城镇，苏军得到老百姓的欢迎。
	◎维切布斯克要塞战斗中，苏军步兵隔着一条小河向德军射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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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冯·蒂佩尔斯基希步兵上将，曾任总参情报部长，此君后率领第21集团军向盟军投降，战后写作了德版《第二次世界史》。
	◎第9集团军司令汉斯·约尔丹上将，他因贻误战机而被布施撤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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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莫德尔（左）与最高统帅部储备军官奥斯卡·伯格（Ehrenfried Boege）步兵上将（右）。奥斯卡·伯格后来指挥第18集团军等部队在“库尔兰口袋”向苏军投降，获刑25年。
	◎莫德尔元帅在俄国的乡间徒步视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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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军完全丧失了制空权，大量的坦克及军车在溃逃途中被苏军飞机消灭。
	◎1944年7月，华西列夫斯基、切尔尼亚霍夫斯基等苏军将领在维捷布斯克附近审讯被俘的德军第53军军长戈尔维策步兵上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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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军第65集团军司令巴托夫上将麾下的部队拿下了博布鲁伊斯克。
	◎苏军第48集团军军长罗曼连科中将，他曾协同巴托夫攻取博布鲁伊斯克。
	◎德军第41军军长霍夫曼斯特中将，在白俄罗斯战役中被苏军俘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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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军第35军军长吕特佐夫中将，在白俄罗斯战役中被苏军俘虏。
	◎被俘的德军将领。前排：第12军代理军长文森特·米勒步兵中将（左一）、第27步兵军军长保罗·沃尔卡斯步兵上将（左二）、第53步兵军军长弗里德里希·戈尔维策步兵上将（右二），以及来自莫德尔旧部第9集团军的第35军军长库尔特·吕佐夫陆军中将（右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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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斯克口袋”内的德军报务员正在呼叫援军。
	◎1944年7月，白俄罗斯首府明斯克回到了苏军的手中。






	[image: ]

	[image: ]




	◎苏军在博布鲁伊斯克俘虏了大批的德军士兵。
	◎1944年5月，北乌克兰集团军群司令莫德尔元帅在指导士兵使用MG42机枪，许多新补充的士兵缺乏最起码的训练。





 “东线救星”

北方集团军群南翼的防线，从德维纳（Dvina）河以南，波洛茨克（Polotesk）以西成弧形弯向后方。苏军正汹涌而来，波洛茨克三面被围，希特勒却不愿意放弃。他认为从这个点进攻，可以解救中央集团军群，他命令北方集团军群向西南方向进攻。因为当时只有2个师可以执行这一命令，相关人员都认为办不到，拒绝执行。莫德尔也宣称，在他看来，不要去做“这种徒劳的试验”会更好一些。凶险的形势让莫德尔不能再盲从希特勒的错误指挥，他指挥部队逐步向后撤退，放弃了纳瓦斯特卢恩格（Narwastellung），以缩短跟北方集团军群之间的隙缝。连朱可夫都赞扬过莫德尔的这些“正确方法”。

7月7日，被击溃的汉斯·莱因哈特装甲兵上将的第3装甲集团军残部7个营和几个炮兵连（约4000人）在立陶宛的首府维尔纽斯（Vilnius）被苏军合围。希特勒认为该城市具有“巨大的战役意义”，必须坚守，“直至流尽最后一滴血”。

希特勒被豪辛格（Adoif Heusinger）将军说服，同意放弃波洛茨克。眼看着北方集团军群与中央集团军群的侧翼联系中断，莫德尔联合蔡茨勒试图说服希特勒定下“重大决心”——把北方集团军群撤到西德维纳河（Western Dvina River）。7月9日，莫德尔同北方集团军群新上任的司令弗里斯纳大将一起乘飞机去见希特勒，请求希特勒同意放弃爱沙尼亚（Estonia），以腾出2个师的兵力来填补白俄罗斯战线上千疮百孔的缺口。但他俩的请求再次被希特勒拒绝，其原因之一是这么做会影响到同盟芬兰的稳定，芬兰早就有心脱离德国，退出战争了；原因之二是德国海军邓尼茨（Donitz）反对，他的潜艇仍需要用到爱沙尼亚的港口来补给。

维尔纽斯薄弱的守军——以托尔斯多夫（Theodor Tolsdorff）等军官为代表——打得很是疯狂，但局势的恶化不以个人意志转移，莫德尔和弗里斯纳再次觐见希特勒请求撤退。莫德尔还要求北方集团军群封闭立陶宛地区和中央集团军群之间的空隙。弗里斯纳很愤怒，作为“莫家班”成员，他曾满怀热忱地接手了北方集团军群，也曾想调几个师去支援中央集团军群，但现实让他明白，他能做的不会比前任林德曼多多少。北方集团军群自顾不暇，根本无力去支援莫德尔，所以弗里斯纳要求希特勒给他随机决断的权力，否则就解除他的职务。

中央集团军群自身是没有力量去守住与北方集团军群之间的结合部的，于是7月11日，莫德尔发出一份电报给最高统帅部，同时以个人名义致函希特勒，抱怨弗里斯纳的北方集团军群对2个集团军群之间的结合部采取不负责任的漠视态度。莫德尔元帅还一再向希特勒指出，维尔纽斯那7个步兵营和几个炮连的守军不可能守住城池，应准许其突围，否则这支部队将毫无意义地被苏军给消灭掉。蔡茨勒以辞职相威胁，才迫使希特勒同意维尔纽斯的德军突围。

这次突围像是个传奇故事，第3装甲集团军残部首先击退了白俄罗斯第3方面军的进攻，然后第6装甲师的一个混编战斗群偷偷地穿越了苏军的防线前往接应，维尔纽斯一半的部队得以从城中突围。走了约一半的路程之后，被穷追不舍的苏军追上，负责掩护的工兵在苏军的眼皮底下炸毁了科尔曼茨兹奇以西的一座很重要的桥梁，这样才最终逃脱了被歼灭的命运，第3装甲集团军残部败退到立陶宛南部。苏军的近卫第5坦克集团军司令罗特米斯特罗夫（Пaвeл Aлeкceeвич Poтмиcтpoв
 ）因“指挥不力”被解除职务并调离。苏军军史宣称：“挫败了德军所有的突围企图，全歼了守敌，并俘虏大约15000人。”维尔纽斯的丢失意味着德国中央集团军群与北方集团军群的陆地交通线完全被切断了。

7月11日，苏军又开始大举进攻。波罗的海沿岸第2、第3方面军攻击了北方集团军群，波罗的海沿岸第1方面军也在向陶格夫匹尔斯（Daugavpils）以南推进，北方集团军群面临着被包围的危险，弗里斯纳被迫向马里恩堡（Marienburg）防线全面后撤。苏军跟踪追击，穿越了爱沙尼亚边境，直扑北方集团军群新设的坦宁堡（Tannenberg）防线，这显然已经不是以前的那些攻击套路了。

对莫德尔而言，指望不上弗里斯纳还算不上是最糟糕的事，7月13日黎明，科涅夫指挥的乌克兰第1方面军发起了西乌克兰战役（苏联方面称之为“利沃夫-桑多梅日攻势”），他们攻击的对象是北乌克兰集团军群，使用的兵力规模是空前的——123万人、2206辆坦克、16257门火炮，并有3246架飞机在牢牢地掌控着制空权。替代莫德尔指挥的副司令哈尔佩大将虽然早有准备，但太多的部队被调走，仅剩下大约70万人，实力已大损。此前，利用莫德尔分身乏术之际，巴尔克再次进言，成功地说服了哈尔佩，赶在苏军进攻之前修改了莫德尔制定的“区域联防”方案。苏军进攻时，哈尔佩恰巧在收缩防线，故而科涅夫想要分割吃掉德军一部的计划阴差阳错地落空了。炮弹落在空无一人的警戒阵地上，随后的突进又陷入了雷区或反坦克阵地中，苏军很不走运，但不顾牺牲地继续猛攻。

莫德尔汇报说，即使答应派来的师全部能在7月21日前有组织地赶到，也只有16个师去对抗苏军的160个师。

次日，哈尔佩发起了反击。但经过2天的激战，德军薄弱的装甲力量（第1、第8装甲师）已消耗殆尽。巴尔克那些孱弱的步兵师抵挡不住苏军坦克的连续冲击，而因为缺油，北欧、丹麦等地的援兵（步兵师）又送不上去。另一方面，苏军空军力量占压倒性优势，而哈尔佩还不是北乌克兰集团军群名正言顺的司令，协调、调动空军必须得经过莫德尔的批准，莫德尔当时很多时间都待在第2装甲集团军，因此北乌克兰集团军群不能及时处理危机。第三天，苏军向前推进了18千米，建立了“科尔托夫走廊”（Koltov Corridor）。

7月16日，在科涅夫的严令下，苏军冒着炮火沿“走廊”继续向前突进，在格德夫以东有大约1000辆苏军战车突入，他们将迂回到德军第13步兵军的后方。于是，仍同时指挥着中央、北乌克兰2个集团军群的莫德尔元帅下决心把2个集团军群都撤过布格河，以便扼制苏军在它们的结合部所实施的突破。

大约也是在这段时间，苏军侦察到了莫德尔接任了中央集团军群司令的事。罗科索夫斯基在回忆录里提到，他把这一消息告诉给手下的参谋军官时，（苏联）军官们笑着回答说：“莫德尔？好啊，就来一个模特儿吧！”
(2)



7月17日，苏联克格勃长官贝利亚（Lavrenti Pavlovich Beria）专门安排了被送往西伯利的35000（一说57000）名德国俘虏从莫斯科街头经过，其中就包括第53步兵军军长弗里德里希·戈尔维策（Friedrich Gollwitzer）步兵上将等4位将军，这些德国俘虏被苏联人嘲笑为“进入莫斯科的第一批德国人”。据说羞辱俘虏的效果很不好，事后，连斯大林也不得不承认这一点。

苏联空军对“走廊”两侧实施了“饱和轰炸”，哈尔佩的2个装甲师仅剩22辆坦克，完全丧失了作战能力，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数百辆苏军坦克杀向后方交通枢纽利沃夫（Lvov）。18日，苏军经涅曼河实施突破后，抵达奥古斯图夫，第13步兵军等8个师的部队没料到友军巴尔克部溃败得如此迅速，还待在原地没动，就这样，大约65000人被包围在了布罗迪（Brody）镇。


据资料显示，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共向莫斯科运送了55000名中央集团军群的俘虏，所有俘虏都被关在闷热的货运列车里，途中忍饥挨饿，只能得到一点饮用水。7月17日，参与游行的德军俘虏队伍有数千米长，参观的人们站满了整条高尔基大街。走在游行队伍最前面的是被俘的21位中央集团军群的将军们。

游行的俘虏们身穿爬满了虱子的肮脏军服，大都没有洗脸和刮胡子，满脸污垢，疲惫不堪，他们以这样的面目展示在莫斯科人民和其他国家的参观者面前。当时莫斯科气温高达四十多度，数千名俘虏虚脱。由于游行前一天俘虏们吃的食物有问题，许多俘虏严重腹泻，一些人来不及上厕所，直接拉在柏油路上。

莫斯科民众则向队伍中的德国俘虏吐口水，一些俘虏还被旁边激动的妇女打伤。整个游行活动共进行了6小时，之后队伍在离克里姆林宫不远处解散，俘虏们被装上列车运往俄罗斯各地的集中营。



巴尔克临阵撤换了第8装甲师师长，但已无济于事，整条防线已然崩溃！莫德尔元帅责无旁贷地纠集了能够派出的装甲部队对北乌克兰实施增援。利用阴云和大雨的掩护，在维尔纳·马尔克斯（Werner Marcks）少将第1装甲师的帮助下，布罗迪镇的德军（第349步兵师和第183、第217和第339等3个空架子师）有大约3000人侥幸突围。

希特勒要求中央集团军群建立新的战线，在距东普鲁士边界尽可能远的地方阻止逼近的苏军。莫德尔执行了希特勒的命令，试图在波兰边境设防。尽管他曾在7月13日就向希特勒指出，即使答应派来的所有师能在7月21日前有组织地赶到，他手里也只有16个德军师兵力，却要与苏联166个师对抗。

首席参谋冯·格若本少将回忆说：“莫德尔把各个师级单位完全、无情地肢解掉，然后亲自监督这一个个的营部署到新的位置上。他通常会把营长先空投到他所指定的地点，然后他们的部队就不得不尽快跟进到位。”格若本特别指出：“前线会有一些有利的重要变化，而莫德尔下达的命令往往没把整个情况考虑进去。他每天上午8点就飞往前线，要到下午晚些时候才返回来面对那些参谋人员，参谋们则忙乱起来。莫德尔大约会22：00去睡觉。对那些达不到他要求的下属，他的行为、语气仍是一贯的粗鲁，还带着人格侮辱。他威胁着要把渎职的人送交军事法庭，但基本上是空谈，真正落实的很少。同时，参谋人员和前线指挥官会过来汇报，其实这一切都是没有必要的。当遇到阻力时，莫德尔就会使用那种卑鄙的手段。”

为了击退苏军这些极其危险的突击，莫德尔集中了一切可以使用的力量，采取了一切可行的措施，但布格河防线显然也无法长久地防守。莫德尔元帅责成7月中旬从前线撤回来的第9集团军（司令：福尔曼将军）会同第4装甲集团军保证守住普瓦维与华沙之间的维斯瓦河。

英国历史学家艾伯特·西顿（Albert Seaton）并不看好莫德尔，他认为：“莫德尔继续保持着充沛的精力，在各个战斗区域视察，在他身后经常会留下一道屏障。但他并没有考虑到他不注意方式的粗暴干涉失去了手下的尊敬和信任。”第2集团军奉希特勒的命令扼守着布列斯特，可由于兵力不足，扼守就意味着无法弥补的损失，偏要等到最终被合围之后，希特勒才会做出允许撤退的决定。

7月20日，由莫德尔的前上司路德维希·贝克（Ludwig Beck）陆军大将领导的反叛组织开始行动了。后备军参谋长克劳斯·冯·施道芬堡（Claus vonStauffenberg）上校在东普鲁士狼穴的军事会议上引爆了一颗炸弹。希特勒很幸运地躲过了这一次暗杀。其实，莫德尔也侥幸躲过一劫——中央集团军群的总部也设在该地区的维尔纳（Vilna），非常接近东普鲁士的狼穴大本营，所以莫德尔经常会去参加希特勒的日常军事的会议，但7月20日他偏偏没有去参加会议，而是去前线视察了。

“七·二零”事件震惊了全世界，如果它取得成功的话，第二次世界大战可能会提前9个月结束。作为一个军人，莫德尔元帅对后方的背叛行为非常愤怒，有一种被出卖的感觉，因而他是第一个通电谴责反叛，支持希特勒的前线指挥官。

根据第3装甲军莱因哈特的参谋长奥托·海德肯佩尔（Otto Heidkämper）少将的记载，莫德尔这一天里走访了第2集团军、第4装甲集团军的总部。到下午晚些时候，莫德尔听说了这次政变事件。夜幕降临时，莫德尔返回集团军群总部沃姆扎（Lomza）。

那么，莫德尔对反希特勒叛乱的态度到底如何呢？从叛乱之前，勒里希特（Edgar Rohricht）将军与特莱斯科夫上校的谈话，我们也许能看出一些端倪。“我知道，你想邀请莫德尔参加，你们已经认识很久了，你还是为数不多的能与他坦率对话的人之一。但直到现在，他从没有拿出过任何与我们的观点相似的东西来。”因此，一般认为，当时谨慎的特莱斯科夫上校应该不会冒险去发展莫德尔来参加叛乱。

不过，参与叛乱的特斯克（Teske）上校后来回忆说，他告诉过莫德尔他同情这次叛乱，莫德尔让特斯克留在集团军群总部过夜，善意地告诫说：“没有人知道保安总局会采取多么迅速的行动。”

然后，莫德尔和参谋长克莱勃斯收听了希特勒的广播讲话，据说当时莫德尔的脸上似乎带着嘲弄的笑容，但他什么也没说。21：00，莫德尔给希特勒拍去电报，祝贺元首脱险并宣誓效忠，几乎同一时间拍去电报的有北方集团军群司令弗纳里斯，然后才是魏瑟、克卢格等人。

几天以后，在给姨妈玛格达（Magda）的信中，莫德尔指责政变是“无耻的”“叛变”行为。也许正如曼施泰因后来回忆的那样：“作为一个战区指挥官，我不认为自己有权力在战争期间密谋政变，这会导致前线的崩溃和国家的混乱，此外还有军人誓言问题及政治谋杀的道德问题。”已晋升为炮兵少将的特莱斯科夫自杀了，莫德尔不知道真相，克莱勃斯也是5天后才知道原委，有一种说法，认为莫德尔像大多数国防军将军一样，反感对“七·二零”事件中叛乱军官的处决方式。

7月22日，布罗迪（Brody）镇剩下来的德军不再有任何援军，该包围圈成为东线所有包围圈中命运最悲惨的一个。“苏军的轰炸机和战斗轰炸机不停地轰炸，同时炮弹、炸弹和火箭弹像倾盆大雨般从四面八方袭来。德军的火炮早就沉默无声了，天空中没有一架德军飞机。到处响着弹药和汽油桶的爆炸声，中间还夹杂着伤员一阵阵痛苦的哀号和临终前的呻吟……许多人始终保持冷静的头脑，但更多人茫然若失，不知所措，还有许多的人则自杀解脱了。”埃伯特·西顿的《苏德战争1941－1945》一书形象地记录了那一幕。

到底有多少人战死永远也无法统计出来，只有极少数人逃回了德方的战线。粗略估计，第13军有25000人战死，17000人被俘，其中包括第13军军长亚瑟·豪夫（Arthur Hauffe）步兵上将，豪夫被俘之后，在押解途中（利沃夫以东的某个地方）踩中地雷被炸伤，押解士兵随即开枪击毙了他。另有2名师长——林德曼、内特维格将军亦被俘虏。

苏军的攻击锋芒随后直指华沙，对莫德尔有利的情况是空军的力量有所增强了，希特勒从意大利、法国、德国本土等地调来200多架飞机和几个师的援兵。7月27日，第一批增援过来的部队第73步兵师奉命在华沙东南设防。然后，“赫尔曼·戈林”装甲师从意大利抵达华沙，莫德尔仍然以他惯用的方式，立即把他们以营、连为单位拆散投入战斗。苏军左翼在加尔沃林地域与前出的德军遭遇，双方展开了激烈的拼杀。截止到这一天，第519自行反坦克营“黄蜂”反坦克排的传奇人物路德维希·奈克尔上士已经击毁63辆坦克。个人的英勇效果不彰，利沃夫仍然失守。

7月30日，苏军第2坦克集团军击溃德军第73步兵师，师长冯·弗兰克（Friedrich von Franek）中将被俘虏；曾很强大的第501重装甲营和第5装甲师也遭到毁灭性打击，科涅夫元帅在回忆录中称己方“完好无损”地缴获了10辆“虎王”坦克，然后这些坦克被送往莫斯科，作为研制苏军新型重型坦克的参考。第3近卫坦克集团军的先头部队乘坐冲锋艇渡过维斯图拉河上游，在波兰小城巴拉诺夫（Baranow）附近建立桥头堡，随后苏军舟桥部队冒着德国空军的空袭架起2座浮桥，几百辆坦克和自行火炮抵达了西岸，这里距华沙200千米，距德国西里西亚工业区仅150千米。

德军一败涂地，莫德尔在给下属的命令中写道，苏军已经抵达东普鲁士的边界，称现在“已经没有退路了”，呼吁：“这世界上的士兵没有能比得上我们的元首阿道夫·希特勒的士兵的！嗨，希特勒！”冯·绍肯将军指挥的第39装甲军负责北部地区，他们奇迹般地打退了苏军的第8摩托化近卫旅，打通一条连接里加（Riga）和图库姆斯（Tukums）的30千米长的通道，暂时恢复了和东普鲁士的交通，苏军甚至一度被迫从海上撤退。苏军受挫，原因之一是各个部队大都已经连续奔波了8个多星期，伤亡减员严重，已筋疲力尽，而最重要的、不得不停下来的原因是需要等待那些远远滞后的后勤补给。

这样，莫德尔的机会终于来了。巴尔克将军被提拔为第4装甲集团军司令，还调来了第501重装甲营等劲旅。首先是汉斯·卡尔纳（Källner，Hans）中将第19装甲师与威廉·施马尔茨（Wilhelm Schmalz）中将的“赫尔曼·戈林”装甲师形成钳形攻势，攻向韦德内耶夫（N.D.Vedeneev）少将指挥的突击集团第3坦克军，苏军没有料到会有如此强劲的反击，仓促应战，因而伤亡惨重，被迫转入防御。

8月3日，靠着航空兵的强大支援（由于长期燃料不足，突然提升支援的力度让人诧异），德军组织起了党卫队第5“维京”师、“赫尔曼·戈林”装甲师、第19装甲师、第17和第45步兵师等兵力。通过不断地反冲锋，终于击溃、基本上围歼了突入到德军阵地纵深（沃洛明—拉德茨尤明）的第3坦克军。苏军损失了坦克及自行火炮334辆，其中155辆T-34坦克，苏军退回到涅曼河对岸。

莫德尔对“赫尔曼·戈林”装甲师大加赞赏，他在报告里写道：“正是由于‘赫尔曼·戈林’装甲师的英勇及及时参战，我们才能再一次守住华沙，把该死的俄国人赶回维斯瓦河的东岸。”

另一支苏军部队——第8近卫集团军（由“斯大林格勒的英雄”崔可夫将军指挥）从瓦尔卡（Warka）至马格纽斯（Magnus）之间顺利渡河，在维斯瓦河西岸形成了一个宽10千米、纵深3.5千米的桥头堡。莫德尔发现当面的苏军正在集中兵力，准备发起新的进攻。为节省兵力，他命令所部逐次退到华沙东北、温格鲁夫（Wyndgrove）、赞布鲁夫（Zambrów）一线以及奥索维茨（Osovets）和奥古斯图夫（Augustow）运河以南的纳雷夫河（Narew River）。

由于苏军似乎在势不可挡地向着波兰的首都华沙推进，波兰地下抵抗组织认为起义的时机已经成熟了。为了抢先占领华沙，8月1日，波兰流亡政府发动了代号为“风暴”的武装起义，数十万华沙居民积极地投入起义当中。对于华沙起义，莫德尔与戴斯科（Teske）交谈时，说了一段经典的名言，他说：“所有这些是谁导致的？他们腐化及无耻地对待着波兰人民。现在应该收拾这个烂摊子了，但这不是我的部队的工作。”

但另一方面，党卫队地区总队长、警察出身的海因茨·莱纳法尔斯（Hainz Reinefarth，因华沙之战一役成名）后来承认，1944年8月，莫德尔曾告诉他：“把城市烧毁掉！道路两侧的1000米，没有什么好顾虑的，否则我们将无法取得我们想要的结果。”

驻扎在华沙周围的德军作战部队（“维京”师、“骷髅”师等）协助由党卫队副总指挥冯·巴赫指挥的2万多党卫军部队对华沙起义者进行了长达5周的残酷镇压。得不到盟国和红军支援的华沙人民起义陷入了绝境，希特勒命令德军将华沙夷为平地。德军疯狂地进攻，相继攻下华沙城的沃拉、奥霍塔区、老市区、波维斯勒、切尔尼亚克夫等市区。每夺占一个地区，党卫队就会对起义者和广大市民进行大肆屠杀，大屠杀中有大约25万名波兰军民丧生。美丽的华沙城85％的地方被毁坏，这是二战中真正被抹平的城市之一。

不愿意看到一个亲西方而又对苏联怀有严重敌意的政府在战后取得政权，苏联对华沙起义的支援很难用“积极”来定义。崔可夫的部队和苏军控制着的波兰第1集团军并没有进入华沙，而是在华沙以南约40英里的普瓦维和丹布林附近。针对苏军的这一新变化，莫德尔及时投入第19装甲师沿皮利察河实施突击，“赫尔曼·戈林”装甲师沿腊多姆卡河突击，第17、第45步兵师则在2个装甲师的中间推进，经过激烈的战斗，崔可夫虽然守住了马格努舍夫（Magnuszew）的桥头堡，但伤亡惨重无力再继续前进，第8近卫集团军有5个师蒙受重创而被轮换下去。

苏联战后出版的《伟大的卫国战争》一书中有这样的记述：“在华沙城下我军的攻势骤然停止。德国统帅部投入了一批最优秀的部队阻止我们的攻势，敌人的防守异常顽强。要知道我们的步兵和坦克部队在此前的战役里已经损失很重了，部队缺乏弹药和汽油，炮火的准备也不足……”

击退苏军第2坦克集团军的德军部队是党卫军“维京”师等部队。此时华沙附近集中了一批德军最精锐的部队，包括装备了新型“虎王”坦克的党卫军“维京”师、“骷髅”师、“赫尔曼·戈林”伞兵师，以及国防军第4、第19装甲师等部队。

于是，莫德尔暂时阻止了罗科索夫斯基元帅向拉多姆方向发展的可能。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莫德尔也算是华沙悲剧的制造者之一。他的参谋长克莱勃斯曾告诉温克将军，最高统帅部希望前线后面30千米的区域内所有的平民和机器设备都被移除掉，并说从军事角度考量，这是不可避免的。莫德尔本人也曾下令部队在东线实施“焦土政策”，对苏联人民犯下严重罪行，在1943年的“水牛行动”之后，他就已被反法西斯同盟确定为“乙级战犯”了
(3)

 。

中央集团军群溃败带来的灾难性危机终于被暂时消除了。后来苏联元帅朱可夫在回忆录中客观地提到：“我还是应该说德军中央集团军群指挥部在这种极端困难的情况下采取的作战方式是正确的。由于德军原无绵密的防线，而在缺乏必要的兵力的情况下又不能建立这样的防线，德军指挥部决定主要采用短促突击的办法来阻止我军的进攻……”

在“巴格拉季昂”行动中，德国中央集团军群有28个师被击溃（不包括北乌克兰集团军群），能够作战的只剩下8个师，总共损失了54万余人，参战的47位将军中有22名被俘虏，10位被击毙；损失飞机2000架、坦克和自行火炮2375辆、火炮14395门、机枪23071挺、汽车57150辆。当然，苏军的胜利是用沉重的代价换来的，死亡了243000人，另有811000人负伤。

莫德尔“扭转”了德军自白俄罗斯战役以来的一路溃败，一度被视为“东线的救星”，成为非官方任命的东线德军的总司令。正当莫德尔踌躇满志，策划从罗马尼亚调集“大德意志”师和第14装甲师，从立陶宛西部发起反击，以期恢复中央集团军群和北方集团军群的联系时，希特勒却突然召见他。

8月17日，应该被看作莫德尔人生的转折点，自此他将从事业的顶峰跌向谷底。当时莫德尔并不知道希特勒召见他的原因，他按惯例去拉斯登堡（Rastenburg）拜见了凯特尔陆军元帅。凯特尔通知莫德尔去地堡（Bunker）见希特勒，并告诉他芬兰元帅曼纳海姆（Mannerhaim）也会在那里。最高统帅副参谋长瓦尔利蒙特上将先进入地堡向希特勒报告：“莫德尔到了。”希特勒亲自出来迎接，见到莫德尔时，“元首的眼睛里放着光芒”，“这是阳光明媚的一天，人们站在地堡外的一棵大树下”。希特勒表示，他非常敬佩莫德尔重建了破损的东方战线，称赞莫德尔为“东线的救星”，并特意向他表示祝贺，赞扬他在波兰、匈牙利方向的反击。与会的古德里安、约德尔等皆黯然失色。然后，希特勒邀请莫德尔共进午餐。莫德尔、曼纳海姆元帅分别坐在希特勒两侧。

整个午餐，希特勒都在与莫德尔讨论东线的战局，并问询有关的情况及相关细节。午餐后，希特勒授予了莫德尔钻石双剑银橡树叶骑士十字勋章，表彰他刚刚拦住了苏军在波兰的凌厉攻势，上演了“救赎的奇迹”，挽救了兵败如山倒的中央集团军群。并亲口称赞：“如果不是因为你，俄国人也许已经进入了东普鲁士，甚至兵临柏林城下……”钻石双剑银橡叶骑士十字勋章是第三帝国一种高级别的荣誉勋章，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总计只授出了27枚这样的勋章，莫德尔元帅是第17位获得者。

此时的莫德尔是希特勒最信任的左右手，被认为是最能战斗的指挥官。然后，希特勒邀请莫德尔到地堡中再次会谈。这一次，在谈到西线总司令克卢格元帅时，希特勒指出他涉嫌谋反，莫尔坦反攻失败是克卢格所盼望的。希特勒把一个更重要的任务交给了莫德尔——到法国去就任西线德军的总司令。希特勒殷切地期望他能续写东线的“辉煌”，成为第三帝国的“西线消防员”。

希特勒还指出莫德尔应逐步撤出法国南部，并在塞纳河以西建立一条新的防线。不惜一切代价守住V2火箭发射地，把那些地方变成攻不破的堡垒。克卢格涉嫌“七·二零”事件，莫德尔必须铲除那些不忠的人，把他们交给盖世太保。希特勒还同意莫德尔把西线总司令部后撤过塞纳河，允许其使用他在视察西线时所用的指挥所。

这次调职过于突然，莫德尔毫无准备，是一头雾水地离去的。这一事件的背后据说有古德里安阴暗的笑脸，有这样一种说法，认为莫德尔的这次调职是古德里安捣的鬼，他想让他的好朋友莱因哈特来接替莫德尔中央集团军群司令的职务，同时也是对宿敌克卢格的一种报复。

后来，在8月31日的会议上，希特勒还回顾说：“我相信，再没有比东线这一年的情况更坏的了。当莫德尔元帅到职的时候，中央集团军群已经处于无可挽救的境地……”希特勒称赞莫德尔元帅为“我的消防车”。身边的幕僚玩笑着问：“您的这部‘消防车’灭火有什么秘诀啊？”希特勒很认真地回答说：“作战指挥官应该有冷静的分析、果断的决心、周密的部署和准确的行动……”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莫德尔元帅的崛起和被宠信，使希特勒完全忘记了曼施泰因、博克等人，他是希特勒最为倚重的德国元帅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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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德尔把他的指挥所设在一个草垛后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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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4年7月上旬，德军正通过一个树木繁茂的地区从奥尔沙撤退。
	◎莫德尔的这张照片摄于1944年7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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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中央集团军群司令莫德尔陆军元帅在听取麾下参谋们的军情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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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4年8月，莫德尔与下属军官们在研究摆脱危局的办法。
	◎莫德尔因为能“塑造”局势而被普通士兵所信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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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莫德尔乘坐着军用82吉普。
	◎1944年7月24日，在新构筑的防线上，莫德尔与掷弹兵士兵在交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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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罗迪口袋”，东线最惨烈的“口袋”之一，苏军正在冲过已成齑粉的德军阵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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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东线行军的一个德军步兵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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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辆德制III号突击炮与起义者作战，横行在华沙克拉辛斯基（Krasiński）广场。
	◎1944年8月，莫德尔与党卫队第4装甲军军长奥托·吉勒副总指挥同乘一辆车。
	◎莫德尔拜见希特勒时，身上挂满了勋章，他已经是希特勒最为倚重的陆军元帅之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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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赫尔曼·戈林”装甲师师长施马尔茨空军中将。
	◎1944年8月，莫德尔在东线的最后几幅照片之一。






————————————————————


(1)
  朱可夫和罗科索夫斯基的回忆录都有类似的描述。


(2)
  这句玩笑话改自苏联电影《夏伯阳》里的一句台词。


(3)
  1943年10月30日，苏、美、英3国签署的《莫斯科宣言》规定，战后将把战犯押往犯罪地点，由受害国根据国内法审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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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没有奇迹的西线


 “开水壶”里的救赎

1944年6月6日，美、英盟军在诺曼底成功登陆，开辟了第二战场。纳粹德国陷入东、西两线作战的绝望境地，败局已定。盟军在结束了滩头的战斗之后，以惊人的速度向法国内陆挺进，他们在7天之内就占领了整个布列塔尼（Bretagne）半岛，不仅威胁到了德军B集团军群2个集团军的退路，还有向巴黎进攻的可能。希特勒不甘心失败，仍禁止部下自由机动，要求在科唐坦（Cotentin）半岛挡住美军，还坚持要用8个装甲师的兵力向莫尔坦（Mortain）地域的美军发起反击。而这次反击是在没有制空权的状态下实施的，因此最终演变成一场毫无意义的自杀行动。

盟军抓住了这一难得的战机，艾森豪威尔（Eisenhower，Dwight David）下令美军第7、第15和第5军协同英军第8、第30军及加拿大第2军，从南北两面实施钳形夹击，意图将西线德军的主力围歼在法莱斯地区。按照部署，蒙哥马利（Bernard Law Montgomery）上将指挥的英军、加拿大军沿着卡昂至法莱斯公路及其西侧发起突击；与此同时，布莱德雷（Omar Bradley）上将的美军第12集团军群（辖第1、第3集团军）则调头北进。德军节节败退，整个科唐坦半岛也丢掉了，20个师（含5个装甲师）残部约28万人被圈在彀中。诺曼底战役中的“法莱斯口袋”（Falaise Pocket）就这样慢慢地收紧了……

而在另一个作战方向上，美、法联军组成的第7集团军的部队按照“龙骑兵计划”，在法国南部的戛纳（Cannes）至土伦（Toulon）一带实施了第二次登陆，该地区德军仅有5个营，盟军以仅牺牲95人的代价撕开了德军的防线，然后，向着纵深推进，德军在法国南部的战线随之土崩瓦解。盟军在西线的胜利已然在望。

诺曼底战场的焦点逐渐转移到法莱斯地区，那里整个就像一口煮沸了的“大锅”。盟军方面优势明显，却也在不断地犯错。8月13日，布莱德雷错误地命令巴顿不得越过法莱斯—阿尔让唐（Argentan）战区的分界线。8月14日，艾森豪威尔同意结束了巴顿（George Smith Patton）将军及第3集团军的“秘密状态”，这样，同盟国的媒体上充斥着巴顿及其部队胜利进军的消息，及对他们辉煌战绩的颂扬。盟军根据“超级机密”——“艾尼格马”密码机的情报，误判德军主力已经逃离了法莱斯地区，于是，布莱德雷又下达了在山城阿尔让唐留下2个师的加拿大部队，其余部队朝东北方向追击德军的错误命令。遵循这些错误的命令，巴顿的美军奔着东北追击而去，削弱了盟军封闭“法莱斯口袋”的力量。

即便如此，因为加拿大第4装甲师已拿下法莱斯，加拿大第2步兵师推进到了法莱斯北部的森林，德军的退路已经被封住。空中轰炸又如影随形，德军只能在夜间移动。B集团军群司令部再次向最高统帅部请求撤退，以便让第5装甲集团军和第7集团军能够突围。但8月15日，希特勒依然在严令禁止任何形式的机动。西线德军司令冯·克卢格在视察途中，甚至被猛烈的轰炸压制在一条沟里一整天，因为实在顶不住军长、师长们给的压力了，于是他自作主张，下达了撤退命令。但在8月16日下午，德国最高统帅部在没有任何提前通知的情况下，派莫德尔元帅乘飞机秘密抵达法国的巴黎，莫德尔当时被德方视为“西线的救星”。

8月17日天气晴朗，因为德军已完全丧失制空权，盟军飞机便成群结队地飞来，聚集到法莱斯上空。以美军的P-47“雷电”和英军的“台风”攻击机为主，用它们的50毫米勃朗宁M2机枪肆意地射杀地面目标，或掷下一吨重的炸弹，撤退中的德军车队被炸得残骸遍野、尸体枕藉……

莫德尔马不停蹄，从巴黎驱车抵达西线德军司令部所在地法国的拉洛什·古扬（La Roche-Guyon）。西线司令部接到一封电报，该电报不点名地指责“元帅”应对莫尔坦的攻击失败“负责”，没有阻止巴顿坦克群的突破是“有罪”的。而在莫德尔带来的希特勒给克卢格的手谕上，希特勒则客气地陈述了冯·克卢格元帅被解职的理由——因为已紧张工作了几个星期，需要休息了。克卢格担任西线总司令的职务仅仅44天。在莫德尔暂时地离开时，克卢格指着作战地图上的交通枢纽阿弗朗什（Avranches），对自己的参谋长感叹道：“我作为军人的荣誉全毁在这里了！”

“克卢格元帅应该说明他要去的是德国的哪一部分。”在读到希特勒手谕的最末一句话时，克卢格表情复杂，再笨的人也猜得出希特勒的弦外之音。克卢格看手谕的时候，莫德尔就默默地坐在他旁边，根据莫德尔常常绕过克卢格直接向希特勒汇报这一情况，他们两人之间很难说有多少情谊。

当天的私人晚宴上，克卢格与莫德尔进行了单独会谈，关于这次会谈没有任何记录，据说克卢格始终十分平静，两人谈到1942年—1943年在勒热夫、库尔斯克那些并肩作战的往事，以及彼此都很熟悉的那些旧部是否逃过了1944年白俄罗斯的那一场浩劫等等。史学家一般认为，克卢格从莫德尔的口中套出（或探出）了些话来，拼凑出希特勒认为自己涉嫌“七·二零”事件的信息。

据相关的资料披露，克卢格被解职的真实原因的确是受了“七·二零”事件的牵连。盖世太保在调查刺杀希特勒的阴谋时，辨别出在1942年—1943年克卢格担任中央集团军群司令期间，他的军团里有一个反对希特勒的核心组织。8月15日，希特勒试图联系克卢格，而克卢格恰巧去前线视察，仅带着一名随身副官和一台无线电台车。由于通讯中断，希特勒始终都找不到克卢格，在第7集团军司令部和埃贝巴赫（Heinrich Eberbach）装甲集群也联系不到他。而这期间，德国最高统帅部的监听站截获到一条克卢格发给美军将领巴顿探讨停战可能性的无线电文。

希特勒后来说：“8月15日是我一生中最不顺的日子，只是由于偶然的侥幸，所以那个计划才没有成功。那个集团的行为不可理解，除非设定这个假设，才可以解释得通。”

克卢格再次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时，无线电台车已经被炸毁，他徒步走进埃贝巴赫装甲集群的司令部。最高统帅部措辞强硬地要求他就地指挥部队进行反击，克卢格却再一次没有收到命令，他已在返回拉洛什·古扬的司令部途中。这一系列的阴差阳错促成希特勒解除了克卢格的职务。

B集团军群司令埃尔温·隆美尔陆军元帅在7月17日遭遇空袭受伤，现在已经伤愈，但也因涉嫌“七·二零”事件在接受调查，所以B集团军群司令一职也是空缺着的。莫德尔被高估了，他当时对法国局势的严重性没有足够的认识，认为“自己可以通过采取果断的措施来恢复态势”
(1)

 。于是他又一次一个人身兼两职，即西线德军总司令和B集团军群总司令，莫德尔成了西线权力最大的人，声望也达到了其人生的顶点。

因此前希特勒痴人说梦的“莫尔坦反攻”已把大量的装甲坦克给葬送掉了，B集团军群的主力第5装甲集团军处在崩溃边缘。据统计，当时B集团军群在册人数是159000人，有243名指挥官、3630名军官，而实际人数没有人清楚，一般估计在法莱斯和莫尔坦被围的这2个集团军（第7集团军、第5装甲集团军）大约有10万人。在加莱（Calais），扎尔穆特大将的第15集团军也面临着被切断退路的危险。尽管已支离破碎，希特勒依然在幻想着靠莫德尔的防御天赋，寸土不让地将局势稳定下来，扼守住法莱斯这个“角形堡垒”，继而阻止盟军渡过塞纳河（Senine）。

在圣日耳曼（st Germain）的会议上，莫德尔意识到了B集团军群第7集团军和第5装甲集团军的很大一部分（约11个师）被围困在莫尔坦和法莱斯之间的口袋里。虽然痛心疾首，但莫德尔自信满满，很显然这是“东线经验”在作祟。斯派达尔后来回忆说：“他（莫德尔）像7月5日的冯·克卢格刚到西线那会儿一样，带着先入为主的观念，以指责的方式工作。他下达的第一道命令，涉及塞纳河南岸‘法莱斯口袋’里，他要求顽强抵抗，守卫每一寸土地，而不是帮助那些人逃离……他甚至都没有要求进行侦察。”

莫德尔废止了克卢格的撤退命令，任命第7集团军司令党卫队总指挥保罗·豪塞尔（Paul Hausser）来指挥“法莱斯口袋”里的全部军队，命令各部必须尽量长时间地坚守。布吕门特里特（Günther Blumentritt）、斯派达尔（Hans Speidel）等这些莫德尔的老熟人直率地指出德军的绝望境地时，莫德尔十分吃惊，但他什么也没有说。

17日的晚上，莫德尔在B集团军群司令部看见了装甲教导师师长弗里茨·拜尔莱因（Fritz Bayerlein）将军正准备离开别墅。于是莫德尔问他：“你在这里干什么？”

“我来是想告诉克卢格元帅我先走了，因为我的师剩下来的人很快就要从前线撤下来进行休整了。”拜尔莱因少将回答说。

“亲爱的拜尔莱因，在东线，各个师都是在前线休整的，以后这里也一样。你和你的部队就待在原地休整吧。”莫德尔回答说。

这天夜里，B集团军群司令部的军官们都来欢迎及认识莫德尔这位新司令。冯·滕佩尔霍夫（Tempelhoff）上校站在靠前的位置，他发现莫德尔很粗暴，且喜怒无常。首席副官弗赖伯格（Freyberg）上校1939年在第4步兵师供职时就认识莫德尔，想拍一下马屁：“是的，元帅先生，我在第4军（下辖第4步兵师）任职时就久仰元帅的大名了……”莫德尔回应他的却是讽刺性的微笑。

18日早晨6:00，莫德尔驱车来到第5装甲集团军司令部附近的利雪（Lisieux），在那里他授予了迪特里希一枚勋章，而豪塞尔因军情紧急无法脱身，只派出他的参谋长来见莫德尔。东线的作战经验在西线是那么不切实际，但因为自信能挽回危局，莫德尔仍以粗鲁的方式工作，苛刻、突然地要求着部下，但基本跟与会者达成了共识。

然而，战场上的情况瞬息万变。汉斯·卢克回忆说：“步兵师用马匹拉着的辅助装备造成了‘法莱斯口袋’里最大的拥堵。到处是烧焦的坦克、军车和手推车的残骸……见义勇为的人试图去恢复秩序，但通常都无济于事。”莫德尔的坚守命令已经无法打动麾下挣扎求生的意愿及坚定不移的撤退步伐。显然，莫德尔个人的力量与西方盟国10倍以上的军事优势比起来是微不足道的。

莫德尔终于读懂了战局，B集团军群已经损失了近16万人，后方遭到空袭被大规模破坏，白天德军不可能在任何一条公路上无危险地行进……布吕门特里特跟莫德尔关系比较融洽，又一直在西线，比较了解情况，因此在帮莫德尔出谋划策。第7集团军参谋长冯·格斯多夫（Colonel Rudolf von Gersdorff）上校曾制订的撤退计划得到了希特勒的认可，现在再次被提起。莫德尔知道了局势已无可挽回，于是多次向希特勒及最高统帅部呼吁：“我的士兵已经累坏了！”还通过约德尔向希特勒提出了四点要求：

第一，取消撤退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部队的补给及未来数天里能否削弱盟军绝对制空权。

第二，在撤离期间没必要死战。但希望能按照以下时间表来完成撤退：8月18日晚上——法莱斯—阿尔让唐公路，8月19日晚上——后面的富豪河，8月20日晚上——图克河——兰格线。因此，希望能够抽调出一定数量的装甲部队在塞纳河总部附近进行重组。

第三，完成撤离后，第7集团军将负责从海上到兰格（Laigle）的防御，第5装甲军则承担兰格到巴黎一线的防御。第一支撤出来的军队要负责从法国大西洋沿岸的东北部及上巴黎塞纳河的防御。

第四，部队已消耗殆尽，除非满足最低补给，否则别指望他们有任何的作战效能了。

莫德尔从来就不是个消极固守的人。他打电话给希特勒，提出“关于西线情况十分严重的报告是正确的”的看法，请求希特勒准许第7集团军和埃贝巴赫装甲集群立即撤退。一番争论之后，希特勒终于被说服，批准了B集团军群的撤退。这是前任克卢格元帅一直以来希望却做不到的事情。西方学者认为，莫德尔说服希特勒同意撤退的意义是“非常重大”的。当时“法莱斯口袋”里囊括了德军在西线几乎全部的装甲部队和众多重要的军用资源，如果再不及时撤退，纳粹德国的西线就会彻底地被摧毁了。这一决定虽然有点晚，但拯救了至少13万德军士兵的生命。

格斯多夫上校的撤退方案正式被提了出来。格斯多夫上校是反对希特勒的密谋分子之一，他也是少数几个躲过了“七·二零”事件后的“报复潮”活到战后的人之一。“传奇人物”格斯多夫上校最出彩的事是曾计划在1943年3月21日的一次缴获苏联武器展会上与希特勒同归于尽。当时因为克卢格元帅外出开会，莫德尔代表他出席了一年一度的“英雄纪念日”，在随后举行的武器展览会上，莫德尔多次试图让希特勒停步参观，在不知不觉中几乎协助了格斯多夫上校的行刺图谋，但希特勒却鬼使神差地拒绝留步，在炸弹被引爆之前匆匆离去了。格斯多夫上校的另一项“历史伟绩”是他是第一个揭露苏军在波兰卡廷（Katyn）实施大屠杀的人。

照撤退计划，莫德尔命令部队立即从奥尔尼河开始撤离，向塞纳河全面撤军，必要时可以丢弃全部的重武器。莫德尔研究了地图，认同了要确保B集团军群的退路，就必须要控制2个战略要点：第一个是蒙特奥梅勒（MontOtto）高地，另一个是尚布瓦（Chambois）和埃科尔切斯（Ecorches）十字路口的制高点。于是，莫德尔命令所有能动的装甲部队（含党卫队第2装甲军）发起了反击，还拼力攻打法莱斯和阿尔让唐的这2处战略要点，虎式坦克暂时把波兰人给赶开了……

德军疯狂地抵抗着盟军压缩包围圈的行动，尤其是在阿尔让唐附近，德军按纵深、按梯次布防，扼守着法莱斯与阿尔让唐之间的狭窄走廊两翼，竭力阻止盟军的装甲部队的推进，不让留在半合围圈的德军被完全隔离，撤退的走廊一度变成了两条大道。为了掩护退却，莫德尔要求专门部署了几个步兵师，有2个师是从第15集团军抽调来的，尚可一战。

处于攻势西路的英军向德军步步逼近，加拿大军东面的波兰第1装甲师杀了回来，它的一个有1800名士兵、87辆坦克的战斗群攻占了蒙特奥梅勒（262号）山头，这对德军来说是一个非常要命的占领。波兰军占据了蒙特奥梅勒的山顶，既可用自身的火力拦截，也可以呼唤远程炮火、空中轰炸来扼杀试图从山岭另一侧突围的德军纵队，波兰人的火炮打掉了德军开路的4辆坦克，然后满载步兵的卡车也被打成了火球，公路变成了人间地狱。

惨重的损失激怒了保罗·豪塞尔，他下令一定要夺回失去的阵地。于是集结了包括第352步兵师（残部）的战斗群、“帝国”师等部队进行轮番冲击。激战让波兰第1装甲师蒙受了很大的损失，尽管形势岌岌可危，波军的第8、第9步兵营仍死撑着没有后撤一步。

在加拿大第4师、波兰第1装甲师努力地从地面封闭着缺口的同时，特兰（Trun）、尚布瓦和圣兰伯特之间的这条“死亡公路”（Todesgang）遭到了英国皇家空军第2战术空军和美军第9陆军航空队的轰炸机毁灭性的空袭，这条公路上的2个十字路口和2座桥梁成了打击的重点。

企图从法莱斯缺口涌出而散布在开阔地上没有任何掩护的德军部队遭到盟国空军无情的扫射与轰炸，成百上千的德军成了空中火力的牺牲品。这一天，英国皇家空军第2战术空军在报告中就声称摧毁了德军1159辆军车，损坏1700辆，同时还摧毁了124辆坦克，破坏了100辆坦克。同一天，美军第9陆军航空队宣称的战果是摧毁德军400部车辆。

8月19日9:00，350门盟军火炮也开始对法莱斯中心地区进行长时间、不间断的炮轰。加拿大军在迪沃（Dives，也译为富豪）河上游河谷及其以东实施了新的地面进攻。美军第15集团军与加拿大军队在特兰会合；美军第90步兵师第359步兵团向尚布瓦前进，与波兰装甲师第10骑兵团建立了联系。美军士兵托尼·德奥皮诺后来回忆了当时的战斗：“感觉就像在一个靶场，我们的坦克排成一排，大家轮流开火，当有人累了的时候就退下来，别人接替他射击。”这场屠杀持续了好几个小时，路上堆满了燃烧的金属残骸和德军士兵的尸体。

围绕着蒙特奥梅勒的作战实际上十分混乱，双方的防线犬牙交错，遭遇战、伏击战不断上演，德军的虎式、豹式坦克利用最后的燃料四处游猎，多次打掉波军的补给卡车；由水手、步兵、警察、文员和厨子等拼凑而成的突击队打通了“超水平”的突围通道。但到黄昏时，“法莱斯口袋”被完全关闭了，12个德国师（其中5个装甲师）陷入合围。

8月19日晚上，党卫队总指挥豪塞尔组织5个装甲师的残部朝着东北方向突围，企图为步兵们杀开一条血路，但是虎式坦克笨重的身体压坏了莫瓦锡大桥，德军不得不放弃装甲车和坦克等重装备，而用刺刀夜袭杀开一条血路的图谋最终破产。当党卫队再次把虎式坦克调上来时，盟国空军及时地把它们给摧毁了。

莫德尔已全面接管了指挥权，克卢格元帅身边只有他的副官和司机，8月19日，他不得不离开拉洛什·古扬踏上回柏林的旅途。中午时分，克卢格抵达梅斯的克莱蒙特—阿尔贡（Clermont-Argonn）附近，在一棵树下吃完了午餐后，他将一封写给他兄弟的信交给了自己副官，然后悄悄地吞服氯化物毒药（他的女婿从巴黎医院带过来的），自杀在座车上。克卢格如果不自杀，确有被用钢琴丝绞死的可能。

在留给希特勒的遗书中，克卢格这样写道：“我的元首：当您接到这封信时，我已经不在人世了。……我不知道能力卓越的莫德尔元帅能否挽救局势，我衷心希望他能够成功，但如果不能，我请求您结束这场战争。德国人民已经忍受了太多难言的痛楚，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快下决心终结这场没有希望的战争吧!一定有办法做到的，最重要的是，要避免帝国落入布尔什维克的铁蹄之下。”

信件送到希特勒手中时，元首未做任何表示，只是命令悄悄地将克卢格的遗体埋葬，预定的由龙德施泰特致悼词的国葬仪式被取消，因为尸检服毒自杀的结论同时送到了希特勒手中。德国官方的新闻广播声称：“克卢格元帅因脑溢血而不幸辞世了。”克卢格的尸体后来在家族墓地被盗，从此下落不明，令人唏嘘。

后来莫德尔从未提起过克卢格，没有说过哪怕一句话，无论好坏。第二天，莫德尔还像在东线那样，6:00就驱车到前线视察。他首先来到第5装甲集团军司令部，会晤了埃贝巴赫将军；然后又去了第7集团军司令部，见到党卫队将领迪特里希和豪塞尔。而军官们都回避着莫德尔，格斯多夫上校很厌恶地称他是个“精力旺盛的纯种纳粹”。就在这一天，莫德尔在拉洛什的司令部遭到了巴顿先头部队的袭击，当时莫德尔没在司令部，而是在党卫队第2装甲军视察。

次日，莫德尔从第15集团军编成内调来3个师，企图驱逐蒙特奥梅勒的波兰军队。波兰第1装甲师人数虽少，伤亡也很大，但士气高昂，他们守在山顶岿然不动。虽然德军未能突破合围圈，但是仍有一些德军部队和打散的士兵趁着莫德尔的这一次进攻突围成功了。在杜恩（Duin）与张波斯之间，德军第2装甲师残部终于击退了加拿大军队的封堵，打开了一条走廊，大约有6个小时之久。

B集团军群的报告中这样记载道：“经一番短兵相接的白刃战，约有40％～50％的被包围我军幸获突围，并与党卫队第2装甲军取得了会合。”第5装甲集团军（包括党卫队的“帝国”师、“霍芬斯陶芬”师等）由于机动性较强，较为完整地逃出了包围圈。

直到最后几个小时，仅有的2条乡间小道挤满了德国2个军团的坦克、汽车、马车和人员，谁都想趁着天气恶劣盟军飞机无法出动的良机，拼命外逃。此时，建制完全被打乱，变成了毫无秩序的逃跑，局面非常混乱。伞兵指挥官曼施德尔的部队约2000人，在没有任何掩护、协同配合的情况下，闯入波兰人的区域，虽然这些伞兵随后基本上被盟军炮火和机枪给射杀了，但“又有数千名德军趁这个机会成功地突围了”。

德军第7集团军和第5装甲集团军的幸存者们挤塞在没有出路的路口，各种车辆设备、马拉车和火炮，还有黑豹、IV号和虎式坦克都挣扎在越来越小的包围圈里，任凭盟国空军、坦克和大炮的蹂躏。然后是死一般的寂静，焚烧，或者已被炸成了碎片。盟军的炮兵观测员被数英里之外空气中蔓延的腐尸的恶臭熏倒；低空侦察飞行的飞行员，即使是在2000英尺以上，飞过屠宰领域时，弥漫到驾驶舱里的尸臭让有些飞行员忍不住呕吐……艾森豪威尔在战后承认：“在西线，没有哪次战役，像法莱斯一样，带给敌人如此多的死亡与毁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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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莱斯战役形势图。



西线总司令冯·克卢格接到莫德尔的一个电话，莫德尔没来由地说了一席话，听得克卢格一头雾水。“听从您的指挥？”莫德尔说，“莫德尔式的。”克卢格问：“你是谁？莫德尔吗？”莫德尔回答说：“是的，我是莫德尔。”克卢格又问：“陆军元帅莫德尔吗？”莫德尔说：“是的，就是我。”克卢格说：“怎么到这里……哦？”莫德尔说：“我现在就要给你带去一封元首的信。”克卢格说：“好吧，嗯，我等着你……”

直至8月21日，经过法国神父格里蒂·格罗德克的斡旋，包围圈内残剩的德军才获准放下武器投降。德军方面有大约5万人被俘虏，1万人战死，其中2个集团军司令——施韦彭堡、豪塞尔负伤，1个司令被俘，15个军长、师长被俘或阵亡；有至少4000辆军车被毁，其中包括200辆坦克。后来，德国人伤心地把这次血腥的战役称为“法莱斯开水壶”。

8月26日，豪塞尔在病榻上获得了宝剑橡树叶骑士勋章，第7集团军由汉斯·丰克（Hans Funck）将军来接替指挥，几天之后，丰克将军也受了伤。德军第7集团军从诺曼底登陆战开始后，先后经历了5次换将。“法莱斯口袋”里的德军改由党卫队总指挥约瑟夫·迪特里希（Josef Dietrich）来指挥。

莫德尔指挥了“法莱斯口袋”最后几天的战斗，拯救出了部分军队与装备。究竟有多少德军经由法莱斯缺口逃出，军事史学家们各执一词。德军最高统帅部的作战日志认为“部队的有生力量损失很大，但其中一大半还是逃了出来”，其他的很多公开资料也表明，突围德军的数量显然庞大到足以让德军夸耀这是一次“成功的转进作战”。8月22日—23日，B集团军群上报了他们的状态，根据相关数据，党卫队第10“弗伦茨贝格”装甲师只剩下“4个被严重削弱的步兵营，没有坦克，也没有火炮”。这些数据后来都成了经典，被各种二战书籍所转载。然而，有证据表明，这个师撤退迅速，脱困时仍有近6000，且由于师长海因茨·哈尔迈勒（Heinz Harmel）命令士兵们必须携带着他们的武器，所以该师的作战能力是相当可观的。此外，该师仍然有数十辆的装甲运兵车和其他装甲车辆，由于某些原因没有写进集团军群的总结报告里。

因为从8月13日起，约有20万～25万德军及其装备经由法莱斯缺口顺利地撤了出来，称为德国式的“敦刻尔克大撤退”也不为过。从这层意义上看，蒙哥马利自夸的“军事史上最伟大的成就”是徒有虚名的。

莫德尔被纳粹吹捧为西线的“救世主”，德国史学家把这次“成功撤退”看作二战中的一个“伟大成功”，认为它鼓舞着希特勒和德国人继续战斗的决心。值得一提的是，德军的成功很大部分是盟军的错误成就的。如果不是巴顿的集团军停止了前进，德国第7集团军、第5装甲集团军将会完整地被围歼在法莱斯地区。那么，德军的西线也就整个崩溃了，西北欧战争的结束期可能会比1945年5月提前好几个月。这次的放虎归山所付出的代价是接下来在德国国境边缘发生的几次战役中盟军伤亡累累。

另外，为了阻止巴顿军团在塞纳河的突破，莫德尔还调动了第15集团军的另外3个步兵师。这种调兵，当时莫德尔是顶着巨大压力的。因为在纳粹最高统帅部的眼里，诺曼底战场上40个师的盟军仅仅是佯攻部队，另有42个师暂驻在英伦三岛，他们一定会在加莱地区实施第2次登陆。形势是无可挽回的，增援的这3个步兵师显然是杯水车薪的。在盟国空军的打击下损失惨重，德军被逐退到埃尔伯夫（Elbeuf），勉强堵截了美军向塞纳河继续挺进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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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4年，莫德尔就任西线总司令。
	◎1944年8月，被炮火摧毁的法莱斯市中心，音乐喷泉却依旧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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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莱斯开水壶”最终结局示意图。




西线德军的简明作战序列

国防军西线总司令部（Oberkommando West）

驻地：巴黎（Paris）

司令：莫德尔陆军元帅（1944年8月17日—9月4日）

参谋长：京特·布吕门特里特步兵上将（1942年9月24日—1944年9月9日）



B集团军群（Heeresgruppe B）

驻地：拉洛什（La Roche G）

司令：莫德尔陆军元帅兼任（1944年8月17日—1945年4月21日）

参谋长：汉斯·斯派达尔（Hans Speidel）中将（1944年4月15日—9月5日，被逮捕）

▲第7集团军

司令：保罗·豪塞尔党卫队总指挥（1944年6月28日—8月21日）、海因里希·埃贝巴赫装甲兵上将（8月22日—8月28日，被俘虏）、卡斯滕·布兰登贝格（Carsten Brandenberg）步兵上将（8月28日—1945年2月19日）

参谋长：冯·格斯多夫上校（1944年7月30日—1945年5月）

▲第15集团军

司令：汉斯·冯·扎尔穆特（Hans Von Salmuth）陆军大将（1943年8月1日—1944年8月23日，被解职）、古斯塔夫·冯·粲根（Gustav Adolf von Zangen）步兵上将（1944年8月23日—1945年4月17日）

参谋长：鲁道夫·霍夫曼（Rudolf Hoffmann）步兵中将（1942年5月1日—1944年11月6日）

▲第5装甲集团军

司令：海因里希·埃贝巴赫装甲兵上将（1944年7月2日—8月22日）、约瑟夫·迪特里希党卫队总指挥兼任（1944年8月23日—9月9日）

参谋长：阿尔弗雷德·高瑟（Alfred Gause）装甲兵中将（1944年6月11日—9月10日）

▲驻荷兰德军司令部

驻地：阿姆斯特丹（Amsterdam）

▲德国空军第3航空队（Luftflotte 3）

驻地：巴黎（Paris）

司令：奥托·德斯洛赫（Otto Dessloch）空军大将（1944年8月18日—9月22日）

参谋长：霍夫曼·普洛赫（Hermann Plocher）空军中将（1943年10月1日—9月26日）

▲西线德军海军司令部（Marinegruppenkommando West）

驻地：巴黎（Paris）

司令：提奥多尔·克兰克（Theodor Krancke）海军上将（1943年4月20日—1944年10月19日）



说明：诺曼底战役中，德军的军、师级单位隶属变更比较频繁，因此没有详细列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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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4年8月，英国军队进驻法莱斯。
	◎法莱斯的死亡公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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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莫德尔来到“希特勒青年团”师视察。
	◎莫德尔刚到西线后不久，他传奇的“救火经历”受到西线官兵的欢迎。
	◎向法莱斯进军的加拿大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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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莫德尔元帅与拜尔莱因中将亲切交谈。此图可能摄于1945年3月。
	◎莫德尔（左）、埃贝巴赫（中）和迪特里希（右）在讨论军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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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空中掩护，公路是死亡之路，这几辆装甲车都是盟国空军的战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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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帝国”师的黑豹坦克被摧毁在法国乡村。
	◎鲁道夫·冯·格斯多夫上校。
	◎波兰第1装甲师师长马泽克·斯坦尼斯拉乌（Maczek Stanislaw）少将（左）和蒙哥马利（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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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辆悬挂红十字的美军卡车驶过一个十字路口，另一条路上有一辆德军坦克被开膛破肚。但不得不赞叹德国人的坦克制作工艺果然是高水准，苏制坦克的粗陋无法与之相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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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军遗弃在塞纳河边鲁昂（Rouen）的虎式坦克（可能隶属于第503重装甲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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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8月19日，德第84军军长奥托·埃尔菲尔德（Otto Elfeld）炮兵中将（左一）在圣兰伯特河畔被盟军俘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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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克卢格元帅和他的汽车。
	◎1944年8月，在第5装甲集团军司令部的第5装甲集团军司令迪特里希（左一）、刚获得勋章的第7集团军参谋长冯·格斯多夫上校（左二）、莫德尔陆军元帅（左三）、第5装甲集团军行政官员弗里德里希·高斯（Alfred Gause）少将（右二）、第7集团军司令埃贝巴赫（右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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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8月19日，在圣兰伯特（Saint Lambert）河畔附近向盟军投降的德国士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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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莱斯口袋”中血腥的死亡走廊。




 弃守巴黎

斯派达尔在《1944年入侵——第三帝国将军眼中的诺曼底登陆》一书中这样评价莫德尔：“莫德尔是一个敦实而普通的人，他令人印象深刻，有着活跃的思想和充沛的活力。他不知疲倦，不怕去战斗最激烈的前线。他有着敏锐的战术意识，却不能把握现实与可能性之间的平衡。他高估了自己的实力，还有一些很古怪的评价尺度。他倾向于取悦士兵，却粗鲁地对待军官。”

西线总司令的职权不仅仅局限在法莱斯，比利时海岸到法国、卢森堡边境的战事都牵动着莫德尔的神经。莫德尔到任前两天，盟军在法国南部登陆，在B集团军群大溃败的影响下，约翰内斯·布拉斯科维茨（Johannes Blaskowitz）大将指挥的德国G集团军群（约10个师）撤往马恩（Marne）河上游、索恩（Saône）河和瑞士边境。德军最高统帅部希望法国西南部的德军能守住B集团军群的南翼，建立一条统一的防线。

南部的法国抵抗组织“马基”（The Maquis）规模相当大，G集团军群参谋长曾在日志中写道：“（他们）已不再是普通的抵抗组织，我们是和一支在我们后方活动的有组织的军队打交道。”为了避开干扰，G集团军群避开了中央高原，向东、南部撤退，沿途征用大量的民用车辆，甚至是独轮车、婴儿车等。冯·维特斯汉（von Wietersheim）中将指挥的第11装甲师从波尔多（Bordeaux）匆匆调来，受命在罗纳（Rhone）河东岸负责掩护，因为没有制空权和燃料，调动在夜间进行，走水路，有些单位迟迟不能部署到位。撤退中，第62后备军军长费迪南德·诺伊林（Neuling，Ferdinand）步兵上将被美军第36步兵师俘虏。

早在8月14日，冯·克卢格曾在圣日耳曼（Saint-Germain）召开会议，讨论巴黎的防御问题。他召集了西线海军司令、第3航空队司令、法国新任总督以及大巴黎新任命的指挥官等。会议传达了希特勒的命令——必须坚守到最后一个人，横跨塞纳河的68座桥梁以及所有的古迹和有价值的建筑物都必须炸毁。该次会议还计划撤离驻巴黎的设备、管理人员和党政机关。

8月17日，巴黎前方的名胜古城夏尔特尔（Chartre）整日都在激战当中，德军第1集团军司令库尔特·艾尔德曼（Kurt Wilhelm Gustav Erdmann）将军得到了第48步兵师、第338步兵师兵力的加强，试图守住该城。但美军的攻击力量非常强大，第20军第7装甲师也折向这个方向，另外还有炮兵单位等火力增援。因此，一番激战之后，实力不济的德军撤退了，美军终于在次日拿下了夏尔特尔。德军在此城有2000多人被俘虏，还丢掉了一个重要的野战机场。形成的连锁反应是德军不得不弃守德勒。这样，通向巴黎的大门被打开了，美军距离巴黎仅有80千米了。

德军当时在巴黎地区的守军约有2万人，其中1.5万人防守着城郊的环形防线，5000人驻扎在城内。他们共装备有80辆坦克，但相当一部分是过时的雷诺式坦克，另有60门火炮和60架飞机，用这么一点兵力来守一个百万人口的国际性都市无异于痴人说梦。前任城防司令海因里希·冯·施蒂尔普纳格尔（von Stuelpnagel）上将因参与“七·二零”事件而被绞死，8月7日，第84步兵军军长迪特里希·冯·肖尔蒂茨（Dietrich von Choltitz）步兵上将就任“大巴黎”（“Gross-Paris”）军事总督（也译为“巴黎省省长”）兼德国驻军司令一职。在东线作战时，肖尔蒂茨就是一位“焦土作战”的老手。

8月17日，肖尔蒂茨收到了即将离任的西线总司令克卢格元帅的命令，让他做好在不测时摧毁巴黎的准备。巴黎很快会成为前线，这是显然易见的，肖尔蒂茨下令所有非必要人员必须撤离。巴黎东站和北站每一列列车都装满了人，成百上千辆的卡车、救护车满载着堵塞在去车站的路上。德国陆军绵长的摩托车纵队散布在各条主干道上。

肖尔蒂茨还依令指派工程师、工兵部队在巴黎的地铁、污水隧道、桥梁等地安装及放置炸药、爆破装置等，城市底部的隧道里充塞着U型潜艇鱼雷等爆炸物。一旦起爆，将引发巨大的爆炸，彻底破坏有“世界花都”之称的巴黎城。

8月18日，美军第15集团军从南路杀将而来，巴顿的第15军攻取了芒特（Mount）后，在入夜时分开始抢渡塞纳河，第19军则冲向了埃尔本夫。当美军第79步兵师挺进到厄尔（Eure）河，并架设了5座桥梁之后，巴顿的部队到巴黎的距离更是缩小到48千米，且形成了一个半圆形的包围圈。据说巴顿个人异常兴奋，他已然把征服巴黎当作军事生涯中的一个里程碑。

莫德尔发布命令，要求肖尔蒂茨必须亲自向他本人汇报；后来还答应给肖尔蒂茨增援的优先权，许诺必要时将调第26装甲师（后来被调往了意大利战区）、第27“兰凯马克”党卫队志愿掷弹兵师（组建中，后来参加了阿登反击战）前往巴黎弹压，这些部队据称已经抵达了梅斯（Metz）地区。增援部队中还包括卡尔·卡斯帕（Karl Casper）中将第48步兵师、查尔斯·瓦哈（Carl Wahle）少将的第47步兵师，这些步兵则已部署到了巴黎以北50千米的梅鲁（Meru）—纳伊昂泰勒一线。

也是在这一天夜里，B集团军群司令部遭到美军迫击炮和火炮的轰击，莫德尔虽然不在，但还是把司令部转移到希特勒设在苏瓦松（Soisson）以北的马尔吉瓦勒（Margival）的指挥所里。希特勒终于下令D集团军群（即西线德军司令部）可以后撤到马恩—索恩—瑞士边境。跟以往一样，这是个迟到的命令。希特勒同时还指示，马赛和土伦必须作为一个“堡垒”加以固守；位于比斯开湾的第64步兵军必须后撤，保持与G集团军群的联系。

肖尔蒂茨担心若死守巴黎，卢浮宫和埃菲尔铁塔等名胜会被战火摧毁，这个闻名世界的古城将化成一片废墟，那他就成了毁灭名城的千古罪人；但是如果弃城逃跑，希特勒肯定是不会放过他的。于是，肖尔蒂茨打电话请示作战部部长阿尔弗雷德·约德尔，约德尔要求他执行元首的命令，守住巴黎。

害怕承担历史罪责的肖尔蒂茨不甘心地打电话到B集团军群司令部请示，接听电话的是集团军群参谋长斯派达尔少将。这位B集团军群的参谋长曾被怀疑与“七·二零”阴谋有牵连，遭到了盖世太保的秘密调查，莫德尔很清楚斯派达尔的政治倾向，因为B集团军群的司令部里，无论是隆美尔还是克卢格都一样牵扯进了那一事件。莫德尔曾打电话告诉布吕门特里特，说元首大本营仍然被“七·二零”事件所困扰，他们要把斯派达尔作为嫌疑犯带走。最后因为莫德尔给凯特尔打电话时强调，在此生死攸关的时刻，集团军不能没有参谋长，斯派达尔才得以暂时留用。


巴黎地区的德军军事机构

（1944年8月）

巴黎要塞总督:迪特里希·冯·肖尔蒂茨（Dietrich von Choltitz）

巴黎西北分区指挥部：汉斯·杰仑（Hans Jay）上校

巴黎行政区指挥部：克劳斯（Krause）上校

巴黎防空指挥部：科特·黑塞（Kurt Hesse）上校

陆军部队单位

▲第325保安师，师长：沃尔特·布雷梅尔（Walter Brehmer）中将

第1保安团，团长：冯·科洛尔（Kurt Von krawel）上校

第5保安团，团长：维尔纳·弗雷梅尔（Werner Friemel上校

第6保安团，团长：威廉·施蒂尔（Wilhelm Stier）中校

第190保安团，团长：加布什（Garbsch）上校

巴黎运输警卫团，团长：豪克（Hauk）中校

▲第1高炮旅，旅长：埃根·鲍尔（Egon Baur）上校

第59（牵引式）高炮团（11个营），团长：冯·波舍（Von Bose）上校

第100摩托化高炮团（11个营），团长：马克斯·克利舍（Max Kriesche）上校

第114（要塞式，固定）高炮团（1个营），团长：康纳德·布赫纳（Conrad Buchner）上校

第11反伞兵高炮团，团长：卡尔·梅瑟（karl Meise）上校



斯派达尔把肖尔蒂茨的担忧汇报给了莫德尔。莫德尔让斯派达尔转告肖尔蒂茨，B集团军群指挥部希望他在巴黎“不要做出戏剧性的决定”。莫德尔曾经在东线实施过“焦土作战”，这方面相当有经验，他告诉肖尔蒂茨：“我们摧毁（波兰的）科韦利用了40分钟，摧毁巴黎则只需要40个小时。但问题是，（在巴黎）没有一个可让我们站立的石头……”

拉洛什被美军攻占后，莫德尔一度把B集团军群司令部移至距巴黎44千米的东部地区莫城，这个庞大的指挥机构在莫德尔任职的18天里经历了被轰炸、被炮击、被坦克追猎等危机，总计被迫4次搬迁，其中8月28日那一次是最惊险的，它遭到大炮和坦克的轰击，于是又迁到康布雷西部的一个酒庄里。

莫德尔督促部下加速进行整编，重组那些从法莱斯逃出来的、可用的装甲部队。不过，那些被许诺将用于巴黎方向的单位，至少要等到3个月以后才有可能建成，在1944年8月能够提供给巴黎的增援部队最快也要等1个月后才有可能到位。巴黎城外西部和南部的一些部队都没有重武器，只能执行侦察或监视之类的任务。而战局的变化昭示，巴黎之战根本等不了那么久。因此，肖尔蒂茨实际上指望不上任何的增援。

莫德尔说：“我能给你的是精神上的支持。”

肖尔蒂茨称希望得到2个装甲师增援，希特勒曾要求莫德尔给肖尔蒂茨提供3个装甲师的援兵。

莫德尔回答说：“只有一件事，现在需要的是时间。那些计划中为增援巴黎而新组建的单位，需要在3个月以前就建立好。”

希特勒又命令莫德尔必须要守住巴黎，哪怕是打到最后一个人，但莫德尔根本就没有固守巴黎的计划。莫德尔不仅不想守巴黎，也不愿意分兵去镇压法国的抵抗运动“马基”组织，他唯一的想法就是尽快东撤，逃回德国本土，依托德国边境上的“齐格菲防线”（The Siegfried Line）进行防守。

莫德尔很了解希特勒的想法，于是他一方面命令肖尔蒂茨向他汇报毁灭巴黎的计划，另一方面回复希特勒说：“我的元首，我可以办到，但必须有额外的20万人和几个装甲师。”

此前莫德尔已提交了一份报告，非常不切实际：他的最低要求是需要毫不迟疑地更换20个营，西线需要4装甲师、6个党卫队装甲师和10个步兵师，外加5个陆军工兵营，他还举例说明了部队的损耗情况；他急需至少270辆坦克和9个突击炮兵营的装备，用108毫米榴弹炮来取代那些已丢失了的装备，尽可能多地配备180毫米的榴弹炮；另外需要9000吨容量的运输设施，以加快交付必备的军需品，运送到预备役部队；最后，他还要求派出6个装甲旅，出发前需要在西线无战事的本土先完成好整训。因而莫德尔对希特勒的回复后来被西方史学家称为“精明的人与幼稚的行为的讨价还价”。

最高统帅部给B集团军群司令部下达了摧毁巴黎地区桥梁等重要建筑、居民区和文化古迹的命令，莫德尔没有任何反应，他无意把巴黎变成斯大林格勒。于是，希特勒越过西线总司令这一级，授权肖尔蒂茨直接对元首本人负责。希特勒派出的埋设地雷和炸药的爆破专家抵达了巴黎。肖尔蒂茨后来说，他希望盟国能迅速攻占巴黎。他甚至还派出了一个秘密的代表团，企图联络到盟军方面的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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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幸的是，盟军的策略是绕过巴黎。这一问题上，艾森豪威尔、布莱德雷的看法同巴顿是相左的。在他们看来，解放巴黎对进攻德国没有任何意义，而且还将激化美、英与戴高乐的政治分歧；更要命的是一旦解放巴黎，盟军就需要每天供给400万巴黎居民4000吨粮食以及其他生活必需品，这必将给交通运输带来巨大压力，因此，盟国高层宁可把巴黎暂时留在德国人手里。艾森豪威尔向总部在伦敦的抵抗运动各派武装的联合组织“法国国内部队”首脑柯尼希将军发出“坚定指示”，指示称在他发出命令之前，“巴黎或任何其他地方都不得发生任何武装行动”，“不能让巴黎发生任何事情改变我们的计划”。

但东线的华沙被烧成一片火海的新闻震惊了巴黎民众，巴黎人民决定采取行动洗刷4年被占领的屈辱的冲动已经不可遏制。8月10日开始的法国铁路工人罢工引发的全市大罢工让法国人民更加团结。法国共产党也希望通过起义来扩大自身在战后的影响，而这正是戴高乐最不愿意看见的。制止起义的企图被粉碎了，法国内地军巴黎地区司令、共产党员罗尔－唐居伊（Rol-Tanguy）上校根据法共中央的指示，与内地军司令部拟订了武装起义的计划。

19日9:00，在12000名爱国警察的支持下，巴黎起义爆发了，抵抗组织有36000人左右（含游击队员、自由射手等），他们虽然装备很差（通过缴获及其他方式得到了一批机枪和手枪），但仍攻占了市政厅和警察局，力量迅速遍及全市，街道和广场遍布着街垒。巴黎的德国驻军和维西政权的法国伪军装备较差，反应迟钝，直到下午才开始反击。第5保安团在坦克的掩护下企图夺回警察局，因为兵力不足，进攻失败。于是，肖尔蒂茨决定在发动全面攻击前，主要由空军来发动袭击，私底下，则与抵抗组织达成了某种“互不侵犯”的协议，这种“停火协议”基本上得到了遵守，但某些焦躁的法共抵抗者不顾协议袭击德军的巡逻队。譬如，有4卡车的德军遭到了燃烧汽油瓶和机枪的伏击，被屠杀掉。德军立即进行了报复，雷诺式坦克合围了警察局，抵抗军根本无力抵挡，但德军不明底细并没有完成占领，反而释放了那些被俘警察。起义者继续攻击孤立的德军巡逻队，肖尔蒂茨仅有的一辆豹式坦克在卢森堡花园地段撤退时被击毁，这辆被遗弃的坦克后来被一次次地反复攻击……

巴黎起义被称为“二战中的奇迹”，因为交战的双方都小心翼翼，整个过程中很少使用炮火进行轰击。起义者已控制了巴黎80个街区中的43个，并声称毙伤德军若干名，但这些数据中的水分相当大，无论是对敌方，还是己方。

肖尔蒂茨被柏林赋予了一项行政任务，要求他听从约德尔直接指挥，以便开始破坏巴黎的计划。肖尔蒂茨冒着杀头的危险对B集团军群总部说了谎，称指定的任务已经完成了。莫德尔对肖尔蒂茨的毁灭计划的执行顺序表示质疑。B集团军群参谋长斯派达尔向肖尔蒂茨重申，必须立即对巴黎实施破坏，他告诫肖尔蒂茨应考虑在柏林的家人的安危。

21日，莫德尔在给最高统帅部的报告中写道：“巴黎是一个主要的问题。如果盟军的攻击和起义者协同起来，2万德国守军是不够的。因此，我已下令在城市的北部和东部规划一条新的防线。”

约德尔下令饱和轰炸巴黎的一个著名的抵抗据点，肖尔蒂茨劝阻了他。肖尔蒂茨说，由于德军正在这里与抵抗者进行战斗，轰炸将同时杀害德国士兵。这次轰炸行动最终被取消。

肖尔蒂茨和手下的心腹进行密谋，其中包括胡贝图斯·冯·奥洛克少将、参谋长冯·昂格尔（von Unger）上校、军校校长杰伊上校、阿道夫·冯·卡洛维茨（管辖预备役人员和管理人员）、副官丹克沃特·格拉夫·冯·阿尼姆（Graf von Arnim）中尉、警长赫尔穆特·梅尔（Helmut Mayer）和弗里茨·黑茨（Fritz Hetz），此外，还有对国际大都会管理非常在行的副主任埃克尔曼博士。

巴黎地区内地军及法兰西共和国临时政府主席戴高乐要求盟军迅速驰援。据此，欧洲盟军最高司令艾森豪威尔终于改变了不直接进攻巴黎的计划，美英的将军们坚持要求法国部队中的非白人不能参加解放巴黎的战斗。符合参加战争条件的只有菲利普·勒克莱尔（Philippe Leclerc）指挥的第2装甲师。22日，艾森豪威尔终于下令法军第2装甲师和美军第4师向巴黎推进。

莫德尔曾命令第5装甲集团军渡过塞纳河负责北岸的防守，该集团军虽然渡过了河，但装备已经损失殆尽。巴黎一旦失手，整个塞纳河防线都将崩溃，莫德尔不得不赶紧搬迁他在拉罗什城堡的司令部以避免被围。

当时在美军司令部工作的拉尔夫·英格索尔后来在回忆录里写道：“历史如果试图把盟国在法国和比利时胜利的荣誉仅仅归于盟军的飞机和大炮，那么这样的历史是不全面的。事实证明，法国抵抗运动至少代替了我们20个师，也许还要多一些。后来我们不得不确信这一点，因为当盟军的第一个战士出现在巴黎时，那里的德国驻军早已被打垮了。”

23日，肖尔蒂茨接到一个比一个荒唐的直接来自于大本营的希特勒的命令：“巴黎不能放弃！只能在飞机轰炸下成为废墟后再落入敌手。”“必须完全消灭掉——没有任何东西仍会屹立在巴黎的土地上，没有教堂，没有艺术纪念碑。”基础设施也要被清除掉，煤气总管要扯断，高压电力桥塔要炸掉，供水系统要拆除和污染掉，“这座毁灭的城市将是传染病的宠儿”。而且一切已到了无法再拖延，必须立即执行的地步了。

“这是疯狂的，我不能执行命令！”肖尔蒂茨对身边的人说。德军的守备队节节败退，仅仅扼守着参议院、军校、歌剧院等几处大楼和其他一些地点。

在瑞典领事拉乌尔·罗德林（Raoul-Nordling）等人的调停下，肖尔蒂茨与起义者达成停火48小时的协议。24日，肖尔蒂茨给莫德尔打去电话，接电话的却是斯派达尔。肖尔蒂茨要求：“请让我给陆军元帅讲话！”斯派达尔说：“元帅在听。”肖尔蒂茨坚持着：“请让我跟他说话！”斯派达尔说：“元帅正在摇头。对于（你的）问题他没有更多要指示的。”莫德尔这么做是担心通讯、电话被窃听，怕战后要被追责，所以不愿意落下下令毁灭巴黎的口实。

晚上的时候，勒克莱尔将军率领法军第2装甲师进抵巴黎的塞纳河边，但被装备着88毫米炮的德军战斗群所牵制。从比斯开湾撤退过来的德军第1集团军参谋部奉命率领少量部队去填补巴黎和卢瓦尔之间的空白地带，但这是不可能完成的，美军装甲师已经越过了塞纳河，建立了桥头堡，他们的锋芒直指马恩河和兰斯。

次日，法军第2装甲师第9乍得步兵旅雷蒙·德罗纳（Lemony Drvar）上尉率领的法军装甲小分队进入市中心，巴黎圣母院敲响了胜利的钟声。跟随法军行动的记者安迪·鲁尼报道：“实际上根本就没发生枪战……我清楚地记得那些德国兵被带出他们工作和睡觉的房子，走在大街上时，他们的手放在脑后，脸上的表情因恐惧而僵硬，大街上很多法国妇女用棍子和瓶子砸向他们，美国兵只是假意维护，把他们装上卡车运走。”

肖尔蒂茨沮丧地向柏林的施佩尔道别，请求照顾他的家人，然后他本人在巴黎警察局的台球室里签署了投降书，向代表欧洲盟军最高司令部和法国内地军的罗尔－唐居伊上校等无条件投降。巴黎获得解放。这一天，德军唯一聊以慰藉的战果是空军取得的，J26战斗机联队的61架Bf109G截击了美军轰炸机群，击落12架护航的“闪电”式P-38，自身却毫发无损。

1944年8月30日，戴高乐宣布法国临时政府在巴黎成立。

巴黎起义中，德军死亡3200人，受伤4911人，12800人被俘虏；法国内地军伤亡2356人，法第2装甲师伤亡628人，居民伤亡2408人。至此，诺曼底战役才算真正画上了句号。

莫德尔顺应希特勒的要求，授意部下召开军事法庭来审判肖尔蒂茨，以“叛国罪”（缺席）起诉。但在一些朋友的帮助下，人们设法拖延了审判，直到战争结束，也没有最后的裁决。这样肖尔蒂茨的妻子和儿女都在监狱里幸运地活了下来。在某种意义上，肖尔蒂茨让巴黎避免成为第二个斯大林格勒，但这位“巴黎的救世主”（“savior of Paris”）战后却没有得到盟军方面特别的青睐。

肖尔蒂茨退休后领着养老的津贴，1966年11月5日，肖尔蒂茨因肺气肿死于巴登（Baden-Baden）的一家医院，家人把他与妻子合葬在当地的公墓，西德军界的要员出席了葬礼，他们的墓地是城市中瞻仰、凭吊者最多的，凭吊者中有不少人是法国的老兵。

巴黎解放后，德军的撤退开始变成溃败，很多单位瓦解掉了。在接下来的几周内，莫德尔却稳住了部队，这不亚于一次胜利。当时，莫德尔的许多请求希特勒都来不及答复，莫德尔就不再等候答复，直接采取了行动。B集团军群8月31日的作战日记中简洁地陈述：“局势发展成西线司令官所预见的那样，英军和美军已经形成突破，没有什么力量可以阻止他们了。”


 塞纳河大溃败

8月底，莫德尔在报告中称整个西线只有18个师可以作战，16个师“部分适合”，其他的师则需要补充、重建或已不存在。他在塞纳河右岸勉强重组了4个师进行防御，但是这些部队的重装备已经所剩无几了。据战史资料回忆，8月底到9月初这一段时间，德军在整个西线上只有100辆可用的坦克，而美英盟军仅矛头部分就有2000辆以上的坦克；德国空军飞行员的损失尤为惨重，整个西线只有570架飞机可供支援作战之用，而英美联军在西线上的作战飞机总数则已超过了14000架。这样，盟军在坦克方面的有效优势为20:1，而在飞机方面则为25:1。盟军已制定在塞纳河畔全歼西线德军主力的计划，于是，蒙哥马利、布莱德雷分别指挥英美军队冲出诺曼底地区，朝着塞纳河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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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莫德尔到医院看望受伤的士兵。
	◎莫德尔在视察他的部队，当时西线德军士气尚存，还可一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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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法国诺曼底战场的德国步兵躲在战壕里，空袭是许多人挥之不去的噩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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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西欧的田野上，步兵炮是很多德军步兵唯一的火力支援，相比盟军的多级火力支持显得很寒酸。
	◎“士兵元帅”莫德尔友善地对待士兵，像朋友一样无拘无束地与他们攀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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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4年8月，在法国巴黎投降的德军。
	◎莫德尔在一个师级指挥部与军官们交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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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4年，对很多西线的德国士兵而言，自行车是很重要的装备，它比装甲车更实用，不会因缺油而无法动弹。
	◎1944年，莫德尔（左三，露半边脸者）和另外几个山地师的军官应邀参观希姆莱的集中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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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肖尔蒂茨（图中半蹲者），1894年11月9日出生于上西里西亚地区的奥波莱，其祖先是著名的罗马天主教主教布雷斯劳。他曾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在西线，曾指挥伞兵团空降鹿特丹夺取桥梁；在东线，他曾指挥第11装甲师、第48装甲军，在塞瓦斯托波尔、库尔斯克等地的作战中称雄。1944年8月，肖尔蒂茨晋升为步兵上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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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巴黎投降的德军军官被法国士兵集中看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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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8月，勒克莱尔将军的第2装甲师是在诺曼底卸载的第一支法军部队，而全部美制M4谢尔曼坦克却拥堵在前往巴黎的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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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8月，巴黎巷战中的法国内地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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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太多见的莫德尔灿烂的笑容。
	◎莫德尔初到西线时，军官们对他有一种敬畏感，抗命事件比东线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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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8月25日，一对法国夫妇在争取解放，他们驻守在街垒阵地上。德军此时早已全无战意。



美军机群的目标是摧毁塞纳河上所有的公路桥和铁路桥，德国空军的那些“菜鸟”飞行员的升空作战无非是为盟军战斗机部队增加荣耀，抵抗十分虚弱。那些老练的飞行员们则尽了最大的努力，一度使盟军空军对渡口的空袭有所减弱。恩斯特·休伯特（Hubert Engst）士官长的经历就颇有代表性：8月24日，休伯特士官长在纽豪斯（New House）的6千米高空击落美军第6航空队第300联队的一架四引擎轰炸机，取得了他个人的第6次胜利。但随后，休伯特的福克-沃尔夫“黄色7”单发战机亦被击伤，休伯特本人还被严重炸伤。德国空军没有能力来弥补飞机和人员上的损失，休伯特士官长虽然返航了却等同于被击毁。在盟国空军强大力量日夜不歇的轮番打击之下，德国军民终日生活在惶惶不安的噩梦之中，士气直线下跌。

根据德军陆军总部8月23日的日志记载，盟军部队正冲向勒纳布尔（Le Neubourg），虽然可能只是一个桥头堡，但危及德军的整条塞纳河防线。下午，莫德尔要求迪特里希采取强有力的措施，出动装甲部队在孔什—埃夫勒（Conches–Evreux）一线设防，第81步兵军被要求来执行这一命令，第116装甲师、第2装甲师、“阿道夫·希特勒警卫旗队”师、“阿道夫·希特勒青年团”师等部队拼凑了30辆坦克，迪特里希认为力量不够，莫德尔要求不管什么原因都必须进攻。16:00，两军迎面相撞，德军很快被击溃，第116装甲师的部队被切成两半，有4辆坦克被击毁。18:00，盟军攻占了勒纳布尔。

西线德军装甲师的兵力简表（1944年8月）



	
单位

	
残存兵力

	
战车（辆）

	
炮兵（门）




	
“阿道夫·希特勒警卫旗队”师

	步兵营数目不详
	无
	无



	
“帝国”师

	430人
	15
	6



	
“霍芬施陶芬”师

	460人
	20-25
	20



	
“弗伦茨贝格”师

	4个步兵营
	无
	无



	
“阿道夫·希特勒青年团”师

	300人
	10
	无



	
第2装甲师

	1个步兵营
	无
	无



	
第21装甲师

	4个步兵营
	10
	无



	
第116装甲师

	1个步兵营
	12
	2



	
“李尔”装甲教导师

	已经被全灭，各项数据为零，重组中



	
第9装甲师

	被围困在莫尔坦，数据无法统计



	备注：以上数据仅供参考，B集团军群统计的这些数据其实很不准确，譬如“弗伦茨贝格”师的兵力远不止4个步兵营，实际约有4000～6000人，几十辆战车。




夜间，党卫队第2装甲军撤退了，其他各部也不得不撤退。面对着占绝对优势的美英盟军，防守塞纳河北岸的计划已不可能实行，B集团军群的2个集团军兵力已经很弱，第15集团军仅拥有6个师，现实可行的是如何救出这些溃败之师去保卫法德边境。莫德尔向希特勒要求：“鉴于B集团军群各部已十分虚弱，补充已刻不容缓。”

8月28日的军事会议上，莫德尔试图说服属下建立起一条新的防线，但这种不切实际的计划遭到了约瑟夫·迪特里希（Josef Dietrich）等党卫队将领的抵制。迪特里希在23日曾向莫德尔请求辞职，称自己难以胜任，交给他的任务都无法完成。B集团军群的战争日记专门记载了这一事件。莫德尔说已经忘记了迪特里希的请求，要求他继续指挥他的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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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盟军向塞纳河挺进的示意图。



在这次会议上，迪特里希首先是嘟嘟囔囔地在房间里踱来踱去，最后粗鲁地打断了莫德尔：“请你别说了，这个计划简直是天方夜谭！”莫德尔气得脸色铁青，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只好借酒消愁。

西线作战局长波多·齐默尔曼（Zimmermann）将军在回忆录里承认莫德尔是一个有能力的军人，但因为“要求太高”，“仓促提出要求”，可能就“忽视了客观实际”，变成了“挥霍兵力”；另外，还因为“出尔反尔的要求”，致使“参谋工作受到损失”。

勒纳布尔失守后，莫德尔元帅看到了又一个“法莱斯式”包围圈的危险，于是认可了迪特里希的意见，放弃在塞纳河一线抵抗盟军的计划，命令部队继续后撤。莫德尔希望能够在撤退中把装甲车、坦克聚集起来形成一个拳头，即东线的“剑与盾”战术，但盟军的空中轰炸非常猛烈，他的想法基本上没有实施的前提，渡河也只能在夜间进行，白天渡河工具则隐藏、伪装起来。第331步兵师在掩护撤退时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德军陆军总部的日志宣称B集团军群2个集团军有25000辆军车在一周内横渡了塞纳河。

诺曼底战役以后，西线德军有40多个师被击溃，损失了45万人左右。B集团军群的溃败终于让希特勒变得现实了一点，他被迫同意西线德军全面后撤。西方史学家认为通过希特勒同意撤退，可以看出莫德尔在希特勒心目中的地位，他的失败对希特勒影响很大。此时的西线战局已不可能靠某人的决心、毅力或严格要求挽回得了。


德国B集团军群第5装甲集团军的战斗序列（1944年8月15日）

司令：海因里希·埃贝巴赫装甲兵上将

下辖：

第67步兵军（军长：奥托·施蓬海默步兵上将）

第74步兵军（军长：卡尔·普荷洛步兵上将指挥）

第86步兵军（军长：汉斯·冯·奥布斯菲尔德步兵上将）

党卫队第1装甲军（军长：格奥尔格·科普勒党卫队旅队长）

党卫队第2装甲军（军长：威廉·比特里希党卫队副总指挥）



备注：1944年8月5日，该集团军由西线德军装甲军团司令部改制而来。法莱斯之战后，该集团军第67步兵军被调走，增加了第81步兵军、第58装甲军2个军。



莫德尔的撤退大大出乎了盟军统帅部的意料，他们曾预料德军会依托塞纳河组织防线，然后依次退到索姆河、马恩河、墨茨和摩泽尔（Mosel）河一带，最后才退到“西部壁垒”——“齐格菲防线”。盟军第二阶段的突击很快就变成了全线的追击战。莫德尔没那么容易逃脱，很多部队和装备拥堵在塞纳河等地的渡口，成了盟军航空兵的良好标靶。在猛烈的轰炸、扫射之下，德军人员伤亡惨重，装备损失数目惊人，尤其在埃夫勒一带，至少有2000辆车被炸毁。

国防军最高统帅部（OKW）约德尔的副手沃尔特·瓦尔利蒙特（Walther Warilmont）炮兵上将8月初被希特勒派到西线见习军事。此君虽然在“七·二零”事件中负了伤，但仍受到希特勒的怀疑，急需表明心迹的瓦尔利蒙特强烈地要求就地反击，他敦促埃贝巴赫继续驻守法莱斯地区袭击盟军部队。此时德军主力已经在撤退中，于是埃贝巴赫请求立即撤退，以避免被合围。埃贝巴赫建议撤到法莱斯海峡以东设伏，引诱盟军追击，再予以伏击。然而，瓦尔利蒙特否决了埃贝巴赫的撤军请求，尽管包括莫德尔在内的所有德国将军都告诉瓦尔利蒙特，他们相信埃贝巴赫的袭击肯定会失败。瓦尔利蒙特固执己见，他电告莫德尔等人，称“他对成功充满了信心”。

莫德尔仔细研究了西线的战况和局势，然后向最高统帅部提出，以现有的兵力作战是完全没有希望的，他要求拥有30个师（25个步兵师、5～6个装甲师）的部队、20万补充兵员和数百辆坦克，否则，整个防线都将会崩溃，尤其是安特卫普一线，“德国西北部的门户将会洞开”。斯派达尔在回忆录里称莫德尔的要求是“天真”的，当然，莫德尔的报告确实石沉大海，没有了音讯。

莫德尔放弃了塞纳河防御计划后，试图按照希特勒的命令坚守索姆河。他打算把新防御的地区与索姆河连接起来。该防御地区应经苏瓦松、沙隆（Châlons-en-Champagne），再沿马恩河上游经朗格勒高原（Langres，Plat．De）和贝桑松（Besancon），一直延伸到瑞士边界，横贯整个法国。然后再推行他在东线的那一套成功的防御策略，他将把全部的装甲力量集中起来，用短促的突击，攻击盟军箭头的侧翼，以瓦解盟军攻势。然后且战且退，把德军分阶段撤回德国边境。这一计划如果能及时实施，原本是可以达成的，可时机已经失去了。

盟军，尤其是巴顿部队的装甲机械化程度远比苏军要高，后勤供应也很充足，而且B集团军群残部的兵力不够，它不具有建立防线的足够兵源，且防御工事也没有构筑好。只有第15集团军从加莱海峡撤下来的部队做好了在阿布维尔（Abbeville）—亚眠（Amiens）之间索姆河段的防御准备，它能接纳撤退下来的第7集团军的兵力。计划驻守在亚眠以东的兵力，在英军的追逐下，已经无法停止退却。更要命的是德军完全丧失制空权，面对无情的空袭，莫德尔慨叹道：“（盟军）无限的空中优势，类似于1940年的我们。……他们（盟军）可以推进到他们想要去的任何地方。”

8月30日，英军在塞纳河以北展开追击，德军虽然在维尔农（Viallon）、勒茨安德利（Les Andelys）、鲁昂等地疯狂地抵抗，也一度迟滞了英军第2集团军、加拿大第1集团军的推进。但此后，盟军的进击就不再受到干扰。德军第7集团军残部在英军的追击下四分五裂。31日，埃贝巴赫将军所在的第7集团军司令部在亚眠东南被兵力占优势的英军打掉。这位为瓦尔利蒙特 “证明忠诚”而遣出来的德国将军成了英军第2集团军的俘虏，德军就这样毫无价值地损失了一位优秀的装甲战专家。

来自柏林的布格多夫将军来到莫德尔的司令部，希望逮捕斯派达尔，他说：“元帅阁下，斯派达尔将军应该被撤换。”莫德尔说：“你说什么？无稽之谈！”布格多夫说：“斯派达尔涉嫌参与‘七·二零’阴谋事件，他很可能是叛乱元帅指定的接班人之一。”莫德尔说：“这完全是一派胡言！我现在不能少了他，请考虑我的需求。他们说的那些，怀疑，你能怎么样？一切都是无稽之谈！”布格多夫还想再说什么，莫德尔一摆手，打断了他：“行了，我不感兴趣。”事后，首席副官弗赖伯格上校还听到莫德尔暴跳如雷地说：“他们都疯了！斯派达尔与七·二零事件没有任何关系，那些说法纯属胡扯！”

巴顿的装甲部队奔袭了法国东北部的可梅尔西（Commercy）城，当时下着雨，德军的88毫米炮甚至都没来得及脱下防雨的帆布，停在火车站站台的2了报复，德军拼凑了所有能用的飞机去空袭占领可梅尔西的美军，但取得的战果寥寥。

盟军左翼蒙哥马利的第21集团军群沿着海岸线向东北方向推进，他们将从那里前趋到德国的北部平原，从北面包围鲁尔区。9月1日，加拿大第1集团军占领了第厄普（Dieppe）镇；英国第2集团军占领了亚眠，并渡过了索姆河。9月3日，霍洛克斯的英军第30军解放了比利时的首都布鲁塞尔（Bruxelles）。次日，世界上最大的港口安特卫普（Antwerpen）也被英军第11装甲师占领。加拿大军队则包围了塞纳河以西的重镇勒阿弗尔（Le Havre），这里的7000多名德军顽抗到9月12日最终不得不缴械投降。蒙哥马利的部队4天之内挺进了314千米，解放了比利时大部，直捣比利时—荷兰边境。

盟军的右翼布莱德雷第12集团军群直逼德国西部边境，尔后将强渡莱茵河，从南面包围鲁尔工业区。美国第1集团军从巴黎的东西两侧出发，9月2日进入比利时境内，直取卢森堡；巴顿的第3集团军9月1日占领凡尔登，接近了缪斯河畔的梅斯。盟军士兵似乎积攒着一种复仇的怒火追杀那些法西斯匪徒，他们会向可疑的目标开火，从不吝啬子弹，炸毁所有可疑的东西，据说仅8月份就射杀了50万匹马。唯一能阻止盟军前进的只有蜂拥而上、热情洋溢的欧洲人民和补给品的严重匮乏。

为了躲避盟军的追捕，莫德尔和他的司令部不得不几乎每天都变更驻地，因此B集团军群的指挥系统陷入空前的混乱，与各军、师之间的联系不畅。“整条西线已经崩溃了。……对方可以随心所欲地进军。”一个德军团长略带夸张地慨叹道。

而最重要的“西墙”——“齐格菲防线”此时几乎处在无人防守的状态中，惊恐无序的德军纵队利用各种交通工具逃往本土，有德军将领承认，撤退是“毫无计划的逃窜”。戈培尔在他的日记中写道：“莫德尔在某种程度上失去了对西线的控制，但我们不能把过错归咎于他，西线的配备本来就太弱了。”这是莫德尔军旅生涯中的“第一个灾难”，他“第一次无法改善”。

据此，盟军最高统帅部发布的一份情报乐观地指出：“西线德军已不再是一支像样的军队，他们是一群散兵游勇，组织涣散，士气不振，缺乏装备和武器。结束欧洲的战争已为期不远，几乎是近在咫尺了。”

安特卫普丢掉之后，德军第15集团军面临着被盟军孤立包围的危险。第15集团军是B集团军群唯一还算建制完整的主力部队，这种危局对莫德尔的打击颇大，他因此情绪失控。这不是东线，盟国如果长驱直入，将直达德国边境线。莫德尔命令新上任的指挥官冯·粲根上将立即指挥第15集团军的步兵师去攻击英军第30军的侧翼，以牵制英军的攻击矛头。这一命令显然违背了客观实际，因为第15集团军的12个师已经没有什么交通工具，不适宜打运动战。莫德尔这么做，有打算牺牲这个集团军的嫌疑，粲根拒绝执行命令。这道愚蠢的命令日后也成为人们攻击莫德尔不懂军事的“重要罪状”。

可此时，英军第11装甲师却停止了前进。德军第719警备师抓住这个机会，炸毁了2座重要的桥梁，运河防线得以重建。冷静下来的莫德尔还补充发布了紧急命令，让第15集团军撤退到瓦尔赫伦岛的所有部队，沿着连接南贝沃兰半岛和大陆的狭窄地峡东进，以加强德军在安特卫普西北正面和沿阿尔贝特运河的防御。

莫德尔与布拉斯科维茨将军的联系时断时续，法国南部的战局更加糟糕，到处都活跃着“马基”抵抗运动成员，据驻巴黎的德国SD保安处统计，截止到8月31日，共发生了7000起针对德军或德军合作者的攻击行动（其中1000起针对德军）。后来艾森豪威尔也不得不承认：“据我军司令部统计，法国国内武装力量的作战效能有时相当于约15个师的兵力，对我军帮助极大……”马赛、土伦、拉罗舍尔（La Rochelle）等地被希特勒划定为“要塞”，并要求官兵们做出“坚守到最后”的书面宣誓，因此德军G集团军群的撤退有些迟了，盟军小心翼翼地从两翼包围了上来。

第11装甲师在维亚农以北40千米的克卢斯峡谷伏击了法军B军团（后改称“法国第1军团”）的先头装甲旅和阿尔及尔第3步兵师。德军很好地利用了地形，88毫米炮击毁了一辆又一辆的美制战车……3个德军师苦战8天，竭力地确保着第19集团军的退路。第19集团军最终仍难逃被美军轰炸机和远程火炮屠戮的命运，尸横遍野，伤亡惨重。一位盟军将领后来回忆说：“有几十千米没有别的东西，只有纠缠在一起的扭曲的钢架和烧焦的尸体……而要想从这里通过，需要用到推土机才行。”德军的损失在7000人以上。

腹背受敌的德军被压缩到狭窄的防御地域内，法国B军团乘胜逼近了土伦。8月23日，马赛爆发了武装起义。追击的美军师多次超越了徒步退却的德军部队，第159预备师等部队基本上被消灭。8月28日，德军第1集团军的后卫部队在费迪南德·诺伊林（Ferdinand Neuling）步兵上将率领下，在马赛宣布投降，17000名官兵沦为战俘。9月1日，撤退到第戎（Dijon）的G集团军群司令部向驻阿尔隆（Arlon）的莫德尔司令部电话报告，撤退已经全面完成。此后，莫德尔与G集团军群司令部的联系就完全中断了，无法再对G集团军群施加任何影响。


德军G集团军群战斗序列（1944年8月31日）

司令：约翰内斯·布拉斯科维茨（Johannes Blaskowitz）大将

参谋长：海因茨·冯·格尔德弗莱德（Heinz von Gyldenfeldt）炮兵少将




第19集团军序列
 司令：弗雷德里希·维泽（Friedrich Wiese）步兵上将

第11装甲师

▲空军第4野战军下辖：

第716步兵师

第189后备师

▲第85步兵军

下辖：

第338步兵师

第198步兵师




第1集团军序列
 司令：库尔特·冯·德·切瓦勒里（Kurt von der Chevallerie）步兵上将

第352步兵师

▲第82步兵军

▲第80步兵军

下辖：

第1党卫队“阿道夫·希特勒警卫旗队”装甲师

第12党卫队“阿道夫·希特勒青年团”装甲师装甲教导师（部分）第26党卫队“匈牙利第2”掷弹兵师

第27党卫队“兰凯马克”志愿掷弹兵师

第17党卫队“葛茨·冯·贝利欣根”装甲掷弹兵师

▲第47装甲军

下辖：

第15装甲掷弹兵师

第3装甲掷弹兵师



备注：G集团军群当时拥有204000人、200辆坦克、250架飞机、15艘军舰及其他船只。后来，第5装甲军也被划到这个集团军群。



在一个月的战斗中，德军在法国南部共有8万人被俘，盟军的伤亡只有7200人而已。胜利比盟军所预想的整整提前了一个月。不过，德军第19集团军一半以上的兵力仍沿着罗纳河逃脱了，齐默尔曼所称的“奇迹”实际上是盟军行动迟缓所造成的。

随着土伦、马赛2个港口的解放，盟军的90万人和400万吨军用物资将得以顺利地登陆欧洲。

从法国南部登陆的美军也与巴顿的部队在第戎会师，那里的德军不战而逃。至此，法国的大部分国土获得了解放。

一连串的惨败让德军的士气跌落到冰点，临阵脱逃、失败主义论调漫延、不服从军官的命令等现象愈演愈烈，因此德军的各级指挥部都下达了极其严厉的命令。莫德尔在公告中承认德军在法国战役中的失败，同时号召官兵们不要对德国的未来失去信心。他在那个“前所未有的、冗长的”公告中啰啰唆唆地讲道：“我要唤起你们作为军人的荣誉感，我们输了一仗，但我可以向你们保证，我们将赢得战争，我不能承诺更多的东西。尽管我知道你们在热烈地讨论着某些问题。我认为，关键是不要失去对德国未来的信心。同时，每个人都必须认识到局势的严重性。这一时刻将足以区分真正的无能的人。每一个士兵都有同样的责任：一个在前进中，另一个则必须准备好接替他的位置，以便继续战斗下去。”这个公告为人们解析莫德尔当时的心态提供了最有价值的史料依据，它当时被制成传单，用飞机空投给那些正在撤退中的德军部队。

莫德尔给最高统帅部的报告要求越来越激烈，他慷慨陈词，坦率直言，敢于使用其他任何指挥官都不敢使用的语言。莫德尔在一份电传打字电报中表明阵地已难以守住，他认为重建防线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撤退到“齐格菲防线”。在此之前，希特勒是绝对禁止提及“齐格菲防线”的，而莫德尔打破了这一禁忌。

显然，西线的情况与东线是不一样的，西方盟国拥有纳粹德国根本无法匹敌的军事力量及资源优势，那种雷霆万钧的恢宏气势并非依靠一两个“超人”的决心、毅力或严格要求可以逆转得了的。面对诺曼底方向、比荷边境、法国南部等多条战线的激战，漏洞百出，分身乏术，莫德尔也心力交瘁了。这一次他无力挽救崩溃的局势，不再“神奇”了。

西线总司令部的参谋长布吕门特里特将军后来回忆说：“莫德尔讨厌文牍工作，大部分的时间都待在战场上。” 据说，莫德尔曾2次向希特勒提出，自己无力身兼西线总司令和B集团军群2个职务，并声称：“这种不对等的战斗不可能总是这样持续下去。”

早在8月中旬，盟军就发动了对塞纳河的攻势，莫德尔和B集团军群司令部的员工不得不转移到苏瓦松附近的一个地方，6月17日，希特勒、龙德施泰特和隆美尔曾在这里开过会。西线总司令部当时设在兰斯，2个司令部之间的距离大约为100千米。莫德尔是一个喜欢在前线奔走的人，他不在司令部时，工作就陷入了混乱之中。

齐默尔曼上校决定写报告给约德尔上将。在报告里，齐默尔曼介绍了命令与实际之间的巨大反差，一个人难以同时担任这2个职位和管理2个总司令部，况且2个司令部距离遥远。齐默尔曼建议重新任命陆军元帅冯·龙德施泰特来担任西线德军总司令一职。让齐默尔曼惊讶的是，8月下旬，他得到了肯定的答复。但要求他要先征询一下莫德尔，看他是否同意这一建议。结果，莫德尔不仅仅同意，还称“这是个好主意”。许多人认为，这正是莫德尔想要的结果，因此这句话是发自肺腑的。

龙德施泰特出身于军人世家，是个有着贵族做派的人，虽然年迈，但依旧喜欢品酒，不屑与普通士兵打交道。他身经百战，却从未坐过坦克，因为嫌脏。在德军后备指挥官的名单中实在没有别的更合适的人选了，毕竟这位老元帅曾在波兰战役、1940年的法国战役，以及俄罗斯南部、西部等地的作战中声名远播，享受着不用摘手套与希特勒握手的特殊待遇。相比之下，莫德尔的战功只是出现在德军的公（战）报上，其“国际知名度”近似于无，德军在连续失败之后，也希望能利用老元帅的威望和经验来提振士气。于是，希特勒接受了约德尔等人的建议，授意西线和B集团军群两级司令部重新分开，再次起用龙德施泰特出任西线德军总司令，以挽救已经一败涂地的西部战线。

日后龙德施泰特元帅与莫德尔的相处还算是正常，但据龙德施泰特战后的回忆录里说，两人平常接触甚少，自己只是一个“傀儡”，能做的事仅是更换司令部外面的卫兵而已。莫德尔作为陆军元帅，有权向希特勒汇报工作，而无须征求这个“傀儡”司令的意见。而且龙德施泰特心底里瞧不起并非按正常程序晋升、与纳粹党关系过于火热的莫德尔，认为他的能力更适合担任“一个行政官吏”。 这种看法不足为奇，德军将领中甚至有人把莫德尔比作纳粹的二号人物——单人独机飞往英国的鲁道夫·赫斯，称之为“男孩元帅”（Boy Marshal）。

为了堵住被撕开的口子，约德尔命令新组建一个“第1伞兵集团军”，由司图登特空军大将来指挥，这个只有25辆坦克或自行火炮的新军团要负责连绵100英里的区域。莫德尔只负责B集团军群的指挥，也算是希特勒对他前一段连战连败的惩戒，等到阿登战败，鲁尔被围，莫德尔才最终被希特勒“放弃”。至此，仅仅担任了18天西线总司令的莫德尔实际上被“打回原形”了。

在离职前一日，莫德尔元帅戴着单片眼镜，穿着短皮外套，站在地图前，发布了许多命令，很多命令都是歇斯底里，没有任何意义，但其中的一项“口头命令”（据比特里希的回忆录）被后来的历史证明，是改变二战进程的一道命令。他下令把党卫队第2装甲军调往荷兰北部的阿纳姆（Arnhem）地区休整，这支党卫军装甲部队将在10天之后的“市场花园”作战中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

9月5日，回归的龙德施泰特元帅先是来到科布伦茨的埃恩贝格（Arenberg）酒店，然后携着维斯特法尔来到西线总司令部所在地，官兵们兴高采烈地迎接了这位曾经的总司令。在研读战局之后，龙德施泰特命令第15集团军“逃跑”，这等于撤销了莫德尔先前那个自杀式的命令，这个集团军主力得以侥幸撤出合围圈，后退到“齐格菲防线”的后面。龙德施泰特的新命令还有一个附带效应：粲根将军愈发不信服莫德尔了，他反抗和拒不执行命令的次数将显著增加。

而在这一天，莫德尔的参谋长、涉嫌谋反的斯派达尔终于被解职逮捕了，他将被盖世太保扔进柏林的监牢。羁押在B集团军群总部的最后一夜里，斯派达尔与莫德尔进行了长谈，两人讨论了大局，谈到了政治、军事的措施。斯派达尔回忆说，莫德尔清晰地看到了土耳其倒向盟国，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芬兰在同盟国协商，局势已经毫无希望。但是莫德尔拒绝与希特勒谈论政治解决的问题，虽然已有军事（战地）指挥官在呼吁与西方和谈，但莫德尔称“这不是我的事”。谈话期间，莫德尔还谈到“七·二零”事件被定性为“叛乱”等等。

莫德尔第一次见到龙德施泰特是在埃菲尔的一家叫斯塔德基尔（Stadtky11）的药店里。这时，战场上出现了一个被称为1914年“马恩河奇迹”的德国版现象：随着补给线的延长，盟军后勤方面却出现了严重的困难，尤其是燃料，一个美军装甲师一天要耗费掉约19万升燃油，蒙哥马利以燃料不足为借口命令部队停止了推进，据说他的6个装甲师只有4个可以前进（有种说法，当时英国的第30集团军的燃料尚可以挺进100英里），艾森豪威尔不得不把本应供应给巴顿集团军的燃料转给了蒙哥马利；而美军第20军第80师、第7装甲师则在缪斯河、方特维雷（Fontvieille）、勒瑟克堡等地遭到了德军的亡命阻击，停滞不前。

9月14日，约德尔在日记中记载了希特勒的命令：“‘齐格菲防线’上的每一寸土地不仅要加强，而且应视同为一个堡垒。”9月16日，希特勒就签署了类似于1941年斯大林式的宣言，要求德军把每个乡镇、每个村庄，甚至是每一个沙坑都变成堡垒，与对手进行“肉搏战”。莫德尔向部下发表了讲话：“我们是战败了，但我向你们保证，我们将赢得这场战争！现在我不能告诉你们更多，即使我知道你们挂在嘴边的那些问题。无论发生什么，都不要失去对德国未来的信心。”最后，他又提到了“军人的荣誉感”，他还要求在祖国的大门口“死守阵地”，并向敌人表明：“只有跨过我们的尸体……才能通往帝国的心脏。”

莫德尔还派出了一些由参谋带队的拦截逃兵的小组，一些流言也开始传开，如“莫德尔在那里”、“克卢格元帅是在布鲁塞尔绝望地自杀的”等等，“莫德尔”这3个字再从人们口中说出来的时候，是有一些恐怖、“可怕”（“Gefürchteten”）的色彩了。德国各地的卫戍部队、闲置的要塞驻军、各种训练团、军官预备学校，甚至是深海潜水小组、后勤杂役人员、劳工组织等都被紧急集中起来，开赴“西墙”——“齐格菲防线”。

这条防线修建于1936年—1939年，原本是为了抗衡马其诺防线。1940年法国战败后，该防线还未竣工就停了下来，甚至被废弃。由于战前理念的局限，工事设计落后且不适合现代机械化战争，但仍不容小觑。德军很快就集结到135000人，为原本空空荡荡的炮台隐蔽部、地堡、坑道重新配置了兵力。希特勒希望能够在此尽可能拖住盟军，从而为他争取到组织阿登反击战所需要的时间。

亚琛地域的“西墙”防线是整条防线的中间部位，修建得最为坚固。而且，古城亚琛是个交通枢纽，有多条铁路在此交汇，盟军把它当成了攻取鲁尔工业区的后勤补给基地，必取之。驻守在这里的德军第81步兵军第116装甲师师长冯·施维林（Gerhard Graf von Schwerin）伯爵被法莱斯的惨败唤醒，打算率部向盟军投降，但他的计划不慎暴露。第81军军长弗雷德里希·奥古斯特·沙克（Friedrich August Schack）因“无法有效地驾驭自己的部下”而被撤换，取代他的是弗里德里希·柯斯林（Friedrich Koechling）将军，施维林伯爵则被移送到军事法庭审判。不过，龙德施泰特和莫德尔进行了干预，施维林逃过了死刑的惩罚，只是受到训诫。施维林想要回到自己的部队，莫德尔拒绝了他，毕竟亚琛事件已经闹得沸沸扬扬，于是冯·瓦尔登堡（Siegfried von Waldenburg）少将接任了师长的职位，但施维林后来还是升任为驻意大利的第76装甲军司令，他在那里率部向英军投降，且活到了战后。

第116装甲师随之调离，换防上来的是格哈德·维尔克（Gerhard Wilck）上校指挥的第246国民掷弹兵师，另外还增加了第12、第49这2个待休整的步兵师协同防守。美军对亚琛的威胁暂时被遏制，该城最终要到10月21日才被美军拿下。

二战史学家李德·哈特（Liddell－Hart）在他的《战略论：间接路线》一书中，对莫德尔在西线的工作这样评价道：“他在苏联前线曾以‘无中生有’地搜罗预备队而享有盛名。这一次，他创造了一个更大规模的“西线奇迹”（Miracle of the West）。当盟军大举攻入法国时，德军已有50万人当了俘虏，按照常理来推断，莫德尔这时要想守住德国的边界，并在瑞士到北海这条长达800千米的战线上组织有效的防御，似乎已经无法找到预备兵力，难以在防线上构成足够的兵力密度。可是，德国人还是创造了奇迹，他们又重建了自己的部队，因此使战争又被拖了8个月之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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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斯派达尔。
	◎瓦尔利蒙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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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军的“牧师”M7型坦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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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小队加拿大步兵跟在坦克后面进入一个法国小镇，这是1944年英联邦军队的“惯用战术”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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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4年8月11日，莫德尔在东线一个师指挥部视察。他一如既往地把这种指挥风格带到了西线。
	◎美国大兵正搭乘着友军的丘吉尔坦克，其中有一人拿着缴获的STG44步枪，这种半自动步枪比较难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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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因里希·埃贝巴赫装甲兵上将。
	◎1944年，B集团军群司令莫德尔陆军元帅与第89步兵师师长沃尔特·布兰特少将在一起。






	[image: ]

	[image: ]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骡马始终是德军很重要的运输交通工具，到后期尤是。
	◎德军遗弃在路上的“三突”自行火炮，其实毁损并不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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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军第62后备军军长诺伊林步兵上将在法国南部率部向美军投降，这位老将军已经60岁高龄了。
	◎亚琛附近的“齐格菲防线”，这种水泥和钢筋做成的“龙齿”主要是用于阻挡坦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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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4年西线德军还并未被打败，一个步兵排正搭乘着一辆虎式坦克在向新的地区转进。
	◎1944年9月10日，刚辞去西线总司令一职不久的莫德尔元和维尔科（Wilk）上校在亚琛视察第246国民掷弹兵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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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制370毫米M1915榴弹炮被德军用于海岸，该炮1944年被美国人夺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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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集团军群司令沃尔特·莫德尔陆军元帅（左一）、西线司令部参谋长齐格弗·韦斯特法尔中将（左二）、西线总司令冯·龙德施泰特陆军元帅（左三）和B集团军群参谋长汉斯·克莱勃斯（左四）在研究战局。该图摄于1944年。
	◎第116装甲师师长施维林将军，他企图在亚琛向盟军投降，事泄失败，龙德施泰特和莫德尔救了他一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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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亚琛防御战期间，参谋官在向莫德尔请示即将签发的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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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的法国某地，德军第9装甲师的一名军官正在询问这辆黄鼠狼III型坦克是否状态良好，当时德国士兵普遍关心的就是能否撤回德国境内。





————————————————————


(1)
  摘引自蒂佩尔斯基希所著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史》一书。



第八章　1944，阿纳姆


 “市场花园”

9月4日，莫德尔把司令部迁到阿纳姆。卸任西线总司令之后，他手下的兵力和权限都大幅度削弱了，麾下仅下辖2个集团军，即冯·粲根步兵上将指挥的第15集团军和库尔特·斯图登特（Kurt Student）伞兵大将指挥的第1伞兵集团军。1944年9月，B集团军群撤退到荷兰时已然是一片混乱。第15集团军一盘散沙，无法凝聚成一个整体，一部在斯卡尔特运河一线坚守，负责保卫安特卫普，而另一部则向荷兰内地撤退……不过，经过几百千米的奔逃，大浪淘沙，该降的该逃的都已经去了，剩下来的都是些能战斗的。第1伞兵集团军是莫德尔担任西线总司令时组建的，开始时只辖有2个长期驻防在荷兰的守备师——第719警备师、第176警备师，除了25辆坦克外没有任何大炮。而这2个警备师的兵员素质低下，充斥着老年人、病号和伤残人士，许多人从来没有参加过战斗。后来戈林提供了1万名新兵、空军地勤人员，又组成6个伞兵团。这支部队填补了第15集团军和第7集团军之间的缺口。

此时，德国最高统帅部对战局的研读出现了问题，他们认为盟军会从海上入侵荷兰。1944年9月8日，德国科学家罗伯特·多恩伯格（Robert Dornberger）在荷兰的海牙市郊进行V-2首次实战发射，袭击了伦敦，整个二战期间，德国前后向伦敦共发射了约3000枚V-2，荷兰是火箭发射的重要基地。作战局长约德尔上将在与龙德施泰特沟通时，要求把陆军、海军、空军和党卫队等全部兵力派到海岸线防守。龙德施泰特对此提议将信将疑，但还是将相关的命令传达给了莫德尔元帅，B集团军群被要求加强在安特卫普西北正面和沿阿尔贝特运河（Albert Canal）的防御。

实际上，自诺曼底战役结束后，盟国统帅部针对应当采取何种方式进攻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但没有再一次的海上登陆之说。布莱德雷、蒙哥马利都不愿意在这一场反法西斯的战争中沦为配角，蒙哥马利的“单一突进”方案被艾森豪威尔（Dwight David Eisenhower）驳回，盟军将采取布莱德雷的“广阔突击”策略。为了安抚蒙哥马利，艾森豪威尔答应给他更多的汽油。悻悻的蒙哥马利一改以往的保守打法，率部狂飙突进，取得了辉煌的战果，在胜利的鼓舞下，他又提出了直取柏林的新计划，由此派生出来的他的空降荷兰阿纳姆（Arnhem）的“彗星”（Comet）作战计划很难得地让美英双方的高级将领达成了共识。9月8日，德国的V-2火箭袭击了英国伦敦，蒙哥马利更加坚定了摧毁V-2火箭发射基地的决心。原定的“彗星”计划在9月初进入实施阶段，但因为天气恶劣，不得不再次延后。随后（9月10日），蒙哥马利修改了原来的计划，取而代之的是规模更大的“市场花园”（Operation Market Garden）计划，计划的空降部分代号为“市场”，地面部分的代号叫“花园”。

为此，盟国情报部门破译了大量的德军电文，并编制出了荷兰南部德军的战斗序列，但是并没有把那些后撤到荷兰的德军单位计算进去。他们乐观地预测，盟军一旦向阿纳姆进军，德军将会退守到莱茵河据守。部分高级将领盲目乐观，不相信荷兰抵抗组织提供的情报，也不重视空中侦察得来的照片，导致对德国B集团军群兵力的部署出现了严重的误判。

莫德尔把当时相对较为安静的阿纳姆称为自己的“后花园”（对应蒙哥马利的“市场花园”），驻扎在这里休整的由党卫队第9、第10装甲师组成的党卫队第2装甲军在经历了“法莱斯开水壶”的惨重损失之后，仅剩下6000～7000人，只占到编制的20％或30％。莫德尔在担任西线总司令的最后一天下令把这个军调动到这一地区休整。另外，他还把为守卫埃伯特运河而调来的从诺曼底撤下来的由库尔特·齐尔（Kurt Chill）中将指挥的第85步兵师残部调到了埃恩德霍芬（Eindhoven），他们将与第84师和第89师的残部进行重组……这些部队虽然暂时不属于B集团军群，但莫德尔陆军元帅官阶摆在那里，阿纳姆一旦成为战区，他就有权调动，命令这些部队去参战，这一系列致命的巧合最终铸就了这一战役的苦涩结局。

这期间，莫德尔还再一次向希特勒要求，给他的B集团军群派遣政治官员，像东线时要派党卫队副官一样。莫德尔这么做是失宠后的一种表忠心，让西线的那些反纳粹人士很反感，但莫德尔我行我素，对别人的看法根本不放在心上。

盟国伞兵在9月上旬开始集结，新计划“市场花园”行动中要用到的空降兵力增加到了3个空降师又1个空降旅，组成第1空降集团军（简称为FAAA）。几经酝酿，美国将军布里尔顿（Lewis H．Brereton）担任司令，英国人布朗宁（Frederick Browning）任副司令，不过布里尔顿能力有限，先前指挥的是第9航空队，空降业务上属于外行指挥内行，副司令布朗宁对艾森豪威尔的这项任命非常不满。第1空降集团军的两位主官之间矛盾重重，而参谋长帕可斯也是一个从美国陆军师（第69步兵师）调来的“空降作战的外行”。这个集团军下辖着第1空降军（布朗宁兼任军长）和第18空降军（李奇微任军长），具体兵力由美军第101与第82空降师、英军第1空降师和波兰伞兵旅来组成。

“花园”行动要用的地面部队是由霍罗克斯（Brian Horrocks）指挥的第30军担任主攻，英军第8、第12军为两翼，他们将沿着埃恩德霍芬—奈梅根（Nijmegen）—阿纳姆的道路前进。原本定在9月14日执行的计划又被推迟到9月17日，因为需要集结到更多的地面部队。行动之前，比德尔·史密斯（Walter Bedell Smith）提醒蒙哥马利在空降地域发现了党卫队第9、第10师，蒙哥马利却未予以重视。布朗宁的情报官布莱恩·厄科特（Bryan Eckert）甚至把阿纳姆德军装甲部队的照片摆在了桌面上，布朗宁仍认为厄科特是在故意找茬，于是解除了他的职务。

德军的情报显示，盟军方面正把源源不断的援军增派到邓普西第2集团军的右翼，约德尔“海上入侵荷兰”的推测虽然干扰了莫德尔和龙德施泰特的判断，但盟军可能在后续进攻中使用伞兵配合登陆开阔了德军的思路，于是两级指挥官都要求荷兰的德军做好防空降的准备。莫德尔等德军的高级将领研读了荷兰地图之后，认为荷兰北海岸到阿纳姆之间有大片的空阔区，最适宜实施空降作战。德国空军也不断地提出盟军可能在荷兰实施空降作战的警报，柏林方面对设在科伦布茨的西线德军总司令部的安全深表担忧。

第3航空队司令奥托·德斯洛赫（Otto Dessloch）大将给莫德尔打去电话，莫德尔认为最高统帅部关于盟军将从海上登陆入侵荷兰的说法是“一派胡言”。在电话中，莫德尔邀请德斯洛赫到他设在塔弗尔伯格的司令部作客吃饭，遭到德斯洛赫的拒绝，德斯洛赫声称他“不想做俘虏”。在挂电话之前，德斯洛赫最后说：“如果我是你的话，我就会离开那个地区。”莫德尔听后，不以为然地哈哈大笑。但当英国伞兵真的降落时，德斯洛赫的这个电话无疑误导了莫德尔，是导致他在阿纳姆之战初期失态的重要原因。

据莫德尔身边的人回忆，这一段时间因为战事沉寂，部队被剥离，陆军元帅莫德尔没事可干，小日子过得比较安逸，不用熬夜或到处奔走了，睡觉、吃饭都变得很守时。

9月17日，欧洲大陆的云层高度保持在5000尺以上，风速8英里，是非常适合空降作战的天气。天刚破晓，盟军首先出动1400架飞机轰炸了荷兰的阿纳姆地区的4个德军机场，其中一个是Me 262喷气机机场，然后又轰炸了已侦测到的117个德军高射炮炮位及埃恩德霍芬、德蓝（Deelan）等城市的德军机场。当然，猛烈的空袭只是“市场花园”空降行动的前奏。

空袭之初莫德尔元帅并没太在意，因为盟军常把飞行中没有用完的炸弹丢在荷兰的某些地区。但是到中午11:30，整个阿纳姆地区已经成了一片废墟，空袭造成了大量的伤亡。荷兰平民既恐惧又兴奋地跑进防空设施，有些不怕死的荷兰民众在街上乱跑，或者干脆爬到屋顶上看热闹。荷兰流亡政府通过电台号召全国的运输工人进行总罢工。利瓦尔登（Leeuwarden）、施忒维克-哈尔克特（Steenwijk-Hauekte）、哈普斯顿（Hopsten）以及萨尔伯根（Salzbergen）等地的机场都是火焰冲天，跑道上弹坑累累。德国人开始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龙德施泰特给莫德尔拍去电报，要求调查是否存在盟军海军和空降部队入侵荷兰北部的可能性。

上午9:45，盟军从英国南部中央的24个机场起飞1131架战斗机、1545架运输机，拖曳478架滑翔机组成庞大机群，分成2个空中队列，形成高500米、长151千米、宽4.8千米的编队。南路是424架C-47和70架滑翔机运载着第101空降师，北路是480架C-47和50架滑翔机运载着82空降师及第1空降军军部（38架滑翔机）、第1空降师（143架C-47、320架滑翔机），总共1550架运输机、500架滑翔机，运载了2万名官兵、511辆军车、330门火炮、590吨物资。另有919架战斗机为之护航。

盟国伞兵的目标是埃恩德霍芬西北方的桥梁、费赫尔（Veghel）桥、赫拉佛（Grave）、奈梅根大桥、阿纳姆的公路桥梁以及奥斯特贝克的铁路桥梁。他们没有遇到任何德军飞机的拦截，只是南路航线因德军高炮火力的轰击损失了35架运输机、13架滑翔机。

德国空军曾紧急起飞了75架飞机迎敌，因为天气的影响，只有JG26联队的30架与盟国机群相遇，且全部被盟国护航机群驱逐。空中缠斗发生在韦瑟尔（Wesel）的上空，15架德国战斗机与盟国机群展开了空战，最终有7架德制Me109被击落，盟军则损失了5架美制“野马”式飞机，德国空军战果的其中一架是由“空战王牌”——第3大队大队长克劳斯·米图希（Klaus Mietusch）少校取得的。不过，米图希少校在随后的战斗中，连人带机被美军第361战斗机大队贝尔少尉驾驶的“空中飞蛇”大口径机炮轰成了碎片，米图希少校的阵亡是德国空军的重大损失。

认为德国空军在“市场花园”行动中碌碌无为的观点是不正确的。下午，德国空军再次出动，JG6联队的海因贝格尔、坎纳又击落了2架“野马”式飞机，揭开了第二波空战的序幕。JG26联队再次出击，在默里赫等空域又干掉了盟军3架“喷火”式和3架“野马”式战机。第二天的空战中，JG26联队以损失1架Fw190的代价，打掉了8架 “野马”战机。

美国第82空降师（7250名伞兵）在奈梅根实施空降，第101空降师（6695名伞兵）在埃恩德霍芬实施空降。而德国第1伞兵集团军的司令部就设在菲赫特（Vught）的某个村舍里，斯图登特大将站在农家的阳台上，看见呼啸而过的盟军机群掠过头顶，他判断，那些机群似乎是在飞往奈梅根和埃恩德霍芬。斯图登特正在观看时，盟军的机群已经在他司令部南面几英里的地方降落了……

李奇微后来则回忆说：“伞降美极了，是我们做得最好的一次。”美军第101空降师、第82空降师着陆时仅遇到轻微的抵抗。泰勒将军的第101空降师降落之后即迅速行动，一口气夺取了6座桥梁，还控制了埃恩德霍芬地区长达24千米的公路线，然后静候着英军地面部队。

罗伊·厄克特少将指挥的第1空降师是3个伞降群中离后方最远的，情报错误地说阿纳姆大桥附近有德军高射炮群，于是空降场选在了距夺取目标有11千米的奥斯特贝克（Oostrozebeke）。第1机降旅1500名官兵首先在阿纳姆机降，300架滑翔机中有39架退出了任务或提前与拖曳机松脱，其余的在13:00左右全部安全降落。随后英军第1伞兵旅2283名伞兵开始按计划伞降：第1伞兵营降落在北线“豹”（Amsterdamseveg）区域，第2伞兵营降落在南线 “狮子”（沿海公路，Utrehtseveg）区域，第3伞兵营降落在中环路线“老虎”（Utrehtseveg）区域，13:30—14:00，英军第1空降师第一波次全部成功实施降落，然后分三路向阿纳姆前进。

早在13:30，比特里希通过空军的预警网络已经获悉了盟军伞兵在阿纳姆附近着陆的消息，然后一分钟内他又得到第二个消息——伞兵着陆的路线是从阿纳姆到奈梅根。作为一个有经验的指挥官，比特里希立即得出了盟军伞兵的目的是阿纳姆和奈梅根桥梁的结论。10分钟之后，比特里希向他麾下的党卫队第9、第10装甲师发出了警报，要求“霍芬斯陶芬”师立即派出侦察员去查探阿纳姆地区的情况，并提醒要特别注意控制阿纳姆大桥及反击降落在城市西部的敌军。到14:00，盟军已有16200名伞兵、3200名机降步兵空降到了荷兰。

B集团军群司令部设在离阿纳姆仅6英里的塔弗尔伯格饭店（Park-Hotel Hartenstein）。大约在下午两点多时，莫德尔元帅和他的参谋长克莱勃斯正在喝午饭前的开胃酒，突然，不远处发生了一系列的爆炸。一个副官匆匆进来报告说刚得到警卫连报告，“一个敌人的空降师正在我们的大脚上降落，距离这里不到2英里”。

莫德尔大吃一惊。他旁边的参谋长克莱勃斯更是惊得连单片眼镜都掉落了，骂道：“这帮畜生！”

莫德尔赶紧跑出饭店来抬头观看，盟军机群刚好从他头顶飞过。英军的第1空降师就降落在距饭店不到3英里（实际距离）的地方。副官豪泽尔中尉后来回忆，莫德尔匆匆忙忙地传达了一些命令，然后就在餐厅收拾自己的东西，嘴里还喊着：“他们是要找我和我的司令部！”


党卫队第9“霍芬斯陶芬”装甲师战斗群

（1944年9月17日在阿纳姆的兵力部署）

▲党卫队第19装甲掷弹兵团（驻扎在荷兰的聚特芬）

下辖2个营（配备卡车，但无重武器）

▲党卫队第20装甲掷弹兵团（驻德国的雷登）

下辖2个营（配备卡车，但无重武器）

▲党卫队第9装甲团一部

下辖第2（豹式）装甲营（但没有坦克，驻扎在阿纳姆的北部）

▲党卫队第9 炮兵团

下辖2个营（但没有大炮，驻扎在荷兰的迪伦）

△党卫队第9侦察营（400人，30辆装甲车，车辆多为半履带和装甲车，驻扎在霍德鲁）

△党卫队第16“克拉夫特”训练营（约4个营的兵力，驻扎在阿纳姆以北）

△党卫队第9高射炮支队（装备有4门20毫米大炮，驻扎在荷兰的迪伦）

△党卫队第9装甲猎兵营（120人，但没有重型武器，驻扎在荷兰阿珀尔多伦的西南部）

△党卫队第9高射炮大队

△党卫队第9工兵营（50人，驻扎在布鲁门）

△党卫队第9装甲通讯营（2个连）

△党卫队第9师的后勤营（驻扎在荷兰的威尔普和阿珀尔多伦）

总兵力约3000人



莫德尔元帅在第一时间发现了盟军的空降行动，不过他和克莱勃斯对盟军会展开大规模空降是持怀疑态度的，因为蒙哥马利是一个谨小慎微的人。因此，莫德尔判断盟军的空降是为了活捉他并摧毁B集团军群司令部。

几分钟之后，莫德尔跑了出来，手里拿着一个小箱子。走到饭店外面的人行道上时，莫德尔的小箱子掉到了地上，箱子里的东西散落一地，里面装的是他的内衣裤和洗漱用具……克莱勃斯参谋长跟在莫德尔的身后，他没有戴帽子，武装皮带、手枪套也来不及拿。几分钟之后，一辆辆的军车开始撤离，整个饭店一阵忙乱……这些诋毁莫德尔形象的细节，不排除是那几个副官、参谋为取悦讯问他们的盟军军官而故意编造的。

莫德尔元帅坐在第一辆车里，他对司机弗洛姆贝克说：“快！……去特尔博格（Terborg）！”莫德尔所说的这个地方是B集团军群的后勤基地，远在30千米以外的德国本土。不过，中途跟一些官兵交流了看法之后，他又改变了主意，去了比特里希的司令部杜廷赫姆（Doetinchem）。

离莫德尔的指挥部最近的一支德军部队是正在塔弗尔伯格东部森林中训练的第16装甲掷弹兵营。这个营是党卫队第12“希特勒青年团”师的后备营，当时仅有13名军官、74名士官和349名士兵。值得一提的是，这个营除了编制原有的3个连外，还加强配备有火焰喷火枪、迫击炮、重型迫击炮及2个侦察排，这些武器对仅有轻武器的英国伞兵来说是非常要命的。

面对从天而降的敌人，营长布拉特·克拉夫特（Sepp Krafft）党卫队一级突击队中队长虽然被吓坏了，但他很快就推测到，在军事上具有重要性的唯一目标只能是阿纳姆的桥梁。第16装甲掷弹兵营即刻做出了反应，部队在克拉夫特的指挥下出动了，3个连沿途展开兵力，实施了布防，封锁了通往阿纳姆的2条主要公路，阻止了向阿纳姆大桥靠拢的英国伞兵。在接下来9天的激战中，这支部队有65.2％的人伤亡，但他们俘虏了英军24名军官和900名士兵，并用高射机枪打掉了盟军飞机6架。

英军第1空降师的两路人马都被德军拦截了。首先是在沃尔夫海泽村外围交火，20分钟后，英国伞兵与第16装甲掷弹兵营的前哨部队也交上火了，有2辆吉普车被摧毁……英军第2伞兵营拿到的地图是错误的，他们沿着河边的小路前进，阴差阳错地误入了市区，却巧妙地避开了克拉夫特的防御线，受到以为被解放的市民们的热烈欢迎，他们的行军速度因此被拖慢，还暴露了行踪。

尽管如此，第2伞兵营依然抢先抵达阿纳姆铁路桥。但当英军踏上桥面时，这座桥已被炸毁，于是不得不退而求其次，转向附近的公路桥。利用黑暗的掩护，伞兵营的战士悄悄地摸近了阿纳姆大桥北端的德军堡垒，这里原本只有一个18人的守备队。伞兵们猝然开火，一举摧毁了守桥德军的阵地和高射炮位，土木结构的碉堡很快就燃起了熊熊大火，桥梁也被大火波及，金属结构上的新漆脱落，他们以极小的代价成功地夺占了大桥的北端。此时，“霍芬斯陶芬”师的部队已经到达了南端。

至日终之前，整个伞兵师只有第2伞降营营长约翰·弗罗斯特（John D Frost）中校率领的350人到达了阿纳姆大桥。英国伞兵试图过桥时，遭到桥头南端德军炮火和机关枪的扫射。于是，弗罗斯特命令停止进攻，并发出求援的电报：“大桥的北端已经占领，迫切需要加强营的所有兵力前往增援。”

莫德尔的车队在前往杜廷赫姆党卫队副总指挥威廉·比特里希（Wilhelm Bittrich）司令部的途中碰到了阿纳姆军区的德军卫戍司令弗里德里希·库斯森（Friederich Kussin）少将。莫德尔命令车队暂停，然后在路边跟库斯森少将聊了聊，指示他向柏林报告情况，并做好作战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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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花园”行动作战地图。



按照莫德尔的命令，库斯森少将立即巡察了克拉夫特第16装甲掷弹兵营，并答应将给克拉夫特增派援军。然后，库斯森少将乘坐着他的雪铁龙轿车返回司令部。离开前，克拉夫特劝库斯森少将改变线路，因为归途中可能已降有盟军的伞兵，库斯森少将不以为然。

在沃尔夫海泽以东，库斯森少将的座车与第1空降师第3伞兵营B连第5排遭遇。英国伞兵向座车开枪扫射，库斯森少将当即被击毙，同时遇难的还有他的司机——上等兵约瑟夫·维林科（Josef Willeke）和卫士马克斯·科斯特（Max Köster）下士。库斯森少将之死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德军指挥上的混乱。后来，莫德尔任命库斯森的参谋长恩斯特·施列芬巴蒙（Ernst Schliefenbaum）来接替指挥，并告诉他：“现在你来负责我们的阿纳姆。”战后，施列芬巴蒙在回忆录里称，他自己是少数几个在盟军空降时保持着镇定的人之一。

莫德尔元帅率领车队继续前往比特里希的指挥部。因为轰炸造成了通讯中断，无法联络到莫德尔和斯图登特，比特里希只好自己做出判断，他认为盟军的目的是要切断从斯德海姆运河撤退的粲根将军第15集团军的退路，阻止第15集团军与自己指挥的党卫队第2装甲军汇合，那么盟军的目标就是阿纳姆、奈梅根之间的桥梁。所以比特里希早就给麾下的“霍芬斯陶芬”师师长瓦尔特·哈策尔（Walter Harzer）一级突击队大队长打去电话，指示他们“去夺取、坚守和保卫那些城市和桥梁”。比特里希因“错误的估计”而做出“最为正确的决定”。“弗伦茨贝格”师师长海因茨·哈尔迈勒旅队长当时正在柏林和党卫队官员讨论补充兵员的问题，副官拿来电文，上面写着：“阿纳姆有空降突击！马上回来！”落款是比特里希。赶回阿纳姆需要11个半小时的车程，哈尔迈勒对司机说：“尽快赶到阿纳姆，你要像魔鬼挥舞马鞭一样开车。”

“弗伦茨贝格”师各部分散驻扎在莱茵河北部，总部设在离阿纳姆东部50千米处的小镇吕洛，而它的2个坦克营只有16辆坦克PZ-IV和4辆STUG-III在克莱沃，要调过来也不是一时半会儿的事。赫尔曼·莱因霍尔德的工兵营乘船渡河，然后步行，是最先抵达“弗伦茨贝格”师的部队。然后，海因茨·奥林（Oyling）一级突击中队长与他的“营”——不超过100名士兵——也赶到了，他们被指派去守公路桥、相关的制高点，然后一些警察、混合部队也加入进来。奥林队长终于得到了4辆反坦克歼击车。

莫德尔沿途遇到部队都会停下车来嘱咐他们做好防空降的准备，这样的部署让行程又花去了一个多小时。在17:30前，比特里希已经给他的2个师下达了更明确的任务细节。抵达比特里希司令部时，莫德尔的心情已经从最初的惊慌中平静了许多。他给西线总司令龙德施泰特打去电话，以他惯有的情绪化表达来描述战况，同时请求增援防空部队、步兵和火炮，要求增援部队必须在天黑以前抵达，莫德尔声称“最初24小时是最为关键的”。龙德施泰特元帅被莫德尔打动了，他回答说，能够派出的援兵已经整装待发，将会立即增援。

放下电话，莫德尔高兴地告诉比特里希：“我们有援兵了！”然后，莫德尔否定了比特里希所推测的盟军空降阿纳姆是为了切断第15集团军退路的想法，他认为盟军的目标是冲着他这个B集团军群司令。

莫德尔甚至悲观地推测盟军的后续伞兵部队将在莱茵河以北、阿纳姆东西两面降落，然后向鲁尔进军。不过，在局势明朗之前，莫德尔认为无法得出任何的最终结论。虽然观点相左，但莫德尔还是认可了比特里希的军事部署。比特里希趁机提出：“陆军元帅阁下，我强烈要求立即摧毁奈梅根和阿纳姆的大桥！”

莫德尔惊讶地看着比特里希，拒绝了他的请求。然后，他下达了在杜廷赫姆重建B集团军群司令部的命令。


 1944，阿纳姆

接应伞兵的英军地面部队第30军的进展非常缓慢，开路的爱尔兰禁卫装甲旅在向埃恩德霍芬进军的路上，楔入了德军的“沃尔特”战斗群（Kampfgruppe Walther）2个团的结合部。德军的这个战斗群是师级规模的，由埃里希·沃尔特（Erich Walther）伞兵上校指挥。它1943年曾在西西里岛作战，被摧毁后于1944年9月13日仓促重建，是一支拼凑而成的极度缺乏装备、缺少训练的部队，据说其中有100人甚至连枪都没有开过。不过，这一战斗群构成的基干力量是“冯·霍夫曼（von Hoffman）”步兵团，虽然有75％是新兵，但是这些“菜鸟”由骁勇善战的赫尔莫特·科卢特（Helmut Kerutt）少校等一批老兵来带领。这一次他们依托着有利的地形开始了疯狂的抵抗。在2分钟之内，就有9辆谢尔曼坦克被德军的突击炮、75毫米反坦克炮或“铁拳”所击毁。英国人的突击还没有真正开始就停了下来。为了粉碎“沃尔特”战斗群的抵抗，英军花费了很长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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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4年，B集团军群司令莫德尔（左）、B集团军群参谋长克莱勃斯（中）与西线德军总司令龙德施泰特（右）在研究军情。
	◎1944年7月，巴顿（左）、布莱德雷（中）和蒙哥马利（右）在一起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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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布里尔顿（左）、斯帕茨（中）和艾森豪威尔（右）。
	◎1944年9月17日，盟军C-47机群正飞往荷兰，途经比利时的格赫尔（Gheel）时的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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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3航空队司令奥托·德斯洛赫空军大将。
	◎1944年9月17日，盟军在荷兰实施大规模的空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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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威廉·贝尔中尉击落克劳斯·米图希少校。
	◎党卫队第2装甲军军长比特里希副总指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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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图希少校参加过法国、英国、非洲等战役，先后在地中海、俄罗斯和西方前线作战，还参加了保卫德国本土的战役。曾多次受伤，被击落过10次。市场花园行动开始时，米图希少校已获得59个战果（75次胜利，其中包括16架四引擎的轰炸机）。1944年9月19日，他被追授骑士十字勋章；11月18日，又被追授橡树叶骑士勋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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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军第1伞兵集团司令斯图登特空军大将。
	◎被伏击摧毁的库斯森少将的座驾。




蒙哥马利要求霍罗克斯将军的先头部队在3小时内向前推进21千米，结果却仅仅前进了11千米。军长布赖恩·霍罗克斯（Brian Horrocks）过于谨慎了。2万多辆各式各样的运输车辆，包括笨重的履带车，拥堵在从范肯斯沃德（Valkenswaard）到奈梅根的狭窄道路上。直到天黑时，英军的地面部队才抵达范肯斯沃德，并在那里停了下来，进行坦克维修，等待舟桥单位的到达。而按照计划，他们应该是在埃恩德霍芬过夜的。

对英军在内佩尔特（Nepet）附近全线停滞不前，斯图登特很是意外，因为此时的“沃尔特”战斗群被分割得支离破碎，已然溃不成军，友邻的第6伞兵团为了避免被围歼，在海德特（von der Heydte）上校率领下也连夜溃退了。英国第30军的裹足不前给了德军喘息之机，德军伞兵团在上级的严令训斥下，又重返阵地新组防线。

德军在这一防区的兵力并不薄弱，有汉斯·冯·奥布斯菲尔德（Hans von Obstfelder）步兵上将的第86步兵军。因为先前预见到了这个地域可能会成为盟军攻击的重心，莫德尔早已派出了第180步兵师及一个临时拼凑的“埃德曼”伞兵师（后来改编为第7伞兵师）部署在“沃尔特”战斗群的两翼。于是，德军将再度实施反扑，从侧后方牵制英军第30军的推进。

因为天气变得糟糕，盟军后续的空降行动被取消了，阿纳姆德军的压力骤减，先前因混乱而失去的时机又回来了。在后来的报告中，德军写道：“他们没有在一天里空投完第1空降师，而是分3天；也没有在阿纳姆以西空投第二个空降师。”不过，龙德施泰特还神经紧张地急电确认了“战争已逼近德国本土”的事实，下达了本土决战的指令。根据这一精神，一些性急的地方官吏和军官把荷兰境内不在莫德尔势力范围内的一些可能被盟军利用的桥梁提前炸毁，这阻碍了德军的交通，导致德军后勤补给和运输上的一些困难。


“沃尔特”战斗群在内佩尔特桥头堡的战斗序列（1944年9月13日—17日）

冯·霍夫曼（Von Hoffman）步兵团（下辖3个营）

党卫队海因克（Heinke）团（下辖2个党卫队步兵营：格勒步兵营和李希特步兵营）

党卫队洛斯特尔（Roestler）反坦克营（有15辆IV/70〔V〕型反坦克歼击车）

党卫队第10师自行高射炮兵连（装备有105毫米“黄蜂”自行高炮）

冯·海德特（Heydte）空降猎兵团

冯·海德特（Heydte）第6伞兵团（装备有重型武器）

德国空军第6惩罚营（下辖4个步兵连）



新设的德军B集团军群司令部里一片忙乱。电话“嘀铃铃”地响个不停，人员进进出出，参谋人员正忙着把盟军的进攻情况标绘在态势图上。冷静了许多的莫德尔看着地图若有所思，一个参谋走过来打断了他的思路：“元帅阁下，斯图登特将军刚刚用无线电发来消息，他指挥所附近一架被击落的滑翔机内发现了敌人的作战命令。将军将亲自给您送来。”

不久，斯图登特空军大将来到B集团军群司令部，他的集团军已经被盟军的伞兵行动切成两半，电话通讯也无法使用。为了找到搬迁了的B集团军群司令部，斯图登特花去了整整10个小时。

据说德军缴获了盟军“市场花园”的作战计划，是一名德军士兵在一位死去的英国上尉身上发现的，但这个故事和“金刚”林德斯曼的故事一样，长期以来因为得不到英、德官方的确认而变得扑朔迷离。按照正常的逻辑，一个死去的英国上尉军官身上不应携带如此机密的文件，且这架坠毁在奈梅根附近的滑翔机是德军士兵唯一搜查了的残骸，这种概率无异于天上掉馅饼。

据说，斯图登特得到的这份文件揭秘了盟军此次空降作战的目标——阿纳姆大桥，那是蒙哥马利的大军进入鲁尔区的必经之路。但莫德尔认为缴获盟军文件是“异想天开”的事，这是一个“圈套”，并不真实，因此他拒绝相信，所以在上报给龙德施泰特的报告中，莫德尔只字未提缴获到的盟军文件的事。但这并不意味着盟军侥幸逃过一劫，事实上，莫德尔在实际操作和决策中无疑深受这一缴获计划的影响（如果真有缴获一说的话）；而且如此大规模的空降，已让莫德尔打消了盟军空降师是冲着他这个B集团军群司令的想法。

斯图登特空军大将时年54岁，本身就是一位空降作战的老手，因为克里特岛战役而失意，重新回到指挥岗位还不到半个月，他完全相信盟军的轰炸目标是阿纳姆大桥。斯图登特和莫德尔见面的次数很少，彼此之间很难有深层次的交流，此番，斯图登特却与莫德尔一起对照地图，心照不宣地制订了反击计划。

博多·齐默尔曼将军在他回忆录里写道：“莫德尔陆军元帅把拼凑起来的所有部队都投入到同降落在河北岸阿纳姆的英国第1空降师的战斗中，表现出了极大的魄力。”党卫队副总指挥汉斯·劳特尔（hans Rauter）是驻荷兰纳粹的最高领导人，他虽然没有在战斗中指挥任何军队，但是，劳特尔指示驻荷兰的武装党卫队和警察部队加入到战斗中，并走访了阿纳姆的大后方，通过提供武器和组织运输分配，竭尽所能地给予了莫德尔最大的支持。

就这样，在数小时之内，莫德尔得以动员到荷兰南部的所有德军单位，甚至是任何能够找到的德国人，包括正在休假的海员、飞行员和军校的学员等等，到9月19日，阿纳姆的德军将达到17个营，但是这些仓促拼凑出来的杂牌部队遭遇到的伤亡远大于正规部队。莫德尔总是觉得捉襟见肘，兵力似乎从未够用过。0:00—6:00这一段时间里，所有在阿纳姆的德军单位按照莫德尔的部署开赴攻击位置，尤其是主力——党卫队“霍芬斯陶芬”师、“弗伦茨贝格”师彻夜调兵，从城市的北部涌入……

莫德尔在他的“后花园”已经闲够了，借着阿纳姆之战重新上位。他的目的不是打一场防御战，而是要打一场歼灭战。

“霍芬斯陶芬”师装甲炮兵团的路德维格·斯平德勒（Ludwig Spindler）党卫队一级突击队大队长时年34岁，他得到命令之后，立即组成一个战斗群——斯平德勒战斗群，迅速进入到阿纳姆的要冲。在9月17日晚上，他的部队在阿纳姆西面成功地建立了防线，这条防线阻止了所有英军单位的进一步推进。斯平德勒的行动削减了英军在阿纳姆大桥的力量。历史学家罗伯特·克肖（Robert Kershaw）后来称赞斯平德勒的行动是“影响阿纳姆战役结果的果断行动”。

斯平德勒一级突击队大队长因为在阿纳姆之战的优异表现，于9月26日获得了骑士铁十字勋章。但12月27日，斯平德勒在阿登战役中连人带车被盟国空军炸毁。然后，他被葬在阿尔滕基兴（Altenkirchen）的韦斯特军人墓地。

当然，德军部队也存在着许多问题。譬如，“弗伦茨贝格”师原本是要撤回德国本土整编的，现在其主力被分配到奈梅根地区防御，而这个师的主要装备仍在莱茵河下游北岸的运输途中，难以到位。

整个上午，欧洲大陆靠盟军这边的地区都是浓雾弥漫，英国、法国和比利时的机场皆无法使用，起飞的飞机也只能返航。后续增援阿纳姆的部队不能按时空降，因为天气实在太糟。而德国边境后面的各个机场晴空万里，德国空军开始忙碌起来，战斗机从全国各地调遣了过来，尽管燃油非常紧张。到9:00—10:00，荷兰上空已经集结到190架德国战斗机，它们的任务是摧毁盟军的第二次空运。德国战斗机不断起飞，降落，加油，再起飞，但空中什么也没有。荷兰的空域是晴朗的，但其他地方不是，预料中的盟军第二次空降因为天气原因被推迟了，德国空军白忙了一个上午。

现在问题的关键是：阿纳姆的大桥由谁来控制，谁就掌握着主动权！哈尔迈勒旅队长把攻占阿纳姆大桥的任务分解给了“布林克曼”战斗群和师属装甲侦察营。第64装甲掷弹兵预备役营营长汉斯·克瑙斯特（Hans-Peter Knaust）少校时年38岁，来自第6装甲师，是一位参加过莫斯科会战的老兵，是莫德尔担任第41摩托化军军长时的老部下。1942年初的冬季战役中，克瑙斯特失去了一条腿，安装义肢后转到了预备役部队。阿纳姆战役又把克瑙斯特少校的这个预备役营推上了前线，莫德尔对老部下克瑙斯特少校寄予厚望，以他的营为基干组建了“克瑙斯特”战斗群。

“克瑙斯特”战斗群的步兵参与了阿纳姆市区挨家挨户的巷战，第二天他们得到“米尔克”战斗群8辆战车的增援。这个战斗群将与英军激战3天3夜，损失了3辆坦克，人员伤亡约300～400人（其中死亡100人左右）。


德军争夺阿纳姆大桥的战斗序列

“克瑙斯特”战斗群

第64装甲掷弹兵预备役营

下辖：4个步兵连（很多人是伤残人士或菜鸟，被认为不太适合前线服役）、1个装甲连

“米尔克”战斗群

第6装甲团的替换单位，装备有“比勒费尔德”装甲驾驶学校的教学坦克

下辖：2辆Panzer IV（1辆Ausf G 和 1辆Ausf H）坦克、6辆Panzer III（Ausf Gs 和 Ms）坦克


“布林克曼”战斗群
 （布林克曼一级突击队中队长）

党卫队第10装甲师侦察营

下辖：Sd.Kfz.250/1、Sd.Kfz.251、Pz.Spwg.P204等型号的装甲车若干



“布林克曼”战斗群与其他德军单位相比，算得上是一个高效的战斗集体，他们徒步来到这里，与“莱因霍尔德”战斗群一起（共约500人）组成攻击群。德军切断了在圣伊丽莎白医院附近的后花园的英军第2伞兵营C连，这个英军连除了少数人与弗罗斯特会合外，剩下的100人走投无路，在连长多佛达上尉的带领下向德军投降。B连的第4排也被歼灭。不过，弗罗斯特在夜间又得到兵力的加强，人数达到740人。麦凯（Mackay）上尉指挥的第1伞兵中队A战斗群的工兵们先是抢占了图书馆，后来觉得阵地过于脆弱，转而退守到学校进行防御。德军因此低估了桥对岸英军的实力，认为对方可能只有500名“残兵败将”。

9:30，“霍芬斯陶芬”师的装甲侦察营被从奈梅根调到阿纳姆大桥，这个营由维克多·艾尔伯特·格雷伯纳（Viktor Graebner）一级突击队中队长指挥，装备着40多辆装甲车辆。根据马塞尔·施瓦茨所著的《德军装甲车在阿纳姆》一书的介绍，这个营装备着10辆Sd.Kfz 234/1 E型或Sd.Kfz.234/3、15辆Sd.251/9 型、12辆Sd.250型、3辆Sd.型，某些装甲车辆上还装备着75毫米炮，火力是不容小觑。

格雷伯纳队长指挥着部队发起了愚蠢的装甲冲锋。正如影片《遥远的桥》中所展现的那样，英军在桥面上布了地雷，德军的冲击队形被炸乱（而后又遭到弗罗斯特中校指挥的伞兵的精准打击），英国伞兵很聪明地放过了前面4辆装甲车，然后多层火力猛烈开火。处于暴露地形中的德军被绞杀在火网之下，死伤惨重……激烈的战斗持续了2个小时，这个约400人的德军侦察营有70多人战死，22辆车的残骸及被击坠的飞机碎片在阿纳姆桥头燃烧着……格雷伯纳队长在交战中失踪了，没有人看见他是怎样死的，尸体也一直没有找到，这位可怜的队长在一天前才刚刚获得骑士勋章。

“霍芬斯陶芬”师颇有价值的一支装甲部队因为轻敌就这样草草地覆灭了，哈策尔的心凉了半截，决定再也不用这么愚蠢的攻击方式了，改为用火力来把英军撵出建筑物。

这座成为争夺焦点的阿纳姆公路大桥始建于1932年，1935年完工。1940年5月，德军入侵荷兰时，荷兰军队炸断了大桥。荷兰投降后，德国军队首先恢复了原来的船桥，连接该城的2个部分。而公路桥动用了许多的劳工日夜赶工，直到1944年9月，也就是“市场花园”行动前3周才终于修复了大桥。因此，在当时的情况下，莫德尔坚持不愿意炸桥，还是有一定的理由的。另外，作为德军的高层人物，莫德尔已经获悉了希特勒在阿登的反击计划；更现实一点，粲根第15集团军的撤退肯定还需要利用这座桥。战后，某些军史专家认为莫德尔不肯炸桥是犯了战术上的错误，这一观点有待商榷。

不过，英军第1空降师已经支离破碎，师长厄克特被堵在市区的一所民宅里整整36个小时，无法去指挥自己的部队。除了第2营等部分兵力占领了阿纳姆大桥的北端之外，第1、第3营被德军阻挡在阿纳姆市区内无法靠近大桥，第1机步旅则为守住空降场沃尔夫海泽（Wolfheze）而浴血奋战……所有方向的英国伞兵都在龟缩防线。第30军始终在依靠坦克缓慢前行，从未有把步兵师调上去的想法，掩护侧翼的英军第8军、第12军也同样举步维艰。

B集团军群的作战日记是这样记载的：“天气很好，但是我军的移动几乎没有遇到任何（空中）打击……”没有空袭阿纳姆的德军地面部队，是战役中盟军犯下的又一个致命错误。

整个战役期间，莫德尔始终在前线督战，像在勒热夫那样，他总是指手画脚，让那些连、营长很不自在。另外，他还对那些没有训练过的不合格士兵非常不满意，似乎是恨铁不成钢。他沿用东线的经验，要求军官们利用地形来部署防御阵地，要求埋设地雷——一种非金属，用玻璃碴和木板制成，无法探测的新式地雷，在英军前进的道路上构筑了一条难缠的防线。

18日早晨，位于盟军第30军侧后方的“沃尔特”战斗群又积极地行动了起来，埃恩德霍芬南部的英国坦克部队再次被迟滞，被击毁的车辆冒出的黑烟在很远的地方都能看到。海德特爵士的伞兵团（其前身为第6伞兵团）的2个营、冯·霍夫曼伞兵团的离散人员加上其他单位一些残余者所组成的第3营，在英国第30军突破口西面的博斯特附近占领着阵地，形成牵制之势。这些虚弱的伞兵力量将固守达5天之久，还一度威胁到了威克尔桥。

莫德尔还把从安特卫普方向撤下来的第15集团军第59步兵师主力调了上来。这个师的3个营乘坐军列，在一天之内就抵达了战场并投入到进攻中。盟军被德国人的高效震撼。

第59步兵师由沃尔特·波佩（Walter Poppe）中将指挥，是一支刚组建不到几个月的新部队，但就是这样一群装备着88毫米速射炮的德军预备役部队，把整个第30军又给阻挡了好几个小时。

美军第82空降师算是盟军3个空降师情况最好的，该师第504团夺取了缪斯河上的几座大桥和运河桥梁。不过当第82空降师挺进矛头指向奈梅根附近的瓦尔河大桥时，在离桥约300米处被德军火力给遏制住了，然后陷入苦战。比特里希向莫德尔汇报说，美军第82空降师第508团已逼近到奈梅根市郊，询问是否要炸毁奈梅根大桥。

“占领，据守，或者保卫奈梅根大桥。”莫德尔根本不提炸毁桥梁这回事。

斯图登特比莫德尔更清醒地认识到了瓦尔河上的大桥的重要性，他已指示他的部下：“要么守住，要么炸掉！”

哈尔迈勒旅队长正忙着把他的“弗伦茨贝格”师从莱茵河上调回来。尽管比特里希已经把莫德尔元帅的意思传达给了他，但哈尔迈勒没有时间去斟酌，他和斯图登特的意见是相同的，一旦奈梅根大桥不能守住，他将毫不犹豫地炸毁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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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4年9月19日，英军禁卫装甲师的谢尔曼坦克进入埃恩德霍芬时，受到荷兰人民的热烈欢迎。
	◎1944年，莫德尔元帅在教堂与修女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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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9日，德军第280装甲突击炮旅士兵正在进入阿纳姆。





	[image: ]

	[image: ]




	◎莫德尔与“弗伦茨贝格”师师长海因茨·哈尔迈勒旅队长在研讨军情。
	◎斯图登特曾获得盟军空降计划一事，连比特里希也毫不知情。因此，德军得到了盟军“市场”计划的完整作战方案这一说法，在战后没有得到德国方面任何档案材料的证实。第9党卫队师师长哈策尔可能是除莫德尔、斯图登特及参谋人员之外唯一知情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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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4年9月，在阿纳姆的克瑙斯特战斗群。
	◎汉斯·彼得·克瑙斯特少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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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艾尔伯特·格雷伯纳（1914年5月24日—1944年9月18日），出生于德国的莱比锡，首先服役于第256步兵师第256侦察营，任中尉。1944年8月转入党卫队，担任第9“霍芬斯陶芬”师的装甲侦察营营长，军衔为一级突击队中队长。1944年8月23日，格雷伯纳获得骑士十字勋章。9月17日，“霍芬斯陶芬”师师长哈策尔聚集了600名官兵来参加这一授勋典礼，然后把这枚骑士十字勋章挂在了格雷伯纳的领口上。
	◎“霍芬斯陶芬”师师长哈策尔一级突击队大队长（后提拔为旗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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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斯·冯·特陶中将。
	◎9月18日，英国侦察机拍摄的覆灭在阿纳姆桥头的德军装甲侦察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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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弗伦茨贝格”师师长海因茨·哈尔迈勒旅队长。
	◎9月19日，在阿纳姆博物馆附近落入德军之手的英军空降师战俘。




哈尔迈勒的快速行动加强了阻击英军地面部队的德军部队，其意义重大。而且这支部队不仅是作为一个整体在参战，其部队还补强到其他各个战斗群当中。该师师史不无夸张地宣称：“因此，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说……其他德军战斗群、部门及党卫队部队，如‘霍芬斯陶芬’师也做出了贡献，而‘弗伦茨贝格’师的贡献——阻止英军第30军到达阿纳姆，才是最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成功。”


 鏖战荷兰

19日黎明时分，更多援兵源源不断地抵达阿纳姆，有来自粲根将军第15集团军的，也有来自德国本土的。据莫德尔给龙德施泰特的报告中的数据，荷兰德军的总兵力达到了82000多人、530门火炮、4600辆汽车和4000匹马。不过，学者们大都表示质疑，他们认为参战人数约有6万人。

晨雾中疲惫的英军依然在进攻，他们试图与公路桥北端的第2伞兵营取得会合。一个增援的党卫队自行高炮连突然介入战场，用20毫米机关炮的密集火力瓦解了这次进攻。英军显然已经清楚进攻是没有希望的，遂转入防御。第4伞兵旅增援阿纳姆的行动被德军拦截，各部陷入苦战，此前空降的第1伞兵营、第3伞兵营残部已经基本上被消灭了，第11营也蒙受了惨重的损失，英军被迫向奥斯特贝克（Oosterbeek）转进。这一仗中，英军第2机降营营长罗伯特·凯恩（Robert Kahn）少校的表现最为出彩，在他的指挥下，奇迹般地阻挡住了数辆虎式重型坦克的进攻。

最先抵达的虎式单位“胡梅尔”重装甲连是一支很特殊的部队，这个连装备着14辆二手虎式，它不同于其他虎式单位隶属于陆军最高司令部指挥，而是由第6集团军监管区直接授意在缪斯塔地区组建的，因连长汉斯·胡梅尔（Hans Hummel）上尉而得名。

率先抵达的只有库纳克（Knaack）少尉和布兰克（Barneki）军士长的2辆虎式，其余的虎式坦克都出现了机械故障抛锚在半途中。晚上，这2辆虎式坦克配属给了“布林克曼”战斗群。虎式坦克协同掷弹兵前往阿纳姆南部，企图突袭那座横跨莱茵河的桥梁时，遭到在对岸民居中布防的英军伞兵的反坦克掷弹筒的射击……虎式坦克摧毁了一些街道建筑，但2辆虎式坦克都失去动力，库纳克少尉和津曼二等兵受了重伤，不过坦克的机枪火力仍干掉了英军的那门坦克炮组。

围绕阿纳姆大桥展开的战役中，莫德尔甚至调来了“虎王”坦克助阵，即由埃德哈格·兰德（Eberhard Lange）少校指挥的第506重装甲营。第506重装甲营本是专为西线作战准备的，1943年7月20日建立，人员大都来自第9装甲师。当年8月，该营接收了45辆虎式坦克，然后被调往东线，参加第聂伯河会战。1944年元旦，该营移防到了乌克兰基洛沃格勒南部作战。1944年7月，第506重坦克营被调回德国本土，人员接受了操作“虎王”坦克的训练，再次为西线的作战做着准备。8月，该营陆续接收了45辆新型的“虎王”坦克。

不过，第506重装甲营却是最后一个抵达阿纳姆作战的德军单位。1944年9月23日夜，装载着第506重装甲营的专列行驶到了泽弗纳尔（Zevenaar），第2连、第3连被卸载下来参加阿纳姆战役
(1)

 ，第1连继续前往亚琛对美军作战。

设在可布林斯（Koblenz）的西线德军总司令龙德施泰特元帅分析了盟军在阿纳姆空降的形势，老元帅给柏林发出了一份报告，他认为真正构成威胁的是洛林（Lorraine）地区向萨尔河推进的巴顿，和向荷兰—德国边境推进的英国第30军，他已命令莫德尔将精锐部队投放到击退盟国的地面部队的作战中去。在龙德施泰特看来，德军甚至应该放弃荷兰的某些地区，把主力后撤到缪斯河、瓦尔河以北。

而莫德尔的意见跟龙德施泰特略有不同，他呈请希特勒批准在缪斯河以东、芬洛（Venlo）以北20英里处建立一个桥头堡，然后依托这个桥头堡，向西北方向发起一次攻势，这样就可以切断蒙哥马利军团的侧翼，将盟军围困在阿纳姆、奈梅根附近。希特勒支持了莫德尔更具有雄心的方案，他命令莫德尔组织一次协同进攻，尽快堵住埃恩德霍芬附近的那个缺口。

地面的大雾让英军第30军的坦克无法前进，但还是派出了侦察车朝埃恩德霍芬方向侦察巡逻。大雾逐渐消散，坦克发动机空转着在法尔肯斯瓦德坐等着，直到9:30，爱尔兰禁卫坦克旅的坦克装甲集群才开始朝埃恩德霍芬方向挪动前行。

负责接应的美军101空降师在索恩（Son）森林被德军第59步兵师牵制，这个师和它身后的第88步兵军实际上都已经在崩溃的边缘，弹药短缺，士气低迷。斯图登特避谈给养，只要求必须坚守阵地。当部下报告说发现有坦克在公路上移动时，他要求封锁公路。于是，88毫米炮弹和机枪火力呼啸而来，被打击到的正是爱尔兰禁卫旅的坦克。英军也招呼了空中火力，可由于天气恶劣，空军不能准确定位，无法攻击。坦克部队虽然又一次停滞不前，但轻装部队继续朝着埃恩德霍芬逼近。斯图登特强烈要求调上来几个后备营，第59师已行将崩溃了。

德军第6军区司令费尔特中将在回指挥部的途中遇到第2伞兵军军长曼施德尔和莫德尔，于是，他向后者投诉第3伞兵师和第5伞兵师的弱小无用，莫德尔并未表态，只是要求在第二天发动进攻。费尔特、曼施德尔和莫德尔进行了争论，场面非常激烈，莫德尔暴跳如雷，但最终却不得不向合理的建议妥协，进攻的时间推迟到9月20日。

下午，北海和英吉利海峡都下起了大雨，一直持续到晚上。不过，战区的天气是好的，于是盟军恢复了对阿纳姆的增援。第4伞兵旅（2200人）和第1机步旅的剩余部分（1800人）被空运到了阿纳姆空降场。14:15，他们冒着高射炮火和密集的地面火力开始跳伞和滑翔降落。

随后，第82空降师、第101空降师也得到了空中增援，但向第82空降师区域空投的3个半炮兵营在德军的干扰下降得乱七八糟，其中被寄予厚望的第320野战火炮营更是损失惨重，整个B连基本上损失掉了。

到下午16:00，埃恩德霍芬虽然仍有枪声，但市民们已经跑上街头来欢迎解放者了。盟军终于拿下了这座荷兰重镇。不过，第30军距阿纳姆仍有着32英里之遥。

盟军的第二次空降震慑到了德军高层，莫德尔对此非常害怕，他不知道到底还有多少盟军部队在准备空降。根据德国空军情报网的估计，还有两三个师的盟国伞兵在英国等待空投。

莫德尔不断的催促让比特里希不胜其烦，比特里希反复解释士兵们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但是地形不利，且英国伞兵非常顽强，莫德尔不为所动，冷冰冰地说：“我要那座大桥！”


英军第1空降师的火力编制

12416名官兵，装备：

2942支制式手枪或左轮手枪

7171支步枪

6504支斯登冲锋枪

966挺布伦式机枪

46挺维克斯式机枪

474门2英寸迫击炮（“掷弹机”）

56门3英寸迫击炮

5门4.2英寸迫击炮

392具反坦克火箭筒“步兵反坦克发射器”

38具火焰喷射器

23门20毫米机炮

27门75毫米榴弹炮

84门6磅反坦克炮、16门17磅反坦克炮



从莫德尔如此执着地要求要夺迅速拿下阿纳姆大桥的态度来看，显然，他终于相信了那个缴获到的盟军文件（如果文件存在的话）。比特里希再次向莫德尔委婉地指出，他认为奈梅根才是问题的关键。只要炸掉奈梅根大桥，盟军的头和身子就被切断了，但依旧遭到莫德尔的拒绝，莫德尔坚信斯图登特大将得到了第10党卫队“弗伦茨贝格”师的增援，不仅可以守住大桥，而且在美英联军到达大桥之前就可以挡住敌人，因此没有炸桥的必要。比特里希则认为斯图登特的部队已经没有了装甲部队，不可能挡得住盟军的攻势，而且盟军可能还会再次实施空降来夺取奈梅根大桥。

莫德尔坚持不炸奈梅根桥，并限令比特里希在24小时内拿下阿纳姆大桥。对盟军在沃尔夫海泽的空降场，莫德尔也非常头疼，他命令比特里希必须尽快拿下。比特里希抱怨说兵力不够，莫德尔则许诺会有更多的援兵。比特里希还告诉莫德尔，说希姆莱要他向全国领袖报告相关的军情，莫德尔告诉比特里希，让其忽视希姆莱的命令，只执行他的命令，直到战役结束。

哈尔迈勒旅队长反复研读着地图，想寻找一条沟通奈梅根、阿纳姆地区的道路，他很快就意识到，别无选择，只有一条道路能够让坦克通行，即阿纳姆—奈梅根一线，这条路不打通，增援上不去，德军就挡不住第30军的推进，因此，清理阿纳姆大桥的英军伞兵刻不容缓。哈尔迈勒终于有点理解莫德尔的执着了，但是他的大炮还没有部署到位。

11时左右，哈尔迈勒旅队长派出军使，给阿纳姆桥头的英军第2伞兵营送去了最后通牒，告诉弗罗斯特中校援军不可能到达，要求英军停止徒劳的抵抗，放下武器。弗罗斯特中校觉得德军的通牒荒唐可笑，只说了一句：“见鬼去吧！”他没有任何理由去怀疑第1空降师主力或第30军会到来，因而懒得回答，那名军使自然也就不用再返回德军方面去给哈尔迈勒递信了。

下午，德军大炮和迫击炮部署到位，开始猛烈轰击弗罗斯特部队的阵地，每一幢建筑物都被彻底地轰炸，还发射了大批燃烧弹（磷弹）用以烧毁房屋。英军在第一天就用光了饮用水，更别说其他水源了，于是被迫撤出那些固守的屋子。轰击给英军造成了巨大的伤亡，但真正被炮火击毙的人并不多。猛烈的炮击终于让弗罗斯特中校回到了现实当中。

沃尔夫海泽的战斗同样惨烈。在莫德尔的督促下，泰陶中将指挥的由国防和培训单位组成的战斗群从西面发起攻击，“霍芬斯陶芬”师从东面展开进击，一级突击队大队长哈策尔后来回忆说，莫德尔是一位杰出的即兴指挥大师，他对缓慢的进展失去了耐心。哈策尔向莫德尔解释：“我的军队力量不够。”莫德尔草率地说：“我会给你一些的。”

莫德尔给“霍芬斯陶芬”师配备了重型坦克和火焰喷射器。由于该师少量的装甲车主要用于支援阿纳姆之间的奥斯特贝克阻塞线，该线由斯平德勒队长指挥的装甲步兵团固守，因此莫德尔调来了其他2个战斗群，分别由队长冯·阿尔沃登和哈德中尉指挥。这2个战斗群是由海军和空军多个单位的人员组成的。2个战斗群后来都派上了用场，这完全是两位军官的功劳，他们设法让这些不是士兵的人去战斗。

经过前一夜的激战，19日，德军终于占领了空降场的一半。第二天，德军完全拿下了沃尔夫海泽，把英军第1机步旅（菲利普“皮普”希克斯准将指挥）驱逐了出去。作为一个完整的单位，第1机步旅实际上已经消耗殆尽了。

空降场丢失，不仅是物资的补给没了空投场地，而且按照先前的计划，预定要在这个空降场降落的史密斯（E．Hakewell-Smith）少将率领的第52苏格兰低地师也完全不可能再实施降落了。

拦截盟军地面部队的作战，双方的军事行动都受制于地形，因为唯一的公路只有双车道。德军装备105毫米、150毫米口径大炮，利用有利地形攻击着盟军的地面部队，英军的坦克和车辆挤作一团。美军第101空降师努力地保护着桥梁，为了避免被动挨打，该师向公路两侧延伸着防卫圈，以阻止德军的火力到达公路。英军的克伦威尔坦克试图转道去攻击德军，但有几辆坦克很快被德军击毁，另外几辆则撞上了反坦克地雷，攻击行动无功而返。

不过，德军由沃尔特·波佩中将指挥的第59步兵师对贝斯特美军的进攻也是完全失败的。第59师在贝斯特东部的森林里被盟军合围，经过一番激战，最终有300多人被击毙，1400人被俘虏，15门88毫米炮被缴获，这是“市场花园”行动开始之后盟军取得的第一次大捷。

这样，刚从东普鲁士调来的第107装甲旅就成了阻击盟军地面部队的关键。这支劲旅由弗瑞海尔·冯·马尔特扎（Freiherr von Maltzahn）少校指挥，其前身是第25装甲掷弹兵师，该师在东线的白俄罗斯战役中被打残，之后重新组建成第107装甲旅。该旅有一批资深的军官、士官和老兵作为骨干，战斗力不容小觑。第107装甲旅原本是要用于亚琛争夺战的，现在阿纳姆方向显得更为重要，于是，莫德尔把这支力量争取了过来，投入到拦截英国30军的地面战中。

加强有3辆突击炮的第107旅从东面攻击了索恩，逼近了威廉姆纳（Wilhelmina）运河，大桥已经处在了德军火力的射程之内。但美军率先向德军开火，豹式坦克、突击炮拥堵在狭窄的地形中无法施展，德军进攻受挫。但洛斯沙格上尉指挥的第21伞兵团1营在“猎豹”歼击车的掩护下，又从盟军的背后发起了攻击。终于，盟军车辆挤作一团，动弹不得，损失惨重。

美军第101空降师用唯一的一门57毫米反坦克炮击毁了一辆豹式，另一辆坦克也被火箭弹摧毁了……美军猛烈的炮火让第107装甲旅不得不败退了下去。战斗持续了5个多小时，德军在损失了9辆豹式坦克之后撤退。其中有些被遗弃的德国坦克并没有中弹，仅仅是因为缺油而已。莫德尔寄予厚望的对索恩的攻击彻底失败了。

盟军虽然挫败了德军第107装甲旅的进攻，但前进的步伐却因此而停了下来，甚至根本没有德军拦截，英军也不愿意再前进了，他们总是担心会遭到伏击。李奇微对第30军的不思进取非常生气，在回忆录里，他抨击英军怯战“不可饶恕”，但限于职权，他无可奈何。

英国第30军向前推进了15千米，到达了奈梅根附近的赫拉夫，与美军第82空降师取得了联系。因为威廉敏纳运河大桥被炸掉，第30军的工兵只得架设贝雷（Bailey）式的浮桥来解决渡河问题。瓦尔河和党卫队第10“弗伦茨贝格”师阻挡了盟军的前进。这样，地面的战斗在纽南（Neunen）地区陷入了胶着状态。

李奇微亲自来到第82空降师师部，前方瓦尔河上的奈梅根大桥仍然被德军控制着，遵照莫德尔的命令，德军没有炸毁它，但斯图登特将军自作主张在桥底安装了爆炸装置。盖文少将改变战术，用橡皮艇渡过了防守并不严密的瓦尔河，然后再从南北两端同时攻击了奈梅根大桥。他的计划得到了30军军长霍罗克斯的批准。

阿纳姆的英军和德军达成了某种协议，救护伤员的担架被允许进入，他们的工作不受阻碍，除此之外，其他所有的行动都充满了危险。

9月20日早晨，第2伞兵营终于与师部取得联系，英军第1伞兵师师长厄克特少将认为“市场花园”行动是成功的，他要求继续坚守莱茵河北岸的桥头堡。弗罗斯特中校请求人员增援和物资补充，他们的有效战斗力已下降到250人。厄克特认为第30军会在河对岸构建一个“贝雷桥”（即临时性的过渡浮桥，可以支撑坦克巨大的重量），装甲部队、步兵增援将与第1空降师隔江相望。弗罗斯特中校终于明白了，唯一的指望还是处在南面11英里以外奈梅根的第30军，但他们已经等不到了。

德国步兵又开始了猛烈的进攻，他们试图在大桥的一个墩子上放置炸药炸毁它，德国工兵们一次又一次试图在桥墩上放置炸药和雷管，而英军工兵们则同样顽强地一次次拆除爆炸物和雷管。阿纳姆大桥最后的战斗仍很激烈。德军狙击手、机枪手的火力覆盖了整个地区，大桥北端的两侧也已被隔离了。因为不断遭到炮击，很多建筑都被摧毁，伤亡在不断增大。英军的反坦克炮弹、药品、水和食品都严重不足。德军在坦克的掩护下攻击了英军坚固设防的学校阵地，英军第3伞兵营、第1伞兵中队弹药不继，被驱逐了出来。英军在大桥周围的防御实际上已经崩溃了。

厄克特下令全师的其余部队（除桥头坚守的740人外）集中到奥斯特贝克地区固守，形成一个一直延伸到莱茵河岸的防御口袋阵。然而，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第1空降师分散在几英里宽的战区内，被德军压制或围困着。例如第1空降旅的残留部分，第11伞兵营和第2南斯塔福德郡营边打边退撤向奥斯特贝克的东部，他们得冲破德军的拦截和牵绊。英军第1空降旅的旅部也曾多次遭到迫击炮的轰击，有4人死亡，多人负伤，旅长希克特准将之所以大难不死，因为他大部分时间都在各个单位走访。部下也很关心他，时常提醒：“嗨，准将，戴上你的头盔。”

英军第4空降旅和第156伞兵营等部队放弃了在火车站附近的沃尔夫海泽（先前的空降场）的作战，撤退到奥斯特贝克的西部。他们行动比东面的撤退要艰难得多，伤亡尤为惨重。第10营在午后撤退到奥斯特贝克时只剩下60人。

殿后的第156伞兵营就更惨了，他们被迫反击冲到面前的众多德军部队。德军四面袭击，而第156伞兵营只有1个营。所幸德国人不知道他们的底细，也不知道他们是要撤退。第156伞兵营的兵力下降到150人，双方甚至展开了惨烈的肉搏战。即使是逃到森林里，在未来的8小时内，第156伞兵营仍面临着苦战，但他们却牵制着敌人的进攻。最终这个伞兵营只有75人通过德军的封锁线，撤退到奥斯特贝克的盟军口袋阵中。

在莫德尔的严令下，德军对奥斯特贝克的进攻一刻也没有停歇过。上午，德军主要以步兵、自行火炮发起攻击。下午，德军又调来2辆安装着火焰喷火装置的坦克和步兵炮，再加上狙击手、机枪的骚扰，英军的日子很不好过。英军击毁了一辆喷火坦克，另一辆败逃，德军的攻势才最终衰竭。这是很血腥的一天！

莫德尔对阿纳姆和奈梅根的战斗进行了协调和指导，斯图登特将军组织了师级规模的战斗群，发起了反攻，2个德军战斗群突破了美军在贝克（Beek）、维勒（Wyler）、默克（Mook）等地的防线，第82空降师第505团、第508团面临着危机。一旦默克附近的桥梁失守，奈梅根地区的盟军将会被德军包围，莫德尔的计划也就达成了。

美军第82师不得不请求英军增援，并把夺桥行动以外的兵力用于默克方向。利用德军的注意力被转移，朱利安·亚伦·库克（Julian Cook）中校指挥第504团第3营乘着33艘非常简陋的冲锋舟冒着德军的炮火抢渡瓦尔河，其中有13艘船被打沉，不过美军仍然勇敢地到达对岸，驱逐了河岸阵地的德国守军。冲锋舟往返运输了6次。随着更多美国伞兵过河，德军的防御彻底崩溃了。到黄昏时，第504团歼敌276人，控制了奈梅根大桥的北端。

在第3营渡河的同时，与第2营配合的英军第5禁卫旅的坦克也发起了进攻，他们穿越奈梅根市区攻打大桥的南端。经过激烈的战斗，英军坦克终于穿桥而过。

哈尔迈勒旅队长得到奈梅根大桥即将失守的消息有点晚，他赶过来时，桥面上已经移动着英国坦克了。哈尔迈勒知道莫德尔已下令不得炸毁桥梁，但他也知道，顶头上司比特里希副总指挥、斯图登特大将都已下令摧毁安装有爆炸装置的桥梁，哈尔迈勒本人也不愿意桥梁落入盟军之手，于是他下令摧毁奈梅根大桥。

当哈尔迈勒通过望远镜远眺到有2辆英国坦克正在过桥时，他命令启动了隐藏在奈梅根邮电大楼里的爆破装置。但起爆器没有反应。据说，起爆器的电线被盟军突击队和荷兰抵抗组织给剪断了，因此才起爆失灵。不过，这很可能只是一个谣传，人们在分析之后认为这是不太可能的，也许爆炸未启动只是一个简单的技术故障而已……不管是什么原因，反正盟军夺下了完好无损的奈梅根大桥，这座桥直到9月29日才被德军的蛙人突击队给炸掉，据说还有奥运会游泳健将参与了这支12人的突击队。让人唏嘘的是，盟军对奈梅根大桥被炸掉一事表现出一副无所谓的样子。

阿纳姆桥头的英国伞兵营仍在以轻武器艰苦地同进行过反空降训练的党卫队第9“霍芬斯陶芬”师所编成的战斗群的坦克对抗。英军已伤亡惨重，能战斗的仅剩下120人，而且弹尽粮绝了。为了节约弹药，面对德军的冷枪都不予还击。而德军主攻的“克瑙斯特”战斗群得到了补充，实力大为加强。在3辆坦克的掩护下。它终于冲过了阿纳姆大桥。德军在巷战中使用了火焰喷火枪，为了避免被烧死，英国第2伞兵营残部被迫向德军投降了，负伤的弗罗斯特中校亦同时被俘。

绝大多数的伤员后来被送到阿佩尔或阿纳姆的医院中救治，“霍芬斯陶芬”师的医官埃贡·斯卡尔卡（Egon Skalka）博士对德国、英国的伤员一视同仁地施救，大概有1200名受益者。战争结束后，作为党卫队军官，斯卡尔卡博士受到了审讯，很多英国军人为他写了辩护信，沃里克上校是被博士救治过的人之一，上校还专门写了感谢信。投桃报李，战俘营里的德国伞兵都得到了英军的良好对待，这是阿纳姆战役所派生出来的比较温馨的小插曲。

“霍芬斯陶芬”师的士兵越过阿纳姆大桥进行清剿，残存的英国伞兵在戈甫（Gough）少校指挥下继续战斗，他们企图逃到奥斯特贝克去与第1空降师的主力会师。但只有个别人取得了成功，德国战车摧毁了英军赖以抵抗的楼房，桥北部的英国第1空降兵旅第2营被消灭。在莫德尔如愿夺回阿纳姆大桥的当晚，第30军主力已经通过了奈梅根大桥，但霍罗克斯军长拒绝继续前进直捣阿纳姆。他希望等待更多的燃料、弹药和步兵的支持；他还认为公路的地势过高，而公路两侧地形低矮平坦，坦克开上这样的公路无异于自寻死路，直接成为德军88毫米高射炮的活靶子，这是一条“死亡公路”（“Hells highway”）。虽然救援阿纳姆的英国空降师十万火急，但他更要对第30军官兵的生命安全负责。

邓普西将军原计划在奈梅根和阿纳姆之间的埃尔斯特空投一个伞兵旅，以便控制这条无遮掩的公路，但找不到足够多的飞机来实施空投。就这样，英国第30军在渡过瓦尔河，距离阿纳姆只有11英里时，待在原地停了整整12个小时，美军空降师英勇夺桥的行动换来的战果在等待中化为乌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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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花园”中，英军的克伦威尔“萤火虫”坦克在修整、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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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批的德国援兵正赶往阿纳姆增援。
	◎1944年10月，在荷兰的尼德兰，莫德尔（左一）让参谋海因里希·霍夫曼（左三）向比特里希（左二）和哈尔迈勒（右二）等宣读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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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往阿纳姆的“死亡公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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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阿纳姆街头的“霍芬斯陶芬”师的“三突”自行火炮。
	◎美军第82空降师搭乘爱尔兰禁卫旅的装甲车前往奈梅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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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军第82空降师在奈梅根周围地区的攻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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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纳姆桥头，被英国伞兵摧毁的德军“布林克曼”战斗群的坦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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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阿纳姆的党卫队“霍芬斯陶芬”师的“三突”战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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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月19日，因为天气原因空降无法实施，波兰伞兵旅等待在C-47运输机旁边。
	◎在阿纳姆一役中，党卫队与国防军很难得没有芥蒂地共同御敌。




[image: ]
◎英国伞兵在奥斯特贝克掘壕固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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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纳姆大桥向德军投降的英军第2伞兵营。




 莫德尔的桥

英军第30军在夜间平静地等候着，奈梅根的部分德军残部竟然还“奇迹般”地通过奈梅根大桥撤走。德军当时唯一能够用来捍卫这条公路的是在19日上午已遭到毁灭性打击的艾尔伯特·格雷伯纳一级突击中队长（已阵亡）的侦察营残部，该营还残存着一些装甲车、侦察车和37毫米火炮。除此之外，整整5个小时（19:00—24:00），没有任何德国军队阻挡在奈梅根通往阿纳姆的道路上。哈尔迈勒旅队长在疯狂地四处搜刮部队，用以保护奈梅根到阿纳姆之间的这一段高架公路，他的回忆录里写道，比特里希紧急把45辆虎式坦克调拨给了他。

天亮后爱尔兰禁卫坦克旅才姗姗出动，朝着阿纳姆方向推进。但只行进到贝默尔村（Bemmel），在距离阿纳姆5英里的地方遭到了德军的火力拦截，有4辆坦克被打毁。支援的“台风”式飞机在空中盘旋却无法提供任何帮助，因为通讯失灵了。根据严格的命令，为了避免误伤，飞机不得轰炸未经确认的目标。这样，第30军又一次拥堵在公路上无法前进了。

布里尔顿命令延迟了整整48个小时的索萨波斯基（Stanislaw Sosabowski）少将的波兰第1伞兵旅出动，在下莱茵河南岸的埃尔斯特（Elstow）实施空降，试图从南岸夺取阿纳姆大桥。这种做法说明了他对敌情的无知。

恶劣的天气让很多盟军飞机中途折返或无法空投，另外还损失了5架C-47飞机。最终空投下去998人。德军早已经预判到了这次空降，所以在盟军空降处严阵以待。盟军空降遭到猛烈对空火力的扫射而伤亡惨重，只有750人降落在莱茵河南岸的指定降落地点附近。波兰第2伞兵营占领了德里尔（Driel），希望能抢占到停泊在那里的一条渡轮，但波兰伞兵没有找到计划中的渡轮。其实这条渡轮并没有被德军炸沉，只是炮火打断了它的缆绳，漂离了原来的锚地，只是在当时的情况下波军不可能派人四处去寻找。

波兰伞兵旅和第1空降师分隔在河的两岸，无线电无法使用，不能联络，因此无法相互支持。终于，有个波兰联络官游过河来联络，但波兰人所想到的渡河方案并不可行。

盟军毫无章法的空降行动误导了莫德尔和比特里希，他们误判了波兰旅降落的目的，认为波兰旅不是来增援英军第1空降师，而是来保障第30军向前突进的，波兰旅一定是要攻击正在阻击英军地面部队的德军后方。于是，比特里希命令已在阿纳姆大桥上畅行无阻的“弗伦茨贝格”师去阻断波兰人与第30军的联系，加强版本的“克瑙斯特”战斗群充当了打入的“楔子”。邻近的德军则对弱小的波兰伞兵旅发起了围剿，索萨波斯基少将只能守住里德尔，不可能去完成夺取阿纳姆大桥的任务。

然后，英军又派出117架斯特林飞机和C-47冒着大雾起飞。运载着271吨物资飞往阿纳姆进行空中补给。因为天气恶劣，护航的战斗机竟然未能出动。

运输机群首先遭到高射炮的拦截。德国空军自然也不会放过这么难得的良机，JG26、JG3、JG54、JG300等联队悉数上阵，大开杀戒，有23架盟军运输机坠毁，其他的飞机像受惊的野兔似的四处乱窜，乱投。空战成了盟军的噩梦，仅JG26联队就屠杀掉20架DC-3型运输机：“雷电”终结者——威廉·霍夫曼（Wilhelm Hofmann）再次打掉2架P-47雷电飞机；第5中队的格哈·沃格特（Gerhard Vogt）中尉的战绩迅速上涨，这一天，格哈·沃格特取得了第40个战果，他个人从9月17日—25日，共击落7架盟军飞机，并获得了骑士十字勋章。
(2)

 JG26联队和JG11联队是“市场花园”行动中最出彩的2个德军飞行联队，战果分别是56架和22架。整个“市场花园”行动中，德国空军共有11个联队参战，9月17日—26日，他们共取得了122次胜利。当然，这一点点的贡献同盟军庞大的空中优势比起来是微不足道的。

德军四面包围了奥斯特贝克，发起强攻，步兵的冲击基本上被英军的机枪火力给压制了下去。于是，德军就用猛烈的炮击进行轰击，或用坦克机枪扫射英军的战壕。但“奥斯特贝克口袋阵”英军防线的周长、形状基本上没有什么改变。

英军第30军用远程火炮支援奥斯特贝克的战斗，但即使有炮火支援，这也是苦战一天。比特里希看到己方的伤亡特别沉重，而取得的进展却非常微弱，很是失望。在后来几天的攻击中，德军采取审慎的攻击策略，客观上延缓了战役的进程。

因为地面的第1空降师无力去夺回补给品的空投区，再加上通信失灵，地面空中无法联络，盟军运输机只能胡乱地把物资空投到他们认为是英军的地方，于是，80％的补给品直接送到了德军的手里，英国伞兵当天只得到了11吨物资，加上前一天得到的21吨，英军得到的总补给少得可怜。厄克特明白他的部队行将毁灭，坚守没有前途。

9月22日，莫德尔仍像往常一样穿梭走访前线。为了拦截英军第30军，他已专门调整了战斗序列：擅长防御的步兵将军奥布斯特菲尔德接管了“沃尔特”装甲战斗群（加强有第107装甲旅）、第180师等部队的指挥权，且有了新的军级番号，叫“第86步兵军”。与之前莱因哈特的第88军（含第59步兵师残部、海德特的伞兵团等）协同作战，德军大量地使用了坦克和突击炮，只拥有轻型武器的美军伞兵没能进行像样的抵抗。这一天后来被称为“美国伞兵最黑暗的一天”。德军坦克乘胜推进到了菲豪（Veghel）东南4千米处，在菲豪和尤德（Uden）之间切断了盟军的补给线。

已有2个英军骑兵侦察中队抵达了莱茵河南岸，如果他们不顾一切地向前冲，本可以改写阿纳姆之战的结果，但是霍罗克斯却不得不做出痛苦的决定，命令第30军往回增兵，以救援处于重压下的美国伞兵第501团。为此，霍罗克斯派出第44坦克团、美军第506伞兵团一部及一批坦克，使原有的兵力增加到8个步兵营，且以步兵营为主的作战部队得到了谢尔曼坦克的适时支援。

“地狱公路”的战情逆转了，第59步兵师不得不请示上级要不要取消莫德尔下达的进攻命令。莱因哈特不敢擅自做主，只得打电话去请示第15集团军司令部；司令部的参谋长又打电话给克莱勃斯要求澄清，克莱勃斯不负责任地说：“如果陆军元帅已经下达了攻击命令，那就进攻吧。”最终，美军保住了那些运河上的桥梁，但是在阿纳姆苦战的英军第1伞兵师则指望不上霍罗克斯了。

厄克特少将估计自己的部下已不到3000人，1500吨空投物资他只得到200吨，他很沮丧，认为霍罗克斯并不清楚奥斯特贝克目前的处境。倒是仗义的波兰旅在自身被围，已十分困难的状况下，还企图趁夜色掩护渡河增援英军第1空降师，他们派出了250名士兵。但是德军的照明弹把莱茵河照得透亮，用子弹和炮火终结了波兰人的意图，有50名波兰伞兵毙命在滔滔的激流之中。

23日，莫德尔驱车赶到杜廷赫姆比特里希的指挥部，他非常不满，要求“迅速解决掉奥斯特贝克的英国佬”。莫德尔情绪激动，他认为太多的兵力被束缚在一场本该几天前就结束的战斗中，于是不断地抱怨：“这里的事什么时候才能算完？”

比特里希为自己的部下进行了辩解，莫德尔对比特里希的理由不感兴趣。莫德尔理解比特里希的难处，但再次要求在24小时之内解决掉英国伞兵。

下午，天空似乎专为盟军飞机装载物资及部队空降而晴朗。不过，这是最后一个航班的集体运输飞机。盟军失去了8架飞机，飞行员大都成功跳伞。但这次空投帮助依旧不大，散落的货物再次落到德军的手中。盟军还开始了第4批，也是最后一次空降，比预期晚了4天，这一次空投了4000人，增援给了美军第82空降师和第101空降师。盟军的这一次空降规模再一次让莫德尔元帅大吃一惊。

与此同时，“沃尔特”战斗群对菲豪的进攻又一次失败了，被迫放弃进攻，开始撤退。因为美国伞兵与英军坦克之间的联络存在问题，德军才得以平安脱离战斗。莫德尔在晚上打电话给希特勒，提出鉴于“沃尔特”战斗群对菲豪的攻击已经失败，请求放弃先前的计划。不过，莫德尔并没打算去执行龙德施泰特的那个过于保守的撤退到缪斯河以北的计划。

阻挡第30军的“弗伦茨贝格”师“克瑙斯特”战斗群和第10装甲侦察营的部队仍疯狂地坚守在埃尔斯特镇。夺取该镇是英军解救第1空降师的唯一希望。9月25日，英国第30军对该镇进行了猛烈的炮火袭击，随后英军夺取了小镇上的第一幢建筑。激烈的战斗延续到26日，德军依然死硬地钉在小镇的中心，英军每向前推进一步都要付出高昂的代价。盟国空军开始对该镇实施毁灭性的轰炸。为了避免全军覆灭，比特里希终于下令残部撤出埃尔斯特的桥头堡。“弗伦茨贝格”师在此役中共损失了750人，其中有8名军官。

但奥斯特贝克的英军已经山穷水尽了，狭窄的街道是他们阻止德军坦克肆虐的唯一机会，尤其是68吨重的“虎王”坦克。奥斯特贝克的人行道和马路被“虎王”沉重的车身碾压得开了裂，但第506重装甲营那些崭新的坦克却有力使不上劲。哈策尔向比特里希汇报说，缩小包围圈的战斗进行得“非常艰难，英军的作战非常勇猛”。

布朗宁和邓普西终于做出了撤退的决定，西方史学家后来承认说：“这个痛苦的决定是莫德尔元帅迫使他们做出的。”上午，迈尔斯·埃迪中校来到厄克特的指挥部，带来了上级的信，命令执行代号为“柏林行动”的撤退计划。这是个貌似周全的计划，但实施难度相当大，因为各部一直分散着在挣扎求生。

在莫德尔的催促下，比特里希组成2个党卫队战斗群再次试图突破奥斯特贝克东部的英军防线。第506重装甲营的虎式坦克又一次出现在了英军防线的东南角；夜间渗透到狙击位置上的德军狙击手也开始发威，无情地狙杀每一个房间窗户里的活动目标……中午12:00，在坦克、自行火炮的掩护下，德国步兵突破了英军的防御阵地。这是德军对“奥斯特贝克口袋”最为成功的一次进攻，他们几乎打到了哈特施泰因（Hartenshteyn）酒店附近，这个酒店的酒窖是口袋阵里唯一还算安全的地方了。

英军第1空降师能战斗的只剩下2000人，守卫着不到2.6平方千米的区域，遍地是弹片和玻璃碴，尸体枕藉。战斗间隙，德军派出了劝降的分队，播放乐曲或劝降，喊话的军官很有教养，话说得很动人，但他的最后一句话把整个事件给搞砸了，他要求英国伞兵摇着白旗（或白毛巾）投降，而当时英国伞兵们脏兮兮的，身边根本就没有任何的白色物件。

德军的进攻最终还是被逐退了，他们无奈地称此为“女巫的大锅”，莫德尔甚至认为需要调拨更多的大炮来参战。厄克特少将已决定要放弃伤员撤退。

21:00，趁着暗夜的掩护，英军开始撤退。撤退的关键是要渡过一条466米宽的河。加拿大和英军工兵部队派出36条船来帮助第1空降师。为了迷惑敌军，掩护撤退，英军玩了些花样，譬如，第30军的远程炮火对德军阵地展开了猛烈的炮击，加之当时正下着瓢泼大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英军的行动。

2个小时之后，渡河行动还是引起了驻守在莱茵河北部一个银行里的德军的注意，德军发射了照明弹，并用炮火和机枪对河流进行火力压制。尽管炮火很猛烈，渡河行动仍在继续。幸运的是德军错判了第1空降师的渡河目的，他们认为英军是在增兵而不是撤退，所以炮火更多地集中在了莱茵河的北岸，虽然在岸边等待渡河的英军伤亡惨重，但整个渡河行动仍旧在有序进行。从25日晚到26日，英军第1空降师和波兰伞兵总计有2398人成功脱险。

第二天，德军再次展开进攻，这一回英军阵地几乎没有抵抗，所以不太像战斗。12:00，德军各部终于在奥斯特贝克会师了，抓捕到百余名受伤的英国伞兵。14:00，阿纳姆战役宣告结束。

又过了一天，英军地面部队在莱茵河南岸（阿纳姆以西）转入了防御，他们抵达阿纳姆地区的可能性变得遥遥无期了，“市场花园”计划终成了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

1944年阿纳姆之战中，英军第1空降师总共有1485名伞兵死亡，6414人被俘，其中1/3是受了伤的。“所有设备和现代空降师的武器装备都落入了德军之手，包括超过1000架货运滑翔机和150辆吉普车。他们（盟军）估计，德国人死伤3300人。德国方面的损失总计为1300人，其中600人死亡。”
(3)

 在回忆录里，蒙哥马利承认这次战役英军有125名军官返回（其中包括1个师长、1个旅长和1个炮兵指挥官，营长除1人外全部阵亡），另有400名滑翔机驾驶员、1700名军士或士兵生还。为了不影响士气，生还者全部被谴返回英国休假。第1空降师和波兰伞兵旅虽然后来被重建，但再也没有参战。第1空降军军长布朗宁因为糟糕的指挥及战前对敌情变化的漠视等被追责，他被调到东南亚战区（印度）任蒙巴顿将军的参谋长。

西方的二战史专家评论：“莫德尔元帅制造了一次西线的奇迹。”莫德尔的胜利在于：德军虽然付出了9000人和100辆各型车辆（含坦克）的沉重代价，但挫败了盟军扫平V2火箭基地，快速渡过莱茵河，从北面包围鲁尔的图谋。《命运攸关的决定》一书中指出：“1944年秋天，敌人取得的唯一真正的重大战果是占领并控制了奈梅根桥，但这些军事行动也暴露了敌人以后的战略意图，他们的主攻地点显然是上莱茵河湾至亚琛之间的地区，首要目标是鲁尔和德国北部平原，终极目标则是柏林。”

德军赢得了巩固斯卡尔特河河口防御的时间，推迟了盟军使用安特卫普的时间表。而最重要的是，“市场花园”的胜利是德军在连续失败之后取得的，这样一来，德军就能以惊人的速度整理好自己，调头控制住防线，受到重压的西线德军的希望重新被点燃，在第三帝国的边境线上不再有类似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溃败，而是极其顽固的防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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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10月7日，英国皇家空军和美国陆军航空队的B-26“掠夺者”战机从空中摧毁了阿纳姆大桥，以防止德军利用它来加强对德瓦尔和赖恩之间地域的防御，“莫德尔的桥”终于消失了。

阿纳姆、奥斯特贝克等地的荷兰平民都饱受炮击和空袭之苦，他们的房屋被毁，财产被劫，损失之大难以计量。为了报复荷兰平民对盟军伞兵的支持，德军驻荷兰司令弗里德里希·克里斯蒂安森（Friedrich Christiansen）空军上将在战后下令，强制13.5万名阿纳姆、奥斯特贝克、下莱茵河地区的居民离开家园，把他们迁往北部地区，财产，包括缝纫机、纺织品等在内的器具则打包发往德国，配给德国平民，阿纳姆由此成为一座空城。

1944年—1945年的冬季还是历史上有名的“饥饿的冬天”，荷兰人唯一的食物是狗肉和郁金香球茎，有超过1万名平民死于饥饿。许多荷兰人在纳粹的威逼下前往德国的工厂劳动，或从事运输、搬运等体力工作，许多人再也没能回家。


盟军在“市场花园”行动中的作战序列


第21集团军群
 （司令：蒙哥马利元帅）




第2集团军
 （司令：迈尔斯·邓普西上将）

▲第30军（军长：布赖恩·霍罗克斯中将）

△装甲警卫师（师长：阿代尔·H·艾伦少将）

爱尔兰禁卫军旅（旅长：乔·范德勒上校）

第5禁卫装甲旅（旅长：格沃特金准将）

第32近卫旅（旅长：约翰逊准将）

△第43（威塞克斯）师（师长：埃佛·托马斯少将）

第129步兵旅（旅长：墨勒准将）

第130步兵旅（旅长：沃尔顿准将）

第214步兵旅（旅长：埃萨姆准将）

△第50（若森波兰）师（师长：达·格雷厄姆少将）

第69旅

第151旅

第231旅

△第8独立装甲旅

△第157步兵旅

△荷兰公主“埃琳”旅




第1空降集团军
 （司令：刘易斯·H·布里尔顿中将；副司令：布朗宁中将；参谋长：弗洛伊德·帕可斯少将）

▲英军第1空降军（军长：布朗宁中将）

△英军第1伞兵师（师长：罗伯特·L·厄克特少将）

第1伞兵旅（旅长：杰拉德·拉斯勃里准将）

下辖：第1伞兵营（营长：戴维·多比中校）、第2伞兵营（营长：约翰·弗罗斯特中校）、第3伞兵营（营长：约翰·费切中校）、空降反坦克营（营长：阿诺德·比利少校）

第1机步旅

第4伞降旅

△波兰伞兵旅（斯坦尼斯拉夫·索萨鲍斯基少将）

△第52苏格兰低地师（师长：史密斯少将）

第155旅（旅长：曼凯伦准将）

第156旅（旅长：巴克莱准将）

第157旅（旅长：罗素准将）

▲美军第18空降军（军长：李奇微）

△第101空降师（师长：马克斯维尔·D·泰勒少将）共计有6695名伞兵

下辖：

第501伞兵团（团长：哈罗德·R·约翰逊上校）

第502伞兵团（团长：约翰·H·麦克里斯上校）

第506伞兵团（团长：罗伯特·F·辛克上校）

△第82空降师（师长：詹姆斯·M·盖文少将）共计有7250名伞兵

下辖：

第504伞兵团（团长：卢宾·H·泰科上校）

第505伞兵团（团长：威廉海姆·E·埃克曼上校）

第508伞兵团（团长：雷·E·林奎斯特上校）



第8军（军长：理查德·奥康纳中将）

△第11装甲师（师长：罗伯茨少将）

△第3步兵师（师长：惠斯勒少将）

△第4装甲旅（旅长：卡福尔准将）

△第6禁卫坦克旅（旅长：格里纳克准将）

△第1比利时旅（旅长：派伦上校）



第12军（军长：里奇中将）

△第7装甲师（师长：吉尔弗尼少将）

△第15（苏格兰）步兵师（师长：布拉伯少将）

△第53（威尔士）步兵师（师长：罗斯少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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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9月21日，盟军控制的奈梅根大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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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前，波兰伞兵旅旅长索萨波斯基将军在视察他的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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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詹姆斯·加文将军将一枚优异服务十字勋章（DSC）佩戴到伦纳德芬克的胸前。这名勇敢的士兵在1944年9月18日的奥斯特贝克击毙了15名德军。
	◎盟军在“市场花园”行动中的最后一次空降，增援给了美军第82空降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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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9月25日，被摧毁在奥斯特贝克的德军第506重装甲营的“虎王”坦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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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空降师用75毫米的榴弹炮在奥斯特贝克固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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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党卫队第10“弗伦茨贝格”师投降的英国伞兵。
	




[image: ]
◎莫德尔通过与下级军官沟通，以确保自己的意愿被贯彻。





————————————————————


(1)
  第2装甲连后来由豪普特曼·瓦克（Hauptmann Wacker）上尉指挥，被派往了“霍芬斯陶芬”师；奥托（Otto）上尉的第3装甲连则调往了“弗伦茨贝格”师，用于奈梅根，拦截盟军的地面部队。


(2)
  二战中沃格特中尉总共执行任务174次，击落48架盟军飞机。


(3)
  摘引自保罗·豪塞尔所著的《二战中的党卫军》一书。



第九章　“秋雾”行动


 “魔鬼森林”

阿纳姆的战斗虽然结束了，莫德尔的部队却没有一天休息的时间，希特勒下令要消灭缪斯河以北的敌军，B集团军群那些滞留在盟军侧后方的部队（暂时隶属于H集团军群）应采取积极的行动，威胁盟军的港口安特卫普。

蒙哥马利元帅接受艾森豪威尔早就提出的建议，调集兵力对加莱沿海港口的德军展开扫荡，旨在清除德军对安特卫普的威胁，让港口尽快投入使用，以减轻后勤补给的压力。因为“市场花园”失败的阴影在作祟，蒙哥马利把清剿的任务派给了克里勒（Crisler）将军指挥的加拿大第1集团军。

德军第15集团军余部在安特卫普到斯海尔托亨博斯（S-Hertogenbosch）之间早就加强了防御，由东线老兵组成的第64步兵师镇守着重镇布雷斯肯斯（Breskens）镇。经过激烈的战斗，布雷斯肯斯镇于11月2日被攻陷，12000多名德军被俘。德军其余的残部则且战且退撤往比利时。有个德国“胃病”师（第70步兵师）约7000人退守到离安特卫普80千米的瓦尔赫伦（Walcheren）岛，在那里顽抗到11月8日才最终被歼灭。

第15集团军就这样损失了4万人，但以顽强的防御让加拿大第1集团军（辖英军第1军、加拿大第2军）付出了27633人伤亡的代价，推迟了盟军计划好几个星期，为德国的整条西线赢得了喘息之机。如果不是因为已经缺乏继续作战的其他条件，这种喘息或许可以起到决定性作用。

10月，盟军统帅部制订了冬季进攻的计划：在北线，蒙哥马利的英国第21集团军群将从埃恩德霍芬东面向鲁尔区发动进攻，在莱茵河建立桥头堡；在中部，作为第12集团军群主攻力量的霍奇斯的美国第1集团军在科隆以南的莱茵河建立桥头堡；而在南方，德弗斯的第6集团军群将只起到辅助作用。

莫德尔的司令部经历了一次大的人事变动，首席参谋官滕佩尔霍夫上校和第二参谋官弗赖伯格上校都被调离，他们是自愿离开的。后来，在一次市长的酒宴上，莫德尔遇到了弗赖伯格上校，弗赖伯格坦言并不认可莫德尔对自己的评价，莫德尔尴尬地举杯，不愿再谈那些往事。

莫德尔对纳粹党是一种很特殊的态度，一般的将军都对纳粹党避之不及，他却认为这样是没有必要的，他与戈培尔等党徒互动频繁，莫德尔的“党籍”因此被他的敌人及嫉恨他的人所诟病。巴尔泽尔（Balzer）和戈培尔到莱茵区和鲁尔区视察工作时，莫德尔在他的新总部克雷菲尔德（Krefeld）的弗希尔（Fischelen）接待了他们，并邀请部长们共进晚餐。在宴席间，戈培尔被告知，在以后的几周内，各种原料和设备的供应都将会中断，因为埃恩德霍芬—奈梅根一线的路桥已经在英国人手里。收复它们需要2个师和100辆坦克，而莫德尔没有这些东西。

戈培尔不明白，于是给军备部长施佩尔打去电话，后者告诉他坦克、大炮和飞机的产量，莫德尔要得到100辆坦克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后来，莫德尔就不再要求那种不现实的补给了。

莫德尔也改组了“沃尔特”战斗群，新换上的指挥官是鲁道夫·戈特契茨（Rudolf Goltzsch）上校，还换防了1个伞兵团，增加了第180步兵师和第107装甲旅等单位的兵力。与英军的作战始于一个叫欧威路恩（Overloon）的小村庄。10月12日上午，英军300多门重型火炮轮番开火，1个半小时内射出了10万发以上的炮弹，小镇欧威路恩几乎被夷为平地。然后，英军坦克携着扫雷滚在前开路，禁卫步兵们分成几个战斗群包抄上去，炮击继续保持着，美军轰炸机则猛烈地轰炸德军后方的温勒（Venray）以阻断德军的增援企图，坦克寸步不离地跟随在步兵后面提供着近距离火力支援，欧威路恩似乎唾手可得。但当英军试图进入小镇北面的树林时，把自己绑在树上的德国伞兵居高临下突然开火，成片地射杀着英国士兵，马蒂尔德坦克也纷纷被隐蔽的反坦克炮、火箭炮、地雷所摧毁。

第二天，英军又增加了一个旅的兵力，才逐渐取得了上风。许多德国伞兵在打光了子弹之后用刺刀和铲子同英军进行着残酷的肉搏，他们负隅顽抗，英军在损失了1400多人之后才占领欧威路恩这一大片的废墟，几乎没有抓到俘虏。荷兰南方恶劣的天气，被海水淹没的平原、农场和城镇，加之莫德尔还设置了大面积的雷场，使得英军无法快速地推进，坦克陷入泥沼，无法动弹，被德军的88毫米炮逐一摧毁。战斗的重心逐渐向温勒转移，英军用树枝来铺路，好不容易从泥沼中开辟了一条通道，而莫德尔和斯图登特已命令德军主动地撤退了。

侦察兵为莫德尔送来情报：美军第7装甲师在欧威路恩被重创之后移防到了相对比较平静的地段梅耶（Meijel），而那里遍布着沼泽，周围还有几条河，美军自恃有了天然屏障，就麻痹大意，防守非常松弛。莫德尔元帅请示了西线总司令龙德施泰特元帅之后，决定选择梅耶作为反攻的突破口，这种反击可以减轻在南部防线艰苦作战的第15集团军面临的巨大压力。

10月27日6:15，德军炮兵开火了，B集团军群向盟军发起了反攻。炮击持续了40分钟，德军步兵在坦克和突击炮掩护下快速地向前挺进。由冯·吕特维茨将军的第47装甲军（辖第9装甲师、第15装甲掷弹兵师）担任主攻，仅2个小时就拿下了梅耶。德军的推进果断而坚决，在埃斯滕（Asten）西面，德军击败了美第7装甲师的反击兵力，豹式坦克宽大的履带和优异的机动性保证能够穿越泥泞地。美军不得不向英国第8集团军求援。

第二天，德军和美军几乎同时展开进攻，美军成了对攻战中的失败者，德第15掷弹兵师甚至摧毁了美第7装甲师的旅指挥部。在增援的英国炮兵掩护下，美军才勉强守住了埃斯滕。随后，蒙哥马利元帅派来援兵——第15苏格兰师、第6禁卫坦克旅等生力军参战，德军的进攻才真正地被扼制住。

10月30日，莫德尔把希特勒给他的新部队全部投入了战斗，决定发起最后一次进攻，凶悍的IV号坦克和突击炮掩护着步兵向前突进，德军一举就突破了埃斯滕的美军防线。布莱德雷将军非常生气地解除了第7装甲师师长西尔维斯特·林德赛（Sylvester Lindsay）的职务，由其属下的旅长范费莱克（Vleck）接替。英军坦克适时地展开了反击，数量众多的坦克和近卫步兵让德军看不到成功的希望，见势不妙的德军开始边打边撤，莫德尔的攻势就这样瓦解了。不过，英军顺势夺回梅耶的企图同时被德军所挫败。

11月16日，德军悄悄地放弃了梅耶，按照经典的莫氏防御风格缓慢地向东撤退。恶劣的天气，泥泞不堪的道路，无论对德军还是盟军来说都是一场灾难。12月，莫德尔又命令吕特维茨放弃了最后的桥头堡，逐步退过了缪斯河，盟军则“默契地”缓慢地跟进着。

面对蒙哥马利的英军第21集团军群攻击的同时，莫德尔的B集团军群还要面对美军第12集团军群的进攻，自顾不暇。当时，美军兵分两路：巴顿的第3集团军目标是梅斯，他的敌人是德国G集团军群的巴尔克上将；而霍奇斯的第1集团军的目标直指亚琛，那也是B集团军群西墙防线的重点。

早在阿纳姆之战进行的同时，美第1集团军已经从列日的上游渡过缪斯河，向盖仑挺进。德军第12国民掷弹兵师被迫后撤到亚琛以东的“齐格菲防线”，企图利用这里的防御工事和森林地形来抵消美军强大的地空优势；另外，第253步兵师占领着许特根森林的阵地，而第89步兵师控制蒙绍（Monschau），德军采取的是莫德尔式的“区域联防”，但总体上的劣势非常明显，仅坦克方面，德军239辆坦克（或自行火炮）就要面对2300辆美军坦克。

希特勒专门给龙德施泰特和莫德尔下了命令，约束西线的这两级司令部，要求其不得擅自撤退。

亚琛的争夺吸引着双方大量的兵力，美军第30步兵师最终在这里损失了3000人。10月14日，增援的美军“大红一师”也攻入了亚琛城，巷战愈发白热化。希特勒严令格哈德·维尔科（Gerhard Wilck）上校指挥的第246国民自卫队师必须坚守查理曼市，因为这是座历史名城。而莫德尔司令部给出的命令也是：“战斗到最后一人。如有必要，就把自己埋葬在废墟下吧！”战斗因此寸土必争，非常惨烈。德军利用下水道、地窖和钢筋水泥的建筑物与美军周旋，整个城市基本上被夷为平地。城外的德国坦克企图杀开一条血路冲进市内，美军猛烈的炮火和空军优势起了决定性作用。直到22日，亚琛地区（包括查理曼市）的德军才全部投降，“齐格菲防线”终于被撕开了一道大口子。

许特根森林坐落在比利时和德国边境古城亚琛的南方，面积大约为50平方英里。这里拥有大量100多英尺高的松树，浓密的树叶遮住了整个区域，即便在白天，幽暗的景象仍能给人很强的压抑感。莫德尔意识到许特根森林是将盟军延缓在罗尔河（Roer）以西的最佳地点，可为即将展开的阿登攻势赢得时间，而且即使失守也于大局无碍，因为这片森林没有多少军事价值。

许特根森林是德军B集团军群第7集团军的防区，原先部署的保罗·马尔曼（Paul Mahlmann）中将的第353步兵师师部和后勤单位被调走，但战斗单位得以保留下来。第275步兵师被部署到第353步兵师与第12国民掷弹兵师之间，这里德军的总计兵力有约5000人，其中1000人是后备人员。莫德尔应用了在勒热夫突出部被证明了的防守战术，命令构筑了坚固而发达的防御网络，因而比一般的德军野战工事更为坚固。另外，还布设了大量的地雷、路障和铁丝网，稍微空旷一点的道路小径上还部署着火炮，尽管刚开始时，这里的守军几乎没有大炮，也完全没有坦克。

莫德尔还要求部下依托纵深防御阻滞美军，即使防线不断向后弯曲，也绝不能破裂，要让美军每前进一步都付出巨大的代价。莫德尔受到荷兰战役的牵绊无法像往常那样具体过问各单位的行动，但他始终关注着许特根战役的进程。10月1日，这里的指挥权被授予了第275步兵师师长汉斯·施密特（Hans Schmidt）中将。

美军的最初目标是把德军牵制在该地区，以便实施亚琛战役，另一个目标是绕过这里的德军，迂回前行，因为此处德军威胁着柯林斯（Gem Collins）第7步兵军的右翼。霍奇斯派出伦纳德·汤姆逊·杰罗（Lieutenant General Leonard Townsend Gerow）指挥的第5军来夺取许特根森林。

9月9日，路易·克雷格（Louis A．Craig）少将的第9步兵师首先投入了1个团（第60步兵团），然后又增加一个团（39步兵团）。德军第275步兵师的大半兵力也消耗完了，不得已补充了2支来自于迪伦的警察部队，这些人平均年龄45岁，被称为“老爸团”。

美军的推进很困难，地图在森林中基本上派不上用场，森林中的士兵们在几尺以外就看不到彼此了，要控制一个比排大的部队都很困难。冒进的步兵一不小心就会踩爆地雷，那些隐藏得很好的德军狙击手不时冷枪射杀美军的指挥官和炮手，德军阵地上的大炮、迫击炮以及机枪则会朝爆炸点开火，装着特制引信的炮弹在茂密的树顶上爆炸，美军条件反射地卧倒，此时就把整个身体暴露给了滚烫的金属片和尖锐的木片组成的弹雨。最终美军懂得了在许特根森林生存的唯一希望就是抱住大树。另外还有一些美军士兵死于森林大火。


德军第275步兵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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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师第4个版本师徽



它成立于1943年11月22日，同月即在法国西部解散，但师部得以保留。然后和来自东线被打残了的第223步兵师、第158预备役师一部重组，短时间内更名为第352步兵师。到12月，又恢复了番号275步兵师，被派到布列塔尼驻防。

盟军在诺曼底登陆时，该师的2个步兵营即被送往当地参战。1944年7月，该师的其余部分撤出科唐坦半岛，而后在美军发起的“眼镜蛇”行动以及“法莱斯口袋”、蒙斯等地损失惨重，后撤到德国边境亚琛时已经只有大约800人。

1944年10月初，该师得以重建，增加了2个空军堡垒营。与此同时，美国军队已经推进到西墙附近的亚琛。然后在许特根森林参战，对阵美军第9步兵师，在施密特镇周围的村庄激战。在这里，又一次几乎全灭。幸存者被编入第344步兵师。

1944年11月，作为国民掷弹兵师，保留了1个光杆师部。 1945年初再次重组，新组建的单位被派往东线，然后在那里覆灭。



第9步兵师，这支在北非、法国战斗过的英雄部队很快就兵力枯竭了，其中第60步兵团的人数已不足4成。而第9步兵师和协助作战的第3装甲师仅仅向前推进了2.7千米，占领了一些毫无价值的林地，却损失了将近80％约4500人的一线部队。

而德军虽然也损失了约3200人，但阵地仍然在他们的手中。德军第7集团军司令埃里希·布兰登贝尔格（Erich Brandenberger）上将亲临前线视察，认真听取了施密特将军等人的意见。根据战场的实际情况，莫德尔答应把援兵调过来，因而又增加了沃尔特·布伦斯（Walter Bruns）少将的第89步兵师及一些军警单位，尤其是若干个榴弹炮兵连和高炮团的加入对德军的防御大有裨益。

直到10月下旬，布莱德雷才意识到罗尔河上7个水坝的重要性，命令霍奇斯继续扫清许特根森林德军。为此美军调上了刚刚参加完亚琛争夺战，注定要成为许特根森林明星的第28步兵师。这个师的兵源大都来自美国的宾夕法尼亚州，有着曾在诺曼底作战，抢占过巴黎的光辉历史，师长是荷兰人诺曼·科塔（Norman D．Cota）少将。

但第28步兵师一进入茂密的森林，士气就迅速跌落，因为到处都是战争留下的遗迹：丢弃的钢盔、防毒面具，浸透了鲜血的野战夹克，随处都是充满水的弹坑，更糟的是，美军和德军的尸体交错地躺在泥泞中……而且天气也变得非常糟糕。在潮湿、寒冷的森林里，短短几天内，就有数百人患病。他们还缺少御寒的衣服，据称该师还报告急需9000双靴子，而这些物资直到第28步兵师撤出许特根森林后才运抵前线。

美军把攻击的重点锁定在森林南部一个叫施密特（Schmidt）的小村子，因为这个小村子处在十字路口，控制着通往罗尔河源头的施瓦门奥尔（Schwammenauel）大坝的道路及施托尔贝格走廊（Stolbergkorridor），至关重要，仅施瓦门奥尔大坝和乌尔夫特水坝的水容量就达400亿加仑，莫德尔已规划好破坏水坝的计划，一旦得手，洪水将淹没20英里的区域。

11月3日，美军第28步兵师冒雨进击，他们得到了空军、炮兵和工兵的有力支援，还调来一些“黄鼠狼”（M29 Weasel）装甲车。德军依托有利地形进行抗击，但那些藏在森林里及道路拐弯处的德国炮手没能组织起有效的阻击。美军第112团出人意料地穿过了卡尔河谷，凭着几辆谢尔曼坦克就攻下了重镇施密特。捷报传来，师长科塔被包围在一片赞誉声中，他有一种俨然成了“小拿破仑”的感觉，但他显然高兴得太早了。

许特根森林的德军严重减员，尤其缺乏重炮，于是向B集团军群总部告急。而前一天，莫德尔、第7集团军司令埃里希·布兰登贝尔格步兵上将和第74军军长埃里希·斯特拉贝刚好在科隆西郊一个小镇城堡里的司令部开过会，根据美军在许特根森林地段重启师级规模的行动而进行了兵棋推演。当参谋们正在形势图上绘制标志时，前线打来电话报告美军第28步兵师开始进攻，并请求增援。按照历史学家查尔斯·麦克唐纳（Charles Macdonald）的说法：“莫德尔立即命令斯特拉贝步兵上将回到他的司令部，然后两人继续前一天的兵棋推演，但这回是参照刚从前线发回的实时报告了。”

美军第28步兵师对施密特镇的占领，恰巧把正从纳墨斯多夫（Lammersdorf）撤离过来，途经施密特镇的德军第89步兵师切成两半，该师的1个营在通过这个村时与美军遭遇了。

莫德尔还立即决定调上刚从亚琛解围战中撤下来的齐格弗里德·冯·瓦尔登堡少将指挥的有着“猎犬”之称的第116装甲师，前往增援被美军分割的第89步兵师。后续的增援兵力包括格哈德·恩格尔（Gerhard Engel）中将的第12国民掷弹兵师。这么迅速的应变在通常情况下是不可能的，史学家们谈到这事，常不禁慨叹。

第89步兵师则组织起散落在施密特镇周边的部队对美军实施包围，该师的第16装甲团当时拥有约25辆IV号和黑豹坦克。就这样，德军的5个师尽管缺编严重，依旧把孤军深入到施密特镇的美军第28步兵师的1个团给合围了。美军的轻武器无法同德军的坦克抗衡，处于被动挨打状态，其第1营被阻击，在施密特镇的第3营则很快被歼灭掉了，至少有133人被俘虏。德国人把大炮架在山脊上，对沃斯森纳克村轰击了三天四夜。

在许特根森林里上演的惨剧终于引起了美军高层的重视，第1集团军司令霍奇斯命令将美军部队全面撤回。夜里，在德军火炮的轰击下，美军的突围行动很快就演变成独自或三两成群的逃跑。美军官兵淌着冰冷的河水，亡命地向着后方狂奔。许多人在黑暗、茂密的森林里迷失了方向，慌不择路，自投罗网，跑向了德军阵地，这些人再也没能回去，真正逃回美军后方的人很少。狭窄的林间小径上到处都是被摧毁或遗弃的美军坦克、吉普车，以及其他技术装备和尸体。

11月4日—8日，德军以较微小的代价（第116装甲师仅损失了15辆坦克）从美第28步兵师手中夺回了施密特镇。

这一仗，美军仅第28师就损失了6184人，兵器、装备的损失则难以计数，这是美军历史上1个师一次性损失最为惨重的典型战例，第28步兵师获得了“血腥斗士师”（Bloody Bucket Division）的谑称。几天后，第8步兵师换防上来，新一轮的杀戮又开始了。

史学家麦克唐纳这样总结：“小心谨慎的集团军司令埃里希·布兰登贝尔格在临机决断的大师B集团军群司令陆军元帅沃尔特·莫德尔的指导下，积攒着他可怜的资源，并在真正的危机到来之时，以令人感到神秘的及时性把他们投入战斗中。莫德尔和布兰登贝尔格成功地在极端有限的兵力、空中力量、装备和补给的条件下，利用森林地形进行着他们所需要的迟滞作战。他们在辽阔的德国领土上的战斗指挥几乎让人无从诟病。”

地面攻势受挫之后，美国空军数次企图摧毁施瓦门奥尔大坝，放掉了大坝里囤积的水给，但终因这一工事过于庞大而未能取得任何成果。11月16日，美军第7军、第5军派出“大红一师”、第4步兵师、第8步兵师、第9步兵师第47团、游骑兵第2营、第5装甲师第46装甲营等部队重新发起了进攻，这次新攻势代号叫作“女王行动”（Operation Queen）。

许特根森林的德军在前段的作战中已经损失了3000多人，前主力第275步兵师因为损失太大而并入到第344步兵师。第344步兵师也是个在诺曼底战役中被摧毁重建的师，士兵们缺乏训练和经验，又不熟悉地形，整个德军第81步兵军也只有6500人左右。兵微将寡，德军显然已处在崩溃的边缘，他们唯一可以仰仗的是150门大炮。莫德尔又先后往这里增兵了第3伞兵师、第47国民掷弹兵师和第3装甲掷弹兵师等部队，并多次前往督战。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莫德尔曾在这里战斗过，且2次负伤。造化弄人，莫德尔又一次来到这里，把“防御理念”和森林地形“完美”地结合了起来，指挥所部凭借着修建在土丘、岩石和树丛中的多条坚固工事组成的防线，以密集的交叉火力，层层堵截，大量地杀伤美军，演绎了他的最后一次阵地防御战。

第47国民掷弹兵师之类的国民师曾被认为是没有战斗力的三流部队，而此战却打得美军叫苦不迭。地面上密林覆盖，美国空军第8航空军的飞机无法准确投弹，于是对许特根森林进行了狂轰滥炸，但效果非常差，德军损失不大，美军甚至误炸到了自己人。森林中的几个小镇基本上被夷为平地，一时间硝烟四起，弹雨横飞。其中，由杂牌拼凑而成的德军第3伞兵师，“抵抗力之强与其数量之少简直完全不成比例”。美军的进攻一次又一次地挫败，许特根森林遍地散落着丢弃的枪支和损坏的装备，尸体发出令人作呕的臭气。

美军糟糕的表现遭到普遍的诟病，“不擅林地作战”被认为是恰当的评价，不过，美军不计损失的进攻终于取得了成果，许特根森林中的村镇一个个逐次被拿了下来。战斗逐渐发展到了森林东北部的梅罗德（Merode）地区。

12月7日，美军为了占领伯格斯坦（Bergstein），必须要拿下一个代号“城堡山”（Castle Hill，简称为Hill 400）的小山头。因为山坡上有德军的88毫米大炮阵地，那里的大炮可向射程内的任何移动目标开火。在那里驻守的是德军第272国民掷弹兵师下辖的第980掷弹兵团，团长埃瓦尔德·布里安（Ewald Burian）中校。这个国民师1944年9月才成立，曾在诺曼底战役中几乎被摧毁，它满额时应该有6个营共1万人，11月上旬才调防到许特根森林。

此前4个美军师都没能啃下这块硬骨头，于是，在诺曼底奥马哈滩头血战过的美军特种精兵部队第2游骑兵营（2nd Ranger Battalion）授命前往进攻，一番激战之后，游骑兵营终于把德国人的炮兵阵地给敲掉了。

莫德尔亲临督战，严令第272国民掷弹兵师师长格奥尔格·科玛勒（Georg Koßmala）上校必须夺回阵地，德军发起了5次冲锋。莫德尔还承诺将为夺回山头的部队颁发铁十字勋章和提供2个星期的休假。

猛烈的炮火把山头犁了个遍，德军的炮兵观察员提供的坐标很精准。在这里作战的游骑兵营某排排长罗梅尔（Lomell）少尉在战后回忆说：“1944年6月6日并不是我最长的一天，1944年12月7日才是我75年生涯中最长和最难忘的一日，也是世界的末日！”战斗的惨烈由此可见一斑了。第二天，美军的援兵赶到了伯格斯坦，德军才暂时放弃进攻后撤，而这个美军的特种王牌游骑兵营90％的人已经在作战中阵亡。

9天后，德军如莫德尔所愿重新攻占了“城堡山”山头。直到1945年2月，美军才又把它拿了回去。

许特根森林的东部和施密特镇仍然掌控在德军的手中。雨季、泥泞的道路、恐怖的森林、跟德国士兵作战等都成了盟军士兵的噩梦，而这场残酷的战斗原本是可以避免的，因为这座“魔鬼森林”其实没有太大的战略价值。

美军先后有9个步兵师和2个装甲师在许特根森林作战，但无不遭受惨重伤亡，狼狈而回。其惨烈程度可以跟著名的“蒙托卡西诺血战”相提并论，美国人伤心地把许特根森林称为“绿色地狱”（Green hell of Huertgen）或“死亡工厂”（Death Factory）。

历时2个月的森林攻防作战，突破“齐格菲防线”和接近莱茵河的战斗共造成美国第1集团军、第9集团军57000人伤亡，另有7万人成为霜冻、战壕足疾、呼吸疾病的受害者。而德军在这里固守到1945年2月，共伤亡了28000人，其中12000人死亡。德军将领罗尔夫·冯·格斯多夫（Rolf von Gersdorff）后来回忆说：“我作战多年，经历过东线以及其他方面的作战，我相信在许特根森林的战斗是我所见过的最激烈的。”

此役虽然属“歼敌一千，自损八百”，但却是劣势之下德军在西线的最后一次胜利了，也是莫德尔军事生涯中最后一次防御战的胜利。后来汉斯·格奥尔格将莫德尔的遗骸移葬于此，不是没有道理的。希特勒曾这样赞叹：“我们就缺少像莫德尔、迪特里希和鲁德尔这样的硬汉……”但寄生在罪恶躯体上的所谓 “防御大师”终将像流星划过天际，转瞬即逝，随即湮没在历史的尘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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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4年在亚琛，莫德尔与第246国民师师长格尔哈德·维尔克上校在依据地图研究战况。
	◎苏格兰步兵师的士兵在等待下一辆可以搭乘的战车以代步。






	
1944年许特根森林战役美国、德国双方的参战序列




	
美军的师级参战单位及指挥官

	
德军的师级参战单位及指挥官




	第1步兵师“大红一师”（克拉伦斯R·许布纳少将）

第4步兵师（哈罗德布·W·莱克利少将）

第8步兵师（施特勒·A·唐纳德少将）

第9步兵师（路易斯·A·阿克雷格少将）

第17空降师（约瑟夫·M·斯莱恩少将）

第28“血魂斗”步兵师（诺曼·D·科塔少将）

第78“闪电”步兵师（埃德温·P·帕克少将）

第82空降师（詹姆斯·M·加文少将）

第83步兵师（罗伯特·C·梅森少将）

第104步兵师（特里·D·艾伦少将）

第3“先锋”装甲师（莫里斯·罗斯少将）

第5“胜利”装甲师（伦斯福德·E·奥利佛少将）

第7装甲师（弗朗西斯·P·汤普金斯上校）

第366战斗机联队（哈罗德·N·霍尔特空军上校）

另：第2游骑兵营
	第85步兵师（赫尔穆特·贝勒少将）

第89步兵师（沃尔特·布伦斯少将）

第275步兵师（汉斯·施密特中将）

第344步兵师（尤根·克尼格少将）

第347步兵师（沃尔夫·特伦伯格中将）

第353步兵师（保罗·马尔曼中将）

第3伞兵师（沃尔特·瓦登少将）

第3装甲掷弹兵师（短短1个月内连换4位师长，分别是汉斯·埃克少将、库尔特·库诺少将、冯·克利安尼上校和沃尔特·登科特中将）

第116装甲师（冯·瓦尔登堡少将）

第12国民掷弹兵师（格哈德·恩格尔中将）

第47国民掷弹兵师（马克斯·波克中将）

第246国民掷弹兵师（彼得·科特少将）

第272国民掷弹兵师（格奥尔格·科玛勒上校）

第326国民掷弹兵师（欧文·凯斯卡少将）




[image: ]
◎1944年11月上旬，蒙哥马利派来的援兵抵达了埃斯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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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11月1日，英军第4禁卫坦克旅的丘吉尔坦克在梅耶附近的森林地带巡视，莫德尔的反攻就是选择这里作为突破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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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10月底—11月初，在荷兰梅耶街头的德军部队，他们击败了美军第7装甲师。11月16日，德军撤出梅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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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4年11月初，英军部署在埃斯滕的重炮正在轰击梅耶的德军。
	◎美军第28步兵师师长诺曼·科塔少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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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臭名昭著的“城堡山”，有许多美军游骑兵营士兵战死在这里。
	◎1944年10月18日，莫德尔在西线一个国民掷弹兵师的前进指挥所视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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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11月22日，许特根森林的德军正在用步兵炮轰击美军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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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军第275步兵师师长汉斯·施密特中将（右一，坐者）正在指挥作战。
	◎1944年，莫德尔在与一线军官交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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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军第893坦克营的M10坦克正在通过许特根森林一条树木繁茂、潮湿泥泞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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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10月的亚琛街头，美军的一辆谢尔曼坦克和另一辆M10坦克歼击车在交替掩护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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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军掷弹兵师的士兵正在穿越森林中的一块开阔地，转进到新的阵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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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12月14日—15日，莱茵战役中，第99步兵师第395步兵团突破“齐格菲防线”的施莱登（Schleiden）地段。




 “小解决方案”

1944年9月，希特勒已决心实施阿登山攻势。约德尔（Alfred Jodl）和他的参谋班子根据元首的意思，坐在办公室里闭门造车，完全没有考虑前线德军的实际情况，也没有听取前线指挥官的意见，兀自研究了5套作战方案。10月初，希特勒最终选择了“列日—亚琛作战”钳形合围的预案，即后来的“大解决方案”（The Big Solution）。

10天之后，阿登作战的计划大纲“守望莱茵”（Wacht am Rhein）正式出台了。当时盟军刚刚拿下第一个德国城市亚琛，希特勒紧急召见西线战场的两位主官——西线总司令龙德施泰特和B集团军群司令莫德尔，这两位认为希特勒会责骂自己丢失亚琛，于是都托故不愿前往，分别派出了参谋长代替前往请求增援以防盟军向鲁尔区挺进（另一种说法是，最高统帅部临时变更了召见对象）。

西线总参谋长齐格弗·维斯特法尔（Siegfried Westphal）骑兵中将和B集团军群参谋长汉斯·克莱勃斯（Hans Krebs）来到东普鲁士的“狼穴”时，都做好了挨一顿臭骂的心理准备。出乎意料的是，在觐见希特勒之前，两人都被要求在“莱茵河卫兵”保密宣誓手册上签字，还被告知如果泄密将被枪毙。两人不明就里，忐忑不安。但这却只是一次日常会议，希特勒没有提及亚琛的陷落。但会后，他们俩及另外13个人被希特勒留下来继续开会，这才聆听到元首扼要讲解的阿登（高原）作战计划。2次大战期间，比利时和卢森堡热衷于开发阿登山区的旅游资源，在这里修建了10多条公路，但阿登山区依然被兵家认为是难以逾越的“天堑”。1940年时德军只用3天就穿越了阿登高原，是计划速度的2倍，现在，希特勒显然想重演“挥镰行动”的辉煌。

根据希特勒授意拟订的计划：加上原有部队，将由28～30个师（内含12个装甲师和摩托化步兵师）编成的2个装甲集团军，从蒙绍和埃希特纳赫间地域突然发起进攻，利用第7集团军的突击掩护南翼，在列日与纳慕尔地段进抵缪斯河，强渡该河，最后迂回布鲁塞尔，攻占安特卫普，切断部署在突破地段以北所有英军和美军兵团的退路，并将其消灭掉。

在菲荷特罕纳（Fichtenhain）的B集团军群司令部里，当莫德尔元帅读着克莱勃斯带回来的阿登作战计划大纲的副本时，不禁惊愕地大声叫了起来：“这是什么鬼东西，根本站不住脚！”他立马给约德尔打去电话，扬言自己不会掺和这件事。

龙德施泰特虽然跟莫德尔关系平平，但也深有同感，于是邀请莫德尔、迪特里希、勃兰登堡和曼陀菲尔等几位军官到他的司令部讨论。他们讨论了几个小时，气氛十分凝重，龙德施泰特、莫德尔分别提出了各自的方案，至少看起来都比希特勒的要合理一些。会议结束后，龙德施泰特提议由莫德尔设法去解决两人计划中的分歧，以便向希特勒提出更有说服力的反对意见。莫德尔原本可以撇开龙德施泰特，独立向希特勒进言，但这一次，他修改了自己的计划，使之与龙德施泰特的计划几乎完全一致。

希特勒一直都不愿意承认德国已无法夺回西线主动权的客观事实，对将军们的质疑，他讽刺道：“很明显，你们已经不记得腓特烈大帝了（此人有“德意志军魂”之称）！在罗斯巴赫（Rossbach）和洛伊滕（Leuthen），他打败了兵力2倍于己的敌人。”希特勒还指出阿登作战进攻的目的不是为了夺取土地，而是为消灭盟军的兵力。

11月3日，在B集团军群的司令部召开了一次会议，莫德尔依葫芦画瓢地要求军官们在宣誓保密的保证书上签字。最高统帅部的代表参谋长约德尔也参加了这次会议，他们看到了“莱茵河卫兵”的详细作战计划。由约德尔负责讲解，他要求德军在48小时内抵达缪斯河，作战日期定在11月25日，将军们都认为抵达缪斯河4～6天是比较合理的时间。莫德尔还提出了另一种解决方案，即根据现实的兵力对比及德国军队的实际能力，把战役限制在一个较小的范围，即“只是迂回到缪斯河”，在亚琛以北形成合围圈，将在锡塔德（Sittard）至蒙绍（Monschau）地区的英美盟军10～15个师切断围歼，此方案俗称“小解决方案”（Small Soplution）。

约德尔拍着桌子大叫：“计划是不可更改的，这是元首的命令！……尽管你们的计划可行性更大，但充其量只能歼灭部分的敌军，并不能迫使盟国坐到谈判桌前来，只是在推迟不幸日子的降临而已！”

哈索·埃卡德·冯·曼陀菲尔时年47岁，是希特勒刚从师长职位上越级提拔上来的（据某些研究者统计，希特勒在整个战争期间总共越级提拔了数百人，这些人大都成为他侵略战争的帮凶，其中就包括莫德尔）。他曾化装成一名上校去前线侦察，得知对面美军的防御非常松懈，侦察队甚至可以深入敌人纵深10多千米而不被发现，于是他要求取消火力准备，以免过早惊动睡梦中的美军。

曼陀菲尔在回忆录中较为客观地评述了对这一时期莫德尔的看法：“尽管莫德尔指挥的是一个集团军群，但他很理解负责具体指挥的下属们的实际困难以及部队的需求，他要求严格，对自己和别人是同一标准，他愿意听取各种符合客观实际的建议。莫德尔还反对把所有党卫队装甲师集中到一个党卫队装甲集团军的做法。但他无力，也不愿意去调和党卫队第6装甲集团军和国防军第5装甲集团军之间的竞争，而2个装甲集团军之间缺乏配合、协同是非常致命的，这一点在后来的作战中逐渐地体现了出来。”

众所周知，莫德尔不是那种把想法挂在嘴边的人，而是以扎实的工作来加快各项准备工作，努力地去消除那些隐患，唯恐耽误时间会加大阿登战役的潜在风险。

根据德军军事计划的制订程序，总参谋部拟定主体框架，列出作战目标和其他关键事宜之后，补充细节的工作由计划执行人来负责。这样，整个阿登作战计划“守望莱茵”的具体筹划是由莫德尔元帅及他高效的参谋团大约五六个人共同制订出来的。战地记者拉尔夫·穆林格（Ralph Mulinge）回忆说：“地点是克雷菲尔德附近一个容易防守而又像临时工房的建筑物里，我们被叮嘱不能对任何人说一个字，要百分百保密。整个阿登计划的策划B集团军群只有5～6人参与，包括莫德尔元帅、他的主要将领、军需与作战军官，以及一个小小的我。”“守望莱茵”执行细节的策划成功体现了莫德尔元帅非凡的参谋才华，这可以比肩当年曼施泰因的“曼施泰因计划”，只不过此时的德军已经不再是1940年那支无敌雄师了。

计划中琐碎的细节耗费了希特勒太多的精力，他的很多想法看上去莫名其妙，譬如坚持为每支突击队配3条毛毯、无缘无故地调离阿尔萨斯的驻军等，但值得一提的是希特勒的“格拉夫作战计划”，这个别出心裁的计划的具体内容是：由奥托·斯科尔策尼（Otto Skorzeny）组成的会说英语的秘密突击队——第150装甲旅（3个营）假扮成美军，乘坐阿纳姆等战役中缴获的盟军军用吉普车（如英军第1空降师的威利吉普车）、谢尔曼坦克、装甲车等，渗透到盟军后方去制造混乱。但是找不到计划中的足够的美军冬季作战服，只得去战俘营里剥取。

11月，莫德尔的集团军群还在沃斯伦、施托尔贝格（Stollberg）之间及亚琛东部继续激战着，而高层则在就阿登战役的战术问题同最高统帅部进行着针锋相对的争论。莫德尔一度对自己的“小解决”方案充满了信心，曼陀菲尔、迪特里希等人都支持他。龙德施泰特显然要老辣得多，他后来回忆说：“我知道到现在还和希特勒去争论任何事情的可能性，那只是徒费口舌而已。所以在与莫德尔和曼陀菲尔商量之后，我遂感觉到唯一可能使希特勒放弃其荒谬目标的办法是另外提出一个可以使他欣赏并比较具有实际可行性的计划。”

进攻中需要承担任务的装甲师仍然在前线作战中，撤不下来，他们的力量严重受损。譬如，党卫队“弗伦茨贝格”师在亚琛被严重削弱，莫德尔建议把它撤下来休整，但接替部队已参加了“守望莱茵”行动，因此只能作罢，而在计划中“弗伦茨贝格”师也是要参加阿登攻势的。因此，莫德尔、龙德施泰特对进攻战斗序列的真实性深表怀疑。当盟军在亚琛和梅斯的攻势日益加强时，莫德尔被迫把预备队派了出去，随着战斗的深入，为“守望莱茵”行动筹备的弹药也逐渐打光了。11月3日，在给国防军最高统帅部的信里，莫德尔警告说：“如果发动大规模的反击，反击部队将因兵力不足而在缪斯河畔停滞，只能形成一个突出部，而无力合围歼灭敌军。并且突出部的侧翼，尤其左翼一定会遭到敌人的猛烈攻击。”希特勒的回复是：“我会给你提供你想要的突击兵力。”

11月26日，希特勒定下12月10日为最有可能发起攻击的日期，进攻命令和计划传达到了集团军一级。莫德尔与龙德施泰特又一次提出了“小解决方案”，希特勒大怒，在训令中回复：“我的意思已经说得很明白了，没有改变的余地！”曼陀菲尔上将不同意其中的一些细节，于是拟定了一份新的计划来找莫德尔。莫德尔很同意曼陀菲尔的新方案，但他刚挨了训不敢做主，道：“你还是去说服元首吧。”曼陀菲尔邀请莫德尔一同前往，莫德尔没有拒绝。没想到希特勒在听完曼陀菲尔的建议，问了几个技术性问题之后，竟全盘接受了曼陀菲尔的建议。

12月2日0:00，希特勒在柏林总理府再次与莫德尔元帅、迪特里希党卫队总指挥、曼陀菲尔装甲兵上将、维斯特法尔上将等人进行磋商。尽管历次陈述均遭希特勒拒绝，莫德尔元帅还想做最后一次（第四次）努力，试图说服希特勒改变其进攻计划。在历时7个小时的会议上，莫德尔作为将军们的主发言人，以坦诚相见的态度和百折不挠的精神，力陈自己的见解，他说：“鉴于敌我力量对比极为悬殊，德军应该集中力量歼敌一部。即曼陀菲尔的第5装甲集团军与党卫队第6装甲集团军不应该渡过缪斯河，而应配合第15集团军，以优势兵力将美军第1、第9集团军的25个师歼灭在锡塔德—蒙绍地区……”希特勒耐心地聆听着，始终没有打断他的发言。

曼陀菲尔在回忆录里慨叹：“他（莫德尔）那天表现棒极了。整个大会议室里的人们在他说出结论时皆为之折服。”但最终，希特勒仍拒绝以莫德尔的“小解决方案”来作为会议下一阶段的议题，只答应解决现在部队装备严重短缺的问题。希特勒只做出了很小的让步：会谈唯一的成果是进攻日期上的修改，把进攻的时间定在了早晨的5:30；把“守望莱茵”这个名字改为“秋雾”，这个新名字是莫德尔的计划中所提出来的。这一结局标志着莫德尔人生和职业生涯的转折：希特勒第一次在他的建议面前寸步不让。

12月8日，希特勒突然对莫德尔提出的空降计划产生了兴趣，希特勒进行了干预。后来因为后勤等因素，不得不又2次推延了进攻日期。德国的气象部门预计，12月16日以后的3～4天，阿登山区和法国东部将有浓雾，能见度低，盟军飞机是无法起飞的。于是希特勒决定在16日清晨发动进攻。迪特里希私自制定了从列日进攻亚琛的计划，莫德尔假装不知道。

12月11日，在离进攻仅剩下5天时，希特勒把参加战役的全体师级以上的军官分2次（第2批是次日）召集到赫森泽根堡附近的“鹰巢”训话，莫德尔属于第一批被召见者。会后，希特勒又挨个和将军们单独会见。12日恰好是龙德施泰特的生日，晚上军官们又去参加了老元帅的生日酒会，然后才各自返回部队备战。

莫德尔是以他一贯以来的那种热情，全身心地投入到进攻的最后准备工作中去的。进攻所必需的燃料分配和供应由凯特尔元帅负责，凯特尔认为现有的已经足够了，只是担心它们被过早地挥霍掉，而且他不保证能通过莱茵河对前线进行及时补给。因为补给迫在眉睫及燃料稀缺，大批补充的新兵训练严重不足，坦克驾驶员只有5个小时的训练燃料，其中还包括夜间驾驶。

德军在阿登的师已达到编制的50％～80％，与美军相较有着3:1的优势。前文中提到的“弗伦茨贝格”师虽然增加到15542人（含341名军官、2713名士官、12488名士兵），但大都是毫无作战经验的新兵，这些人主要来自空军的地勤人员和飞机的炮手，对地面作战一窍不通，大批的1927年—1928年出生的男孩，根本不适合作战，必须重新训练。且严重缺乏装甲车和坦克，这些装备被优先补充给了党卫队第6装甲集团军。于是，“弗伦茨贝格”师被作为第5装甲集团军的预备队，不直接参与“秋雾”行动。

莫德尔巡察那些攻击部队集中的地区，跟士兵们称兄道弟，但却斥责那些做得不够到位的军官。譬如，当第58装甲军司令瓦尔特·克吕格尔（Walter Krüger）装甲兵上将拦住他，抱怨说关于军需用品承诺的和实际交付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距的时候，莫德尔大怒：“如果你还需要什么，就去找美国人要吧！”同样，在面对第5伞兵师师长路德维希·海尔曼（Ludwig Heilmann）空军上校抱怨说补充的士兵缺乏训练、缺少重型武器以及车辆来完成任务时，莫德尔毫不客气地回答：“伞兵们会找到自己的道路和方向，我相信他们的勇气！”

其实粮食方面也存在着较大的缺口，有一部分部队已经得到指示需要自给自足，但人烟稀少的阿登没粮可征，还没开战，德军士兵就已注定要挨饿。

第7集团军下辖第80、第85步兵军，其司令布兰登贝尔格是一个受人尊敬的、具有优秀参谋品质的军人，曾获得过橡树叶骑士勋章。但是他与莫德尔的关系从来就没有融洽过，史学家格尔利茨（Gorlitz）认为，布兰登贝尔格对莫德尔的恐惧甚至超过了对美军第1集团军司令考特尼·霍奇斯（Courtney Hodges）中将的恐惧，连德军人事处的官员也意识到了布兰登贝尔格和莫德尔性格的不搭调。特别是当莫德尔的错误命令传达到第7集团军时，布兰登贝尔格会不起眼地做一些阳奉阴违的事。

伞兵指挥官冯·海德特前去求见莫德尔，当时莫德尔已经睡了。克莱勃斯想挡驾，但海德特一个接一个的难题让他实在招架不了，不得不唤醒莫德尔。

莫德尔睡眼惺忪地坐到海德特的对面。海德特向莫德尔抱怨他的伞兵部队承担任务的困难，譬如要执行任务的伞兵大都是些新手，不是他的旧部等。听完介绍之后，莫德尔只问一个问题：“你部的空降行动，成功机会有百分之十吗？”

“有。”海德特回答说。

莫德尔强装着笑脸：“好吧，那就有必要去做出努力，因为整个攻势的成功概率都不会超过百分之十。”

说完，莫德尔又回床上睡觉去了。

为迷惑盟军，德军使用了假番号，且每一支新部队到达都有一支老部队撤走。西线总司令龙德施泰特元帅还故意用盟军能够破解的无线电发出命令，指示德军在西线停止一切攻击行动，准备帝国的最后一道防御工事“齐格菲防线”，因此盟军误认为德军不会采取非常规的军事行动，虽然美军在9月的时候侦测到了党卫队第6装甲军的组建，尤其是后来破译了德军的一份电文，该电文由希特勒亲自签发，要求“迪特里希在12月10日之前抵达阿登前线”，盟军情报机构确信德军会展开一次大规模反攻，但是布莱德雷等高级将领却不以为然，不予理会。

12月15日15:00，希特勒与希姆莱、维斯特法尔将军等人进行了最后一次战前会议。前线的莫德尔同时收到了国防军参谋部参谋长送来的通知，称：“如果遵守作战指挥原则……肯定可以取得重大胜利。”
(1)



美丽的埃尔哈德特（Alhardt）小姐也是在这天来到B集团军群司令部的，她是来自第53军特种部队的东线老兵，负责把莫德尔的命令打成文字，以及协助办理一些行政事务。这位23岁的女参谋助理也许只是一个很不起眼的小兵，但埃尔哈德特小姐活泼可爱，讨人喜欢，她的到来给紧张凝重、暮气沉沉的B集团军群司令部带来了一丝春风，莫德尔的脸上也露出了久违的微笑。

12月15日晚上天很黑，浓雾笼罩着大雪覆盖的群山。莫德尔元帅还想再一次要求推迟进攻，因为夜间供应报告指出，党卫队第6装甲集团军4个装甲师只有能走到缪斯河20％的距离的燃料，而配给应该在11月份就到位的。龙德施泰特则认为如果再次改期可能会暴露德军的作战企图。16日3:30，维斯特法尔将军在西线指挥部下达了希特勒的攻击决定。德军攻击部队开始向出发位置移动。

希特勒打破了战前的通信缄默，亲自给莫德尔打来了电话，明确禁止他在过缪斯河之前就调转进攻的矛头。命令中包含着非常详细的说明，明确了莫德尔每一步的权限。显然迪特里希的那个小计划被人给告发了，莫德尔不得不给迪特里希打去电话，告诉他“游戏到此结束”。



	[image: ]

	[image: ]




	◎莫德尔刚离开他的指挥所准备去前线视察，手里拿着他使用频率其实不高的望远镜。
	◎1944年10月，莫德尔在与德国的童子军谈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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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5装甲集团军司令曼陀菲尔上将（左）、运输部监察官沃尔夫冈·托马勒少将（中）和B集团军群司令莫德尔陆军元帅（右）正在研究工作。
	◎1944年11月，莫德尔在视察一座正在修建的地堡。
	◎莫德尔以他惯有的那种热情，全身心地投入到进攻阿登的准备工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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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4年11月30日，纳粹青年团首领阿图尔·阿克斯曼（Axmann，左四）和盖世太保头目弗洛里（Florian，左二）来到B集团军群总部，与莫德尔（右一）讨论作战中越来越频繁地征召“希特勒青年团”成员的问题。
	◎莫德尔（左）、克莱勃斯（中）和阿克斯曼（右）正相谈甚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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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4年的“秋雾”行动中，莫德尔在与士兵交谈。
	◎冯·曼陀菲尔男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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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集团军群司令莫德尔元帅（左一）、党卫队第6装甲集团军迪特里希总指挥（左四）、第67步兵军军长希斯菲尔德中将（右二）与一群军官在说笑，对“秋雾”行动，党卫队方面抱着一种乐观态度，迪特里希更是被称为“希特勒的极限角斗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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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军第7集团军司令布兰登贝尔格。
	◎海德特上校（男爵、法律学和政治经济学双料博士）曾在克里特岛、苏联、非洲、意大利、诺曼底、荷兰等地作战，第617位橡叶骑士勋章的获得者。战后海德特加入了西德军队，以预备役准将身份退休。1994年7月7日，87岁高龄的海德特在德国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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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德尔元帅带着他的党卫队副官在部队中视察。




 寒冬里的豪赌

1944年12月16日拂晓，“秋雾”行动终于打响了。德军火炮齐鸣，V1火箭呼啸，几百盏探照灯照向美军阵地，莫德尔B集团军群的3个集团军在100英里的战线上展开了进攻，其主攻方向分成2路攻击纵队：北路是迪特里希指挥的党卫队第6装甲集团军，南路是曼陀菲尔上将指挥的第5装甲集团军。这两路大军集中了一大批的黑豹中型坦克和虎式、“虎王”重型坦克及“猎豹”、“猎虎”等自行反坦克歼击车。

德军士兵大都士气高昂，他们认为自己参加的“是一次伟大的进攻，将在某种程度上奇迹般地碾碎站在祖国门槛上的敌人”。进攻开始之后，龙德施泰特即退居幕后，逐字逐句地发布了希特勒的那个命令，莫德尔只在命令后面附上了一个简短的命令和日期。而美国人将这次战役称为“龙德施泰特的攻势”，说明了当时美军情报的匮乏。从“七·二零”事件之后，希特勒就讨厌那些举止古板的传统军官，也不喜欢龙德施泰特，他只是在利用老元帅的这块招牌鼓舞士气，龙德施泰特的指挥部只是个“传话筒”，战役主要由莫德尔来具体指挥的。


B集团军群（Armeegruppe B）在“秋雾”行动开战时的战斗序列

（1944年12月）

司令：莫德尔陆军元帅

参谋长：克莱勃斯步兵上将

集团军群直属：

第79国民掷弹兵师

第9国民掷弹兵师

第5人民冲锋队旅

1个列车炮兵连、1个装甲工兵连、5个舟桥连



第15集团军（司令：冯·粲根步兵上将）

▲集团军直属：

第506重装甲营

第341突击炮旅

第1防空旅

第2人民冲锋队旅

1个要塞炮营、3个舟桥连

▲党卫队第12装甲军

军直属：第407炮兵旅、第434工兵营

第176步兵师

第59步兵师

第340国民掷弹兵师

▲第81步兵军

军直属：2个炮兵旅、2个要塞炮营、1个重迫击炮营、1个装甲工兵营、1个防空营等

第47国民掷弹兵师

第246国民掷弹兵师

第363国民掷弹兵师

▲第74步兵军

军直属：5个炮兵营

第344步兵师

第353步兵师

第85步兵师

第89步兵师



第7集团军（司令：埃里希·布兰登贝尔格步兵上将）

▲集团军直属：

第47工兵摩托旅

第22人民冲锋队旅

第212国民掷弹兵师第316步兵团

第128战防炮团（5个舟桥连、1个炮兵连）

▲第85步兵军

军直属：1个反坦克营、1个炮兵营又1个炮兵连，

第18多管火箭炮旅

第406炮兵旅

第5伞兵师（表现出色，临时加强第11伞兵突击炮旅、3个炮兵营、2个火箭炮营）

第352国民掷弹兵师

▲第80步兵军

军直属：2个炮兵营又、个炮兵连

第8多管火箭炮旅

第408炮兵旅

第276国民掷弹兵师

第212国民掷弹兵师

▲第53步兵军（空架子）

军直属：1个炮兵营、1个步兵营

一直到12月21日才转隶第212师和第5伞兵师归该军指挥。



第5装甲集团军（司令：冯·曼陀菲尔男爵装甲兵上将）

▲集团军直属：2个人民冲锋队团，3个重装舟桥连。

▲第58装甲军

军直属：第116装甲师装甲侦察营及1个炮兵营又2个炮兵连、1个工兵营、1个人民冲锋营、2个舟桥连

第7多管火箭炮旅

第401炮兵旅

第3战防炮突击旅

第116装甲师（王牌）

第560国民掷弹兵师（临时加强有1个反坦克营、1个炮兵团和1个步兵团）

▲第47装甲军

军直属：1个人民冲锋队团、2个舟桥连

第15多管火箭炮旅

第766摩托化炮兵旅

第128战防突击旅

第2装甲师（表现抢眼）

第26国民掷弹兵师

第130装甲教导师（预备队，临时加强1个反坦克营、2个炮兵营、1个突击炮旅）



党卫队第6装甲集团军（司令：约瑟夫·迪特里希党卫队总指挥）

▲集团军直属：1个装甲突击营、2个战防炮突击营、5个工兵营、1个炮兵营又2个炮击炮连、4个重装舟桥连、3个舟桥连又2个排。

第3伞兵师第3伞兵团

第667突击炮旅

第3人民冲锋队旅

▲第67军

军直属：1个炮兵营、1个战防营、1个工兵营、1个人民冲锋队营、1个舟桥连

第16多管火箭炮旅

党卫队第10“弗伦茨贝格”装甲师（该师在G集团军群地域作战）第十装甲炮兵团

第18国民掷弹兵师（临时加强1个突击炮旅、1个摩托化炮兵营、1个战防炮营）

第62国民掷弹兵师

▲第74步兵军

军直属：1个反坦克营和1个炮兵营

第394突击炮旅

第902突击炮旅

第17多管火箭炮旅

第403炮兵旅

第405炮兵旅

第272国民掷弹兵师

第326国民掷弹兵师

▲党卫队第1装甲军

军直属：2个摩托化炮兵营又3个炮兵连，

第4多管火箭炮旅

第402摩托化炮兵旅

第388摩托化炮兵旅

第3战防炮突击旅

第277国民掷弹兵师

第12国民掷弹兵师

第3伞兵师（临时加强第519重型反坦克营）

党卫队第12“希特勒青年团”装甲师（预备队，临时加强党卫队第506虎式装甲营、第9多管火箭炮旅第14火箭炮团）

党卫队第1“阿道夫·希特勒警卫旗队”装甲师（预备队，临时加强党卫队第501虎式装甲营、第9多管火箭炮旅第12火箭炮团、第84轻型战防炮营）

▲党卫队第2装甲军（预备队）

军直属：党卫队第502多管火箭炮营

党卫队第2“帝国”装甲师

党卫队第9“霍亨斯陶芬”装甲师



备注：“秋雾”行动中，B集团军群的每一个师（尤其是步兵师）专门配属了数量不等的反坦克炮连、战防炮连等，而且各个师、旅、团的隶属很不固定，变数很大，德军指挥部及莫德尔会根据战况（或位置的不同）的需要，临时调动或转隶，譬如，开战后，第66步兵军即在第5装甲集团军序列，第67步兵军在党卫队第6装甲集团军序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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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雾”行动的战役地图。



虽然曾经反对过阿登反击计划，但怀着对希特勒的无限忠诚，莫德尔元帅竭心尽力履行着指挥职责，他负责战线的中部——从文洛到特里尔390千米的战线上共38个师（其中10个装甲师、2个摩托化旅）的作战。具体分派：由布兰登贝尔格将军的第7集团军进攻最南路和保护侧翼；粲根将军的第15集团军在最北端负责牵制美军部队，情况有利时才会转入进攻；曼陀菲尔将军的第5装甲集团军进攻美军防线的中路和占领布鲁塞尔；党卫队总指挥迪特里希的党卫军第6装甲集团军被赋予此次作战的主要目标——攻占安特卫普。

莫德尔在早上6:00用有线电话乐观地向柏林报告：“到现在为止，一切都是在按计划进行。我们按计划占领了预定的目标。”几个小时之后，他又授权克莱勃斯向最高统帅部和龙德施泰特作了通报。莫德尔特别指出，希特勒的命令已经得到了贯彻，B集团军群的指挥官没有做任何的修正，而且“集团军群的目标仍然是安特卫普”，后面跟了一个很醒目的感叹号。报告中还称：“令人惊讶的是，我们的战术和作战都取得了明显的成功！”这一乐观的结论是因为不了解前线的真实状况，莫德尔要从20日开始才会把整个阿登前线走访个遍。

摆在德军当面的虽然只有6个战斗力薄弱的美军师，其中还包括在许特根森林一役中被重创了的第28、第4步兵师，莫德尔对这个作战方向寄予了厚望，对党卫队士兵们发出呼吁：“我们不能再让元首和祖国失望了……发扬德意志的精神前进吧！此时此刻，我们重复我们的誓言，我们的口号仍然是：世界上没有哪支军队比我们集结在埃尔森博恩（Elsenborn）地区的官兵们更优秀！”

党卫队第6装甲集团军实力最为雄厚，拥有14万人、640辆坦克、1000门大炮，但它的进攻正面仅有15英里宽，茂密的森林、崎岖的山地根本不适合快速突破，那里糟糕的道路不足以让4辆坦克并排通行。迪特里希提议用2个装甲师来打开缺口，但被莫德尔拒绝，他认为装甲师应用于第二阶段对列日的攻势。

这一地段的美军第99步兵师由劳尔少将指挥，该师原本只是一支菜鸟部队，这一次却抵抗得非常顽强。在赫芬（Hoven），德军第326国民掷弹兵师的4个营的士兵“如潮水般”涌来，在弹雨中“被成片地放倒”。2天之内死了500多人，伤敌不过十数人左右，更要命的是，他们依然在原地，寸步不前。蒙绍等其他地段的德军也是同样的遭遇，尤其在重要的贝尔格—布特根巴赫—埃尔森博恩一线，战斗难分难解，德军被狭窄峡谷隘道及不断增兵的美军所阻挡。迪特里希最终投入了5个步兵师，进攻仍以失败来收场。

而希特勒设计的“格拉夫作战计划”却取得了出人意料的“部分成功”，虽然150旅因为交通拥堵没有发挥作用，但仍有不少乔装的德军潜入敌后。当时因为征集不到所需要的装备和人员，德军总共只派出了40辆吉普车，其中只有8辆没有返回。被俘的德方突击队员散布的已有一批负责刺杀盟军高级将领的人员潜入后方的谣言，给美英盟军方面造成了巨大的混乱和恐惧，甚至波及千里之遥的巴黎。

为了鼓舞士气，莫德尔在结束一天的议事日程时，经常会说一句话：“全世界的士兵不可能有比在埃菲尔（Eifel）和亚琛战斗过的士兵更好的！”

第二天，海德特上校的伞兵部队也投入了进攻，原本计划要空投的伞兵却只能征集到1000人左右，因为绝大多数优秀的伞兵已经在前阶段的地面防御中消耗掉了，又因为缺少运输机和必要装备，实战时第一梯队只有9架飞机。莫德尔原本希望把伞兵空投到美军第2师和第99师后方的交叉路口，但希特勒坚持了他的“直觉”，命令把伞兵空投到马尔梅迪以北。莫德尔所看中的那个交叉路口后来成了阿登战役北部争夺的焦点，如果德国伞兵能按照莫德尔的愿望，猝不及防地出现在那里，也许能控制那个路口，德军就不会打得那么辛苦。这一次的伞降成了德国伞兵在二战的“天鹅绝唱”。

德第5装甲集团军对面是刚从亚琛撤下来的美军第281步兵师及从美国国内调来的第106步兵师，战斗力平平。在回忆录中，曼陀菲尔这样写道：“我的前锋突击部队迅速穿透了美军阵地，狂飙突进。16:00，装甲纵队开始出动，整个晚上都在照明弹的照映下前进。同时我军在乌尔河上架设了浮桥，午夜时分大部队强渡成功。上午8:00，装甲师接近美军主阵地，并在炮火掩护下迅速地打开了突破口。”完成这“雷霆一击”的正是装甲教导师。

第62国民掷弹兵师曾试图用一个自行车营去偷袭占领圣维特，但这个营没有作战经验，盲目开枪，过早地暴露了目标，美军用加农炮轻松击退了德军的进攻。随后，德军的多次进攻均被挫败。

辅助攻势的第7集团军尽管能用的只有4个师，却也击溃了美军的防御，在那个方向遭到刀兵之殂的是美军第28步兵师。“秋雾”行动是自1942年以来给盟军最大震撼的一次打击，此次行动德军有5倍以上的优势。莫德尔提议把主攻转到曼陀菲尔这个方向上来，遭到希特勒的拒绝，因为“阿道夫·希特勒警卫旗队”师已经打开一个10千米的缺口。

“阿道夫·希特勒警卫旗队”师以“派普”战斗群的100辆坦克作为先锋，想从南面迂回重要的交通中心——大城市列日。他们长驱直入，没有遇到什么抵抗，在途中（马尔梅迪附近）任意地屠杀了几批无武装的美军战俘和比利时平民。1945年3月8日，美国对B集团军群和党卫队第6集团军提出指控，战争结束后，参与屠杀的德国人因此而受到盟国法庭的追究，但只受到轻微的惩罚。约阿希姆·派普（Joachim Peiper）这么做，实际上是对德国派出的假扮美军的突击队员被美军擒获后当作间谍枪决一事的一种报复行为，迪特里希在东线时曾因6名士兵被游击队杀死而报复处决了4000名苏联人，他的部队干出这事并不稀奇。而另一个目的也许是要在美军中掀起“恐怖的浪潮”。莫德尔显然知道此事，但没有证据证明他下过这类命令。

“派普”战斗群推进到斯塔佛洛（Stavelot）郊外夜宿，却没有直接去占领那里重要的桥梁和正北面距离只有0.25英里的昂德里蒙（Andrimont）储存有相当于德军在整个阿登战役缴获的盟军油量100倍的250万加仑的大油库，而且美军第1军的司令部也近在咫尺，这些要地的美军防御极其虚弱。美国的援军第82空降师等部队在一夜之间抵达，“派普”战斗群永远地失去了机会。

阿登的一切景象皆被皑皑的白雪覆盖着，气温在零度以下。道路泥泞和燃料匮乏成了德军进军中最大的阻力，他们的运输队堵塞在狭窄的城镇街道上，不能把急需的物资送到最需要的地方。因为缺少燃料，德军只能使用到一半的大炮，冻僵了的士兵不顾军纪冲入平民家中取暖，抢劫衣物和食品，部队失去了应有的凝聚力。进攻时德军喜欢把67吨重的虎式坦克放在队伍的最前面以威慑美军，但这样做使本来就非常糟糕的路况更加糟糕，崎岖难行的山间土路被碾压成了泥浆、雪水混合的“沼泽河”。所有的坦克车辆都只能低档行驶，而低档驾驶是最消耗汽油的，不到24小时，大多数的德军装甲纵队就出现了燃料不足的窘态。

德军仅仅储备了相当于标准量1.5倍的汽油（而德军参谋部的那些书呆子们是用尺子在地图上量直线距离，山区作战油料耗费根本就不该如此计量），况且大量的汽油存放在后方很远的地方——在莱茵河东岸的运输车队里。一旦大雾消散天气晴朗，盟国空军一出动，德军的整个后勤运输就将完全中断。

早在12月18日上午，莫德尔给最高统帅部的报告中称，为了继续向前进攻，他需要在未来的6个月里，每天都从莱茵河地区发送装载着燃料的列车开往前线。军需部门承诺，情况最好时，可最多有4列军需列车。据莫德尔身边的参谋回忆，在给约德尔和龙德施泰特的电话中，莫德尔告诉他们“秋雾”行动已经失败了。在与龙德施泰特往来的信件和公文中，莫德尔还多次抱怨说无法获得足够的燃料。战前莫德尔要求B集团军群有5个基数的燃料储备，可12月16日时，他最多拥有2个基数的燃料储备。

龙德施泰特则向希特勒建议把第15集团军投入对亚琛的战斗，这样可以牵扯盟军对阿登的增援。这是一个绝妙的建议，美军将领霍奇斯最害怕的就是“这一招”了。可希特勒却很快地拒绝了，他决定把第15集团军作为机动力量暂时不用。

19日，龙德施泰特在会见莫德尔时，两人均认为迪特里希的进攻地段埃尔森博恩地区的地形太过糟糕，5个装甲师放在那里“毫无用处”，让他们摆脱困境的唯一办法就是增援西翼。龙德施泰特还提醒莫德尔注意节约燃料，并用一句荒谬的话来结束谈话：“无论我们需要多少额外的燃料，我们一定都能从敌人的坟墓取得。”

第66步兵军军长瓦尔特·卢赫特（Walther Lucht）炮兵上将的部队已经把“希尼埃菲尔口袋”里的美军2个团给合围了，将在2天内、美军撤往圣维特之前把他们消灭。莫德尔视察该军的第18国民掷弹兵师师部时，见到曼陀菲尔和卢赫特，卢赫特汇报了攻取圣维特的计划。曼陀菲尔说：“没有炮兵的支援你永远拿不下圣维特！”莫德尔听后承诺说：“你们会看到的！”

莫德尔要求卢赫特调兵从南、北两面包围圣维特。卢赫特表示路况非常糟糕，重要的桥梁被炸断、党卫队第6装甲集团军占用本该第66军使用的补给道路等不利因素困扰着部队的调动。

会后，莫德尔、卢赫特前往圣维特督战，拥堵在途中的炮兵单位也获得了移动的优先权。德军在炸毁的桥梁边修建了新桥，卢赫特的2个步兵师终于部署到位了。曼陀菲尔在疏导被友军占据的道路时碰到了也在这里的莫德尔，曼陀菲尔要求增兵，莫德尔进行了干预，希特勒勉强同意增兵，“元首警卫”旅被调给了卢赫特指挥。

直到12月20日，希特勒才同意把主攻的任务移交给第5装甲集团军。

莫德尔不断地催促曼陀菲尔尽快拿下圣维特，以打通公路网，他还需要把卢赫特的军和“元首警卫”旅抽出来去支援迪特里希。晚上，莫德尔把视察情况向龙德施泰特作了汇报，两人交换了对战局的看法。显然，形势很难让人乐观得起来。

在莫德尔的坚持下，“元首警卫”旅提前投入到圣维特的争夺中，这个旅的坦克下午14:00率先从北面攻入城内，21日黄昏临近时，德军完全占领了圣维特，但这里没有他们想象的燃料库。

加上“希尼埃菲尔口袋”里的战果，他们共摧毁了美军88辆坦克、25辆装甲车，俘获7000人（一说9000人）。

美军第106步兵师的残存部队和第7装甲师B战斗群突围以后又在德国人前面重新构筑起了一道新的防线，并坚持到损失了一半坦克之后才逐次撤退。23日，美军退到了萨姆河的后方。美国官方军史承认圣维特之战是二战中美国军队在欧洲战场上所遭到的“最为惨重的失败”。

对巴斯托涅的进攻与圣维特之战同期进行，拜尔莱因装甲教导师的任务就是拿下那里，他们出发后在沿途的村镇不断受阻，“必须不顾损失向前推进”。拜尔莱因后来回忆说：“必须通过一条难以通行的小路，或者直线迂回直扑巴斯托涅。……于是，我决定向前笔直攻击。”这是一个糟糕的决定，他的装甲师离开大路走小路，那些被雨水淹没的小路是一片难以逾越的沼泽，装甲教导师就这样陷在里面了，原本只要2个小时的行程现在几天都到不了。曼陀菲尔在回忆录里说：“拜尔莱因已经失败了。”拥有1万名士兵的美军第101空降师成功地抢占了巴斯托涅。

吕特维茨试图不战而屈人之兵，派出军使去威胁巴斯托涅的美军，要其在2小时内投降，101师代理师长安东尼·麦考利夫（Anthony Clement McAuliffe）用一个单词“呸”予以拒绝。曼陀菲尔把吕特维茨一顿臭骂：“简直是疯了，为了践行你的恐吓宣言，我需要去调大炮和空军来帮忙，把这里夷为平地。”23日，莫德尔发出警告：“如果进攻因缺乏补给而被迫在缪斯河停滞不前，唯一的后果将是：在攻击前线上形成一个突出部，从而消灭大量敌军的计划将化为泡影。”希特勒依然断然拒绝着莫德尔的“小解决”方案。

德军情报部门已经获悉盟军正在派遣4个装甲师、7个步兵师往德军的北翼运动，第5装甲集团军的侧翼已经很危险。龙德施泰特和莫德尔终于说服了希特勒，把埃尔森博恩地区的党卫队装甲师调出来，留下奥托·希斯菲尔德（Otto-Maximilian Hitzfeld）步兵上将第67步兵军的5个步兵师在那里继续进攻。

第6装甲集团军也进入到圣维特地区，德军的交通堵塞变得更加严重了，连莫德尔元帅本人亦深受其害，他不得不在离城市几英里的地方下车，徒步进入圣维特。途中，莫德尔还曾悄悄前往最近的十字路口，挥舞着他的元帅杖，像当年兵败莫斯科时那样，亲自担任交通警察指挥疏导交通。后来莫德尔回忆起这段经历时说，“如此悲惨的境地，昭示着德国陆军引以为傲的传统——周密组织能力的彻底丧失，这是3年来元首干预指挥的后果之一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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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出部战役中，德军步兵正搭乘着坦克进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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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军的防空火炮更多地被用于平射那些训练严重不足又不善于利用地形的德军“菜鸟”，因而杀伤力大得惊人。
	◎“虎王”坦克率先在拥堵的道路上缓慢前进，既耗油，又破坏路面，给后续部队的前进带来极大的困难，延缓了全军的推进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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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莫德尔和他的将军们。
	◎莫德尔（副驾驶位置）乘坐着军车抵达圣维特郊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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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登战役中的美军。许多人抵达一个新地方时，都显得不在战争状态中。
	◎“秋雾”行动初期，德军进展比较顺利，士兵们士气高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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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良的交通工具能使大批的美军援兵迅速赶往阿登地区助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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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66步兵军军长卢赫特。
	◎第47装甲军军长吕特维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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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龙德施泰特（右一）在向莫德尔（左一）询问有关的军情。
	◎巴斯托涅的第101空降师等到了巴顿援军的抵达。





 弥散的“秋雾”

突出部作战后期，莫德尔干预指挥的做法让那些不喜欢他的人们猜想，他也许是喜欢在战斗中表现自己，或者是为了向希特勒、约德尔等人展示究竟该如何指挥进攻。莫德尔调走了党卫队第6装甲集团军几乎全部的装甲部队，把党卫军第1、第2装甲军的装甲力量调动到第5装甲集团军方向，但这并不意味着他打算把装甲部队转交给曼陀菲尔来指挥。曼陀菲尔也很不满，因为莫德尔不通知他麾下的军长就随意地对第5装甲集团军的组织结构实施干扰，“希特勒青年团”师即是受害者之一，他们不断从一个地方调到另一个地方，长途跋涉后的攻击都是仓促展开的。没有火炮的支援，因为炮兵部队也在移动中，没有目标指示，当可以开火之时，又被迫节省弹药。

莫德尔这么做，没有任何益处，反而进一步失去了希特勒的信任。

当时，莫德尔仍然想要拿下埃尔森博恩地区，因为这个地方仍然在美军手里，一旦美军从这里展开反攻，那是非常致命的。他督促第67步兵军加紧攻击的部署。于是，希斯菲尔德和他的师长们在地图上做了一次推演，此地区最大的威胁是美军的炮兵，占领它至少需要4个步兵师。可就在进攻前夕，莫德尔却调走了第67军实力最为强悍的沃尔特·登科特（Walter Denkert）少将的第3装甲掷弹兵师（本隶属于第39步兵军），客观上加剧了德军的混乱，以至于攻击受挫。希斯菲尔德只能投入2个步兵师进攻，结果败得很惨，往后第67步兵军连自保都成问题，就甭提什么进攻了。

莫德尔的这类干预行为可能还与他的焦虑有关。莫德尔与龙德施泰特一直对北上的巴顿部队抱有极大的戒心，因为照这么打下去，B集团军群的主力会被美军切断退路并被歼灭掉，西线的中路即会门户大开，第三帝国就彻底完了。之所以没有出现莫德尔他们所担心的局面，是因为在北翼指挥的盟军将领是蒙哥马利，他的保守对德国人民很难说是福音还是苦难。

乔治·巴顿指挥的第3军（下辖第26、第82步兵师以及第4装甲师）在解救巴斯托涅的途中遇上了罕见的暴风雪，挡在他们前面的是德军海尔曼上校指挥的第5伞兵师，亡命的德国伞兵依托地形寸土必争，美军每前进一步都需要付出高昂的代价。后来经过侦察，美军终于找到第5伞兵师防御的薄弱点，改变了直接冲顶的战法，改行东北向的轴线。这样，巴顿将军所部第4装甲师的第2战斗群（由加菲少将指挥）的少量谢尔曼坦克在圣诞节后的第二天开进了巴斯托涅南部的美军防线。

曼陀菲尔指挥所部绕过巴斯托涅继续向前推进。23日，他的先头部队第2装甲师到达了距离缪斯河6.5千米的小镇塞勒斯（Celles），这是阿登反击战中德军到达的最远地点了，然后他们受阻于英军第29装甲旅第3皇家坦克团的拦截。

雪片般的电文飞到希特勒和莫德尔手中，希特勒才犹疑着同意莫德尔调动总预备队中伊夫·费特少将第9装甲师、戴克特上校第15装甲掷弹兵师加强给曼陀菲尔。希特勒要把更多的兵力用于“北风”行动，而不是加大阿登地区的突击力量。

这天晚上，莫德尔打电话给龙德施泰特，说因为巴斯托涅形势危急，他必须截留第15掷弹兵师的一部以应对这一危机。但即便是这少得可怜的援兵也因为缺少汽油而不能到位。“他们站在那里大排长龙——分布的地段长达100英里——而这正是我最需要他们的时候！”曼陀菲尔后来回忆说。进攻被迫停了下来。

根据莫德尔对战局的解读，在缪斯河东岸取得一些成功是可能的，这符合他战前的“小解决”方案。于是，在圣诞节那一天莫德尔下达的训令是：“渡过缪斯河，并且占领巴斯托涅！”龙德施泰特则认为，党卫队第6装甲集团军应该调到曼陀菲尔的进攻方向上，加强突击力量，在盟军从南北两翼组织起强大的反攻之前给盟军以毁灭性打击。莫德尔告诉龙德施泰特，第2装甲师几乎已经耗尽了所有的燃料，如果继续向缪斯河前进，只能靠步行了。两位陆军元帅的争吵非常激烈，曼陀菲尔则面临着两难的选择，继续前进，还是先拿下制约着后勤补给的巴斯托涅？

美军第2装甲师后来被称为“活动地狱”，它的B战斗群宛如神兵天降，从德军的北面杀出，切断了德先头部队第2装甲师的退路。在距缪斯河大约2英里的地方，由冯·劳扎特（Meinrad von Lauchert）上校指挥的第2装甲师与优势兵力的美军展开了激战，缺油的马克IV型坦克绝望地发起了集团冲锋，东面的德军也企图杀入包围圈来解救被围的德第2装甲师。美军的谢尔曼坦克性能虽然不及德军坦克，但盟国空军出动了强大的“飓风”战机群对德军装甲纵队进行猛烈轰炸，美第2装甲师师长欧内斯特·哈蒙（Ernest N．Harmon）少将则指挥属下A、B 2个战斗群趁机发起了反击。这是一场立体式的屠杀，总共击毙德军2500多人，俘虏1050人。巴顿在战后的回忆录中写道：“敌人撤退了，抛下了80多辆破烂不堪的坦克，还有74门大炮、7辆突击炮、405辆其他车辆也同时被摧毁。”

惨败之后，曼陀菲尔不得不承认缪斯河是可望而不可即的，向莫德尔请求停止进攻。希特勒同意暂缓向缪斯河东岸进攻，但他并没有放弃安特卫普这个目标，而这样的决定没有任何的实际依据，纯粹来自于希特勒内心的盲目乐观。

12月29日，德军堵截不住巴顿从南面增援巴斯托涅的救援走廊，莫德尔坚定了从正面突破拿下巴斯托涅的决心。30日晚上，德国空军利用暗夜盟国空军没有升空之际，出动73架飞机轰炸了巴斯托涅。莫德尔拒绝了最高统帅部把第11装甲师作为预备役师来使用的计划。12月31日、1月1日2天，美军第6装甲师不讲究战术、日益猛烈的强击令德军很焦虑，尤其是第7集团军依然被钉在维茨（Wiltz），德军侧翼存在着极大的隐患，龙德施泰特忧郁地警告：“这里必将会是第二个斯大林格勒。”

美军在阿登区域的总人数已经达到84万，另有1300辆坦克、182门自行反坦克炮和394门火炮。12月31日，希特勒不顾力量对比的劣势，在阿尔萨斯实施了代号为“北风”（Operation Nordwind）的新战役。这次进攻抽调了G集团军群（约翰内斯·布拉斯科维茨陆军大将指挥）的第1集团军（奥勃斯特·菲尔德尔将军）9个师（1个装甲师）来承担，“上莱茵”集团军群（海因里希·希姆莱党卫队总指挥）的第19集团军（赫尔曼·弗奇将军）3个步兵师和1个装甲旅从南部助攻，向斯特拉斯堡以北地域突出部底线突击，企图包围歼灭美国第7集团军，然后向西扩大攻势，迫使巴顿转移兵力应对这次进攻，以缓解阿登南翼德军的压力。

莫德尔对进攻抱有一些奢望，这一天他在写给第116装甲师师长冯·瓦登博格（Von Waldenburg）的信中这样写道：“我们绝不能放弃希望。要么生存，要么毁灭！”

美国人虽然通过“超级密码机”得知了德军的进攻意图，但是盟军高层之间产生了分歧，美第7集团军因调走了主力去增援阿登而兵力空虚，陷入三面受敌的困境，伤亡惨重，德弗斯被迫指挥着美军撤退到了穆德河的南岸。

赫尔曼·戈林的纳粹空军在1945年1月1日全部被动员起来，发动了一次代号为“底座”（Bodenplatte，也译为“地平线”）的大型空中攻势，总共出动了1035架战斗机和战斗轰炸机，袭击了低地国家（荷兰、比利时）的机场。这次空袭由西线航空军团司令施密特少将指挥，佩特茨少将的第2航空军（辖第3战斗机师和第5战斗机师）任主力，虽然是一些东拼西凑的战斗机、轰炸机联队，但攻击取得了成功，大量的美英飞机被摧毁在地面，连蒙哥马利元帅的“达科他”式座机也被击成了碎片。德国方面宣称摧毁了500架敌机，而梅里安著的《阴暗的十二月——突出部作战始末》则称是260架。

德国空军也损失了277架飞机，其中有将近200架是飞返时被己方用来掩护V2 弹道火箭发射地域的高射炮群给击毁的，因为高炮部队事先没得到通知。几十名有经验的机组人员就这样冤枉地死去，这样的损失对于穷途末路的纳粹德国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当然，还有一种否定德军自伤的说法，认为绝大部分德军飞机是被盟军击落的。

莫德尔和曼陀菲尔都意识到战局已经非常不利了。吕特维茨的任务是守住西翼的防线，有希特勒在那盯着，莫德尔不敢放弃那些占领的地方以抽调出部队，巴斯托涅方向的战斗改由新来的第39装甲军的德克尔中将指挥。虽然双方都在增兵，但美军无论是兵员、坦克和重炮数量都远远超过德军，曼陀菲尔已得出结论，现在是放弃进攻立即转入防御的时候了。莫德尔仍不想放弃，且希特勒敦促莫德尔继续执行攻击巴斯托涅的命令，于是莫德尔命令曼陀菲尔必须尽快拿下巴斯托涅，曼陀菲尔和他的部下均认为要1月4日才能准备好。

1月1日晚，莫德尔亲临党卫队第1装甲军指挥部视察，要求迪特里希的部队和党卫队“霍芬斯陶芬”师、“希特勒青年团”师的一部分、第340国民师的大部分约9个师的兵力在第二天早上天一亮就展开反击。这已是德军的最后攻势了。

在西南方向，“希特勒青年团”师的2个团和第340国民师沿铁路线杀向巴斯托涅。起初很顺利，但随后美军从隐藏的位置用迫击炮火进行轰击，德军损失惨重，譬如，第9突击连损失了80％的人员，其中一半是死了的。第26掷弹团第2营只剩下16名士官和士兵。讽刺的是，美军所用的迫击炮是缴获德军的81毫米迫击炮。

整个巴斯托涅已经打成一锅粥。在1月7日，莫德尔元帅下令要拿下美军第 501伞兵团控制的玛格丽塔（Magereta）以西的制高点。但士兵们对他的命令没有什么反应，“霍芬斯陶芬”师已非常疲惫。莫德尔亲自打电话给第一线的连长要求冲上去，但遭连长拒绝。师长施泰德勒尔（Sylvester Stadier）旅队长也反对大白天进攻，称自己的军队和装备“将毫无意义地被打成碎片”。两人激烈地争吵着，莫德尔最终不得不让步，同意把进攻推迟到晚上。入夜以后，“霍芬斯陶芬”师重新展开攻势，终于在午夜前后拿下了美军的阵地。

第二天，莫德尔根据获得的情报（破译了盟军交通管制中心的往来电文，得知增援部队正在通过缪斯河大桥等）知道美军即将开始南北大反攻，而已方的弹药、燃料已经告罄，根本没有突破美军防线的可能。巴斯托涅的守军得到巴顿第3军的增援，无论是坦克、重炮的数量，还是兵力都远优于德军，炮弹仿佛用不完，而德军的火炮则少得可怜。

德军伤亡惨重被迫往后撤退，莫德尔开始反复敦促希特勒同意立即停止没有希望的进攻，龙德施泰特元帅也在提着同样的要求。可希特勒拒不接受，要求守住军队所到达的地区。莫德尔下令把攻击重点转向切断巴顿第3集团军与巴斯托涅的联系，而不是攻击巴斯托涅本身。曼陀菲尔很不满，道：“B集团军群司令生生地把弓弦给拉断了！”

美英盟军的强大攻势随即从德军的两翼展开来。1月12日，希特勒又釜底抽薪地下令调回党卫队第6集团军（4个装甲师、1个摩托化师，约800辆坦克及自行火炮）前往苏德战场，这样，实力大损的整个B集团军群面临着被围歼的危险。

莫德尔的党卫队副官战后回忆了这样一桩往事：“秋雾”行动后期，莫德尔去战场巡视，当时是傍晚，他们遇到一队在风雪及泥泞中跋涉的士兵，莫德尔示意停车，迎着这队士兵走去。士兵们没想到会在这里遇到陆军元帅，于是纷纷驻足行礼。莫德尔态度和蔼地嘘寒问暖，他很吃惊地得知这是一个步兵连的兵力，问道：“其他人在哪里？”“都完了！死的死，伤的伤，要不就是被俘了，元帅阁下。”一个军士模样的人回答说。莫德尔听后沉默不语，跟士兵们点头告别，然后和副官默默地回到车上。一路上莫德尔都很沉默，良久才对他的副官说：“指挥官必须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善待部下，你知道吗？现在的形势对他们来说，是多么的糟糕啊……”

在盟军强大地空优势兵力的追击之下，德军损失惨重。只是因为下着大雪，盟军只能沿着道路追击，突出部西部的德军才得以逃脱，他们并不是溃散，而是有组织、有技巧地撤退。在东线，“防御大师”莫德尔已不止一次这么做，在主力部队撤退的同时，德军后卫部队小股步兵和少量装甲车坦克组成的战斗群始终牢牢地挡在美军的前面，甚至通过短促的反冲锋来让盟军的前锋部队头破血流。漫天的风雪阻止了盟军空中优势的发挥，加之盟军不愿意运用轻骑穿插战术，过于求稳怕损失，这也是莫德尔能够保全部队框架的另一个原因。

不过，德军大量损坏了的第一流技术兵器不得不在退却中丢弃，因为整个B集团军群也只有6个坦克维修连，缺乏能进行大修和中修的维修站，而且各个维修单位缺乏足够的零配件，同时又缺乏运输工具，特别是油料，无法将这些兵器运出去。最具代表性的例子，在《希特勒的最后一次赌博》第174页提到，派佩尔战斗群遗弃在斯图蒙香格里特-拉格莱德（Stoumont-La Gleize）的装备：7辆虎式坦克、50辆中型坦克（豹和IV号）、3辆防空坦克、70辆半履带（SPW）、众多的20毫米高射炮车辆、1打的75毫米突击炮和坦克歼击车、十几辆SP105毫米和150毫米榴弹炮机及许多其他车辆。德军退却时损失的坦克和自行火炮数量比整个进攻过程中损失的数量要多得多。早知如此，也许莫德尔真不该在进攻初期那么精打细算，舍不得把宝贵的坦克浪费在不适应于坦克作战的地段。

从阿登山突出部南、北正面发起进攻的美国第1和第3集团军于1月16日在乌法利兹地域会合，截住了2万名来不及撤退的德国人，并把他们全部俘虏了。

布兰登贝尔格第7集团军第80军的阵地尤其岌岌可危，德军拼命地往这里增兵，莫德尔调来装甲教导师、第2装甲师残部等前往增援，委任吕特维茨负责指挥，但因为缺油，步兵反而先行抵达。莫德尔通过龙德施泰特获得了希特勒的同意，把B集团军群所有的部队撤到“西墙”的后面，为了保证装甲部队的撤退，莫德尔还命令在奥尔河上架设浮桥，这些桥梁在后来的撤退行动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成为德军的生命线。

第3伞兵师、元首警卫旅等部队则在搏命地拼杀殿后，希望能挡住蜂拥而至的追兵。但是缺乏燃料，无法用机械来清除积雪，因而德军后撤移动缓慢。天气好转之后，强大的盟国空军便在渡口形成了绞杀效果。

21日，希特勒对莫德尔的抱怨非常愤怒。他下令阿登前线的所有“集团军群、军、师级别主官及参谋长必须确保向元首本人真实汇报，任何师级规模的进攻、防守或撤退，及其他战术动作都必须向元首报告，任何掩盖事实的行为都将受到严惩，无论是故意还是疏忽……”希特勒还严令B集团军群必须“为每一寸土地拼死奋战”。莫德尔发现那些严格的束缚同样适用于他，他不再有见机行事的权力，只能执行，没有任何的战术自由，他这个集团军群司令、陆军元帅实际上已经没有权利了。于是他借酒消愁，对身边那些他还能管得着的参谋们发泄。

3天后正好是莫德尔元帅54岁的生日（1945年1月24日），而德军却在这一天丢掉了圣维特，“秋雾”行动走到了尽头。为了让苦闷的陆军元帅好过一些，B集团军群司令部的参谋军官从东普鲁士前线召回了莫德尔的长子18岁的汉斯·格奥尔格，促成了莫德尔与儿子的最后一次会面。

汉斯·格奥尔格，1944年—1945年服役于大德意志师，时任候补军官。关于和莫德尔的这次见面，他后来在书中这样写道：“我在西线逗留了几天，陪着父亲视察前线，兴致勃勃地参加了几场拼酒游戏，甚至还与父亲、B集团军群的参谋们打了一场酣畅淋漓的雪仗。但假期很快结束了，我乘车离开了B集团军群的司令部城堡。坐在后座回头遥望着送行的父亲，父亲一直在那目送着我坐的车子越驶越远，他疲惫、单薄的身影离我越来越远了。我永远也忘不了他送别时的眼神，他深陷的双眼显得格外严肃，但投射出来的更多的是孤独和依恋。突然间，有一个念头紧紧揪住了我的心：我再也见不到父亲了。”

战后，汉斯·格奥尔格加入了联邦德国的军队，1980年时担任联邦德国国防军第7装甲旅的旅长（军衔为准将），1987年退休。而且像他父亲一样，汉斯·格奥尔格也写下了一些军事学术书籍和回忆录。

莫德尔的快乐是短暂的，因为攸关他个人及第三帝国命运的战局已无可挽回了。1月28日，德军的各个集团军退回到出发阵地，同时武器装备也已经丢弃得差不多了。德国本土早已经资源枯竭，因而不会有任何他们所要求的提高战力的补充了。更重要的是，原本满怀着希望，愿意为了胜利打到最后一个人的高昂士气已经明显降低了，整个德国笼罩在一种悲观失望的气氛中。这个时候是否还有谁会想起在开战之前莫德尔元帅说过的那句话：“这个计划根本就没有任何理由。”

冯·曼陀菲尔则回忆说：“阿登战役后，希特勒开始畏首畏尾，除了些小规模的战斗外，几乎再没有什么作战计划了。”

德军在阿登的伤亡是很难有准确的数字。德军方面称在阿登方面死伤了45000人，布莱德雷则宣称消灭了25万人。德军与盟军方面宣称的伤亡人数大相径庭，譬如“希特勒青年团”师，能够被证明的是死亡27个连、排长，盟军宣称俘虏该师9870人，德军方则一直予以否认，认为盟国“极大地夸张了”。关于该战役的伤亡，相对可信的是：德军有67200人负伤，12500人阵亡，5万人被俘；另外损失了600辆坦克及重型火炮、1600架飞机和6000辆汽车。英军的损失是1408人伤亡（死亡200人）；美军的损失是死亡19000人，47000人受伤，15000人被俘或失踪，另外损失了733辆坦克和火炮。

有一点是确定无疑的，盟国可以轻易地补充这些损失，而德国，莫德尔却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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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3日，一个正在通过斯特拉斯堡北部海格纳森林的德军豹式坦克行军纵队（可能是第25装甲师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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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军在阿登的反击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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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67步兵军军长奥托·希斯菲尔德步兵上将。此图是他担任上校时的留影。
	◎“秋雾行动”中的德军第116装甲师的士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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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登战役中，莫德尔（右二）与军官们在商讨军情。
	◎美军第3军军长乔治·巴顿。
	◎另一份数据显示德军出动了超过800架飞机，以福克沃尔夫Fw190s和梅塞施密特Bf109s为主。他们突袭了盟军在比利时和荷兰的前进机场。尽管很多攻击是无效的，但仍摧毁了224架盟军飞机（其中英国皇家空军144架），重创84架（基本上无法修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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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4年，在缪斯河的美军第2装甲军。
	◎德军第2装甲师师长冯·劳扎特上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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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莫德尔在向从前线下来的官兵询问情况。
	◎莫德尔在鼓励这些饥寒交迫的士兵继续战斗，大多数士兵的脸上仍挂着笑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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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军战俘用毯子裹抬自己的战友向美军投降。
	◎参加完野战军事会议的莫德尔。有一种说法，认为莫德尔早在斯大林格勒战役后就已经意识到了德国的失败，阿登战役之后则更加绝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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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盟军的机群正在飞越巴斯托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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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莫德尔的最后一个生日是在阿登突出部的前线指挥部里度过的。
	◎莫德尔最后一个生日时，在阿登指挥部里的留影。






————————————————————


(1)
  摘自瓦尔特·瓦利蒙特所著的《德国国防军大本营》一书。



第十章　口袋里的毁灭


 纸糊的防线

1945年1月12日，根据盟国的请求，斯大林命令苏军兵分三路在东线发起了凌厉的攻势，尤其科涅夫指挥的乌克兰第1方面军、朱可夫指挥的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进展神速，他们很快就粉碎了盘踞在波兰的德军集团，在500千米的防御正面上实施了突破，突破纵深达到100～150千米。德军的野战第9、第17集团军及第4装甲集团军等部队纷纷溃败而逃，A集团军群已然溃不成军，在维斯瓦（Vistula）河—奥得（Oder）河战役中德军有25个师被击溃，35个师被全歼。苏军乘胜强渡了奥得河，踏上了德国的本土，坦克锋线挺进到了距柏林仅50千米的地区。

而当时阿登战役还在进行当中，希特勒被迫中止了西线的作战，抽调回党卫队第6装甲军等装甲部队前往东线填补缺口。希特勒听信了苏联两栖间谍的假情报，误判苏军的主攻方向会选在两翼，于是他把好不容易从西线拼凑出来的主力调往了匈牙利方向，从而失去了在家门口（即柏林战役）翻盘的最后机会。

即使德军两翼重兵设防，仍不能挡住苏军的推进。到1月30日，匈牙利战线的苏军仍然前趋至布达佩斯附近，德军虚弱到没有什么力量可以阻止苏军占领维也纳。东线战局已经毫无希望了，整条防线千疮百孔，已一败涂地。但在1月30日纳粹党获得政权的20周年纪念日上，希特勒对全国发表了最后一次广播讲话，他声称：“德国绝不会投降！”“所有的事件都取决于我们坚定的意志，取决于我们对牺牲所做的准备！”很显然，这一场对德国而言毫无取胜希望的战争仍将持续下去。

话题回到莫德尔所在的西线，与盟军对峙的德军名义上还有65个步兵师（其中有24个师完全没有火炮）和8个装甲师，实际人数不会超过美、英师级单位人数的1/3，弹药、技术兵器和燃料严重不足，且完全丧失了制空权。莫德尔的B集团军群下辖着第7集团军、第15集团军和第5装甲集团军等3个军团，实力大不如前，空中支援由第3航空队和“帝国航空队”来承担，他们在特里尔、鲁尔蒙德一线设防，仍是纳粹在西线的砥柱力量。

“市场花园”行动的失败表明，布兰德·蒙哥马利“从北面快速突破莱茵河，攻占鲁尔区”的策略是失败的。阿登战役之后，艾森豪威尔又主持制定了“消灭莱茵河以西的德军”、“夺占莱茵河以东的登陆场”、“抢占鲁尔，攻占德国的南部地区”等作战计划。此时的盟军已经增加到70个师的兵力，分成第21集团军群、第12集团军群和第6集团军群3个巨大战役集群。根据第三方苏联的统计，1945年2月初，西部战线德国与西方盟国的兵力对比是1:2.7（182万对485.9万人），坦克、自行火炮及强击炮之比是1:5.7（2000辆对11300辆），作战飞机（空优）达到1:11.7（1000架对11700架）。

西线悬殊的力量对比也是没有任何希望的，现在只有天气能延缓德国人末日的来临。一月大雪纷飞，二月初冰雪融化，缪斯河和莱茵河的洪水泛滥，道路变得泥泞不堪，坦克和重型运输车辆行驶受到限制，盟军的攻击步伐慢了下来。不过，在东线苏军胜利的刺激下，盟军不得不把进攻再次提速起来。盟国3个集团军群都有自己进军莱茵河的计划，但时间全定在2月8日。盟军首先是利用强大的空中优势对德军阵地及其纵深进行了为期一周的猛烈轰炸，以破坏铁路、公路、交通枢纽、桥梁、轮船渡口、供应基地及莱茵河以西以东的其他设施。

2月8日，蒙哥马利又实施了长达5个小时的火力准备，700架重型轰炸机投下2000吨炸弹，1050门大炮轰击了5个小时。然后第一梯队4个加拿大师展开进攻，德军阵地只有1个已经被地空火力严重削弱的师，于是盟军很快就前趋到齐格菲筑垒线，此即莱茵兰战役的开始。

其中，芮斯华森林之战（Battle of the Reichswald）尤具代表性，它打击的是莫德尔的友邻部队。当时猛烈的炮火完全瘫痪了德军第一道防线，士气低落的德国士兵许多人一枪未发就举手投降了。不过，当时雨雪交架，寒风刺骨，雨水把战场变成了泥沼，交通严重堵塞，盟军的进展仍非常缓慢。

阿尔弗雷德·施勒姆（Alfred Schlemm）将军指挥的第1伞兵军只有12000名士兵和36门自行火炮，没有预备队，他们利用这恶劣的天气，依托赖赫斯瓦尔德的森林地形，进行了疯狂的防御战。当英军和加拿大军进入赖赫斯瓦尔德的茫茫林海时，德国伞兵让他们行进艰难，他们最终花了4天时间才突破德军的前沿，攻下了克勒弗（Kalhofer）市。森林争夺战虽然结束，但停滞在德军的主阵地前，蒙哥马利的进攻因此步入了泥潭。

美军第9集团军以3个军为主力，总兵力达到303243人、1394辆坦克和130个炮兵营（2000门以上的火炮），也在2月8日5:00展开了“手榴弹行动”（Operation Grenade），直接针对莫德尔的B集团军群。

2月10日，美军已准备向鲁尔工业区推进了，先行的突击队逼近到乌尔夫水坝，德军破坏了水库机房，打开水闸。几个小时内，鲁尔河就泛滥成灾，洪水像瀑布一样倾泻而下，灌满了罗尔河和罗尔山谷。河床宽度由360米增大到1000米，水位升高1.5米，美军2个集团军都被阻挡住了，他们在洪水和泥沼中挣扎了2个星期才得以摆脱纠缠渡过鲁尔河。

洪水同时也淹掉了3个区的城镇，受灾的还有大批德国民众，福格尔桑（Vogelsang）的行政长官莱伊（Ley）认为德国军队没有保护好百姓，要求惩办肇事者。第86步兵军负责该地区的防卫，军长埃里希·施特劳贝（Erich Straube）步兵上将、1个师长和1个炮兵团长因此被押送到军事法庭审判，但是第15集团军的军事法庭却宣判他们无罪释放。莱伊及戈培尔都很愤怒，表示强烈不满。莫德尔与粲根关系本来就不好，于是他也质疑审判结果，要求再次开庭。但是后来莫德尔改变了主意，转而同意了法庭的判决。这一官司打到了希特勒那里，希特勒要求把施特劳贝等军官提交到特别法庭审判，莫德尔坚决反对，这件事最后终于不了了之，施特劳贝幸运地活到了战后，1971年3月才辞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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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2月，盟国发起的“莱茵兰战役”示意图。



以水为兵，B集团军群获得了暂时的喘息。这样，莫德尔就可以把第116装甲师、第15装甲掷弹兵师等部队作为援兵抽调出来，派往加拿大军队突破的地段。在右翼，德军骤然加强了兵力，终于以9个师（内含2个装甲师、3个伞兵师）挡住了蒙哥马利的推进。当然，从长远来讲，莫德尔的这种拆东墙补西墙的用兵，除了拖延时间，对于胜负没有太大的意义，而且这种换防，部队需要重新熟悉阵地，作战效能因此减半，德军又严重缺乏燃料，因而这类调兵实则得不偿失。

2月13日晚，英国空军轰炸机部队的司令哈里斯下令出动了近800架轰炸机，袭击了德国东部城市德累斯顿，第一批245架，第二批529架。第二天，美国第8航空军的400架轰炸机再次光顾了这个可怜的城市。“熊熊的大火无法控制而蔓延到狭窄的街区，由于缺氧，有大批的人死亡。”总计有约20万的德国人在轰炸引起的大火中丧生，伤亡人数远远超过了后来广岛、长崎的原子弹造成的死伤人数。实际上，在残酷的战争中，是没有正义可言的。德累斯顿大轰炸还迫使30万德国难民离开西部，向着充满复仇怒火的挺进中的苏军逃去……

莫德尔很震惊，他的家就在德累斯顿，由于无法得知妻子和女儿的下落，在打给希特勒的电话中，莫德尔情绪激动地请求去德累斯顿寻找亲人，但遭到希特勒的拒绝。于是，莫德尔私自派副官皮林前往德累斯顿寻找亲人，皮林不辱使命，找到了莫德尔的妻子和女儿，把她们送往了莫德尔哥哥奥托的家暂避。

面对行将覆灭的危局，莫德尔与C集团军群司令库尔特·斯图登特伞兵大将在碰头会上讨论了当前形势及还击西方盟军这次进攻的准备工作，特别讨论了不能迅速调遣预备队、缺乏燃料等问题，但他们并未讨论出行之有效的解决办法。

值得一提的是，2月17日，莫德尔的参谋长汉斯·克莱勃斯被调回柏林陆军总部任职，3月，他将接替古德里安出任参谋总长。莫德尔和克莱勃斯的感情相当深厚，两人从1942年初勒热夫的第9集团军司令部开始合作，3年来几乎是形影不离。莫德尔与绝大多数的参谋长关系都很差，唯有克莱勃斯是个例外。有人认为是因为克莱勃斯就是莫德尔的影子，他跟莫德尔一个鼻孔出气，包括他的姿态、手势都像极了莫德尔。因此他的离开多少对莫德尔还是有一定的影响。莫德尔的参谋长换成了卡尔·瓦格纳（Carl Wagener）少将，瓦格纳将军被提拔之前担任的是第5装甲集团军的参谋长，他加过两次世界大战的老兵，是南方集团军群“卡梅涅茨-波杜尔斯基”（俗称“胡贝口袋”）里的幸存者之一，作战经验相当丰富，但是他跟莫德尔的关系平平，也曾请求调离，但未遂。

2月23日，利用德军主力北调的战机，美军第9集团军4个师开始强渡鲁尔河，他们的目标是杜塞尔多夫和科隆。盟军实施了猛烈的炮火覆盖和8000架次飞机的狂轰滥炸，所在地段的德军是粲根上将的第15集团军，该集团军兵力空虚，仅有4个不满员（第176国民掷弹兵师、第338步兵师、第186国民掷弹兵师和第1伞兵军一部分）的师，装备短缺，弹药不足，却要防御绵长的战线。而粲根在指挥中也出现了一些错误，没及时调动部队。

猛烈的陆空火力很快就把德军薄弱的防御力量给打垮了，美军只付出了死亡92人的代价，渡过了鲁尔河，架起了7座浮桥。莫德尔任命拜尔莱因将军组成一个装甲集群，试图进行反击。但是这个坦克群刚刚集结起来，就被盟国空军发现给炸散了。3天之后，盟军又占领了埃尔克伦茨（Erkelenz），把突破正面扩展到宽32千米、纵深16千米。26日，右翼的加拿大军队也配合性地恢复了进攻。27日，临时配属给巴顿集团军的第10装甲师迅速地拿下了古城特里尔（Trier），这座城开埠于公元前16年，有近2000年的历史，是德国最古老的城市，也是马克思的诞生地，盟军统帅部曾以为需要4个师才可以攻下来的。

以13个兵力弱小的师来防守200千米的突出部显然是不明智的愚蠢行为，因为就人数而言，这些德国师实际上半数都不到。龙德施泰特、莫德尔不厌其烦地向希特勒陈述：“在第15集团军的防御地带里，德军每一个旅要应付对方一个完整的师，盟军有1000辆坦克，德军只有150辆……”龙德施泰特甚至说道：“特别是B集团军群的兵团，经过长期艰苦紧张的战斗，无论是体力，还是精神上都严重地丧失了战斗力。……必须火速放弃这个突出部，以挽救那些还没有被击溃的军团。”

希特勒在27日签发的电报中断然拒绝了龙德施泰特的请求，禁止任何形式的撤退。在后来的军事会议上，希特勒说：“这些人完全没有远见，后撤意味着把灾难从一个地方搬到另一个地方。”希特勒的理由也不是全无道理，德军必须尽可能地保住莱茵河背后的鲁尔工业区，如果匆匆撤退，鲁尔区的补给线——莱茵河大动脉也会随之被切断，由此给纳粹德国的后勤带来的严重后果是不堪设想的。最后，龙德施泰特无可奈何地承认“确实没有选择的余地”。

2月底，莫德尔还抽空回到穆尔豪森（Muehlhausrn）的哥哥家探望了自己的妻子，他们曾经的家已在盟军的空袭中毁于一旦。

正如戈培尔在日记中所描述的那样：“敌人在空中耀武扬威，我们对此毫无办法。帝国正慢慢地变成一个荒漠。”

柏林的陆军总部在3月1日宣布已经不能再为B集团军群提供任何增援部队，因为缺乏燃料。莫德尔除了静态防御之外已经别无选择。美军稳步地逼近门兴格拉德巴赫（Mönchengladbach）、埃尔福特运河和科隆，英军和加拿大军则在戈赫（Goch）一带胶着。

3月2日，约哈希姆·冯·克洛兹弗里希（Joachim von Kortzfleisch）步兵上将来到B集团军群，他被任命为莱茵河桥头堡集团的指挥官。此人是“七·二零”事件中的风云人物，那时他还是柏林第3警备分队的指挥官，当密谋份子把他传唤到本格勒，他拒绝服从奥尔布里希特的命令，还不停地叫喊着：“元首还活着！”最后密谋份子只得将其逮捕并监禁起来。事后克洛兹弗里希扶摇直上，官运亨通。这般死硬的纳粹的到来，体现了希特勒贯彻死守的意图和对莫德尔的不信任。

德军在埃尔斯多夫（Elsdorf）等地进行了疯狂的抵抗，由虎式坦克对抗潘兴坦克，宣称击毁了200辆盟军坦克，为了避免被围歼，莫德尔不得不安排了一次以自己名字命名的撤退行动。为避免兵败如山倒的局面，莫德尔执行着残酷的战场纪律，一些试图放弃抵抗或逃跑的士兵会被吊死在路两旁的树干上。

希特勒严令第5装甲集团军必须死守阵地，绝不允许任何人和装备撤过莱茵河。可战败是不以纳粹的意志为转移的，参谋助理埃尔哈德特小姐这样跟身边的人说：“我不得不诚实地告诉你们我是如何看待他的，他表现得就像我们所见的一名普通的货车司机。他过去常给军官们打气加油，尽管从内心深处来说他们之中没有人相信还有再继续战斗下去的意义……”


德国B集团军群的战斗序列（1945年1月21日）

司令：瓦尔特·莫德尔陆军元帅

参谋长：汉斯·克莱勃斯步兵上将

首席作战参谋官：冈瑟·赖希海尔姆上校




第15集团军
 （司令：冯·粲根步兵上将；参谋长：沃尔夫·冯·卡克登上校）

党卫队第27“朗厄马克”志愿掷弹兵师

党卫队第28“瓦隆尼”志愿掷弹兵师

第12国民掷弹兵师

▲第12党卫队军（弗里茨·拜尔莱因装甲兵中将）下辖：

第176步兵师

第183国民掷弹兵师

第59步兵师

▲第81军（弗里德里希·科希林步兵上将）下辖：

第363国民掷弹兵师

第353步兵师

第85步兵师

▲第74军（卡尔·皮克勒上将）下辖：

第272步兵师

第62国民掷弹兵师




第5装甲集团军
 （司令：冯·曼陀菲尔装甲兵上将；参谋长：卡尔·瓦格纳少将）

第167国民掷弹兵师

第3装甲掷弹兵师

▲第67步兵军（奥托·希斯菲尔德步兵上将）

第277国民掷弹兵师

第3伞兵师

第89步兵师

第246国民掷弹兵师

▲第13步兵军（汉斯·费尔伯步兵上将）

下辖：

第18国民掷弹兵师

第326国民掷弹兵师

第9装甲师

▲第66步兵军（沃尔特·卢赫特炮兵上将）

第560国民掷弹兵师（残余）

第15国民掷弹兵师

第26国民掷弹兵师




第7集团军
 （司令：埃里希·布兰登贝格尔上将；参谋长：克里斯托弗·格斯多夫男爵少将）

第9国民掷弹兵师

装甲教导师

▲第47装甲军（司令：冯·吕特维茨男爵中将）

▲第53步兵军（司令：冯·洛切瑞契骑兵中将）

第276国民掷弹兵师

第79国民掷弹兵师

▲第80步兵军（弗兰茨·贝尔法学博士步兵上将）

下辖：第352国民掷弹兵师

第2装甲师

第212国民掷弹兵师



因为缺乏燃料，曼陀菲尔也只能做有限的机动，而“机动作战”曾是莫德尔在东线防御制胜的法宝，现在却完全丧失了。曼陀菲尔擅自把3个师用于科隆方向作战，莫德尔非常愤怒，萌生了解职曼陀菲尔职务的念头，希特勒终于同意撤退。此时，美军已突破了整条防线，第5装甲集团军撤退时已剩不下什么了。

随着埃里希·布兰登贝格尔上将的第7集团军残部则退过了摩泽尔河，莱茵河西岸只剩下1个由9个师的散兵游勇所组成的集群在殿后，他们还组建了一个名不符实的“汉堡”师。因为这些残余德军仍有野战炮在支援，美军不知道德军的虚实，对这些死硬的德军伞兵很顾忌，所以进攻迟疑，给德军留出了撤退的时间。3月9日夜，西岸9个师的德军也部分撤到了东岸，后撤时他们炸毁了一些重要的渡口。阿尔弗雷德·施勒姆伞兵上将在11日的空袭中（一说23日）负了伤，他在哈斯滕的司令部被轰炸，于是布吕门特里特接替了他的职位。

B集团军群再一次死里逃生，莫德尔靠着残忍的纪律和固有的顽强，又一次展示了他“防御大师”的才华。西方军事专家对德军的后卫部队倍加赞扬，但是他们把功劳记在了龙德施泰特身上。史学家们还承认莱茵兰战役没有达到消灭德军主力的主要目的，也没有在行进间渡过莱茵河。默兹河、莱茵河两河之间不再有德军，但盟国据此宣称“歼敌9万人”有点夸大其词了。据埃利斯的《西线的胜利》（1968年出版）称：“2月8日—3月10日，加拿大第1集团军和美军第9集团军共伤亡22800人，歼敌28000人，俘虏49000人。”

[image: ]
◎“鲁尔口袋”（Ruhr Pocket）中一辆被击毁在铁路边的斐迪南战车，战损前可能曾打掉过一辆美军坦克，残骸就在它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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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B集团军群司令莫德尔元帅、西线德军总司令龙德施泰特元帅和B集团军群参谋长克莱勃斯上将在研究军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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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4年12月底，在“秋雾”行动中的莫德尔。
	◎莫德尔与曼施德尔伞兵上将在一起探讨协同作战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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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4年3月，德军在韦斯特森林地区进行演习时的情景，一年后，美军坦克正是从这片森林穿过，去合围鲁尔区。
	◎美军第1集团军的M4“谢尔曼”坦克驰行在卡塞尔方向的高速公路上，几名来自“鲁尔口袋”、打着白旗的德国士兵不受干扰地走在路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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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86军军长施特劳贝上将，因掘开鲁尔水坝淹掉平民而被送交军事法庭，但最终被判“无罪释放”。
	◎1945年1月25日，莫德尔在柏林。
	◎1945年2月初，莫德尔在查看地图，身边是尚未调离的克莱勃斯，这是莫德尔在鲁尔战役中少数几张照片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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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莱茵河战役中被美军俘虏的德军正向战俘营开拔。
	◎德国劳动战线和纳粹党组织负责人罗伯特·莱伊（右一）和莫德尔（中）。这张照片可能摄于1944年。莱茵兰战役开始后，莱伊对军方炸毁鲁尔大坝很不满。





 夺桥之战

莫德尔元帅来到第15集团军司令部视察，这个集团军是B集团军群的骨干力量。司令古斯塔夫·冯·粲根出生在黑塞大公国的达姆施塔特（Darmstadt），是瑞典籍德国贵族的后裔。他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据说，他是当时德皇陆军中最为年轻的中尉之一。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粲根转行做了警察，1935年8月，他才又重新回到德国陆军，担任过营长、团长等职务，参加了西线的作战。“巴巴罗莎”行动开始时，粲根获得了一个很重要的任命——担任德国陆军第17步兵师的师长。1943年，粲根担任第84步兵军军长，进驻法国诺曼底，然后又被调往意大利北部的曼达尔，指挥驻扎在那里的德国第87步兵军。1944年德军在诺曼底战役中惨遭失败。8月25日，加莱前线的第15集团军司令汉斯·冯·扎尔穆特大将被希特勒撤换，取代扎尔穆特的就是冯·粲根将军。粲根将军擅长于防守，像狼犬一样，有着灵敏的战场嗅觉。他指挥了安特卫普防御战，成功地撤出了8万人，并把这些人用于“市场花园”防御战、许特根森林攻防战以及后来的莱茵兰战役。

粲根与莫德尔的关系很差，两人经常一见面就吵架，但莫德尔又不得不用他，因为找不到比粲根更有能力的人了。粲根指出，曼陀菲尔上将第5装甲集团军已经溃退，给美军留出了100多千米的缺口，他请求抽调3个师去补缺。莫德尔认为粲根是在变相地撤退，就反问道：“你用什么来证明你这样大规模调动军队是合理的？”粲根坚持自己的观点：“如果美国人不利用这个缺口，把坦克派往莱茵河，那他们就太蠢了！”

顺着粲根将军所指，地图上的小城雷玛根赫然入目。雷玛根市属于莱茵兰普法尔茨（Rheinland-Pfalz）省的阿尔魏勒区，从这里到科隆只有约1个小时的车程，距重镇杜塞尔多夫只有90千米。雷玛根有许多美丽且维护良好的建筑，比如教堂、城堡和一些古迹。而雷玛根市横跨莱茵河的雷玛根大桥正好可供盟军横渡莱茵河。

雷玛根大桥又称鲁登道夫大桥，建成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当时是为了加强莱茵河以西德皇军队的后勤供应，也是巩固一战西线的手段之一。

莫德尔武断地认为：“只有疯子才会想到要从雷玛根桥横渡莱茵河……这太荒唐可笑了！”

莫德尔有他的理由，按照东线作战的逻辑，从雷玛根桥横渡莱茵河不符合军事常规，因为西面通向这座桥的公路坑坑洼洼，路况很糟糕，美军即使能从此处渡过莱茵河，但迎面就有高达180米的悬崖绝壁挡路。过了峭壁，在大约18千米的地段内群山林立，森林茂密，难以通行的公路蜿蜒其间。假如德军埋伏在这些森林之中，盟军的坦克部队将会很难通过。可1944年的西线，德军实力已经十分孱弱，根本不具有阻击盟军推进的实力。莫德尔就这样忽略了对雷玛根鲁登道夫铁路桥的防守。莫德尔忽视雷玛根大桥的另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是美、英2个集团军群攻势如潮，两路合围韦瑟尔之后，美军又冲向科隆和波恩方向，莫德尔无暇他顾。

盟军的进军步伐被粲根不幸言中，在攻陷了科隆之后，美军空中侦察发现了完好的雷玛根大桥，于是霍奇斯派出了一支美军部队朝着德军防线的这一缺口杀来，直扑雷玛根。粲根将军得到这一情报后，冒着丢官罢职的风险，命令部下奥托·希茨菲尔德指挥的第67军转向东北，后撤到离雷玛根北面25千米的地方，与曼陀菲尔的第5装甲集团军保持接触，企图挡住美军的穿插，关闭通向雷玛根的大门。

莫德尔获知这一调动之后，没有责怪粲根，还答应派出第5装甲集团军的一支部队去接应第67军。但第67军是个步兵军，又缺乏燃料和交通工具，兵力虚弱，动作迟缓，所以堵不住美军第9装甲师的推进。

此时，负责雷玛根防御的德国将领是新换上来的理查德·冯·伯特莫尔（Richard von Bothmer）少将，此人参加过两次世界大战，曾任第449步兵团团长，然后转入预备役，挂少将军衔，是指挥官储备库的人才之一，随着盟军逼近德国本土，伯特莫尔被任命为波恩市的城防司令。但他从未去过雷玛根，跟莫德尔一样，他也认为美军攻击的重点会是贝多芬的家乡——重镇波恩（Bonn）市，因为那里才是希特勒反复强调必须要死守的城市。不被重视的穷乡僻壤雷玛根地区德国守军实际上只有一支由奥古斯特·克拉夫特少校指挥的不到1000人的杂牌军。

美军一路畅行无阻，冲到距雷玛根桥18千米时，德军才开始在桥上安放炸药，安装了60箱。希斯菲尔德为了撤退，还派来了个负责监督的汉斯·施勒（Hans Scheller）少校，施勒反对过早地炸桥，因为第67步兵军仍需要通过这座桥来完成撤退。

3月7日，美第9装甲师下辖的由团长威廉·霍格（William M．Hoge）准将指挥的B团的一个战斗群抵达了雷玛根大桥。一支约120人的部队在潘兴坦克及白磷弹的掩护下突然发起了夺桥攻势。此时大桥上仅有36名德军守备队员，这些人全都是些菜鸟，在美军最新式的重型坦克及装甲车的冲击下，抱头鼠窜。引爆器也因为线路被炮火切断而意外失灵，备用的炸药包又威力不够，只起到了损坏桥面的作用，德军的毁桥意图遂告失败。

依靠着强大的火力，迅猛冲杀上来的美军坦克把那一小撮非专业的德军远远地赶跑了，轻松地拿下了雷玛根大铁桥。施勒少校临阵脱逃，布拉特格上尉则率部向美军投降。而后，美军杀到莱茵河东岸，摧垮了德军在桥头另一端的脆弱防线，一直前进到安德尔纳赫（Andernach），那些被莫德尔寄予厚望的“兵家大忌”——悬崖绝壁、森林道路，没有起到任何的防御作用，反而成了德军后来想靠近、夺回这座桥的最大障碍。

B集团军群的司令部正在向莱茵河东岸转移途中，所以莫德尔没有及时获得大桥失守的消息。但是莫德尔麾下的作战参谋官冈瑟·赖希海尔姆中校从龙德施泰特麾下的一名军官那里得知鲁登道夫桥失守的消息，责任心极强的赖希海尔姆立即做出了积极反应，他命令通讯兵指挥官普劳恩指挥所部夺回大桥，被普劳恩拒绝，因为他的部队不适合执行此项任务，于是赖希海尔姆又打电话给驻波恩的第2装甲师师部，但该师缺乏燃料，无法移动。

冈瑟·赖希海尔姆中校1914年1月6日出生于德国的格赖芬贝格。1932年10月毕业于炮兵学校，1934年10月晋升为中尉。1939年，赖希海尔姆参加了西线作战，在第28炮兵团任副官。1941年进入高级军校培训学习，1943年来到莫德尔指挥的第9集团军，曾在第12装甲师、第9装甲师等部队任职。1944年1月，赖希海尔姆晋升为中校，然后在莫德尔担任北方集团军群司令时开始追随莫德尔，跟随莫德尔到北乌克兰集团军群司令部、西线总司令部和B集团军群司令部，算是莫德尔的心腹之一。

赖希海尔姆又联络了克洛兹弗里希将军，让他负责夺回大桥的行动。3月8日凌晨，莫德尔才赶到雷玛根。他完全没有在意，知道大桥失守后，仍在遵照希特勒保卫波恩的命令，并未对盟军这一战略性的行动做出恰当的反应。他命令粲根继续守在莱茵河右岸，气得粲根破口大骂：“难道大家都疯了吗？”他根本就不会去执行莫德尔的这一错误命令，他已授意部队开始撤退了。莫德尔最大的失误还在于把很愿意去执行复夺雷玛根任务的第106“统帅堂”装甲旅的一个装甲步兵营调往了波恩方向，此时，美军在雷玛根的防御其实尚比较薄弱。因为莫德尔的不重视及缺乏燃料，德军各部都坐视不管，终于铸成了大错。等到美军在雷玛根站稳脚跟之后，再想夺回该桥已无可能。雷玛根大桥的失守敲响了西线德军的丧钟，标志着纳粹德国在西线最后一道天然屏障——莱茵河失去了作用。

雷玛根桥本不在盟国的计划内，夺取该桥是意外之喜。西方新闻传媒对美军横渡莱茵河（实际上是美军先头部队从2个点在莱茵河上建立了桥头堡）进行了大篇幅的报道。

希特勒闻讯后勃然大怒，叫嚣自己“被出卖了”，仿佛又遭遇了第二次“七·二零”事件。他强烈地要求惩办对雷玛根大桥失守负有责任的当事人。德国将军们都因此而互相指责，龙德施泰特下令：“全力以赴立即摧毁那座桥！”莫德尔立即调集100多门大炮，开始炮击雷玛根，但是龙德施泰特却没有机会去弥补遗憾了，他的一句牢骚话——“西线是个老鼠洞”——又被人告到希特勒那里。希特勒把龙德施泰特召过去，授予他一枚勋章，说了几句客套话，然后解除了老元帅的职务，让他永久地退休。战争结束后，凯特尔在回答审讯他的军官时说，希特勒解除龙德施泰特的职务主要还是因为“他太老了”，跟雷玛根关系不大。当美军问他希特勒为什么不撤换莫德尔时，凯特尔说：“莫德尔了解前线，而且他总是在移动。”

接替龙德施泰特的不是莫德尔（其实这已经说明他在希特勒心目中没有先前那样的分量了），阿尔伯特·凯塞林（Albert Kesselring）空军元帅因为在意大利战场主张建立罗马防线，并守住了亚平宁一隅而得到希特勒的青睐。如他的外号“笑眯眯的艾伯特”，凯塞林是抱着他那种始终如一的乐观情绪到西线来就任总司令的。西方史学家评价希特勒这次新的人事任命时，认为希特勒是“昏了头”，“元首看重的不再是谁会指挥打仗，而是谁能鼓舞士气，不折不扣地执行他的命令”。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在3月9日，曼陀菲尔上将也被希特勒调往东线参加保卫柏林的战斗了。曾担任过北乌克兰集团军群、A集团军群司令的约瑟夫·哈尔佩大将则复出担任第5装甲集团军司令，他肩负的重任就是要夺回雷玛根桥。哈尔佩大将因A集团军群在维斯瓦河大溃败而被解职，赋闲在家，据说，如果不是莫德尔施加了影响，应该不会这么快被启用。

3月10日，凯塞林抵达西线总部齐根贝格（Ziegenberg），参谋长维斯特法尔向他汇报了部队情况，西线德军还有55个师，但没有一个师是完整或给养齐备的，步兵师每个师大约有5000人，总数不到12万人，装甲师等其他部队大约有10万～11万人。平均下来，每1千米差不多就100名士兵在把守，而盟军方面有85个齐装满员的师。维斯特法尔还说，根据他的个人观察，军队士气还不错，但是士兵们都厌倦了战争，之所以还没有出现逃兵，是因为他们都明白自己的责任，要保障东线战友的后方。凯塞林听后多次表示怀疑，直到维斯特法尔请求辞职，凯塞林才将信将疑地接受了参谋长的报告。

第二天上午，凯塞林来到B集团军群司令部，召集莫德尔、粲根和第15集团军其他的指挥官等召开了军事会议。在会上，他们依据获得的情报分析，美军越过莱茵河的兵力大约是2个步兵师和1个装甲师，还有其他的保障及装备，以及大量的炮兵部队。而德军自己却无法集结到足够的力量，能够守住现有阵地已经很不错了。除此之外，在美军桥头堡区域，德军防御的侧翼非常脆弱，弹药补给很困难……

凯塞林试图向莫德尔介绍他在意大利的成功经验，莫德尔不容置喙地拒绝了，道：“我不会接受一个不了解西线的总司令来给我上课！”凯塞林尴尬地陈述着凯特尔元帅等人给他介绍的情况，不想莫德尔却大发雷霆地吼道：“我不想听他们所说的任何事，一切的麻烦都来源于他们！”

凯塞林和莫德尔从未尝试去培养或发展私人感情，他们的关系严格局限于必要的军事范畴。凯塞林给莫德尔传达了希特勒的命令，指定某几个师去夺回雷玛根的大桥：“请您把敌人赶到莱茵河的那边去！”“我试试看吧。不过，我不相信我们还有足够的力量去做到这一点……”莫德尔无力反对。

与凯塞林同来的还有希特勒特别委派的鲁道夫·休波纳旅队长的“飞行军事法庭”，负责追究丢失雷玛根大桥的责任，此时伯特莫尔将军已经畏罪自杀了。

战时部长阿尔贝特·施佩尔（Albert Speer）来到B集团军群司令部，跟莫德尔谈论尽量避免拜耳-勒沃库森（Bayer-Leverkusen）卷入战火，因为那里有化工厂。施佩尔原本以为莫德尔会是个通情达理的人，但他恰好看见莫德尔拿着希特勒的电文，正怒不可遏地咆哮着：“刚刚发来的命令，要我部的2个师去反击美军，而这些部队早已丢失了所有的武器，战斗力还不如一个连！……又是老调重弹，统帅部根本就不了解前线的情况！我却还得为反击失败负责！”

B集团军群的大部分部队已经丧失了重武器，有的师确如莫德尔所言，只剩下不到一个连的兵力，莫德尔向凯塞林要求有行动自由，然后以他个人的名义，取消了希特勒下达的反突击命令，通知各师师长重新集结自己的力量。盟国方面，艾森豪威尔已经命令布莱德雷至少投入5个师来巩固雷玛根的桥头堡，后来又逐渐增加到10个师，莫德尔确实是没有任何机会的。

3月12日上午8:50，莫德尔带着他的副官西奥多·皮林（Theodor Pliiing）上校来到奥托·希斯菲尔德将军的司令部，训斥了希斯菲尔德的失职。希斯菲尔德对雷玛根的失守进行了辩解，并提出应奖励在护桥行动中有功的施勒少校。此前，军法处军官费利克斯·雅纳特（Felix Janert）已经对雷玛根隧道中的士兵进行了询问，指出了施勒少校报告中不符合的、虚假的地方。莫德尔生气地说：“我们这里有一个人该去见鬼了。”于是直接下令逮捕施勒少校。3月13日—14日，军事法庭对4名军官进行了审判。听证会举行时，没有检察官，也没有辩护律师和速记员，只用了30分钟就审结，施勒少校被判处死刑，并立即执行。莫德尔在凯塞林签署的判决书加了一句话：“不在荣耀中活着，就在耻辱中死去吧！”他绝对想不到，他自己死时身上也不会有荣誉的光环。

莫德尔自己也受到了军事法庭长时间的讯问，军事法庭本来还打算审查赖希海尔姆，但莫德尔告诉军事法庭没有这个必要。

残酷的判决让德军上下都患上了“桥梁精神错乱症”，德控区仅存的桥梁、涵洞大都被神经过敏地炸掉，后勤供应等于是在“自废武功”。惩办了“失职”军官，夺桥之战还得继续。美军在稳步地扩大雷玛根的桥头堡，莫德尔竭尽所能地发起了进攻。

首先，戈林的空军出动多架次飞机对雷玛根大桥进行轰炸，包括最先进的喷气式飞机，但这种高速飞机其实不适合对地攻击，盟军在雷玛根的桥头堡部署了密集的高炮火力网，这些飞机如同飞蛾扑火；戈林又试图招募“神风”敢死队，但属下告诉他，炸弹必须要脱离挂钩才会被引爆，自杀撞击是没有用处的。最终，德国空军在雷玛根有100多架飞机被击坠，攻击失败。

莫德尔又动用了包括第9装甲师、第11装甲师、第512重装甲歼击营等装甲力量及1万名士兵攻打雷玛根，但他却拒绝了拜尔莱因将军提出的一个看似更为合理的作战计划。美军第7军、第3军寸步不让，也不断地增兵，一支与众不同的黑人部队（排）首次出现在雷玛根……即使是奥托·卡尔尤斯（Otto Carius）这样的王牌也无能为力。不过有一枚坦克炮弹击中了一辆经过大桥的军火卡车，引发了大爆炸，对桥梁造成了很大的伤害。但是德军缺乏燃料和军需品，“猎虎”歼击车之类的武器竟不能悉数参战。最后还拉来了莫德尔寄予厚望的800毫米口径的“多拉臼炮”，可惜准头欠佳，一枚炮弹命中桥边的一家银行，把那些德国马克炸得满天飞。

3月18日，莫德尔前往柏林，最后一次面见希特勒。见面之前，希特勒会见了施佩尔，首次谈到了自己的身后事。这期间，莫德尔与西线总司令凯塞林之间主要是电话沟通，他还挤出时间（3月26日），在最后一次去前敌指挥所之前，去了一趟哈根的维斯特法伦（Westfalen）勾尔大坝（Glör-Talsperre）附近，在那里探望了自己的大女儿海拉（Hella Model）。海拉后来回忆说，父亲面对她时表现得很活跃，他也传达着一定的乐观情绪。

在希特勒的干预下，德军从荷兰V2火箭基地向雷玛根桥射来了12枚导弹，但全部失效，仅有一枚飞弹命中了离大桥300米远的一栋房子，炸死了几个美国人。最后莫德尔听取斯科尔兹内（Otto Skorzeny）的建议，派出了一支蛙人别动部队，携着炸药包企图从水底发起袭击。据美国方面宣称，这支德军蛙人别动部队没有靠近到大桥就被美军发现，全部被消灭了。

雷玛根桥的争夺战消耗了B集团军群本就很虚弱的战力，连续的失败终于让莫德尔放弃了消除雷玛根桥头堡的想法，他命令B集团军群仍滞留在莱茵河对岸的部队悉数撤回。可就在这时，雷玛根大桥突然断裂，崩塌了，造成28名美军死亡，63人负伤，大都是维修兵、信号兵和工程师。根据美军方面的资料介绍，大桥崩塌是因为双方在桥周边地区不停地交战，近距离爆炸，大量使用重炮、高炮等轰击产生震动，造成原本已经严重受损、不太结实的大桥发生了断裂。但也有种说法，认为是斯科尔兹内的特种作战——蛙人突击队取得又一次胜利，只不过美军不愿意承认罢了。

盟军尝试用巨大的沉箱来架设浮桥，后来发现木筏完全可以承受M26重型坦克的重量，“超级潘兴”渡河没有任何问题，于是架设了6座浮桥，后续部队源源不断地横渡到了东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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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军出动10架飞机，企图从空中炸毁雷玛根大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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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施勒少校和他可爱的女儿。1945年3月14日，施勒少校被“飞行法庭”执行枪决，年仅22岁。
	◎莫德尔右边这位德国军官即是冈瑟·赖希海尔姆中校，未来德国最年轻的上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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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5年3月，被盟军控制的雷玛根大桥。
	◎雷玛根大桥及其周边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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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3月28日，雷玛根之战后不久，第3装甲师的M 4 A 1坦克在通过德国的马尔堡（Marienberg）。被击毁的IV号坦克可能来自于德军的第9装甲师或第11装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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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盟军正在通过雷玛根大桥。
	◎美军第9装甲师霍格准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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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军西线总司令冯·凯塞林空军元帅。
	◎“波恩的保卫者”伯特莫尔对雷玛根的失守负有责任，此君于1945年3月8日（一说为10日）自杀。
	◎德国第15集团军司令古斯塔夫·冯·粲根步兵上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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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左到右有赖希海尔姆（左一）、克莱勃斯（左二）、施佩尔（左三）和莫德尔（左五）。
	◎1945年3月，戈培尔造访莫德尔的B集团军群总部，兜售他的“狼人”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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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被美军控制着的雷玛根大桥。




 “鲁尔口袋”

鲁尔区已裸露在美军的坦克面前，这里是德国工业的中心地区，距离德国边境实际上不到80千米，它当时的保护外壳只有“西方堡垒”（即“齐格菲防线”）和莱茵河“天堑”，现在这些都没有了，且鲁尔区早已满目疮痍。为了破坏鲁尔地区的运输工作，在3月1日—21日这段时间内，盟军的重型和中型轰炸机共出动约11000架次，投下了31600多吨炸弹。

现在随着盟国地面部队的逼近，盟国空军每天都对敌工业设施、交通线以及防御设施和军队实施猛烈的轰炸，仅美国空军一周内就出动飞机5万多架次，猛烈轰炸不莱梅、帕德博恩、科布伦茨等地的桥梁、交通枢纽，防守鲁尔工业区的德军与其他地区的联络出现严重困难。

莫德尔预计美军将向北推进直扑鲁尔区，所以投入了大量的军队从北部实施截击。出乎他的意料，美军竟向东沿着锡林河谷推进，又进至科布伦茨北域。因为完全没有空中侦察，消息闭塞，德军的情报工作严重滞后，莫德尔才会有这样的误判。现在美军第1、第9集团军不再是平推战线直接攻占鲁尔，而是形成合围圈，要将德国的B集团军群与H集团军群的第1伞兵集团军包围在鲁尔工业区。如梦初醒的莫德尔元帅请求及时大踏步地撤出部队，但他的要求遭到了希特勒的断然拒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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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3月份，盟军两翼合围的意图就十分明显，莫德尔局限于固守鲁尔区的命令，反应迟钝。



据《希特勒档案》一书介绍，希特勒同凯特尔、约德尔等人专门召开了一次军事会议。在会上约德尔说道：“我的元首，我们现在一定得做出决定，是否让莫德尔和他的集团军群撤回到德国领土内部。但这样做，就意味着放弃鲁尔地区……”希特勒犹豫着没有回答。然后他命令道：“让莫德尔撤回鲁尔地区，留在那里。”


美国第12集团军群的战斗序列（1945年4月4日）

司令：奥马尔·布莱德雷上将

参谋长：艾伦少将

下辖：


第1集团军
 （司令：考尼特·霍奇斯中将）

下辖：

第5军（克拉伦斯·许布纳少将）

第7军（约瑟夫·柯林斯少将）

第18空降军（马修·李奇微少将）


第3集团军
 （司令：小乔治·巴顿上将）

下辖：

第3军（詹姆斯·范佛里特少将）

第8军（特洛伊·米德尔顿少将）

第15军（沃尔特·罗伯逊少将）

第20军（沃尔顿 ·沃克少将）


第9集团军
 （司令：威廉·辛普森中将）

下辖：

第13军（埃米尔·赖因哈特少将）

第16军（约翰·安德森少将）

第19军（雷蒙德·麦克莱恩少将）


第15集团军
 （司令：伦纳德·杰罗少将）

下辖：

第12军（斯坦福·欧文少将）

第23军（詹姆斯·缪尔少将）



备注：含4个集团军12个军48个师，约130万人，是美军历史最大的一个集团军群，本编制仅供参考。



莫德尔不再被宠信，已经没有了和希特勒讨价还价的资本，只好服从命令，固守鲁尔工业区。

战后，军史专家吉拉尼（A．A．Jillani）上尉在写给莫德尔儿子的信里这样写道：“你和我都知道他（莫德尔）的指挥风格，一直以来，他在东线的北方集团军群、中央集团军群和北乌克兰集团军群取得了一系列的辉煌战绩，作为‘灵活防御’大师，他已经赢得了广泛的承认。他有一种非凡的本领，能够在紧急情况下表现出其储备的才能。回顾他的职业生涯，显然他没有将他惯有的能力和才干用到鲁尔战役。……这是命运的一个极大讽刺！‘希特勒的消防员’自己最终成了希特勒狂热的武装部队高级司令部的法令之一的受害者！……”而另一种看法则认为，莫德尔成功的关键因素之一随着德国最后的装甲储备衰竭而消失了，他已经成了比那个实施暴虐统治的元首仅仅知道得多一点点的任性的陆军元帅。

鲁尔工业区的重要性，以及和新上司凯塞林元帅的“坚守”理论争辩的无果，使权利受限的莫德尔退无可退。西线德军遵照希特勒的命令防守无法防守的地区的蠢行使25万以上的德军沦为了俘虏，丧失掉1/3以上的兵力，取得的得不偿失的战果是毙伤英军与加拿大军15000人、美军7000人左右。

莫德尔打算遵照最高统帅部的指令，动员“希特勒少年团”和人民冲锋队，但到处碰壁，连最坚定的纳粹将军冯·克洛兹弗里希（Joachim von Kortfleisch）都劝他放弃：“给这些人提供武器，就等于间接地把武器送给美国人。”

福尔拉斯·卢伯（Lübbe，Vollrath）中将则干脆地拒绝了莫德尔，他不打算动员本部防区（在法兰克福的第3军区）内的人员。莫德尔一贯不能容忍下属哪怕一丝一毫的反抗，卢伯斩钉截铁的回答让莫德尔的火爆脾气顿时爆发，他威胁卢伯的参谋长，说如果他在第二日早上之前还未下发动员命令，就等着上军事法庭，挨子弹。这位参谋长也当场红了眼，回答道：“反正我们也不打算活了，你爱怎么着就怎么着吧！”莫德尔很吃惊，继而愤然转身离开，嘴里还在小声地念叨着“军事法庭”、“枪毙”之类的字眼。然而，出乎所有人的意料，莫德尔此去竟再也没有回来过。

莫德尔显得越来越犹豫不决了，他的回答经常前后矛盾。随着“焦土作战”政策的出台，希特勒命令德军撤退时必须毁掉当地所有的桥梁、发电站和其他重要设施，留给盟军一片废墟。施佩尔则频繁访问前线指挥官，希望他们能够无视希特勒的这项指令。他发现莫德尔的回答经常前后不一：“某天，我向莫德尔明确地表述了自己的意见，他点着头，好像明白了我的意思，保证让战斗一定远离这些生活基础设施。可等我再见到他的时候，他完全像变了一个人似的，彻底否定了之前的回答。”因此施佩尔跟斯派达尔一样指责莫德尔是个“道义上的懦夫”，缺乏足够的勇气来选择正义和人道。但至少莫德尔并没有去授意部下破坏基础设施，如发电站、自来水厂等等，而地方党卫队的行动也不是他能节制得了的。

莫德尔元帅指挥的B集团军不得不集中兵力去对付雷玛根东岸的美军桥头堡，这样一来，杜塞尔多夫—波恩之间其余地段所剩的兵力就更加薄弱了。美国人利用这一弱点，3月22日，巴顿的第3集团军在奥本海姆附近渡过了莱茵河，5000名美军已踏上莱茵河东岸。3月23日，蒙哥马利的第21集团军群也开始了规模空前的陆空联合作战行动，他们首先开始了二战中规模最大的火力展示，大规模的炮击席卷渡河的全线，仅在美第16军的地段，2000门大炮在1小时内就射出了65261枚炮弹，这样的炮击接连不断。在炮火准备期间，美英空军就出动了16000架次。英军轰炸机投下了1100吨炸弹，仅有25000人口的小城韦瑟尔成了一堆瓦砾。

21:00，盟军“跨越”行动陆地上第一波进攻由第2集团军的几个先头营率先在雷斯地域展开，且很快渡过了莱茵河。一小时之后盟军又在韦瑟尔地域渡河，攻击锋芒直指B集团军群的右翼。24日凌晨3:00，陆地上第二个攻击点由美军第9集团军在莱茵贝格地域强渡莱茵河。攻击时盟军还释放了大量的烟雾，因此德军很久后才发现盟军的渡河地点。莫德尔元帅闻讯后即刻投入了预备队，开始了亡命的抵抗。从雷斯到韦瑟尔地段大约有5个师的德军，他们进行了疯狂的抵抗，据说有一支搜罗燃料的德军部队攻占了一所盟军医院，传言他们杀害了医生，强奸了护士。于是盟军以此为由，拒绝接受投降，至少射杀了500名以上求降的德军士兵。

3月24日，晴空万里，蒙哥马利的空中打击也展开了，由美军第18空降军（英军第6空降师、美军第17空降师）在德军的后方韦瑟尔以北和东北地域实施空降，此即美国人所谓的“大学”行动（Operation Varsity）和英军的“掠夺者”行动。再加上英国空降军的加入，场面非常壮观，天空完全被盟国机群所遮蔽。当天，盟军空中支援出动了8000架次，而德军仅仅出动了150～200架次。

莫德尔预料到了盟军会实施空降作战，不过推测的空降地点是埃默里西（Emmerich），偏离实际地点东北约30千米。盟军轰炸时，德军的高射炮引而不发，巧妙地躲过了大轰炸。直到盟军的空降机群下降空投高度，隐藏在森林里、集镇上的德军高射炮群才骤然开火。相对而言，美军空降师遇到的抵抗比较微弱，而英军第6空降师则陷身于一场激战之中。猛烈的炮火击落了53架盟国运输机，加上被机枪射坠或其他原因，盟军总共损毁了77架飞机，另有440架遭到了重创；1305架滑翔机被击落或在着陆时撞毁，其中绝大部分无法修复。如此多的飞机和滑翔机损毁，让空降的必要性成为战后人们争论的焦点，而且否定的声音一度还占据着上风。

但是B集团军群北面坚守着鲁尔河，西面坚守着莱茵河，南面坚守着扼制雷玛根登陆场的锡格河，莫德尔根本没有足够的预备队来消除韦瑟尔登陆场。所以降落后的盟军伞兵从容而迅速地集中，2个小时内空投了17000多人、286门火炮、614辆装甲汽车以及其他物资。

区域内孱弱的德军很快被打垮，其中第7伞兵师、第84步兵师四面被围，无处可逃，于是被歼灭，有8000多人被俘虏，26辆坦克及120门火炮同时被缴获，其他的德军单位则溃散了。在绝对劣势的情况下，德军还算是比较顽强，有一个伞兵营坚守了3天，直到弹药耗尽才被迫投降。盟军方面，死亡500人，另有2000人负伤。第21集团军群占领了莱茵河右岸几个纵深10～12千米的登陆场，后来拓展到40千米，并架设了不少于26座的浮桥。

从莫德尔3月24日写给妻子赫芮塔的最后一封信中可以看出，他是在强行压制着自己心中的忧虑，希望自己能带给家人一些希望。莫德尔在信中留下几个良好的祝愿，他写道：“一切恐惧皆源于内心的魔鬼。但上帝赐予了我们光明、欢乐和勇气。”不过最后又加了一句：“我们迟早都要归于尘土。”这一句不祥之言1个月后便在莫德尔身上应验了，而他的妻子收到这封诀别信还要再等一些时日。

3月25日，盟军在霍内夫方向的进攻愈发猛烈了，德军第15集团军被迫放弃了一些村镇，莫德尔则擅自命令第12国民掷弹兵师和第176步兵师撤过莱茵河，此事没有通知最高统帅部。也是在这一天，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蒙哥马利元帅和盟军最高统帅艾森豪威尔，还有几个美国将军及半打的美军士兵乘坐一艘步兵登陆艇在韦瑟尔附近渡过了莱茵河。

此时美军坦克已经到了相对平坦的地形中，所以推进速度明显加快了。凯塞林来到莫德尔的司令部，要求莫德尔抓住美军装甲师与步兵师联系脱节这一战机，反击盟军前推的坦克部队。莫德尔同意凯塞林的意见，但他什么也没有做。凯塞林在回忆录里猜测：“大概是（部队）分得太散，来不及形成一个拳头；另外，也可能是没有空中掩护，无法集结到坦克部队。”

莫德尔已顾不上那么多了，第二天，他不仅没有进攻，还把哈尔佩大将指挥的整个第5装甲集团军也给撤了下来，又一次违背了希特勒的意愿。凯塞林认为莫德尔是想与盟军脱离接触，在南面重新集结，然后给追兵回头一击。“然而，这一想法已经不可能了，盟军在莱茵河右岸的军力过于强大……”到27日时，盟军的“战利品”行动实际上已经基本上达成了它的战役目的。希特勒得知莫德尔擅自撤军之后，大发雷霆，但也无可奈何。戈培尔在第二天的日记中写道：“莫德尔是一个优秀的指挥官，虽然有点过于理智。但他仍然是狂热地投入到元首倡导的真正国家社会主义运动中来的……”这大概也就是希特勒能够容忍莫德尔的原因吧。

凯塞林回忆说：“莫德尔继续坚持自己的想法，他把司令部设在欧珀（Olpe），这是鲁尔区右翼的边缘，这是冒着与中央及左翼的部队失去联系的风险的。这样冒险的后果很严重。现在，回想起那些日子，如果莫德尔把司令部放在中央位置，那么‘鲁尔堡垒’的灾难可能就不会有了。但我了解莫德尔，他是想在鲁尔区形成一个拳头，然后反击美军，并逐步积累力量。但在后方，任何情况下都必须有一个军团在支撑而不是悬空。于是，我不得不进行干预……然而，我们的储备已经完全耗尽了。”

友邻的H集团军群施勒姆上将指挥的德军第1伞兵集团军对美军实施了反击。曼施德尔的第2伞兵军虽然是当时区内最强有力的德国军队，但在芮斯华森林之战中遭受了严重的损失，所以它抵挡不住盟军强大的进攻，最终只得向东北方向的汉堡、不莱梅撤退，这样一来，它与鲁尔区内粲根将军的第15集团军之间就出现了致命的缺口。

3月29日，希特勒还发表了公告，绝对禁止B集团军群撤过莱茵河。希特勒在公文里着重指出：“每个村庄都不能轻易弃守，任何投降者都将被无情地处死。在人口稠密的地区，我将指派一位负责人亲自执行这项命令。”对于被围困在鲁尔地区的B集团军群来说，希特勒口中的“负责人”无疑就是新上任的凯塞林元帅。禁止撤退——被包围——死守，这个公式毁了多少军官与士兵，科利韦、维捷布斯克、亚琛……现在轮到陷入鲁尔包围圈的莫德尔了。

整个西线的德军防线已濒临土崩瓦解，南面巴尔克的G集团军群被布雷德莱部切断；北面布拉斯科维茨的H集团军群被蒙哥马利元帅的英军肢解，中路的B集团军群将被巴顿、霍奇斯、辛普森3个集团军碾碎。左右两翼已经崩溃，B集团军群若再不及时撤出，将被蒙哥马利虚弱的第21集团军群和布莱德雷第12集团军群合围，而这2把如巨大钳子般的围剿力量根本不是B集团军群搬得开的。

空中轰炸如影随形，交通线被切断了，军队无法调动，难民潮又加剧了这种混乱，西线总司令凯塞林元帅无视鲁尔地区的B集团军群大约只有3个星期左右的粮食和弹药，无法真正地把鲁尔作为一个要塞来长期固守的事实，一味盲目乐观，他肯定地说：“只要守住莱茵区，就意味着加强了西线。”

莫德尔则认为拖延撤退只能意味着部队与补充物资的不可避免的损失，他不断地向这位西线总司令申述他的请求，被凯塞林顽固地拒绝。莫德尔跟这位上级之间没有当年同克卢格的那种默契，又失去了希特勒的信任，他预感到末日即将来临。失去了作战的机动权，只能坐视悲剧的降临，莫德尔的内心极度苦闷，以前的那种勇猛机智、坚忍顽强的指挥作风荡然无存了，于是他拼命地酗酒。

3月29日夜，第15集团军司令冯·粲根将军和他的参谋部一起跟自己的部队失去了联系，原因是有一支美军（第3装甲师）插在了他们中间，经过几个小时的周旋他们才成功脱险。

虽然获得的信息不够，敏锐的粲根仍然感觉到了不对，他立即将自己经历的情况汇报给了莫德尔。参谋长瓦格纳也报告说：“集团军的正面现在已经是个几乎被封闭的半圆，包围圈外壳的形成只是时间问题而已。而各方面的信息、报告却少得可怜，往东北方向的运输几乎已经断绝了，索伊斯特、利普施塔特、帕德博恩等地的情况还不清楚……”

莫德尔意识到了事态的严重性，命人用电传打字机给凯塞林陈述了必须要突围的理由，他认为阻止敌人向莱茵河挺进的任务已经失败，“继续这种防御战（死守）是荒唐的，这种战法并不能拖住敌军，甚至无法牵制敌人的任何兵力，必须采取新的行动。现在一支美军装甲部队突然在帕德博恩出现，如果它不是孤军深入的话，B集团军群极有可能会被迂回包抄，因此请总司令阁下允许我用第53军从帕德博恩以西65千米的地方向东进攻，以切断美军先头部队的退路”。

凯塞林明白莫德尔这是一种变相的突围行为，希特勒是不会同意的，但形势逼人，他也别无选择，只能勉强应允。随后，通信就被截断了，莫德尔也无法知道本集团军群的完整情况。

莫德尔指派哈尔佩第5装甲集团军负责鲁尔区西部的防御，粲根第15集团军负责鲁尔区东部的防御，莫德尔特地把哈尔佩大将指挥的第5装甲集团军一半的兵力加强给了第53军。该军由前装甲教导师师长拜尔莱因（Fritz Bayerlein）中将担任军长，下辖着装甲教导师、第3装甲掷弹兵师和第176步兵师，尽管进行了补充增强，战力仍严重匮乏，充其量只相当于一个满装师的兵力。

莫德尔对拜尔莱因说：“我命令你率部突围，从施伦马贝格地域出发，向东进攻，在埃德塔尔南部与东北的突围军团汇合，以摧毁包围圈！”

历史学家里欧·凯斯勒（Leo Kessler）认为：“莫德尔是打算如果向东方突围成功的话，他就可以撤出B集团军群大部分军队，为未来在德国中部的战斗做好准备。”但现有的资料尚不能证明史学家的这一论断。

3月30日夜，第53军在北面的哈姆（Hamm）、南面的锡根（Siegen）分别实施了突击，值得一提的是，该军在帕德博恩与美第3装甲师的先遣部队展开了一场遭遇战。这个城市早已经是一堆废墟，盟军在此投下75000枚燃烧弹，引发了3000起火灾，城市里一片火海。

美军第3装甲师从韦瑟尔一路杀来，沿途几乎未遇抵抗，他们唯一的损失来自于机械故障。有一支部队抵达了德军装甲部队的摇篮——帕德博恩（Paderborn）装甲兵学校。军校的操场变成了战场，军校教官指挥学员进行了最后的抵抗，惨烈的战斗一直持续到4月1日。

而另一支杀向市区的美军主力则遭到了伏击，首先是一辆谢尔曼坦克的履带被打断（不确定是遭到坦克炮弹还是火箭筒的打击），然后又一辆装甲车被打爆。接着，几辆虎式重型坦克在侧翼一起开火，射程内柏油公路上的美军车队须臾间火光冲天、浓烟滚滚、尸横遍野，共计有40辆军车或坦克被毁。美军第3装甲师师长莫里斯·罗斯（Morris Ross）少将不知道他的前锋部队已经被屠杀掉，冒失地率领着一个由3辆军车、2辆摩托和1辆装甲车组成的车队闯入到战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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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尔口袋”形成示意图，图中的攻击线路是美军第3装甲师的进军轨迹。



暮色中，罗斯少将乘坐的吉普车与一辆虎式追尾，虎式坦克迅速地倒转了车身，而罗斯的车撞在了一棵李树上。一个年轻的德国兵从炮塔中探出身来高声地叫喊，罗斯的副官和司机都高举双手下了车，罗斯少将没动，那个德国兵很紧张地指着罗斯的枪叫喊着。罗斯身上带着2支手枪，一支在腰间的皮套里，一支在腋下的皮套里，他也许是打算解下枪套，而那名德国兵却误会他要拔枪，哭喊着用冲锋枪向罗斯少将开火，10多发子弹分别打中了他的大腿、后腰、腹股沟、头部、手臂和胸膛，罗斯当即毙命，他的副官和司机却趁乱逃脱了。罗斯是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二战期间欧洲战场上死亡的美军师长。

据说在2月初阿登战役刚刚结束时，巴顿曾与罗斯谈话，说他也曾在第2装甲师任职，巴顿还说，他宁愿带领士兵去冲锋，在战斗中死亡。罗斯回答说，他这么好运但也是注定要死亡的，但最有可能的死亡，还是在战争结束后的某一次车祸中吧。没想到2个月之后，罗斯在率众冲锋的战斗中死亡，战争结束后几个月一场车祸杀死了巴顿。

莫德尔的部队乘胜从美军第3装甲师的战线上打开了长13千米的缺口。但美军的后续增援部队正高速地、源源不断地赶来，号称“车轮上的地狱”（Hell on Wheels）的第2装甲师也杀到了，这个师军力强大，攻击犀利。如同“法莱斯开水壶”重演，美军第9航空队的B-24“解放者”、B-17“飞行堡垒”、P-47“野马”机群对德军区域进行了猛烈、毁灭性的轰炸或扫射……

德军被炸得四散奔逃。西线跟东线比，作战模式是完全不一样的，个人勇敢、射术精准、战技纯熟等在强大的空中优势面前失去了意义。何况德军单兵素质早已江河日下，许多绝望的德国士兵排着队，等待着被俘，残存的坦克能逃则溃退了下去，打开的缺口很快被封闭了。

4月1日是星期天，正好是西方的复活节，莫德尔悉心组织的最后一次突围尝试，在美军空中火力的扫荡之下宣告流产。就这样，到下午4点，美军第1集团军第7军第3装甲师的凯恩战斗群在利普施塔特郊外与美第9集团军第19军的第2装甲师会师，至此完成了对鲁尔区德军的战略合围。

B集团军群（辖第5装甲集团军、第15集团军大部，总计18个师）再也没有突破重围的可能。除B集团军群外，还有H集团军的第1伞兵集团军一部及大约10万人的防空部队，和超过400万的德国平民或难民同时被围。“鲁尔口袋”东西长约110千米，南北宽90千米，总面积9900平方千米。美军为了纪念牺牲的罗斯少将，还把这个口袋称为“罗斯口袋”。

戈培尔企图组织敌后游击队，为此建立了专门的联络电台，冠名为“狼人”。响应者虽然不多，却让美英方面非常忌惮，因而盟军在后方保留着相当数量的警戒力量。莫德尔和参谋长瓦格纳也要求部队只要有可能就必须抵抗，不准投降。同时还调整了部署，让党卫军第12军与第3伞兵师和宪兵、警卫营防守杜伊斯堡至齐格堡的莱茵河一线，第58摩托化军与7个师的余部则防守在齐格河一线。莫德尔加强了东段防线，是希望从东面得到增援，或者必要时从这里突围出去。

在图林根森林的西线德军司令部，参谋长维斯特法尔给凯塞林送来了一份刚收到的来自于大本营的命令，严令莫德尔必须把鲁尔作为要塞来固守，不得撤离，并摧毁工业设施以防落入盟军之手。这一项命令无疑宣判了B集团军群的死刑。战后，希特勒身边的工作人员在回忆录里解释了希特勒命令B集团军群守在鲁尔的想法，希特勒打算同英国、美国达成军事上的一致，共同对付苏军，为此，以鲁尔地区的工业为战争经济基础，这对于第三帝国很重要。另外，希特勒想将拥有30万～35万人的B集团军群保留在西方，以便在同英、美等盟国谈判时，手里能多一张讨价还加的王牌。不过，这些媾和的想法无异于在痴人说梦。

到1945年4月初，盟军又从英国本土、意大利和美国调来了8个师的新兵力，盟军的总兵力达到91个师（其中61个美军师、14个英国师、4个加拿大师、1个波兰师），另有21个独立旅。几乎所有的师旅全部齐装满员，盟军仅步兵人数已是德军的3倍，更不用说空军、装备等其他方面的压倒性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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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3年4月以前的莫德尔，他模仿容克贵族戴着单片眼镜。莫德尔已意识到德国败局已定，隐藏在那单片眼镜背面的痛苦、焦虑没有多少人能够理解。
	◎在西线，莫德尔不能乘飞机去亲自侦察，获得空军资讯的可能性也在逐渐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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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量惊人的美军“空中堡垒”轰炸机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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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卢伯中将，曾在莫德尔麾下指挥第2装甲师参加库尔斯克会战，获得过骑士勋章。后因病及其他原因，辗转指挥过第81步兵师、第46步兵师等部队。1944年任梅斯的德军司令，转而到第3军区第433分区任指挥官。二战结束后，在苏联获刑25年，1955年10月出狱，1968年4月卒于德国汉诺威。
	◎海因茨·格奥尔格·莱姆（Heinz-Georg Lemm）中校，因为在雷玛根地区的防御战中表现出色，晋升为上校。战后加入联邦国防军，1979年以中将军衔退役，1994年11月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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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军机械化车队正在跨越莱茵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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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大学”行动的美军第18空降军第17空降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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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5年3月27日，美军第5步兵师正在进入法兰克福。
	◎被美军空袭后的德军机场，基本上没有再使用的可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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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军第53军军长弗里茨·拜尔莱因装甲兵中将。
	◎1945年3月，B集团军群司令莫德尔元帅（左）、西线德军总司令凯塞林空军元帅（中）及参谋长维斯特法尔（右）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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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穿着短皮大衣的莫德尔成了他在西线的标准形象。
	◎1945年3月，英军正在占领被轰炸夷为平地的韦瑟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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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鲁尔区的巴特迪克海姆，被美军第9航空军空袭后德军车辆的残骸满地。



“鲁尔口袋”是盟国史学界的说法，虽然包围圈里的德军早已经是支离破碎的部队，兵员中充斥着老年人和12岁左右的“希特勒青年”，而且士气低迷，军心涣散，完全丧失了斗志，但每一个人，包括莫德尔在内，都在幻想着如何突围，所以德国常称之为 “鲁尔突围战”（“Battle of the Ruhr”）。


 崩溃的军团

4月2日，美军“标准的步兵师”第17空降师在英军坦克旅的配合下，攻占了废墟明斯特（Münster），在这里，他们抓到前魏玛共和国的总理冯·巴本，另有众多纳粹党政军机构的成员成为俘虏。这个城市是个大兵站，是德军第6军区的总部，还是许多德军师级单位的“老家”。

4月4日，盟军开始了挤压“鲁尔口袋”的攻势，第9集团军首先从北面发难，美国第18空降军也随即发起攻击，准备强渡齐格河。在这里防守的第12国民掷弹兵师在格哈·恩格尔中将的指挥下，抵抗非常疯狂，美军被阻于河北岸几英里的地段。但是在东翼，美国第3军迅速地前进着，因为对付德国第15集团军那已经损耗严重的部队要更容易一些。白天，美军的轰炸机群轰炸德国北部和西北部，晚上，则由英军机群来接茬轰炸，德军使用了类似于日军“神风敢死队”的撞击机战术，但效果很差。美军在大踏步地抢占一个又一个的城市，德军拼死守住了一些村镇。战斗一度十分激烈，但弹药短缺始终是德军的短板，B集团军群号称拥有兵力30万～40万，持有武器的却只有不到8万人，而这些武器也并没有在最需要它的地方。灭亡，显然只是早晚的事罢了。

4月5日，美军以重兵攻击了鲁尔区的北部，B集团军群请求突围，被最高统帅部严词拒绝。莫德尔擅自命令不惜一切代价向柏林方向突围，但是这样的命令更像是痴人说梦，防守都已经是个大问题了，更别提再组织起有效的进攻，B集团军群很快就与左翼部队失去了联系。

4月7日，第512重装甲营2辆“猎虎”在通往多蒙特（Dortmund）的大道上打毁了20多辆美军坦克，算是此时鲁尔德军为数不多的亮点了。这一天，纳粹陆军部为解救B集团军群而组建的第12集团军在柏林正式成立了。希特勒任命莫德尔麾下那个从空中逃到柏林的年轻上校赖希海尔姆来担任第12集团军沃尔特·温克（Walter Wenck）将军的参谋长，寄希望新组建的兵团可以救出B集团军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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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盟军合围B集团军群示意图。



温克，1900年9月18日出生于魏玛共和国。二战开始以后，他一直担任着各种级别的参谋职务，一度供职于德国陆军参谋部，担任过古德里安的副手。而后他被调到维斯瓦河集团军总部任职，因车祸而住院。这一次，温克被希特勒提拔为二级上将，并出任新组建的第12集团军司令。温克将军1941年曾在第1装甲师任参谋长，而莫德尔时任第41摩托化军军长，正好是他的上司；在北乌克兰，温克任第1装甲集团军参谋长，莫德尔也是他的顶头上司。日后温克又因救援柏林而一举成名，二战后，连国民党政府都曾有意聘请他为军事顾问。

当时，希特勒幻想着由第12集团军（只有一个参谋部、几张地图，还有20万存在于纸面上的“数字大军”）杀开一条血路（途经350千米左右）把莫德尔的B集团军群从“鲁尔口袋”中接应出去。

莫德尔在几周以前就已经开始在鲁尔区构筑防御工事，但周边的城市、村镇一个一个地丢失。4月9日下午，美军坦克开进了齐格堡（Siegelsberg），德军没有进行像样的抵抗，即便有，也只是零星的抵抗，且组织混乱，一车车紧俏的弹药、枪支甚至还没有卸车就被美军缴获。丧失士气是其中最重要的原因。4月10日，杜伊斯堡也丢掉了。4月11日，美军第13装甲师向北实施突击，德国第3伞兵师进行了勇敢的抵抗，他们在鲁梅尼格·贝克尔上校的指挥下，依托着科隆以东的阵地，用88毫米高炮平射，击毁了大约30辆美军坦克。

美国后来进行了统计，1945年4月，美军在欧洲战场共有10677人阵亡，死亡人数比诺曼底登陆还要多。而当时这种损失是被夸大了的，因此美军认为“只要德国士兵还有枪支和弹药，他们就会战斗到死，让更多的盟国士兵跟他们一起完蛋”。盟军认为没有必要为一个囊中之物去承受重大的损失，所以没有大举进攻；他们需要一个完好的工业区，所以也没有进行猛烈的炮击。

早在3月19日，里特尔·冯·亨格尔步兵将军在视察B集团军时就断定：一个令人不愉快的现象是，不管是军事法庭还是最严厉的命令都没有触动那些已经麻木不仁、疲惫不堪的士兵。德军中仅存的士气迅速消失得无影无踪，士兵们听说又一座城市沦陷时相互庆祝已不是什么稀罕的事了。B集团军群的第81军前军长科希林将军后来回忆说：“继续在‘鲁尔口袋’中抵抗是一种犯罪，莫德尔的责任就是投降……只是想到我的家庭可能面临报复的危险，我才没有走出这一步。”被包围的德军士气低迷，想投降又不敢。时任第12国民掷弹兵师师长的格哈德·恩格尔（Engel Gerhard）少将在战后回忆：“我想，无论如何莫德尔还是认为有一线希望。当然我们都被戈培尔的宣传所蒙蔽，相信西方盟国和苏联最终将兵戎相见，而德国有可能在西方阵营找到一席之地……”

莫德尔拒绝了手下提出的丢下部队乘飞机撤离的建议，他麾下年轻的首席参谋军官冈瑟·赖希海尔姆上校则随着其他一些主要人物乘飞机飞离了鲁尔包围圈，此公时年31岁，据说是德国国防军中最年轻的上校，因在雷玛根大桥作战中表现优异而获得器重，希特勒召他去做温克将军的参谋长。莫德尔当时曾指责赖希海尔姆是个逃兵，却又给了他通行证。当时起飞的17架飞机最终只有3架到达了柏林南部的于特博格飞机场，赖希海尔姆上校算是其中的幸运儿。

莫德尔放弃乘飞机突围，实际上已放弃了最后一线生机。当听说苏联人会以战争罪行起诉他，特别是提到他应对在拉脱维亚的20个集中营里杀死577000人和奴役175000苏联平民之类的罪行负责时，莫德尔已决心自杀了。他好几次到阵地的最前沿视察，让自己置身于敌人的火力之下，想让美军的子弹把自己打死，但是他终未遂愿。史学家们后来猜测，莫德尔的这一想法可能是来自于1939年战死在波兰的前陆军总司令弗里契（Werner von Fristsch）炮兵上将。莫德尔已处在崩溃的边缘。他对下属们想说服他放弃抵抗，选择投降的建议一律拒绝，他还恐吓部下，要求他们死战到底。据说，海因里希·吕特维茨给莫德尔写了一封信，要求终止抵抗。莫德尔回信骂了他，并警告吕特维茨必须严格按照命令来履行一个军人的职责，否则将会对他“采取措施”。

但同时，莫德尔也拒绝了希特勒仅仅出于毁灭心理发出的摧毁工业区，使敌人，同时也使德国人民不能利用该区企业的命令。4月11日，莫德尔给他下辖的3个集团军后勤部门的指挥官及地方长官霍夫曼和卡尔·霍利特（Karl Hollidt）上将发布了专门的命令：“军队只允许摧毁军事设施，经济设施的破坏施佩尔才是唯一权威的决策者，军队控制的区域要与地方国防委员会通力合作。其中桥梁及其承载的电缆、水管等可以不去破坏，也不用做摧毁的准备。水坝也尽可能不要去破坏。”终于，莫德尔决定要保护德国的工业中心了，于是他不再下令逐屋逐街地顽抗。

参谋长卡尔·瓦格纳给莫德尔带来了希特勒拟定的温克第12集团军救援计划。第12集团军名义上下辖着2个装甲师、8个步兵师、2个突击炮旅及一个军直属驱逐战车营，有185000人，其中还包括纳粹德国组建的最后一个装甲师“克劳塞维兹师”这样的番号，但当时执行救援莫德尔任务时，只拼凑到5万多人、不到100辆的炮车或装甲运兵车，而且温克也从未有过要救出B集团军群的想法，他认为战争已经结束了。

莫德尔看完计划之后，把它放在了一边，并没有把这个荒诞不经的计划传达给他的部队。B集团军群已经只剩下3天的弹药与粮食了。卡尔·瓦格纳将军对B集团军群绝望的处境深感忧虑，他敦促莫德尔要求最高统帅部准许他们投降，他估计由莫德尔元帅这样忠诚的战士提出来，最高统帅部可能会批准。“我可能很难提出这样的一种建议。”投降似乎是一个很让莫德尔反感的主意，他再次拒绝了。不过，他含糊不清地说：“我有责任拯救我的部队。”

几个小时后，当恩格尔少将提出相同的建议时，莫德尔已经不再那么坚定了，他希望希特勒能抓住最后的机会，在B集团军群崩溃之前与盟军媾和，而事实上媾和的可能性为零。

莫德尔还与心腹将领哈尔佩讨论了投降问题，两人达成的共识是不投降。不过，哈尔佩并没有跟莫德尔说实话，他私底下已在准备投降了。第5装甲集团军参谋长冯·梅林津少将后来回忆说：“战斗的最后几天，我曾跟莫德尔元帅进行过多次私人谈话。他是一个很有趣的人，坚强而乖僻，善于打孤注一掷的战斗。确实，他是因具有与众不同的机断行事的才能而出名的……4月，他多次来到我们司令部，我觉得，他是在尽力寻找解决一些内部冲突的办法。他同所有的高级指挥官一样，已处于难以挽救的窘境。他作为一个有很高素养的军事专家，已经看出继续抵抗是无望的。但是，另一方面，他又要对上级和属下负责，要维护荣誉。德国军人要以无与伦比的纪律约束自己，尽职到底。”

4月13日，“救援的兵团”第12集团军出动了，其属的马丁·安林中将指挥的“克劳塞维兹”装甲师、“乌利芬”步兵师向哈次山方向前进，企图救援被围困的距离更近一些的沃尔特·卢赫特炮兵上将的党卫队第11装甲军。结果只前进了大约10千米，就遭到美军的迎头痛击。“克劳塞维兹”装甲师很快就落荒而逃，而“乌利芬”步兵师则宣布“分散突围”——实际上是被消灭了。

设在乌帕特尔-松那博恩的B集团军群总部遭到了盟军的轰炸，参谋助理格尔达·埃哈德特小姐被活生生地埋葬在了一个地窖之中，她所在的那个地窖被炸弹直接命中。“我从地下的瓦砾堆里爬了出来，爬到那个残存的家，莫德尔陆军元帅也在那里，他就像一只被关在笼子里的猛虎来回不停地走着，他已经手足无措了，我的脑海里至今还清晰地留着对他的印象，对于他来说一切都完蛋了。”参谋拉尔夫·莫林格在回忆录里是这样描述的。当时的B集团军群司令部陷入了混乱，就像是一座“疯人院”。

莫德尔也因此与大多数的下属部队、指挥官失去了联系。第二天，莫德尔的总部继续搬迁，但不会再有埃哈德特小姐了。为躲避轰炸和追击，司令部就设在车辆上，停在小树林里，随时准备转移。天上下着雨，士气已经完全被摧毁，最后连B集团军群司令部的成员中也有人在逃亡，其中就包括莫德尔的制图员。

德国陆军西线指挥部则再次下令，“克劳塞维兹”装甲师的部分兵力联合“波茨坦”步兵师及第84国民掷弹兵师组成新编的第39装甲军向赫尔姆施泰特（Helmstedt）进攻，以解救第11装甲军。莫德尔的援兵在隔靴搔痒地进行着最后的努力。

布莱德雷终于决定要结束这一长久的围困了。他命令手下的2个集团军军长辛普森中将和霍奇斯中将分别指挥北面的第9集团军的2个军和南面的第1集团军向哈根（Hagen）方向实施向心突击，其余的部队则向易北河和莫尔德河挺进。在鲁尔区行动的美军上述2个集团军共出动了3个加强军，即李奇微的第18空降军、安德森的第16军和范佛里特的第3军。

莫德尔试图组织突围，但命令根本无法传达，德军已经彻底崩溃了，投降者不计其数。第15集团军率先瓦解，军团司令粲根本人在发布了一道隐晦的投降命令后就“蒸发”（走进了战俘营）了。4月14日夜，美军第8步兵师与第75步兵师胜利会师，“鲁尔口袋”终于被分割成2个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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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5年3月28日，美军第8装甲师的坦克正呈战斗队形对鲁尔区形成合围。
	◎1945年，德军毫无斗志，一辆完好无损的StuG III Ausf．G坦克和一群士兵成了美军的俘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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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5年1月后，苦闷的莫德尔就开始酗酒，身体也因此而发胖。
	◎莫德尔的“最后救兵”——沃尔特·温克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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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5年4月10日，美军抵达“鲁尔口袋”中的梅舍德（Meschede）的外围。
	◎被美军第10装甲师俘虏的德军士兵行装整齐地走在奥伯阿梅尔高（Oberammergau）的公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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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3月26日，美军104步兵师搭乘坦克冲入阿尔滕基兴镇已成废墟的小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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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4月14日，在鲁尔区的哈根，一名德国士兵打算投降，他正在摔碎自己的步枪。




 自戕谢罪

4月15日，拜尔莱因将军率部3万多人及一批将军投降了。美军第1集团军把业已形成的走廊扩大，转向东西两侧，以便缩小2个隔离的包围圈。远在柏林的希特勒获悉之后，电令莫德尔把被分割的2部分军队合拢起来，莫德尔早已经筋疲力尽，据说他只看了一眼电文，已不屑去传达这一无法执行的命令。

4月16日凌晨4点，希特勒又给莫德尔元帅发来了要B集团军群“继续战斗，杀开一条血路到柏林与元首一起保卫首都”的电文，因为此时苏军已经在对柏林城发起最后的总攻了。希特勒还授意B集团军群可以去老百姓那里夺取他们所需要的力量（大概是指粮食和燃料之类的东西），可以开始强制拘押行动，包括必要情况下向老百姓开火等等。这样荒唐透顶的命令B集团军群司令的军官直到凌晨6:00才传递给莫德尔元帅。

莫德尔的情绪失控了，他尖声叫骂着，扬言要把渎职者就地枪决。实际上这样的电文只是一张废纸。当然，最后莫德尔什么也没有干，他已无力应对，也没有足够的执行军法的枪支和子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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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4月5日—14日“鲁尔口袋”的态势图。




德国B集团军群被俘的师级以上军官的名录

司令部：

参谋长：卡尔·瓦格纳少将

炮兵总司令：卡尔·托霍尔特上将

工兵将军：汉斯·冯·阿尔芬（Hans Ahlfen）少将



第15集团军

司令：冯·粲根步兵上将

参谋长：沃尔特·莱茵哈特（Walter Reinhard）上校

炮兵指挥官：布尔达赫（Burdach）中将

工兵指挥官：维尔茨（Wirtz）中将

下辖：

▲第81军

司令：阿弗雷德·科希林步兵上将（被停职）

▲第74军

司令：卡尔·皮克勒上将

第272步兵师师长：尤根·柯尼格（Eugen König）中将

第338步兵师师长：沃尔夫·埃韦特（Wolf Ewert）少将

第176国民掷弹兵师师长：朗达（Landau）少将

第3装甲掷弹兵师师长：瓦尔特·登科特（Denkert，Walter）中将

装甲教导师师长：冯·豪瑟（von Hauser）男爵上校



第5装甲集团军

司令：约瑟夫·哈尔佩大将

参谋长：弗里德里希·威廉·梅林津少将

下辖：

▲党卫队第12军

司令：爱德华·克拉泽曼炮兵上将

第363国民掷弹兵师师长：韦柏（Weber）中将

第3伞兵师师长：胡默尔（Hummel）上校

第59步兵师师长：霍洛科尔（Hoecker）中将

▲第58装甲军

司令：沃尔特·布特茨装甲兵中将

第12国民掷弹兵师师长：恩格尔少将

第353步兵师师长：科特·汉默尔（Kurt Hummel）上校

第183国民掷弹兵师师长：海因里希·瓦尔洛曼恩（Hinrich Warrelmann）少将

第9装甲师师长：赫尔默特·容勒科普夫（Helmut Zollenkopf）上校

第62国民掷弹兵师师长：海尔曼（Heilmann）中将



冯·吕特维茨军团（原第47装甲军）

司令：冯·吕特维茨男爵上将

下辖：

▲第63军

司令：埃里希·亚伯拉罕步兵上将

第324国民掷弹兵“汉堡”师师长：施泰因米勒（Steinmüller）中将

第406分区作战集群：胡梅尔恩（Hüllen）上校

▲第53军

司令：弗里茨·拜尔莱因装甲兵中将

第180步兵师师长：伯恩哈德·佐伦科普夫（Bernhard Klosterkemper）少将

第190步兵师师长：埃恩斯·汉默尔（Ernst Hammer）中将

第116装甲师师长：冯·瓦尔登堡（von Waldenburg）少将



第3高炮军

军长:冯·兰陶（von Rantzau）炮兵上将

第2高炮师师长:弗朗茨·洛彻尔（Fritz Laicher）上校



也是在这一天，他麾下被美军分割为较小部分的德军东部集团（第5装甲集团军）实际上已经不复存在了，德军在以惊人的速度投降，美军一昼夜之间就俘虏了德军士兵多达8万之众。在众多的投降者中，有一个叫托霍尔特（Karl Thoholte）的炮兵上将很惹人注目，他是德军的炮兵总司令，算是B集团军群司令部的高官，曾经是德军中唯一一个炮兵师——第18炮兵师的师长，在“胡贝口袋”里作战时，他的师负责殿后，打得很是英勇，刚升为上将不久，现在也是一枪未放就投了降。

4月17日上午，美国第18空降军的马修·李奇微将军第二次派出司令参谋弗兰克·布兰德斯泰特（Frank Brandstetter）上尉前往劝降，给莫德尔捎来了一封信。在这一封颇具骑士风度的书信中，李奇微这样写道：“在历史上和军人的职业中，再没有比美国的罗伯特·李将军具有更崇高的声誉、更显赫的战功和更忠于自己对国家所承担的义务的人。……他于是选择了体面投降的做法。同样的抉择也摆在您面前，为了一个战士的荣誉，为了全体德国军官的声誉，为了对您的国家的爱，为了贵国的未来，从现在起放下武器吧。您挽救下来的这些德国人将会为贵国人民重新得到（国际）地位而做出有益的贡献，您保存下来的德国城市将对贵国人民的繁荣具有极为重大的意义。”

李奇微的这封信一般被认为有点幼稚，他希望能效仿美国内战时期的劝降典故。莫德尔精通军史，对李奇微所写心知肚明。参谋长卡尔·瓦格纳劝莫德尔接受投降，但莫德尔元帅拒绝了，他非常冷静，在他看来，一个陆军元帅向一个少将军长投降是一种耻辱，送达的劝降信上至少要有奥马尔·布莱德雷（Omar Bradley）或中将以上级别的高级军官签名，送信的至少应该是李奇微的参谋长，才有可能被接受。

“我根本无法做到这一点（指投降后任凭发落）。在苏联人眼里我就是战争罪犯，美国人肯定会把我交给他们（指苏军）并处以绞刑。”莫德尔认为美军会把自己转交给苏联人，因为曾在东线授意部下虐待苏联战俘，他估计自己会被苏联人绞死。史学家们一般认为莫德尔的想法不无道理，如果送到苏联去审判，判死刑的可能性极大。这无疑是莫德尔自杀的根本原因。当然，他自杀的念头还受到隆美尔、克卢格两位陆军元帅的影响，尤其是后者；另外，保卢斯投降后被软禁在苏联的遭遇，也是他所无法接受的。

莫德尔让一个德国军官随着军使返回，给李奇微将军捎去了口信，该军官说：“受到效忠希特勒誓言的束缚，所以陆军元帅不能投降；如果考虑接受李奇微的建议的话，元帅的名誉将被玷污。” 对战局全面情况的了解，莫德尔比B集团军群内最下级的尉官强不到哪里去。他的闭塞是因为受束于1940年1月13日颁布的“元首一号命令”，该命令规定：“任何官长不得多知分外的事情。”莫德尔不了解政治谈判是否已在进行，他十分关心的是西线军队是否能够作战到底，以便保障东线袍泽的大后方。但是被分割包围的B集团军群不仅缺乏大炮、坦克，而且缺乏汽车、通讯工具，甚至一般必需的供应品也没有，很多士兵已经好几天没吃饭了，他们能起到的作用实则已十分有限。

莫德尔已经在听天由命了，不再对下属抗命、离职、投降采取任何措施，但谁想要说服他投降，他就会毫不客气地咒骂威胁他们，哈尔佩、吕特维茨、赖希海尔姆等人都被他指着鼻子骂过，但B集团军群肯定是毫无出路的，覆灭已指日可待了，抵抗完全是一条死路。

终于，莫德尔做出了一个军事史上很罕见的决定，他亲笔签发了就地解散B集团军群的命令。在命令中，他写道：年龄较大或较小的士兵可以脱下军服自行回家；允许被包围的卫戍部队投降；其余官兵们则可以自行决定继续战斗、进行突围或投降，一切的责任由他本人（即莫德尔）来承担。这样，那些曾宣誓效忠希特勒的部下就不必背负着军人的誓言白白送死了。在那一天，莫德尔还对司令部的工作人员和其他在场的人员讲了话，莫德尔说他不再是他们的指挥官，他没有更多的权利，因此也不会再发出任何命令。

B集团军群的官方解散通知书上最后写道：“莫德尔对我们说：‘诸位，一切都结束了，再也没有什么事情可做了，现在随便你们去干什么。’”

做完所能做的一切，莫德尔对参谋长卡尔·瓦格纳将军说：“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为了证实我们的行动是正确的，我们是否已做了应该做的事？”随后，他谈及自己的个人命运，他认为作为战败者自杀是一种选择。作为莫德尔元帅的倾诉者，瓦格纳少将很快就开车投奔了美军阵营，他幸运地活到了战后，后来开了一家书店，直到1988年6月才病逝于汉诺威。瓦格纳在回忆录里这样写道：“在权衡了各种可能性之后，B集团军群司令部做出了军事史上没有先例的决定。集团军群将以命令和严格的方式来解散它自己。所选择的日期是4月17日，离开时既没有口粮，也没有弹药。”

但事实证明，将军团解散日期定在4月17日是不明智的，因为早在14日和15日，第15集团军、吕特维茨军团和另外一些被分割的师的通讯就已中断，他们已经放弃抵抗，正向盟军投降，因此，莫德尔解散军团的决心如果能在15日之前坚定下来就更好一些。

莫德尔吩咐他的私人司机开来了梅赛德斯—奔驰轿车，轿车载着莫德尔来到野外。据说，莫德尔取下眼镜擦拭，泪落不止，他伤感地对司机说：“我对第三帝国失望透了，心力交瘁，需要休息……”之后，莫德尔离开了自己的座车，率领着一支由一辆Sd.Kfz.234重型步兵战车、一辆欧宝无线通信车和一辆奥迪“小奇迹”（DKW）轿车组成的小分队消失在人们的视野中……

莫德尔遗弃的那辆梅赛德斯-奔驰轿车最终被美军第18空降军缴获，李奇微把这辆车送给了布莱德雷将军。据说，布莱德雷还发布了一份“永远都无法兑现的”缉拿莫德尔的悬赏通缉令。

莫德尔解散B集团军群试图为德国军队赢得最后一点的尊严，这样的话，B集团军群的士兵们理论上已经不再是军人而是平民了，但是美军并不买账，还是把这些“平民”都赶进了战俘营。当然，对于没有粮食的军或民来说，回家的路太过遥远，走进战俘营至少还可以暂时活下去。

直到4月18日18:30，德军完全停止了在鲁尔区的抵抗（少量的德军在鲁尔区一直顽抗到战争结束），被围西集群德军亦被歼灭。这场持续了近3个星期（从4月1日“鲁尔口袋”形成算起是18天）的攻防大战终于落幕了，它是美军历史，也是盟军历史上最大的歼灭战，还是盟军在欧洲的“最后一战”。

4月19日德军的系列公告充满了矛盾，它首先高度赞扬了B集团军群，类似于斯大林格勒战役的公告：“连续几个星期的激战后，战斗在莱茵河和鲁尔区已经走到了尽头。在莫德尔元帅的指挥下，各兵种的部队成功地拖住了美军2个集团军群的优势兵力，履行了自己的职责，模范地战斗到了最后一口气，给敌人造成了人员和设备的重大损失。”然而，戈培尔在代表中央宣传部祝贺元首生日时，又指责鲁尔区瓦解的B集团军群为“叛军”，痛斥：“陆军元帅（指莫德尔）和他的集团军群是一群背信弃义的家伙，这些人的懦弱、失败，导致了德国的失败。”

莫德尔用一台便携式收音机收听到的恰巧是戈培尔的这个讲话，他顿时暴跳如雷。在他身边的温里希·贝尔（Winrich Behr）少校后来回忆说：“我不记得他说的所有的话了，就听莫德尔在叫嚷着：‘那些人是可相信的吗？我曾在战争中闭目塞听，盲目地信任他们，盲目地服从及遵循着一个军人的职责，可这些骗子能带来一场公平的战争吗？我的士兵付出了多少的牺牲，就是为了这些猪猡？’”莫德尔还首次谈到了他一直以来讳莫如深的政治问题，承认自己是在“为一个犯罪的政府效命”。部分西方史学家因此认为，这一事件标志着不管莫德尔愿不愿意，他已经与纳粹政权彻底地决裂了。

4月21日清晨，在B集团军群覆灭后的第3天，莫德尔把给妻子的信件和物品托付给了副官贝尔少校，然后带着皮林上校、罗格·迈克尔（Roger Michael）中校和贝尔少校3名军官从廷根附近美军纵队缝隙中渗透而出，他们的目标是哈茨山。途中，莫德尔多次谈到了投降问题，他说：“我不能投降。我已被宣布为战犯，俄罗斯人和美国人会毫不犹豫地把我给吊死！”

他们已历经了多日的跋涉，饱受蚊虫叮咬。莫德尔已不再是指挥官，他一直没有与外界进行交流，消息相当闭塞。他们打算穿越一个叫维道（wedau）的公园，因为美军坦克已经到达了这一带，所以贝尔少校被派到前面去探路。可等贝尔侦察回来时，莫德尔等人已经离开了。

16:00，莫德尔等人逃到了杜伊斯堡（Duisburg）北部一片寂静的森林（橡树林）中，在这里，他用收音机收听到了一些关于苏联报复德国人的消息，其中包括苏联将以“战争罪行”起诉纳粹军政领导者，重提那些集中营里的罪行和奴役劳工等等话题。想象着西伯利亚集中营的情景，莫德尔十分绝望。

不愿意再苟且偷生，宁愿无疾地战死在沙场上，莫德尔要求第二参谋副官皮林上校（另一种说法认为莫德尔自杀时身边的最后一个人是情报官劳戈·米尔切）向他开枪，遭到皮林的拒绝。于是，莫德尔用手枪枪套指着两棵他所选定的栎树，道：“你们把我埋在这里。”2名军官（皮林和迈克尔）竭力劝阻元帅的自杀行为，莫德尔不听，他绝望地再次谈到了对苏联西伯利亚劳改营的恐惧。随后，莫德尔握着麾下军官们的手跟他们告别。最后，他说：“我从未想到自己会如此绝望，我只效忠于德国。”莫德尔元帅随即把一支6.35毫米的绍尔M1913手枪对准太阳穴，自杀身亡。迈克尔中校把莫德尔埋葬在一棵橡树下，这时失散的贝尔少校回来了。然后，3名军官离开了森林，各自逃命，贝尔和迈克尔还是莫德尔那个思路，在极力地躲避、绕开盟军搜捕，后来被关进美军的战俘营。

关于莫德尔自杀的情景，在特奥多尔·皮林上校的另一次描述中，时间变成了14:00，他写道莫德尔自杀时“手枪是竖起来顶在颌下”，2次描述的出入很大，因此他有作伪证的嫌疑。所以，直到1952年6月10日，德累斯顿市政厅才开出了 “莫德尔死于1945年4月21日”的死亡证明。

皮林在1955年去世，他的供述为人们定性莫德尔之死及后来找到其墓地提供了依据；迈克尔则在战后加入了“盖伦组织”，替联邦德国的情报局服务，参加了针对苏联的“东方情报侦察之旅”。

莫德尔自杀的那片林区后来成了德国杜伊斯堡最著名的休闲区和自然保护区第六湖区（Sechs Seenplate）的一部分，湖区的东端树木繁茂，最多的是栎树，很少有人可以找得到那里，现在那里成了一个家庭裸体主义者协会的营地，颇让人啼笑皆非。

西线总司令凯塞林元帅听说了“鲁尔口袋”的最后结局及莫德尔的死讯，他说：“瓦尔特·莫德尔陆军元帅是一个勇敢和有锐气的战士，他为国家献出了生命，我将永远怀念他。……不过，对他解散B集团军群的做法，我无法理解……”

希特勒听到莫德尔自戕身亡的消息时，他沉默了许久，然后对身边的人说：“莫德尔是我最好的陆军元帅……既然他有勇气结束自己的生命，我想我也可以……”众所周知，一个星期之后，希特勒在柏林的地下室里自杀身亡。希特勒的自裁决定是否受到莫德尔的影响，人们只能是猜测、联想。

莫德尔如果不自杀，唯一的出路就是向美军投降。情况也许没有莫德尔所想的那么悲观。1945年10月18日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的起诉名单和起诉事由中，苏联方面的起诉书这样写道：“由于凯特尔、戈林、邓尼茨、约德尔、赖谢瑙、曼施泰因以及其他许多希特勒的将军们（如果莫德尔没有自杀，名单中肯定会有他的名字），在被占领的土地上干下了不可计数的暴行，留下了斑斑的血迹……”后来，1946年9月30日—10月1日的最终判决中，只有戈林、里宾特洛甫、凯特尔、卡尔藤布隆、罗森堡、弗兰克、弗里克、施特莱切、绍克尔、约德尔、赛斯·英夸特以及博尔曼（缺席）等政治性人物被判处了死刑，赫斯、冯克、雷德尔无期徒刑，其余的战犯都是有期徒刑，与莫德尔元帅一样在东线作战的曼施泰因元帅被判处18年有期徒刑（1953年被赦免），嗜杀成性、素有“吃人的野兽”之称的纳粹党员舍尔纳元帅也只被判了10年，凯塞林先是被判死刑然后又改为无期。西方史学家们搜集过莫德尔担任第3装甲师师长以后的系列罪状，东线 “焦土作战”的罪行应不能抵赖，但他有在鲁尔区解散B集团军群这样有利于讨好盟军的举动，美军在整个鲁尔战役中只阵亡了1500人，“凶残元帅”并非全无生机，那自戕避罪的算盘是否打得太过“精明”了？

从军事角度剖析，同璀璨星河中的其他德国名将相比，“防御大师”莫德尔貌不惊人，朴实无华，他不像曼施泰因那样才华横溢，也没有古德里安般的学术造诣，更不像隆美尔那样个性鲜明、声名远播，还缺少龙德施泰特那种普鲁士传统的显赫资历和号召力，但是，莫德尔非常顽强，且百折不挠，他的西方敌人称他是“一个极其难缠的对手”，这算是送给他的最高级别的荣誉了吧。

古德里安跟莫德尔虽然是老战友，但是他们之间主要是工作关系，私人交往并不多，所以古德里安对莫德尔的评价比较客观。古德里安说：“莫德尔是个很优秀的战术家，其防御能力比进攻更出色。他在衡量部队能做和不能做什么方面很有一套。他的方式很粗鲁，而且他那套做法在高层也并不总是受欢迎，但希特勒欣赏他。莫德尔在希特勒面前敢于大胆抗辩，其他人不要说做，连想都不敢想。”不论其他，只就军事天赋，莫德尔是可以跻身二战时期最优秀的军事指挥员行列的。

但是莫德尔具有极其复杂的性格，他的一生确实伴随着纳粹的侵略而扶摇直上，因此常常被定位为“政治将军”，给我们留下的更多的是反思，有史学家认为他是“希特勒的狂热信徒”，“最残酷的人”，“犯有反人类罪的战犯”……

莫德尔的长子汉斯·格奥尔格后来虽然加入西德军队，官至准将，却一直生活在父亲的阴影中。1955年7月，汉斯·格奥尔格在父亲那些知情老部下（比如贝尔少校）的指引下找到了莫德尔遗骸埋葬的地点。莫德尔的坟墓没有选择在他的自杀地，或他指定的那2棵高大的栎树之间，而是在一个没有任何标志，灌木、荆棘遍布的坑洼之地，因此找到它颇费了一番周折。而后，汉斯·格奥尔格偷偷地将他的遗骸运回，安葬在赫特根森林附近的德军阵亡将士公墓。

沃斯森奈克/埃菲尔德军阵亡将士公墓芳草萋萋，松柏林立，莫德尔之墓在其一隅，是很简单、普通的坟墓，只在墓碑上镌刻着他的名字及生卒时间。

事实上，除了他的妻儿，很少有人真正喜欢莫德尔。他效忠于希特勒，从未背叛，却不是个阿谀奉承之辈，他那种淫威下的抗争精神是许多自诩比他高尚纯粹的人所没有的；而他的尖酸刻薄也常常是有所针对，却从不曾指向士兵和一线的军官；他有“败中取胜”的特殊本事，无论放在哪里，总是让人放心，但他的进攻事迹中却缺乏亮点，战略思想更是他的短板……

莫德尔就是这样一个复杂、矛盾而又有趣的人。

莫德尔看惯了风云变幻，是个久经沙场的老兵，最终自戕殒命在二战中看似更人性化一些的西线，他的失败与个人能力无关，更多的是输在了道义、国运和资源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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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4月16日，已投降了的拜尔莱因将军第53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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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军第18空降军军长李奇微少将。
	◎莫德尔在鲁尔包围圈里视察部队时与一位装甲连长谈话，这张照片据说是陆军元帅的遗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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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友拍摄的莫德尔自杀之地——杜伊斯堡的那片森林的现状。
	◎莫德尔的长眠之地。






	[image: ]

	[image: ]




	◎B集团军群的最后一任参谋长卡尔·瓦格纳少将。
	◎梅林津（左），第5装甲集团军参谋长，《坦克战》的作者，莫德尔败亡的见证人；斯特拉维兹伯爵（右），后转战到东线的库尔兰，此图摄于194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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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4年12月，贝尔少校在陪同莫德尔看地图。4个月后，这位少校成了莫德尔托付后事的人。
	◎布莱德雷，美军第12集团军群司令，他下发了悬赏缉拿莫德尔的公告，在某种层面上，他是送莫德尔去地狱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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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4月17日，沦为美第18空降军俘虏的德国B集团军群士兵们。





附录1：“碎裂的铁拳”

——纳粹王牌第78突击师的覆灭


西线作战的后备师

20世纪30年代末期，欧洲上空战争阴云密布，纳粹德国提出了“要大炮不要黄油”的口号，加紧扩军备战，为即将到来的世界大战做准备。

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之下，1938年8月26日，在德国的斯图加特（第5军区），第78步兵师成立了。该师隶属于陆军第7集团军第25步兵军，由第5军区的第5炮兵指挥部组成其师部，首任师长是一个老派的炮兵中将，名叫弗里茨·布兰德（Fritz Brand），师徽标志是这个分区（达累斯萨拉姆）的代表性建筑——乌尔姆大教堂。

第78步兵师的骨干力量由第5、第25、第35步兵师抽调而来，分别组成了第195、第215、第238步兵团框架；第25炮兵团则提供了第178炮兵团的基干；普通的兵员则来自于巴登符腾堡州的预备役部队。这样拼凑而成的兵员构成，没有一定的基础，也没有良好的训练，第78步兵师在纳粹德国组建的众多步兵师里只能算是一支二三流的部队。

1939年，德国闪击波兰后，第78步兵师被部署在葛雷芬恩和科尔之间的地区，守卫着边境线。波兰战役的进程非常顺利，德军长驱直入，不到一个月就灭亡了这个东欧强国，第78步兵师成了见证者。不甘寂寞的布兰德将军把部队拉到普弗兹海姆地区进行了一次训练。然后，9月还没有过去，新的任命就来了，第78步兵师的师长换成了炮兵少将库尔特·加伦坎普（Curt Gallenkamp）。

新师长加伦坎普是一位久经沙场的一战老兵，他曾就职于德国陆军总参谋部，资历深厚。先后担任过总参谋部陆军办公室的处长、第16炮兵指挥部的司令、第3集团军参谋长等要职。值得一提的是，加伦坎普还是陆军总参谋部高级军需官库尔特·冯·蒂佩尔斯基希（Kurt von Tippelskirch）少将的妹夫。蒂佩尔斯基希后来青云直上，升任为集团军司令、陆军上将，在战后写下了著名的德文-版本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史》。

为了对西方开战，希特勒继续疯狂地扩军。1940年，第78步兵师第195团第2营被抽调去组建新的第297步兵师。不过，第5军区很快便送来了新的兵员，填充了第195团。

法兰西战役开始以前，第78步兵师作为陆军总部的预备队部署在布瑞滕地区。开战之后，第78步兵师隶属于第9集团军的第24步兵军，跟随其他部队穿过比利时、卢森堡，进入法国境内，不费一枪一弹，一直开到法国北部。

法国败亡之后，第78步兵师就驻扎在法国北部的兰斯。按照希特勒的秘密计划，在 9月的某一天，第78步兵师将作为第三攻击波的力量，参与到“海狮计划”入侵英国的行动中去。这期间，第78步兵师积极地做着参战的准备。不过，不列颠之战纳粹德国的“无敌神话”破灭了，遭受了第一次失败，戈林的空军未能取得英伦三岛的制空权，“海狮”行动也被迫流产了。

因为登陆英国的计划的取消，第78师下辖的第238步兵团被解散，第195步兵团团部及各团的第3营被拆解，总计有4000人被抽调去组建第305步兵师。1940年夏天—1941年春季，第78步兵师仍然待在法国北部充任占领军。11月，根据新的形势，又补充了一个第14步兵团。

1941年6月，第78步兵师调往东线的波兰东北部，加入到中央集团军群的作战序列，隶属于第4集团军第13步兵军，准备对苏联开战。

“巴巴罗萨”行动初历战火的洗礼

6月22日“巴巴罗萨”行动开始后，第78步兵师从华沙以南索克洛乌出动，经别尔斯克，计划在第二天进入俄罗斯的国土，但因为道路拥堵，实际上达不到这个速度，只能以每天30～50千米的速度推进。然后，第78步兵师渡过纳莱乌河和聂曼河，从莫吉廖夫地区进抵别列津纳河和第聂伯河流域，先后在比亚韦斯托克，斯摩棱斯克等地作战。该师一度转隶给第7步兵军，跟在第23、第197步兵师后面，作为第二攻击波。

为了替被围困在斯摩棱斯克的苏军解围，铁木辛哥指挥外线的苏军不顾伤亡，在坦克的掩护下，以密集队形全线展开一轮又一轮的冲击。其中7月25日的战斗是该师成军以来最为激烈的一次。重磅炮弹雨点般落下，在“乌拉”的喊杀声中，苏军蜂拥而至，弹雨纷飞，硝烟弥漫，第78步兵师的士兵经受住了成军以来首次严峻考验。7月26日，第78步兵师参与罗斯拉夫尔战役，攻破了苏军的左翼。8月3日，该师挺进到波尼托夫卡，配合友军完成了切断公路线的任务，8月10日进击到斯洛波达，前卫部队伸展到了布羌。数万苏军被合围歼灭在罗斯拉夫尔地区。

为了基辅会战，德国中央集团军群把攻击重点转向南北两翼，苏军则趁机调集重兵在叶利尼亚地域发起了猛攻。第78步兵师卷入到“叶利尼亚绞肉机”的拼杀中，叶利尼亚最终易手。第78步兵师第14步兵团第7连约瑟夫·施纳伯上士就是在这一时期涌现出来的英雄，他在排长阵亡以后主动担任指挥职责，率领部下打退了苏军的进攻。9月18日，施纳伯获得了一级铁十字勋章，并被推荐担任排长。后来他又担任连长，参加了库尔斯克会战。1943年10月5日，施纳伯成了全德国第309位获得橡叶骑士铁十字勋章的人，这也是第78突击师官兵在二战中所获得的最高荣誉。

9月22日，奥地利将军埃米尔·马克格拉夫（Emil Markgraf）被任命为第78师的新师长，马克格拉夫曾担任过黑塞公国第9军团的司令，奥地利并入德国时，他加入了德国军队。此人在德军中表现得很活跃，历任多个单位的师长，最终卒于1951年。第78师的前任师长加伦坎普则被调回最高统帅部等待新的任命，后来出任第31步兵军军长。1944年，加伦坎普中将在一次反游击行动中捕获了30名穿着德军制服的抵抗军成员、英国的指挥官及美国飞行员，他下令把这些人全部枪决。1945年4月，加伦坎普将军被盟军收押。1947年审判时他原本会被判处死刑，因为在法庭上检举有功，改判为终身监禁。1952年加伦坎普被提前释放。1958年4月13日，加伦坎普在德国的威斯巴登去世。

“台风计划”开始得太晚了，苏军在莫斯科周围构筑了一道道防线。第78师遇到了莫斯科战役中其他德国师一样的困难——糟糕的后勤补给、越来越坏的天气和红军顽强的抵抗。第195团团长冯·罗夫威林上校遭到苏军的伏击，随行的军官都被打死，上校本人于11月3日伤重而死。

在维济亚玛的战役中，第78师被严重削弱，它下辖的第238步兵团因兵力不足而被解散（物资拆解到其他团，人员调往第5步兵师）。在惨烈的森林围剿中，他们击毙了一名打死了很多德国兵的少将，并以军礼安葬了这位勇敢的苏联将军。第78师的将士在冰雪与战火中度过了难忘的1941年10月。

11月15日，泥浆冻结后，第78步兵师艰难地继续前行，作为一个二流的步兵师，他们不受上级重视，得到的补给比兄弟部队少，而且往往更滞后。长时间的雨雪让道路变成了泥潭，燃料短缺，卡车故障不断，交通拥堵，食品短缺，处境令人沮丧。因为没有饲料和燕麦，军马不得不啃树皮和屋顶上的稻草。在关于第78师历史的德文书籍中浓墨重彩地记载了这一期间的作战。

限于篇幅，只摘录第78步兵师师史中所记载的其中一天的战斗。

1941年11月21日

第215步兵团

消灭敌人的交叉火力定于7:30，同时向第195步兵团靠拢。6:00—7:00这段时间内，用火力侦察以弄清楚所要采取行动的当面之敌的情况。经过昨天的战斗，默克上校（第215步兵团团长）认为以一个营的兵力足以完成这一任务。 因此，11月21日7:00，默克上校指挥其他2个营从科霍可罗维、洛科滕林向瑟格耶维阿推进。这样做的优势在于能得到我师第178炮兵团的火力支援。

第195步兵团

7:30，根据命令，由几个精锐的分队攻击敌军阵地以东的科洛余布亚可诺– 阿帕里斯诺，迫使敌人前来增援已达到将苏军拖住的目的。共有192个土木结构的掩体，其中大部分位置比较近可以被利用起来。第195步兵团的任务是确保洛科滕林道路是畅通的。这个小镇后面的林地也已经被我们占领了，团部和两个营就部署在那里，此外还有18日开拔过来的第3、第4师的炮兵团和第61重型野战榴弹炮兵团。第195步兵团的问题是缺乏必需的野战帐篷。突破后的位置将根据各部在洛科滕林分布来确定，希望能保持着迅速攻击的势头。……

第14步兵团

晚上，在莫斯科北部的一家银行附近，我们遭到了敌人炮火的袭击。经过搜查，只有布睿克和尤林逖纳2个村子还有一些妇孺。但是晚上，根据从达科沃逃离的幸存者提供的情报，那个村已经被苏军占领。进一步的攻击行动已经为时过晚，因此，我们营就在村庄里休整。第二天，我们得到命令要夺回达科沃。……团指挥官并不认为第3营能免受攻击，在白天，因为敌人攻占了居民点，最初计划换防第216炮兵营的事情并没有再执行。

第78步兵师经过格萨逖斯克、莫萨阿斯克和鲁萨等地突进到莫斯科前面的兹维哥罗德。12月3日开始的冻伤是一个比敌人的炮火更为严重的问题。第78步兵师艰难地挪动到了一个叫洛茨的俄罗斯城镇，再也不能前进一步，而这里离克里姆林宫仍有80英里之遥。在-40℃的寒冬里，在无垠的荒野中，第78步兵师停止了进攻。

斯大林从西伯利亚调来了精锐的兵团保卫莫斯科，在朱可夫的指导下苏军展开了大反攻。12月6日，保罗·沃尔卡斯将军接任了第78师师长，前任师长埃米尔·马克格拉夫少将后来被调去第190步兵师任师长。沃尔卡斯师长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魏玛共和国时指挥第12步兵团，然后在德累斯顿步兵指挥学校任教。1940年，沃尔卡斯将军指挥第115步兵团参加了法国战役，获得了铁十字勋章的奖励，并升任旅长。1941年1月晋升为少将，4月15日，任驻保加利亚的德国司令部的将军，12月调任到第78步兵师。

这种人事更迭于战局无益，早已成强弩之末的整个德军防线终于崩溃了。苏军乘胜追击，随即展开“红色圣诞”攻势，德国、意大利联军被击败，而且一溃就是200多千米。第78步兵师加入到溃退的行列之中，落后的交通工具使该师多次被苏军追上，但每次都成功逃脱，最后退守到吉兹哈斯克。在这里，第78步兵师与“帝国”师等兄弟部队奋力打退了穷追而来的苏军，构筑起了新的防线。

“火星”战役：一战扬名

1942年来临之际，第78步兵师所在的莫斯科方向苏德的对峙态势形成了东南侧的勒热夫—维亚济马突出部。勒热夫—维亚济马突出部在理论上是德军刺向莫斯科的“匕首”，苏联人非常不爽，“欲去之而后快”，因此这里并不是一段平静的战线，仅1942年一年内，苏军为了消除这个突出部就至少发动了4次大规模的进攻。莫德尔正是在这些艰苦卓绝的防御战中声名鹊起的。与此同时，第78步兵师的坚韧、顽强也逐渐显露出来，得到了纳粹军方的关注。

在勒热夫防御战中，莫德尔的第9集团军常常面对着数倍于己的苏联军团的围攻，防线千疮百孔，各个单位处于被分割包围的危险中，所以必须打破常规，根据战场实际调度，组织防御，发挥每一个德国士兵、每一件武器的最大潜能。莫德尔创造性地把1940年在第3装甲师试验过的“战斗群”构想引入到东线的防御理念中，在“防御大师”莫德尔的悉心调教下，像第78步兵师这样的弱旅也被淬炼成了“神兵”，每一个营或分队，每一个连队，甚至是排级单位，都能做到即使被数倍于己的敌人分割包围，也不会溃散、瓦解，人人都能独当一面。

1942年11月17日，苏军发起了“天王星”、“火星”2场规模空前的攻势，德国军史界后来把这次战役称为“马尔斯计划”。第78师所在的第9集团军再次面临着生死存亡的大考验。大雾和降雪让德军停飞了所有的空中支援，同时也降低了炮击的效果，炮兵观察员无法观察调整火力。当然，同样的不利也出现在朱可夫指挥的进攻方。德国此前预计到了苏军的攻击，把78师换防到瓦祖扎河，因此苏军的攻击重心正好打在了沿河布防的第102步兵师、第78师和第5装甲师的头上，即使是在局部，这也是一场20万人对4万人力量悬殊的对决。

战役开始时，第78师的换防还没有完成，苏军以第326、第42和第251步兵师及第25、第93坦克旅攻击了德军第102步兵师的右翼第78师的第195步兵团。面对10倍于己的对手的疯狂进攻，第195步兵团守住了阵地并给予敌大量的杀伤。11月26日，第78突击师的士兵采取策略，把苏军放到最近的距离才猛烈开火，他们打退了苏军的进攻，并摧毁29辆坦克。当然第78师也付出了巨大牺牲，晚上，该师在报告中称：“所有阵地兵力都被严重削弱。装备、武器损失惨重，特别是轻型、中型反坦克火炮，而重型（火炮）损失较小……”
(1)

 第二天，第78师的防线被优势兵力的苏军突破。

在朱可夫和科涅夫两位苏联元帅看来，击溃第78师这样一只“菜鸟”应该是很简单的事，他们在憧憬着灭掉第78步兵师以后的事。第78师第215掷弹兵团的一位军官记载了他所经历的战斗：

“……奉命在受到威胁的地域集合所有的部队，组成由我指挥的战斗群，以关闭突破口，不必理会已经突破的敌军，只要防止他们的进一步突破即可。在我的防区内，在罗泊托克的阻击阵地内调集师属训练部队和任何突击炮以及散兵。每一个有武器的人，无论是步兵、炮兵，甚至是突击炮和轻型压制火炮都要进行直瞄射击。在对部队进行组织时，大约5个哥萨克骑兵中队正在向我们快速地突击，试图突破到东南。一架 Ju88 碰巧在村庄上盘旋，它发现了苏联人并用炸弹和机载武器进行了攻击，这些哥萨克在这样密集的火力前全部丧生……在这个插曲之后……我在被割裂的集团和散兵的基础上组建了3条防线，事实上已经成功地关闭了突破口，并击退了所有的进攻。”
(2)



这是莫（德尔）式防御的最好诠释。

按照莫德尔的指令，沃尔卡斯将军亲临前线访问各分区设防在山丘、村庄和田埂上的阵地，命令部下和第5装甲师混合编组，组成营、连级规模的战斗群，构筑环形堡垒式的防线。最困难的时候是12月，不甘心失败的苏军投入了第7步兵师、第4近卫步兵师、第3近卫骑兵师和第10坦克旅，近卫师的战士们身穿白色的雪地伪装服，一波一波地冲杀过来，他们狂怒地攻入到了第78师的防线中心。

第78师的士兵们比苏军更加狂热，他们坚守着希尔防线，不停地开火射击、投弹、开炮……连续数周的拼杀，苏联士兵的尸体铺满了白皑皑的雪地，数百辆T34的残骸散布在瓦祖扎河畔，其中有180辆坦克被证实是第78师击毁的
(3)

 ，他们还打下了几架飞机……人们后来把勒热夫地区的这一系列惨烈的战役称为“勒热夫绞肉机”（Rzhev meat grinder）。

当然，第78步兵师也基本上拼光了，很多人都没能活到那个“血色圣诞”，17000人的部队最后还剩下了1500人。此时，苏联近卫军团却先行垮掉了，他们虽然攻下了某些阵地，但更多没有被攻下的地方成了苏军继续推进的致命障碍。12月15日，朱可夫停止了没有结果的进攻。“马尔斯计划”（苏方又称“火星”行动）作战中，德军以伤亡4万人的代价，击毙苏军7万多人，击毁坦克约1600辆，加上负伤、被俘和失踪人员，苏军的损失大约有50万人。

突击风暴：血战库尔斯克的北路

第78师的“惨胜”得到了纳粹高层及希特勒的赏识，师徽由原来的“乌尔姆大教堂”换成了更具进攻性的“装甲拳”，该师师徽原型是德国历史上著名的雇佣军统帅、骑士古兹·冯·伯利欣根绘制的铁手图案，德军中采取相同立意的还有党卫军的第17装甲掷弹兵师。

第78步兵师一战成名，实际上是名存实亡了。1943年1月1日，第78步兵师重组为第78突击步兵师，这是德国步兵中唯一的一个突击师。

经过几个月的调整和加强，第78突击师的编制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3个步兵团改制为突击团，即第14、第195、第215突击团；每个排都配有重武器，增加了冲锋枪的配给，每个营配有9门7.5cm PaK40反坦克炮，另有第178炮兵团（12个野战炮连）、第5重迫击炮营、第293高射炮营、第178坦克歼击营（装备有31门“黄鼠狼”自行火炮）和第178工兵营等；为了参加库尔斯克会战，后来又加强了配备着火箭发射器的第189强击火炮营。这已经不再是普通的步兵师的构架，而是一个升格了的精锐加强师。第78突击师今非昔比，德国人赞誉其为 “风暴师”，是中央集团军群的一支骨干力量。

4月，师长保罗·沃尔卡斯获得了骑士十字勋章，然后升任为第27步兵军的军长，接替他指挥第78突击师的是原第263步兵师师长汉斯·特劳特少将。特劳特将军绰号“鳟鱼”，是第78突击师历史上很重要的一位师长，他1895年1月25日出生在德法边境的洛林/萨阿格姆德，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他在第99步兵团服役，晋升到中尉军衔。1937年，特劳特觐升为中校，指挥第90步兵团第1营，然后参加了波兰、法国的战役。1940年6月16日，特劳特指挥他的营大胆地穿插，抢占了铁路枢纽威索尔，从而使法国军队的后撤退路被切断。这一果敢行动让特劳特在1940年8月5日获授骑士十字勋章。1940年10月，特劳特指挥第41步兵团在俄罗斯作战。1941年年底，特劳特和他的兵团在莫斯科接近地作战。值得一提是，在1942年1月23日，特劳特获授橡树叶骑士勋章。1942年4月25日，因为在勒热夫防御作战中的突出表现，特劳特晋升为少将。1942年4月25日，特劳特担任第263步兵师的师长，然后调任到第78突击师。

这时的第78突击师驻防在奥廖尔以南，参加了1943年莫德尔指挥的“水牛行动”等一系列的中央集团军群的重要军事行动。1943年2月，苏联元帅罗科索夫斯基指挥的俄中央方面军猛烈进攻第2装甲集团军，形势非常危急。第78突击师奉命前去救火，他们成了第一支抵达战场的援兵，德军士气大振。在第78突击师的帮助下，第2装甲集团军成功地顶住了苏军左翼巴托夫将军第65集团军的进攻。第78突击师出现在哪里，就会给那里的苏联人造成极强的心理震撼，已然是一个王牌师的风范了。随着莫德尔指挥的更多部队的增援，苏军被迫停止了对德第2装甲集团军的进攻。

纳粹德国为了夺回东线的主动权，策划了“堡垒”攻势，即俗称的库尔斯克大会战，第78突击师作为莫德尔麾下的一支重要的力量加入到了这场大战的北部攻势中。

1943年7月5日凌晨5:30，第78突击师协同第23步兵军的另外2个师攻击了苏军第13集团军与第48集团军的结合部小阿尔汉格斯克，这只是一次牵制性的攻势。为了突破苏军设置的深远雷场，用“哥利亚”遥控爆破车在前方开路。自行火炮、轰炸机提供了火力掩护，第78突击师冒着猛烈的炮火打垮了苏军第148步兵师，攻入第一道壕堑，但随即被阻止，仅仅前进了1500米。

第78突击师所在的进攻方向并不是德军的主攻方向，而是负责保护第41装甲军的左翼，所以他们的攻击没有坦克的掩护，士兵们只能凭血肉之躯，冒着枪林弹雨去攻坚。而且他们的行动也没有任何隐秘可言，苏军早已枕戈待旦，占据着有利地形，严阵以待。在交叉火力的扫射、炮火覆盖、地雷杀伤之下，第78突击师伤亡惨重，第195团在2天内就损失了全部的连长，3天下来损失“纯步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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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00余人，占到第78突击师一半的“战斗力量”。

随后，第78突击师被卷入波内里的战斗中，波内里的拉锯战非常惨烈，史学家后来称之为“小型的斯大林格勒战役”。第78突击师由西向东协同第292、第86步兵师作战，他们占领了一个叫博塔诺瓦的小村子。之后，苏军的反击又夺回了村子的一部分，这种逐屋的巷战持续了几个小时。直到6日晚上，第78突击步兵师才最终完成了占领。

第78突击步兵师接到了莫德尔大将的新命令，驱退苏军第74步兵师到莫洛克汉斯克西南5千米的小镇特罗斯纳，并在那里修筑防御工事。苏联第74步兵师对第78突击步兵师发起了11次反击，每次都是由2个步兵营在炮兵的支援下进行。特罗斯纳——一个很小、实际上早已经不复存在的被摧毁了的废墟小镇——在这一天内多次易手，到晚上，小镇再次回到苏军手里。尽管第78突击步兵师打得很顽强，还有一个连的斐迪南炮车在支援他们，但在英勇的苏军面前他们完全没有机会，始终未能在苏军的第二道防线上取得任何重大的进展。

直到7月9日，第78突击步兵师的第508装甲掷弹兵团得到了第654独立突击炮旅的6辆斐迪南坦克歼击车的支援，再次攻击了第239.8和253.5高地。他们用高昂的代价击穿了苏联第207步兵师的第1023步兵团的防线。尽管他们的进攻遭到苏联第5炮兵师和第11、第2迫击炮旅的阻击，但第78师最终还是拿下了这2个高地，并俘虏了800名苏军。这一战术胜利保障了德军向波内里核心区域的攻击。

苏军向波内里空降了第4伞兵师，增援了第3坦克军，残酷的战斗吞噬着苏德双方士兵的生命，伤亡惨重的德军无力再战，莫德尔夺取波内里的图谋最终失败了。对奥里霍瓦特卡的攻击再次无功而返之后，库尔斯克北部的攻势终于衰竭了。

7月12日，苏军展开了“库图佐夫”的新攻势，苏联西方面军和布良斯克方面军联合发起进攻，矛头直指德国第2装甲集团军。担任主攻的巴格拉米扬将军的第11近卫集团军迅速地突破了德军的防线，不断深入德军的纵深，构成了致命的威胁，整个德国中央集团军群面临着覆灭的危险……

莫德尔被迫放弃“堡垒”作战，撤向“美洲豹”防线，第78突击师也黯然后撤。在18日的后卫战斗中，该师的明星第195突击步兵团团长——犹太血统的沃尔特·霍尔兰德上校一人干掉了苏军坦克21辆并杀死约百人。一个目睹经过的士兵回忆说，霍尔兰德上校在燃烧的战场上奔跑着，他在士兵们的火力掩护下跳上一个苏军坦克，打开坦克的舱口盖，往里面投掷了一枚手榴弹，手榴弹在坦克内爆炸。然后，霍尔兰德又跑向另一辆苏军坦克，如法炮制，一辆接一辆，他就这样干掉了5辆坦克。那个士兵告诉他人：“我们学不来，这是令人难以置信的勇敢，简直是愚蠢。后来我才知道霍尔兰德因为这获得了骑士十字勋章。”

几个月后，霍尔兰德上校回国休假，乘车经过在华沙犹太人区时，他被所看到的暴行深深震惊。然后，他又回到部队继续在俄罗斯作战。一年后，巴格拉季昂战役中，霍尔兰德上校被苏军俘虏，监禁到1956年才被释放。回到德国后，霍尔兰德才发现他的姑姑及孩子们都死于纳粹的大屠杀。

第78突击师退守到奥尔沙附近，同第27军、第25掷弹兵师和第260步兵师捍卫着明斯克—莫斯科的公路，保持着进攻莫斯科的最后一丝希望。

莫德尔因为擅自撤退到“美洲豹”防线等原因，被希特勒解除职务转入预备役，第78突击师自此告别了栽培它的“防御大师”，中央集团军群的新任司令是同样久负盛名的布施元帅。而莫德尔几经辗转，从北方到南方，然后晋升为陆军元帅，担任了毗邻的北乌克兰集团军群的司令。

1944年东线的形势对纳粹德国更加不利，苏军在中央集团军群当面调兵遣将，投棋布子，准备着超大规模的进攻行动，而布施元帅和希特勒却熟视无睹，忽略了这些动态，尽管包括第78突击师在内的广大官兵一再提醒他们。

“定海神针”覆亡于白俄罗斯

6月22日，苏联以极其强大的兵力发起了代号为“巴格拉季昂”的复仇攻势。大轰炸打掉了德军的指挥通讯。第78突击师防御所属地段——第27步兵军阵地是苏波国境线的正面，也是苏军攻击的重点之一。尽管有炮火的掩护，由加利茨基将军指挥的苏军近卫第11集团军强大到有些让人匪夷所思的装甲坦克群却没能在首轮冲击中击溃第78突击师和第25掷弹兵师的防御，其原因是德国人为躲避炮火而放弃阵地，炮火一停又回到了阵地。第78突击师的阵地大都是混凝土构筑的掩体和深沟壕堑，猛烈炮火把始料未及的加利茨基的部队赶了回去。拉锯战持续到6月23日晚上，绝对优势的苏军也仅仅楔入第二道防线大约5000米。

在此紧要关头，布施元帅却犯了优柔寡断、应变迟缓的老毛病，除了“坚守”以外没有任何灵活机动的应变策略，给了苏军指挥员换牌更张的机会，而希特勒盲目坚守的胡乱干预更加剧了德军的危机。

北翼的苏联第1近卫步兵师突入到第78突击师及第256步兵师防线之间的沼泽地带，其中一支侦察巡逻队发现了一个废弃的窄轨铁路线，可穿过沼泽森林之间的德军阵地。第2近卫坦克军的坦克就沿铁路线向前突进，德军奥尔沙以北薄弱的防线很快被打穿了。布施急忙调来预备队第14步兵师发起反击，但在塞伦斯科耶湖畔，面对JS2坦克的重装甲，机动能力差、装备落后的第14步兵师被击溃了。同时，苏联第11近卫步兵师通过攻坚，摧垮了第256步兵师防线，第78突击师的友邻——整个北翼完全崩溃。

6月26日，第78突击师南翼的第25掷弹兵师尽管实力不弱，拥有32辆坦克和20门自行火炮，但弹药和燃料不足，每辆战车只有5～10枚炮弹，见势不妙，为了避免被合围，第25掷弹兵师撤退了。形成突破深入后方的苏第2近卫坦克团迂回堵截，切断了第78突击师的退路。

同时陷入合围的还有德军第57步兵师、第267步兵师、第31步兵师及第260、第25装甲掷弹兵师一部。而第78突击师情况更糟糕，它被绝对优势的苏军（第11近卫军和第31步兵军）分割包围在了奥尔沙。

北乌克兰集团军群司令莫德尔元帅立即越界向中央集团军群派出了第5装甲师和第505重装甲营，企图打开一条通道救出第78突击师，但为时已晚，苏军不给第78师任何喘息调整之机，立即对奥尔沙发起了总攻。

6月27日夜，最后一列满载着78突击师伤兵的列车驶出了奥尔沙火车站，苏军从北面攻入城内。那列可怜的伤兵专车在城西几千米的地方结束了它的短暂之旅，被守候在那里的苏联坦克撕成了碎片。奥尔沙城里无路可逃的第78师士兵们悲伤地唱着德国战歌，等待着末日的来临。幸存者永远不会忘记那个晚上：燃烧的村庄、榴弹炮和步枪射击、沉闷的爆炸声、雷鸣般的呼喊、唱着歌的部队单位……城池被快速地攻陷了。第78突击师的部分兵力奇迹般成功地突围出来。也在同一天，希特勒撤换掉庸碌无为的布施元帅，把莫德尔调往中央集团军群指挥，但局势实际上已无可挽回。

遭到灭顶之灾的不仅仅是第78突击师，在博布鲁伊斯克，福尔曼上将指挥的第9集团军正在被消灭，第78突击师所在的整个德军第4集团军则被包围在沃尔马河与别列津纳河之间。这些被围的德军被分割成两大部分，一部分由第78突击师师长特劳特中将指挥，另一部分由第12军军长米勒将军指挥。7月5日，2个被围集团的指挥官分别召开了将军级别的军官会议以评估局势，并最终做出了尽快实施突围的决定。不过，一个严峻的事实是，他们离西面最近的德国控制区的距离超过了 100千米，这似乎是不可能走完的距离。且他们的部队很疲惫，又没有燃料和弹药，无法使用重型武器，更不可能有空军的支持，因此这绝对是一个没希望的突围计划。特劳特中将当时有些犹豫不决，但第57步兵师师长阿道夫·特劳泽（Adolf Trowitz）少将曾从切尔卡瑟口袋中成功突围，很有信心。于是，伤兵和看护的医生被留了下来，寄希望于苏联的指挥官能遵守《日内瓦公约》，优待俘虏。炮兵发射完最后2轮的弹药之后炸毁了大炮。迫使德国人通过这种不切实际的计划的重要理由是落入苏联人手里后的严重后果，因此冒任何风险都变成值得了。

识破了德军企图的苏军部队高喊着“乌拉”，从3个方向包围了上来，激烈的战斗也随即展开来。第57步兵师和残存的“统帅堂” 装甲掷弹兵师一直与苏军展开殊死的战斗，在一定程度上帮助了第78突击师的突围。6日凌晨，这2个师的指挥官决定共同行动以穿越被苏联军队封锁的切尔文到明斯克之间的道路。他们等到天黑才开始移动，但是已无路可逃了。那些疲惫不堪、睡眠不足的士兵暗夜里在麦田里漫无目的地乱窜，天亮后或被击毙或被俘虏，大名鼎鼎的“统帅堂”师基本无一漏网。

第78突击师的残部与其他被打乱建制的师的残部组成了一个战斗群，大约有3000人（一说是2700人），在特劳特中将的指挥下，从苏库科维茨附近逃过了别列津纳河，开始了长达200千米的漫长的逃亡之旅，所有的重武器都丢光了。沿途因不时遭到白俄罗斯游击队的袭击，闻讯赶来的苏军第49集团军第369、第222步兵师及第342自行重炮团等部队从四面八方包围上来。这支逃亡的德军部队遭到“喀秋莎”火箭炮的拦截无法通过，大部分再次被合围，特劳特指示分散突围，队伍又分解成更小的一些群体，希望有幸运儿能够逃脱掉。战斗演变成一场屠杀，几近肉搏。在陀思黑汶的西北，这些逃亡的德军基本上被消灭，苏军的战报声称击毙了2000人，俘虏了1200人，其中包括特劳特中将本人。仅有极少量的“幸运儿”逃回了德军的战线。

在苏联人的眼里，特劳特中将被认为是希特勒“最为宠信的将领”之一。因此他被俘后的第二天，就接受了苏军的审讯，一个叫尤里斯米尔诺夫的“苏联英雄”遭第78师杀害的旧账被翻了出来。被俘的特劳特中将后来被押解到苏联的西伯利亚劳改营服刑。

1947年，苏联的军事法庭对特劳特等纳粹将军们的罪行进行了审判，一些“抗压”能力差的将军自杀了，一些人则投奔了民主东德，特劳特苦等到1955年后获得了自由。1974年12月，特劳特逝世于德国的达姆施塔特。

第78突击师实际上已经不复存在了。7月8日，第4集团军被分割包围的另一部分在米勒中将的率领下向苏军第50集团军投降。7月9日，第78突击师的前任师长、现任第27步兵军军长的沃尔卡斯上将携第260步兵师的2000余官兵向苏军第38步兵军缴械。

第4集团军和第9集团军皆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其中第4集团军的指挥层损失尤为惨重，第12、第27步兵军军长及第12、第31、第57、第110、第260步兵师与第78突击师、“统帅堂”师师长被俘，第18装甲掷弹兵师、第267步兵师、第337步兵师师长阵亡，仅有第25装甲掷弹兵师师长一人逃出了包围圈。眼看着自己的老部下、老部队被逐一消灭而无能为力，言语粗鲁的莫德尔沉默了。他深受打击，终日郁郁寡欢，借酒消愁。不过莫德尔没有多少时间去伤感，因为灾难不仅在第9集团军和第4集团军，整个中央集团军群、整条东线都处在水深火热之中。

又经历了一系列血腥的战斗，苏军的强悍攻击才终于被扼制了，莫德尔卓越的指挥扭转了自“巴格拉季昂”攻势以来的一路溃败。

为了表彰莫德尔元帅挽狂澜于既倒，希特勒亲自授予了他钻石金橡叶骑士十字勋章，并赞扬说：“如果不是因为你，苏联人也许已经进入了东普鲁士，甚至是兵临柏林城下了。”

重建突击师，最终覆灭在捷克

1944年7月12日，德国陆军总部在乌克兰的加西利亚以第565步兵师残部和第78突击师残部重组为第78掷弹兵师，隶属于北乌克兰集团军群。原第335步兵师师长希格弗里德·拉斯普中将被调动到第78掷弹兵师担任师长。这个新组建的师下辖第14、第195、第215掷弹团及第78炮兵团、第78燧发枪营、第178通讯营、第178补充营，不过这些部队都是由番号为1079—1081之类的团改编而成的。

12月31日（一说是10月），该师又更名为第78国民掷弹兵师，由冯·海希菲尔德（Harald von Hirschfeld）山地兵少将来指挥。这位新师长是一个学识渊博的知识分子，年轻时曾先后赴南美、西班牙、英国（伦敦）和法国（巴黎）等地学习。1935年10月23日，23岁的海希菲尔德回到祖国志愿加入德国陆军，他进入德军第98山地猎兵团服役，作战勇敢，参加了波兰、法国等战役。在海希菲尔德担任第1山地师师长时，该师曾因参与凯法利尼亚大屠杀（屠杀了将近5000名意大利俘虏）而臭名昭著，不过在第78国民掷弹兵师他深孚众望。1945年1月18日，第78国民掷弹兵师在波兰南部作战，师长海希菲尔德少将亲临顿科拉培（Dukla Pass）前沿指挥战斗，在顿加（Dunja）河大桥之畔遭遇苏军飞机空袭，被炸成重伤，副官立即将他送往救治站，但在途中伤重去世，海希菲尔德的早逝终结了所有关于他的争议。2月10日，海希菲尔德被追授为中将。

第78国民突击师下辖着第14、第195、第215突击团和第178炮兵团及第78燧发枪营、第178通讯营、第178补充营，增加了一些新的优秀兵员和装备。而此时大约有5000名前第78突击师的官兵仍被关押在俄罗斯，另有5100人失踪，最终只有大约350人被证实了下落。

在这个“国民突击师”里昙花一现地涌现出了一位新王牌——格尔奥格·格本哈德特中校。格本哈德特是一个农民的儿子，1944年7月加入第78师时已经是少校军衔，他指挥着第195突击团。格本哈德特在加利西亚，波兰和上西里西亚等地的作战中表现优异，晋升为中校，1945年2月19日获颁橡树叶十字勋章。

第78国民突击师在波兰、捷克边境的贝斯基德山脉、波西米亚一带作战，而后转战到捷克境内，在奥斯特劳、诺伊逖斯钦等地作战。随着第三帝国的覆灭，1945年5月8日，第78国民突击师的官兵在捷克摩拉瓦河畔的奥洛慕茨西北向苏军投降……



	
第78步兵师编制（1941年）

	
第78突击师作战序列（1943年）




	第195步兵团

第238步兵团

第215步兵团

第178炮兵团

第178侦察营

第178工兵营

第178通讯营

第178侦察营

第178反坦克营

第178后勤补给队

第178补充营
	第14突击团

第195突击团

第215突击团

第178炮兵团

第5迫击营

第189突击炮营

第178通讯营

第178反坦克营

第178工兵营

第239高炮营

第178后勤补给队




第78师各师师长

第78步兵师

弗里茨·布兰德（fritz Brand）中将：1939年8月26日—1939年9月30日

库尔特·加伦坎普（Curt Gallenkamp）少将：1939年10月1日—1941年9月21日

埃米尔·马克格拉夫（Emil Markgraf）中将：1941年9月22日—1941年12月6日

保罗·沃尔卡斯（Paul Völckers）中将：1941年12月7日—1943年4月8日

汉斯·特劳特（hans Traut）少将：1943年4月8日—1943年6月

第78突击师

汉斯·特劳特（hans Traut）中将：1943年6月—1943年11月1日

冯·拉利什（Herbert von Larisch）中将：1943年11月1日—1944年2月15日

汉斯·特劳特（hans Traut）中将：1944年2月15日—1944年7月12日

第78国民掷弹兵师

希格弗里德·拉斯普（Siegfried Rasp）中将：1944年7月12日—1944年9月26日

冯·海希菲尔德（von．Hirschfeld）少将：1944年9月27日—1944年12月31日

第78国民突击师

冯·海希菲尔德（von．Hirschfeld）少将：1944年12月31日—1945年1月18日

理查德·斯科罗普夫（Richard Schröpfer）少将 ：1945年1月18日—1945年1月25日

威廉·纳格尔（Wilheim Nagel）少将：1945年1月25日—1945年4月1日

奥贝斯特·马蒂耶斯（Oberst Mathias）上校：1945年4月1日—1945年4月30日

埃里希·盖斯勒（Erich Geissler）上校：1945年5月1日—1945年5月8日

第78突击师在战争期间的作战区域简明版：

1939年9月—1940年5月：德国

1940年6月—1941年4月：法国

1941年5月：波兰

1941年6月—1944年6月：东线中部战场

1944年8月—1945年1月：加利西亚

1945年2月—3月：上西里西亚

1945年4月：摩拉维亚

1945年5月：波西米亚

第78突击师获得骑士十字勋章的名单（31人）

格奥尔格·冯·纳夫维（Georg von Neufville）上校：1941年9月22日路德维希·默克（Ludwig Merker）上校：1941年11月18日

库尔特·加伦坎普（Curt Gallenkamp）中将：1941年11月19日

阿尔佛斯·黑特（Alfons Hitter）中校：1941年12月14日

保罗·杜温克（Paul Dowerk）中尉： 1942年1月14日

霍斯特·斯托夫列特（Horst Stoffleth）中尉：1942年8月20日

路德维希·巴特（Ludwig Barth）军士长：1942年8月20日

恩斯特·克特尔（Ernst Kaether）中尉：1942年12月10日

威廉·科勒尔（Wilhelm Kohler）上尉：1942年12月10日

保罗·沃尔卡斯（Paul Völckers）中将：1942年12月11日

沃尔特·赖森格尔（Walter Reissinger）中尉：1942年12月17日

阿尔伯特·施纳伯（Albert Schneider）上尉：1942年12月23日

贝特·霍尔德（Berthold Gamer）上尉：1943年1月25日

埃里克·菲舍尔（Erich Fischer）少尉：1943年3月31日

约瑟夫·施纳伯（Josef Schreiber）上士：1943年3月31日

伊曼尔·罗斯哈特（Emil Rosshart）下士：1943年4月3日

奥斯卡·埃克哈德（Oskar Eckholt）中校：1943年4月9日

沃尔特·霍兰德尔（Walter Hollaender）中尉：1943年7月18日

威廉·施列茨（Wilhelm Schlecht）上士：1943年7月23日

威廉·希尔格斯（Wilhelm Hilgers）上尉：1943年7月31日（追授）

鲁道夫·伊赫德（Rudolf Ihde）少校：1943年9月23日

威廉·勒格勒尔（Wilhelm Rüngeler）上尉：1943年10月11日

卡尔·莱因哈特（Karl Reinhart）中尉：1943年12月20日

约瑟夫·列贝维恩（Josef Liebenwein）中尉：1944年4月7日

恩斯特·杰德勒（Ernst Jedele）上士：1944年4月15日（追授）

沃尔特·科洛克（Walter Klocke）中尉：1944年4月20日

格奥尔格·格尔特纳（Georg Gärtner）上尉：1944年9月21日

汉斯·胡泽尔（Hans Huzel）少校：1945年2月18日

赫尔穆特·杰森（Helmut Jeserer）上尉：1945年4月30日

艾哈德·里斯（Erhard Liss）上尉：1945年4月30日

卡尔·斯海尔（Karl Heer）上尉：1945年4月30日（追授）

第78突击师获得橡叶骑士十字勋章名单（2人）

约瑟夫·施纳伯（Josef Schreiber）上士：1943年10月5日

格尔奥格·格本哈德特（Georg Gebhardt）中校：1945年2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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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集团军司令莫德尔（左三）、第39装甲军军长马蒂尼克炮兵中将（左一）到第78突击师师部访问，祝贺该师获得“突击师”的荣誉称号，师长保罗·沃尔卡斯将军（右一）、首席参谋官海因茨·科勒克劳斯上校（左二）正在迎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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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78步兵师师徽。
	◎第78步兵师首任师长弗里茨·布兰德中将，他后来晋升为炮兵上将。
	◎第78步兵师第二任师长库尔特·加伦坎普炮兵少将，后晋升为中将，在西线屠杀盟军战俘，战后被判处无期徒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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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78师第215步兵团团长路德维希·默克，此人战后写了一本名为《第78突击师1938—1945年》的书
	◎1941年在俄罗斯平原上行进的第78步兵师。
	◎保罗·沃尔卡斯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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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1年，正在参加维亚济马围歼战的第78步兵师官兵。
	◎莫德尔元帅亲自检查部队的火炮发射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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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军战士正在向德军阵地发起冲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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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78步兵师的阵地，穿着冬装的机枪手正凭着瞄准镜捕捉猎物。
	◎第195突击步兵团团长沃尔特·霍尔兰德上校，第78师的传奇人物之一。他先后获得了骑士十字勋章、金质德意志十字勋章、一级和二级铁十字勋章、近战突击勋章、战伤勋章等众多勋章，可此人却有一半的犹太血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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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劳特少将在行军途中停车发布命令。
	◎苏军在奥尔沙附近夺取的一个德军碉堡，从里面清出了大量子弹。这样的碉堡往往可以给对手造成巨大伤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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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毫米的“野蜂”自行榴弹炮开创了有装甲防护的自行火炮的先河，第78突击师装备着这种火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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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初，第78掷弹兵师转战到乌克兰南部上西西里、克拉科夫、利沃夫等地，参加了几次防御战，打得还算漂亮，为了表彰他们的突出表现，陆军总部再次给该师更名为“第78国民突击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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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4年6月，苏军官兵在维捷布斯克地区庆祝一座重要的大桥被切断。
	◎作为战俘在莫斯科游街示众的第78突击步兵师官兵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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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不是莫德尔的部署及“区域联防”战术，第78步兵师就不会被推到风口浪尖，那么第78步兵师的官兵们会成为二战中一个无足轻重的过客，所以该师对莫德尔是“爱恨交加”。
	◎第78掷弹兵师师徽。






————————————————————


(1)
  摘引自格罗斯曼的《勒热夫——东线的基石》一书。


(2)
  摘引自戴维·格兰茨《火星计划：朱可夫元帅最惨重的败仗》一书。


(3)
  德国国防军在1942年12月5日的报告中指出：“在防御战的最后10天里，第78步兵师一个师就摧毁了169辆苏军坦克。”


(4)
  西方把纯步兵战斗人员称为“战斗力量”，不含坦克乘员、炮兵、摩托车兵、司机等，是衡量一支军队作战力的重要数据之一。



附录2：东线“虎骑”

——纳粹第505重装甲营战记


精英铸就钢铁“虎骑”

在苏德战争初期，德军吃尽了苏制中重型坦克的苦头，为了有效地抵御T-34和KV坦克的威胁，希特勒命令陆军武器局加速研制重型坦克。1941年4月20日希特勒生日那天，在东普鲁士的狼穴，德国亨舍尔公司和波尔舍公司设计的坦克样车展现在了世人面前。2辆样车被拉到布兰卡装甲学校进一步测试，经过2个多月的测试，亨舍尔公司设计的VK4501（H）样车最终被德国陆军选中，定型后命名为“虎I”，俗称“虎式坦克”。

虎式坦克在1942年4月正式投产，8月开始批量生产并装备部队（仅装备德军）。9月21日，虎式坦克首次在列宁格勒参战，却不走运地碰到了坏天气，因而表演也落了个灰头土脸。当时，第502重装甲营第1连的4辆虎式有3辆被苏军的反坦克炮打瘫，其中一辆还燃起了熊熊大火，其余的则陷入了泥沼。

当然，虎式的光芒并不是一次糟糕的初演可以遮盖得了的。在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虎式坦克摧毁了大量的盟军坦克和其他装备，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神话”。而“虎骑”象征着德国人的一种信念，其庞大的身躯、坚硬的装甲和威猛的火力令人望而生畏。在陆战中，只要有它参战，它就是战场上的主宰。

1944年7月，第506重装甲营第3连指挥官的虎式坦克在3900米的距离上击毁了一辆T-34坦克，这是二战中坦克对战历史上最远距离的摧毁记录。

当然，虎式坦克并非尽善尽美，它存在着很多的隐忧和不足。譬如，其火力威力虽大但炮塔回转速度很慢，没有助动系统，炮手摇手柄720圈才能让炮塔转一圈，英国陆军曾计算出，一个赤手空拳的人在虎式坦克50米以内围着它小跑，就能让炮手不停地摇，直到炮手累死，小跑的空手人员也不会被坦克炮打死；又如，虎式装甲虽厚但外形倾角大很容易被击中，重量太大不能通过桥梁，运输时需要更换窄履带，操作费时又容易损坏履带，负重轮在苏联的寒冬里往往会冻结，使履带无法滚动。



	
pzkpfwⅥ（虎式）坦克的性能数据




	战斗全重：57吨
	主要武器：KWK/56型88毫米火炮



	发动机功率：700马力（514.5千瓦）
	辅助武器：1～2挺7.92毫米MG34机枪



	最大速度：45千米/小时
	弹药基数：炮弹92发、机枪弹5850发



	最大行程:195千米
	乘员：5人（车长、炮长、装填手、无线电员兼机枪射手、驾驶员各1人）




虎式坦克在生产过程中不断地改进，人们通常以1943年7月为界，将虎式分为早期E型和后期H型，这样划分是因为1943年夏天的那场库尔斯克大会战，这场大会战中，驱驾着虎式坦克驰骋在疆场上的第505重装甲营成了二战史上一个永远的“神话”。

虎式坦克的基本编制就是独立的重型装甲营，作战时归集团军或军一级司令直接指挥。纳粹德国在二战期间总共成立了10个独立的重型装甲营和3个党卫队重型装甲营，某些党卫队师中也建有师属的重装甲营。1个虎式坦克营的标准编制为：营部（辖3辆指挥坦克）和指挥连（辖信号排、侦察排、战斗工兵排和高射炮排）、3个坦克连和1个坦克修理连，每一个坦克连14辆虎式（连部2辆，每个排4辆），全营共有45辆虎式坦克。

1943年1月29日，第505重型装甲营在德国的法林波斯特尔/汉诺威正式组建，师徽是一头红牛，1943年—1944年的冬天，该营将其标志改成一个骑在马背上的雇佣骑士。

第505重型装甲营的主要骨干来自于国防军第3和第26装甲师，首任指挥官伯恩哈德·施瓦特少校是一个非常优秀的装甲指挥官，他1910年出生于东普鲁士的安格堡，1930年加入德国陆军，1935年服役于第36装甲团。施瓦特的战术素养和管理才华得到了同僚们的普遍赞扬，在波兰、西欧和巴尔干的军事行动中，他担任连队的指挥官。1942年8月，施瓦特担任营级指挥官，参加了斯大林格勒战役。1942年11月19日—1943年1月27日，他指挥的“施瓦特战斗群”战斗在顿河、第聂伯河和伏尔加河一线，取得了斐然的战绩。

德军司令部原本计划待第505重装甲营组建完成之后，将其派往北非战场，但终因虎式坦克的产量不足，仅有的坦克优先装备了另一支派往北非的部队第504重型装甲营，第505重装甲营调往非洲的事就此搁置了下来。前往非洲的第504重装甲营最终随着阿尔尼姆将军的非洲军团一道被盟军消灭在了突尼斯，从这层意义看，第505重型装甲营是阴差阳错地逃过了这一劫。

第505重型装甲营被调到比利时，在那儿进行了较长时间的训练。有了前面几个重型装甲营的战略、战术、后勤经验等作为参考，再加上第505重装甲营的兵员大多是来自德军各王牌装甲师的精英，因而训练事半功倍，卓有成效，这为第505重型装甲营在后来作战中的出色表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43年3月4日，第2装甲师的一批精英分子也加入到了第505重装甲营，他们组成了第3坦克连。3月底，16辆虎式和26辆PzKpfw III坦克被配备给了第505重装甲营。几经改组后，第505重装甲营的20辆虎式、25辆PzKpfw III被调往苏联前线的奥廖尔驻防。在奥廖尔驻防的这段时间里（5月30日—6月10日），大量的PzKpfw III被换走，换来的是另外25辆虎式坦克。

1943年夏，库尔斯克会战在即，德军的装甲力量云集在曼施泰因元帅指挥的南线——南方集团军群，那里才是德军的主攻方向。而担任北路进攻的中央集团军群则显得兵力不足，尤其缺少装甲力量。7月3日，施瓦特少校指挥下的第505重装甲营的31辆虎式、7辆长炮管的PzKpfw III Ausf．N坦克、8辆短管的PzKpfw III（kurz）坦克抵达了库尔斯克北面的中央集团军群。

第505重装甲营被配属到主攻部队——莫德尔指挥的第9集团军的第6步兵师。这是这支“菜鸟”部队的第一次实战。这次会战是虎式坦克参战数量最多的一次战役，当时德国共生产了310辆虎式坦克，在库尔斯克战场上就占了182辆。

“虎骑”初试利爪

库尔斯克大会战第一天的战斗就非常激烈，莫德尔命令刚刚抵达、喘息未定的第505重装甲营加强给格罗斯曼将军指挥的第6步兵师，立即投入到奥里霍瓦特卡西面的战斗中。第505重装甲营第3装甲连的14辆虎式仍在运输途中，而且几乎所有坦克的过滤器及配件履带都正在水路运输中。初次参战就建制不完整，不利因素诸多，还是一场硬仗，而这，正是东线战场的特色。

第505重装甲营虎式坦克的出现震骇到了苏军，它不仅帮助德军突破了苏第15步兵师的防线，而且对苏联第70集团军的整个右翼都构成了很大的威胁。第二天黎明，2个苏联坦克军发起了大规模的逆袭，但被自己埋设的雷场给阻止了一半的兵力。虽然如此，德军形势仍然非常严峻，第505重装甲营真正抵达战场的只有16辆虎式坦克，仅相当于1.5个连的兵力。

施瓦特少校将坦克排成楔形战斗队形，88毫米坦克炮在1500米左右距离就远程发炮了，39型的穿甲弹很轻松地打爆了T-34的炮塔或正面装甲。第505重装甲营先后击溃了苏军的2个先锋坦克旅，摧毁了俄第107坦克旅的42辆坦克，其中有15辆是很难缠的KV-1重型坦克。随后跟进的俄第164坦克旅的坦克也有一半被损失掉。

激烈的交火中，第505重装甲营所有的坦克都被苏军坦克及反坦克炮火多次击中，但苏军T-34坦克的76.2毫米炮要在400米以内才能有效击穿虎式的前部装甲，因而第505重装甲营仅有1辆虎式被击毁，倒霉的是第1连连长赫普特曼·雷德谢尔（Hauptmann Riedesel）成了阵亡者之一。

苏军溃退了回去，不过他们精心部署了大量的反坦克炮阵地和雷场，在库尔斯克的防御纵深深远而广大，仅靠第505重装甲营一个营级单位的英勇是难以完成突破的。莫德尔虽然在不断地投入兵力，但北部攻势的整个推进仍寸步不前。苏军利用数量优势，源源不断地投入后备兵力不时发起逆袭，战斗陷入胶着状态。

7月10日，加上新增补的3辆虎式，第505重装甲营仍保持着26辆虎式、10辆III号坦克的可观兵力。7月15日，第505重装甲营在维尔茨塔格洛附近遭到苏军从侧翼发起的反击。作为回应，施瓦特少校派出2辆虎式坦克进行阻击。短短1个小时之内，第505重装甲营的这2辆虎式坦克就摧毁了苏军32辆T-34坦克，自身毫发未伤。

一位苏联坦克车长在他的报告中写道：“我在400码的距离上攻击一辆MK6坦克（虎式坦克）。我使用穿甲弹对准它的侧面和炮塔开了8～10炮，每一次命中都被反弹了，这辆虎式坦克在摧毁我两翼的坦克后撤离战场。”第505重装甲营在库尔斯克会战的这几天里只损失了4辆坦克。“虎式坦克”的恐慌症在整个苏联军队中流传开来，而这些噩梦正是第505重装甲营带给他们的。

可虎式坦克在南线的表现远不如北线，曼施泰因元帅对苏军大纵深的防御阵地估计不足，第503重装甲营的一个虎式坦克连盲目冒进，结果有9辆被苏军地雷和反坦克炮所摧毁，战损率高得惊人，到7月8日时，该营已有34辆坦克失去了战斗力。那些陷身敌阵的虎式残骸大都被苏军回收，苏军将缴获更多的虎式坦克，这还不包括德军因缺油无法行驶，或机械故障，或道路堵塞而放弃等原因所带来的“意外之喜”。虎式的技术优势正在逐渐消失。

随着苏军“库图佐夫行动”的展开，德国中央集团军群被迫放弃进攻转入防御，接着又放弃了勒热夫突出部，步步后撤。7月22日，第505重装甲营撤回到伊根卡进行防御，全营很难得地获得了一个休整的机会。28日，施瓦特少校获得了橡树叶骑士勋章，是全德国第260位获得者。



	
1943年苏军坦克旅的装备、人员及配置




	
单位

	
人员

	
主要武器装备




	旅部及直属连
	147
	1辆T-34



	中型坦克营

营部及直属排

3个中型坦克连

补给/训练部队
	151

24

44

39
	10辆T-34

1辆T-60/70



	轻型坦克营

营部及直属排

2个轻型坦克连

补给/训练部队
	146

—

—

—
	1辆T-60/70

10辆T-60/70



	摩托化步兵营

营部及直属排

2个步兵连
	

403

—

112
	

—

3辆装甲车

9挺轻机枪、2挺机枪、3挺反坦克枪



	冲锋枪连
	79
	



	迫击炮连
	43
	6门82毫米迫击炮



	反坦克炮连
	52
	4门76毫米反坦克炮



	训练连
	101
	—



	医疗救护排
	—
	—




8月3日时，第505重装甲营有6辆虎式在支援第6步兵师。第二天，该营第3连再次在反冲锋中创造着“不败的神话”，他们击毁14辆苏军坦克而自身无一损失。第三天，第3连虽然损失了一辆编号为“333”的虎式坦克，但全连又击毁了5辆T-34坦克。这期间，虎式坦克的设计缺陷导致的机械故障才是第505重装甲营的最大敌人，因为没有开发出强力的扭矩小型引擎，所以虎式坦克的动力传动系统负荷过重，常常引发故障，一旦熄火就很难启动，修理方面非常烦琐复杂。全营只有9辆虎式坦克完好可用，另外的17辆都需要修理。即便如此，第505重装甲营仍然依靠着有限的几辆虎式坦克在接下来的4天内摧毁了25辆苏军坦克。在整个战役中，第505重装甲营作为莫德尔乃至整个中央集团军群的“虎骑”四处救火，屡屡出现在最危急的时候。虽然是初次实战，其表现已相当不错了，战果甚丰而自身损失非常小。

8月13日，施瓦特少校因重伤被迫离职，伤愈后转到预备役，要到1944年9月才会复出，重新指挥他的第36装甲团在东线的库尔兰作战，在那里战斗到战争结束。卡尔洛维茨上尉接任了第505重装甲营营长的职务。

8月30日，有7辆虎式坦克被除籍，这是第505重装甲营史上最为悲惨的一天之一。苏军近卫第11师的炮兵团团长谢缅科上校描述了作战经过：遭到苏军炮火轰击的德军逃向森林，想寻找躲避炮火的隐蔽地，那里埋伏着苏军的T-34坦克和榴弹炮，“我们实施了狂风式射击，能看到炮弹击中虎式坦克的情景。虎式被迫停下来，但随即向我们爬来，进行射击，制造着死亡。……它的履带被打断了！近卫第40团的炮手用57毫米加农炮又发射了几枚炮弹，（虎式）炮塔转不动了，装甲怪物成了一堆死物”。

残酷的战斗使第505装甲营的兵力不断地萎缩，这期间总共损失了16辆虎式坦克。面对苏军强大力量的反复冲击，德军在布良斯克的防御逐渐瓦解，中央集团军群全线动摇。南方曼施泰因的防线同样岌岌可危，他不断地要求中央集团军群给他更多的援军。苏军加里宁方面军、西方面军不断地加大着突击的力度，斯摩棱斯克的失守只是时间问题。

此时有5辆经过技术改良的虎式坦克（装备着防磁装甲、全钢负重轮和圆型炮塔）被优先提供给了第505重装甲营。不过，9月15日，第9集团军的防线终于被全线攻破了，莫德尔被迫放弃斯摩棱斯克开始撤退。也是在这一天，第505重装甲营才上任1个月的新营长卡尔洛维茨上尉被弹片击中阵亡了，贝希维茨中尉接任了营长职务。

贝希维茨中尉是一个贵族，有着男爵爵位，他1915年出生于萨克森州德累斯顿。1936年加入德军第3装甲团，参加巴尔干战役时是排长。贝希维茨曾担任连长、团部副官等职务，调任第505重装甲营指挥官时正担任着西战区装甲部队的军务局长韦斯特将军的副官。他没想到会有如此的好运。

9月16日，第505重装甲营被调往斯摩棱斯克的罗斯拉沃地区。9月18日，第505重装甲营把所有的虎式坦克都投入了进攻。激烈的交火中，第505重装甲营击毁了26辆T－34坦克，而自己唯一的损失就是编号为200的战车被苏军俘获。第505重装甲营的这一场小胜不可能逆转德军在全局上的颓势。9月24日，强大的苏军部队进抵索日河，从南面迂回了斯摩棱斯克。次日凌晨，斯摩棱斯克终于易手了。10月2日，取得了胜利但损失惨重的苏军转入了防御。德国中央集团军群则退守到维杰布斯克、奥尔沙和莫吉廖夫一线，组建起新的防线。

“虎骑”救火转战东线

1943年10月，第505重装甲营永久地损失掉了5辆虎式。11月则只损失掉1辆。12月，第505重装甲营移防到了维杰布斯克。

1943年—1944年这段时间，第505重装甲营在东线战斗的7个月，其中有40天时间花在了转战的征途上，他们参加了由莫德尔元帅指挥的众多防御作战，被德国军方确认的战绩为446辆坦克。值得一提的是，该营的第2连1排排长威廉·库纳特（Wilhelm Knauth）中尉曾指挥2辆虎式坦克在一天内击毁了68辆T－34坦克，这应该创下了单次击毁坦克的世界纪录。库纳特中尉本人因此荣获了骑士十字勋章的嘉奖。后来库纳特中尉被调往党卫军的第101重装甲营任职，于1945年4月阵亡。他所创造的第505重装甲营的最高战绩纪录一直保持到战争结束也无人打破。

第505重装甲营的王牌当然不仅库纳特中尉一人，正如一位苏军车长在他的报告中写的那样，虎式对T-34的优势在1944年初仍发挥着作用。“一辆虎式坦克出现在林子外一面开炮一面前进。它已经在200～600米之间的距离上摧毁了我们6辆T-34坦克。我们向它发射了大约20～30发反坦克炮弹，但是全被虎式坦克的厚装甲反弹回来。我们不得不呼叫空中支援击退德军坦克，虎式坦克撤回林子里，离开了战场。”

第505重装甲营虽然没有遭受重大损失，但是连续不断的战斗逐渐消耗了全营的实力，尤其是经验丰富的车长、炮长和驾驶员不断地被损失掉，第505重装甲营再想重现辉煌是非常困难的。

1944年3月12日，第505重装甲营调防到奥尔沙地区，与第78突击风暴师等部队并肩作战。然后奉命集结到北乌克兰地区，准备应对苏军可能发起的进攻。6月22日，苏军发起了“巴格拉季昂”复仇攻势，攻击的重心并不是德军预计的乌克兰地区，而是白俄罗斯。24000门大炮和重型迫击炮开始了长达2个小时的炮击，弹屏覆盖了德国中央集团军群防线的整个纵深，德军的通讯中心和弹药库被纷纷摧毁，白俄罗斯游击队早已展开了大规模的破路运动，造成了巨大的混乱。

北乌克兰集团军群司令莫德尔元帅也被毗邻战区隆隆的炮声震骇了，他立即命令第505重装甲营和第507重装甲营紧急装车，从北乌克兰集团军群调往白俄罗斯去支援那里的战斗。

德国中央集团军群很快一败涂地，溃不成军，形势非常危急，第505重装甲营赶到博布鲁伊斯克时，它的兄弟部队第501重装甲营已经基本上被消灭了。第505重装甲营和刚从北乌克兰集团军群调过来的第5装甲师等部队被编成“索肯战斗集群”。

28日清晨，他们得到了炮兵、步兵的支援，双方在别雷索维泽的周围地区发生了激烈的交火，这是“巴格拉季昂”战役开始以来最大的一次坦克战。苏军装备有重型坦克——斯大林系列，战斗力不容小觑，除第3近卫坦克军外，又增援了第29坦克军的第25坦克旅。第505重装甲营没有贸然地从正面出击，而是巧妙设伏，他们的一个连在格劳恩（Grewen）少尉的指挥下，埋伏在奥斯诺夫卡（Ossinowka）树林或村庄中，侧击了正在狂飙突进的白俄罗斯第1集团军的坦克部队第3近卫坦克军，击毁16辆坦克。这一天，第505重装甲营虽然击毁了34辆苏军坦克（含美制谢尔曼坦克），但自己也永久地失去了6辆虎式。第二天又损失了3辆，而且弹药也告罄了。当地的桥梁无法承受虎式坦克沉重的身躯，因此德军不得不利用夜间紧急加固桥梁。

当苏军逼近时，德军又不得不炸毁北面别列津纳河的桥梁，但仍有2辆苏军坦克在炸桥之前冲了过来，其中一辆T-34突入到鲍里索夫城内，在肆虐了16个小时后才被击毁。虎式坦克在鲍里索夫4天的战斗给对手留下了深刻的印象，7月2日，第505重装甲营转战到明斯克以东，以期打通明斯克—莫洛杰奇诺铁路线，为被包围的兄弟部队第4集团军打开了一条救命的通道。在众多单位的共同奋战下，少部分德军逃脱了覆灭的命运。

在“巴格拉季昂”战役中，第505重装甲营共摧毁近100辆（一说295辆）苏军坦克，但其自身同样也损失殆尽了。第505重型装甲营风光不再，该营未获全胜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最主要的原因是苏德双方势力、技术含量、兵员素质等对比十分不利于德国。第505重装甲营沉重的付出换来了战术上的胜利，为挽救中央集团军群尽到了自己的义务。由于损失惨重，无力再战的第505重装甲营把余下的12辆虎式移交给其他单位，然后调往战线后方的奥尔德鲁夫进行休整和换装，这一次他们更换了更为凶悍的“虎王”重型坦克。

“虎王”是二战中防护力最强、火力最猛的坦克之一，和虎式坦克完全不一样，它大量采用了豹式坦克的相同部件和新的科技，更像是豹式坦克的重量级升级版本。“虎王”装备着长身管单节KwK 43L/71型88毫米加农炮，能在2000米的距离上轻松地击穿美制M4谢尔曼坦克的主装甲。1944年末，克虏伯公司曾计划更换威力更大的105毫米口径的 KwK L/68火炮，不过随着三帝国的灭亡，最终没能实现。“虎王”150毫米的厚重装甲是许多西方坦克炮无法洞穿的，只能靠空中轰炸和数量优势，靠拢到极近距离开火。

在成功地阻挡住苏军“巴格拉季昂”攻势之后不久，莫德尔元帅被作为“救火队长”调往西线，指挥对抗从诺曼底登陆的盟军，他就此作别了自己的“虎骑”。而第505重装甲营则还要在惨烈的东线战场继续自己的末日之旅。

1944年9月，完成换装的第505重装甲营重返前线，隶属于第2装甲集团军，参加了东普鲁士的国土防御战。9月21日，第505重装甲营的“虎王”坦克首度参战，在战斗中一举击毁了24辆T-34、JSI和JSII坦克，这些苏联坦克的性能并不逊色于“虎王”，但第505重装甲营仅损失了2辆“虎王”。



	
“虎王”坦克的性能数据




	战斗全重：70吨
	主要武器：1门88毫米KwK43L/71（72-84rounds）88毫米主炮

辅助武器：2挺MG34kal.7.92毫米机关枪



	乘员：5人（车长、炮长、装填手、无线电源手舰机枪射手、驾驶员各1人）
	弹药：炮弹80发或86发

机枪子弹：5850发



	跨越障碍物能力：30°的斜坡，0.85米的垂直障碍物，1.9米深的水域，2.5米宽的壕沟 。

对地压力：1.02千克/平方厘米
	车身装甲：前装甲100～150毫米，侧装甲和后装甲80毫米，底部和顶部装甲28毫米。炮塔装甲:前装甲180毫米，侧装甲和后装甲8毫米，顶部装甲42毫米。



	燃料消耗：750加仑/100千米
	最大行程：170千米




在纳雷夫河桥头堡，第505重装甲营协助第24和第25装甲师挡住了苏军的进攻。10月16日，第505重装甲营又摧毁了26辆苏军坦克，但自身损失也不小，共有9辆“虎王”坦克被摧毁。11月，7个月前觐升为少校的营长贝希维茨男爵被调到后方培训虎式坦克乘员，传授理论及经验，他因此幸运地活到了战后，在西德军队中以上校军衔退役。第505重装甲营营长职务由森弗特·冯·比尔萨赫少校接任，比尔萨赫少校将率领受伤的虎群走完最后一程。此时全营尚有23辆完好的“虎王”坦克。

“虎骑”绝唱东普鲁士

1945年1月19日—2月5日，第505重装甲营能够投入作战的坦克只有13辆“虎王”坦克和4辆虎式坦克（接收自第511重装甲营），而他们就凭此力量在柯尼斯堡北部击毁了苏军116辆坦克和74门火炮，配合主力部队挫败了白俄罗斯第3方面军的进攻，取得柯尼斯堡战役第一回合的胜利。2月17日，东普鲁士的德军集团被苏军合围，身在其中的第505重装甲营的末日也即将来临。

当苏联红军占领了第一座德国城镇梅特格泽恩后，满怀着血海深仇的苏军对该镇的德国平民进行了野蛮的报复，有许多的平民被杀害。戈培尔的宣传机构对此进行了录像渲染，此即西方世界所谓的“梅特格泽恩大屠杀”，仇恨的阴云笼罩在每一个人的心头。在拉施上将的指挥下，第505重装甲营及第511重装甲营等部队奉命发起了一次反击，履带碾压着白雪覆盖的地面，掷弹兵们紧随其后，苏军士兵被击溃，他们收复了梅特格泽恩镇并打通了一条15000米宽的通向西南梅德纳维镇的走廊，在战斗结束后，第505重装甲营的官兵屠杀了苏军第52步兵师的大批战俘作为报复。

鉴于苏军的报复行为，德军决定不惜一切代价，即使在苏军持续不断的空袭下也要确保走廊的畅通以疏散周围地区的德国平民。就在东普鲁士其他地方纷纷被苏军占领的情况下，第505重装甲营连同兄弟部队却在一个海湾周围地域抗击着苏军6个师的进攻长达6天之久，面对着装备精良、人多势众的苏联机械化军团，这是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奇迹。

在第505重装甲营及其他陆军部队的掩护下，最终有10万左右的德国平民经此海湾搭船逃离，德军直接协助了将近12000人从梅特格泽恩逃往海湾。

在东普鲁士的最后一战中，第505重装甲营损失了10辆“虎王”坦克和所有的虎式坦克。4月16日，第505重装甲营将所有失去坦克的装甲兵、后勤人员及能够作战的人员集中起来作为掷弹兵使用，这些人在全营仅剩的3辆坦克的支援下参加了佩尔松半岛的防御战。4月15日，克尔（Merkel）中尉指挥的虎式坦克被摧毁，另外2辆“虎王”坦克因燃料和弹药耗尽而被其乘员破坏后丢弃，肇事的“战争英雄”第3装甲连的海因里希·马斯贝格上士（最终战绩为50辆坦克）因为“遗弃武器罪”而被“大德意志”师的军官逮捕，要求进行军法审判。在等待死刑判决时，马斯贝格上士逃脱了，然后奔向苏军的阵地，接受了作为战俘的命运。第505重装甲营和德国军民撤退的过程中，苏军一直尾随其后穷追猛打……

第505重装甲营的最后一辆“虎王”坦克被装上船运走，撤向帕拉阿（Pilau）。海上还有苏军的潜艇和军舰在等待着他们。最终，全营仅有很少一部分人成功抵达帕拉阿，撤回了德国本土，第505重装甲营绝大部分的官兵被迫向苏军投降。


第505重型装甲营的编制

历任指挥官：

伯恩哈德·施瓦特少校（1943年2月—8月）

冯·卡尔洛维茨上尉（1943年8月—9月15日）

维尔纳·冯·贝希维茨上尉（1943年9月—1944年11月）

森弗特·冯·比尔萨赫少校（1944年11月—1945年4月）



第505重装甲营装备过的重型坦克：虎I型坦克78辆、“虎王”坦克48辆。

505重装甲营自毁126辆坦克（62辆虎式、48辆“虎王”），击毁苏军坦克900辆、大炮1000门，列虎式坦克营的第三位，排在它前面的有第503营（击毁2000辆坦克）和第502营（击毁1400辆坦克）。

第505重装甲营全营战绩相对较为平均，涌现出来的超级王牌不如其他单位，仅有2人入选王牌排行榜，分别为：

威廉·库纳特中尉：101辆（一说68辆）坦克（位列虎式王牌第11位）

卡尔·马斯贝格上士：50辆（一说57辆）坦克（位列虎式王牌第28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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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3月第505重型装甲营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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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8月第505重型装甲营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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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505重装甲营编号为112的虎式坦克。
	◎第505重装甲营的虎式坦克搭乘与他们协同作战的党卫军步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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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9集团军司令莫德尔大将总是出其不意地造访，他正在与第505重装甲营的士兵亲切交谈。
	◎1943年夏，第505重装甲营正通过军列运输被调往前线。
	◎第505重装甲营首任营长伯恩哈德·施瓦特少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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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7月，第505重装甲营编号为312的虎式坦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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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05重装甲营第1连连部的指挥坦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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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05重装甲营排级指挥官的虎式坦克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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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贝希维茨上尉和库纳特在一起。
	◎第505重装甲营的头号王牌杀手威廉·库纳特中尉（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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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4年，505重装甲营移动到波兰东南部继续作战。
	◎第505重型装甲营编号204的“虎王”坦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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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505重装甲营的这辆坦克在炮管上标涂编号的做法曾在德军中流行了好一阵子。
	◎海因里希·马斯贝格上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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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张照片上几乎囊括了第505重装甲营的所有风云人物，包括历任营长和王牌杀手。
	◎运输途中的第505重装甲营的虎式坦克更换了窄履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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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标涂着第505重装甲营营徽的“虎王”坦克，这辆巨无霸虽然坚固无比，但机动性难以让人恭维。
	◎正在修理厂中进行维修的第505重装甲营的虎式坦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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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505重装甲营的王牌杀手库纳特中尉和他的车组在接受德国新闻媒体的采访。
	◎第505重装甲营在苏联的公路上行军。




[image: ]
◎2名苏联女性在第505重装甲营的坦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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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4月，登载在俄罗斯杂志上的被德军遗弃的隶属于第505重装甲营的“虎王”坦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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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库尔斯克会战前夕，古德里安大将在第505重装甲营视察。





附录3：抗命将军

——冯·绍肯上将东线战记


从莫德尔元帅担任集团军主官的1942年算起，其麾下人才济济、将星璀璨，堪称嫡系的就有哈尔佩、弗里斯纳、莱默尔森和劳斯等人，迪特里希·冯·绍肯（Dietrich von Saucken）甚至不是传说中的“莫家班”成员，笔者选择在莫德尔传记附录中为他单独结传是基于2个理由：第一，绍肯是与莫德尔个性最相似的德军高级将领，有“敢于反抗希特勒的第一人”之称；第二，他在2次最关键性的战役中给莫德尔以最大的支持，一次是库尔斯克会战，绍肯一度被视为“北部攻势的最后一张王牌”，另一次是“巴格拉季昂”行动，绍肯军团成了阻止苏军向东普鲁士狂飙突进的“最后挡板”。

据二战史籍介绍，绍肯上将是德国国防军高层成员中为数不多的、不会被希特勒的疯狂言论所吓倒，保持着自己的魅力的人之一。绍肯戴着单片眼镜，身材瘦小，举止优雅，他常穿着骑兵马靴，颇具贵族气质。绍肯家族在东普鲁士是一个名门望族，其历史渊源可以追溯到14世纪。

1892年5月16日，绍肯出生在德国东普鲁士的菲斯齐豪森一个官员家庭。他父亲恩斯特·绍肯是当地的行政官员（一说是法官），母亲贝尔塔·韦斯特法尔也是名媛。受家族尚武风俗的熏陶，绍肯对军事怀有浓厚的兴趣，高中毕业后就进入柯尼斯堡的军校就读。

1910年，18岁的绍肯就以贵族军官的身份（中尉）进入驻柯尼斯堡的 “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 第3警卫团（又称东普鲁士第2警卫团）服役。他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先后担任过连长、营部副官、团部副官、旅部副官等职务。在惨烈的凡尔登战役、喀尔巴阡山战役等一系列战役中，绍肯都有出色的表现，他总是冲锋在前，先后7次负伤，赢得了一系列的勋章，无愧于普鲁士贵族“铁血军人”的称号。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绍肯有幸成为根据《凡尔赛条约》允许保留的10万德国国防军军人之一，奉命在东部边境巡逻。然后以连长的身份加入魏玛共和国的军队。1922年，绍肯随着部队驻防在东普鲁士，在柯尼斯堡步兵团服役。1923年，他自己申请转到了驻奥尔什奥斯特罗德（Osterode versetzt）的骑兵队。也是在这一年，31岁的绍肯与伊丽莎白小姐结婚，他们最终拥有2个儿子、4个女儿。

1925年4月，绍肯晋升为上尉，担任第2骑兵团的中队指挥官。因为当时德苏友好合作，有军事交流，绍肯曾往俄罗斯休假，在波罗的海国家旅游度假，学习俄语。

1934年，绍肯在汉诺威的一所军校里任教官，并通过了俄语翻译员的考试，但他的晋升却变得很慢，花了9年的时间才升到少校。这应该是那个时代背景使然，同时代的许多军官都有类似的经历。然后，绍肯又开始一帆风顺，不到一年的时间就晋升为中校。1937年，绍肯已经成为驻东普鲁士安哥尔堡第1骑兵旅第2骑兵团的团长。2年之后，绍肯晋升为上校。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绍肯上校指挥的第2骑兵团参加了波兰战役和法兰西战役。因为他的出色指挥，所部在数次战斗中都以极小的代价取得胜利，因此他的表现得到了上级的赞许，一枚铁十字勋章被颁授给他作为褒奖。

西线战争结束之后，第2骑兵团被调往波兰的苏德分界线戍守。1940年11月16日，绍肯上校被调动到第4装甲师任第4步兵旅旅长，前任古斯塔夫·费恩（Gustav Fehn）少将已被调往第5装甲师任职。从此绍肯上校就跟这支钢铁雄师结下了不解之缘，开始了崭新的军事冒险生涯。

第4装甲师于1938年11月10日在第13军区的维尔茨堡成立，而绍肯的这个旅，兵员大都来自第13军区，下辖着第12步兵团、第33步兵团两个团。

1941年6月，当德国开始进攻苏联时，绍肯上校的第4装甲师隶属于古德里安的第2装甲集群第24摩托化军（军长：冯·施韦彭堡上将）的战斗序列。

第4装甲师在作战中充任装甲集群的矛头，他们所向披靡，攻无不克，而围歼堵截之类的脏活、累活大都是由步兵旅来承担。在奥廖尔及姆岑斯克两地，他们遭遇了苏军的顽强抵抗，7月—8月，第4步兵旅第33团第1营营长达勒姆中校、第2营营长马丁·普希尔中校都先后受伤离职，绍肯本人在第聂伯河畔头部负伤，留下了一个非常明显的疤痕。战斗之惨烈由此可见一斑。10月5日，苏军独立第4坦克旅旅长卡图科夫（Katukov）仅以2000人的兵力在奥廖尔到姆岑斯克的公路设伏，伏击了第4装甲师。气势汹汹的第4步兵旅同样遭到了对手的算计，苏军甚至不惜用一个步兵师作为诱饵，第4装甲师133辆坦克被击毁的经历是师史中最耻辱的一页。

1941年10月29日，第4装甲师奉命向图拉发起进攻，苏联红军满怀着爱国热忱，不惜牺牲，依仗着临时构筑的阵地顽强地阻击着第4装甲师。激烈的交火中，古德里安宝贵的坦克被苏军投掷的简陋而廉价的燃烧瓶一辆辆地点燃,苏军还依葫芦画瓢地用到了85毫米高炮平射，至少20辆德国坦克被摧毁。一次次的冲锋被打退，苏军的援兵不断地补充上来。绍肯步兵旅受命从东面迂回图拉城，来自远东的红军占据有利地形，密集的火力扫射着裸露在旷野中的德国步兵，装甲车像火柴盒般被打爆，绍肯的步兵旅伤亡惨重，寸步不前。

11月15日，第4装甲师再次奉命进攻图拉，漫长的战线上烽烟滚滚，炮声响彻旷野，轰鸣的坦克在雪地上碾出一道道纵横交错的辙痕。来自西伯利亚的苏军增援部队前赴后继地加入到战场，天空中苏军的伊尔-2机群随着天气的变冷更加活跃了。原本就缺兵少将的第4步兵旅在连续作战后减员更加严重，后勤补给几近于无。

惨烈的战斗持续到12月，第4装甲师企图从北面攻入图拉，结果自己反而陷入了苏军第49集团军和第50集团军的合围当中，好不容易才摆脱出来。图拉城始终牢牢地掌握在苏军手里。

第4装甲师乃至整个东线德军战力已告枯竭，而且还缺乏燃料和弹药，再加上罕见的寒冷与风雪，德军最终被从莫斯科郊外逐退。在强大的苏军的追逐下，中央集团军群如遇雪崩，全线溃退。危机时刻，在奥廖尔以北的波柯霍夫附近，第4步兵旅封堵了一支刚消灭了一个德国步兵师的苏军师的推进，并将这支苏军部队歼灭掉了，这在当时是相当不容易的。1941年12月25日，为了表彰绍肯的军功，他被提拔为第4装甲师师长，6天之后，他的军衔晋升为少将。不走运的是绍肯少将很快再一次在战场上负了重伤，他左眉和额头严重受损。他被授予骑士十字勋章，然后被送往后方疗伤。接下来的一年多，绍肯没有再上前线，伤愈后在一所军校里担任校长。

绍肯任职的军校位于波茨坦的克拉姆普尼茨（Krampnitz），成立于1941年6月26日，原来是一所骑兵学校。1942年5月，军校更换性质，为快速部队的学校，主要训练马术和自行车。为了适合战场的需要，在绍肯校长的推动下，扩充了坦克训练科目和连长指挥的培训。这所军校在1943年1月更名为“第2装甲兵学校”，排名“第1”的当然是温斯多夫装甲学校。1943年3月，绍肯校长再次对学校进行改革，更名为“克拉姆普尼茨装甲学校”。

直到1943年4月，绍肯才重新回到野战部队，并晋军衔为中将，他又一次出任了第4装甲师师长，绍肯的任务是指挥该师参加著名的库尔斯克会战。第4装甲师当时隶属于北部集群第47装甲军，拥有兵员3549人、坦克93辆、自行火炮37门。

库尔斯克会战是一场惨烈的钢铁大绞杀，第4装甲师作为第9集团军莫德尔大将的预备队，直到7月8日才投入到奥里霍瓦特卡争夺中。德军在付出了惨重的伤亡之后，到下午17:00夺取了257高地。7月9日12:30，莫德尔来到第4装甲师前进指挥所时才获知这些变化，绍肯和他的参谋长汉斯·卢茨（Hans Lutz）中校及第33掷弹兵团的指挥官均在战场上负了伤。参谋告诉莫德尔，该师的最后一支预备队已投入战斗。此时，战场上出现了过剩的掷弹兵部队被撤下，而第35装甲团却因没有步兵掩护停滞在苏军阵地前的奇特景象。虽然拿下了乔普洛耶（Teploye）村，但代价是绍肯及第33掷弹兵团数百人的伤亡，而这个村子周围的高地仍被苏军控制着，所以根本没有可能再向前突破。

苏军投入了新锐兵力第140步兵师，德军第11近卫坦克旅、第4装甲师和友邻部队的推进被遏制。绍肯虽然知道他的师会在继续进攻时首当其冲，但仍然渴望继续进攻，他要求调离的部队在早晨之前归建，获得莫德尔得初步同意。7月9日—11日，绍肯的部队及友邻第2、第20装甲师3个师近300辆坦克，加上第505重装甲营的虎式坦克轮番上阵，反复冲击。

莫德尔大将、克卢格元帅不断地调上增援兵力，德国空军更是飞出了创纪录的2900多架次的空中支援，但仍然无法突破苏军绵密的防线，进攻被无情地阻挡了。

7月13日清晨，绍肯的第4装甲师正在竭尽所能地做着又一次撕开苏军防线的努力。经过一个小时的炮火准备，正要出击时，军长莱默尔森来到该师，亲自宣布：“敌人昨天袭击了奥廖尔突出部我军的多处阵地。他们强大的装甲部队已经形成了纵深突破。”然后，他传达了莫德尔的指示，第4装甲师转入防御，去接替第20装甲师的防区。苏军的大反攻已经开始了，德军不得不转入防御。

库尔斯克战役之后，绍肯将军指挥的第4装甲师又在粉碎苏军发起的“库图佐夫”反攻战役，一直是莫德尔大将麾下的一颗重要的棋子。因为屡建战功，战役结束时，在莫德尔的推荐下，绍肯的勋章上加上了银橡叶的奖励。

绍肯的第4装甲师被派往普利沛特河，去击溃苏军的桥头堡，以保持中央集团军群与南方集团军群的联系。第4装甲师攻击到了切诺比尔勒地区，与第2装甲集团军建立了联系。然后面对兵力是其10倍的苏军，第4装甲师在喀林科维尔地区进行了将近一个星期的激战，挫败了苏军割裂第2装甲集团军与第9集团军联系的企图。鉴于绍肯将军卓越的表现，1944年2月，他的勋章再次被追加上双宝剑的奖励。为了祝贺老师长获得这一荣誉，第4装甲师在师徽上添加了双剑标识。

1944年5月，第4装甲师被转隶给第2装甲集团军的第66军指挥，以解救被苏军包围在喀林科维尔的德军。但是在绍肯将军行动以前，苏军的优势兵力已经向第4装甲师展开了攻击行动。绍肯将军指挥部队在喀林科维尔附近与苏军进行顽强的防御战。5月30日，他的长子汉斯·艾里希·德尔（Hans Erich vS der）装甲兵中尉阵亡在罗马尼亚战场，噩耗传来，绍肯非常伤心。

1944年6月22日，苏军166个师向德国中央集团军群发起猛攻，德军的抵抗被迅速粉碎，苏联坦克以雷霆万钧之势直扑白俄罗斯，苏军试图切断别列津纳河的交通线，意图对德中央集团军群进行深远的包围。德国中央集团军群兵败如山倒，溃退到了明斯克以北的诺哥罗迭科。6月28日，第39装甲军军长罗伯特·马迪内克（Robert Martinek）炮兵上将在别列津河的指挥所里被苏军飞机炸死，该军由第337师师长奥托·许内曼（Otto Schünemann）中将临时指挥。一天之后，第337步兵师突围失败被歼灭，许内曼中将被飞机炸死，事实上已失去了对第39装甲军的控制，所以，最高统帅部任命时任第3装甲集团军副军长的绍肯将军来接任该军军长的职务。


德国国防军第4装甲师的战斗序列（1943年夏季）

师长：冯·绍肯中将

参谋长：埃克·米德尔多夫上校

下辖：

第35装甲团（下辖4个中型装甲连）

第12装甲掷弹兵团

第33装甲掷弹兵团

第103装甲炮兵团

第290高射炮兵营

第4装甲侦察营

第49反坦克营

第79装甲工兵营

第79新闻部

第103维修营

第84补给部队



为了填补第3装甲集团军和第4集团军之间的空隙，保卫明斯克，绍肯将军奉命重组了一个军级规模的战斗群——“绍肯战斗集群”。这个战斗群下辖着第5装甲师，第505重装甲营，由警卫、宪兵、盖世太保、警察组成的“冯·戈特贝格（区队长）”集群，由散兵游勇、后勤杂役人员组成的“弗洛克（第14师中将师长）”集群，含第27步兵军（残部）、第110步兵师（残部）等兵力。“冯·戈特贝格（区队长）”集群下辖着一个叫“卡明斯基”的旅，这个部队长期在白俄罗斯围剿苏共游击队，对当地的地形比较熟悉。

为了隐蔽作战企图，绍肯命令部队实行严格保密，禁止过早进入作战区域，管制联络和交通。这样一群乌合之众，竟在绍肯的指挥下突然杀了一个回马枪。德军的猛烈反击完全在苏军的意料之外，绍肯集群在明斯克东北的鲍里索夫重创了苏军，奇迹般地夺取了莫罗德切诺隘路，打通了明斯克和奥尔沙的公路，大败苏联第5近卫坦克军。在鲍里索夫作战中，绍肯投入的兵力有近150辆坦克，这是“巴格拉季昂”战役开始以后，苏德两军进行的最激烈的一次坦克战。卡尔·德科尔（Karl Decker）中将第5装甲师和第505重装甲营给了苏军以极大的杀伤，损失惨重的苏军甚至在电台中明码呼叫，如果遭遇德军第5装甲师，要尽量绕过去。苏军最终依靠反坦克炮遏制了绍肯的推进。

4天的时间，兵微将寡的绍肯集群就像一颗钉子一样钉在了鲍里索夫，在溃败狂潮中，他们迟滞了苏军第5近卫坦克军的推进，更主要的是使苏军分割德第3、第4装甲集团军的计划因此破产，部分被合围的德军残部依靠这条走廊得以逃脱覆灭的命运，同时也使“东线救星”莫德尔元帅有机会和时间来调整整个德军防线的态势。德国中央集团军群在一连串致命的惨败后得到了难得的喘息之机。

直到7月1日，绍肯集群才放弃鲍里索夫，撤退到明斯克以东。他们很快接到莫德尔的新命令——必须竭力救出被围的德军。绍肯指挥所部再次向西北方向突进，企图打通明斯克—莫洛杰奇诺的铁路，他们的行动得到了侥幸漏网的第9集团军残部的配合。不过，面对苏联强大的军力阵容，绍肯的解围企图无疑是抱薪救火，最终，绍肯集群被迫撤退以避免被围。

随后，绍肯所部又进行了改组，他的老部队第4装甲师加入到第39装甲军的序列，他们一直奋战到8月，才勉强将已成强弩之末的苏军阻止在东普鲁士边境线。这既是因为莫德尔元帅的出色指挥，更重要的是绍肯等各部将士的顽强拼杀，才暂时解除了纳粹德国在东线的危机。

9月初，纳粹对“七·二零”事件的清洗波及绍肯军团，第4装甲师的参谋彼得·绍尔布卢赫（Peter Sauerbruch）中校——一个著名的德国画家、建筑师的儿子，涉嫌被召回国内。绍肯知道了这次召回的内幕，于是对绍尔布卢赫中校说：“对您的逮捕在未来一定会被证明是一个错误。”绍尔布卢赫中校含蓄地承认自己与谋刺希特勒事件有染：“恐怕这一次我会令您失望，将军。”绍肯善意地建议说：“作为您的朋友和上级，我得提醒您，到柏林，在那些人面前，您千万别像跟我说话一样坦率。”绍尔布卢赫中校最终幸运地躲过了“七·二零”事件后的大清洗，活到了战后，并一度担任欧共体的军事观察员。后来回忆起绍肯时，绍尔布卢赫中校极尽溢美之词，他说：“（绍肯）将军是一位无所畏惧的战士，永远让人尊敬的战友。他无视纳粹报复的举动让他自己置身于巨大的危险之中，他不愿意失去我……”

此时盟军已在诺曼底登陆，纳粹德国陷入两线作战，败局已定。东线苏联红军的攻势也愈来愈凌厉，绍肯将军作为第一线最优秀的指挥官一直战斗在最危险的地区。1944年底，绍肯的装甲军付出了巨大的牺牲，给苏军造成了大量的伤亡，击毁了200辆苏军坦克，稳住了舍尔纳集团军群脆弱的南翼。绍肯将军被调往东普鲁士任职，在东普鲁士指挥着由“赫尔曼·戈林”师、“大德意志”师和勃兰登堡师等部队组成的“大德意志”军。

1945年1月，绍肯将军指挥的“大德意志”军被希特勒拆东墙补西墙地分解得支离破碎，15日，该军奉命被调往凯尔采地域阻止苏军向波森方向突破，“大德意志”军刚下火车就遭到苏军炮兵的袭击。绍肯唯一能做的是在波兰东部的罗兹周围竖起一道屏障，并做好撤退准备。科涅夫的乌克兰第1方面军开始夺取奥得河的登陆场。第24装甲军被苏军合围在一个名为“流浪者”的口袋中。在北翼，被苏军半包围的绍肯将军部被迫边打边退，成功地撤退到了奥得河畔。

希特勒命令绍肯从苏军的后方去冲击施泰瑙登陆场的苏军，但是这种任务实际上已大大超出了绍肯那疲惫不堪、人员严重匮乏的装甲军的能力范畴。瓦尔特·内林将军的24装甲军在奥得河上架设了舟桥，帮助绍肯部撤退到了奥得河的西岸。

因为与参谋总长哈尔德的意见严重相左，绍肯将军被希特勒解除了职务，调到预备役听候调遣。

为了保证柏林战役实施时红军侧翼的安全，苏军在东普鲁士和但泽走廊开始了新一轮军事攻势，第1和第2白俄罗斯发起联合进攻。3月12日，绍肯奉召去见希特勒，见面时绍肯配着他的骑兵剑（这是见希特勒时绝对禁止的），然后他只是微微一鞠躬，并没有行纳粹礼。希特勒任命绍肯指挥第2装甲集团军，负责东普鲁士和但泽的防御。得知希特勒命令他服从纳粹行政总督阿尔贝特·弗斯特（Albert Förster）的指挥时，绍肯回答说：“我不打算听命于行政总督。”古德里安和鲍尔曼试图说服他接受，但遭到绍肯的拒绝。在这一过程中，他根本没有称希特勒为“我的元首”，还直截了当地反驳：“他不是我的元首！”为了引起当时正盯着地图发呆的希特勒的注意，绍肯甚至拍了桌子。出人意料的是，在众目睽睽之下，希特勒让步了，并回答说：“好吧，绍肯，保持你自己的指挥。” 离开时绍肯鞠了个躬（又一次没有行纳粹礼），然后转身离开，此后再也没有面见过希特勒。

绍肯第二天乘飞机抵达但泽，这里聚集着150万德国难民，其中至少有10万是伤兵，而且食品极度匮乏。绍肯的第2集团军支离破碎，散落在科沃贝格、格丁尼亚和但泽等地，他们隶属于希姆莱统帅的维斯瓦集团军群的左翼。希姆莱是个完全不知兵的“草包司令”，为了迎合希特勒，希姆莱常常不顾客观实际地大谈“反击”。戈培尔则特别担心科沃贝格，因为他的电影制片厂刚摄制完成了一部描写该城在一八零七年成功抵御拿破仑军队入侵的电影，如果科沃贝格被攻占，影片的公映就失去了宣传的价值。没有人关心，此时的绍肯集群正面临着被苏军切成两半的危险。

3月18日，科沃贝格沦陷，苏军日益缩小了在但泽和格丁尼亚的包围圈。雪上加霜的是一艘装载着但泽和格丁尼亚两地一周食物的德国补给船触雷沉没了。3月22日，索波特城被苏军攻占，但泽和格丁尼亚两地的联系被彻底切断。不停的轰炸和猛烈的炮击早已把但泽变成了一片火海，但泽成了一座名副其实的人间地狱。海军的“欧根亲王”号重巡洋舰、莱比锡巡洋舰等几艘老式军舰在格丁尼亚协助8万名伤员和难民从海上撤离。

3月28日，格丁尼亚终于沦陷，苏军对格丁尼亚进行了洗劫，德国民众疯狂地逃离了家园。当格丁尼亚的抢劫强奸暴行被揭露出来之后，连苏联领导人自己都为之震惊。3月30日，但泽也被苏军攻陷，但泽的失陷，标志着德国在波罗的海统治的终结，二战结束后东普鲁士被割让给了波兰。当时，绍肯将军把残存的德军士兵和难民撤到了维斯瓦河三角洲的狭小地带赫拉半岛，帮助数万名德国难民撤离成了第2装甲集团军的责任。

此时第2装甲集团军西翼的凯赛尔将军所部也被苏军合围了，希特勒却仍叫嚣着“要死守至最后一人”。很多德国士兵没有武器，仅配发了一枚45型手榴弹，这种手榴弹构造简单，制作粗陋，因而杀伤力低得可怜，投掷它对投掷者本人来说是非常危险的，只有极小部分人配备了1940年型号的法国步枪和5发子弹，而他们面对的是苏联近卫军的T-34和JS2中重型坦克，与其说是去作战，还不如说是去送死。所以，绍肯不理会这一道命令，在海军的协助下，成功地撤出了大约4万人。

连最坚定的纳粹分子都认为坚守等同于自杀，任何有组织的平民集结逃离都会立即招来苏军炮火的覆盖，几乎所有外逃的道路都被苏军切断了。4月12日，亚施将军向苏军投降，柯尼斯堡失守，狂怒的希特勒处罚了亚施在柏林作为人质的家人和亲属。管辖着柯尼斯堡的第4集团军司令米勒将军也因此受到牵连，被希特勒免职。绍肯将军则获得了提拔，负责指挥由东普鲁士和维斯瓦河三角洲的所有德军改编成的东普鲁士集团军群。绍肯也就成了系30万军民的命运于一身的关键人物。

强大的苏军向科兰茨方向推进，东普鲁士集团军群的南翼部队在菲斯彻毫塞海湾以东遭到苏军合围，仅有少量部队突围成功。在弗里斯彻涅赫卢格地区，德第7巴伐利亚步兵师英勇顽强地阻击着苏军的攻势，企图掩护军民从海上撤退。担毕竟独木难支，最终仍然无法逃离全军覆灭的命运。

在最后关头，希特勒自杀了。第三帝国新任“元首”邓尼茨给东普鲁士集团军群派来一架飞机，命令绍肯立即乘飞机撤离，称将有人来替代他。但绍肯将军拒绝了，他回复：“我的士兵在哪里，我就在哪里。”然后他让那些受伤的士兵乘坐飞机离开。

最后一艘海军的船舰在5月8日深夜离开了码头。彼时，其他战线的德国将军（除捷克斯洛伐克之外）已大都投降了，东普鲁士成为抗击苏军的“最后堡垒”。就这一天，邓尼茨为绍肯的骑士十字勋章加上了钻石。邓尼茨已没有什么可以帮到这支远离本土，被分割包围的孤军，唯有给予精神上的鼓励。

勋章并不能改变整个军团行将覆灭的命运，东普鲁士集团军群沮丧的士兵尚未得知已经不会再有船只来营救他们的事实。绍肯对士兵们说：“我会和你们一起被俘的。”

绍肯命令停火24小时，开始与白俄罗斯第2方面军司令罗科索夫斯基接触，洽谈投降的事宜。经过两次谈判，绍肯命令停止抵抗，并将海军补给堆积场的东西全部拿出来，把食物和香烟分配给将前往战俘营的士兵们。

1945年5月，绍肯被苏军押解到莫斯科，关押在鲁比扬卡监狱。最终判决时，绍肯的罪名非常简单，就是“依靠就地取食的方式来补给军队”一句话，他被判处25年的监禁。而后，绍肯被移送到西伯利亚的东部单独囚禁。

直到1955年，绍肯将军才被释放回国。

在2次世界大战中，绍肯总共负伤达13次之多，又因为10年的监禁生活，出狱后的绍肯身体状况比较糟糕，余生是在轮椅上渡过的。

出狱后的绍肯居住在慕尼黑，开始拿起画笔绘画，1962年加入慕尼黑画家协会，成为一名艺术家。1980年9月27日，这位跟病魔战斗良久的名将——“第三帝国的最后一位骑士”绍肯将军终于离开了人世，享年八十八岁。他享受了军人荣誉的葬礼，被埋葬在索尼森林墓场的第17-1-125号墓穴，跟他的爱妻合葬在了一起。

绍肯是一个保守的、可能有点民族主义情结的人。他不是一个抵抗战士，没有什么能证明他参与或知道冯·施陶芬贝格（von Stauffenberg）刺杀希特勒的策划。但有理由相信，绍肯代表着最传统的德国骑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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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9集团军司令莫德尔上将和绍肯将军、莱因哈德将军在一起。
	◎冯·绍肯将军。
	◎骑兵将军绍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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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4装甲师师长绍肯为第3 5团的弗里茨·鲁道夫·舒尔茨授勋。
	◎第4装甲师第12团团长斯米洛·吕特维茨上校（男爵），接替绍肯为第4步兵旅旅长，后晋升为上将。





冯·绍肯将军所担任的重要任职简历

1941年12月27日—1942年1月2日

第4装甲师指挥官（前任：冯·朗格曼装甲兵少将；继任：冯·朗格曼装甲兵少将）

1943年5月31日—1944年1月

第4装甲师指挥官（前任：埃里希·施纳德中将；继任：汉斯·森克中将）

1944年2月—1944年5月1日

第4装甲师指挥官（前任：汉斯·森克中将；继任：克莱门斯·贝泽尔中将）

1944年5月31日—1944年 6月29日

第2装甲集团军指挥官（前任：赫尔曼·布雷特装甲兵上将；继任：赫尔曼·布雷特装甲兵上将）

1944年6月29日—1944年10月15日

第39装甲军指挥官（前任：奥托·许内曼中将；继任：卡尔·德科尔装甲兵中将）

1945年3月10日—1945年5月9日

东普鲁士集团军群指挥官（前任：沃尔特·魏斯大将；继任：无）



冯·绍肯将军的勋章颁授简介



二级铁十字勋章和一级铁十字勋章（1914年）

冯·霍亨索伦皇室骑士十字勋章

三级奥地利十字军功章

三级巴伐利亚十字军功章

三级银质装甲徽章

战争优异服务十字勋章

金质战伤徽章

二级铁十字勋章

一级铁十字勋章

镶钻石、双剑、橡树叶骑士十字勋章

骑士十字勋章（1942年1月6日）

第281位加授橡树叶（1943年8月22日）

第46位加授宝剑（1944年1月31日）

第27位加授钻石（1945年5月8日）

国防军公报表彰（1943年12月3日、1944年7月5日、1945年5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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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博克元帅（左五）和绍肯上校（右四）在法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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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绍肯的Sd.kfz.251/6Ausf.b半履带指挥车已非常细致地覆盖上了白色的冬季迷彩漆。
	◎“巴巴罗萨”行动前，第4装甲师的士兵在东普鲁士备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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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绍肯在第4装甲师视察。
	◎第39军军长绍肯上将（右）、第3装甲集群司令莱茵哈特大将和第4装甲师师长贝泽尔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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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绍肯在告别他的第4装甲师。
	◎此照片拍摄于绍肯在第4装甲师任职时，他正在伏案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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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绍肯（左一）在为克莱门斯·贝特茨（Clemens Betzel）授予骑士十字勋章并祝贺他。
	◎绍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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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4年，绍肯战斗集群的虎式坦克。
	◎第5装甲师师长卡尔·德科尔少将。1944年6月提升为中将，后来继任绍肯担任第39装甲军军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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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国第5装甲师的黑豹坦克部队。
	◎1945年，绍肯与麾下军官们共进晚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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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苏军坦克攻占但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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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军在东普鲁士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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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5月在等待发落的德国战俘群。





附录4：“闪电伯爵”曼施泰因

——以攻击著称的德军名帅


与莫德尔擅长防御不一样，同时代的曼施泰因（Erich von Manstein）是以攻击著称的。一般的二战军事爱好者和研究德国军事的学者都会认为隆美尔、曼施泰因和古德里安是纳粹德国最好的军事将领，曼施泰因更是被称为“闪电伯爵”、军事天才、战略家。古德里安看好他，认为他是德军陆军总司令的最佳人员，他本人也很想成为第三帝国东线的军事领导人。本文把“贵族名帅”曼施泰因请下神坛，让人们能借鉴对比，去客观评析 “平民英雄”、“士兵将军”及“莫德尔现象”。

曼施泰因的“辉煌成就”

1939年9月 的波兰战役中，曼施泰因所起的主要是一个参谋官的作用，他担任着入侵波兰的南方集团军群参谋长。战役中他提出过一些非常合理的建议，譬如南方集团军群连续围歼波军主力，据说当时的司令官就是采纳了曼施泰因的建议。在德军合围华沙后，又是曼施泰因建议德军使用炮兵和空军轰炸以及断水、断粮等手段进攻华沙，以逼迫波兰投降，避免了惨烈的城市巷战。9月28日，走投无路的波军终于全线投降了。

波兰战役之后，曼施泰因制订了入侵法国的著名的“曼施泰因计划”。1940年2月1日，曼施泰因出任了德军第38军军长。按照“黄色方案”，德军集中使用装甲部队穿越阿登森林，然后迅速占领马斯河的桥头堡，并向东进攻迂回马其诺防线，很快将法军切断在北部，“欧洲的头号军事强国”只一个月就溃败了。法兰西战役的迅速胜利无疑要部分归功于“曼施泰因计划”的出奇制胜。

1941年2月，曼施泰因任新组建的第56装甲军军长，准备入侵苏联。1941年6月22日—26日，苏德战争爆发后，曼施泰因指挥的装甲军向苏联境内纵深推进了320千米，攻占了多纳河上的桥梁，几乎就要冲进列宁格勒，这为他赢得了“闪电伯爵”的称号。

9月，曼施泰因出任南线（克里米亚）德军第11集团军司令，隶属于龙德施泰特元帅指挥的德军南方集团军群。他指挥着第11集团军成功地向南推进，攻陷了克里米亚，俘虏苏军士兵43万。到11月16日，完全占领了除塞瓦斯托波尔要塞外的整个克里米亚。冬季来临的时候，曼施泰因又顶住了苏军的反击并继续向南推进。1942年7月1日，曼施泰因的部队占领了塞瓦斯托波尔要塞，他在回忆录中称在塞瓦斯托波尔抓获了十万苏联俘虏，据战后苏联方面的资料显示，许多被俘的并不是真正的苏联军人。

功勋卓著的曼施泰因被晋升为德军陆军元帅。7月下旬，第11集团军转到北线，加入到北方集团军群。1942年8月，曼施泰因负责指挥德军进攻列宁格勒。这一时期，曼施泰因建立的军功可以用“辉煌”二字来形容。

军事学术上，曼施泰因第一个提出了建立独立突击炮兵种的设想。后来纳粹德国组建了一些独立的突击炮单位，这种装甲机动炮群肯定能有效支援以寡敌众的德国步兵，只是技术上存在缺陷，加之数量太少等因素的影响，突击炮群起不到决定战局的作用。平心而论，曼施泰因的“曼施泰因计划”是兵家的典范，在列宁格勒、克里米亚、哈尔科夫他也确实干得不错，他还写了一本军史书籍——《失去的胜利》。

“战略专家”的战略错误

第一，救援斯大林格勒的错误。

当德国第6集团军在斯大林格勒陷入苏联军队的合围陷阱时，是撤退还是坚守，希特勒十分矛盾。从感情上他无法接受撤退的事实，在他看来，日耳曼军人的字典里没有“撤退”这2个字，日耳曼军人不可能被俄国人逼得狼狈而逃。但是希特勒很清楚被包围的后果，因此他让蔡茨勒将军转告保卢斯原地待命，并且一度还准备签署让保卢斯突围的命令。

但当时有2个人的意见影响了希特勒的决定。一个是空军元帅戈林，戈林向希特勒保证他的空军将全力支援第6集团军，完全有能力保障第6集团军的给养；另一个是希特勒当时非常宠信的曼施泰因元帅，希特勒在决策前听取了曼施泰因元帅的意见，问他有没有把握救出第6集团军，曼施泰因说能够救出。最新资料显示，曼施泰因还认为，第6集团军如果突围的话，即使成功，也会被追击的苏军击溃，第6集团军的几十万人将成为对稳定东线毫无用处的散兵游勇，因此他委婉地表示不赞成突围。于是希特勒排除一切干扰，坚决地命令保卢斯固守待援，失去了突围的最佳时机。

曼施泰因出任新组建的德军顿河集团军群司令，下辖霍斯上将的第4装甲集团军、保卢斯上将的第6集团军和罗马尼亚第3集团军，其中整个第6集团军和部分第4装甲集团军的兵力已经被包围在斯大林格勒。曼施泰因元帅当时踌躇满志，在魏克斯将军的司令部，当魏克斯忧心忡忡地跟他讲第6集团军的危险境地时，他信心十足地打断了魏克斯：“你放心，我会尽力的。”并且随后亲自给保卢斯发去电报，要保卢斯固守待援，这就是著名的“不要放弃，我会来救你们的”电文。可是到1943年1月8日，胡贝将军告诉曼施泰因这句话已经在包围圈中第6集团军官兵中广为流传时，已经无法兑现承诺的曼施泰因矢口否认，说自己从来没有许下过这样的诺言，是有人（暗指最高统帅部凯特尔等人）在无中生有地诋毁他的名誉。

即使在合围圈形成三周后，希特勒仍然在犹豫，怀疑自己让保卢斯上将固守的决定是不是错了。但这时的希特勒只能怀揣不切实际的幻想，把宝押在曼施泰因身上。

曼施泰因的任务就是去援救这些被困的部队。在11月28日时，实际上德国的顿河集团军群就已经发现了143个番号的苏军单位，曼施泰因指挥的顿河集团军群于12月12日发动进攻。到12月24日，救援的德军部队离斯大林格勒仅有50千米远。但随后苏军制订了周密而强硬的作战计划，投入了强大的反击兵力，曼施泰因的顿河集团军群被拦截，被迫后撤200千米。

第6集团军弹尽粮绝，伤兵满营，末日将至，曼施泰因的承诺不能兑现。在濒临绝境时，曼施泰因要保卢斯和他对进突围。明知那是不可能的，因此曼施泰因毫无诚意地派出了一个叫艾希曼的少校（情报处处长）去联络保卢斯，而不是顿河集团军群的参谋长或者手下的某位将军。事关几十万大军命运的决策不可能是一个小小的少校所能承担的，曼施泰因显然并不是真正指望第6集团军与他对进突围，他只是在履行自己撤退前的最后一道手续而已。后来，在曼施泰因的回忆录中，他以保卢斯拒绝突围为由，把斯大林格勒解围失败的责任推得干干净净。

在斯大林格勒的问题上，曼施泰因跟希特勒有很大的不同，希特勒一旦坚定了一个信念就不再改变，而曼施泰因会根据实际情况不断地修正自己的立场，这就是我们看到的曼施泰因在斯大林格勒问题上的表现自相矛盾的原因所在。但是曼施泰因曾影响了德国方面是坚守还是撤离的决策是毋庸置疑的。

综上所述，曼施泰因元帅和戈林两人对德军在斯大林格勒的悲剧有无法推卸的责任。而战后人们把斯大林格勒失败的责任全部算在希特勒的专横、独裁和干预上显然有失公允。

第二，在库尔斯克战役中的失误。

库尔斯克战役是一次本不该发起的得不偿失的进攻，好大喜功的曼施泰因想重演一次1941年基辅会战的辉煌，他是德军中唯一一个多次催促希特勒发动战役的将军。

1943年3月，德军在付出巨大的牺牲以后，击败苏军占领了重镇别尔哥罗德。曼施泰因想当然地认为德国具有了消灭库尔斯克突出部的苏军的军事实力，他建议南方集团军群与中央集团军群一道肃清在库尔斯克的苏军集团，以缩短绵长的战线。此即“堡垒作战计划”。

曼施泰因的计划遭到绝大多数德国将领的反对，反对者中包括古德里安、莫德尔等人。中央集团军群司令克卢格元帅也表态，对曼施泰因的计划，中央集团军群是爱莫能助。

即使在1943年春，要发动这场战役也是不现实的，东线德军的18个装甲师只剩下495辆坦克，部队没有轮换和休整，已经连续作战10个月以上，十分地疲惫。

连绵的春雨使道路十分泥泞，所有的战机都在等待新装备的过程中丧失。在回忆录中，曼施泰因为自己进行了辩解，声称他也曾建议取消库尔斯克战役，但他态度转变的说法根本得不到当事者的回忆录的证实。其实他宣称的那些建议取消库尔斯克战役的理由，并不是建议取消会战，而是希望得到2个师的增援兵力以及催促尽快发起战役的理由。

曼施泰因的请求被希特勒冰冷地拒绝了。但无论如何，曼施泰因始终都是库尔斯克战役的积极倡导者和策动者。

库尔斯克战役中，面对严阵以待、力量对比悬殊的苏军，进攻的德军遭到灾难性的巨大损失。北路中央集团军群进攻方向被苏军判断为主攻方向，装甲力量遭受了重大伤亡后，在莫德尔的坚持下转入了防御。而曼施泰因所在的南路德军兵力强大，苏军防御相对稍弱，因此南路德军的进攻略好于北线。原本应该见好就收，可曼施泰因没有战略的全局观，他着眼于一城一地的得失，认为胜利已唾手可得。

《孙子兵法》称，为大将者，必须要懂得“慎战”。莫德尔元帅多次催促希特勒停止库尔斯克战役，而曼施泰因却坚持继续进攻，投入了最后一支预备队第24装甲军（下辖第23装甲师、“维京”掷弹兵师）约150辆坦克。希特勒选择相信曼施泰因，他的这一决定完全是基于对曼施泰因的无限信任和对胜利的无限渴望。曼施泰因的继续进攻无法击溃苏军预备装甲力量，形势迫使希特勒做出最终决定，调回了曼施泰因的几个装甲师，库尔斯克战役就这样虎头蛇尾地结束了。

事实与资料都证明，库尔斯克战役德国完全没有获胜的可能。7月5日—23日，曼施泰因指挥的南部战场歼灭苏军14395人，但自身损失54000人以及900辆坦克和自行火炮，仅暂时占领一些无关紧要的土地，没有任何战术或战略价值。曼施泰因的坚持进攻只能是把德国最后一点装甲力量全部折损在占据有利地形、善于防守的苏联人手里，使德军的装甲力量（2400辆坦克或自行火炮）在不久后苏军（有7900辆坦克）的大反攻面前捉襟见肘，并且在剩下的战争岁月中一直处于被动挨打的状态。

库尔斯克战役后，苏军开始了大反攻。莫德尔早有防范，率北线德军且战且退；曼施泰因的南线德军处在不利于防御的进攻阵地上，遭受了本可以避免的损失，以高昂的代价才得以撤出占领阵地。曼施泰因拙劣的防御对纳粹德国的失败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曼施泰因防御作战的局限

曼施泰因在哈尔科夫、第聂伯河等防御战中发挥才能，将功补过，多次稳定了脆弱的东方战线。不过，完全依据他的自传《失去的胜利》来评价他显然是不准确。科涅夫在回忆录里就提到了曼施泰因故意夸大苏军军力的做法，其中较明显的是哈尔科夫战役中的军力对比，他说德苏两方师的数量比例为1:8，他把苏军所有的坦克军（只是番号而已，实际兵力有的不到一个师）都以德军的军级规模来推算。作为战地指挥官，他的情报不可能如此不准确，只有一种解释，他这是为了夸大1943年哈尔科夫反攻的艰巨性。

曼施泰因擅长组织计划周密的进攻战，但在防御战中却浪费了过多的兵力，且有过较为重大的失误。希特勒曾指责曼施泰因应对南方集团军群的恶劣处境负责，称他浪费了许多兵力。站在希特勒的立场分析：曼施泰因经常要求援兵，结果却打得一塌糊涂，就是有再多的兵力调拨给他，也不够他填无底洞。除了东线战事惨烈、红军攻击力强悍等客观原因外，曼施泰因的指挥确实存在不足。

在明显的优势面前取得的胜利远远不如在劣势下指挥军队以弱胜强更能体现一个将领的价值。并非某些人所认为的那样“陆军、海军没有可比性”，对第三帝国来说，二者确实可以相提并论。譬如被称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潜艇战术鼻祖”的邓尼茨，他在军事上扮演的角色是一个“原本可以改变二战进程式的人物”。尽管德国的潜艇数量不多，但邓尼茨仍创造出了耀眼的战绩。他创造性地提出：“我们的潜艇必须结成群，以群对群，才能打破英国人的护航体制。”这是全新的潜艇战术。1940年6月—11月，德国潜艇以损失潜艇6艘的代价，共击沉盟国舰船272艘，计1395000吨。邓尼茨放出的“狼群”肆虐于大西洋和地中海，几乎断送了大英帝国的前程。英国首相丘吉尔在战后的回忆录中仍心有余悸地写道：“战争中，唯一使我真正害怕的是德国潜艇的威胁！”1943年后，盟国强大的经济、军事潜力开始发挥决定性作用，利用商船改装了近百艘专用的护航航空母舰，立体反潜代替了平面反潜。邓尼茨潜艇数量不足，又缺乏空中支援，但仍以绝对劣势牵制着盟国的海空兵力，推迟了第二战场开辟的时间。

相比邓尼茨，曼施泰因实在乏善可陈。不仅如此，为稳定自己的南方战线，曼施泰因常常以牺牲兄弟部队（如中央集团军群或北方集团军群）为代价。

在德军陆军中并非没有优秀的做到进攻与防御并重的将领，隆美尔就是其中最杰出的代表。首先隆美尔的《攻击中的步兵》比起《失去的胜利》来说是一本更具有学术性的著作，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隆美尔的表现比曼施泰因更为优秀，隆美尔先后2次负伤，4次获得军功勋章。在非洲，隆美尔在不到6个星期的战斗中率部前进了350多千米，占领了托卜鲁克，征服了昔兰尼加。以伤亡2000余人的代价，俘获对手约97000人、战车485辆、卡车4000辆、火炮数百门，盟国称之为“沙漠之狐”，甚至冠以“二十世纪的汉尼拔”的美称。曼施泰因在东线虽然也取得过一些胜利，却从来没有赢得过苏联人的尊重。防御方面，隆美尔曾在绝对劣势下，面对着英军 “十字军远征”的进攻，成功地将非洲军转移至卜雷加港，隆美尔还成功组织千里大撤退。可惜密码被盟国破译，隆美尔的最后反击失败了，一代枭将黯然结束了自己这个“非洲神话”，非洲军团在平庸的阿厄尼姆大将的率领下最终覆灭。1944年，隆美尔再获启用后，卓有成效地组织构筑了“大西洋壁垒”，可惜诺曼底登陆时，工程并没有完工。

莫德尔是德国陆军另一位“防御专家”，他在进攻方面其实也同样优秀。更重要的是，莫德尔是一个善于在劣势下将德军引向成功的将军。进攻方面，莫德尔参与了对波兰、对苏作战初期的多次战役，以及库尔斯克战役、阿登进攻战役等；防守方面，莫德尔取得了勒热夫战役、火星战役、库图佐夫战役、列宁格勒防御战、巴格拉季昂行动防御战、“市场花园”防御战等的成功。莫德尔提出的“战斗群”构想、“盾与剑”策略是比曼施泰因的突击炮理论更为实用的军事理论。

希特勒对曼施泰因的评价：“曼施泰因或许是总参谋部培养出来的杰出人才，但他只能指挥完整的新锐师，却不会指挥我现在这样的残兵败将。我没办法为他组建一支全新的有作战能力的部队，因此任用他毫无意义。”

人际关系成为仕途的暗礁

曼施泰因出身于普鲁士贵族，他的家庭是军人世家，据说跟兴登堡还有亲戚关系。他才智过人，但从小就养成了争强好胜的个性，喜欢逞口舌之能，这也使他同最高统帅部的哈尔德、凯特尔、约德尔等人的关系非常糟糕，他跟下属斯大林格勒的幸存者之一的胡贝将军关系也很不好。

人们对曼施泰因元帅的积极评价据说大都是基于对前德国的一些跟曼施泰因元帅共事过的将军或元帅的访问，比较著名的有古德里安、梅林津等人。但是德国最高统帅部的那些将军元帅们（包括希特勒本人）对曼施泰因都不太看好的事实却很少被人重视。毕竟接触到曼施泰因元帅战略层面想法的是最高统帅部的人员，而不是曼施泰因的部下或者对他接触不多的古德里安等人。可惜那些对曼施泰因持否定态度的人，譬如希特勒、凯特尔、胡贝等人，或死于战争，或在战后作为战犯被处决，没有留下回忆录，我们只能从他们身边的工作人员的回忆片段里从侧面来管窥。

在克里米亚，曼施泰因曾枪毙过一个叫希波尼克的将军，而是否有必要枪毙此人一直存在争议。

曼施泰因很少从整个第三帝国的利益来看战局，总是强调集团的利益。在回忆录中，他把失败归咎于希特勒对指挥的干预，这是很没风度和说服力的。要知道在他被宠信期间，“每当希特勒讲完话，陆军元帅曼施泰因就会第一个跳起来高喊：‘元首下令，我们服从！’”
(1)



曼施泰因还常常提出一些不切实际的建议和要求，有的还深深地激怒了希特勒，为自己的仕途蒙上了阴影。譬如，他一度向希特勒提出最高军事领导权的问题，建议设立一个东线总司令，遭到希特勒的拒绝。

被弃用的苦涩结局

曼施泰因作为德国陆军前线的主官，他的失误发生在攸关第三帝国生死的重大战役中，希特勒要撤他的职也并不算太冤枉他。而德国南方集团军群在乌克兰战场的大崩盘、第1装甲集团军被合围是导致曼施泰因被撤职的直接原因。当时曼施泰因不顾缺乏渡河工具的实际情况，不考虑整条防线的稳定，命令胡贝向西突围。胡贝从本集团军的安危出发主张向南突围，双方发生激烈的争吵。希特勒几经动摇之后最终支持了曼施泰因的意见。结果胡贝果然被苏军重兵合围，虽然后来突围成功，但丢掉了绝大部分的装备和重武器，第1装甲集团军作为一个装甲兵团已经名存实亡了。

弃用曼施泰因的理由，用希特勒的话来说是因为东线大规模的装甲进攻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德军将由战略进攻转入战略防御。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曼施泰因是一个不善于防御的将军。曼施泰因被希特勒解职，再也未获启用。

曼施泰因用希特勒给他的奖金以及每个月4000马克的薪金在东普鲁士买了一处庄园养老。苏军逼近东普鲁士时，他逃往西线。1945年，曼施泰因在林茨被英国人俘虏并囚禁。1949年在汉堡的英国军事法庭受审，被判18年徒刑，同时移送维尔监狱执行。1953年5月，曼施泰因被赦免。1954年，西德建军时，大多数纳粹将领成为西德军队的骨干，曼施泰因担任过顾问一职。他更多的精力是用于回忆和总结，写下了《失去的胜利》一书。1973年6月11日，曼施泰因病逝于巴伐利亚（慕尼黑），终年86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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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曼施泰因的标准照。
	◎1922年，曼斯泰坦和妻子尤塔·西贝丽（Jutta Sibylle）及大女儿吉赛拉（Gisella）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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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曼施泰因与罗马尼亚首相安东内斯库在讨论军事合作。
	◎1943年，曼施泰因在俄罗斯前线的索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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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3年5月，曼施泰因在问询劳斯将军（左二）麾下的一个团长。
	◎曼施泰因元帅与布瑟将军在研究军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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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曼施泰因与希特勒握手言欢，他曾是最被信任的德军将领。
	◎曼施泰因与他的大白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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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3年2月，曼施泰因与希特勒讨论南方集团军群反击苏军突破部队的可能性。
	◎1944年2月，曼施泰因在东线视察他的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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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施泰因元帅在东线。





————————————————————


(1)
  摘自《希特勒档案》。



附录5：莫德尔的个人档案


莫德尔的个人档案

【莫德尔的基本履历】

别名：元首的消防员（Hitlers Feuerwehrmann，Führer's Fireman）、“恐怖传单”（Terrorflieger）、“防御大师”（Meister der Defensive）、“前线猪”（Frontschwein）、“军队现代化建设的狂热者”（the army modernization fanatic）

出生日期：1891年1月24日

出生地：德国东普鲁士廷根的耶里霍夫肯特欣镇

配偶：赫芮塔·胡伊森

孩子：海拉（1923年9月22日出生于德国明斯特）、汉斯·格奥尔格（1927年3月1日出生于德国格尔利茨，准将退休）、克丽斯塔（1929年2月16日出生于德国柏林）效忠国家：德意志帝国（至1918年）、魏玛共和国（至1933年）、第三帝国

服役年份：1910年—1945年

最高军衔：陆军元帅

最终职务：B集团军群司令

死亡日期：1945年4月21日

死亡地点：鲁尔区杜伊斯堡附近的森林中



【莫德尔获得的勋章】

德意志帝国二级铁十字勋章（1914年9月20日）

德意志帝国一级铁十字勋章（1915年10月19日）

德意志帝国巴伐利亚军功勋章：四级佩宝剑（1915年3月29日）

德意志帝国霍亨佐伦王冠佩剑荣誉十字骑士勋章（1917年2月26日）

德意志帝国梅克伦堡-施威林二级十字战功勋章（1917年11月22日）

奥匈帝国三级十字战功勋章（1917年11月22日）

奥斯曼帝国“铁新月”战争勋章（1917年11月22日）

德意志帝国银质战伤徽章（1918年8月27日）

1914年—1918年十字荣誉战斗人员勋章

西班牙十字勋章（1939年5月31日）

一级铁十字勋章（39年酒吧版本）1939年9月22日

二级铁十字勋章（39年酒吧版本）1939年10月2日

装甲徽章（1941年8月29日）

金质战伤徽章（1942年5月25日）

俄罗斯冬季战役服役纪念章1942年—1941年（俗称“东线奖章”）（1942年7月15日）

德国武装部队长期服务三级奖章（12年的服务奖章）

德国武装部队长期服务一级奖章（25年的服务勋章）

骑士十字勋章（1941年7月9日）

银橡叶骑士十字勋章（1942年2月17日，全德国第74位）

双剑银橡叶骑士十字勋章（1943年4月2日）

钻石双剑银橡叶骑士十字勋章（第17位获得者，时间是1944年8月17日）

金质德意志十字勋章（时间欠奉）

国防军公报嘉奖：1942年2月、1943年9月5日、1944年8月19日、1945年4月



【莫德尔的军衔经历】

1909年2月27日，军校生（后备军官下士）

1909年6月18日，士官学校学员上等兵

1909年9月8日，士官学校学员初级士官

1909年11月19日，士官学校学员中级士官

1910年8月22日，少尉

1915年2月25日，中尉

1918年12月18日（一说是1917年11月），上尉

1929年1月10日（生效，1928年2月1日）少校

1932年11月1日，中校

1934年1月10日，上校

1938年2月28日（生效 1938年3月1日），少将

1940年3月16日（生效1940年4月1日），中将

1941年10月1日，装甲兵（兵种）上将（即二级上将）

1942年2月28日，大将（一级上将）

1944年3月1日，陆军元帅



备注：莫德尔另外还有些绰号，“防御之狮”、“名人防线”、“斯达汉诺夫”、 “德国的巴顿”、“前进将军”、“鲤鱼池中的梭鱼”、“东线救星”、“模特儿”等等



莫德尔的部分语录：

1．“只要告诉他们，对英国的战争时需要食物，我们正在进入俄罗斯去夺取（这些资源）。”

——莫德尔告诉一个中尉，当别人询问为什么要进攻苏联时的借口

2．“耽搁一分钟，我们可能就会失去战机，将付出巨大的损失。而那，是我们所承担不起的。我们现在必须推进，不顾一切。赶紧解决那些技术问题，已经失去了太多的时间了。”

——引自突袭苏联时，一个营长请求休息，莫德尔的回答

3．“41辆坦克是我在基辅作战时的4倍，胜利会在我们一方的！我们应该像在乌克兰作战那样地无情地向前压……”

——引自参谋长认为兵力不足，应放弃进攻，第41军军长莫德尔的回答

4．“我的元首，到底是您在指挥第9集团军呢，还是我？”

——引自在希特勒要求把装甲军用于格扎茨克，莫德尔的回答

5．“好了，到最后，你们将看到一个赤身裸体的男人，而不是上将。”

——引自1942年勒热夫某步兵师浴室里，3个士兵碰到刚要洗澡的莫德尔

6．“作为一个战区指挥官，我不认为自己有权力在战争期间密谋政变，这会导致前线的崩溃和国家的混乱，此外还有军人誓言问题及政治谋杀的道德问题。”

——引自“7·20事件”后，莫德尔在给姨妈玛格达的信中这么写道

7．“我们的家乡，我们的妻室儿女的命运均系于此一战！”

——引自当盟军逼近“齐格菲防线”时，莫德尔对士兵们的呼吁

8．“我们不能再让元首和祖国失望了……发扬德意志的精神前进吧！此时此刻，我们重复我们的誓言，我们的口号仍然是，世界上没有那支军队比我们集结在埃尔森波恩地区的官兵们更优秀了的！”

——引自阿登反击战时，莫德尔给党卫队第6装甲军将士们的动员令

9．“诸位，一切都结束了，再也没有什么事情可做的了，现在随便你们从这里去干什么。”

——引自莫德尔解散B集团军群时，对全军结束语

10．“我从未想到自己会如此绝望，我只效忠于德国……”

——莫德尔的最后遗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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